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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４９年秋至１８７３年５月这个相

当长的时间里所写的文章、通讯、手稿，以及他们所作的札记和

摘要等等。内容包括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论述和总结，对政治

经济学著作和理论的研究，对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探讨，以及有

关军事和第一国际的文章和资料。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

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是对《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七至十八卷的补充。

本卷开始部分收进了恩格斯评述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三篇

文章：《法国来信》、《德国来信》和《革命的两年》。

恩格斯的《法国来信》和马克思的《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是在同一个时间写的。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对法国

所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作出了一致的分析和评价。恩格斯在这里阐

明了七月王朝的阶级性质，分析了法国各政治派别由于不同的经

济利益而在二月革命中和革命后所采取的不同政治立场；提出了

农民必须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的思想，并指出当时法国农民已开

始认识到“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绝境

中解放出来”（见本卷第８页）。恩格斯还指出法国无产阶级不再

满足于小资产阶级和共和主义者夸夸其谈的各种社会主义体系，

不再信任曾经欺骗过他们的各种派别的领袖人物，而要求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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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政治上摆脱旧社会主义学派的传统。恩格斯相信他们很快就

会找到更确切地反映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

在《德国来信》里，恩格斯叙述了１８４９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

革命力量失败后德国的情况：中央政权机构软弱无力，各邦分离倾

向加剧，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事专制制度加强，但革命精神正在德

国各地迅速复活。在统一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反对小资产阶级提出

的采取联邦国家形式的主张，认为根据德国文明发达的程度，只能

采取“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德意志共和国这种形

式”（见本卷第３０页）。后来恩格斯曾打算把这些内容改写后作为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最后一章，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在《革命的两年》一文中，恩格斯向英国工人介绍了马克思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的内容，摘录了其

中许多段落，强调指出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所阐述的二月

革命和六月起义的真正原因和性质。

恩格斯１８５１年对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

判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蒲鲁东的重要著作之一。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而蒲鲁东的思想在

工人中影响很广，阻碍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因此，批判他的改良

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阻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言行就成为马

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马克思

的要求参照马克思的大纲写的，在他们生前未曾发表过。

恩格斯在这里批判了蒲鲁东的错误观点，指出他把资产阶级

看作中世纪以来一贯的革命领导者，因而呼吁资产者给革命提供

“保证”，提供“经济复兴计划”；指出他不理解交换、竞争、分工、

信贷等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形式”，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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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却侈谈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克服“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使它们得到均

衡，使劳动成为“有组织的”，使“普遍的福利”得到“保障”，进

而消除“法国社会的病痛”。恩格斯还批判了蒲鲁东否定国家、反

对权威、主张废除政府的一切职能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批判了

他妄想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通过“社会清算”来建

立理想社会的荒谬主张。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并重新开始对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卷发表的《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

和赋税原理〉》和《反思》就是这一时期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它

们有助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五十年代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成

就。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摘要表明，马克思那时已接近

于认识到创造商品的劳动本身不是商品，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

是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及其特殊能力。他还进一步加深了对资

本本质的理解，指出李嘉图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指

出“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

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见本卷第１１１

页）。这样他就把资本看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还在评论李

嘉图的同时揭穿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批判了资产阶级庸

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来源于流通的错误理论，指出“资产阶级

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见本卷第１０９

页），剩余价值“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

能实现”（见本卷第１４０页）。这些思想后来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

学手稿中大大系统化和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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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这一手稿看来是马克思针对当时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经

济危机理论而写的。小资产阶级认为经济危机来源于金银货币在

流通领域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他们热衷于搞银行改革以消除危机。

马克思在这里试图从生产领域探索危机的根源。这一手稿包含着

未来的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要素，如把社会生产分为两个部类，第

一部类起主导作用，而消费品的生产归根到底表现为生产资料生

产的界限。这一思想在后来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和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手稿中发展成为再生产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时间里对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

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大量的摘录、笔记、评

注和札记。这些材料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

对待当时国际冲突、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政策中的种种情况所采

取的立场，以及他们为无产阶级所制定的方针。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文是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所写的关

于欧洲外交史的重要著作。１８５６年马克思发现了一些可以说明英

国政府同沙皇俄国从彼得一世起就开始秘密勾结的文件，他曾想

利用这些文件写一部揭露这种卑鄙行为的著作，但未能实现这一

计划，只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导言，即现在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

幕》。

马克思在这篇导言里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从彼得

堡发回的四件秘密书函和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三本匿名小册

子：《北方危机》、《防御条约》、《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并加了详

细的批注，“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

卷第５２２页）。马克思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俄国的政治历史，剖析

了莫斯科公国王公窃取权力的狡诈手腕，着重揭露了沙皇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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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妄图征服世界的野心和沙皇俄国侵略政策的继承性。同时马克

思强调指出，如果没有英国的姑息和纵容，沙皇俄国不可能顺利地

称霸波罗的海。马克思利用新发现的材料，证明英俄勾结的历史可

以追溯到彼得一世时期，英国自从１６８８年“光荣革命”以来就日益

倾向俄国，千方百计地支持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卑躬屈节地为沙

皇效劳，充当了俄国的代理人。马克思在这里逐字逐句引用了恩格

斯关于彼得一世的一篇未发表的至今仍未找到的文章，因此这篇

著作反映了他们对沙皇俄国的共同观点。

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的一大组军事文章和短评。在这些材料

中，恩格斯准确地估计和预测了当时各国之间的军事活动和战争

的进程及结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这些事件的经验，做

出具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恩格斯在《俄国军队》、《关于美国炮兵

的札记》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的军事潜力取决于工业发

展水平和经济资源开发的水平。他认为，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更

高水平，能够弥补他们在军事组织方面较沙俄军队不足之处；“美

国内战在具有民族创造精神和国内民用工程已达高度技术发展水

平的情况下，会导致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一个时代”（见本

卷第４８４页）。

本卷收入的有关第一国际的材料，对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第一国际中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为

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他

为这两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进一步阐明并发展了国际无产阶级

组织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表明他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宗派势

力所作的不懈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

委员会为声援公社流亡者和捍卫公社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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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巴黎的工人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因为

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实际上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捍卫者”（见

本卷第５９４、５５４页）。马克思还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日总委员会会

议上亲自揭露英国政府企图迫害公社流亡者的行为。

七十年代初，经过各级组织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努力，国

际在西欧一些国家获得了迅速发展。《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

的成就》、《关于意大利的状况》等文章具体地反映了国际如何排

除外来干扰和在斗争中发展壮大。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修改

草案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根据当时的形

势和经验，在草案中加进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这一条，明确

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独立政党的问题，指出：“只有本身组织
·
成
·
为

·
与
·
有
·
产
·
阶
·
级
·
建
·
立
·
的
·
一
·
切
·
旧
·
政
·
党
·
对
·
立
·
的
·
特
·
殊
·
政
·
党，才能作为一个阶

级来行动”，建立政党的目的是“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

一革命的最终目标——
·
消
·
灭
·
阶
·
级”（见本卷第５７７页）。草案还对

组织条例作了修改，加强了纪律性和集中。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为依据，

一部分文章是根据原文翻译的。俄文版没有收入马克思的《十八

世纪外交史内幕》，我们按１９６９年英国莱斯特·哈钦森编辑的单

行本把该文译出编入本卷，并编写了有关的注释和人地名索引。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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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弗 · 恩 格 斯

法 国 来 信
１

一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于巴黎

当前大家最关切的问题是立法国民议会正在讨论的“酒税”。２

这个问题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并且实际上充分反映出当前的整

个局势，因此，这封信专门来谈论它是非常适宜的。

酒税有很长的历史。它是十八世纪君主制度财政体制主要的

特点之一，也是第一次革命时期人民不满的基本原因之一，所以它

也就被那次革命废除了。但是，大约１８０８年，拿破仑以稍加改变的

形式恢复了这种税，当时他忘记自己是由革命起家，而把在欧洲古

老的皇室王族当中建立自己的王朝当作主要目的。这种税是如此

的为人民所憎恨，以致在拿破仑垮台后，波旁王朝答应立即废除

它。拿破仑本人在圣海伦岛上说过，是这种税而不是别的什么造成

了他的垮台，它使得法国的整个南部都起来反对他。不过，波旁王

朝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履行自己的诺言，于是这种税也就一直保留

到１８３０年革命，这时又有人向全国作出允诺说要废除它。这次诺

言和上次一样没有履行，结果，这种税到１８４８年革命爆发时还存

在着。临时政府没有立即废除它并代之以对大资本家、大土地占有

３



者课高额所得税，而只是许诺如果不废除至少也要加以修订；制宪

议会则更甚，甚至决定将这种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是在它存

在的最后几天，当保皇主义空前猖獗时，该议会的“正直的”和“温

和的”议员们才投票赞成从１８５０年１月１日起废除酒税。３

十分清楚，这种税实质上属于法国的君主制传统。当人民群众

占上风时，这种税便废除；一旦权柄落入以路易十八或路易－菲力

浦之流为代表的贵族或资产阶级①手中时，这种税便恢复。甚至拿

破仑，——尽管他在许多问题上既反对贵族，也反对资产阶级，并

为他们的合伙阴谋所推翻——甚至这位伟大的皇帝也认为自己必

须恢复君主制法国的古老传统的这一特点。

全国各个阶级分担的酒税是极不均衡的。对穷人来说，这是令

人难以忍受的负担，而对富人来说，它所添的麻烦却微乎其微。法

国大约有一千二百万酿酒者；他们不纳这种税，因为他们消费的酒

是自己酿造的；其次，一千八百万人住在农村和人口不到四千人的

城镇中，他们每一百公升酒要纳六十六生丁到一法郎三十二生丁

的税；最后，约五百万人住在人口超过四千人的城镇中，他们通过

入市税４为他们所消费的酒纳税；这种税在城门口征收，而且各个

地区都不一样，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比前一类人纳的税高得多。其

次，最低级的酒和较昂贵的酒税额都一样；每百公升卖二、三、四法

郎的酒和每百公升值十二至一千五百法郎的酒交同样多的税金；

这样喝高级香槟酒、克拉列特酒和勃艮第酒的富人几乎不纳什么

税，而喝劣等酒的工人却要向政府交纳相当于这类酒原价百分之

五十、百分之百、有时甚至百分之五百或百分之一千的税金。在征

收的这种税金中，有五千一百万法郎来自校贫穷的阶级，只有二千

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杂志原文如此。——编者注



五百万法郎出自较富有的公民。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这种税

使法国酒类生产遭到莫大的损害。这种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城镇，对于一个酿酒者来说，成了真正的异乡国土，他要出售自己

的产品，就得交纳规定的关税，税金相当于酒的原价百分之五十至

百分之一千。在另一部分市场——农村地区，税金至少是原价的百

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这种状况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国家各酿

酒地区的破产。诚然，尽管存在着这种税，酒的生产还是在不断增

长，但人口的增加以快得多的速度超过了这种增长。

为什么在中等阶级政府的统治下竟会把这种令人憎恨的酒税

保留下来了呢？你会说，在英国，即使科布顿和布莱特也会早就

把它取消了。是的，他们的确会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法国，企业

主们既找不到坚定不移和不屈不挠地维护他们利益的科布顿和布

莱特，也找不到一个能把他们的要求付诸实现的皮尔。法国财政

制度，尽管被议会中的多数吹得天花乱坠，却是所能想象的最混

乱的、纯属人为制造的大杂烩。英国在１８４２年后实行的各项改革，

在路易－菲力浦的法国，没有一项是打算实行的。在极美好的基

佐时代，邮政改革几乎被看成是亵渎神灵。无论是当时或现在，这

种税则都既不是自由贸易制性质的，也不是单纯财政性质的，既

不是保护关税性质的，也不是禁止性关税性质的，而是在某种程

度上包含了除自由贸易制以外所有其他税则的一些特征。旧的禁

止性措施和高额关税，执行多年来毫无成果，而且无疑地对贸易

是极其有害的，这些却贯穿于这种税则的所有部分。但是谁也不

敢触动它们。在所有人口超过千人的城镇中地方税是间接的，从

运往当地的商品中抽取。这样，甚至在国内，贸易的自由每经过

十或十五英里都要遇到一种内地税关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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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即使对于中等阶级政府来说都是耻辱的状况，由于种种

原因，至今依然如故。尽管各种沉重的税收聚敛了十四、五亿法

郎，可是一到年底总是出现赤字，并且每隔四、五年就要发行一

次公债。国库的这种可悲状况成了巴黎交易所投机商牟取暴利、尔

虞我诈和投机倒把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们以及他们的同伙构成

两院的大多数，因而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他们总是要求

新资金的流入。而且，如果不采取广泛措施，使预算达到平衡，使

税收的分配得到改变，并通过向交易所投机商本人征税，使中等

阶级的其他集团在政治上占有更大的比重，财政改革就不可能实

现。至于说在路易－菲力浦腐败透顶的政府当政的情况下这些改

革的后果如何，那么，你根据那个引起二月革命的、比较微不足

道的原因５，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这次革命没有导致任何一位能对法国财政制度进行改革的人

上台。攫取了这个部的《国民报》派的老爷们６感到自己被庞大的

赤字捆住了手脚。为逐步实行改革作了许多尝试；如果不算废除

盐税和邮政改革的话，所有这些尝试都是没有成果的。最后，制

宪议会在绝望之下表决通过了废除酒税的决议，可是现在“正直

的”和“温和的”秩序党人７在当前这个珍贵的议会上却要恢复它！

而且这位部长①还打算恢复盐税并重新增加邮费；这样，在最近的

将来，法国就会重新出现陈腐的财政制度及其永恒的赤字和困难，

以及随之而来的巴黎交易所的无限权力及其投机倒把、尔虞我诈

和追逐暴利的行径。

不过，对于这项措施——恢复对穷人的最必需物品的沉重赋

税，一种几乎不触及富人的赋税，人民未必会服服贴贴地遵照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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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法国农业地区，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已得到惊人的广泛传播，

而这项措施将使剩下的几百万在十二个月前还投票拥护路易－拿

破仑这个徒务虚名的偶像的人８转到社会民主派这方面来。社会民

主派一旦把农村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不出几个月，甚至不出几个

星期，红旗将会在土伊勒里宫和爱丽舍宫９的上空迎风飘扬。只有

在那时，才能一举结束国家债务，实行直接的累进税制，并采取其

他同样坚决的措施，从而彻底粉碎陈腐的专制的财政制度。

二

红色共和主义光辉成就的鲜明证据！１０

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１日于巴黎

自从上一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但由于大多数读

者已从日报和周报上知道了这些，我就不再从头至尾地重述了，在

这封信里我只就国内形势谈一些总的看法。

在最近这十二至十五个月里，革命精神在整个法国极其高涨。

那个因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在文明社会中最大限度地被排除在公共

事务之外的阶级，那个被以前的君主制立法剥夺了全部政治权利

的阶级，那个从来不看报、可是却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阶级，

终于迅速觉悟过来。１１这个阶级就是小农，男女和儿童总共约二千

八百万人，其中小土地所有者八、九百万人，他们以自由农１２的身

分占有法国全部土地的至少五分之四。从１８１５年起，这个阶级便

受历届政府的压迫，临时政府也不例外，它规定对这个阶级的土

地税每一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的附加税１３，而法国的土地税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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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很重的了。这个阶级还受到一帮高利贷者的压榨，他们的

财产几乎全部都以特别高的利息抵押给这帮人了。就是这个阶级

终于开始懂得：只有为城镇工人谋福利的政府才能把他们从那种

虽有一块不大的份地却愈来愈受痛苦和饥饿煎熬的绝境中解放出

来。这个阶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１７８９年的革命，并且是拿

破仑的庞大帝国产生的基础。就是这个阶级现在有绝大多数的人

开始站到巴黎、里昂、卢昂以及其他法国大城市的革命党派和工

人方面来。农民们现在十分清楚地知道路易－拿破仑如何欺骗了

他们，在总统选举中他们给了他至少六百万张选票，而他回报他

们的却是恢复酒税。所以，法国人民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联合起

来，时机一到，就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横暴统治。这个被二月风

暴吓得丧魂落魄的阶级重新掌握了政权，其统治甚至比它在亲爱

的路易－菲力浦时代的统治还要专横得多。

最近几个月来的事件为这一极端重要的事实提供了无数证

据。例如奥普尔部长给宪兵队的通令，它责成宪兵队甚至在边远

的穷乡僻壤也要实行谍报制度；再如反对教师的法律，法国农村

的学校教师一向是最能代表这些地区的舆论的，现在他们要由政

府来摆布了，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持社会民主派的观

点。１４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事实。但是最鲜明的证据之一是不久前加

尔省的选举。这个省众所周知是“白色分子”即正统派的最古老

的据点。它是１７９４年和１７９５年罗伯斯庇尔垮台后对共和派施行

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这里也是１８１５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当

时对新教徒和自由派进行了公开的杀戮，而这些牺牲者的妻女姐

妹则受到正统派匪帮的最卑鄙的污辱，这帮家伙以出名的特雷斯

塔永为首并受到正统的路易十八政府的庇护。就是在这个省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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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一位议员代替一位去世的正统派议员①；选举结果，大多数票

投给了一位完全红色的候选人②，而两位正统派的候选人③得到的

票却显然很少。１５

新教育法
１６
是城镇工人和乡村农民的这一联盟迅速取得成就

的又一证据。资产阶级人士中最顽固的伏尔泰主义者，甚至梯也

尔先生都明白，只有放弃自己原来的理论和原则并使教育听命于

僧侣，才能阻挠联盟取得成就！

再者，现在所有的报纸和社会活动家，只要不是公开反动的，

都在争先恐后地设法捞取一度受人蔑视的“社会主义者”的名声。

社会主义的最老牌的敌人现在都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国民

报》，甚至《世纪报》，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是君主主义的报

纸，现在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无耻地背叛了１８４８年的马

拉斯特，现在也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以期保证自己当选，尽

管这是枉费心机。不过人民并不是那么好愚弄的；绞索已经给这

个坏蛋准备好了，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

今天国民议会正在讨论关于杀害残存的四百六十八名被囚禁的

六月起义者的法案，杀害的办法是把他们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对健康极

为有害的地区去做苦工。１７毫无疑问，法案将会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

过。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场劳动大搏斗的不幸英雄们到达

那注定将成为他们葬身之地的大海彼岸之前，人民的新的愤怒浪

潮会把那些投票赞成这一屠杀革命者法案的人们席卷而去，并且，

也许会把今天处于多数地位的代表中能够逃脱人民的更为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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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和最为公正的报复的那些人送到那个流放地去。

三

时代的象征。——迫近的革命１８

１８５０年２月１９日于巴黎

我不得不把这封信的篇幅稍加限制，不过，一个月来所发生

的事件是如此地触目惊心，它们自己将会表明自己的重要意义。革

命来得这么快，任何人都一定看到它已迫近。在社会的所有领域，

无不在谈论革命行将到来，所有外国报纸，甚至敌视民主的，也

都宣布革命已不可避免。而且，几乎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言：如果

没有出人意外的事件改变社会事态的发展，在联合起来的秩序党

和绝大多数人民之间发生严重的对抗，看来，不会晚于今年春末。

而这一对抗的结局是毫无疑问的。巴黎居民都确信，一个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革命时机很快就要到来，因此在他们当中

到处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避免一切细小冲突，凡不涉及你的切

身利益的一概听之任之！”这样，在前几天砍倒自由之树的时候，

政府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仍未能挑起工人的哪怕是零星的街头骚

乱。而围着圣马丁门的自由之树跳舞的人们——你们的《伦敦新

闻画报》把他们的样子画得叫人非常害怕——乃是警察局的一帮

密探，他们由于人民沉着冷静而白白忙了一整天。１９总之，本月２４

日２０将会极平静地过去，尽管政府报纸说得恰恰与此相反。政府准

备使用几乎所有的招数来使巴黎发生骚乱，并在外省制造一些虚

假的密谋和起义，以便在首都和那些因递补在凡尔赛被判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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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
２１
而定于３月１０日补选新议员的省份实行戒严。

下面简略地谈谈新的军事独裁体制。为了牢牢控制各省，政

府发明了一种新的统帅体制。它把法国所有十七个军区合并为四

个大军区，各由一个将领统辖；这样一来，这个将领就几乎拥有

东方暴君或罗马总督的无限权力。这四大军区是这样分布的，它

们好似一道铁箍，把巴黎和整个法国中部团团围住，使之不得反

抗。然而，之所以采取这个非法措施，不仅是针对人民，而且也

是针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现在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都十分清楚地

认识到：路易－拿破仑为他们服务得很不好。他们所以需要他，只

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的一种手段，作为一种用过之后可以扔掉

的工具。而今他们看到，他在为自己追求王位，而且在进展上比

他们所希望的要快得多。他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目前君主制毫

无希望，他们必须等待时机；可是路易－拿破仑却竭尽全力要把

事情搞到底，并且宁愿冒险进行革命（这可能要他拿脑袋作代

价），而不愿坐等时机。他们也知道，无论是正统派还是奥尔良派

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优势，以致其胜利已成为无可争辩的必然；正

象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以前那样，他们需要一位新的中立派的人

物，以便此人能在他们等待事态发展的时候按照两派共同的利益

进行管理。这样，这两派，即秩序党仅有的两大派别，现在都反

对延长路易－拿破仑的总统任期，尽管四个月以前他们会为了争

取到这一点而拚其全力；他们这一次又重新主张共和国建立在中

立的基础上，让尚加尔涅将军当总统。看来尚加尔涅也参与了密

谋。拿破仑不信任尚加尔涅，但又不敢剥夺他的巴黎总督之职，于

是便用自己的四个军区象镣铐一样地把他钳制起来。这可以说明：

为什么多数人能够极其耐心地听完了帕斯卡尔·杜普拉先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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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卖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而现在重又在猎取名声了）反对新军事体

制和反对路易－拿破仑本人的演说。当时发生了两起很有趣的事

件。照一家报纸的说法，当着杜普拉先生谈到路易－拿破仑只能

或者选择他伯父的立场，或者选择华盛顿的路子时，会场左边有

人喊道：“或者选择海地皇帝苏路克的路子！”把法国王位僭望者

比作一个给巴黎所有的《喧声报》提供笑料最多的人物，引起哄

堂大笑，甚至议会议长①都未加制止。这就是那高贵的多数派对路

易－拿破仑的评价！这时陆军部长②站了起来，朝着会场左边发了

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在结束时说道：“现在，先生们，如果你

们愿意开始干，我们准备奉陪！”２２部长的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向

诸位表明，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场猛烈的冲突。

就在这时候，社会民主派正积极地准备选举。尽管在巴黎——

这里已有约六万工人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从选民名单中勾掉了

——“正直的和温和的”人们只有一两个候选人可能当选，可是，

毫无疑问，在各省，社会主义者将取得辉煌的胜利。政府本身预

料到这一点。因此，它已拟定了一项措施准备消灭现在被公开地

称作“普选权”阴谋的东西。它希图实行间接选举，由选举人选

举数目有限的复选人，再由复选人提出代表。这样，政府才有把

握取得多数的支持。但既然这等于公开推翻宪法（宪法在１８５１年

以前不能修订，而且不能由为此目的选出的议会来修订），政府可

以预料到人民一定会强烈反对。这样一来，就需要用外国军队来

吓唬老百姓，这些军队应在这一提案提交议会时出现在莱茵河。如

果事情真是这样发生的话——看样子，路易－拿破仑之蠢是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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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出这种冒险勾当的——，那你们大概很快就会听到诸如革命风

雷一般的东西。而那时，就让上帝去赦免所有的什么拿破仑、尚

加尔涅、秩序党人之流的灵魂去吧！

四

选举。——红色分子的光荣胜利。——

无产阶级的优势。——秩序党的沮丧。

——对革命进行镇压和挑拨的新计划

１８５０年３月２２日于巴黎

胜利了！胜利了！人民喊出了自己的心声，而且喊得是这么

响亮，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阴谋的人工堆砌的大厦已经从根

基上动摇了。卡诺、维达尔、德弗洛特——巴黎的人民代表，以

十二万七千至十三万二千张票当选了。这就是人民对政府和议会

多数的卑鄙挑衅的回答。卡诺是《国民报》派中在临时政府时期

唯一没有向资产阶级拍马，因而惹得资产阶级大为憎恨的人物。维

达尔是早就出名的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德弗洛特是布朗基俱乐部

的副主席，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冲进议会事件的第一批积极参加者

之一，是同年６月街垒战中的先锋战士之一。他被判处放逐，现

在却从运载囚犯的船上径直走进立法议会之宫。真的，这样的人

选是意义重大的！２３它表明：如果说红党的胜利是由于小手工业者

和小商人阶级同无产阶级结成了同盟的话，那么，这个同盟所借

以建立的基本条件，较之那个曾导致君主政体覆灭的暂时联合来

说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正是这个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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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中、尤其是在制宪议会中占优势，并且很

快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现在则相反，工人是运动的领导者，而

那个同样遭受资本压迫并给搞得倾家荡产的、由于在１８４８年６月

效了劳而受到破产之奖的小资产阶级，则不得不跟着无产阶级的

革命步伐行进。农业主也是这种情况。这样，现在反对政府的那

些阶级的全体群众——他们构成法国人的绝大多数——便都在无

产者阶级领导下，由它率领前进，而且他们认识到，他们本身从

资本枷锁下的解放不得不取决于工人的完全彻底的解放。

各省的选举也是对红党极为有利的。红党的候选人有三分之

二当选，而秩序党只有三分之一。

这个党，或者党派的大杂烩，十分清楚地理解人民的这一明

确的暗示。他们现在懂得，如果容许１８５２年的普选——包括议会

的选举、也包括新总统的选举——仍按现在的选举体制办理，摆

在他们面前的就是不可避免的灭亡。他们明白，人民是如此迅速

地团结在红旗的周围，他们哪怕是只把政权执掌到任期届满都是

不可能的了。一方面是总统和议会，另一方面则是广大的人民群

众，他们组成一个不可战胜的方阵，一天比一天壮大。因此，冲

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秩序党等待愈久，人民胜利的希望也就

愈大。他们明白这一点，因而他们一定会尽快地给予坚决打击。他

们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尽快地挑起起义并与之进行最后决战。此

外，在３月１０日的选举以后，“神圣同盟”对于它究应奉行什么

方针也不会再有任何怀疑了。现在瑞士根本不在话下。２４一个雄伟

威严的革命的法国重又屹立在它的面前。因此，必须进攻法国，并

且要尽快地干。“神圣同盟”的现金越来越不足了，而现在要想使

这种令人爱好的商品得到新的补充，希望又是那么小。每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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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单靠国内已不能把军队继续维持下去——要么把军队解散，要

么叫他们靠敌人供养。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在上一封信中关

于革命和战争迅速临近的预言正为事态发展所全部证实。２５

秩序党暂时又放下了他们的内部争吵。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向

人民进攻。他们更换了巴黎卫戍部队，因为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

投了红党的票２６；而昨天，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关于恢复报纸印花税

的法案，提出的第二个法案规定把所有报纸的保证金增加一倍，第

三个法案要求废除竞选集会自由。２７在这些法案之后还将有其他

一些法案：其中之一是赋予警察局以把任何一个非巴黎出生的工

人驱逐出巴黎的权利；其二，是允许政府可以不经审讯把据信犯

有参加秘密社团罪的任何公民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去，此外还有许

多法案，而这一切必然以对普选权的比较直接的攻击为收场。可

见，他们是以消灭劳动者阶级的一切权利来挑动起义。起义是要

爆发的，而且，与广大的国民自卫军联合起来的人民，定将很快

地抛开这个不光彩的阶级政府，这家政府虽说除了进行卑鄙无耻

的压迫以外别无他能，可是却敢厚颜无耻地以“社会救星”自诩！！！

五

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０日于巴黎２８

在３月１０日选举之后本已不可避免的革命，由于政府和目前

领导巴黎运动的人们的怯懦而推迟爆发了。３月１０日的选举和一

再得到证实的军队中的叛乱情绪，使政府和国民议会吓破了胆，以

致它们不敢立即做出什么结论。它们下决心通过我在上封信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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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列举的那些新的镇压法；但是，如果说内阁和多数派的某些

领导人对这类措施是信得过的，那么，大多数议员的情况就不是

这样了，就连政府也很快又对这些措施丧失了信心。因此，这些

镇压法中的一些较严厉的法案，至今还没有提出来，甚至那些已

经提出来的法案——出版法和竞选集会法——，多数派的态度也

是犹豫不定。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党没有象应该做到的那样，从这次的

胜利中得到好处。其原因十分简单。这个党不只是由工人组成的，

目前它又吸收了大量小店主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实

际上比无产者的社会主义要温和得多。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非常

清楚，只有无产者的解放才能使他们免于破产，他们的利益同工

人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们也懂得，如果无

产者通过革命夺得了政权，他们这些小店主就会完完全全地靠边

站，并处于工人阶级能给他们什么，他们就只好接受什么的境地。

相反，如果现政府被和平地推翻，那么，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这

个目前所有反对阶级中最不可憎的阶级，就可以很从容地插手进

去并掌握政权，同时把尽可能小的一部分政权给予工人。因此，小

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就象政府害怕自己的失败一样，害怕自己

的胜利。他们看到一场革命正在他们眼前展开，于是就立即尽力

加以制止。他们具有达到这一目的的现成手段。公民维达尔除在

巴黎当选外，同时也在下莱茵地区当选。他们怂恿他接受下莱茵

地区的委任状，这样，巴黎就必须举行新的选举。很清楚，只要

人民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胜利，他们决不会去呼吁“准备战

斗”，然而一旦人民被挑动起来举行起义，即使胜利的机会极少，

他们也要进行搏斗。

６１ 弗 · 恩 格 斯



新的选举规定在本月２８日举行，而政府很快就利用了可爱的

小店主们创造的有利形势，内阁阁员们搬出了陈旧的警察条例，以

便把一定数量暂时没有工作的工人赶出巴黎２９；他们直接禁止一

切竞选集会，表明即使没有已向议会提出的反对竞选集会法，他

们也能够对付过去。人民知道他们的斗争在选举之前是不会有成

效的，于是便屈服了。完全掌握在小店主手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报

刊，自然尽一切可能来稳住群众。自从“自由之树”事件以来，这

种报刊的行为就是极端无耻的。在这期间，人民起义的机会出现

过不止一次，但报刊总是鼓吹和平和安定，同时，小店主的代表

在选举委员会之类的组织中，经常为人民的愤懑寻找和平发泄的

出路，力求减少巷战胜利的机会。

红党被迫采取的违背原则的立场和秩序党从新的选举中得到

的好处，在两个参加竞选的候选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红党

的候选人欧仁·苏是善良的、“甜言蜜语的”、伤感的小店主社会

主义的卓越代表，这种社会主义决不承认无产者的革命使命，宁

愿用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的善意庇护来给无产者以可笑的解

放。欧仁·苏作为政治人物是渺小的。为了显示力量而提名他为

候选人，是从３月１０日占领的阵地上后退了一步。不过应该承认，

如果说伤感的社会主义注定要在今天时髦起来，那么，在能够被

提名的人中间，苏的名字是最孚众望的，而且他很有希望当选。

另一方面，秩序党恢复了自己的阵地，现在它用六月起义中

的资产阶级的斯巴达人勒克莱尔先生３０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来对

抗欧仁·苏这个默默无闻或名气很小的人物。勒克莱尔是对德弗

洛特的直接回答，也是比其他任何名字更为直接的对工人的挑衅。

提出勒克莱尔作为巴黎的候选人，就是重复奥普尔将军的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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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们，你们什么时候乐意上街，我们都准备奉陪！”

正象你们所看到的，巴黎的重新选举没有给无产阶级的党提

供什么好处，相反，已经给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还应当指出这样

一个事实：３月１０日的选举是按旧名册进行的；４月２８日的选举

将按照４月１日生效的、新修订过的１８５０年选民名册进行；而在

这份修订过的名册中，有两万到三万工人在种种借口下被勾掉了。

然而，即使秩序党这一次将得到微弱多数，它也不会获胜。事

实毕竟是事实，只要普选权还存在，秩序党就不能够再管理法国

了。事实毕竟是事实，社会主义的病原体已广泛侵入军队，一有

机会这支军队就要公开叛乱。事实毕竟是事实，巴黎的工人比过

去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结束目前的状态。他们过去从来都没有象这

次这样公开地、趁竞选集会还没有被禁止时，在竞选集会上发表

意见。而政府加紧攻击普选权，将给人民提供进行战斗的机会，无

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无疑将获得胜利。

六

［１８５０年５月底于巴黎］３１

如果无产者容忍他们的选举权被剥夺，他们就会听任二月革

命获得的涉及他们利益的成果化为乌有。对于他们，共和国将不

再存在。他们将被关在共和国的门外。他们能容许这样做吗？

这个法案是一定会通过的，它丝毫不会放宽。多数派已明确

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决心。３２按照目前的状况，谁都无法估计后果

将会怎样——是人民起来抛弃政府和议会，还是人民将等待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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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适宜的时机。巴黎看来是平静的，没有革命行将到来的直接征

兆；但是，一个火星就足以燃起熊熊烈火。

要不是那些除了鼓吹“和平”、“安静”和“庄严的宁静”３３就

无所事事的有名望的领袖们的叛变行径，烈火早就燃烧起来了。然

而这是不能持久的。法国的形势是高度革命的形势。秩序党不能

停留在原有的阵地上。为要守住阵地，他们必须每天前进一步。如

果这一法案通过了而没有激起革命，他们将对宪法和共和国发动

新的、更加疯狂和更加公开的进攻。秩序党要的是叛乱，而得到

的将是革命，并且很快就会得到。因为必须记住，这是几星期的

问题，也可能是几天的问题，而不是几年的问题。

七

１８５０年６月２２日于巴黎

选举“改革”法案通过了，巴黎的人民却安然不动。普选权

的废除没有引起任何一点骚动或示威游行，法国工人重新沦为路

易－菲力浦时代那种没有应有的权利、没有表决权、没有武器的

政治上受鄙视的人。

的确，十分有趣的是，法国１８４８年轻易争得的普选权，１８５０

年更轻易地被废除了。然而，这种起伏不定完全符合法国人的性

格，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司空见惯的。英国就不可能发生这类情况。

在那里，普选权一经确立就永远不会被废除。哪一届政府都不敢

触动它。只要想想看，若是哪个大臣蠢到如此地步，竟当真想要

恢复谷物法，那他就会被全国人民的哈哈大笑声轰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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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巴黎人民犯了严重错误，他们错过了废除普选权

所提供的举行起义的时机。军队的情绪是好的，小手工业者和小

商人阶级不得不与人民并肩前进，而山岳党，甚至还有卡芬雅克

党都懂得，在起义失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因此而受到

一阵子罪，不管他们是否同人民在一起。因此，一旦起义爆发，至

少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山岳党在道义上的支

持，在这次是有保证的，而这就可以粉碎相当一部分军队的反抗。

但是，良好的时机被错过了：一方面这是由于议会领袖和报刊的

怯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巴黎人民现在的特殊情绪。

首都工人现在处于过渡状态。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工人中间讨

论过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体系，已不再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

应该承认，把法国所有社会主义体系放在一起，也没有多少真正

革命的内容。另一方面，多次被自己的带头人蒙骗过的人民，对

所有曾经充当过他们的领袖的人，都极不信任，甚至对巴尔贝斯

和布朗基也不例外３４，因此，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来使这些人

之中的某个人掌权。这样一来，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即将具有另一

种非常革命的性质了。人民一旦开始独立思考，摆脱了旧的社会

主义学派的传统，很快就会找到那样一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准

则，它们比各种体系的创立者和夸夸其谈的领袖们为人民臆造出

来的一切，是更加明确地反映了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人民会因此

而成熟起来，到那时，他们会重新利用前领袖所具有的一切才智

和勇敢，而不做这些领袖中任何人的尾巴。巴黎群众的这种情绪，

也就是人民对废除普选权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决定性的战斗要

拖到国内两股竞争势力的一方或双方，总统或国民议会试图推翻

共和国的那天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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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天应该很快到来。你们还记得，各家反动报刊怎样吹捧

总统和多数派之间达成的真诚的协议。现在，这种真诚的协议简直

变成了竞争双方的最残酷的斗争。为了使总统同意选举法，花费的

代价是：允许给总统的年俸增加三百万法郎（十二万英镑），负债累

累的路易－拿破仑对此极为需要，此外，他又认为这是把自己的总

统任期延长十年的先行步骤。选举法刚刚通过，部长们就出来干涉

并索取三百万法郎的年俸。但多数派突然害怕了。他们不再认为

低能的路易－拿破仑是个合乎条件的王位僭望者，并且根本不打

算同意延长他的总统任期，相反却希望尽快摆脱他。多数派委派一

个专门委员会就这一提案作报告，而委员会表示反对通过这一提

案。３５爱丽舍宫极为慌乱。拿破仑以辞职相威胁。一场国内两大势

力之间最严峻的冲突迫在眉睫。内阁、许多银行家、还有其他一些

“秩序之友”，都出面调停，但毫无结果。提出了好几个“协议”方案，

也都徒劳无益。最后采取了一个看来各方都比较满意的修正案。多

数派不完全相信同总统决裂的后果，并且至今仍未最后签订把正

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为一个政党的协议，他们仿佛有点要改变主

意并打算同意采取另一种形式来支付这笔钱。辩论应当在星期一

进行；谁都不能预料结果将会怎样。可是我认为，真正同拿破仑决

裂，目前还不符合保皇主义多数派的政策。

关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波旁王室幼系和长系联合的协议，现

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讨论的对象。的确，关于这个问题正在进

行非常积极的谈判。梯也尔先生、基佐先生等人去到圣莱昂纳兹的

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没有别的目的。我不准备再向你们叙述有

关这件事的情况和上述行动所取得的结果的种种说法。各种日报

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已经够多了。然而有一点是确实的，在法国，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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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良派和正统派差不多已就条件达成了协议，而唯一的困难是要

使竞争的两个派系都接受这些条件。波尔多公爵①亨利应该成为

国王，而因为他无嗣，把巴黎伯爵，即路易－菲力浦的孙子和王位

的合法继承人收为王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困

难。此外，还应当把三色旗保留下来。人们期望中的年老的路易－

菲力浦之死，或许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容易一些。他似乎已向这种

解决办法屈服了，而波尔多公爵，看来也接受了协议的条件。好象

唯有奥尔良公爵夫人、巴黎伯爵的母亲及其夫兄茹安维尔是解决

道路上的障碍。人们打算付出数千万现款来摆脱路易－拿破仑。

毫无疑问，这种或与这类似的协议将最终达成；而一俟达成

协议，向共和国的直接进攻就会开始。同时，各省议会也将开始

发起战斗。各省议会刚刚提前召开了，估计它们会向国民议会提

出修改宪法的建议。正是这个问题，去年也曾讨论过，但当时各

省议会都认为那样做还为时过早。这一次，各省议会无疑将表现

出更大得多的勇敢精神，尤其是对选举权进行了成功的打击之后。

而那时，也将是人民出来表态的时候，他们将表明，如果他们在

某个时候未曾显示出自己的威力，那也决不是甘愿被拉回到最卑

鄙丑恶的复辟时期。

又及。我刚刚读完了一本定价三个苏（半便士）的小册子，这

是随《共和国报》一起免费送来的。其中极其惊人地揭露了保皇

派自１８４８年春以来的种种倾轧和密谋。作者博尔姆其人，是布尔

日的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审判案中的证人。他承认自己是领取报酬

的保皇派代理人，在这一案件中提供了大量伪证。他断定整个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的运动是由保皇派发动的，并透露出其他许多

２２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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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趣的事情。
３６
还有一些事情涉及《泰晤士报》。

３７
博尔姆说出

了名字和地址。他住在巴黎。这本小册子必定会引出更多的揭发

材料来。望你们对此严加注意。

八

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３日于巴黎

正象我在上封信中所预见的，议会终于通过了拨给路易－波

拿巴一笔补助金的决议，这实质上是向他提供了他所盼望的款项，

而形式上却使他在全体法国人面前大大出了丑。３８此后，议会就恢

复了自己的镇压活动，通过了出版法３９。不管这个出版法出自作者

巴罗什先生之手时是多么严厉，同议会多数派的憎恨使之发生的

变化相比，它是无害而没有恶意的。多数派出于对报刊的强烈却

又无力的憎恨，几乎是盲目地进行打击，全然不顾打击的对象是

“好的”报刊还是“坏的”报刊。这样，“憎恨法”通过了。保证

金增加了。报纸的印花税恢复了。对“连载小说”、对报纸的小说

栏征收特别的印花税，这种措施，如果不是对欧仁·苏（他的社

会主义小说的影响还没有被多数派忘记）当选的报复，那就完全

不可理解。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不到一定篇幅的所有文章，都

和报纸一样要征印花税。而最后，报纸上刊登的每一篇短文都要

有作者的署名。

多数派的盲目憎恨所促成的这样的法律，不仅将严重打击社

会主义和共和主义报刊，而且也将严重打击反革命报刊，对反革

命报刊的打击，还可能比对反对派报刊的打击要厉害得多。共和

主义政论家是极其著名的，因此不管他们在自己的短文上署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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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署名，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辩论日报》、《国民议

会报》、《权力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将不得不披露其撰稿人

的名字，这些报纸的社论即使在固定的读者中也会立即失去一切

影响。大的日报、特别是已经发行很久的大的日报的名称，对于

可尊敬的公众来说，从来都是代表可尊敬的报馆；但是，只要这

些报馆——贝尔坦之流，维隆之流，德拉马尔之流——一旦披露

出代表他们的著作家的名字，只要这些神秘的“之流”一旦表现

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现金可以替任何事情

辩护的、老朽的、卖身求荣的雇佣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格

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愚蠢的老懦夫，只要所有这些大叫大嚷并

抛出冗长文章的小家伙一旦按照新法律而被公诸于世，这些可尊

敬的报馆就会在你们面前现出一付多么可怜的样子。

毫无疑问，在新法律下，由于报纸涨价，广大读者将被剥夺这

一消息来源。许多工人，尤其是大多数农村居民就会既得不到报纸

和廉价期刊，也得不到其他大众出版物。但是，报刊从来就只是影

响农民的辅助手段；这个阶级对自己的物质困难和增加税收，比起

对报刊的夸夸其谈，反应要强烈得多，而只要目前的资产阶级政府

不能找到——它永远也不能找到——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高利盘

剥和税收负担的办法，不久前觉醒了的这个阶级就会继续表现出

不满和“革命倾向”。至于城市工人，要完全堵塞他们读报的渠道是

不可能的，即使禁止发行廉价期刊，他们也会通过增加秘密团体、

秘密辩论俱乐部等的活动来填补这块空白。但是，如果政府在某

种程度上得以减少革命小册子和期刊的数量，它付出的代价则是

整个出版事业和书籍贸易的毁灭，因为在新法律规定的种种限

制下，它们的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因而很可能这将大大促进秩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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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内外的分裂。

出版法刚一通过，议会就又一次向路易－拿破仑明确地暗示

他不应当超出宪法为他规定的范围。波拿巴派的《权力报》刊登了

一篇以不十分赞许的口气评论议会的文章。复辟时期的旧法律被

搬出来了，于是，《权力报》的出版者便被指控为破坏特权并被处以

五千法郎（二百英镑）的罚金４０，这笔罚金当然立即就支付了。这种

惩罚不算过分严厉，但议会的这项决定本身，意义极为重大。一个

议员在热烈的掌声中说：“我们打击下面，但是想击中上面。”

然后，议会决定从８月１１日起延期三个月再召开会议。根据

宪法规定，议会应当选举一个由二十五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议

会休会期间，它应当留在巴黎并对行政权实行监督。多数派的领袖

认为路易－拿破仑已经够卑躬屈膝的了，便提出了一个只包括多

数派成员的候选人名单，即包括奥尔良党人、温和的正统主义者、

几个波拿巴分子，却没有一个共和主义者或极端正统主义者。可是

在表决时，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落选了，反倒选了几个比较温和的共

和主义者和极端正统主义者。议会从而又一次表示，它根本无意去

搞路易－拿破仑梦寐以求的政变。

我认为任何重大情况都要到试图推翻共和国之后才会发生，

不管进行这种试图的是谁，是总统还是保皇集团之一。这无疑会把

人民从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唤醒；而这一事件必定会在今天到１８５２

年５月之间发生，但确切的日期是无法预料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

—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３日

载于１８５０年１—８月《民主评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７２法 国 来 信



弗·恩格 斯

德 国 来 信４１

一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８日于科伦

“秩序统治德国”。这就是我们的统治者们当前主要的口号，不

管他们是君主、贵族、资产者，还是那个新近成立的、用英语可以叫

作秩序迷〔ｏｒｄｅｒｍｏｎｇｅｒｓ〕
４２
的党的任何其他派别。“秩序统治德

国”，可是，德国从来没有，甚至在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也从

来没有象现在“秩序”统治时这样乱七八糟。

１８４８年革命以前，在旧制度下，我们至少知道是谁统治我们。

以前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曾经用反对出版自由的法律，用特别法

庭甚至用限制某些德国人借以自我安慰的、可笑的宪法来使人们

感觉到它的存在。可是现在呢！我们自己简直不知道我们这个国

家有多少中央政府。首先我们有帝国摄政王①，他是已解散的国民

议会４３拥立的，尽管没有一点权力，却死抱住自己的职位不放。其

次有临时协议４４，——这是什么，谁也不确切知道，但看来是旧议

会的复活，是在普鲁士过去的巨大影响下产生的，这个临时协议正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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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老朽的摄政王（他多少代表奥地利的利益）施加压力，要他把

自己的位置让给它。４５可是他们两者都没有一点权力。第三，有国

民议会临终前在斯图加特选出的“帝国摄政政府”４６，以及该议会

的残余——“坚定左派”和“极左派”。这两个“左派”和“摄政政府”

一道代表德国“温和的和哲学的”民主派和小店主。这个“帝国”政

府在瑞士伯尔尼的一家酒馆举行自己的会议，它的权力大概同上

面两家不相上下。第四，有所谓的三王联盟，或者说是“有限的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或是改良的〔Ｒｅｆｉｎｅ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联邦

国家”，成立它的目的是要使普鲁士国王①成为凌驾于德国所有小

邦之上的皇帝。４７它所以被称为“三王联盟”，是因为除普鲁士国王

外，所有的国王都反对它！而它之所以自称为“分娩中的②联邦国

家”，是因为它虽然从今年５月２８日起就不时感到分娩前的阵

痛４８，却没有任何希望能生出有生命力的东西！！第五，有四位国

王４９，即汉诺威、萨克森、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国王③，他们决心

随心所欲，而不屈服于上述任何一个“无力的中央政府”。最后，有

奥地利，它极力要保持它在德国的最高地位，因此支持四个国王为

摆脱普鲁士权势而做的努力。目前，真正的政府，即拥有权力的政

府，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政府。它们用军事专制统治德国，随意发

布和取消法律。在它们的领地和属国之间，有一个所谓中立地带

——上述的四个王国，正是在这里，特别是在萨克森，这两个大国

的权利将发生碰撞。但是，它们之间不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奥地

利和普鲁士都很清楚，要遏制在整个德国、匈牙利和属于它们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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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波兰土地上发展的革命情绪，它们的力量以后也必须联合在

一起。此外，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敬爱的妹夫”５０，全体俄罗斯人的

信奉正教的沙皇，会进行干预，禁止他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代理人

互相争吵。

可是，这种在政府、权利、要求和德国联邦法律方面的史无前

例的混乱，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德国的共和党人直至今天分为联

邦主义者和联合主义者两派；前者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每一次力图

把德国改造成联邦国家所引起的混乱都明显地证明了，任何这样

的计划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是不切实际的和愚蠢的，因为德国的

文明已经很发达，除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德意

志共和国这种形式，它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

我本来还想就瓦尔德克和雅科比的无罪释放５１说几句话，

因为篇幅有限，只好作罢。不过要指出，至少在最近几个月内，

普鲁士政府不可能对政治案件作出有罪的判决，除非在一些偏

僻角落，陪审团象奥尔斯脱的奥伦治会会员５２一样狂热，才有这种

可能。

二

关于德国暴君的有趣揭露。

——蓄意对法国进行的战争。

——未来的革命

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０日于科伦

在我给你们寄出上封信的第二天，这里就传来了关于谁应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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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整个德国的“问题获得解决”的消息。由两名奥地利代表和两名

普鲁士代表组成的临时协议，终于制服了老朽的约翰大公，迫使他

引退。结果他们取得了政权，然而这不是无限期的。这一授权到今

年５月期满，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预料，期满以前就会发生某些

“不利事件”，把这四位德国临时执政者赶走。这四位军事专制主义

的走卒的名字是很值得注意的。奥地利派来的是梅特涅手下的财

政大臣屈贝克先生和刽子手拉德茨基的得力助手雪恩哈耳斯将

军。普鲁士的代表一个是拉多维茨将军，他是耶稣会教徒，国王的

宠臣，并且是使普鲁士暂时得以把德国革命镇压下去的主要阴谋

策划者，另一个是伯蒂歇尔先生，他在革命前是东普鲁士省的省

长，那里的人们至今还亲切地（？）记得他是公众集会的“镇压者”和

侦察系统的组织者。这么一伙恶棍会干出一些什么事情来，用不着

对你们细说。我只举一个例子。维尔腾堡政府为革命所迫，曾和图

尔恩－塔克西斯公爵签订合同——你们知道，这位公爵撇开各邦

政府，垄断了德国大部分地区的信件邮递和旅客运送。５３正如我说

的，维尔腾堡政府曾和这个强盗签订了一个全国性的合同，给他一

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以换取他把垄断权让给上述政府。当那些靠

抢劫国民财富为生的人的境遇一得到改善，图尔恩－塔克西斯公

爵就认为他的垄断权比合同上规定的钱数更有价值，而不愿放弃

这些权利。维尔腾堡政府已不受任何外来的压力，认为这种主意的

改变合乎情理；于是双方都去找临时协议——公爵是公开地找，上

述政府则是秘密地找。临时协议利用１８１５年旧法中的一条为借

口，宣布这个合同无效和非法。事情就这样妥了。甚至图尔恩－塔

克西斯先生能把他的特权再保留几个月就更好了；当人民结束全

部特权时，他们不仅要无偿地夺走他的垄断权，而且还要迫使他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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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至今从他们身上掠取的全部钱财。

奥地利的军事专制主义一天比一天更加令人不能忍受。报刊

几乎全被消灭，所有的公民自由都被取消，整个国家充斥着密探

——监禁、军事法庭和鞭笞遍及全国，——这就是政府有时出版的

那些各省宪法５４的实际意义，他们在这些宪法出版的当时就毫不

在乎地加以破坏。但是任何事情都是要到头的，甚至戒严状态和匕

首统治也不例外。军队要花钱，而钱这个东西，即使最有权力的皇

帝也是不能随意制造出来的。奥地利政府迄今一直通过大量发行

纸币来勉强保持财政上的收支平衡。但是这也到头了。有一位普

鲁士尉官曾经因为我对他说，无论哪个国王或皇帝都不能想印制

多少纸币就印制多少纸币，而要与我决斗５５，与这位尉官的愿望相

反，与这位博学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愿望相反，奥地利皇帝还是看到

了，他的纸币——尽管不兑换——比银币贬值百分之二寸至三十，

比金币几乎贬值百分之五十。他原来打算发行的外债由于科布顿

先生的努力而落空。外国资本家只认购了五十万镑，他要的是这个

数目的十五倍；而他的财力枯竭的国家已经不能为他提供任何资

金了。去年９月底一千五百万镑的赤字现在可能已经增到二千万

至二千四百万镑了，而且匈牙利战争的费用大部分必须在１８４９年

最后一个季度付清。这样，奥地利就只有在这两者中作出选择：要

么破产，要么对外作战，使军队负担自己的花费，并且借助胜仗、征

服的各个地方和战争赔款来恢复商业信誉。这样，科布顿先生借口

保卫和平而反对奥地利和俄国的外债（因为俄国和奥地利处于同

样困厄的境地）５６，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加速了对法兰西共和国的

联合进军，这种进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再拖了。

在普鲁士，我们目睹了“国王良心”的又一表现。你们知道，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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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从不食言的人在１８４８年１１月强行解散

了国民议会，并且把一部合他心意的宪法强加给了他的人民５７，你们知

道他曾同意让这件美丽的艺术品由第一次召集的议会进行修订；你

们知道，这个议会的第二议院（众议院）甚至还未着手修订就被解散

了，而另一个新的选举法又被强加到人民身上，这个选举法巧妙地

删去了普选权，保证了由土地贵族、政府官吏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多

数当选。５８由于所有民主派都拒绝参加这个议院的选举，所以它只是

由选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选出的。这个议院与原来的第一

议院一道着手修订宪法，自然，它们把它弄得比国王原来提出的本

子还要更合国王的心意。现在他们已经几乎完成此事。你们以为

现在国王陛下会高兴接受这个修改过的宪法，并就此宣誓吗？他才

不呢！他给他忠实的议会写了一封御函，上面说，他非常满意两个

议院为他的宪法所做的一切，但在其“国王良心”允许他宣誓以前，

需要对自己的宪法做十来处修改。５９这是些什么修改呢？国王陛下

真够谦虚，他除了下面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外，就再无所求了。１．

现在由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选举的第一议院，应该成为真正的

贵族院，其成员中应包括各个亲王、陛下挑选的约一百名世袭贵

族、大土地所有者选出的六十名贵族、大资本家选出的三十人、各

大学选出的六人。２．大臣们应对国王和国家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

责。３．现在预算上规定的一切税收应永远征收，议会无权废除。４．

应成立“明星院”６０或最高法庭来审判政治案件——根本没提陪审

团。５．应颁布一项规定和限制议会第二议院的权力的特别法等等。

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呢？陛下强加给善良的普鲁士人一部新宪法，

又要让议会进行修订。他的议会进行了修订，即把残存的一点点公

民权利统统勾销。而国王还不满足，宣布说，若不作上述补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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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国王良心”就不允许他接受那部按照他自己的利益修订了的

他自己的宪法。这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国王的”良心！甚至目前这

个可笑的议会都不大可能屈从于这种无耻的要求。结果将是解散

议会，普鲁士将暂无任何议会。所有这一切的奥妙在于预期会发生

上面提到的联合大战。坐在普鲁士王位上的这位“有良心的”大人，

期望在三、四月份会有成百万的亚洲野蛮人充斥他那叛逆的国家，

他们将和“他自己的光荣军队”一道进军巴黎，征服这个生产他如

此心爱的香槟酒的美丽国家。一旦共和国被消灭，圣路易的后代①

在法国重新登极，那时候国内的宪法和议会还有什么用呢？

目前，革命精神正在德国各地迅速复活。１８４８年３月以后曾

站在国王方面反对人民的最顽固的前自由派②现在也认识到了，

正如德国谚语说的，虽然他只把他的一个小手指头尖伸给魔鬼，可

是这位大人却已把他的整只手抓住。陪审法庭对政治审判案不断

做出的无罪判决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方面的新事例每天都有。例

如，几天前，曾经在１８４９年５月为了阻止向起义的爱北斐特运送

军队而毁坏铁路的缪尔海姆工人在科伦被宣布无罪。６１在南德意

志，财经困难和越来越高的赋税使每一位资产者都认识到，目前这

种状况不可能持久。在巴登，正是这些背叛上次起义，欢呼普鲁士

人到来的资产者被这些普鲁士人和在这些普鲁士人保护下使他们

破产和绝望的政府所折磨和激怒。各地的工人和农民都在警惕地

等待着起义的信号，这次起义一定要使无产者的政治统治和社会

进步得到保证，否则决不会平息下去。这场革命已经临近了。

４３ 弗 · 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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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普鲁士国王宣誓忠于宪法和

“侍奉上帝！”——神圣同盟的

大阴谋。——日益临近的对瑞士的

进攻。——征服和瓜分法国的计划！

１８５０年２月１８日于科伦

普鲁士国王陛下终于宣誓忠于所谓的“宪法”了。６２这场君主

的闹剧，要不是能提供一个演讲的机会，无疑是不会上演的。喜

好演讲的陛下，为了能够演讲，决定咽下宣誓这颗苦药丸。他过

去曾当着众人的面咽下过不少难咽的东西，例如，大家都知道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９日，柏林人曾对他高喊“摘下帽子！”他这次决定

宣誓，也和过去表现得一样恭顺。宣誓没有什么意义。更何况一

个国王，特别是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么一个人的宣誓！主

要的是演讲，而这篇演讲也的确精彩。试设想一下这个场面，普

鲁士国王陛下在十分严肃地宣称，同时，他以及在场的任何其他

人谁都没有发出笑声，听他宣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准备拿

出他最宝贵的东西，即提供国王的保证！但是，他在使用了许多

稀奇古怪的辞令之后，继续说道，他提供这种保证必须有一个条

件：使他能够用这个宪法进行统治和实现他三年前许诺的“我和

我全家将侍奉上帝”的诺言６３。

这个新式的“正直人”所谓用宪法统治和侍奉上帝是什么意

思，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这次宣誓闹剧之后，陛下的大臣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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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两条几乎完全废除出版自由以及结社和公众集会权利的法

律；二是提出了拨一千八百万塔勒（二百五十万镑）用于扩军的要

求。这中间的意思很清楚。首先逐步消灭这个出色的宪法赝品留

给人民的不多几种虚假的自由，然后使军队达到战时水平，并同俄

国和奥地利一起去进攻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议院无疑会赞同这

一切，从而使国王能够用宪法进行统治，并同全家一道侍奉上帝。

把普鲁士“为了应付可能在春天发生意外事件”而举借的军

事贷款和神圣同盟的其它措施联系起来，我们就能看穿他们的阴

谋。除了上述的这一千八百万以外，普鲁士还正在以修建东部大

铁路为借口商谈一千六百万的贷款。在俄国贷款的事情以后，你

们都知道得很清楚，修建铁路成了神圣同盟中的各国政府弄钱的

极好借口。这样，普鲁士将很快弄到五百万镑，全部交陆军部处

理。俄国除了已弄到的五百万镑以外，正准备签订另借三千六百

万银卢布即五百万镑的协定。唯有奥地利在经过不久前设法弄钱

的可怜结局之后，不得不满足于她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数目。正如

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她的赤字一年实际上已经达到两亿弗罗

伦（二千万镑）！因此，俄国和普鲁士弄钱是为了打仗，奥地利则

为了弄钱而不得不打仗！

无疑，如果法国不发生意外事件，下个月就要开始对瑞士，或

许还对土耳其的“神圣”战争。俄国在波兰及其邻近地区驻有三十

五万随时准备出动的军队。它已经订购了大批食物，规定在下个月

交货，但不是送往波兰，而是送往普鲁士的但泽。现在大约有十五

万人的普鲁士军队，通过征召后备军和第一类后备军，一个月内就

可以扩充到三十五万人。奥地利军队——约六十五万人——从未

缩减过，相反，由于收容匈牙利战俘而扩充了。这些可用于对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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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军队总数大约是一百万人，但是三分之二的普鲁士人和奥地

利人都染上了民主病，一有机会就很可能转到敌人方面去。

进攻瑞士的第一个借口是那个国家里居住着德国流亡者。这

个借口很快就不会存在了，因为联邦政府懦夫式的迫害在直接或

间接地迫使所有的流亡者离开瑞士。现在这个国家里大概还有六

百名流亡者，他们也将很快不得不离去。可是还有另一个借口——

普鲁士要求恢复普鲁士国王在前公国纽沙特尔的权势，这个公国

在１８４８年宣布成立了共和国。６４即使这个要求满足了，根据新的

联邦宪法又会发生宗得崩德６５问题，这个新宪法在１８４８年取代了

得到神圣同盟保障的１８１４年旧的反动协议。因此，瑞士是逃不过

这场战争和外国占领的。

但是，神圣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和瓜分法国。为一下子结

束这个伟大的革命中心而构想的计划如下：法国被征服后，将划

分成三个王国——西南部的王国叫阿克维塔尼亚（首府波尔多），

将交给波尔多公爵亨利；东部的王国叫勃艮第（首府里昂），将交

给茹安维尔亲王，而北部的王国即法兰西本土（首府巴黎），将送

给路易·拿破仑，以奖励他为神圣同盟立下的卓越功勋。这样，法

国被弄成几世纪前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将变得毫无力量。这个美

好的计划无疑是普鲁士国王的“历史”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你们

对它能说些什么呢？

但是，请相信，神圣同盟在筹划时没有予以考虑的人民，很

快就会制止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只要神圣同盟一开始实现自己

的计划，人民立刻就会予以制止。因为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

人民都保持着警惕，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一旦要进行全面的、决

定性的和公开的斗争，人民有足够的力量压倒自己的一切敌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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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民主的敌人们将恐惧地看到，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的运动与那场

将把欧洲的旧制度烧光，并照耀着胜利的各国人民走向自由、幸

福和光荣的未来的遍地大火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１８５０年２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５０年１—３月《民主评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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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贝克尔关于出版卡·马克思

《选集》两卷本（１８５０）的启事的第一页

（出版计划完全没有实现）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启  事６６

  《新莱茵报》第一期的出版由于不取决于编辑部的情况而脱

期了。因此，第二期的出版不迟于第一期出版后两星期，其中将

包括以下几篇文章：

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二、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三、

六月十三日对大陆的影响。四、英国的现状。６７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三、普法

尔茨。四、为祖国捐躯。６８

第三期，其中还包括下面几篇文章：

卡·马克思：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财产？二、地产——在伦敦

德意志工人协会所作的讲演。６９

威·沃尔弗：德国议会的最后几天。

普鲁士的财政状况，等等。７０

将采取措施使杂志今后每月１—１０日出版。

编辑部７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１８５０年２月中旬

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一期——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８５０年

伦敦、汉堡、纽约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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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７２

  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科伦出版了一家德文日报——《新莱

茵报》。这家由卡尔·马克思任总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

奥尔格·维尔特、著名诗人弗莱里格拉特、斐·沃尔弗和威·沃

尔弗等人任编辑的报纸，作为德国唯一代表无产者利益的刊物，英

勇无畏地捍卫最先进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很快就

获得了非凡的信誉。普鲁士政府利用去年５月间莱茵河各省起义

的失败，对编辑们进行种种迫害来使这家报纸停刊。结果他们便

离开了德国，以便到当时正在酝酿中的或进行中的各种运动里去

找寻新的活动场所。他们有几个人去了巴黎７３，那里形势即将有决

定性的转折（６月１３日），他们就在法国民主的中心代表德国的革

命政党；有一人①进入了当时正被卷入起义的德国国民议会；还有

一人去了巴登，在革命军队中同普鲁士人打仗７４。这些起义失败之

后，他们就在英国、瑞士和法国过着流亡生活。由于暂时没有可

能重新创办一家日报，便在情况允许他们在本国的日报重履旧职

之前，办起了一个月刊作为他们的机关报。

这个刊物的第一期刚刚拿到。刊物的名称与过去的日报一样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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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卡尔·马克思主编。

第一期只收入三篇文章。开头的一篇是主编卡尔·马克思写

的论述过去两年的革命事件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接着是弗里

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叙述去年５月、６月和７月德国西部

和南部的起义运动。最后是卡尔·布林德（前巴登临时政府驻巴

黎大使）写的关于巴登各党派情况的文章。后两篇文章中虽然有

许多重要的揭露，但主要对德国读者有意思。第一篇文章写的

则是所有各国读者，特别是工人阶级最关心的问题。而且这

一题目由公民马克思来写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合适的。根据这

些理由，我们认为应该在有限的版面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以摘录的

形式刊载。

此处所讲的这篇文章写的是二月革命、它的起因和结果以及

随后发生的事件，直至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大起义。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

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但是，在这些失败

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只是革命政党的一些非

革命成分①；陷于灭亡的是造反的政党②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

摆脱的一些多少带有非革命性质的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

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

能使它摆脱。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

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主要由于产生了

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造反的政党只

３４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革命政党”（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

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９３页）。——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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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成真正革命的政党。”

这就是公民马克思在文章中发挥的主题。他首先揭示二月革

命的起因，他对这些起因的解释比以前任何论述这一问题的作家

都远为深刻。所有研究最近二十年法国国内大事的历史学家都普

遍认为：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整个资产阶级是法国的统治力量；

１８４７年揭露出的丑闻７５是引起革命的主要原因；这次革命是无产

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直接斗争。在公民马克思的笔下，这些断言虽

然没有遭到直接的断然否定，但是却作了重要的修改。

这位德国历史学家证明，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政权并不是

集中在整个资产阶级手里，而只是集中在这一阶级的一小部分人

手里，这部分人在法国称为金融贵族，在英国则叫做银行巨头、交

易所巨头、铁路巨头如此等等或者叫做金融资本家，以区别于工

业资本家。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整个的法国资

产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

王和铁路大王、矿山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

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

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局的各种官职。真正工业资

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

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工业

资产阶级本身愈以为在１８３２年、１８３４年和１８３９年各次毫无

成果的起义７６之后①它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则它的反

对态度也就愈坚决…… 所有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阶

４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各次起义被血腥镇压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第３９４页）。——编者注



级①，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

这种金融贵族专制的必然结果就是，一切公共利益服从于他

们的利益，他们把国家看作只是用来增加他们财产的工具和财源。

公民马克思很有说服力地描述了下列事实：这种丑恶的制度在法

国竟存在了十八年之久；国家债台高筑、政府开支增加、没完没

了的财政困难和国库亏损，都成了许许多多为财阀私囊增添财富

的源泉，这些财源被狂吸猛吮，一年超过一年，国家的资源也就

更加迅速地被耗尽；政府、陆海军、铁路及其它公共工程的开支

为金融家们提供了成百上千的机会，他们就贪婪地抓住这些机会

用弄虚做假的合同欺骗公众，如此等等。总之——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

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二十四万选民和他们为数

可观②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乔

治·赫德逊③——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
７７
。这个制度

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以及工业

资产阶级的利益……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

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

纵社会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

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

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正是在社会④的上层，不健康

５４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③

④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资产阶级社会”（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这个公司的经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

３９６页）。——编者注

“为数可观”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没有“小市民阶级”一词。——编者注



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甚至每一步都和资产阶级

法律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这种

形式的满足，在这种形式下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

血就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

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

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１８４７年戴斯特、普拉兰、居丹、杜亚里埃等人丑事的败露，把

这种事态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法国政府在克拉科夫问题上和对

瑞士宗得崩德关系中的无耻行径，极大地伤害了法国的民族自尊

心；而瑞士自由派的胜利和１８４８年１月巴勒摩的革命则鼓舞了反

对派的士气。７８

  “最后，两个带有普遍性的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使普

遍不满情绪的爆发发展成了起义。这两个事件中的第一件是

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６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①１８４７年的那个

接近于饥荒的局面②，在法国也象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

引起了许多流血的冲突。这边是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

活，那边是人民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

的参加者被处死刑７９，而在巴黎贵族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

抢救出来！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③，就是工商业总危机。１８４５

年秋季英国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

危机的来临，在１８４６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法的废除等

６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９８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１８４７年的物价腾贵”（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８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强了人

民中的普遍激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９７页）。——编者注



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１８４７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的

表现就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行破产，接着便是

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

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这

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在法国的专制统治

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资产阶级中的反对派在支持选举改革

的宴会运动中联合了起来①，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

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在巴黎，商业危机②迫使大批工厂主和大

商人纷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在国外

市场上已经无利可图，他们开设起大的零售公司，使大批小

店主被他们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

么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

二月事变中表现出了革命性。”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的作用引起了二月革命的爆发。临时政府

成立了。所有的反对党都有代表参加这一政府：王朝反对派（克

雷米约、甚至还有杜邦－德勒尔），共和主义资产阶级（马拉斯特、

马利、加尔涅－帕热斯），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赖德律－洛兰和

弗洛孔）和无产阶级（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体现

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共同起义，及

其假想的成果、幻想、诗意和豪言壮语。按他的地位和观点，他

属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新政府里占大多数。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

７４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工业危机”（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

的宴会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９８页）。——编者注



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的第一步，

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

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战士有权宣告成

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①，

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云云。资

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战斗权的篡

夺。”无产者强迫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做了他们的

发言人。他声明，如果两小时内不照办，他就要率领二十万武装

工人回来。结果，两小时期限未到，共和国就宣布成立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和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

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

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

身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二月共和

国首先只能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全面，即让法国的一切有

产阶级都获得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

有者即正统派摆脱了１８３０年革命②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

治地位低微的状态…… 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给占法国

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这一广大阶级（实际上

的土地所有者是资本家，因为土地已经抵押给他们了）③即农

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座，因

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显露出来了。正如在１８３０年的

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１８４８年的二

８４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土地”、“这一广大阶级”和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七月王朝”（同上，第４００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９９页）。——编者注



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１８３０年的君主

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１８４８年的

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

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从共和国那里①争到手了。”

“劳动权”和卢森堡委员会（由于设立了这个委员会，路易·勃

朗和阿尔伯实际上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实权则掌握在政府中的资

产阶级多数派的手里）就是这些社会机构中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工

人们落到这样一种处境：他们不是在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情况下，而

是在同资产阶级互不相干并排共存的情况下去谋求自己的解放。交

易所和银行依然存在，只是在这两个资产阶级大礼拜堂旁边设立了

卢森堡委员会这个社会主义礼拜堂；工人们相信他们能在不触犯

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获得解放，而且他们也同样相信他们能在

不触犯欧洲其余的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获得解放。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完全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

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这样一个重

要地位，只有这种重要地位能够②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

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

工业的那种巨大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将成为它用以达到革命

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

最后根蒂③，从而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９４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物质根蒂”（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这样一个重要地位，只有这种重要地位能够……”，而

是“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１卷第４０２页）。——编者注

“从共和国那里”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①。但是二月革命首

先反对金融贵族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在二月

革命前还没有在法国占据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

在②现代工业为自己的产品夺得了世界市场的国家才有可能

实现；因为国内市场的范围③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

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保护关税

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

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继续

前进，但是在法国其他各地，他们只是集聚在里昂、利尔、牟罗

兹、卢昂④这样几个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因此，充分发展的和决战式的反资本

斗争⑤，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

是普遍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

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

农民反对高利贷和抵押制，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

厂主的斗争，一句话，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

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 在革命进程把所有那些中间阶

级，即既非资产者又非无产者、构成法国国民大众的农民和小

０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④

⑤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充分发展的现代形式的、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３页）。——编者注

这几个地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国内市场的范围”，而是“国家的境界”（同上）。——

编者注

在马克思文章中接着是：“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

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

大的地步”（同上）。——编者注

下面恩格斯略去了：“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４０２页）。——编者注



资产者①发动起来反对资本的统治，并迫使他们参加无产者

行列②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现

存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到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工人们才能

够不是在不触犯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而

是宣布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全国人民的革命利益，并把它作为

与资产阶级利益直接相反的利益加以维护。８０工人们只能用

１８４８年６月可怕的失败做代价走向③这个胜利……

于是，并非在现实中，而是④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

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否认有互相敌对

的⑤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君主制⑥产物的那些

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⑦，——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

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一下子都变成了

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和阶级

利益⑧的这种在想象中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

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一切现存的阶级对抗，这

１５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阶级和阶级利益”，而是“阶级关系”（《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４页）。——编者注

接着删去了：“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伪善的词句里”

（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君主立宪制”。——编者注

“互相敌对的”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并非在现实中，而是”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来换得”（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同

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所有那些中间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而是“站在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１卷第４０３页）。——编者注



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尘世阶

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

是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互相斗争的阶级，于是２月２４

日拉马丁就要求成立一个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

会’的政府。”

我们将在下一期继续进行摘录。那时将评论临时政府的措施，

国民议会的召开和六月的起义。

——

在本刊４月号上，我们对公民马克思关于二月革命的述评的

介绍，进行到临时政府的成立和它最先采取的措施。我们已经不

止一次看到这个政府里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足够力量来按照他们的

阶级利益行事，并且能够利用巴黎无产者对自己的真正利益和促

进这种利益的手段的无知而捞到好处。以下我们继续进行摘

录：——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

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

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临

时政府的财政设施最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着手解决这

一任务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以确

信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

消失了，而革命又首先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

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在二月革命

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就已经瘫痪，商品流转已有困难，生产

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当然又加强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

２５ 弗 · 恩 格 斯



是以确信财富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①、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仍

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末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

生产方式的基础本身——无产阶级的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

的革命，以卢森堡的斯芬克斯②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该使

私人信用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

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

社会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

度的寒暑表。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到什

么程度，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

就必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

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

又上升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

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

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

而又幼稚的浮夸手段。在法定偿付期限未满时，它就已给国

家债权人付清了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急于收买

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傲然自信的精神就立刻

全部恢复了……

银行③是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

３５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③ 这里和以下几段中不带有任何定语的“银行”，英文原文是“ｔｈｅ Ｂａｎｋ”，马

克思文章中的德文是“ｄｉｅ Ｂａｎｋ”，显然是指法兰西银行。——译者注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的怪物。这里指卢森堡委员会。——译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第４０５页）。——编者注



族的总府。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私

人信用①。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

本身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

借以破坏共和国的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私人银行家、工厂

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

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

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

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

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

就得了。银行破产就会象洪水泛滥一样立刻把金融贵族，把

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

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

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

级自身不是也一定会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吗？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象皮特在１７９７年

那样，中止现金支付②，把银行券规定为法定货币。不仅如此。

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

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

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

命就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金融贵族的权势③！”

４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银行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７

页）。——编者注

“象皮特在１７９７年那标，中止现金支付”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商业信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６

页）。——编者注



众所周知，政府对交易所和银行的金融巨头那样宽大，而对

构成社会另一极的各阶级却是这样干的：对工人和小商人是没收

他们在储蓄银行的存款，对农民则是在四种直接税中每法郎再加

征四十五生丁。１３

  “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被没收，并宣布为统一公债。

这就激起了小资产者①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领到的

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公债券，他们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

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

而他们进行二月革命正是为了反对这些高利贷大王！！

……四十五生丁税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

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

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四十五生丁税，对于

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使它成了共和国的

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等于这项

可恨的税收，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

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１７８９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

一切封建负担，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却②首先就对这个阶级③加

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

脱出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
·
国
·
家
·
破
·
产。现任财政部长，高

利贷银行家富尔德曾向赖德律－洛兰提出过这一补救方法，

５５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农民”（同上）。——编者注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为了使资本不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８页）。——编者注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原已处境困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６

页）。——编者注



而这位公民，如他自己在国民议会所述，对这样一个建议则

严辞驳斥，其义愤填膺之状人们记忆犹新。①富尔德当时劝他

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②！！！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贷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

的期票，也就受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

凛凛的债权人身分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旧账，反

而陷进了被逼着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债务人的地位。它只

得巩固资产阶级社会③，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范

围内才能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首要条件，而

它对无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

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词

句——都已成了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要求工人

解放就是不断反对恢复信用（以绝对承认现存的阶级对抗④

为基础的信用）。所以，一定要一劳永逸地把工人干掉才

行。”⑤

——

  二月革命后军队已经被逐出巴黎；国民自卫军，即武装的资产

阶级，巴黎唯一的武装部队，它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凭本身的力量

６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④

⑤ “一劳永逸地”是恩格斯加的。在５月号的《民主评论》上登到这里为止。——

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不是“资产阶级社会”，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８页）。——编者注

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在伊甸园中有一果树，人若吃

了这树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上帝因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

识别善恶，而禁止人们摘食。——译者注

“现任财政部长……”这句话，在马克思的文章中说法不同（《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８页）。——编者注



同无产者进行战斗。这支部队，尽管它极力抵制，还是搀进了工人

的成分。因此，临时政府别无其他办法，只有用工人来反对工人了。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二十四营别动队，每

营一千人，主要由十五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

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

有，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

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源泉，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

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游民——ｇｅｎｓ ｓａｎｓ ｆｅｕ ｅｔ 

ｓａｎｓ ａｖｅｕ；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特点①不同而有所不

同，②处在临时政府征募他们时的青年时期，虽能做出轰轰烈

烈的英雄勋业和可歌可泣的自我牺牲，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

鄙的盗匪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用每天一法郎

五十生丁薪饷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

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担任

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

资产阶级子弟，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共和国牺牲的高

调把他们迷住了。人民就把这二万四千名刚刚离开街垒的健

壮、蛮干的青年士兵当作自己的军队，当作与旧的资产阶级

国民自卫军相反的真正的无产阶级自卫军。③他们的错误是

７５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③ 恩格斯用这句话代替了下面一段话：“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
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蛮干的二万四千人的军队。
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
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

无产阶级自卫军”（同上）。——编者注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察罗尼的特点”（同

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文化水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０９

页）。——编者注



有情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

工人军。马利部长把十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

了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二十三苏（十

一个半便士）一天①的工资雇用工人去干枯燥、单调和效率极

低的土工之类的活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临

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

对整个工人阶级②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

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

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

森堡宫所要求建立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

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建立起来的…… 谣

传③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

的鼓吹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这种谣言就更加

显得真实可信了。在巴黎资产阶级、法国和欧洲的受到播弄

的社会舆论看来④，这些习艺所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厂是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

８５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④ 有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

看来，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同上）。——编

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反对工人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１０

页）。——编者注

“（十一个半便士）一天”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

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

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

象。小资产者也一下子把他们的全部仇恨和不满都发泄到这

些国家工厂的头上了。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

的工人该消耗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一天比一天变

得艰难了…… 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

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

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

濒于破产①的小资产者，巴黎小店主②了。这样，正当陶醉于胜

利的人民每天都收到激动人心的新的革命消息的时候，资产

阶级为了它同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把所有的优势，

所有的重要阵地越来越多地集中到自己手里，也就是说，把社

会的各个中间阶级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③”

必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一系列道义上的胜利。虽然无

产者在３月１７日明显地占有优势，但示威的真正目的，即迫使临

时政府服从无产者的意志，并没有达到。４月１６日则是无产者的

一次决定性失败，而且接着就是军队开回巴黎。不久，国民议会

的选举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决定性的多数。

９５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③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

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

邮件，或者从意大利，或者从德国，或者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

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欢欣，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胜利的新证据，而这

个胜利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同上）。——编者注

“巴黎小店主”是恩格斯加的（同上）。——编者注

接着删去了：“而毫无得救希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１１

页）。——编者注



  “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

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

国人只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同一观点、同等智力的公民。这

是他们的一种对人民的偶像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

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法国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

中各个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

举中为什么跟着现在又①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

大土地所有者走。然而，普选制虽不如自欺的共和党人笨伯

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

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②阶层迅速地一步

一步③从幻想走向失望；它一下子就把资本家阶级所有集团

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过去在君主制下

所戴的骗人的反对派假面具④。

在５月４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优势的是资产阶

级共和党人，《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派和奥尔

良派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讲

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

级……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⑤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

０６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③

④

⑤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接着是：“唯一合法的”（同上，第４１３页）。——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

揭去他们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损害资产阶级

中的一定集团的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幕后并且蒙上反对派的荣

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１２—４１３页）。——编者注

“一步一步”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中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１２页）。——

编者注

“现在又”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相反地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整个

法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

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明确宣布了资

产阶级共和国①。它从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

——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

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做的声明：‘现

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

持下建立②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胜利者，并提出胜

利者的高傲要求。因此必须在巷战中战胜和镇压这些无产者

…… 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做些让步的二月共和

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战斗；现

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正式确

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 资

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５月１５日的冲突８１、６月２３日、２４日、２５日、２６日四天的战

斗，它们的直接原因和与这些原因有关的事件是人所共知的。六

月失败暂时地解决了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

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

求驱使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力

量解决这个任务。《通报》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共和国可以

１６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争得”（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此处还有：“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

选集》第１第４１４页）。——编者注



屈从他们的‘幻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他们的失

败才能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条真理：他们要在资产阶级共和

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那是毫无希望的①……

 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

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是资产阶级性质

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

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靠工人们的鲜血建立起来的，这就迫

使它一下子现了原形②：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

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

统治制度，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不可调和与不可战胜的

敌人，③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

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

会内的各个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必定要随着

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靠

拢无产阶级。”

如果说六月失败在法国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那末在

别的大陆国家它却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六月起义以后资

产阶级到处都和封建王朝结成公开的联盟，这种联盟就被王朝利

用来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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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

身生存的条件，——”（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

摇篮，从而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同上）。——编者注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１７

页）。——编者注



  “……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

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与各邻国保持

和平。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

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支配之下。

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

转移。①当工人还处于奴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

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

产阶级革命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

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取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这个舞台才能

允许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自由地发展②。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

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

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８２

简介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０年春

载于１８５０年４—６月《民主评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３６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

①

② 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是：“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

（同上）。——编者注

恩格斯接着删去了：“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

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４１８页）。——编者注



弗 · 恩 格 斯

德国来信。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战争

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１日于科伦

在德国，现在人们普遍谈论的自然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

事件。因为这个事件在你们国家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很少理解，

请允许我对此做一个简略的述评。

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德国周围的小独立国家都是以或多

或少的自由派形式出现的反动势力的主要集中地。例如模

范的立宪国家比利时，就是第一个抵挡住二月冲击８３，第一个

宣布戒严令和宣判爱国者死刑的国家。８４又如瑞士，就以很不体面

的方式度过了这场革命风暴，它在革命处于高潮时躲在中立的万

里长城后面，当反动派在整个欧洲重新得势时，又充当神圣同盟

的卑躬屈膝的打手以对付手无寸铁的流亡者。显然，这些弱小国

家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必然要迫使它们主要依靠早就建立的亦即

反动的政府的支持，况且它们不可能不知道任何一场欧洲革命都

会使它们的民族独立成为问题，这种独立只有旧政治制度的拥护

者才有心思去捍卫。

丹麦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同样具有这种民族独立的优越感

４６



和进行扩张的极大欲望。①丹麦是个全靠用海峡税
８５
掠夺世界

贸易为生的国家，对它的独立和强大感兴趣的只有俄国和

某些英国政治家。由于上世纪签订的一系列条约８６，丹麦简直成

了俄国的奴隶；俄国通过丹麦控制着波罗的海的达达尼尔海峡。英

国的老派政治家也关心丹麦的领土扩张，因为这符合他们把中欧

支解成许多互相敌对的小国，从而使英国能够对它们实行“分而

治之”的原则的老政策。

与此相反，各国革命派的政策总是要使迄今为止一直分裂成

许多小国的大民族巩固地团结在一起，保证民族的独立和强大，

但并不是保证象丹麦人、克罗地亚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

等等那些细小的民族（每一个这样的民族起初只有一百万到

三百万人），或者象瑞士人和比利时人那些混合的假民族的独立和

强大，而是保证现在被欧洲统治制度压迫的人数众多的富有生命

力的民族的独立和强大。欧洲的共和国联盟只能由象法国、英国、

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那些力量均等的大民族组成，而绝

不能由象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瑞士人等这些弱得可怜的

所谓民族组成。

此外，革命派是否允许北方最重要的海上阵地——波罗的海

的入口——永远为自私的丹麦人控制？他们是否允许丹麦人依靠

向每一艘通过松德海峡和贝耳特海峡的商船征收重税来支付国债

的利息呢？当然不会。

丹麦凭借把人民视作动产的宝贵继承权，吞并了德国的两个

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这两个公国各有自己的宪法，内

５６德国来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① 很少人知道，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瑞士曾多次讨论把萨瓦并人瑞士，并且瑞士人希

望这件事能够由于意大利的革命失败而得以实现。（恩格斯原注）



容彼此相同，还有它们的君主们所赐给的早已规定的权利，“两国

应该永远统一而不可分割”。此外，丹麦的王位继承法和这两个公

国的不一样。８７１８１５年在声名狼藉的维也纳会议上，民族被宰割和

拍卖，霍尔施坦被并入了德意志联邦，而什列斯维希则没有。此

后丹麦民族党就力图把什列斯维希并入丹麦，但未得逞。１８４８年

终于来到了。３月哥本哈根爆发了民众运动，民族自由党上台执

政。他们立即颁布了宪法，并把什列斯维希并入丹麦。其结果是

在两个公国爆发了起义，在德国和丹麦之间发生了战争。

当德国兵在波兹南、意大利和匈牙利镇压革命时，在什列斯

维希的这场战争却是德国进行过的唯一的革命战争。问题在于什

列斯维希的居民是否将被迫把自己的命运同弱小的半开化的丹麦

联系在一起，从而永远成为俄国的奴隶，还是他们将有可能同当

时正在为争取自身的自由、统一，也就是为恢复实力而斗争的四

千万人的民族重新合并。德国的君主，特别是戴王冠的普鲁士酒

鬼①对这场战争的革命意义了解得太清楚了。大家都知道普鲁士

公使维登布鲁赫少校有一个照会８８，他在其中向丹麦国王②建议进

行装样子的战争，使战争只是限于让双方都作为志愿军参战的丹

麦和德国的革命积极分子互相残杀。因此，战争对德国方面说来

是接连不断发生的一连串叛卖行为。甚至在弗雷德里西亚会战８９

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一个万人共和军团遭到了出其不意

的突然袭击，被三倍于它的丹麦军队歼灭，而当时有四万普鲁士

军队和其他军队离他们只有几英里，却没有在困难时刻前去支援。

最后甚至在柏林搞了一个叛卖和约９０，允许俄国在什列斯维希驻

６６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弗雷德里克七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扎军队，允许普鲁士去霍尔施坦镇压叛乱，这个叛乱是普鲁士自

己至少曾用官方的形式援助和挑唆过的。

如果过去对哪一方是捍卫革命利益，哪一方是维护反动利益

有疑问的话，那么，现在这些疑问都不存在了。俄国派遣自己的

舰队去同丹麦加强友谊，并且共同封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

海岸。所有“世上的强者”都起来反对这个不到八十五万人的小

小德国部落；这个不大的然而勇敢的民族所得到的援助，只是各

国革命者的同情。他们无疑会失败；他们也许能抵抗一段时间，甚

至推翻普鲁士所强加的资产阶级叛卖政府，他们也许能打败丹麦

人和俄国人，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要失败的，除非肯定要进入霍尔

施坦的普鲁士军队拒绝行动。如果这些完全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真

的发生了，你们会看到德国将完全变样。那时那里可能爆发全面

的起义，而且是１８４８年完全不能与之比拟的那种起义，因为神圣

同盟的行动已经给了德国人民足够的教训；如果在１８４８年甚至连

联邦共和国也是不可能的话，那么现在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统一

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不到六个月就

要成为社会的共和国。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０年７月２１日

载于１８５０年８月《民主评论》杂志

原文是英文

７６德国来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战争



卡 · 马 克 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三）》一文中

有关德国的草稿９１

  １．俄国明显占上风。普鲁士和奥地利分享霸权。由于它们竞

争，各小邦重新得到巩固，尽管是形式上的巩固。然而，在多数

德国人的心目中，各小邦（例如，黑森、９２巴登）的君主蒙受了耻

辱，而且，这样一来１８４８年还非常强烈的要求重视种族和地区的

差别〔Ｓｔａｍｍ－ｕｎｄ Ｓｔａｄｔｃｈ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ｅｎ〕的企望也受到致命的

打击。由于１８４８年运动，一切现存的官方权力也都威信扫地了。

２．普鲁士。资产阶级得到了一切，甚至比１８４７年敢于要求的

还多，虽然它被赶出了政府，降低了身分，只得到宪法６２的外表。

３．奥地利。至今农民一直受到重视，农民获得革命的果实。

对银行的保护政策。９３

４．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贸易政策方面的分歧。在普鲁士自由贸

易派是贵族，而在英国自由贸易派是工业资产阶级。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０年１０月 原文是德文

８６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

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９４

的钱款的声明草稿９５

  １．由于政治情况所造成的流亡（沙佩尔和维利希两位先生出

自财政考虑乐意接纳流亡者代表），由于接纳不缴纳任何会费的人

作为有表决权的名誉会员，协会９６的性质完全改变了。把钱付给协

会只会使这些钱被用来直接对抗最初的宗旨。

２．我们作为协会的受托人收纳钱款。受托人的地位英国法律

已有规定。受托人可以酌情使用钱款，只要他在按一般手续预先

通知之后能支出钱款的话。

３．至于临时支用钱款，那么现在出于特殊考虑而坚决主张支

款的沙佩尔和维利希两位公民十分清楚地知道，在协会背后背着

大争数会员很久以来就有一个秘密委员会，它拥有支配协会基金

的无限权力。沙佩尔先生尤其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曾多次为个人

目的通过这个委员会从协会那里领取钱款。

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给协会提供了钱款，然而，由于协会

在它似乎同意我们的建议之后，突然把我们告到法院——没有结

果——，我们才将钱款转交给一位伦敦公民①，只要协会对于用款

９６

① 可能是威·普·罗伯茨。——编者注



要符合最初宗旨没有提出充分的保证，钱款就将一直保存在他的

手里。

５．至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拒绝，那么这种声明在法律上不会

有任何意义。甚至书面声明不会使署名者对法人负有任何法律责

任。书面声明只能有一个目的——用它作为反诉。

署名者是工人。根本不容许他们象沙佩尔先生那样靠剥削协

会过活，或者象维利希先生那样利用流亡者的基金为生。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

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底

原文是德文

０７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马克思在草稿末尾写有：“巴黎的鲍威尔（８）、普芬德（７）”。——编者注



卡·马克思

——

关于大·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摘录、评注、笔记）９７

写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１８５１年３—４月

第一次发表于卡尔·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批判大纲。附录》１９４１年

莫斯科德文版

原文是德文



卡·马 克 思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

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三版

（货币学说）９８

（１）金银价值①
的变动

［Ⅳ—５５］“金银价值之所以波动，是由于发现了新的更为丰富的矿藏；

……是由于开发矿场〈或采矿本身〉②的劳动技能的提高和所使用的机器的

改进；……是由于矿的产量的锐减”（第６页）〔１０页〕③。“可能易于将这些金

属运往市场”（第７７页）〔第７１页〕。“它们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

样”，最终“取决于取得金属并把它们运往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同上）〔第

７０—７１页〕。金银价值的这些波动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而是持久的和自然

的（第７８页）〔第７１页〕。但是同其他任何商品相比，它们的变动最小（第７９

页）〔第７１页〕。“虽然金银也是可变的尺度，……但是它们是作为可以表示、

估计其他物品的价值这样一种尺度出现的”（第７９、７８页）〔第７１页〕。

从这方面来看，金银是价值的标准，计算的工具、单位，比

较点。

３７

①

②

③ 六角括号〔 〕内的页码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１９７２年中文版的

参看页码。——译者注

本卷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话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

注

在手稿上是“价格”，但在下面正文中到处说的是黄金和白银的价值。——编

者注



（２）《货币价值的变动所引起的不同后果》
９９

如果工资由于货币价值的下降而提高，那么，其他一切商品价值就会同

时提高；所以，劳动和一切商品之间的比例没有变动，变动的只是货币（第

４７页）〔第３８页〕。

除了上述经常的原因所引起的变动外，货币的价值也由于货币在不同国

家之间“按比例”进行不同的分配而不断变动的，“因为这个比例是随着商业

和机器的每一进步，随着”生产“食物和其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日益困难而

不断变动的”（第４８页）〔第３９页〕。

“不论货币价值的变动有多大，它都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任何变动”；假定

工厂主的商品价格从１０００镑上涨到２０００镑，即涨价１００％，如果他的资本

（货币价值的变动对他的资本和对产品的价值①所起的影响是一样的）同样

涨价１００％，“他的利润率将照旧不变，因而工厂主所能支配的劳动产品的数

量也仍与过去一样多”（第５１页）〔第４１页〕。

（３）金货币与银货币及对外贸易

（α）每个国家按其贸易水平把金银占为己有。

（β）在不同国家中引起金银价值变动的不同原因。

（γ）汇率。

“因为金银已被选为一般的流通手段，所以商业竞争使它们在世界各国

间的分配比例适应于假如没有这两种金属存在、各国间的贸易纯然是物物交

４７ 卡 · 马 克 思

① 在手稿中不是“价值”而是“产品”，但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说的是预付资本的

价值，如果他的资本（货币价值的变动对资本的影响和对产品价值的影响是

一样的）、机器设备、厂房建筑和存货也上涨百分之百，那么他的利润率会照

旧不变。——编者注



换时所出现的那种自然贸易状况。例如，英国的呢绒所以会输出到葡萄牙，只

是因为在那里出售比在这里出售可以得到更多的黄金；反过来，葡萄牙的葡

萄酒所以会输出到英国，其原因也在于此。如果贸易是纯粹的物物交换，那

么，只有当英国能够制造便宜的呢绒，以致用一定量劳动制造呢绒，比种植

葡萄能获得更多的葡萄酒时，或者葡萄牙的工业出现相反的结果时，这种贸

易才会继续下去。现在假定，英国发明了一种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因而自制

比输入更为有利，那么它自然会把它一部分资本从对外贸易中转移到国内贸

易上来：它将停止为出口生产呢绒，而开始为自己酿造葡萄酒。因此，这两

种商品的货币价格也就会得到调整：在英国，葡萄酒的价格下跌，呢绒的价

格不变，而在葡萄牙，这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呢绒在某一

时期内还会从英国输入葡萄牙，因为它的价格在葡萄牙仍然比在英国贵；但

是用来换取呢绒的将是货币而不是葡萄酒，直到英国的货币积累和葡萄牙的

货币数量的减少影响了两国呢绒的相对价值，致使呢绒的输出无利可图为

止。［……］在英国由于改进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它的相对价格将下跌，而

呢绒的相对价格由于货币的积累而上涨。［假定］在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得到改

进以前，在英国，葡萄酒的价格为每桶５０镑，而一定量呢绒的价格为４５镑，

而在葡萄牙，同量葡萄酒的价格为４５镑，同量呢绒的价格为５０镑。从英国

输出呢绒和从葡萄牙输出葡萄酒，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获得５镑的利润。商

人［Ⅳ—５６］可以在英国以４５镑买进呢绒，并以５０镑在葡萄牙将它出售，用

他以葡萄牙货币购买的汇票来支付货款。［……］当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时，葡

萄牙的葡萄酒出口商就成为汇票的出售者，购买这种汇票的或者是呢绒进口

商自己，或者是把自己的汇票出售给他的人。这样，两国的出口商都不必把

货币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就可以获得他们商品的价款”。

（英国的进口商支付给英国的出口商，而葡萄牙的进口商支付

给葡萄牙的出口商。）

“为此两国的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不需要任何直接的交易。但是

即使葡萄牙的葡萄酒的价格使葡萄酒不能出口到英国，呢绒的进口商仍将购

买汇票〈向谁？〉，但是汇票的价格将较高，因为汇票的出售者知道，市场上

没有方向相反的汇票他能够用来最终清算两国间的交易。他可能知道，他出

售自己的汇票所得的金或银，必须实际输出到英国，给他的往来户，以便后

５７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者有可能偿付他授权后者提出的汇票，因此，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以及

他的一般利润都包括在他汇票的价格中。因而，如果这汇到英国去的汇票的

溢价等于进口呢绒的利润，那么，进口当然就停止了。但是，如果汇票的溢

价只有２％，如果在葡萄牙必须支付１０２镑才能偿还英国１００镑的债务，而

成本为４５镑的呢绒在葡萄牙却可卖５０镑，［那么，呢绒就会进口，］汇票就

会有人购买，货币就会外流，直到货币在葡萄牙的减少和在英国的积累所造

成的价格情况，使继续进行这种交易不再有利可图为止。但一国货币的减少

与另一国货币的增加，不会只影响一种商品的价格，而会影响一切商品的价

格。因此，葡萄酒和呢绒在英国都会涨价，在葡萄牙都会跌价。例如，呢绒

的价格在葡萄牙将从５０镑跌到４９镑或４８镑，在英国将涨到４６镑或４７镑，

因此，在支付了汇票的溢价以后，这样的价格就不会有足够的利润足以吸引

任何商人去进口这种商品了。因此，货币在各国的分配数量刚好只是调节有

利的交换率①所必需的数量。因此，一旦交换不再有好处时，货币将不再自

一国流入另一国，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将停止。两国将自己生产呢绒，自

己生产葡萄酒，但同时也产生了贵金属的重新分配。在英国，虽然葡萄酒将

比较便宜，但呢绒将涨价，因而消费者买呢绒就得花更多的钱，而在葡萄牙，

呢绒和葡萄酒的消费者都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得这些商品。在改进了生产方

法的国家中，物价将会上涨，而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一种有利的对外贸

易部门被剥夺的国家中，物价将会下跌。但是，这对葡萄牙来说只是表面上

的利益，因为葡萄牙所生产的葡萄酒和呢绒的总量会减少，而英国所生产的

总量却会增加。货币的价值在英国将下跌，在葡萄牙将上涨。以货币计算，葡

萄牙的总收入将减少，而英国的总收入将增加。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制

造业的改良，会改变贵金属在世界各国间的分配情况，因为它会使实现了这

种改良的国家的商品量增加，同时会使一般物价上涨。但是，两国间的交易

不只限于如呢绒和葡萄酒这两种商品，而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商品进口和出

口；货币从一国外流并在另一国积累，会影响一切商品的价格，这样就会鼓

励货币以外的许多商品出口，因而也就防止了在其他情况下两国货币价值可

能发生的重大变化。”（第１４３—１５０页）〔第１１５—１１９页〕“除了生产和机器

上的改良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不断地影响着贸易的自然进程，并扰乱货

６７ 卡 · 马 克 思

① 马克思在这里不用李嘉图的用语“物物交换”（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ｂａｒｔｅｒ），而用“交

换率”（ｒａｔｅ ｏｆ ｂａｒｔｅｒ）。——编者注



币的平衡和货币的相对价值。出口或进口奖励金①，新的商品税，有时直接

地，有时间接地会扰乱物物交换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必须输入或输出货币；

［……］这样的结果不仅产生于存在这种扰乱平衡的原因的国家，而且在或大

或小程度上产生于世界市场上。这说明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货币

价值，说明在工业繁荣的国家”农产品 ［价格］“所以较贵”，是因为“这些

国家有技术和机器，能以它们的商品作交换来输入大量的货币”（第１５０—

１５１页）〔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Ⅳ—５７］因此，“除了货币价值上普通的变动和整个商业世界所共有的

变动之外，在有些国家中货币也会发生局部的变动。两个国家的货币价值从

来不会是相同的，因为它取决于赋税、工业技能、天然财富、气候条件的差

别，以及其他许多原因…… 但是货币不论是流入或外流，都不会影响利润

率。资本不会因流通的货币量的增加而增长〈因为利润、地租、工资是同流

通的货币货按照同一比例增加的。因此，当地租和工资提高２０％，但同时农

场主资本的名义价值也提高２０％时，利润 ［率］仍然不变〉（第１５１—１５２

页）〔第１２０页〕。

“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业不甚发达，各国的产品差不多是一样的，

都是体积庞大的和最通用的商品，各国货币的价值，主要是由它们与生产贵

金属的矿山的距离决定的。但是随着社会上技艺的日益进步和越来越采用新

的技术，而各国都在某些工业部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虽然矿山的距离还在

考虑之列，但贵金属的价值主要是由这些工业部门的优越性来决定。”（第

１５３页）〔第１２１页〕“只有两个原因”——距离金矿的远近和工业技能与机

器方面的优劣——“决定世界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因为赋税虽然会破坏货

币平衡，但是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是因为收税的国家丧失了它在经验、技

能和气候方面的某些有利条件”（第１５４—１５５页）〔第１２２页〕。

（这里强调的是下述差别：商品是庞大、笨重的，还是体积小而

包含着很大价值的；因而强调的是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差别。）

因此，在那些工业特别发达的国家中“货币的价值要比在其他国家中较

低，而谷物和劳动的价格则较高”。在情况较差的国家中，因上述原因而引起

７７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① 在手稿中不是“奖励金”，而是“税”。——编者注



的“这种较离的货币价值不是由汇率决定的。虽然一国的谷物和劳动的价格

会比另一国的提高１０％、２０％或３０％，但汇票仍可按平价流转。在上述假定

的情况下，这种价格的差异是事物的自然现象，并且只有在流入工业发达的

国家的货币量足以使它的谷物价格和劳动价格相应提高时，汇率才能够是平

价的。如果外国禁止货币出口，而且能强迫服从这样的法律，那么，它们就

确实能够阻止工业国的谷物和劳动的价格上涨，因为假定不使用纸币，这种

上涨只有在贵金属流入之后才会发生。但是这些国家却不能防止汇率变得对

它们十分不利。如果英国是这样的工业国，并且能够防止货币的输入，那么，

它对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汇率就会发生５％、１０％或２０％的不利于这些国

家的差价。当货币的流通被迫停止，货币不能达到适当的水平时，就限制不

了汇 率可能发生的变动。其结果就同把不能兑现的纸币纳入流通一样。这些

货币必然只限于在发行国流通，因为即使它们的数量过多，也不能广泛地分

散到其他国家中去。流通的水平被破坏了，汇率对流通手段量过多的国家将

是不利的。金属货币的流通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果贸易的趋势促使货币

流往其他国家时，采取强制手段，施行无从回避的法律不让货币外流的话。当

每个国家都恰好具有它应有的货币量时，实际上一国货币的价值也不会与另

一国货币价值相同，因为就许多商品来说，可能有５％，１０％甚至２０％的差

额，但汇率将是平价的。英国的１００镑或价值１００镑的银，将在法国、西班

牙或荷兰购买１００镑的汇票或等量的银。当谈到各国的汇率和货币的不同价

值时，我们完全不必去管各国用商品估计的货币价值。汇率绝不是通过用谷

物、呢绒或任何其他商品来估计不同的货币价值而确定的，而是通过用别国

的流通手段来估计本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确定的。它也可以［Ⅳ—５８］通过

同两国所共有的某种标准相比较来确定。如果在英国兑付的１００镑汇票在法

国或西班牙所能购买的商品的数量，与在汉堡兑付的１００镑汇票相等，那么，

英国和汉堡之间的汇率就是平价的。如果在英国兑付的１３０镑汇票能够买到

的商品并不比在汉堡兑付的１００镑汇票多，那么汇率就对英国发生了３０％

的不利差价。假定在英国，１００镑可以买到一张在荷兰收款１０１镑，在法国

收款１０２镑，在西班牙收款１０５镑的汇票或权利，那么，英国与这些国家之

间的汇率就对荷兰发生１０％的不利差价，对法国发生２％的不利差价，对西

班牙发生５％的不利差价。这表明这三国的货币流通的水平高于它们应有的

水平，因而，减少这三国的流通手段量或增加英国的流通手段量，这三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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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和英国的通货的相对价值马上就会恢复平价”。近十年来，汇率对英国的

不利差价一直在２０％至３０％之间波动，这个时期的英国货币贬值了，这并不

是因为，同各种商品相比较时，一国的货币的价值不能比另一国的货币价值

高，而是因为，“当英国的１３０镑以汉堡货币或荷兰货币计算，价值不高于

１００镑的金银条块时，如果不贬值，它们就不可能保留在英国。把成色十足

的１３０英国金镑运往汉堡，即使要花费５镑，我在汉堡仍然会有１２５镑；如

果不是我的金镑成色不足，我怎么会同意付１３０镑去购买一张在汉堡只能得

到１００镑的汇票呢？——这些金镑已被磨损，内在价值已经降到汉堡的金镑

以下，即使花费５镑实际运到那里，［它们］也只能卖１００镑。如果用的是金

属镑，谁也不会否认，我的１３０镑将在汉堡得到１２５镑，但用纸币我就只能

得到１００镑①；可是有人坚持认为，１３０镑纸币等于１３０镑金币或银币”（第

１５６—１６０页）〔第１２３—１２５页〕。

可见，李嘉图关于汇率的见解是：既然货币是按各国的工业

发展水平，特别是它们的由这种发展所引起的输出的水平，自然

而然地分配于各国之间的，所以不利的汇率只是表示，汇率不利

的国家没有把相应数量的贵金属输往汇率有利的另一个国家。在

汇率有利的国家中，流通手段②的总量增加了，因为它没有输入数

量与其贸易水平相适应的贵金属。在汇率不利的国家中，流通手

段贬值了，因为它把超过其贸易水平所需数量的贵金属保留在国

内。如果强制地破坏平衡的原因没有从中干扰，那么，对一国不

利的汇率只能提高到这样的界限，即输出金银比汇票的溢价便宜，

或者说，这种溢价不会超过直接输送金银的费用，否则实际上就

会引起金银的输出，从而通过这种活动使汇率恢复平价。如果发

生的不是这种情况，那么，或者是强制地禁止输出金银，从而强

制地增加流通的金属货币量，或者是过多地发行纸币，使该国流

９７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①

② 指的是纸币。——编者注

在手稿中笔误为１２５镑。——编者注



通中的货币贬值，所以汇票的溢价不是提高到输出贵金属所需的

费用，而是超过了纸币的贬值和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的总量。汇率

就是用一国的流通手段来表示另一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的。如果

汇率不是平价的，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一国货币的价值低于或高于

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相反地，而是因为，不允许两国之中任何

一国的流通手段的价值，同其他国家的相比，处于被商业交易制

约的较低或较高的水平上。

但是，如果说李嘉图总是从汇率不利的国家的通货过剩中得

出不利的汇率的，那么，（１）他把实际的汇率与名义上的汇率混

为一谈了；（２）对只有金属流通，并且不采取强制措施来反对贵

金属输出的国家来说，决不会有不利的汇率；（３）因此，所说的

其实不过是：汇率表明，货币所以要从一个国家输出到另一个国

家，并不是因为它的流通手段量超过了 ［正常的］水平，而是因

为它是另一国的债务人。这里重要的只是：各国货币在价值上的

差别不会影响汇率。

（４）“货币只充当一种尺度，用来表示相对价值”，

表示用一种商品去换另一种商品所付出的数量

（第１８０、１８１页）〔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５）黄金税。（或问题：黄金生产困难

的增大如何影响它的价值？）

［Ⅳ—５９］“黄金税总是落在具有货币财产的人的身上，直到因赋税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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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生产费用的增加，使货币量相应地减少为止。”“对货币的需求，不象对

衣服或食物的需求那样有一定的数量。对货币的需求完全是由货币的价值决

定的，而货币的价值又是由它的数量决定的。”

（以后又说，货币的数量是由它的价值决定的。）

“如果黄金的价值增大一倍，那么只要一半数量的黄金就可以在流通中

执行同样的职能，如果价值减少一半，那么要执行这些职能，黄金的数量就

得增加一倍。如果谷物的市场价格①因课税或生产更加困难而增加
１
１０，那么

这会不会影响谷物的消费量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每个人的需求有一定的数

量。“至于货币，则对它的需求与它的价值成正比。任何人都不可能消费两倍

于他平日”为满足其需要②所必需的谷物量，“但是每个人在购买和出售同样

多的商品时，他可能不得不用比过去多一倍、两倍或者几倍的货币量”。这里

所说的是“用贵金属作为货币”而纸币尚未创立的国家…… “因为纸币的

数量是易于减少的，虽然其本位是黄金，其价值却可以和黄金本身的价值一

样地迅速增长…… 如果货币的价值下跌，则对外贸易就会迫使”一国“无

限制地增加货币的数量，如果货币的价值提高”，它“就只能减少货币的数量

…… 如果 ［由于赋税］，从矿山中只获得现在所生产的黄金量的 １
１０，则这

１
１０的价值就同现在生产的

１０
１０的价值相同…… 一切商品的市场价值和自然

价值的一致，③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增加或减少商品供应〈即生产〉的方便与

否。就黄金、房屋、劳动以及其他许多商品来说，是不可能很快收到这样的

效果的”（第２１６—２２１页）〔第１６２—１６５页〕。

这是非常混乱的一章。李嘉图认为，黄金的生产费用只有在

黄金的数量因此而增加或减少时才能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只有

很晚才会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按照这种说法，流通中的货币量

有多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流通的是许多价值低的金属还是

１８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①

②

③ 在李嘉图著作中说的是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一致。——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维持生活”。——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市场价值”。——编者注



少量价值高的金属，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难道说同时进行的

买和卖的增加不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吗？如果流通的只是价值高

的货币，那么，它们对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的交易以及对生产来

说，都是不够的。例如，如果流通的只有票面为５００镑的银行券，

情况就是这样。

（６）货币 ［借贷］的利息

“利息率归根到底总是由利润率决定的。但是它也会发生种种暂时的变

动。商品的价格随着货币的数量和价值的变动而变动。”［……］ 例如，“当

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货币价值的提高而下跌时”，工厂主和商人都不愿意以

很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大量的商品就会积压在他们手中。“他 ［工厂

主］过去总是靠出售自己的商品来应付日常付款的，现在就得多方设法借款，

因而常常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利息。”（第３４９—３５０页）〔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可见，货币量的减少提高了货币的价值，商品的价格也就随

着货币价值的提高而相应地下跌，因此对信贷的需求增加了，从

而利息率也提高了。李嘉图为了考察利息率，他在这里如往常一

样，首先是让货币量［的变动］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其实借

贷市场是由完全不同的其他情况决定的。

（７）货币，输出和输入

［Ⅳ—６０］“一国中一切便利输出的因素会促进货币的积累，而一切妨碍

输出的因素会促使货币的数量减少。”（第３７３页）〔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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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论货币流通与银行。纸币。恐慌。

国家发行银行券。谁有权发行纸币：

国家还是某个贸易公司？后一种

办法对贸易是否必要？黄金。

黄金所以比白银贵十五倍，是因为要生产一定数量的黄金需要十五倍的

劳动（第４２１页）〔第３０１页〕。

一国所能使用的货币数量，取决于货币的价值。如果流通的只是黄金，那

么，需要的数量等于仅用白银于同一目的时所需白银数量的十五分之一（同

上）〔第３０１页〕。“通货决不会多到泛滥的地步；流通手段价值的降低，会导

致其数量的相应增加，而流通手段价值的提高会使其数量相应地减少。”（第

４２２页）〔第３０１页〕

“在只有国家能铸造货币的时候，国家所课的铸币税是没有任何限制

的，因为通过减少铸币的数量，它的价值就会提高到任何可能的程度。这一

原理是纸币流通的基础。一切与纸币有关的费用都可看作是铸币税。纸币虽

然没有内在价值，但是［限制纸币的数量］，它的交换价值就会与面值相同的

铸币或该铸币中所含的贵金属的价值相等。由于这一原因，通过限制铸币数

量的办法，也能使成色减低的铸币如同足重的铸币一样地流通。”（第４２２

页）〔第３０２页〕

“为了保证纸币的价值，并不需要纸币能兑换为铸币，只须根据宣布作为

其本位的金属的价值来调节它的数量就行了。如果这个本位是一定成色和一

定重量的黄金，那么，每当黄金的价值下降，或者这样说也一样，每当商品

价格上涨时，就可以增加纸币的数量。”（第４２４页）〔第３０３页〕

［李嘉图］认为，防止滥发纸币的

“最适当的办法莫过于使纸币发行人负有以金币或金条兑现的义务。”

（第４２６页）〔第３０４—３０５页〕“为了使公众确信，流通手段的价值除了货币

３８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本位本身的价值变动之外，不会发生任何其他的变动，同时又能用最低廉的

手段来进行流通，也就是说，因而使货币流通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只要“规

定［英格兰］银行兑现它的银行券时按照铸币厂规定的价格和成色支付金银

条块而不支付基尼就行了。通过这种办法，只要银行券的价值跌到金条的价

值以下，银行券的数量一定会随之减少。为了防止银行券的价格超过金条的

价值，也应当规定银行有义务按照”铸币厂“价格用它的银行券来兑换本位

黄金”（第４２７页）〔第３０５页〕。同时应当允许金条的输出和输入有充分的自

由（第４２８页）〔第３０５页〕。

“当一国发生普遍恐慌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取得贵金属作为实现和隐藏

自己财产的最好的手段。对于这种恐慌，银行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是无法防

止的；银行必然要经受恐慌，这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因为任何银行或任何

国家永远不会具有国内的货币所有者有权要求提取的那么多的铸币或金条。

如果所有的存户都在同一天向他们的银行家提取存款余额，那么，这时流通

中的银行券的数量”①常常“不足以满足这些要求”（第４２９—４３０页）〔第３０６

页〕。这种制度１００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由于用极其廉价的流通手段代替价

值极高的流通手段，国家就有可能把相等于这［游离出来的］数额的资本用

于生产（第４３２页）〔第３０８页〕。“当货币流通完全由纸币构成，而纸币的价

值又与其所代表的黄金的价值相等时，货币流通就是处于最完善的状况。用

纸币代替黄金，就是用最廉价的流通手段代替价值最贵的流通手段，因而使

国家不让任何个人遭受损失而把过去用于流通目的的所有黄金都用来交换

原料、工具和食物。”（第４３２—４３３页）〔第３０８页〕

但终究只是银行没有贮藏在它的地下室内的黄金数量吗？

“假定装备一支远征军需要１００万镑。如果国家发行１００万镑纸币以代

替１００万镑铸币，那么，这支远征军的装备费用就无需由人民负担。但是，如

果这１００万镑纸币由银行发行，按７％的利率借给国家，那么国家就得不断

地每年征税７００００镑；付税的是人民，而收税的是银行…… 与公众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是，发行纸币的机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商人［或银行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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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政府发行却有较大的危险性，因为政府可以抛弃流通的限制（货币可

以兑换黄金等等）…… 李嘉图建议委派特别的全权代表，由他们向议会负

责 ［行使发行纸币的权力］（第４３３—４３５页）〔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Ⅳ—６１］李嘉图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发行纸币的英格兰银行

必须通过票据贴现和贷放货币来促进商业。他的论点如下：

贷放货币不取决于银行是否愿意这样做，因为市场利润率和市场利息率

不取决于纸币的发行量，而取决于实际财富的多少等等。市场利息率不是由

银行决定的，不取决于银行是以５％、４％还是以３％的利息率贷款，而是取

决于完全与货币的数量或价值无关的资本的使用。“无论银行是贷出１００万、

１０００万还是１亿，它都不能持久地改变利息率。它只会改变这样发放出去的

货币的价值。”“如果银行贷款的利息率低于市场的利息率，那么，不论有多

少货币都能贷放出去；如果利息率高于市场利息率，那么，只有挥霍无度的

人才会向银行借款。”“有人说，过去二十年间英格兰银行以货币资助商人而

大大帮助了商业，那么，其原因就在于，银行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始终是以低

于市场的利息率，即低于商人能从其他地方获得借款的利息率贷款的…… 

假如有
·
一
·
个
·
机
·
构定期给一半的呢绒厂主供应羊毛的价格低于市场的价格，那

我们将怎么说呢？…… 这不会减低呢绒对消费者的价格，因为这种价格是

由条件最不利的那部分生产者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唯一的结果是，使

一部分呢绒厂主利润的增长，超过了通常的利润率”…… 这样，银行就使

“部分工业家不公平地并且在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处于特别有利的

地位，因为他们和那些完全受市场价格影响的人相比，有可能以较低的价格

获得贸易手段。整个社会所能开展的全部工业活动，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资本

的数量，即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料、机器、食物、船舶等等的数量。确立了调

节得当的纸币流通之后，这些东西的数量既不会因银行的作用而增加，也不

会因之而减少。因此，如果国家发行纸币，即使它一张票据也不贴现，一个

先令也不贷给公众，生产的规模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也有可能，等额

的货币”按不同的利息率，“如６％、７％或８％，贷出，这取决于借贷双方竞

争的结果”（第４３５—４３９页）〔第３１１—３１２页〕。

“在富裕的国家中，人们常常宁愿以黄金偿付债务，因为这对债务人有

利。”（第４４２页）〔第３１４页〕〈因为这比较便宜〉。“如果两种金属〈金和

５８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银〉中任何一种都同样是合法的偿付债务的手段，可以偿付任何数额的债务，

那么，主要的标准价值尺度就会不断改变。这种尺度有时是黄金，有时是白

银，这取决于这两种金属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当两种金属中的一种不再是尺

度时，它就被熔化而退出流通，因为它的条块的价值大于它的铸币的价值。”

（第４４３页）〔第３１５页〕

（９）关于富国与穷国的黄金、

谷物和劳动的相对价值

“当我们谈到不同国家中的黄金或白银的价值高低时，我们总是应当指

出，是以哪一种尺度来对它们进行估价的；否则我们的命题便没有任何概

念。”例如，用橄榄油来估计，黄金在西班牙比在英国贵；用呢绒来估计，黄

金在英国比较贵（第４５３页）〔第３２２—３２３页〕。［Ⅳ—６１］

６８ 卡 · 马 克 思



关于李嘉图对土地税观点的评注
１０１

与社会地位有关的赋税

［３３］地租税。“对实际地租的赋税由地主负担。”对名义地租１０２

的赋税“由 ［原料的］消费者负担”（第１９３页）〔第１４７页〕。

什一税。“应当提高原产品的价格”（第１９５页）〔第１４９页〕。

（这样，既不由土地所有者负担，也不由租地农场主负担。）

土地税。如果它是按地租征收的，就是地租税。如果它是按

土地的肥力征收的，那就等于是什一税。如果不问土地的肥力如

何，每一英亩土地都征收固定的数额，这就是特别赋税１０３。这种赋

税使较优土地只缴纳与较劣土地同样的赋税；因为它把较优土地

和较劣土地的产品价格都提高了，结果，先是把租佃较优土地的

租地农场主（在他整个租佃期间）应缴纳的追加赋税，其次又把

土地所有者应缴纳的追加赋税，转嫁到公众身上（第２０１—２０３

页）〔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对原产品的课税。提高生产费用，因而使产品的价格提高，也

就是说，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第１６９—１７０页）〔第１３２—１３４

页〕。［３３］

７８



李嘉图著作名目索引草稿
１０４

［ｌａ］
１０５
生活资料的价格对工资的影响（第１７６—１８３页）〔第

１３４—１４０页〕（第３６０、３６１页）〔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利润与工资成反比（第２３、１５２、１５３、５００页）〔第２２、１２１、

３５２页〕。

资本积累（第９４页）〔第８３—８４页〕。

人口与工资第９３、９４、９５页〔第８１—８４页〕。［ｌａ］

［３４］关于工资（第７、８页）（第１５１页）第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８、

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３、３６０、３６１、４６１页〔第１１、１２、１２０、

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２６０、２６１、３２７页〕。

关于利润与工资（第２１页）（第２３页）第５００、１５２、１５３页

〔第２０、２１、３５２、１２１页〕。

对外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第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７页〔第１１０、１１１、

１１２页〕。也论国内贸易第１３８［……］①３１０、３１１页〔第１１２、２２５、

２２６页〕。

赋税（第１９８页）（第２０５、２０６页）（第２１０页）（第１８４

页）（第１８５页）（第３８４页）〔第１５１、１５４—１５６、１５８、１５９、２７７

页〕。影响第２７６页，第２４２、２４３页〔第２０４、１８０、１８１页〕。

８８

① 手稿中有些数字无法辨认。——编者注



扩大耕作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第３６１页）〔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谷物价格并不调节其他商品的价格（对论市场价格与自然价

格一篇的补充）（第３６４页）〔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市场价格（第５０４页）〔第３４９—３５０页〕。

实际价格１０６（第４６０、４８１、４９９、５０５页）〔第３２７、３２９—３４０、

３５１—３５２、３５６—３５７页〕。

总收入与纯收入（第５１２、５１３页）〔第３６２、３６３页〕。

农业和工业上的改良对部分现存资本发生贬值的影响（第

３１８页）（第３２１页）〔第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３页〕。

第二部分地租（第３１５页注）〔第２２９页注〕。

资本（第３２７页）〔第２３７页〕。

对外贸易第４８１页〔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个别价格与自然价值之间的差别。

［………］及价格。

［………］① ［３４］

９８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① 索引草稿的最后部分无法辨认。——编者注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１８２１年伦敦第三版１０７

（Ⅰ）论 价 值

［Ⅷ—１９］某种物品的效用和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第１页）〔第７页〕。“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虽然是绝对必要的，但它不是交

换价值的尺度。”（第２页）〔第７页〕“商品从两个源泉获得它的交换价值：

（１）它的稀少性和（２）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有些商品，它们的数量不可

能通过劳动来增加；所以它们的价值不会因供给增加而降低，而只是由它们

的稀少性决定的。它们的价值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爱

好而一起变动。”（同上）〔第７—８页〕天天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商品，其情

况就不同了。当我们说到价值规律时，指的就是这些商品。“劳动能使这些商

品的数量增加，而它们的生产则是通过无限制的竞争来实现的。”（第３页）

〔第８页〕

李嘉图在规定价值时的前提就是这样。

因此，确定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是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它

们的不同数量，或者是相应地体现在它们中的劳动量。因而，只要这种劳动

量增加，就提高了商品的价值，劳动量减少，就降低了商品的价值（第４

页）〔第９页〕。劳动的价值和 ［这劳动所生产的］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

品量，并不是相等的，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

酬。因此，劳动的价值不象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

（第５页）〔第９—１０页〕。因此，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

决定各种商品的现在的和过去的相对价值”（第９页）〔第１２页〕。

劳动自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要把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小时加以比较

０９



是困难的。但是估计这些差别的尺度很快就会在实践中确定下来（第１３页）

〔第１５页〕。

（李嘉图没有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

在短时期内，至少逐年看来，各种不同劳动的这种差异方面的变动是微

乎其微的，所以不必考虑（第１５页）〔第１７页〕。

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中，包括为提供用于生产的资本所需的时间和劳

动（第１６页）〔第１８页〕。还要算入把商品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第１８页）

〔第１９页〕。随着社会的进步，体现在资本中的劳动量的变化，会引起商品价

值的很大变化（同上）〔第１９页〕。“节约使用劳动总是使商品的相对价值下

降，不论节约的是制造商品本身所需的劳动，还是构成生产这种商品的资本

所需的劳动，都是一样。”（第１９—２０页）〔第２０页〕采用象黄金这样的尺度，

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一原理（第２３页）〔第２１—２２页〕。

“花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原理，由于使用机器

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而有很大改变。”（第２５页）〔第２３页〕１０８第一，是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不同，第二，是维持劳动的资本与投在机器、工具、厂

房上的资本的不同比例。这两种情况决定了：除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

间而外，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也影响商品的价值（第２５—２６页）〔第２３—

２４页〕。资本损耗得有快有慢，因而它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的次数

有多有少，根据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第２６页）〔第２４

页〕。此外，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例

如，“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

固定资本”（第２６—２７页）〔第２４页〕。“因此，两种行业使用的资本可能相

等，但其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划分却大不相同。”（第２７页）〔第２５页〕工

资的提高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这两种资本：一种是几乎全部预支在工资

上，另一种是几乎全部投在机器上（同上）〔第２５页〕。两个工厂主可能使用

同量的固定资本，但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却不同（同上）〔第２５页〕。此外，

在这里，对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商品来说，要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而那些几

乎只用流动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在出售时所获得的利润，则随着商品本身的

出售就已花费在个人需要上了…… 或者也可以说，“对两种商品中价值较

大的一种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较长时间，也要给予补偿”（第

２９—３０页）〔第２６—２７页〕。〈就是说，例如，有一个工厂主，他花５０００镑

１９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来维持劳动，花５０００镑来购买机器 ［利润是１０％］，［在第一年年底］他的

商品的价值为５５００镑，这就是说，到第二年，他靠这投在机器上的５５００镑

的利润必定又可以多得５５０镑。１０９［预付资本上］又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既

然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的比例量，所以包含着同一劳动

时间的商品就可以互相交换。利润和工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在原

始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Ⅷ—２０］份额，从而也是在原始商品所交换进来的

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商品的相对价值不会受利润与工资的比例

的影响（第２１页）〔第２０—２１页〕。工资的变动决不会引起商品的相对价值

的变动。如果工资提高，那么，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制造商品需要更多

的劳动时间；这只是意味着，同样的劳动时间要支付更多的报酬而已。如果

一个资本家因此就想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那么另一个资本家也会提出同样

的要求，因而，不论在工资提高以前还是提高以后，各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

主的相对状况仍然不变。工资可能提高２０％，利润按同样的程度下降，这丝

毫也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化（第２３页）〔第２２页〕。因此，工资提高，

利润就下降。但是，同以前一样，主要用流动资本生产的商品将按同样的价

格出售。下降的只是，例如，预付了５０００镑的农场主的利润。因此，需要

“机器或很贵的厂房”来生产商品，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商品送到市

场”的工厂主，要为自己的固定资本加上较少的利润，因为利润率普遍下降

了，因而与主要用劳动生产的商品相比，他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下降了。

在这里，假定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都一样。

……但是，这个原因的作用只是很小的，至多［降低商品的相对价格］６—

７％，因为“利润可能经受不了比这更大的普遍而又持久的下降”（第３２—３３

页）〔第２８页〕。

（应当指出，李嘉图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阐明这个问题：假

定一种商品只用流动资本来生产，另一种商品只用固定资本来生

产。两人［工厂主］都使用５０００镑资本。如果现在工资增加１０％，

如果前一个工厂主原来在原料等上花费了３０００镑，在工资上花费

了２０００镑，那么，他现在支付的工资就增加到２２００镑。如果他

２９ 卡 · 马 克 思



的商品过去按１０％的利润卖得５５００镑，那么，现在他可以卖得

５７００镑。１１０他的利润仍然等于１０％。而［后一个］工厂主的商品可

以卖得５５００镑。他的利润也仍然是１０％。但是与前一个工厂主的

商品相比，他的商品的价值下降了，虽然花在两种商品生产上的

劳动时间仍然一样。或者，如果前一个工厂主商品的价格不变，那

么，后一个工厂主就得降低他商品的价格。这个比例作为平均数

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因为这样的平衡不是立即就产生的，所以

资本家们都竞相采用机器。）

“持久的利润率的任何大变动，都是经过多年才发生影响的那些原因所

造成的结果，而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却是天天都发生的…… 因

此，商品相对价值的一切巨大变化”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

引起的（第３３—３４页）〔第２９页〕。

“花费了同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不能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进入市

场，它们的相对价值①就会不相等……”在固定资本较大的情况下，“各种商

品中某一种商品的价值②较高，是由于这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

历的时间较长…… 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的差额都是由于利润作为资本积

累起来而造成的，这个差额只不过是对利润被扣留的那段时间的一种公正的

补偿”（第３４—３５页）〔第２９—３０页〕。

可见，提高工资会引起那些主要用固定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跌，而

且“固定资本量越大，商品价格也就下跌得越多”（第３５页）〔第３０页〕。

（应当指出，这纯粹是有名无实的现象。第一，如果资本的大部

分是由固定资本或较耐久的资本所构成，或者它的商品需要较长

的时间才能运到市场上，因而它出售的商品较贵，那么，所以造成

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如李嘉图自己所说，只是由于利润被作为资本

积累起来。这就等于使用更多的资本。第二，工资的提高又反作用

３９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①

②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格”。——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交换价值”。——编者注



于固定资本，使之贬值。完成的死劳动是由活劳动决定的，因而死

劳动所带来的利润同样是由活劳动决定的。因此，这里在价格上所

表现出来的，在第一种场合１１１是看不到的。租地农场主按同一价格

出售他的产品，但他的利润率下降了。工厂主按较低的价格出售他

的产品。例如，他的固定资本为１０００镑。这个资本和劳动一起，生

产２０００镑的商品。如果现在工资提高１０％，或者利润下降，那么，

他必须仍然以２０００镑①出售他的商品；同时我们认为，在工资上

［最初］花费５００镑，也就是说，［利润率为］３３１
３％。如果现在工资

提高１０％，那么它就是提高了５０镑，即提高到５５０镑。因此，现在

［Ⅷ—２１］资本家的利润只剩下４５０镑，因为，虽然他仍然以２０００镑出售

他的商品，但是他得到的只有１４５０镑，而花在劳动上却有５５０镑。所以，

现在资本家的利润大约只有３０％，而他的１０００镑不是增长到１３３３镑，

而只是增长到１３００镑②。如果工厂主完全没有在直接劳动的形式上使用

流动资本，这种情形就会显示出来。但是，现在在这里既然已经花了１００

０镑在一定劳动上，这个从他利润中的扣除额就表现为商品价格中的扣

除额，因为对这个创造出来的资本来说，对完成的劳动来说，如果不

改变商品的价值，这个扣除额就不再可能表现为工资的提高和与此相应

的利润的下降。所以这种现象无非是价值规定对完成的劳动的反作用；

这一点还会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

刚才假定，两个生产部门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不相同。现

在我们假定，两个部门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比例相同，但固定资本的耐

久程度不同。“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越低，它在性质上就越接近于流动资本。

４９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在手稿中错写成１０３３和１０３０，而不是１３３３和１３００。——编者注

在手稿中是１５００镑，但是在上文和下文中马克思都是根据工厂主生产的商品

的价格等于２０００镑来论述的。——编者注



它将在较短时间内被消费掉，它的价值也将在较短时间内被再生产出来，以

便保持工厂主的资本…… 耐久程度较低的固定资本，每年需要较多

的劳动，以保持其原来的有效状态。但这样使用的劳动，可以看作是

实际花费在成品上的劳动，因此，这种成品必然具有同这种劳动成比

例的价值。”—— “如果为维持机器的有效状态所需要的劳动量为每年

５０个工人，那么，我就要求为我的商品提供追加价格，其数额等于雇用５０个

工人来生产其他商品而完全不使用机器的其他任何工厂主所得的价格。工资

的提高，对于用损耗得快的机器生产的商品和用损耗得慢的机器生产的商

品，影响是不同的。在生产前一种商品时，有大量劳动会不断转移到所生产

的商品上去，而在生产后一种商品时，这样转移的劳动却很少。因此，只要

工资有所提高，或者也可以说，只要利润有所降低，那些用耐久程度较高的

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就会降低，而那些用损耗较快的资本生产的商品

的价值则会相应地提高。工资下降的作用则恰好相反。”（第３６—３８）〔第３１—

３２页〕因此，古老的国家总是不断地被迫采用机器，而新兴的国家则使用劳

动。提供生活资料越困难，“劳动［的价值］必然越提高，而劳动价格每有提

高，采用机器就有新的诱因。在古老的国家中，提供生活资料这种困难是经

常存在的，而在新兴的国家中，人口可能有很大的增长，而工资却不会提高。

在这里，提供７００万、８００万、９００万人的生活资料，常常是如同提供２００万、

３００万、４００万人的生活资料一样地容易”（第３９页注）〔第３３页〕。“生产这

些不会说话的代理人”即机器“所用的劳动，总是比它们所代替的劳动少得

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通过机器的影响，食物价格的上涨就会

少使一些人受到损害；这种节约表现为”机器①“价格的降低”（第４０页）

〔第３３页〕。“因此，在还没有大量使用机器或耐久资本的社会发展早期阶段，

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会具有几乎相等的价值，只是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

劳动有了增减，这些商品彼此相对地说才会有提高或降低。但是，在采用了

这些昂贵的工具之后，使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就会具有极不相等的价值；

虽然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的增减，它们的价值彼此相对地说仍然会

［提高或］降低，可是由于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它们还会发生另一种变

动，虽然是较小的变动。”（第４０—４１页）〔第３４页〕因此，劳动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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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跌，而劳动价格下跌，这些商品的价格

就会上涨，但那些主要用劳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却下跌了（第４５页）〔第３４

页〕。

有两种商品，生产其中一种商品所费的劳动值１０００镑，而生产另一种商

品所费的劳动值２０００镑，这两种商品价格①的比例为１∶２。但不能因此就

说，这两种商品是按照１０００镑与２０００镑的价格出售的。即使它们也按１１００

镑与２２００镑，或者按１５００镑与３０００镑出售，问题的实质，它们之间的比例

仍然不变（第４６页）〔第３７页〕。［Ⅷ—２１］１１２

［Ⅷ—２９］“判断地租、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能根据某一农场全

部产品在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情况，而

不能根据以一种变化不定的尺度〈货币〉来计算的产品价值”。决定利润率、

地租率与工资率的，不是这些阶级中某一阶级所获得的产品的绝对量，而是

生产这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由于农业和工业的改良，全部产品可能加倍。

但是，如果地租、利润和工资也增加一倍，那么三者之间的比例仍然和以前

一样。但如果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量不均等地② ［而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分

享上述的增加额，那么，虽然它分得的份额绝对地增加了，它还是减少了

（第４８—４９页）〔第３９—４０页〕。从地租率、利润率、工资率的观点来考察，

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变动只是它们在全部产品中所占份额变动的结果（第５２

页）〔第４１页〕。

（Ⅱ）论 地 租

李嘉图研究地租，是为了弄清楚亚·斯密的下述观点是否正

确：

“对土地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租的产生，会引起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而

不管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如何。”（第５３页）〔第５５页〕

６９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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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手稿中是“不按比例地”。——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值”。——编者注



“地租就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

部分土地产品。”应当把地租与资本的利息及利润区别开来，因为后者是为使

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第５３—５４页）〔第５５页〕。“富

于丰饶土地的地区最初拓殖时，人们是不会支付任何地租的…… 正如使用

空气和水无须付酬一样…… 如果所有土地都具有同一特性，如果它们的数

量是无限的，质量也完全相同，那么使用它们时就无须支付任何代价，除非

它所处的位置特别有利。使用土地所以要支付地租，只是因为随着人口的增

长，质量或位置较差的土地也被投入了耕种…… 人口的日益增长迫使国家

不得不利用质量较差的土地时，就使肥沃程度较高的土地的地租增加”……

最初，“全部纯产品都属于耕者，这就构成了他所投资本的利润”…… 当在

同一土地上使用［与原有资本］相等的追加资本而获得较少的产品时，就会

有这样的情况……“地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获得的产品之间

的差额…… 原因：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利润率”。如果第一份资本１０００镑

给租地农场主带来１００夸特小麦，第二份资本１０００镑只带来８５夸特小麦，

那么，在租约满期后，土地所有者就要索取１５夸特的地租。如果租地农场主

能够为他的１０００镑找到更为有利的用途，他就不会为取得８５夸特而使用

１０００镑。“一般利润率就是这样的比例，如果第一个租地农场主拒绝支付地

租，那么会有另外的人愿意把超过这利润率的全部多余利润交给土地所有者

…… 在这两种场合〈在肥力不同的土地上使用等量资本，或者在同一土地

上使用两个等量资本而生产出不等量的产品〉，最后使用的资本不支付任何

地租…… 地租总是由于使用追加的劳动量所获得的报酬相应地减少而产

生的”…… 当质量较差的土地被投入耕作时，它的产品的交换价值（价

格）就会提高，因为生产产品所需的劳动增加了。“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品、

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始终不决定于在只是享有特殊生产便

利的人才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下足以把它们生产出来的较小量劳动，而决定于

没有这样的便利，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继续进行生产的人所
·
必
·
须花在它们

生产上的较大量劳动；这里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为了把需要的产品量生产

出来而必须进行生产的那种最不利的条件…… 在最好的土地上，花与过去

一样多的劳动，仍然会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提高了，因

为在较瘠薄的土地上使用新资本和新劳动的人所得的产品减少了…… 肥

沃土地优于瘠薄土地的利益没有消失，而是从耕种者或消费者手中转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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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手中。但由于耕种较差的土地需要较多的劳动，而且由于我们只能从

这种土地上获得必需的原产品的追加量，所以［Ⅷ—３０］这种产品的相对价

值始终高于先前的水平…… 因此，产品［价值］提高的原因，不是由于给

土地所有者支付了地租，而是由于生产最后获得的那部分产品所花的劳动量

增加了。谷物的价格①是由在下支付地租的土地上生产谷物所花的劳动量决

定的。谷物昂贵不是因为支付地租，支付地租是因为谷物昂贵…… 土地以

地租形式提供的剩余产品”，不是土地的优点，而是它的缺陷，是地力的减退

…… 土地的与众不同只在于它的［生产］力的有限性……新制造的机器的

生产效率并不低于旧机器的生产效率；否则，后者就会带来租金了……“在

农业中，自然劳动所以索取报酬，不是因为它做得多，而是因为它做得少”

…… 人不得不汗流满面地辛勤劳动，而自然则劳动较少……“自然的赐予

愈吝啬，它为它的工作索取的代价就愈大。在自然慷慨赐予的地方，它是白

白地劳动的”…… 与亚·斯密的意见相反，“在工业中”，自然为人做了很

多工作。“风力和水力推动我们的机器并帮助航运。大气压力和蒸气压使我们

能够推动惊人的发动机，就是自然的赐予，更不用说热在软化和熔化金属时

的作用，空气在染色过程和发酵过程中的分解作用了。在任何工业部门中，自

然都帮助了人，而且是无代价的…… 地租的增加是一国财富日益增加和为

它的人口提供食物发生困难的结果。这是财富的征兆而决不是财富的原因”。

财富可能迅速增长，而②“地租仍然不变或者下降。当可用土地的生产力减

退的时候，地租增加得最快。在可用的土地最肥沃，输入限制最少，由于农

业的改进，产量增加，劳动量并不相应增加，因而地租增加缓慢的那些国家

中，财富增长得最快…… 因此，地租并不是价格的组成部分”…… 凡是

“使最后的那份资本”和劳动③“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因素，都会使地租减

少”…… 一国资本的减少就有这样的作用，因为随着资本的减少，人口和

对谷物的需求也会减少，其结果是价格下跌，耕地面积缩减……“资本和人

口的增长，如果伴随着农业上这样的改良，其效果是”减少耕作较贫瘠土地

８９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和劳动”一词是马克思加上的。——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财富往往是在地租稳定甚或降落的时候增加得最为迅

速。”——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价值”。——编者注



的必要性，或者不必花等量的资本去耕作较肥沃的土地，那也会有这样的作

用…… 不管怎样，过了一定时期之后，原产品价格的下跌，［会导致］利润

和积累的增加，从而导致工人就业率的增长，人口的增加，对谷物的需求的

提高，最后，重新使地租提高到甚至超过从前的水平①……“农业的改良有

两种：一种是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另一种是通过改良机器使我们能用较少的

劳动取得”同量的②“产品”…… 属于第一类改良的是，“例如，更合理的

轮作制或更好地选择肥料。这些改良使我们能从面积较小的土地上获得同量

的产品…… 但要地租降低，不必要使土地休耕。只要陆续投在同一土地上

的各份资本取得不同成果，并把取得成果最小的那份资本抽回就行了…… 

农业上的改良使较贫瘠的土地能用较少的费用③来耕作”…… 第二类改

良，是“对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构成的改良，而不是对土地本身耕作的改……

［由于改良］，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将减少，换句话说，劳动将减少，但为了获

得同量的产品，则必须耕种同一面积的土地…… 这些改良会降低产品的”

交换④“价值而下减少谷物地租，虽然它们也使货币地租减少了”。这些改良

是否会减少“谷物地租，这取决于用各份不同资本所获得的产品的差额是增

大了，保持不变还是减少了…… 如果这些改良能够把所用的那份生产效率

最低的资本全部节省下来，那么，谷物地租立即就会下降，因为生产效率最

大的资本和生产效率最小资本之间的差额缩小了，而形成地租的就是这个差

额”…… 因此，“一切事物，凡是会使陆续投在同一土地上或新的土地上的

各份资本所获得的产品 ［Ⅷ—３１］的差额缩小的，都有降低地租的趋势，而

一切事物，凡是会使这种差额增大的，必然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都有提高地

租的趋势…… 由于生产的困难，土地所有者获得双重的利益。第一，他获

得较大的份额。第二，偿付给他的商品具有较大的价值”（第５５—７４页）〔第

５５—６９页〕。确定土地地租的因素，同样也是确定矿山地租的因素（第７６—

７９页）〔第７０—７２页〕。“地租总是由消费者，而决不会由租地农场主负担。”

（第１１３页）〔第９６页〕“地租税完全落在地租上，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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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转嫁到任何消费者阶级身上…… 地租税不会阻碍新土地的耕种，因为这

种土地不支付地租，因而不纳税…… 地租税也会阻碍土地的耕种，因为它

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的利润税…… 对于土地所有者因有人使用他投在农

场上的资本而得到的报酬所课的这种税，在进步的国家中，就要落到原产品

的消费者身上”…… 投在建筑物及其他设施等等上的资本必须提供资本的

普通利润；但如果此税１１３不是由租地农场主负担，资本就不再提供这种利润，

如果是他负担，那么他除非能把此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否则也不能得到他

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第１９１—１９４页）〔第１４６—１４８页）。“什一税是对土地总

产品课的税。它落在不受地租税影响的土地上，并且使地租税所不能改变的

农产品价格提高。一切土地都按它所生产的产品量交纳什一税。所以什一税

是平等的税”…… 在停滞的社会状况下，谷物价格不变动，这种税也不变

动。在这种场合，什一税与原产品税是一样的。在退步的社会状况下，或者

在进步的社会状况下，当农业有改良时，什一税的货币价值下降。［在农业］

没有重大改良的进步的社会状况下，谷物价格上涨，什一税按其货币价值来

说是较重的税……“随着总收入一起增加并落在纯收入上的赋税是难以负担

的。什一税是土地总产品的十分之一，而不是纯产品的十分之一。因此，随

着社会财富的日益增加，什一税在总产品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变，但在纯产品

中所占的份额必定愈来愈大。”（第１９５—１９８页）〔第１４９—１５１页〕“土地税。

按地租课税，并随地租的变动而变动的土地税，实际上就是一种地租税……

 在这种场合，它不影响原产品的价格，而完全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 

但如果土地税课在一切已耕土地上，那么它就是产品税，因而会提高”谷物

的“价格”…… 最后耕种的土地，如果不提高产品的价格，它不会给租地

农场主带来普通利润……“这种税不能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因为根据假定，

土地所有者是不收地租的。这种税可以按照土地的质量和它产品的充裕程度

征收，这样它就与什一税没有任何区别，或者它也可能是一种固定的税，不

问土地的质量如何，在所有已耕土地上按英亩征收”…… 在这种情况下，这

种税“将按照最劣等土地的耕种者所付的税额提高谷物的价格…… 因此，

赋税就被转嫁到谷物消费者身上，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而且是为

了在较好土地的租地农场主租佃期间每年付给他例如１００镑〈如果最坏土地

生产１０００夸特，那么，１００镑的赋税就会使每夸特谷物的价格提高２先令。

同量资本投在较好的土地上，生产２０００夸特，这就使它的产品的［价格］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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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２００镑，虽然它与第一个资本一样，只支付１００镑 ［税款］〉，而后又使土

地所有者增加１００镑地租”。所以这种税“从人民钱包里所取得的多于它给国

库带来的收入。法国革命前的代役税就是这类赋税”…… 这种税是按每英

亩土地征收的，不是与它的实际产品成比例，而是与生产效率最低的土地的

产品成比例（第２０１—２０４页）〔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原产品税

原产品税使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增加，因而使这种产品的价

格提高…… 因而，这种税全部落在消费者身上……“按照原产品在其他商

品中所占的比例，其他商品的价值也提高了…… 原产品税引起工资的提

高，而工资的提高引起利润相应的降低”…… 因此，原产品税会影响利润，

但不影响地租和资本的红利…… “凡其成分中不包含原产品的商品，如金

属制品和陶器，它们的价格将下跌”…… 因为原产品加入各种不同商品的

比例极不相同，所以“原产品税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也极不相同。在发生这种

影响的时候，就会刺激或阻碍某些商品的输出，并且正如任何课税都有流弊

一样，它也会破坏各种商品价值之间的自然关系。而这就妨碍全世界的资本

得到最好的分配”（第１６９—１９０页）〔第１３２—１４５页〕。

［Ⅷ—３２］“谷物出口奖励金使谷物对国外消费者的价格降低，但不会长

期影响它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谷物出口奖励金使租地农场主“在国

外”出售“谷物的价格低于 ［这些国家的］生产费用。因此，国外对英国谷

物的需求增加，而对本国谷物的需求下降。这种对英国谷物需求的增长，会

使谷物的国内市场价格暂时上涨，而且也使这一时期谷物的国外市场价格不

致降到出口奖励金力图使其达到的水平”…… 因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将

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 所以，“奖励金起着促进农业的作用，资本就会被

从加工工业中抽出来投到农业上，直到国外市场上扩大了的需求得到满足时

为止”，结果，国内市场的价格和利润又下降了。“谷物供应增长影响国外市

场时，也会使输入国的谷物价格下跌，从而把出口商的利润率限制到他刚能

进行这种贸易的最低限度”…… 归根到底，降低谷物对外国人的价格，“如

果国外市场的谷物价格以往并不比国内市场低，那么降低的程度就等于全部

奖励金；如果国内市场的谷物价格高于国外市场的价格，那么，下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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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较小”（第３５４—３５６页）〔第２５５—２５８页〕。“持续不断地奖励谷物出口，就

会造成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因而使地租提高，因为有较差的土地被投

入了耕作（第３６８—３６９页）〔第２６６页〕。无论是租地农场主还是工厂主，

“虽然他们都关心他们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可是对提高他们商品

的自然价格并不感兴趣。但土地所有者对此却很关心，因为这样就能创造地

租……“奖励谷物输出和禁止谷物输入会增加对谷物的需求，并迫使我们耕

种较贫瘠的土地，这就必然增加生产的困难”（第３７０页）〔第２６７页〕。

地租（反对亚·斯密关于地租的学说）

亚·斯密承认，矿场能否提供地租，取决于矿场的相对生产率和它们的

位置（第３９１页及以下各页）〔第２８１—２８３页〕。可是他认为，例如就煤矿来

说，决定一切矿山的产品价格的，是最丰富而不是最贫乏的矿山。

关于这一点，李嘉图说：

“如果老矿不能提供必需数量的煤，那么煤的价格就要上涨，而且将继续

上涨，直到较贫的新矿的所有者发现，开采这种矿他也会获得资本的普通利

润为止。如果他的矿还算丰富，那么，价格无须大涨，他就可以投资获利。但

如果矿并不丰富，那么很显然，煤的价格必然继续上涨，直到使他能够补偿

他的开矿费用为止。”（第３９３页）〔第２８２页〕

可见，在这里，李嘉图承认，首先是价格上涨，然后比较贫

瘠的土地才被投入耕作，所以这种土地是否被投入耕作取决于价

格的上涨。因此，不是生产费用的增加（生产费用的增加也会引

起较肥沃土地的［产品］价格上涨），而是肥沃土地的［产品］价

格的上涨才使得增加生产费用来耕作土地成为可能。因此，在这

里，首先发生的事情是市场价格的上涨超过实际价格，而当两者

之间的差额达到相当大的程度，而且是经常需求的结果时，［提高

了的］市场价格才会由于对坏地的耕作而固定下来。李嘉图也承

认，现在问题还在于，是否真正非耕坏地不可，谷物价格是否不

会重新降到它以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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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种植的扩大和市场增长的需求的满足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维持劳动的基金增加，工资就会提高。工人有了舒适的生活，就会促使他们

结婚，于是人口也就增加，而对谷物的需求又使谷物的价格与其他商品的价

格相比有所提高。把更多的资本用在农业上有利可图，资本继续流入农业，直

到供求平衡时为止。那时，价格便会回跌，农业和工业的利润又会重新处于

同一水平。”（第３６１页）〔第２６１页〕

因此，李嘉图认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它的实际价格的

任何余额，只要是由于需求的增加而产生的，而不是由于土地耕

作上困难的增加而产生的，它就作为利润为租地农场主所得。但

是，这整个论点是大有问题的。

［Ⅷ—３３］“如果马铃薯象某些国家中的大米那样成了人民的普通的和一

般的食物，那么，因为［按亚·斯密的观点］，１英亩马铃薯提供的食物将三倍

于１英亩小麦提供的食物，现耕地的 １
４ 或

１
２就会立即休耕，因为在相当长的

时期内，人口不可能增长到把以前耕种小麦的土地上生产的全部马铃薯都消

费掉的程度。于是地租下降，只有在人口增加了一倍或两倍以后，才会重新耕

种同样数量的土地并支付与过去同样高的地租。”（第３９５页）〔第２８３—２８４

页〕“这种生产增长的全部利益首先由工人、资本家和消费者分享，但随着人

口的增加，这些利益将逐渐转归土地所有者所得。在这些改良１１４中，社会可以

立即得到利益，而土地所有者则可以在将来得到利益。除此以外，土地所有者

的利益永远是同消费者及工厂主的利益相对立的。”（第３９９页）〔第２８６页〕

“土地所有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同商业交易毫无相同之处，因为在商业交

易中，可以说，卖者和买者都同样得到利益；而在土地所有者与消费者的交易

中，一方承担全部损失，另一方获得全部利益。”（第４００页）〔第２８７页〕

地租（反对马尔萨斯的地租观点）

“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 这种价值纯粹是名义上

的，因为它丝毫不增加社会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 １００万夸特

小麦过去值４００万镑，现在值５００万镑，因为１夸特的价格不是４镑，而是

５镑了。“其结果是使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从原来的所有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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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 地租丝毫不增加国家的资源…… 它只是价值

的转移，只对土地所有者有利而使消费者受到相应的损失。”（第４８５—４８６

页）〔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所谓高昂的谷物价格”应理解为“不是每夸特或每蒲式耳的价格，而是

全部产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余额…… 在生产费用不变的条件

下，每夸特为３镑１０先令的１５０夸特谷物，比每夸特为４镑的１００夸特谷物

提供更多的地租”（第４８７页）〔第３４３—３４４页〕。“地租不是和耕地的绝对肥

力成比例，而是和耕地的相对肥力成比例。”（第４９０页）〔第３４６页〕。“土地

……肥力的提高”只是“使土地在将来能够支付更高的地租…… 非常肥沃

的土地上的实际地租，可能比产量只是中常的土地上的实际地租要低…… 

地租与产品的价值成比例，而不是与产品的多寡成比例。”（第４９１页）〔第

３４６页〕“不论土地的性质如何，高额地租必定取决于高昂的产品价格；但如

果高昂的价格是既定的，那么，地租的高度必定与产品的充裕程度成比例，而

不与产品的稀少程度成比例。”（第４９２页）〔第３４７页〕“马尔萨斯认为，‘食物

本身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认为保证居民的食物供给，就会促使他们结婚，而

没有考虑到，人口的普遍增长是由资本的增加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需求和

工资的提高引起的，食物的生产只是这种需求的结果。”（第４９３页）〔第３４８

页〕马尔萨斯认为，“如果生活资料，即最重要的土地产品，不具有使其需求随

其增加的数量而增加的特点，那么，这增加的数量就会引起它们的交换价值

的下降。”

李嘉图因此作出了正确的评论：

“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增加的数量是什么呢？谁去生产它呢？在存在对追

加量的需求以前，有谁想去生产它呢？”（第４９５页）〔第３４９页〕“农业上和

分工上的改良是一切土地所共同的；它们使从每块土地上所获得的原产品的

绝对量增加，但恐怕不会大大破坏它们之间原来存在的比例。”１１５（第５０１—

５０２页）〔第３５４页〕“影响谷物产量的，不是谷物能据以生产的价格，而是

它可以出售的价格。资本被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同谷物价格高于或低于

生产费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这个余额使用于农业的资本得到比普通利润更

高的利润，那么，资本将被投到土地上”，反之，则将被从土地上抽走（第５０５

页）〔第３５６页〕。“公债券持有人因谷物价值大跌而得到好处，这是毫无疑义

的。”（第５１６页）〔第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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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谷物对地租和租地农场主利润的影响

［Ⅷ—３４］“地租既是谷物价格高昂的结果，地租的减少便是谷物价格低

贱的结果。外国的谷物决不会与国内生产的、能提供地租的谷物进行竞争。价

格的下跌不可避免地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损失，直至他的全部地租都被吞没

为止。如果价格下跌更多，那么，它甚至不能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资本就

会离开土地而寻求其他用途，而过去在该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只是在那时而不

会更早，就会被输入的谷物所代替。”（第５１９页）〔第３６７页〕

自由输入谷物对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资本的影响

“每当谷物的供应量增加，因而谷物的价格下跌时，资本就被从较贫瘠的

土地上抽出，而现在不再支付地租的比较肥沃的土地就会成为调节谷物的自

然价格的新的尺度…… 但是有人说，资本不可能被从土地上抽出，因为资

本是以肥料、排水设备、篱笆等这样的形式花费的，在这些形式中，资本不

可能被抽出来。这种说法部分地是正确的；但是体现在牛、羊、干草和禾堆、

车辆等等上的资本是可以抽出”、出售和转移到某个其他部门的…… 但是，

如果任何一部分资本都不能从土地上抽出，那么，租地农场主就得继续生产

谷物，而且要尽可能大量地生产①，而不管他出售谷物的价格如何…… 否

则，“他不可能从他的资本中得到任何收入。谷物不会被输入”〈？〉…… 这

种低廉的谷物价格，只会影响不带来地租的资本的普通利润，“而较好土地的

地租将下降；工资也将下降，而利润则将增加”…… 谷物价格相对低廉总

会带来这样的好处：“在利润的名义下归生产阶级的部分将较多，而在地租的

名义下归非生产阶级的部分将减少…… 但是，如果能够从土地上抽出大量

资本，那么，只有当这部分资本”在其他生产部门“能带来巨大收入的时候，

它才会被抽出”…… 资本所有者肯放弃那部分不能与土地分离的资本，是

因为他用剩下的那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比他不放弃那部分不能与土地

分离的资本时更多。这里的情况正如高价买进的机器，被后来发明的更好的

机器所排斥，以致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大大下跌一样。在这个场合，工厂

主应该决断的问题是：究竟是要放弃旧机器，采用改良的机器而损失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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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价值呢，还是继续用旧机器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谁会劝他不要采用

较好的机器，说这样做将会减少或消灭旧机器的价值呢？那些主张禁止谷物

输入的人的看法正是这样，他们认为，输入谷物就会减少或消灭租地农场主

那部分永远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第３１４—３１８页）〔第２２８—２３１页〕

不是由土地的相对肥力产生的第二部分地租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本来意义的地租和土地所有者因支出自己的资本给

租地农场主带来各种好处而在地租名义下得到的报酬之间的区别”。但是这

种区别并非固定不变的。“因为这种资本的一部分一旦用来改良农场，就同土

地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并会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所以，支付给土地所有

者的报酬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而且受一切地租规律的支配。无论这种改良

是由土地所有者还是由租地农场主出钱进行，当初所以进行这种改良，只是

因为收入很可能”将处于资本利润的平均水平上。“但是只要进行这种改良，

得到的收益就会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并将经历地租所经历的一切变动。但

是这种费用中有些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改良土地，不能长久地提高土地的生

产力。比如说，这种费用如果用于建筑物或其他临时性的改良，就需要不断

更新，因此它不能使土地所有者的实际地租持久地增加。”（第３０６页注）〔第

２２３页注〕

李嘉图在这里承认，自然肥力只能暂时地和人工肥力分开。但

是必须指出，某部分的土地改良，是整个时代的成果，所以不向

任何人支付报酬。例如，用现代手段耕作的地块与八世纪的地块

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人为此得到任何报酬。甚至未耕地也分享到

这种成果，因为未耕地也分享了那些使耕作和开荒容易十倍的现

代手段。这一科学的成果已成为一般的标准了。

“任何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当租佃期满时，都必然属于土地所有者而不

属于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在重新出租他的土地时由于这一资本而得到的

任何报酬都将以地租形式出现。但是，如果用一定量资本能从国外购得的谷

物比在国内这种土地上生产的多，那就不会有人支付地租…… 但无论用在

这土地上的资本有多大，这都没有什么害处。支出这种 ［Ⅷ—３５］资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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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增加产品量，这就是目的。只要社会能获得更多数量的年产品，即使

社会有一半资本的价值降低或者甚至完全被消灭，对社会来说，又有什么关

系呢？那些在这种情况下为损失资本而叹惜的人，是为手段而牺牲目的。”

（第３１５页注）〔第２２９页注〕

（Ⅲ）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由生产上所需劳动时间决定的各种商品的相应数量，即为交换某一商品

需要支付的数量，就是该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它并存的还有市场价格。市场

价格偶然地和暂时地背离自然价格。供给不会完全与人的需要和愿望相一致

……“正是由于这些变动，资本才能恰如其份地分配于各种不同的商品生产

上。随着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利润就提高到它的一般水平之上或［降低到］它

的一般水平之下，从而促使资本进入或退出某些工业部门…… 一切资本家

都想放弃利润较低的行业而转入利润较高的行业的这种不会止息的愿望，产

生一种强烈的趋势，就是使大家的利润率平均化，或者把大家的利润固定在

当事人看来可以抵销一方所享有的或看来享有的超过另一方的利益的那种

比例上。这种变化的发生，不是通过工厂主完全改变他的行业，而只是通过

减少他在自己企业中的投资。在一切富裕的国家中，有所谓货币所有者阶级，

这些人不从事任何行业，只靠他们资本的利息生活，把他们的资本用于期票

贴现或者借给社会上更有企业精神的人。银行家也把大量资本用于同样

的目的。这样使用的资本形成巨额的流动资本，全国各行业或多或少

地都使用它。一个工厂主不论怎样富有，大概也不会把他的营业限制

在仅仅他自己的资金所容许的范围以内。他会经常使用这种流动资本的一

部分，这部分资本的增减取决于对他的商品的需求的强弱。当对丝绸的需求

增加而对呢绒的需求减少的时候，毛织厂主并不会把他的资本转到丝纺织业

中去，而是解雇一部分工人，不再向银行家和货币所有者借款。丝织厂主的

情况则相反，他会借更多的货币，于是资本就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而

工厂主不必中断他通常经营的行业”…… 这就保证了大城市商品的合乎比

例的供给…… 为了补偿现实的或想象的好处，例如安全舒适、清洁等等，利

润率上的差别就被固定下来了…… 现在，大战１１６结束之后，“欧洲原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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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活动领域的划分被大大破坏了，每个资本家在现在已成为必要的新的

划分中还没有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正是这种〈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

这样调节商品的交换价值，以致在支付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工资和其他

一切为维持所使用的资本的原有效率所需要的费用之后剩下来的价值即价

值余额，在每个行业中都同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成比例”（第８０—８４页）〔第

７３—７６页〕。

如果时尚的改变（等等）增加了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对另一种商

品的需求，但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相对量不变，那么，一种商

品的市场价格就上涨，而另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下跌；一个部门的利润就

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而另一部门的利润就降低到一般水平以下。这两个不

同部门中的工资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 然后又出现了平衡（第８３—８４

页）〔第７５页〕。

李嘉图说：“偶然的原因在资本的各种使用领域中，可能对商品的价格、

对工资和资本利润发生暂时的影响，而对一般商品价格、一般工资或一般利

润则不会发生影响，因为这些影响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都同样发生作用。

在我承认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在论述支配自然价格、自然工资和自然利润这

些与偶然原因完全无关的现象的规律时，我们现在打算完全不去考虑这些暂

时影响。”（第８５页）〔第７６页〕

李嘉图把他认为是偶然的东西抽象掉了。然而叙述实际过程，则

是另一回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他称为偶然的运动但却

是稳定的和现实的东西，还是它的规律，即平均关系，两者同样

都是本质的东西。

价值（自然价格）与财富的区别

“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

产的难易。工业中１００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

出相同的财富。”

（但是，价值究竟怎样增长的呢？如果撇开地租不谈，那么，

很显然，不是让１００万人而是让２００万人劳动。也就是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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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的结果，即相同的生产活动倍增的结果。为此，产品不

必花费比过去更多的劳动。为此，只须增加人口。增加能使人就

业的资本。增加劳动部门。）

……“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所能支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充裕程度。

这些东西无论对货币、谷物或劳动的交换价值是高还是低，它们总是同样能

满足其所有者的需要。由于价值概念和财富概念的混淆，才会有人认为：减

少商品数量，就能增加财富…… 占有稀有商品的人如果因此而能支配更多

的必需品”等等，他就更为富有，但这只是由于其他的人所占有的份额相应

地减少了…… 如果由于某种发明，使用同量的资本和劳动可以使一国的一

切商品的生产，包括黄金的生产增加一倍，那么，财富也就加倍，但价值仍

保持不变…… “因此，可以［Ⅷ—３６］通过两种方式来增加国家的财富：通

过使用更大部分的收入来维持生产劳动，——这不仅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

增加商品的价值；或者通过提高同量劳动的生产率而不追加劳动量，——这

只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 如果原先是用１０人推

磨，而现在发现，利用风力或水力可以节省这１０个人的劳动，那么，一部分

由磨粉机生产的面粉的价值，立即就会按节省的劳动量相应地下降。而社会

就会按１０人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量而更加富裕；用来维持他们生活的基金

则丝毫没有减少…… 萨伊毫无根据地指责亚·斯密，说他忽视了自然要素

和机器赋予商品的价值，因为他认为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来自人类的劳动……

 亚·斯密并未忽视这些作，但是他很有论据地指出，虽然自然要素和机器

增加使用价值（因为它们使产品更加充裕，使人更加富裕），但是，并没有增

加交换价值，因为对空气、热和水的利用不支付任何代价，因为它们是白白

地完成它们的工作的”（第３２０—３３７页）〔第２３２—２４４页）。

（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

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

不是满足需要。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只有——且不谈互相欺

骗，——增加产品，更多地生产，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要增加生

产，就得提高生产力。但是，随着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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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

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的一半从前具有的价值。现在我们

完全不谈贬值，留待以后再来考察。如果 ［产品的增长］是均匀

地发生的，那么，价值就永远不会变动，因而资产阶级生产就没

有任何刺激了。正因为这不是均匀地发生的，所以一切冲突就发

生了，但同时也就有了资产阶级的进步。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

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

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

值增长在自己的运动中扬弃自己，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

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

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

关于资本，李嘉图说：

“资本是用于将来生产的目的的那部分国家财富，它可以和财富按照同

样的方法增加。追加资本，不论是通过提高技术和改良机器获得的，还是通

过在生产上使用更多的收入获得的，它在将来财富的生产中都有同样的效

力。因为财富总是取决于生产的商品量，而与获取生产上所用工具的便利程

度完全无关。一定数量的衣服和食物所能维持并雇用的人数是相同的，因此，

不论它们是由１００人还是２００人的劳动生产的，都能够保证完成相同的工作

量；但是，如果在它们的生产上花费了２００人的劳动，它们的价值就会增加

一倍。”（第３２７—３２８页）〔第２３７页〕

第一，现在假定１００个工人生产了过去２００个工人所生产的

同量的商品。因此，这１００人的劳动能完成２００个工人的工作。那

么，现在劳动的这２００工人的产品是否就因为它是２００工人的产

品，前者只是１００工人的产品而比上述１００人的产品具有大一倍

的价值？

第二，李嘉图在这里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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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

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

值的。如果利用机器等等生产出追加的商品量，因而能推动追加

的工人，那么，这样并没有创造任何追加的资本，而只是提高了

原有资本的生产力。如果资本家用同样的１００塔勒能够推动更多

的工人，他决不会因此说他拥有追加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他

的资本增加，［Ⅷ—３７］因为利润率和工资相比相对地提高了，原

有资本的较大部分，以资本的形式，而不是以对工人的支出的形

式被再生产出来。这种利益只能持续到具有同样生产率的各方资

本之间的竞争使这种超额利润平均化为止。在相反的情况下，就

应该把这看作是财富的增加，但不应看作是资本的增加。在这种

平均化之后，使用价值诚然依旧增加，但资本却不再按同一比例

增加了。如果同一生产部门及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的生

产效率都同样地提高了，那么，虽然资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

资本并未增加。一国的资本将仍然不变，但将生产出更多的李嘉

图所理解的那种财富，即更多的必需品等等。因为资本生产力的

提高总是片面的，就是说，首先，也是价值的增长（这里，最好

的机器分享中等生产效率的机器的 ［产品］的价格，正如最坏的

土地也分享最好土地的 ［产品］的价格，从而也如同地租的情况

一样，这里是创造价值），其次，因为资本家用同样的资本能够推

动更多的工人，他也就使劳动量增加了，例如，他让２００万人而

不是过去的１００万人进行劳动，从而也就增加了价值。

在李嘉图那里，始终不能理解，价值以及资本怎么会增加，而

同时又不象地租的情况那样，一人的所得就是他人的所失。要使

价值增加，除了必须增加人口，提高资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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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工人的相对工资，节约已完成的劳动外，首先还必须按比例地

增加劳动的使用方式。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１）要在某一生产

部门中推动更多的工人，（２）这就在与该部门进行交换的其他部

门中引起相应的劳动。如果英国的棉纺织工厂所能够交换的劳动

不能造成１０００个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它们就不能创造出更多

的价值。李嘉图完全忽视了这种可交换性和等价物的创造。李嘉

图在另一个地方说：

“可以认为这是普遍的永远正确的原理：只有商品的市场价格①超过它

的自然价值或必要价值，才是刺激商品增产的唯一因素。”（第５０４页）〔第

３５５—３５６页〕

可见，李嘉图在这里承认，问题不在于生产他所理解的“财

富”，而在于生产“价值”。“自然价格”是在与市场价格的关系中

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这种斗争与李嘉图的简单的平均化毫无共

同之处。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大部分需求是与供给相一致的，竞

争是有限制的，因此，在一切工业部门中产生了垄断价格，经常

发生工业所有权对土地所有权的侵吞（也以分裂为 ［农业和工

业］国家的形式），因此，一方发财，另一方贫困，所以市场价格

和实际价格之间的斗争，在现象上，在程度上，都和现代社会里

的情形有所不同。当时市场价格经常超过实际价格。

论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

（按照我们在此以前曾听说的，资本家之间为争取最有利地使

用资本而进行的斗争，经常使市场价格降低到自然价格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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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资本按比例地使用到各不同的生产部门。但是资本家之间

的这种竞争又是由需求的变化决定的。就是说，由劳动时间决定

价格正是在供求范围内实现的，因为供求范围决定着各不同资本

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另一方面，供给和需求是由生

产本身决定的。）

“在商品的供给未按需求的增减而增减以前，供求比例对商品的市场价

格①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如果减少帽子的生产费用，尽管对帽子的需求增加

一倍、两倍或者三倍，帽子的价格最后总要降到其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

 如果黄金的 ［价值］降低到它的生产费用的一半，那么，以黄金表示的商

品价格就会提高１００％，虽然对商品的需求并未增加，只是因为由劳动时间

决定的商品价值，与黄金相比提高了，或者说，黄金的相对价值降低了二分

之一…… 罗德戴尔所提出的可以使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减的八种情况；例

如，Ａ对Ｂ和对Ｃ（货币）。如果Ａ的数量减少，那么，和Ｂ相比，［它的价

值］增加；如果Ａ的数量增加，那么，和Ｂ相比，［它的价值］减少；如果

Ａ 的 ［数量］不变，而Ｂ的 ［数量］减少，那么，［和Ｂ相比］，Ａ的 ［价

值］减少；如果Ａ的 ［数量］不变，而Ｂ的 ［数量］增加，那么，［和Ｂ相

比］，Ａ的 ［价值］增加，Ａ和Ｃ之间关系的四种情况也是如此…… 李嘉

图说，“这就垄断商品来说是正确的 ［Ⅷ—３８］，而就其他一切商品来说，在

有限的时期内也是正确的。”

（当然，总是假定，需求不变而 ［商品］的数量增加或减少，

或者商品数量不变，而需求增加或减少。）

……即使某种商品的生产费用降低了，如果对它的需求没有增加，它的

供给量也不会因此而更多；因为“商品所以有供应，不只是由于它可以被生

产出来，而是由于存在着对它的需求…… 受竞争影响而其数量又能适当增

加的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不取决于供求的比例，而取决于它们的生产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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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第４６０—４６５页）〔第３２７—３３０页〕。

决定所生产的商品量的不是它们的生产费用，

即它们的实际价值，而是它们的市场价格

  （实际价格是商品能据以生产的价格，市场价格是商品能据

以出售的价格。）

“影响谷物产量的不是谷物能据以生产的价格，而是它能据以出售的价

格。资本受土地吸引或排斥的程度，要看谷物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

用的大小如何。如果这种超额对投于农业上的资本提供的利润大于资本的一

般利润，资本就会投到土地上来，如果小于一般利润，资本就会被从农业中

抽出。”（第５０５页）〔第３５６页〕

农业和机器的改良所起的贬值作用

“一切农业上和工业上的改良，以及一切机器的发明……当它们被采用

的时候，必然会减少或消灭租地农场主或工厂主一部分现有资本的价值。”

（第３１８页）〔第２３１页〕

“我们假定，用一定量的资本，一定人数的劳动可以生产１０００双袜子，由

于发明了机器，同数的人可以生产２０００双袜子，或者１０００双袜子和５００顶

帽子。在这种情况下，２０００双袜子的价值或１０００双袜子和５００顶帽子的价

值，不会大于采用机器以前１０００双袜子的价值，因为它们是等量劳动的产

品。但是商品总量的价值却会减少，因为……在改良以前已经生产但尚未消

费的那部分商品将受到影响；这些商品的价值将降低，因为它们的价值必须

下降到在这种改良的一切优越条件下所生产的同量商品的价值水平。就整个

社会来说，商品量虽然增加了……但它所拥有的价值额却减少了。通过不断

增进生产的便利，我们虽然不只是增加国家的财富，而且还提高将来的生产

力，但我们却不断地降低过去生产出来的某些商品的价值。”（第３２０—３２２

页）〔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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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价格不是其他商品价格
１１７
的调节者

撇开货币的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谷物①对其他物品的交换价值会不

会提高呢？如果会提高，那么，谷物的价值调节着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这种

说法就不正确了，因为要调节其他商品的价值，它对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就

得是不变的。如果不会提高，那么，”必须证明②，“不论谷物是从肥沃土地

上还是从贫瘠土地上获得的，所用劳动量是多是少，使用还是没有使用机器，

它总是可以交换到等量的其他商品。”（第３６４—３６５页）〔第２６３页〕

（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是，虽然甚至亚·斯密和萨伊也还把劳

动的某种一定产品看作［价值的］调节者，但他却到处把劳动、活

动即生产本身，也就是说，不是把产品，而是把生产即创造的行

为［当作调节者］。由此而来的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在亚

·斯密那里，活动还没有解放，还不是自由的，还没有摆脱自然

的束缚，还没有摆脱物。）（在李嘉图那里，人处处要和自己的生

产率打交道，在亚·斯密那里，人还在崇拜自己的创造物，所谈

的还是某种一定的物，在他活动之外的物。）

［Ⅷ—３９］（这说明李嘉图为什么要反驳谷物 ［作为其他一切

商品的价值的调节者的定义］，以及劳动价格即工资——不言而喻

不是劳动本身——的定义。）（同样，他也反驳货币的 ［定义］。）

“实际价格，与某些人的断言相反，不取决于货币的价值；也不取决于对

谷物、劳动或某种其他商品，或所有全部商品的价值关系。”（第４９９页）〔第

３５２页〕

（［实际价格］不取决于任何商品，而取决于生产商品的活动。

因此，也不取决于得到报酬的劳动，而取决于生产的劳动，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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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本身是商品的劳动，而取决于创造商品的劳动。）

对外贸易和交换价值

“因为一切外国商品的价值是以和它们相交换的本国的土地与劳动的

［产品］数量来衡量的，所以，即使由于新市场的发现而使本国一定量的商品

能够换得的外国商品数量增加一倍，我们所得的价值也不会更大。如果一个

商人出售英国商品１１８得到１０００镑，他所换得的一定量外国商品在英国市场

上可以卖到１２００镑，那么，他这样使用他的资本就可以获得２０％的利润；但

是他的利润以及他所输入的商品的价值都不会因为他得到的外国商品数量

的增减而有所增减。不管他输入的葡萄酒是２５桶还是５０桶，如果一次出售

的２５桶和另一次出售５０桶同样能卖１２００镑，那么，他的利润就不会受到任

何影响。在两种情况下，他的利润都只限于２００镑，或他的资本的２０％，而

且在两种情况下输入英国的价值都一样。如果５０桶葡萄酒能卖得１２００镑以

上，那么，这个商人的利润就会超过平均利润率，资本就会流向这有利的行

业，直到葡萄酒的价格下跌，使一切都恢复原先的水平为止。”（第１３１—１３２

页）〔第１０８页〕

为了证明外国商品的价值是由本国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数

量来衡量的，李嘉图说：

“购买外国商品所用的那部分”英国的“土地和劳动 ［产品］可能不变，

或较多些，或较少些。如果所用的那部分产品不变，那么，对”本国商品”就

仍然存在着同样的需求，而生产它们所用的那部分资本也仍然和过去一样。

如果由于外国产品跌价，可以用本国产品的较少部分来购买外国商品，那

么”，本国产品中就有较大部分可以用来满足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如果所用的

那部分本国产品较多，那么，生产本国商品所用的资本就较少，对本国商品

的需求也就较少。这样，“就有资本腾出来去购买外国的商品，因此，在任何

情况下，对外国和本国商品的需求的总和，就价值来说，要受到一国的收入

和资本的限制。如果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增加，那么，对另一种商品的需求就

必然减少”（第１３３—１３４页）〔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这是对的。例如，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价值为１０００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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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如果用８００镑购买外国商品，那么，购买本国商品就只能

用２００镑；如果用８００镑购买本国商品，那么，购买外国商品就

只能用２００镑，等等。这无非是说：我们所能交换的只是我们的

劳动，我们劳动的产品。因为这是一定的总额，所以，在两个部

门中，如果我们在这一部门用去了总额的一部分，我们在另一部

门就只能用该总额的剩余部分。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在交换时不

能得到更多的价值。李嘉图在这里认为，我们在交换时所得到的

价值，必须立即在本国内被消耗，被交换，因而它受到国内存在

的价值的限制。但是，如同一切商业民族曾做过的那样，如果我

们交换时所得到的更大的价值找不到直接的等价物，我们就把例

如黄金积累和储存起来。不然的话，下述一般论点也是正确的了：

我们不能创造任何新价值，只能创造使用价值，因为新价值是由

现有劳动产品和劳动决定的，是由它必须与之交换的现有价值来

衡量的。因此，现有价值永远不能增加。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

创造新的劳动吗？难道货币只与已经创造的价值成比例，或者

［也］与能够被创造的价值成比例？难道一国对另一国不 ［Ⅷ—

４０］能象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样进行偷盗吗？

但是李嘉图说，只可能有三种情况。

我从外面或者输入商品，

或者输入货币，

或者输入收入，所以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我在交换时将得到

年收入。

所有这三者，我都得在国内进行交换。但是和什么交换呢？和

现有的劳动和土地的 ［产品］交换。因此，所有这三者的价值都

是由劳动和土地的 ［产品］的价值来衡量的。可见，价值永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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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通过对外贸易而增加。

所以，原来贫穷的民族，例如荷兰人，通过对外贸易永远不

可能积攒交换价值并按资产阶级的意义发财致富。李嘉图提出了

这样的奇谈怪论。

当然，如果我把我自己从国外得到的新价值去交换旧价值，那

么，这是正确的。但是我可以：

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通过新劳动创造新价值，我总是一而

再地以新价值交换新价值，再生产全部过程；

使本来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成为交换对象，赋予它以价值；

把一部分 ［价值］重新输出国外，并把另一部分与我输出国

外获利的同一价值相交换。这样，商业民族就能发财致富。

或者，从劳动时间来看，我所输入的多于我已经输出的。

如果李嘉图正确地断言，生产商品所以有一定的费用，并不

是因为它是用这些费用生产出来的，而是因为它可以 ［按这些费

用］出售，①那么，下述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商品所以具有价值，

并不是由于它的生产费用，而是因为它能和 ［其他商品］的一定

的生产费用相交换。

如果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即和某一第三个量相交换的商

品数量的尺度，那么，下述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价值尺度本身

不是价值，不是被衡量之物，因而，为了能够衡量商品互相交换

的数量，首先必须商品互相交换。因此，交换使商品价值有了实

现的可能性。任何可以交换的新的对象，归根到底其本身就是新

的价值，所以会增加价值量。因此，随着新开辟的交换的源泉，国

８１１ 卡 · 马 克 思

① 这里所指的李嘉图著作中的一段话，马克思在上面曾引用过（见本卷第１１４

页）。——编者注



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的价值量都会增加。因此，交换的能力创造

新的劳动，并使新的土地投入耕作，所以交换的能力不是由劳动

和土地来衡量的。不然的话，这就等于说，似乎商品的价值是由

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提供的，所以，即使商品还不是可以被

交换的，它也是价值。不具有任何价值的商品，最初是由于可交

换性而得到价值的。起初，完全是由于可交换性。因为后来它们

很快就要被消费掉，所以劳动必须再生产它们，如果最初它们的

价值是偶然决定的，那么，现在它们的价值则由它们的生产费用

决定。因此，如果交换的源泉断绝，那么，生产就会停顿，就是

说，李嘉图所认为的衡量交换的尺度，即“土地年 ［产品］和年

劳动”也将不再存在了。）

各国的交换价值的规定

“调节某一国商品的相对价值的规律，不能调节各国间互相交换的商品

的相对价值。在贸易完全自由的制度下，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

在能获得最大利益的生产部门…… 这导致了最有成效和最经济的分工，因

为它增加产品总量，使人们普遍得到好处，并以共同利益和交往的纽带把文

明世界所有各国结合成一个全世界的社会。”（第１３８—１３９页）〔第１１２—１１３

页〕〔Ⅷ—４０〕

［Ⅷ—４３］１１９“一般来说，在同一国家内，利润总是处在同一水平上，只

是由于一个资本比另一个资本在使用上的安全和令人合意的程度有高低，才

会发生差异。在不同国家之间，情况不是这样”…… 在利润可能有差异时，

资本很快就会从伦敦转移到约克郡，“但是，如果由于资本和人口的增加，工

资提高而利润降低，那么，资本和人口并不一定就从英国转移到利润较高的

荷兰、西班牙或俄国”…… 如果在葡萄牙，生产一定数量的呢绒需要９０人，

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需要８０人，而在英国，生产呢绒需要１００人，生产葡

萄酒需要人，那么，葡萄牙将出口葡萄酒，而英国则将出口呢绒…… “葡

萄牙用多少葡萄酒来交换英国的呢绒，不是由各自生产上所用的劳动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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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不象两种商品都在英国或都在葡萄牙①生产那样…… 即使葡萄牙

输入的商品在该国生产时所花的劳动少于英国，这种交换也仍然会发生。虽

然葡萄牙能够用９０人的劳动生产呢绒，但它宁可从一个需要１００人的劳动

生产呢绒的国家输入，因为对葡萄牙来说，与其挪用生产葡萄酒的一部分资

本去生产呢绒，还不如用它的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它可以用葡萄酒从英

国换得更多的呢绒。因此，英国是以１００人的劳动产品去换取８０人的劳动产

品。这样的交换在同一国家的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个国家同许

多国家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别是很容易说明的，只要我们注意到，资本从一国

转移到另一国以寻找更为有利的用途是如何困难，而另一方面，在同一个国

家里资本却可以很灵活地不断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情况就很清楚

了。由此可见，一个在机器和技艺方面占有很大优势，因而可以用比邻国少

得多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比

输出国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如

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行业上都比另一人强一些，但

在制帽上他比他的对手强２０％，在制鞋上强３３％，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

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 阻碍着资

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是：资本不在它的所有者监督之下时所产生的

想象的或实际的不安全感，同时，任何人自然都不愿意背井离乡，断绝旧的

联系，带着已经养成的习惯去服从异国的政府和新的法律。金和银在世界各

国之间的分配比例，适应于假定根本不存在这两种金属，从而各国间的贸易

纯粹是物物交换时将出现的自然交换状况…… 一国生产上的改良，力求改

变贵金属在世界各国间的分配状况：它力求增加商品数量，同时又使已经发

生改良的国家内平均价格提高。”（第１３９—１４９页）〔第１１３—１１９页〕“各国

分配到的货币数量刚好只是为调节有利的物物交换所必需的数量。”（第

１４７—１４８页）〔第１１８页〕

（按照这种说法，物物交换不仅会引起产品数量的增加，而且

会引起价格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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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贸易对价格的影响

对于殖民地的限制，可以使宗主国得到特殊的利益（第４０４页）〔第２８９

页〕。“亚·斯密自己也认为，两国间劳动分配的不善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有

利于其中的一国，而另一国则受到损失。但是这一点证明，能给殖民地带来

很大损害的措施，可能部分地对宗主国是有利的。”（第４０５页）〔第２９０页〕

“关于通商条约，亚·斯密说，如果一个国家受条约的约束，某些商品只允许

从某一国家进口，而不准从其他国家进口，或者只对某一国家的商品免税，而

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商品都征税，‘那么如此受惠的国家的工业家和商人就会

得到极大的利益；他们在’受条约束缚的‘国家中享有一种垄断的地位’。

‘这个国家就成为他们商品的更广阔和更有利的销售市场，其所以更广阔，是

因为其他国家的商品或被禁止输入，或被课以重税，数量将大大减少；其所

以更为有利，是因为受惠国的商人享有一种垄断权，他们常常能以很高的价

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这在有其他国家的自由竞争时是不可能的。’１２０因此，

如果两个国家中，一个是殖民地，而另一个是宗主国，那么，宗主国压迫殖

民地可以得到利益。”（第４０５—４０６页）〔第２９０—２９１页〕当然，一方面，

（如果贸易不是为一家公司所独占）这 ［垄断］就会被宗主国本国商人之间

［Ⅷ—４４］的竞争所破坏……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地最多也只

能按宗主国的自然价格购买商品，“而在自由贸易的场合，殖民地也许能按低

得多的其他国家的自然价格购买同样的商品。”（第４０６—４０７页）〔第２９２—

２９３页〕

“因此，这就形成了总资本的不利的分配，受到损害的将主要是受条约约

束而不得不购买”生产效率最低国家①的“商品的国家”（第４０７页）〔第２９１—

２９２页〕。

宗主国的利益“在于：如果英国不独享供应这一特殊市场的特权，英国

就不会为出口而生产这些商品；因为自然价格较低的国家的竞争将夺去英国

出售这些商品的一切机会。如果英国确有把握在法国市场上或其他市场上出

售同样数量的它所能生产的其他商品，得到同样的利益，那么，这就没有重

大意义了”。例如，英国想购买价值５０００镑的法国葡萄酒，为此，它想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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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也为５０００镑的自己的商品。“如果法国让英国垄断呢绒市场，那么，英

国就会立即输出呢绒，但如果贸易是自由的，那么，其他国家的竞争，就会

使英国呢绒的自然价格不能低廉到足以使它能够通过出售它的呢绒来获得

５０００镑。因此，英国的工业就必须转而生产其他商品，但在现存的货币价值

下，英国也许不能按其他国家的自然价格出售自己的任何商品。因此，为了

购买葡萄酒，英国就要向法国输出５０００镑货币。于是，货币价值在英国上升，

在其他国家下降，从而英国工业所生产的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也下跌了。英

国现在可以出口商品来获得５０００镑了，因为在它们的自然价格下跌的情况

下，它们现在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商品进行竞争。而现在必须按降低的价格出

售更多的商品才能获得这所需的５０００镑，但这５０００镑已不能换得同样数量

的葡萄酒，因为法国的货币量的增加使商品［其中包括］葡萄酒的自然价格

提高了。因此，在贸易完全自由时，为交换英国的商品而输入英国的葡萄

酒”将比英国受通商条约特惠时少。法国的利益在于得到较多的英国商品，而

英国的损失在于得到较少的法国商品（第４０７—４０９页）〔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因此，不论各国生产上的相对困难程度如何，对外贸易是通过改变各国

能据以生产商品的自然价格（不是自然价值）而得到调节的。而自然价格的

改变，是贵金属分配的改变所引起的。”（第４０９页）〔第２９３页〕

（因而，李嘉图在这里把自然价格和自然价值区别开来。自然

价格可能改变，而自然价值却并未改变。自然价格是以货币尺度

表现的自然价值，这一表现可以随着货币价值的改变而改变。）

因此，殖民地贸易如果受 ［通商条约］的约束，它“可能比完全的自由

贸易更对宗主国有利。如果单个的消费者受到限制，只能与一家商店交易，这

对他是不利的，如果消费者的整个国家受到限制，只能向一个国家购买商品，

这对它也是不利的。”（第４１０页）〔第２９３页〕

供求对交换价值的影响

“某种商品是绝对必需品，它的生产费用的增加，不一定会使它的消费减

少，因为，消费者的一般购买力虽然会因任何商品价格的提高而降低，但他

们可以放弃生产费用未曾提高的某种其他商品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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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需求量都仍然与过去一样，增加的只是生产费用，但价格将提高，而且

必须提高，才能使生产费用已增加的商品的生产者的利润处于”平均水平上

（第４１０—４１１页）〔第２９４页〕。

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所以采用改良的机器就能降低价

格，并使商品在国外市场上能以较低廉的价格出售。如果一个国家拒绝采用

机器，而所有其他国家都采用机器，那么，它就只得输出货币，而不是输出

商品，直到它把它商品的自然价格降到其他国家的价格水平为止。但这个国

家就可能不得不以两天的劳动去交换外国一天的劳动１２１（第４８１页）〔第

３３９—３４０页〕。李嘉图说，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象采

用机器的邻国那样明智（第４８１—４８２页）〔第３４０页〕。

由此不是可以得出结论：一个 ［Ⅷ—４５］国家的明智，在于

它首先借助保护关税在国内采用机器，使自己不致被迫经常以自

己两天的劳动去换取别国一天的劳动？１２２

总的评论。李嘉图在考察价格的调节时，太不注意数量，正

如他在考察地租的调节时总是只看到一夸特的价格。但是 ［商

品］能按什么价格出售，同时也取决于能够出售的数量的多少。因

为某一工厂的产品的总价格Ｘ，不管是能按４先令的价格出售

１０００码，还是按２先令的价格出售包含着等［量］劳动的２０００码，

总价格都一样。但在这两个场合，工厂主必须在一个场合出售

１０００码，而在另一场合出售２０００码。商品的总价格决定于它的单

位（公升、码、夸特等等）价格乘以出售的数量。

（Ⅳ）论 工 资

“劳动正象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在数量上可以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

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第８６页）〔第７７页〕

“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使工人大体上说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能够在人数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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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不减地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工人养活自己以及养活家庭的能力，不

取决于他作为工资所得到的货币量，而取决于他用这些货币所能购买的食

物、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因此，劳动的自然价格取决于食物、必需品和

舒适品的价格…… 因此，随着食物、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

也上涨，随着这些东西的价格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下降。随着社会的进

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趋势，因为调节劳动自然价格的一种主要

商品由于生产困难不断增大而有涨价的趋势。但是，由于农业的改良”，甚至

从国外的进口，能使食物的价格下跌，因而会阻止它的价格的上涨。对劳动

的自然价格也有同样的影响。“除原产品和劳动外，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都有

下降的趋势。”诚然，制造商品所用的原料会提高商品的价格①，但是，“机

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改进、生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熟练程度

的提高，会把这种增加的趋势抵销而有余。”（第８６—８７页）〔第７７—７８页〕

“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缺

乏时就昂贵，充足时就便宜。当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工人的

境况就幸福…… 但如果由于高工资刺激人口的繁殖，工人的人数增加，那

么，工资又会降到它的自然水平，而且由于反作用”，常常②“还会低于这一

水平。在后一种场合，工人的境况最惨…… 只有在贫困使工人的人数减少，

或者对劳动的需求增长之后，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提高到它的自然水平”

…… 在日益进步的国家中，［劳动的］市场价格在一段不定的时期内可能高

于它的自然价格：“因为增加的资本推动对劳动的新的需求之后，新增加的资

本又会产生同样的推动作用；因此，如果资本的增加是逐渐地、不断地发生

的，那么，对劳动的需求就会不断地推动人口的增长”（第８７—８８页）〔第７８

页〕。

工资和花在商品生产上的

劳动量之间的差别

“如果工人的报酬总与他所生产的产品的多少成比例，那么，花在商品上的劳

动量就与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相等……但后者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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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却会发生同样多的波动”（第５页）〔第１０页〕。“在同一国家中，生产一

定量食物和必需品所需的劳动量，可能比另一个过去时期所需的劳动量大一

倍，但工人的报酬却可能减少甚微”……因为工人所得到的食物和必需品的

量，可以说是维持他的生存所必需的，所以，虽然这个数量的价值增长了，还

是必须给他的…… 两国或更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这样。“在美国和

波兰的最后投入耕作的土地上，一定数量的人一年所生产的谷物，要比在英

国类似的土地上所生产的谷物多得多。现在假定，这三个国家的其他一切必

需品都同样便宜，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给予工人的谷物量在每个国家中都

与生产上的便利程度成比例，那就会是极大的错误。如果由于机器的改良，工

人的鞋子和衣服只用现在所需劳动的 １
４就能生产出来，它们［按价值］可能

会下降７５％，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工人将得到四双鞋或四件衣服而不是一双

鞋或一件衣服。更为可能的是，他的工资受竞争的影响和人口增长的刺激，将

很快就与用工资购买的必需品的新价值相适应。如果这些改良扩及 ［Ⅷ—

４６］工人的一切消费品，那么，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在数年之后，工人所拥

有的舒适品纵使有所增加，也是为数很少的。”（第７—８页）〔第１１—１２页〕

“如果降低维持人的生活的食物和衣服的自然价格，从而减少人所必需的生

存资料的生活费用，尽管对工人的需求可能大大增加，工资最后还是会降

低。”（第４６０页）〔第３２７页〕

资本增加对工资的市场价格

和 ［劳动的］自然 ［价格］的影响

  “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推动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

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资本的数量可以随其价值的增加而同时增加。但

资本也可以在其价值不增加，甚至”不断①“减少时增加”。当生产追加的食

物和衣服量需要更多的劳动时，就会发生第一种情形；需要同量的劳动，或

者借助于机器而只需较少的劳动时，就会发生第二种情形。“在第一种场合，

劳动的自然价格提高，在第二种场合，劳动的自然价格不变或者降低；在两

种场合，工资的市场价格都提高了，因为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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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增加。对于做工的人的需求的增加，与要完成的工作量成比例。在两

种场合，市场价格都有符合于自然价格的趋势，但在第一种场合，这种符合

实现得较快，因为食物和必需品价格的上涨，会把工人增加的工资吞掉很大

的部分。因此，小量的劳动供给或小量的人口增长，将使劳动的市场价格降

到当时已上涨的自然价格。在第二种场合，工人的境况将会大大改善…… 

只有在人口大大增加之后，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降到它的自然价格…… 

但劳动的市场价格是否长期地提高，这取决于用工资购买的必需品的自然价

格是否已经提高。”（第８９—９１页）〔第７８—８０页〕

劳动的自然价格的变动

“不能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绝对固定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其他］必

需品来计算也是一样。劳动的自然价格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动，

而在不同的国家会有很大差别。它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 现在在

英国农舍中享用的许多舒适品，在我国历史的较早时期可能会被认为是奢侈

品。”（第９１页）〔第８０—８１页〕“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业品 ［自然价

格］不断下降，而原产品 ［自然价格］则不断上涨，所以形成了这些商品相

对价值上的这样一种不相称的比例，以致富裕国家中的工人只要牺牲很少数

量的食物，就能绰绰有余地满足自己其他一切需要。”（第９２页）〔第８１页〕

（因此，由于例如自由贸易会消灭这种不相称的比例，所以它

会消灭使工人能够“绰绰有余地满足自己其他一切需要”的源泉。

在上文中（第８９—９１页）〔第７９—８０页〕，李嘉图曾认为，劳动

自然价格的提高对工人的好处是很少的，而在这里，他又认为这

种提高是扩大工人消费的主要源泉。）

“在劳动阶级需要最小并满足于最低廉的食物的国家中，人民遭受最大

的痛苦与贫困。他们无从躲避灾难；不能在更低的生活水平上寻求安身之所，

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无法再降低了。在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缺乏

时，他们只能求诸为数很少的代用品，而物价的昂贵使他们遭受饥饿所带来

的几乎全部灾难。”（第９５页）〔第８３—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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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地租

我们已经看到，谷物、食物的价格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上涨的。因此，以

货币表现的工人的工资也提高了，但不是按比例地提高，所以，“在这些商品

的［价格］上涨之后，工人买不到以前那么多的舒适品［和必需品］。如果以

前工人每年的工资为２４镑，或者说，谷物价格每夸特４镑时的６夸特谷物，

那么，如果每夸特的价格上涨到５镑，工人也许只得到５夸特。但这５夸特

将值２５镑”。所以虽然他的货币工资增加了，但他的谷物工资却减少了，他

购买“他和他的家庭以前所消费的”其他商品的能力也降低了。“但是，

尽管工人的报酬实际上大不如前，工厂主的利润却减少了”。所以可

以看出，是同一个原因引起工资和地租的提高。但在土地所有者那

里，货币地租和谷物地租同时提高，“而每一定量的谷物又会交换到更

多的”价格①“没有提高的其他一切商品”；而在工人那里，虽然他的货币工

资增加了，但他的谷物工资却减少了，因而他要把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维持

在自然价格之上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谷物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工人也不能

用降低了的谷物工资购买以前那么多的商品，因为以原产品制造的其他商品

的 ［价格］提高了，他必须为此支付更多的钱，“因而他的生活状况 ［Ⅷ—

４７］恶化了”（第９６—９９页）〔第８４—８７页〕。

劳动自然价格的上涨

和商品的货币价格

黄金或者铸造货币用的其他金属，是否是在工资由于食物价格提高而提高的

国家内，即在工资的货币价格和食物的货币价格同时提高的国家内生产的，

这一点无关紧要…… 如果工资价格“提高，那么，一般说来，这是由于财

富和资本的增长引起了对劳动的新的需求，而这种现象又会伴随着商品生产

的增加。为了这些数量增加的商品的流通，即使其价格仍与过去一样，也需

要有更多的货币；为了使这些商品流通，就需要更多的用以铸造货币而且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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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进口才能获得的那种外国商品。１２３如果一种商品的需要量比过去增

加，那么，它和那些用它来购买的商品相比，它的交换价值就会上涨”。因此，

如果对黄金的需求增加，那么，同用它来购买的商品相比，黄金的［价格］将

提高。

（这和价格不提高，需求可能增加的说法不大符合。）

“但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说商品［价格］提高是因为工资增加，那就会

陷入明显的矛盾：因为我们一方面说，黄金的相对价值由于需求而提高，另

一方面又说，黄金的相对价值由于物价的上涨将降低，这两种说法是完全不

能相容的。说商品的价格上涨，就等于说货币的相对价值下降，因为黄金的

相对价值是以各种商品来测定的。因此，如果一切商品的价格上涨，黄金就

不可能从国外流入来购买这些昂贵的商品。相反地，黄金将被输出国外去购

买比较便宜的外国商品。因此，不论 ［货币］金属是在国内生产的，还是在

国外生产的，工资的增加都不能使商品价格上涨。货币数量不增加，一切商

品的［价格］就不能同时上涨。可是货币量的增加不可能获得…… 黄金的

输入是和一切用以购买黄金或支付黄金价款的国产商品的涨价绝对不能相

容的。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不会改变这个问题，因为纸币必须和黄金的价值相

符合”，因此，使纸币价值提高的原因，也就是使黄金价值提高的原因（第

９９—１０１页）〔第８７—８８页〕。

因此，除了因货币价值的变动而引起的货币工资的涨跌外，“工资的涨跌

有两种原因：（１）工人的供给与对他们的需求；（２）用工资购买的各种商品

的价格”（第９２页））〔第８１页〕。

人口与工资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资本或雇佣劳动的资金的积累速度是有快

有慢的，而且在所有的情形下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当肥沃的土地为量

很多时，劳动生产力一般也最大，在这种时期中，积累往往十分迅速，以致

使工人的供给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资本。在有利条件下，人口可以在二十五年

内增加一倍，但在同样有利条件下，一个国家的资本却可能在更短的时期内

增加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就会上涨，因为对工人的需求比供给增加得

更快。”当然，在发展进程中，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随着对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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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效果日减的投资，生产率会下降，而人口 ［繁殖］力却是始终不变

的。因此，有很多肥沃土地的国家，由于居民愚昧、懒惰和不开化”而十分

贫困，正如马尔萨斯所说①，“那里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了压力，只要”发展

文化，刷新政治等等，就能保证资本的增加大大超过人口的增加，在这种情

况下，“人口绝对不会增加得太快”。相反，在一些古老的国家中，“人口增加

得比维持人口所需的基金还快。生产的任何增长，如果不伴随着人口繁殖率

的降低，就只能助长灾害，因为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加”。除了减少人口以外，

没有其他办法（第９２—９４页）〔第８１—８３页〕。

“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工资就其受供求关系的调节来说，有下降的趋

势，因为工人的供给将继续按照相同的比率增加，而对他们的需求则增加得

较慢。例如，如果调节工资的资本增加率是每年２％，那么，当资本仅按１．

５％的比率积累时，工资就会下降。”这种情况将会随着积累率的每一次下降

而继续下去，“直到资本从而工资停滞不变为止而且将只够维持现有的人口”

（第９５—９６页）〔第８４页〕。

［Ⅷ—４８］“工资正象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

争决定，而决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济贫法②直接产生的明显

趋势是和这些明确的原理直接相反的。它没有按立法者善良的意图改善贫民

的状况，而是使富人和贫民的状况都恶化了。它不能使贫者变富，而会使富

者变穷。因此，只要现行济贫法继续有效，维持贫民的基金自然就会日益增

加，直到国家的纯收入全部被吞尽为止。”（第１０１—１０２页）〔第８８页〕

原产品价格对工资的影响

在不同情况下，原产品价格上涨对工资产生很不相同的影响。在某些情

况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并不引起工资的任何上涨；“在另一些情况下，工资的

提高先于谷物价格的上涨，在某些场合，它对于工资的影响很慢，在另一些

场合则很快。食物价格昂贵可能由于四种原因：（１）供给不足；（２）需求的

日益增加，它最终会引起生产费用的增加；（３）货币价值下降；（４）对必需

品的课税。歉收会使食物价格腾贵，而食物价格腾贵是迫使消费符合于供给

９２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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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唯一方法。如果一切消费者都很富裕，那么，［谷物］价格就可能上涨，

直到最不富裕的人不得不放弃他往常消费量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减少消费，

需求才能下降到供给的限度以内。在这种情况下，最荒谬的办法，就是按照

食物的价格来强制地调整货币工资…… 这种办法不能真正解救工人，因为

其结果是使谷物更贵，工人最后仍然不得不根据减少了的供给来限制自己的

消费。工资的提高对于领受工资的人来说，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它加剧谷物

市场上的竞争，其最后的结果是增加谷物生产者和谷物商人的利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事物的自然进程中，工资不会有任何上涨……工人

的困苦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输入更多的谷物或采用最有效的代用品，立

法才能对此有所帮助。如果高昂的谷物价格是需求增加的结果，那么，先于

它的是工资的增加，因为人民用来购买所需物品的手段不增加，需求就不会

增加……增加的工资并不总是立即花在食物上；首先花在其他享受上。但是，

工人状况的改善会”导致他结婚，成立家庭，而这又引起对食物的更大的需

求……“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将超过一般的水平，直到必需的资本量投放到谷

物生产上为止”。如果新耕种的土地［同最后投入耕种的土地］肥沃程度相同，

那么，“谷物价格就会降到以前的水平；如果它比较贫瘠，谷物价格就会持续

地高于以前的价格”。只要得到必需的工人的供给，那么，工资是否降低到以

前的水平，或者仍然高于这一水平，那就取决于上述耕作情况了……“当人

口受到刺激时，所产生的结果往往超过当时情况所需要的程度：尽管对劳动

的需求增加了，而人口与维持工人的基金的比例将比资本增加以前大。于是，

就会发生一种反作用，工资就会降低到自然水平以下，并一直继续到供给和

需求恢复往常的比例时为止。”最后，由于货币价值的下降和对原产品的课

税，谷物价格会上涨，但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并未改变［产品］的产量和工人

人数，所以劳动的货币工资会提高；这对实际价值①并无影响…… 对 ［原

产品］的课税使工人②受到的损害，等于任何其他赋税使他们遭受的损害：

“赋税可能侵占维持劳动的基金，从而妨碍或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第１７６—

１８１页〔第１３６—１４１页〕，上面关于赋税的影响的引文的最后一部分在第１８３

页〔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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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一个国家的资本不规则地增加时，工资会提高，而

谷物价格依旧不变或上涨得较少；为什么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减少时，工资会

下降，而谷物价格依旧不变或下降得很少，并且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原

因在于，劳动这种商品的数量不能随意增减。”如果对帽子的需求增加，帽子

的价格就会上涨，但是 ［Ⅷ—４９］时间不会很长，因为很快就会得到相应的

供给。但工人的情况就不同：工人人数不可能迅速随着资本的增减而增减

…… “因此，当维持劳动的基金迅速增加时，却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

间以后，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才能严格地调节劳动价格。”（第１８１—１８２

页）〔第１４０页〕

（［工人人数］可能由于机器的采用而“十分迅速地”增加，

因为机器的采用会相对地增加工人的人数。）

“如果工人只消费谷物，如果他所得到的那份谷物额是最低的，那么，我

们就有一些理由假定，付给工人的数量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再减。但是，谷

物的货币价格上涨时，劳动的货币工资”往往①“完全不增加，而且从来也

不会按比例增加，因为谷物虽然是工人消费品中的重要部分，但毕竟只是一

部分。假定工人的工资，一半用在谷物上，另一半用在肥皂、蜡烛、燃料、茶、

糖、衣服等等上，也就是用在 ［价格］没有上涨的商品上；那么，在每蒲式

耳谷物值１６先令的时候，他得到１１
２蒲式耳小麦或２４先令，和在每蒲式耳

谷物值８先令的时候，他得到２蒲式耳小麦或１６先令，是完全一样的。他的

工资只增加５０％，而谷物的价格则上涨１００％”（第３６０—３６１页）〔第２６０

页〕。

（这一点应该知道，特别是关于赋税的地方，因为李嘉图自己

也承认，工资是能够经常被压低的。甚至由谷物构成的那一部分

工资，尽管它已达到最低限度，仍然可以进一步压低，因为可以

用马铃薯代替谷物，或者象在苏格兰那样，可以用黑麦代替小麦

等等。）

１３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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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对工资的影响

李嘉图说，当初，他原先的看法是这样：

由于采用机器，商品变得便宜了。因此，工人阶级就有可能“用同样的货

币工资买到更多的商品。工资不会降低，因为资本家仍然能够需求和雇佣和

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虽然他也可能不得不用它来生产新的商品，或者至少是

用它来生产多少有些不同的商品。如果由于使用①机器，等量的劳动所生产

的袜子等于以前的四倍，而对袜子的需求只增加了一倍，那么，一部分工人就

必然会从织袜业中被解雇。但是，由于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继续存在，而且资

本的所有者把资本投在生产上对自己有利，所以我认为，这种资本会被用来

生产其他有用的商品，面对这种商品也必然会有需求的”。因此，对劳动的需

求不变，工资不变，而商品的价格由于采用机器而降低了（第４６７—４６８页）

〔第３３２页〕。“但我现在深信，用机器代替人类劳动，对于工人阶级的利

益往往是极为有害的。”（第４６８页）〔第３３２页〕“我的错误之所以会产生，是

由于假定社会的纯收入增加时，其总收入也会增加。但是，土地所有者和资

本家从中取得他们的收入的那种基金可能增加，工人阶级所依靠的另一种基

金却可能减少。由此可见，使国家纯收入增加的那种原因，同时也能使人口

过剩，从而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第４６９页）〔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现在，［李嘉图］证明，

在采用机器的时候，首先可能生产较少的总产品（工人是依靠总产品来

维持的），并且同样人数的工人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又能找到工作：“生产的

增加以纯产品的形式所提供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数量同从前以总产品的形式

存在的数量相等”（第４７１—４７２页）〔第３３４页〕。在采取机器以后，工厂主

生产的产品将会比以前减少；“因为产量中为支付大批工人工资而出卖的那

一部分，现在雇主已经用不着了”（第４７２—４７３页）〔第３３４—３３５页〕。“工

人阶级认为采用机器往往有损于他们的利益的看法，并非基于成见与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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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符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理的…… 如果生产手段由于采用机器而

得到改良，使一个国家的纯产品增加得很多，以致总产品不减少，那么，一

切阶级的生活状况都会得到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大大改善，原因

是：（１）对家庭仆役的需要会增加；（２）纯产品如此丰富，可以刺激人们将

收入积蓄起来；（３）用他们的工资购买的一切消费品价格低廉。”（第４７４—

４７５页）〔第３３６页〕。“用收入而不是用国家的资本来进行的战争，有助于人

口的增加，因为它需要更多的人。”（第４７７页）〔第３３７页〕战争结束后，这

些人参加到跟其他劳动者的竞争中去，因此，“工资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状

况大大恶化”（同上）〔同上〕。［Ⅷ—４９］１２４

［Ⅷ—５３］“如果我在我的农场本来雇用１００人，后来发现，把原来给与

５０人的食物用来养马，在付了买马资本的利息以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原产

品，那么，用马来代替人对我有利，于是我就会这样做。但这对于工人将是

不利的，除非我所得的收入增加很多，足以使我”兼用人和马，“否则显然人

口将会过剩，工人的生活状况就会普遍下降。”（第４７８页）〔第３３７—３３８

页〕但是，改良的机器的“发明是逐渐出现的，其作用与其说是使资本从现

在的用途中转移出来，不如说是决定被积蓄和被积累的资本的用途”（同上）

〔第３３８页〕。“资本和人口每有增加，食物的［价格］就会因为生产它们更加

困难而普遍上涨。食物［价格］上涨的结果是工资的提高，而工资每有提高，

就有一种倾向，把被积蓄起来的资本比以前更多地投在机器的采用上。机器

和劳动经常在竞争，劳动 ［价格］上涨之前，机器往往是不会被采用的。在

容易取得人类食物的美洲和其他很多国家里，采用机器的吸引力不象在英国

那样大，因为在英国食物很贵，而生产食物需要很多劳动。劳动 ［价格］提

高的原因并不会提高机器的价值，因此，资本每有增加时，其中大部分总是

用在机器上。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继续［增加］，但不会与资本

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比率必然是递减的比率。”（第４７８—４７９页）〔第３３８

页〕１２５“改进机器的结果，总是使按商品计算的纯收入增加，这种增加会导致

新的积蓄和积累。这种积蓄是逐年进行的，不久必然会创造出一笔基金，其

数额远大于当初由于机器的发明而引起的总收入的损失。这时，对劳动的需

求将和以前一样大。”（第４８０页）〔第３３９页〕

３３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工 资 税

“工资税使工资提高，因而”使资本的利润“降低”。“对必需品的课税必

然使必需品的价格提高，而工资税则不然。因此，负担工资税的，是 ［劳

动］的雇主，而不是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也不是任何别的阶级。工资

税完全是利润税，必需品税则部分是利润税，部分是对富有的消费者的课税。

所以，工资税的最后结果同直接利润税的结果完全一样。”（第２４５页）〔第

１８３页〕“商品的市场价格最后总是由商品的自然价格决定的，而后者本身又

取决于生产的便利程度，但产量却不与生产的便利程度成比例。”（第２４８

页）〔第１８５页〕“‘劳动价格可以清楚地说明社会对于人口的需要’〈马尔萨

斯语〉…… 但是，如果工人的工资原来只能供养必要的人口，那么，对工

资课税以后，就不够”抵补这笔开销了…… “因此，只有提高工资，劳动

的供给才不致中断。”（第２５０—２５１页）〔第１８６—１８７页〕“如果对课税的商

品的需求减少，而其数量又不能减少，那么，它的价格就不能与税额成比例

地上涨，这是没有疑问的…… 同样的原因也往往影响到工资。工人人数不

能按照雇用他们的基金的增减的比例而迅速地增减，但在上述假定的情况

下，对劳动的需求未必会减少，即使减少，也不会与税额成比例。课税所得

的款项也由政府用于维持工人。”（第２５２页）〔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只有一小部分赋税会因对劳动需求减少而由工人自己支付。因为每一

种赋税都有使劳动需求减少的趋势。”（第２６９页）〔第１９９页〕

（李嘉图在这里，象在别处一样，总是谈到不变资本，它可以

从一个企业撤出，投入另一个企业。例如，李嘉图认为：

如果盐税使法国的盐的生产减少一半，那么，资本也只能有以前的一半用在

盐的生产上，而另外一半则用于其他商品的生产。１２６

然而，正是在象法国那样的国家里，大部分资本是由同农民

的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少量的农民固定财产构成的。因此，如果象

盐税那样的赋税把盐的生产缩小了，那么，资本就化为乌有，而

决不会游离出来作其他某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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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利润和工资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货币工资并不随着原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因为工人

可以满足于较少的享受品。诚然，工人的工资水平可能本来就很高，因而经

得起某种程度的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下降就会被遏止，但是，不可

能设想，在必需品价格逐渐上涨时工资的货币价格却下降或者保持不变”（第

１１７—１１８页）〔第９９—１００页〕［Ⅷ—５３］。１２７

（Ⅴ）论 利 润

利润率的不断变动。

产品价格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

［Ⅷ—５６］“耕种调节 ［谷物］价格的那一等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和生产 ［工

业品］的工厂主，他们的商品的全部价格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的

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工资。”（第１０７页）〔第９２页〕“假定谷物和工业品始终

按同一价格出售，那么利润的高低就会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如果现在谷物

价格提高是因为生产谷物需要更多的劳动量，那么，工资就会提高，利润就

会降低。”如果工厂主出售他的商品得到１０００镑，那么，他的利润就取决于

工资是８００镑还是只是６００镑。原产品 ［价格］的提高同样也影响到租地农

场主的利润…… 因为为此“他要支付地租，或者为了得到同量产品而使用

追加工人”，而原产品价格的上涨只够弥补这两种追加的开支之一，但“不会

为他补偿工资①的提高”（第１０８页）〔第９２—９３页〕。“无论归于农场主的产

品是１８０、１７０、１６０、还是１５０夸特，他总是得到”——无论是起初从１８０夸

特那里，以及后来从１７０夸特等等那里—— “７２０镑１２８，因为谷物价格的上

涨与数量成反比。”（第１１２—１１３页）〔第９６页〕“利润决不能高到从这７２０

镑中取出那样大一部分，以致余数不足以给工人提供绝对必需品；但工资也

决不能提高到使这个总额不剩下一部分作为利润。”（第１１３页）〔第９６页〕

５３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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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考虑年成好坏所引起的偶然变动，也没有考虑人口状况受到突然

影响而造成的需求增减所引起的偶然变动。我们所谈的是谷物的自然的和不

变的价格。”（第１１４页）〔第９７页注〕“因此，租地农场主保持低的原产品自

然价格对他有极大的利害关系。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另一方面”，作为［雇

佣］劳动使用者（第１１４页）〔第９７页〕。

“只有少数商品的价格不受原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因为总有一部分

原料”是商品的构成成分。商品［价格］“所以上涨，是因为制造它们所用的

原料花费了更多的劳动，而不是因为工厂主对其雇用的工人支付了更多的工

资。在一切情况下，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在商品上花费了更多的劳动，

而不是因为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珠宝制品、铁器、银器和

铜器不会涨［价］，因为它们的成分中没有地面上的原产品”（第１１７页）〔第

９９页〕。

“用工资购买的，除开食物以外的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对利润产生一

样的或者大致一样的影响。”（第１１８页）〔第１００页〕如果某种商品的市场价

格超过它的自然价格，那么，这个特殊生产部门中的利润当然就超过一般的

利润水平。“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结果。”（第１１８—１１９页）〔第１００页〕“利

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需品的价格，而必需品的价格主要取决

于食物的价格。”（第１１９页）〔第１０１页〕

“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为了生产

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利润的这种趋势，这种重力作用，由

于生产必需品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良以及由于农业科学上的发现而时常受到

抑制，这些改良和发现”使生产费用降低（第１２０—１２１页）〔第１０１页〕。随

着食物的自然价格的增长，“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也上涨，这种上涨是制造这些

商品所用原料的价值增加的结果，自然会进一步使工资提高，并使利润下

降”（第１２２—１２３页）〔第１０３页〕。

“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能生活一样，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没有利润也

不能生活。他们的积累动机会随着利润的每次减少而减少，当利润低落到不

能相应地补偿”他们用于生产的资本必然会碰到的“麻烦和风险时，积累的

动机就会完全停止”（第１２３页）〔第１０３页〕。此外，利润率的降低比上面计

算中假定的要迅速得多，因为如果产品的［价值］大大提高，那么租地农场

主的资本的价值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他的资本必须由许多价格已经增加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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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组成。如果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他原有资本的６％，那么现在就只有３％。

例如，３０００镑按６％计算为１８０镑 ［利润］，６０００镑按３％计算也是１８０镑

［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持有６０００镑的新租地农场主要经营农业就只

有接受这种条件”（第１２３—１２４页）〔第１０３页〕。

一部分工厂主同样会得到一些补偿。“啤酒业者、烧酒业者、毛织厂主、

亚麻厂主减少的利润，由于他们储存的原料和成品 ［Ⅷ—５７］价值提高，会

得到部分的补偿”；但是，金属制品、珠宝制品等等的工厂主以及其资本完全

由货币组成的人，他们就得不到这样的补偿（第１２４页）〔第１０４页〕。

另一方面，“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提高而

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１０万镑，

而利润率从２０％降到１９％，１８％，１７％，那么，我们可以预计到，先后相继

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２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会

大于资本为１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３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

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

增加而增加。不过，这种增加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２０万镑的１９％大

于１０万镑的２０％；３０万镑的１８％大于２０万镑的１９％；但是当资本积累到

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又降低的时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额减少。例

如，假设积累达到１００万，利润为７％，利润总额就是７万镑；如果现在１００

万镑再加上１０万镑，而利润降到６％，那么，虽然资本总额从１００万镑增加

到１１０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６６０００镑，或者说，少了４０００镑。”

（第１２４—１２５页）〔第１０４页〕“但是，只要资本提供利润，资本的积累就不

能不既增加产品的数量，又增加产品的价值。多投１０万镑的追加资本，并不

使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降低其生产力。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一定会增加，产品

的价值也会增加，不仅由于在原有产品量上加上了追加量的价值，而且还由

于生产最后那一份土地产品的困难加大而使全部土地产品得到了新价值。不

过，在资本的积累已经很大时，尽管有这种增加的价值，其分配方式会使归

于利润的价值比以前少，归于地租和工资的价值将增加”…… 在一定的阶

段上，“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所得到的比这一追加的产品更多，而且由于他们的

地位，甚至能够侵占资本家原有利润的一部分…… 唯一得到利益的是土地

所有者，因为他们得到”更多的产品，而且产品又包含着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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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工资，对工人来说，是有名无实的，而 ［实际工资］甚至下降……

“虽然生产出较大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后所剩余的部分中被生产

者消费的却占更大的比例，而规定利润的正是这个比例，而且也唯有这个比

例…… 支付地租以后留下来准备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

产品中归工人所有的将占更大的比例。每一工人所得到的可能减少，但随着

租地农场主所保留的全部产品的增加，工人就会增加，所以在全部产品中就

会有更大部分的价值为工资所吸收，而作为利润的那部分的价值则会减少。”

（第１２５—１２８页）〔第１０４—１０６页〕

因此，利润率“都取决于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①生产②“必需品所需要

的劳动量。因此，积累的效果是因国而异的，并且主要是取决于土地的肥沃

程度”（第１２８页）〔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我们已经看到，不管黄金是本国的产品，还是非本国的产品，“商品的货

币价格不会由于工资提高而提高”。但是，我们假定，发生了另外的情况，即

商品的价格由于工资的提高而上涨，那么，工资的提高仍然会导致利润的降

低。“假定制帽业者、织袜业者、制鞋业者每人都多付了１０镑工资”，他们的

产品的 ［价格］也都上涨了１０镑，因此，“他们的景况并未变得更好些。如

果织袜业者出售自己的袜子所得到的是１１０镑而不是１００镑，那么，他的利

润还是同以前一样的货币额，但是他”用这１１０镑“所能交换到的帽子、鞋

子或任何其他商品都将减少
１

１０，并且因为他用以前的积蓄所能雇用的工人

人数因工资增加而减少，所能购买的原料也因价格上涨而减少，所以他的景

况并不会比他在货币利润实际减少，但一切物品都保持原有价格时更好……

 事实上，只有用来估量价格和利润的中介物的价值降低了”（第１２９—１３０

页）〔第１０７页〕。

利润和工资的关系

“工资可能提高２０％，而利润也因此按或大或小的比例降低，但这不会

引起”不同商品的“相对价值的任何变动”（第２３页）〔第２２页〕。

“利润取决于工资，不过不是名义工资，而是实际工资；不是一年内付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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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镑数，而是为获得这些镑所必需的工作日数。因此，虽然一国的工人

每周得１０先令，而另一国的工人每周得１２先令，两国的工资仍然可以恰好

相等［Ⅷ—５８］，工资对地租以及对从土地所取得的全部产品的比例也可以恰

好相等。”（第１５２—１５３页）〔第１２１页〕

“工资分得的份额越小，利润分得的份额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第

５００页）〔第３５２页〕

李嘉图的大多数论敌，例如象威克菲尔德１２９等人，都断言他不

能说明 ［价值］的余额。例如，一位工厂主把３０镑用在原料上，

２０镑用在机器上，５０镑用在工资上，总共用了１００镑。他出售他

的商品得到１１０镑。这１０镑是从哪里来的呢？假定工厂主现在把

５０镑用在机器上，３０镑用在原料上，２０镑用在劳动上，总共用了

１００镑，他出售自己的商品仍然是得到１１０镑。这１０镑同工资有

什么关系呢？须知工厂主的利润取决于他的１００镑卖到多少镑，而

不取决于劳动花去他多少镑。那么，利润是取决于商业吧？可是，

是谁把这１０镑支付给工厂主呢？是商人。然而这位商人又是从谁

那里取得这偿付的１０镑的？是从另一位商人那里。这另一位商人

又是从谁那里取得的呢？归根到底，是从消费者那里。但谁是这

个消费者？必然是土地所有者、工厂主或工人。如果是土地所有

者，他是用什么来支付的？是用他的地租。如果是工厂主呢？他

是用自己的利润来支付。如果是工人，他是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

但是，地租和工资，本身就是工厂主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由此

可见，他能在商业中得到１００镑之外的１０镑，只是因为他或另一

个工厂主当初在生产中已经创造了这１０镑。这是十分清楚的。商

人们，最后还有生产者们，可能互相欺骗。如果全部余额是１００，

在交换中，一个人可能从这全部余额中得到２０，第二个人得到４０，

第三个人得到１０，第四个人得到８，第五个人得到６，第六个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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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４，第七个人得到２％等等。但是，为了做到他们之中的某个人

在补偿总资本之后，手里还留下一些余额，这个余额本身必须存

在。他们以欺诈的办法弄到的相对利润，只不过是全部余额的不

平等的分配罢了。但要进行分配，就必须存在着待分配的东西：有

了利润本身的存在，才可能有利润的不平等。因此，虽然个别的

特殊利润可以由商业来说明，但商业却不能说明余额本身。如果

提出关于整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余额问题，那么，这样的说明一

开始就毫无意义。因为用资本家作为阶级自己窃取自己的说法，是

决不能说明这一余额的。

同样［可以说］，一个阶级即工业家阶级可以对土地所有者阶

级进行欺骗而使一个国家里的利润不断地增大。但是，每一个有

产阶级的原有收入必然来自生产，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就是

利润或工资中的一个扣除额。

或者，也许有人会说，总产品增加了。资本家在生产中投入

了１００，而得到的是１１０的产品。因此，他在抵偿自己的一切费用

之后，在他手里还留下１０。但是，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价值，而价

值是相对的：它不是量，而是量对第三者的关系。这第三者只能

是工人阶级。为了使利润的价值增长，必须存在着降低了价值的

第三者。如果说，资本家在１００当中，以３０用于原料，２０用于机

器，５０用于工资，然后把这１００出售而得到１１０，那么，人们忘

记了，如果资本家不得不支出６０用于工资，在出售价格为１１０的

情况下，他就根本得不到任何利润，无论是８或２％等等。他用自

己的产品交换别的产品，而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

时间决定的。比如说，他出售包含着２０个工作日的产品，换来别

的产品。余额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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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２０个工作日的产品中，

只得到值１０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资

的价值按同一比例降低１３０。

资本的积累

［Ⅷ—５９］“当人口对生活资料发生压力时，仅有的补救办法是，或减少

人口，或更迅速地积累资本。在一切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种的富庶国家中，后

一种补救办法既不是十分切实可行的，也不是非常值得向往的，因为这种办

法如果推行过度，其结果会使所有的阶级陷于同样的贫困状态中，但在贫穷

国家中，这是消除灾害的唯一办法。”（第９４—９５页）〔第８３页〕

贸易对利润的影响

对外贸易的影响。

“资本积累有两种方法：增加收入或减少消费。如果我的支出照旧不变，

而我的利润由１０００镑增加到１２００镑，那么，我每年的积累就会比以前多２００

镑。如果我的利润照旧不变，而我从支出方面节省２００镑，也会发生同样的

结果：在我的资本上每年增加２００镑…… 如果由于采用机器而使我用收入

所购买的全部商品的［价值］下降２０％，我就能够象我的收入增加２０％时同

样有效地进行积蓄；但在一种情况下，利润率是停滞不动的，在另一种情况

下则提高２０％。如果由于输入”外国的粮食①，“我能够节省我的支出２０％，

其结果就完全象机器降低了它们的生产费用一样，但利润不会增加。因此，虽

然市场的扩大可以同样有效地增加商品的总量，从而使我们能够增加为维持

劳动和为［获得］劳动所利用的原料之用的基金，但利润率的提高却不是市

场扩大的结果…… 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者由于机器的改良，工人

的食物和必需品能按降低了的价格送上市场，那么利润就会增加”。否则，利

润就不会增加…… “葡萄酒、天鹅绒、丝绸及其他贵重商品的价格即使降

低５０％，工资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利润也会保持不变。所以，对外贸易

１４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①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廉价的外国商品”。——编者注



虽然对国家极为有利，因为它增加了用收入购买的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并且

由于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而为节约和资本积累提供刺激，但是，如果进口的

商品不属于用工资购买那一类商品，就根本没有增加、提高利润〈即利润

率〉的趋势。”（第１３５—１３８页）〔第１１０—１１２页〕

萨伊说：“‘商业使我们能够从商品产地取得商品，把它运往另一个消费

它的地点。所以商业使我们能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

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这话说得对，但是，商品是怎样取得这个追加的价值

呢？是在生产费用上首先加上运费，其次再加上商人预付资本的利润。这种

商品之所以有更大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增加的原因一样，因为它在

被消费者买去以前，在生产上和运输上已经费去更多的劳动。这不能算作商

业的一种好处。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商业的全部好处

归结为使我们能够取得更有效用而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的一种手段。”（第

３０９—３１０页注）〔第２２５页注〕

国内贸易的影响。

“以上关于对外贸易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利润率决不会由于分

工的改进、机器的发明”，交通的进步，“或者在商品制造或运输上采用任何

节约劳动的方法而提高。所有这些原因都影响价格，对于消费者极为有利”，

因为他用同样的劳动或用同样劳动的［产品的］价值换来更多的商品；“但是，

它们对于利润却绝对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工资的任何降低都使利润提

高”，

（所以，［Ⅷ—６０］即使工资降低是由食物 ［价格］下降以外

的其他原因引起的，也是一样），

“但是对于商品价格毫无影响。前一种情况对一切阶级都有利，因为一切阶级

都是消费者；后一种情况只对生产者有利；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利润，但一切

物品的价格仍旧不变”（第１３８页）〔第１１２页〕。

贸易进程中的突然变化

“在富强的国家，大量的资本都投在机器上；而在较贫穷的国家，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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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固定资本较少，流动资本多得多，因而”手工劳动占支配地位“因此，

在富强的国家，商业和工业上的突然变动所带来的灾难，比在较贫穷的国家

大”。把流动资本从使用它的部门中抽出来而转投入另一个部门，比固定资本

容易。“为一种目的而制造的机器，往往不能转用于另一种生产的目的；但一

个部门的工人的衣服、食物和住房却可以用来维持另一个部门的工人的生

活。或者说，同一个工人虽然改变了他的职业，但可能得到同样的食物、衣

服和住房。然而，这是富裕国家必须容忍的不幸。为这种不幸而埋怨，就好

比一个富商为了他的船只在海上会遇到各种危险，可是他的穷邻居的茅屋完

全没有这种危险而长吁短叹一样，是没有道理的。”（第３１１页）〔第２２６页〕

积累对利润和利息的影响

“如果没有某种引起工资提高的持久的原因，任何资本积累都不能使利

润持久地降低…… 亚·斯密把”利润①“的下降归因于资本的积累以及由

此引起的竞争…… 但是，当资本增加时，运用资本实现的工作也会按相同

的比例增加…… 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一个国家

都不会得不到使用…… 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

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和消费者”…… 在荷兰，利润所以降低，是因

为这个国家“消费的谷物几乎全部必须从国外输入”，此外，由于“对工人的

必需品征收重税”，所以提高了工资（第３３８—３４０页）〔第２４６、２４７页注〕。

（李嘉图在这里忽略了我们以前在考察他的价值规定②时已

经指出过的事实，即交换是价值规定的一个本质的条件。当然，资

本家可以经常地同工人进行交换。但是，资本家只有当他交换工

人的劳动产品能够带来利润时，他才肯同他进行交换。这种交换

有它的界限，这界限就是他人购买国内甚至世界市场上某个市场

所能生产的某种特定商品的资力和需求。正是市场——交换者

３４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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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失调，某个国家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把

［资本］推向世界市场，也从一个市场推向另一个市场。合乎比例

的生产——自然是在资产阶级界限内的合乎比例的生产——在现

代产业的条件下，为了通过生产以引起对应的生产从而引起实际

的需求，的确需要整个地球。）

李嘉图针对亚·斯密的下述论点：

一部分资本 ［生产］的“过剩产品，必须输出国外，以换取国内有人需要的

某种物品”，

进行反驳说，

谁强迫我们“生产出过剩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呢”？如果使用在它们的生

产上的一部分资本无利可图，“资本就会转移到某种”

（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某种”一词）

“更为有利的使用领域”…… 市场的商品充斥只能是某种特殊商品，而绝不

可能是一切商品……“只有一种情况可能引起利润”在食物价格低廉时“随着

资本的积累而下降，那就是维持劳动的基金比人口增加快得多，这时工资高，

而利润却低…… 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海运业时，他们总是出

于自由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Ⅷ—６１］在这一部门中

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中要大一些”（第３４１—３４４页）〔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李嘉图用他的“制造一些他种商品”进行的答辩是极其贫乏

的。他说：

“如果我们需要天鹅绒”

（而且对外贸易断绝了），

“难道我们不能自己试制吗？如果试制不成，难道就不能生产更多的呢绒或我

们需要的某种其他物品吗？”（第３４６页）〔第２５１页〕）

“虽然利息率归根到底总是由利润率调节的，但也会由于其他的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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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暂时的波动…… 当商品的市场价格由于供给增多或需求减少，或者由

于货币价值提高而下跌时，工厂主不愿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他的为数很大的

成品就会积压起来。他一向靠出售自己的商品来支付的日常付款，现在就得

设法借款支付，而且常常必须支付高额的利息率。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

 ［由于］银行滥用职权而造成的货币量的增加，虽然归根到底会引起商品

价格的上涨，但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影响利息。“公债券行市不是判断利息率的

可靠标准。”在战争时期，公债的发行如此频繁，以致“有价证券的行市来不

及在公平的水平上稳定下来”，对政治事件的预测也会发生这样的影响。“相

反地，在和平时期，抵偿基金的作用和”一些人①“不愿把自己的资金从他

们一向习惯的、他们认为稳妥的而又能按期得到股息的投资领域抽出，使有

价证券的行市上涨，从而就使它的利息下降到市场水平以下”。此外，“政府

对各种有价证券支付不同的利息。本金１００镑利息为５％的证券”常常“可

按９５镑出售，而每年只有４镑１１先令３便士利息的１００镑国库证券”，常

常②“可卖１００镑５先令，因为银行家需要这些国库证券的一定部分作为稳

妥而又可以随时变卖的投资”（第３４９—３５１页）〔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论总收入和纯收入

“亚·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而非大量纯收入中所得到的

利益”，

（由此也就夸大了把大部分资本或全部资本使用在农业上的

利益）。（现在李嘉图反对这种看法。）（由此，亚·斯密１３１也提出把

产业部门按其有用性来排列：农业，制造业，最后是用于对外贸

易的资本。）

“一国的全部产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为工资，另一部分为利润，第三部

分为地租。只有从后两部分中才能扣出赋税和积蓄。对于一个拥有２万镑资

本，每年获得利润２０００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不低于２０００镑，不管他

５４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①

②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有时”。——编者注

在李嘉图著作中是“特殊种类的人”。——编者注



的资本是雇用１００个工人还是１０００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１万镑还

是卖２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

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１０００万还是有

１２００万，都是无关紧要的。一国维持海陆军以及各种非生产劳动的能力必须

同它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不同它的总收入成比例。如果５００万人能够生产

１０００万人所必需的食物和衣着，那么５００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假

如生产同量的纯收入需要７００万人，也就是说，要用７００万人来生产足够

１２００万人用的食物和衣着，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使用更多的

人既不能使我们的海陆军增加一名士兵，也不能使赋税多收一个基尼。”（第

４１５—４１７页）〔第２９７—２９８页〕“在各种行业在各国间的分配中，贫国的资

本自然将用于能在国内维持大量劳动的行业，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容易获得增

长着的人口所需的食物和必需品。相反地，在富国中，那里的食物昂贵，在

自由贸易时，资本自然将流向在国内只需维持最少数量劳动的部门，例如，海

运业，同遥远的国家进行的对外贸易，以及需要昂贵机器装备的部门，流向

利润同资本成比例，而不是同所使用的”手工“劳动成比例的部门”（第４１８

页）〔第２９９页〕。

［Ⅷ—６２］“区别总收入和纯收入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赋税都必须从社

会纯收入中支付。假定一个国家在一年中能够向市场提供的全部商品即全部

谷物、原产品、工业品等等价值为２０００万，为取得这个价值需要一定人数的

劳动，而这些工人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要花费１０００万。这个社会的总收入是

２０００万，纯收入是１０００万。根据这个假定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工人得到的

劳动报酬只能是１０００万；他们可能得到１２００万，１４００万或１５００万 ［在这

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从纯收入中 ［得到２００万、４００万或５００万］。余下的

就会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分配，但是全部纯收入不会超过１０００万。假

定这个社会纳税２００万，它的纯收入就会减到８００万。”（第５１２—５１３页）

〔第３６２页〕

利 润 税

“对奢侈品所课的税，只会落在这些奢侈品的消费者身上。”对必需品所

课的税，只要它会导致工资的提高，它就不仅落在作为消费者的雇主身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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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会影响利润率（第２３１页）〔第１７３页〕。“对于利润的不公平的课税，将

使承担这种税的商品涨价…… 如果在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按利润的比例课

税，那就会提高一切商品的价格。如果为我们提供造币材料的矿山也在国内，

并且对矿主的利润也课税，那么，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不会提高…… 如果货

币不课税，因而保持了它的价值”，那么，等量资本获得的等量利润都缴纳等

额的赋税。“如果税额为１００镑，那么，帽子、呢绒和谷物的价值都各增１００

镑。如果制造帽子的工厂主从他的帽子上所得的利润不是１０００镑，而是

１１００镑，并向政府纳税１００镑，那么，他还有１０００镑的余额可供他自己消

费。但是，因为呢绒、谷物以及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由于同一原因而上涨，所

以帽子工厂主用他１０００镑所能买到的，并不比他过去用９１０镑所能买到的

多，这样，他将通过减少个人支出以应国家的需要。他通过纳税，把本国的

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交给政府支配而不是自己使用。如果他不把这

１０００镑花掉，而是把它追加在他的资本上，那么，他就会发现，由于工资提

高，原料和机器的费用增加，这１０００镑的积蓄并不比以前９１０镑的积蓄多。”

（第２３２—２３３页）〔第１７３—１７４页〕“但是在货币不纳税的情况下。虽然一切

商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不会按同一比例上涨；在纳税前和纳税后商品相互

间的［价值］比例不会相同…… 我们曾经指出，两个工厂主使用的资本额

可能完全相等，由此获得的利润额可能完全相等，但他们的商品的售价，将

根据他们所用资本的消费和再生产的快慢而极不相同。”在这里，赋税不论是

直接课加在收入上，还是“按照生产商品所用的资本课加在商品本身上，都

会改变以前的比例”（第２３４—２３５页）〔第１７５—１７６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在有赋税的国家内，货币因数量不足或过剩而产生的价值变动，不同程度地

影响着一切商品的价格……“如果在此情况下，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按货币价

值下降的比例上涨，那么利润就会不相等。”（第２３６—２３７页）〔第１７６—１７７

页〕

机器和赋税。对利润的影响

“使国内工业得到改进的机器的发明，总是具有提高货币的相对价值从

而鼓励货币输入的趋势。相反地，对制造业者或农产品种植者所课的一切赋

税，对他们设置的障碍的任何增加，则有降低货币的相对价值从而鼓励货币

输出的趋势。”（第２４３—２４４页）〔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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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

任何被课税的商品都按税额而提高了价格（第２８１页）〔第２０７页〕。为

了弥补战时支出而借款，例如２０００万镑。这笔款项被消费掉。这是“从国家

的生产资本中抽出的”。每年为偿付这笔债款的利息而课征的税款１００万镑，

［Ⅷ—６３］只不过是一种转移，是“从支付这１００万镑的人的手中转到了收受

这１００万镑的人手中，即从纳税人手中”转到了收税人①手中而已。“实际的

支出是这２０００万镑，而不是为这笔款项而必须支出的利息。利息支付与否都

不会使国家更富或更穷。”政府为了还债，也可以一次征收２０００万镑。“但这

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第２８２—２８３页）〔第２０８页〕。

（但这样就证明，那些贷款给政府的人，贷出的不是他们自己

的货币，而是纳税人的货币，他们自己是或多或少地免于纳税的，

因而，这全部交易只是一种假象。但有人会说，赋税落在商品价格

上，因而任何人，不论他是消费者还是雇主，都会受到影响。二者当

中必有一个是有产者。但是，第一，我们可以假定，雇主从不贷款，

总是借款。这是一般的规律。在相反的情况下，一国的资本怎么能

够再生产出来呢？如果占总数三分之一的那部分雇主，不把未用于

生产的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而把自己的资本用于非生产方面，一

国的资本怎么能够再生产出来呢？可见，第一种情况——雇主——

并不存在。现在剩下的只是消费者了。第二，如果贷款人是吝啬的，

或者在国外消费他的债息，那么，他作为消费者只负担价格上涨的

很小一部分，或者丝毫也没有负担。他只是迫使其他纳税人给政府

１０００镑，２０００镑等等的贷款，例如，去进行反革命的战争，虽然这

些纳税人可能非常厌恶这种战争。可见，贷款人给政府的贷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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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文钱也不用支付。他贷给政府的款只是无知的群众的钱。其

次，这种主体的消费与由他自己决定让政府来支配的国内年产品

总额是根本不成比例的。这个总额如何分配，赋税落在谁身上和赋

税如何不以同一程度提高价格，这一切纯粹是偶然的，而且事情一

旦涉及到群众［居民］，就必然影响到群众所消费的商品，因而正好

是贷款人按其职业很少消费的那些商品。那些不以贷款为职业，而

是以贷款作为谋生手段的人，在这里完全没有加以考察。最后，在

战争等等结束以后，由于不必在这里加以考虑的一些原因，一切东

西，无论是谷物还是工业品，其价格都将下跌。因此，对商品的课税

——在一切都受着赋税压力的情况下，这本来就纯粹是有名无实

的——就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下跌。因此，贷

款人不仅每年收回贷出的资本（永久国债对他的补偿大于带来普

通利息和利润的资本），而且在质上和量上都同样地增加了他的资

本。因此，国债债权人不仅贷出他人的货币，而且是在他人从来不

可能有的对他最有利的条件下贷出的。其他人支付货币，他回收货

币。他把赋税加在国民身上，他自己则全部或绝大部分免税，他把

赋税变成了自己收入的源泉。因而，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观点来

看，国民甚至在政治经济方面也没有偿还国债的义务。而从革命的

观点来看，“这一点连说也不应该说”。）

［Ⅷ—６４］诚然，李嘉图认为：

如果政府要求我立即一次支付２０００镑，而不是每年支付１００镑，那么，

我也许就不得不向私人借入２０００镑并每年支付给他１００镑的利息，而不去

动用自己的生产资本（第２８３—２８４页）〔第２０８页〕。

我把这些货币付给私人或者付给政府，有什么区别呢？李嘉

图自己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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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贫穷，正是由于政府和私人的过多开支，也是由于借债。”（第

２８５—２８６页）〔第２１０页〕

但是，我的亲爱的，什么东西能向您保证，政府将顺利地向

每个人一下子就征收例如１０００法郎呢？那么是谁向政府提供“过

多开支”的资金呢？还不正是那些证券经纪人和货币投机者把不

属于他们而属于社会上其他群众所有的货币借给政府的吗？他们

事前就知道，他们这样做不仅丝毫不会吃亏，而且还会得到好处。

当然，公债也应该从另一种观点来加以考察。

“如果抵偿基金不是从国家收入超过国家支出的部分中取得的，它就不

能减轻债务。”（第２８８页）〔第２１１页〕“公债券持有者的资本决不可能成为

生产资本，它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

（即纯粹的虚构）。

“如果他想把有价证券卖掉，并将卖得的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他就只有

使购买他的有价证券的人的资本离开某种生产用途才能做到。”（第２８９页

［注］）〔第２１２页注〕

生产者支付的赋税

（第４５７—４５９页）〔第３２５—３２６页〕

  ［这一章］除了反对萨伊和西斯蒙第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评论

以外，没有什么内容。

房 屋 税

“除了黄金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商品，它们的数量不能迅速减少。因此，

如果这些商品价格的提高引起了需求的减少，那么，对这些商品所课的税就

会落在它们的所有者身上。房屋税就属于这类赋税：虽然房屋税是向房客征

收的，但却常常因为租金的减少而落在房主身上。土地产品”以及工业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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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年消费，年年再生产的。其他许多商品也是这样。由于它们的数量因

此可以很快地和需求取得平衡，所以它们的［价格］不可能长期地超过自然

价格。但是房屋税可以被看作是由房客支付的追加的租金。因此，这种赋税

的趋势是：减少对提供等量年租金的房屋的需求，而不减少其供应。因此，租

金下降，一部分赋税将由房主支付”（第２２６页）〔第１６９页〕。

（Ⅵ）论 赋 税

由资本或收入负担的赋税

  “赋税归根到底是从一国的资本或收入中支付的…… 如果该国年

生产量能补偿其年消费量而有余，那么，它的资本就会增加；当它的年生产

量甚至不能补偿年消费量时，它的资本就会减少。因此，资本可以由增加生

产或减少非生产消费而增加。”赋税是否落在收入上，是否不损及国家资本，

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赋税是否落在资本上，从而是否使预定用于生产消费

的基金减少，这取决于生产的增长或人民消费的减少是否与政府的消费相适

应。“一国的全部产品都是要被消费的”，但是由再生产它们的人消费，还是

由［不］再生产新价值的人消费①，“这中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当我们说节

约收入并把它加到资本上时，意思就是说，加到资本上的那一部分收入是由

生产劳动者而不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的…… 一国的资本减少，它的生产

也随着减少，因此，如果政府和人民的非生产支出继续不变，而年生产量又

不断下降，那么，资源就会日益减少”等等。“英国政府”在大陆战争期间②

的“支出虽然浩大，但国民生产的增长足以补偿而有余…… 任何赋税都有

减少积累能力［Ⅷ—６５］的趋势…… 如果赋税落在资本上，那么”，它就直

接妨害生产活动。“如果赋税落在收入上，它就会使积累减少，或者迫使纳税

人相应地减少他以前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非生产性消费，以补偿税款”……

１５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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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资本所课的赋税也可以落在收入上，如果我相应地减少自己的支出的话

（第１６２—１６５页）〔第１２７—１２９页〕。“任何形式的课税，都只是对各种流弊

进行选择的问题；如果它不影响利润或其他收入来源，它就一定会影响支出；

假使赋税的负担平均，并且不妨害再生产，那么，赋税不论落在什么上，都

是无关紧要的…… 守财奴可以逃避支出上的赋税，但他不能逃避利润税，

不论是直接的利润税还是间接的利润税…… 如果我有１０００镑年收入，必

须纳税１００镑，那么，我究竟是直接从我的收入中支付１００镑，给自己留下

９００镑，还是在购买农产品或工业品时多付１００镑，对我都是无所谓的。”

（第１８４—１８５）〔第１４１—１４２页〕“任何事情，只要它会提高需求非常普遍的

商品的交换价值，都会妨碍耕种和生产。但这种弊病是和课税不可分割地连

系在一起的…… 每种新的赋税都会成为生产的一种新负担，并使自然价格

提高。一国中原先由纳税人支配的那部分劳动，现在落入国家手中，因而不

能用于生产。”（第２０６页）〔第１５６页〕“对利润征课的局部１３２的赋税决不会

落在纳税的部门身上，因为企业主可以停止他 ［在该部门中］的活动，或者

为这赋税取得补偿。”（第２１０页）〔第１５８页〕“赋税决不能摊派得那样平均，

以致能按同一比例影响一切商品的价值并仍然保持它们原来的相对价值。”

（第２７６页）〔第２０４页〕“对必需品的课税没有什么特别的弊害。利润确实是

降低了，但降低额只等于工人缴纳的税额，而这一税额无论如何是必须由他

的雇主或他的劳动产品的消费者负担的。”（第３８４页）〔第２７７页〕

商品价格由于课税而上涨和货币

“如果商品的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课税而不是由于它们生产上困难的增

加，那么，要使同量的商品流通”就不需要“更多的货币”。如果商品的价格

上涨，那么，我用相同的价格只能消费较少的数量。多余的数量由政府来消

费。政府购买这些商品所需的货币是由对特殊商品的课税而得到的。工厂主

或租地农场主从公众手里得到这种税。隐蔽的实物税（第２４２—２４３页注）

〔第１８１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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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摘自序言（本书开头部分）

“土地产品——联合运用劳动、机器和资本而从地面上所取得的一切产

品——要在社会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需资本的所有者、进

行耕种的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全部土地产品以

地租、利润和工资名义分配给其中每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

决于土地的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以及劳动者的技能与机巧和农业

上使用的工具。确定支配这种分配的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序

言开头）〔第３页〕［Ⅷ—６５］１３３

３５１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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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１３４

  ［Ⅶ—４８］贸易的区分——一方面是实业家［ｄｅａｌｅｒｓ］和实业

家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

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前者靠他们自己的货币

来实现，后者靠他们自己的铸币来实现，——亚·斯密所作的这

种区分是重要的，并且无论是图克，还是早在金条委员会的报告

中，都提到了这一点。１３５但是所缺乏的，是这两种贸易、两种货币

之间的联系。

（１）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

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经济学

家们证明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至少是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

的一切论断１３６，正象西斯蒙第反驳麦克库洛赫时正确地指出的那

样，只涉及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如果考虑到下面的事实，

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至少有四分

之三是工人和零售商以及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但这种交换又取

决于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而后一交换又受实业家和实

业家之间的交换所制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２）当然，正象亚·斯密所说，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必

然受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的限制，因为向消费者出售的价

４５１



格是最终价格，这种价格反过来必须在利润之外再补偿先前交易

中的生产费用。不过，在亚·斯密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整个经济学

被蒲鲁东粗暴地简单化了１３７，等等。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首先，实业

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例如在英国，决不［仅］受英国实业家和消

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还受全世界市

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例如，［东］印度公司或东

印度商人把蓝靛运到伦敦市场上，在这里拍卖蓝靛。这是实业家和

实业家之间的交易。蓝靛的购买者把一部分蓝靛卖给法国，卖给德

国等等，在这些地方它们被有关的商人和工厂主买去。他们最终是

否能赚回蓝靛的价格，则取决于最终的产品向消费者销售的情况，

这些消费者也许住在伊奥尼亚群岛上，或者住在阿富汗，或者住在

阿得雷德①。因此，说许多国家内的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受

一个国家内的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是错误的。如果

这种［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是［Ⅶ—４９］世界性的，那它就

受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实业家和

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本身规模越大，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的地

位越重要，就越是如此。其次，因为工人阶级构成消费者的最大部

分，所以可以说，随着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不是象蒲鲁东所

认为的在一国中的减少，而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减少，——就会造成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相适应，从而造成生产过剩。这大部分是正确

的。但是，由于有产阶级日益奢侈，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把这种论

断绝对化，如说什么种植园主的贸易取决于他的黑人的消费，也同

样是错误的。第三，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造成实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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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例如，如果工厂主从投机商那里得到非常大

宗的订货，那么工人就大量就业，工人的工资就增加，工人的消费

就增加；在修筑铁路的投机中，造成了非常大的最终消费，可是最

后表明，它纯粹是“非生产的”。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实业家和消费

者之间的贸易大多在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面前最终碰壁。

危机总是最先发生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自然，往往发

生在有限的消费能力已经得到满足之后，不过往往只是发生在供

给超出了推测估计的场合（例如粮食投机时）。第四，生产过剩不只

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

间的关系。

（３）至于出现两种不同的贸易形式中的货币，即在真正贸易

中的流通手段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中的流通手

段，那么，只确认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联

系和相互作用。私人的货币，消费者的货币，第一是所有政治和

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第二是地租获得者的货币，第三是所谓资

本家（非工业资本家）、国债债权人等等的货币，甚至工人的货币

（在储蓄银行中），简言之，也就是居民中不从事贸易的各阶级的

收入超过他们的日常开支，以及超过他们认为必须始终由自己支

配、也就是作为个人储备来保存（贮藏）的那部分货币以上的余

额，这种余额是存款的主要来源，而存款又成为商业货币的主要

基础。［资本］转移，信贷业务，总之，这个贸易界内部的整个货

币运动，是建立在大部分不从事贸易的居民的存款基础上的。当

［……］①信用缺乏时，这些存款就从贸易中抽走。资本成为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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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生产领导者阶级手中所掌握的支配资本的手段被消灭了。

另一方面，当这些阶级需要货币来在他们本身之间进行交易，而

银行不再借货币给商店老板和工厂主的时候，消费者自己手中的

流通手段也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了，这样，缺乏货币的怨言就从

贸易界进到消费界。

（４）说在危机时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流通手段是无所谓

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根据上述原因很清楚，在这种时候，流通手

段的量是最少的①，这是因为，一方面，流通速度减慢了。其次，因

为大量的交易需要现金，而以前却不需要。正因为如此，在货币量

和只用较少量的流通手段就能完成的那种交易的价值之间，也就

出现巨大的差距。可见，事实上缺乏的是流通手段，而不是资本。资

本会贬值，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在这里，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能转化成流通手段，而资本的价值正在

于可交换性。但是，尽管如此，资本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票据不能贴现，甚至建立在诚实交易上的那些票据也是如此。而

票据是商业货币，［它的］价值代表商业资本。银行券兑换黄金的能

力降到了最低程度，银行券贬值只会加重商业危机。现实的困难是

商品即现实资本不能换成黄金和银行券，由于这个原因，也就发生

了１７９３年、１８２５年和１８４７年的现象②，那时，凡是有现实资本的

地方，都可以求助于发行国库券和银行券的办法。［……］不能断言

这些国库券和银行券就是资本。它们只是流通手段。危机没有停

止，但货币危机停止了。因此，银行券兑现的幕后是有价证券的兑

现，不仅在银行业中是如此，而且在贸易中也是如此。不过甚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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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按性质来说可以兑现的有价证券，如国家有价证券，短期票据，

也都停止兑现。显然，问题完全不在于商品，而在于代表商品的价

值符号的兑现。商品不再是货币，它们不能再换成货币。当然，这

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这是

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同样，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

基础。银行券兑换成［Ⅶ—５０］黄金归根到底是必需的，因为

商品必须兑换成货币；也就是说，因为商品具有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也就是说，因为总

的说来存在着私人交换制度。货币贬值和商品贬值事实上甚至

成反比。但是，银行券所以能够在对黄金的关系上贬值，只是因为

商品能够在对银行券的关系上贬值。总的说来，银行券贬值意味着

什么呢？意味着商品即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转化成金

银，商品和黄金之间的每一中间环节或代表，终归只是代表，因而

没有价值。可见，主要问题始终是商品即资本本身不能兑现。某些

人说，缺乏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流通手段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说

法是荒谬的。因为在这里，问题恰好在于资本即商品同货币之间的

区别；问题在于，前者不是必然地把后者作为自己的代表，作为自

己的价格带到贸易界来，资本不再是货币，不再能流通，不再是价

值，而可笑的是，当资本表现为次要东西的时候，却把货币说成次

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另一种看法就更荒谬了：承认资本的不能兑

现，却忽视了银行券的可兑现性，但是，他们想通过某种人为的措

施和改变货币制度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不能兑现的状况，仿佛资本

的不能兑现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任何货币制度的存在中，甚至仿佛

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中。想在这一基础上

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取消了货币所以是货币的属性，而又使资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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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始终可以交换，而且是按照公正价格交换的属性。在货币制度

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

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

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

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但是，说什么对货币市场的这种

压力只是由信用欺诈引起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货币本身又造

成了信用制度。换句话说，同一个原因产生了这两者。北明翰派１３８

当然是些蠢人，他们想靠发行大量货币，或使货币的标准贬值，来

消除货币的不便之处。蒲鲁东、格雷等人也是些蠢人，他们想保留

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因为货币市场上发生了普遍

危机，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面恢复表现为一些征兆，这些征兆不用

说会突然重新成为［普遍危机的］原因，所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莫过于那些目光短浅的、坚持资产阶级基础的改良家们希望改革

货币了。他们保留产品同产品的可交换性之间的分离，因为他们保

留价值和私人交换。但是他们想好好地安排这种分离的符号，好让

这种符号表示同一。１３９

（５）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即老实的不学无术的民主派，只

知道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的货币。因此，那个爆发冲突

的领域、风暴、货币危机和大宗货币交易，他们是不知道的。因

此，问题对这些头脑简单者来说，也象一切事物对他们来说一样，

是如此的简单和幼稚，就象他们自己一样。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

间的这种贸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

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在这种交

换中谈不上阶级对立。一个商人同另一个商人相对立，一个有货

币的人同另一个有货币的人相对立。每个人必须拥有货币，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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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消费贸易，也就是才有可能生活，这个事实显然是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本身是由如下的事实造成的：每个人必须劳动，［Ⅶ—

５１］象施蒂纳所说的，使自己的能力显示出来。１４０首先，在所有以

前的、建立在种姓、部落、阶层、阶级等等的差别和对立之上的

社会制度中，货币都是这种组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货币制度

则是这种组织历次兴衰的［表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

可见，我们无须证明，货币制度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倒是

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必须证明，不管以前的所有历史经验如何，货

币制度甚至在没有阶级对立的情况下也有某种意义，以前所有社

会制度的这一环节，在否定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那种 ［社会］状

态下也能继续存在。但是，在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面前提出这

种任务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他们是靠单纯的措辞造句来解决一切

问题的。这正是他们特别伟大之处。在他们看来，货币制度，以

及全部现存制度，是如此善良，如此笨拙，正象他们自己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他们所喜爱的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

贸易吧。除了这种贸易之外，他们在前后左右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自由的个人用什么东西来从店铺老板手里购买呢？用自己收

入的等价物或者说价值符号。工人用工资、工厂主用利润、资本

家用利息、土地所有者用地租——它们转化成金银和银行券——

从店铺老板、鞋匠、肉店掌柜、面包房老板等等那里交换 ［商

品］。而鞋匠、店铺老板等等用什么来交换转化成货币的工资、地

租、利润、利息呢？用自己的资本。他们在这种行为中补偿、再

生产和扩大资本。

可见，在这种看来如此简单的行为中，第一，表现出总和的

阶级关系，表明事先存在着雇佣工人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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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非工业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首先表明事先存在着一定的

社会关系，这就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并使资本和收入分开。由

于 ［收入］转化为货币，简单性也就消失了。

而且，工人获得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同样，土地所有者获得

用货币交纳的地租，工厂主获得货币形式的利润，而不是获得实

物报酬、实物租和进行物物交换，——这种情况不过表明，货币

制度和缺乏货币制度时比较起来，和货币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比

较起来，其前提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更大的阶级划分和分离。没

有货币，就没有雇佣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利润和处于另一种 ［社

会］形式上的利息，因而也就没有不过是利润一部分的地租。

在货币的形式上，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

不能让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

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只要个人不是靠行乞或偷窃获得这种收入，

因而，毕竟只要不是从这种形式的收入中侵吞这种收入并以相当

强制的方式成为某一阶级个人的代表。［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

和掩盖了阶级性质。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

——撇开货币不谈。另一方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

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就他们拥有货

币，而不管这种收入的来源而言。这里已经不是象古代社会那样，

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

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

的物质变换。娼妓、科学、庇护权、勋章、地租、阿谀者，一切

都完全象咖啡、糖、鲱鱼一样成为交换物。在等级的范围内，个

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变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

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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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

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

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

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

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象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

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

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Ⅶ—５２］，一切阶级的

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

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

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

我们首先撇开收入的特有性质，这种特有性质不表现在金银

上，就象尿味不表现在妓院税上一样，罗马皇帝阿德里安曾说这

类税没有臭味！１４１这种性质重新表现在受支配的货币量上，整个说

来，购买的范围取决于收入本身的性质。最大的消费者阶级即工

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受他们的收入本身的性质的限制。

当然，工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买肉和面包，而把工资买白酒喝

掉。这是在实物工资制下做不到的。这样一来，他的个人自由就

扩大了，也就是说，白酒的支配作用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另一

方面，工人阶级用他们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可以不去买肉和

面包，而是去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

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象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凡是收入

的性质仍然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性质，不是象现在这样单纯取

决于一般交换手段的量，而是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质的地方，工

人能够与社会发生的并且能够掌握的那种联系，是无比狭窄的，而

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的社会组织，从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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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因此，货币作为阶级对立

的最高表现，同时使宗教的、等级的、智力的和个人的差别变得

模糊。封建主曾徒劳地试图——例如在对资产者的关系上，采取

奢侈法的办法——在政治上防止和摧毁货币的这种起普遍拉平作

用的力量。可见，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行为中，质的阶

级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购买者拥有的货币的多少中，而

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则形成质的差别。于是，［区分为］大

资产者、中等资产者、小资产者。［Ⅶ—５２］

写于１８５１年３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７７年

《共产党人》杂志第１期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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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

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１４２

皮·约·蒲鲁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

关于革命实践和工业实践的论文选》

１８５１年巴黎加尔涅兄弟公司版①

  （１）“致资产阶级”。“你们资产者过去向来是最勇敢、最干练的革

命者……”早在蛮族入侵之前，你们就用自己的市政联盟当作白布尸衣在高

卢把罗马帝国裹起来了（第１页）。从那时直到现在，你们一直在领导革命。

没有你们或者违背你们的意志而想完成某件事情，一次也没有成功；你们所

从事的一切都成功了；你们将从事的一切也会成功。

这个论题是以历史宣言的形式陈述的。——

目前，老政治阴谋家又掌握了政权，把
·
你
·
们看成是革命者（第Ⅴ页）。那

有什么，你们就接受头衔，当革命者吧！

（２）现在转入正题。下面是七篇论文，目的是从以下三个方

面进行发挥：

４６１

① Ｐ．Ｊ．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Ｉｄé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ｕＸＩＸ－ｅＳｉéｃｌｅ（Ｃｈｏｉｘｄ’

é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ａ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ｅ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Ｐａｒｉｓ，Ｇａｒｎｉｅｒｆｒè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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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以前的秩序，（ｂ）革命时刻的政党，（ｃ）解决办法，即本来意义上

的革命（第１—２页）。

第 一 篇

《反动造成革命》

任何革命都不能阻止。德罗兹认为通过让步和巧妙的计谋可以防止第一

次革命１４３，布朗基认为用欺骗的把戏可以把革命化为乌有，这两种想法同样

都是可笑的（第３—４页）。

法国的君主制从克洛维到黎塞留是革命的；１６１４年最后的三级会议开

会期间，它变为反动的了，惩罚就是１７９３年的１月２１日１４４。可以引导、抑

制革命，延缓它的进程，而这种一步一步退让的办法是最明智的办法（第５

页）。但是制止革命是不可能的。其证明就是对１８２２年和１８３９年的密谋的镇

压１４５，以及对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的革命的镇压。但是“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

政府的高傲”经常同革命的和平进程相对抗（第８页）。反动总是引起革命。

在１７８９年和后来的岁月里是这样，在１８４８年也是这样。在２月，参与资产

阶级和王权之间争论的无产阶级，只要求工作。共和派答应实现这个要求，于

是它就站到共和派一边（第１０—１１页）。“得到工作和挣到面包，这就是１８４８

年工人们的要求，这就是他们为共和国所建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这就是革

命的实质。”［宣布］共和国是“多多少少……要篡权的少数人的行为”。“革

命的劳动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共和国只是“革命的保证”（第１１页）。

临时政府对待自己关于工作的诺言是认真的，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因为

它为此不得不“更改方针，改变社会的整个经济”。然而它不是公开承认困难

和求助于政论家，而是沉默，直接走上反动，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个“革

命所采用的新名称”的敌人（第１３页）。它推动巴黎和卢昂的饥饿的群众举

行起义，并力图把二月的伟大思想——工人的抗议淹没在血泊里。从此人们

清楚了，１８４８年共和国和１７９３年共和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１８４８年共

和国的最新发明是社会主义。

所以，现在斗争是在过去的一切革命派别为一方和社会主义为另一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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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进行。如果说一开始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从１８４８年２月开

始的反动的行动就在这一方面启发了我们——“革命正是由反动决定的”（第

１７页）。

对反动和迫害如何逐渐使国家的大部分革命化，对“永恒的秩

序之友”资产阶级本身如何受到怀疑、因此受到排挤、从而被赶进

革命的怀抱，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直叙述到新的选举法１４６。

于是，“当人民被弄得丧失了理智的时候”，唯一有效的手段仍然是“力

量”（第２６页），——

而这种“力量”就１８５２年危机１４７来说，则表现为这样的一系

列措施，其最后一环将只能是完全恢复封建的旧秩序。

但是你们不可能这样做，你们也没有胆量这样做（第３１页）。号召共和

派现在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给“革命”提供“保证”，提供“经济复兴计划”

（第３３、３４页）。

第 二 篇

《十九世纪的革命有充分的理由吗？》

１．《社会趋势的规律。１７８９年革命

只完成了它的一半事业》

“革命的动因与其说是当时社会所遭受的贫困，不如说是贫困的持久性，

这会导致任何幸福的消除和消灭”（第３６页）。因此，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的趋

势。人民不是乐观派，也不是悲观派；他们不要求完满的社会制度，但是希

望“存在幸福和美德的趋势”；“当他们面前出现贫困和堕落的趋势时”，他们

就起来反抗（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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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前社会的趋势是什么呢？

１７８９年只是推翻，而根本没有建立任何东西。由此产生了“骚扰法国社

会六十年的那种不堪忍受的生活方式”。

（这样说来，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中就没有任何积极的

东西，自由竞争只有消极的意义，因而真正的资产阶级制度还有

待去发现。）

１７８９年８月４日消灭的封建组织没有被新的“民族经济和利益均衡”所

代替。“由于公民的地位已经不决定于出身，由于只有劳动才是一切〈？！〉，而

财产本身又取决于劳动……十分明显的是，革命的问题在于……到处建立

……
·
以
·
平
·
等
·
为
·
基
·
础
·
的
·
秩
·
序 ［ｌｅ ｒéｇｉｍｅ éｇａｌｉｔａｉｒｅ］，

·
即
·
工
·
业
·
秩
·
序”（第３９

页）。

（似乎这一点并没有尽力去实现！）

但是人们并不理解这一点，只是置身于
·
政
·
治。“经济知识缺乏、

·
政
·
府
·
观

·
念１４８［Ｉ’ｉｄé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①、对无产阶级不信任”，——这一切促使

革命者走上错误的道路（第４０页）。“在一切人的头脑中，政治同工业相比又

获得头等重要的意义；
·
卢
·
梭
·
和
·
孟
·
德
·
斯
·
鸠
·
排
·
挤
·
了
·
魁
·
奈
·
和
·
亚
·
当
·
·
·
斯
·
密”（！！！），所

以新社会始终停留在萌芽状态（第４１页）。

２．《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

社会贫困化的趋势》

“我把某些活动原则，即：分工、竞争、集体力量、交换、信贷、财产，称为

经济力量。它们对劳动和财富的关系，也就是阶级区别、代议制、世袭君主

制和管理集中化对国家的关系。

（对比得不错！）

如果这些力量保持均衡，并服从于它们自己所特有的和决不以人的专断为转

移的规律，那么可以认为劳动是有组织的，普遍的福利是有保障的。而相反，

７６１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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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力量失去引导和平衡，

（同什么平衡？？），

那么劳动就会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经济力量的有益效果中就会掺进同

样份量的有害效果；亏空就会抵销盈利；社会作为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中心、

代理机构或主体，就会处于病痛不断加重的状态”（第４２—４３页）。

到现在为止，大家只知道社会存在①的两种形式：“政治形式和经济形

式，另外在这两种形式之间还存在着对立和根本的矛盾”。

“经济力量的无政府状态、它们同政府制度这种影响它们组织起来的唯

一障碍的斗争，——这是损害法国社会的病痛的真正而深刻的原因”。

（这样一来，蒲鲁东作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把法国官僚政府同

既管理自己又管理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正常状态混为一谈）（第

４３页）。

例子：（１）“分工”。——现代工业的基本原则，同时是工人愚昧和工资

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在英国，由于分工和采用机器，工人人数在同一个企

业里减少到以前的 １
２、

１
３、甚至

１
６，“而后是工资以同样的比例下降，

·
平
·
均

［每日］
·
从
·
３
·
法
·
郎
·
降
·
到
·
５
·
０
·
和
·
３
·
０
·
生
·
丁”〈！！〉（第４６页）。

如果去掉这些引人注目的资料（第４６页），那就非常平淡了。

（２）竞争。—— “它正是市场的规律、交换的调料、劳动的食盐”。

（真妙！）

“但是竞争丧失合法形式〈！〉，丧失高级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理性原则，它

本身也受到曲解。”除了导致工资下降的工人彼此之间的竞争，工人被排除于

竞争之外。竞争变成了垄断，并造成了新的贵族”。

非常平淡。

“不久前，当警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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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尔利埃的恭维话）

迎合普遍的愿望，允许自由出售肉类１４９的时候，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自

由竞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民的福利，这种保障①在我们社会里还是一

个怎样的幻想”（第４８页）。

好一个庸人！卡尔利埃先生的资产阶级措施竟成了社会主义

的措施！自由贸易因为在法国不存在，所以是社会主义的！

其次，信贷。法兰西银行的垄断。按照蒲鲁东的看法，这种垄断的罪过

在于，“财产负担着逐渐增加的抵押债务１２０亿，而国家负担６０亿”；利息和

其他与这项债务有关的费用每年达到１２亿，

（仍然只占６２
３％）

此外，每年有７亿到８亿用来支付票据，“花在预付基金和以公司股票、股息、

无保证债券、诉讼费用的补偿等形式出现的延期支付上”；它的罪过在于，房

租和地租由于这一切而提高得超过了极限，１００亿年产值中有６０亿用于寄

生性消费１５０（第５１—５２页）。

接下去的例子或引文是用来证明人民的状况不断恶化，而他

们的收入则象马尔萨斯所推算的那样按算术级数不断减少，也就

是：

６５生丁、６０、５５……１５、１０、５、０、—５、—１０、—１５（第５２页）。

在这之后据说就到来这样的时刻，那时工人不仅得不到他每

天劳动所应得的一定数量的生丁，而且自己另外还要支付５、１０、

１５生丁！这就是工资规律！这就是竞争！！

下面的例子证明，人民的生活状况从革命以来在不断恶化。

９６１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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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肉类等的消费量减少；“招兵时对身高的要求”降低和不适于服兵

役的人数增加：１８３０—１８３９年——４５ １
２％，１８３９—１８４８年——５０

１
２％；普

遍教育不适应现代社会状况；犯罪行为增加：

１８２７年——３４９０８件刑事案件，被告４７４４３人

１８４６年——８０８９１件刑事案件，被告１０１４３３人

１８４７年——９５９１４件刑事案件，被告１２４１５９人

违警法庭审理的：

１８２９年——１０８３９０件，被告１５９７４０人

１８４５年——１５２９２３件，被告１９７９１３人

１８４７年——１８４９２２件，被告２３９２９１人

３．《政府的反常，暴政和营私舞弊的趋势》

１８４８年以前，工人甚至普遍得到政府方面的慈善性照顾，从１８４８年以

后进了一步：人们开始明白，只有革命才能在这里作出某种激进的事情，然

而情况也只是如此。

１８１４年国债的利息为６３００万，而现在为２７１００万。１８０２年的预算是

５８９００万，１８４８年是１６９２００万；它的增长不能用政府的愚蠢和居心不良来解

释。从１８３０年到１８４８年，支付给官吏的薪俸总额增加了６５００万。原因同样

（法国共有官吏５６８３６５人，蒲鲁东根据这个数字计算出，每

九人中有一人靠预算生活，也就是说，法国总共只有男子５１１５２８５

人，而１８４８年投票的人竟超过６５０万！）（第６２页）。

官吏数量的这种增加和军事预算的增长证明加强惩治权力的必要性在

增长，从而证明无产阶级①对国家的危险在增长。国家支持大地产和资本的

这种趋势直接导致营私舞弊，而营私舞弊则是一切集中化的直接后果。

——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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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革命有充分的理由”。

此外，在这第二篇里还遇到如下的妙论：

（１）“现行的税收制度……打算让生产者支付一切，而资本家分文不出。

·
实
·
际
·
上
·
十
·
分
·
明
·
显
·
的
·
是，即使后者作为某一款项的缴纳者列入税务官员的账簿

或者他缴纳国库规定的消费品税款，他那只是从他的资本里预先得来的、而

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交换得到的收入，也是免税的，因为
·
交
·
税
·
的
·
只
·
有
·
生
·
产
·
者”

（第６５页）。

后面的这个“因为”一词包含着第一句话中应当加以证明的

那个论点，因而这个论点自然地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蒲鲁东先生

的坚定的逻辑。他又对这个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
·
这
·
样，资本和当局之间存在着只让劳动者负担税款的协议，我已经说

过，这种协议的秘密只是
·
征
·
收
·
产
·
品
·
税
·
而
·
不
·
规
·
定
·
资
·
本
·
税。资本所有者借助这种

掩人耳目的手法制造一种
·
假
·
象，

·
似
·
乎
·
他
·
同
·
其
·
他
·
一
·
切
·
公
·
民
·
一
·
样
·
地为自己的土

地、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动产、自己的财产转让的交易、自己的旅行和自己

的消费
·
纳
·
税。因此，他硬说，假如他的收入在纳税之前是３０００、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或２００００法郎，由于纳税，就不会超过２５００、４５００、８０００或１５０００法郎。在

这种情况下，他对预算的膨胀比他的房客更为不满。纯粹是欺骗！
·
资
·
本
·
家
·
分

·
文
·
不
·
出：

·
政
·
府
·
同
·
他
·
处
·
于
·
同
·
等
·
地
·
位，

·
就
·
是
·
这
·
么
·
一
·
回
·
事。”

（当政府从生产者那里拿走一部分产品时，它也同生产者处于

同等地位，甚至可以说，资本家也同生产者处于同等地位。）

“政府和资本家在作共同的事情”

（啊，施蒂纳！〉。

“
·
若
·
能
·
作
·
为
·
２
·
０
·
０
·
０
·
法
·
郎
·
利
·
息
·
的
·
收
·
入
·
者
·
而
·
列
·
入
·
纳
·
税
·
人
·
账
·
簿，

·
其
·
唯
·
一
·
的
·
条

·
件
·
是
·
用
·
利
·
息
·
的
·
四
·
分
·
之
·
一
·
去
·
偿
·
付
·
税
·
款，

·
有
·
哪
·
个
·
劳
·
动
·
者
·
不
·
认
·
为
·
这
·
是
·
福
·
气
·
呢？”！！！

（第６５—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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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土地册是这样编制的，“似乎立法者①的目的是恢复不动产的不可转

让性，似乎这个立法者竭力不断地使８月４日夜里获得解放的农民，１５１回想

起他以往的奴隶地位，回想起占有土地的权利并不属于他，以及每个庄户人

如果没有从君主那里得到赠与证书，他就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长期佃户和没

有权利支配自己财产的农奴［ｅｍｐｈｙｔéｏｔｅ ｅｔ ｍａｉｎｍｏｒｔａｂｌｅ］！”（第６６页）。

啊，施蒂纳！似乎大地产和小地产有同样的理由不应当记入

土地册，这样一来，路易－菲力浦本人也是农奴了。

（３）自由贸易的构思和对保护关税的说明。

关税给国家提供１６０００万。假定关税被取消，外国竞争在法国市场上加

剧。“假定那时政府向法国工业家提出如下的问题：要么支付给我１６０００万，

要么还是把这笔钱留在自己手上，你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宁愿要哪一条？

你们是不是认为工业家会选择第一条建议呢？政府强加给
·
他
·
们的正是这一

条。在我们通常为外国商品和输往国外的本国制品所花的费用上面，国家又

加上１６０００万，把它作为外快放进自己——仅仅是自己——的腰包；这就是

关税。”（第６８—６９页）

如果这类荒唐事还可以用无理性的法国税率来辩解，那么蒲

鲁东先生完全用法国尺度去衡量保护关税，把保护关税硬说成是

向工厂主课税，就未免太过份了。

（４）在第７３和７４页上，蒲鲁东援引了鲁瓦埃－科拉尔的发言（下院，

１８２２年１月１９—２４日的辩论）。１５２这位法学家在发言中对独立审判所
１５３
（议

院）和其他“民主设施”——这些“私人权利的强大集中点、君主国内部的

真正共和国”的消失表示遗憾。据说，它们在一切方面可以给最高权力设置

障碍，而现在政府的权力虽然是分散的，但其行动并不受任何限制。

这位守旧的法学家不能掩饰他对行政制度的仇恨，他的这套

反动的怀旧言论被蒲鲁东先生错误地当成是社会革命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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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瓦埃·科拉尔先生关于１８１４年君主制所说的话，对１８４８年共和国

来说，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公正的。”

鲁瓦埃－科拉尔的胡言乱语把蒲鲁东先生弄糊涂了：

“这样一来，宪章１５４应当
·
既组织

·
政
·
府
·
又组织

·
社
·
会；无疑人们没有忘记社

会，没有忽视它，但没有立即着手研究它……”。

鲁瓦埃－科拉尔是怎样理解社会的，可以从他的下面这句话

中看出：

“只有把出版自由确立为公众权利的准则，宪章才能还社会的本来面

目。”（第７５页）

可见，社会——这是从对抗政府的能力的角度来看的臣民。

第 三 篇

《论联合的原则》

在我们着手解决问题之前，首先，“应当评价一下供民众需用的理论，一

切革命必不可少的理论”（第７９页）。而我们批判了这些理论的原则，就一下

子把所有这些理论——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卡贝、路易·勃朗和

其他人全都驳倒了。对一切体系来说，这个原则就是联合。

联合并不意味着“经济力量的均衡”，它甚至根本不是“力量”，它是

“信条”（第８４页）。联合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总是导致体系，而以体系为

基础的社会主义必然变成宗教（第８４页）。

联合不是“经济力量”，
·
贸
·
易才是这样的力量，因为“不管运输的物质条

件所提供的服务如何，贸易本身是消费的直接刺激者，因而是生产的原因之

一，是
·
创
·
造
·
价
·
值
·
的
·
起
·
因〈！〉、

·
形
·
而
·
上
·
学
·
的
·
交
·
换
·
行
·
动，和劳动一样是实物和财

富的生产者，虽然它创造实物和利益的方式与劳动不同…… 因此，靠没有

任何投机倒把〈！！〉的生意而发财的商人，完全有权享受已获得的财产；这

种财产同劳动得来的财产一样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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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资产者在这里忘记了，不掌握资本，我决不能从事商业，

而只能为他人、为资本家劳动；这样吹捧商人实在太妙了。）接着

说……

“交换——这是
·
纯
·
道
·
德
·
的活动……也是

·
创
·
造
·
性
·
的
·
行
·
动”（第８５页）。

属于经济力量的还有集体力量，

——蒲鲁东感到自慰的是，他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发现了集

体力量，

——而竞争、分工、财产等等也是这样。

蒲鲁东称之为“经济力量”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是这样

一些对他有利的资产阶级生产和交换［Ｖｅｒｋｅｈｒ］方式的形式：在

他看来它们暂时或者只有好的方面，或者虽然有坏的方面但同时

却有一个明显的好的方面。甚至交换和生产的最一般的形式——

这些形式一经发现，就被后来的每一代人以适当改变了的形式到

处加以运用，这些形式是属于象水力利用、地圆说、地球分为经

纬度等等那样的社会成就——蒲鲁东也只是按照它们的资产阶级

面貌去理解。例如，正象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交换在他那里立

刻溶化在贸易中。如果说集体力量至少看起来是某种永恒的东西，

那么它因而仅仅是一种把社会存在本身变为经济力量的尝试。没

有社会，正如没有集体力量一样，就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关系，

没有任何交换。交换、分工、竞争、信贷是集体力量的表现。要

发生任何关系，至少需要有两个人，凡是两个人共同从事某种一

个人不能胜任的事情的地方，就有集体力量。但是，可笑的是，人

们一开始把社会成员借以进行交换和生产的一切形式作为力量向

我们叙述，而后来在结尾时又企图把社会、社会生产和社会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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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作为特殊的经济力量强加给我们。其实，蒲鲁东所津津乐

道的集体力量的原始的、不发达的形式（在建造方尖碑、金字塔

等时的大规模的劳动）几乎早已被机器、马匹、分工等等所排挤，

并完全被另外的形式所代替。

如果说贸易、竞争、分工等等是经济力量，那就没有任何理

由不认为例如工厂制度、银行制度、纸币、地产析分、大地产、雇

佣劳动、资本和利息也是经济力量。对这里列举的每一种力量，都

不难作出象蒲鲁东对前者所作的那种称颂。而关键也就在这里。

可笑的是，蒲鲁东在第８８页上把这些力量的关系称为“实际

上非物质的”，并根据它们的所谓非物质性质，唱起了自己的赞歌，例如：

经济学家们用自己的工业力量理论——他们对这种理论丝毫也不怀疑——

证明基督教神学的基本教条：“ｄ ｅ ｎｉｈｉｌｏ”〔从无中〕创造

（ｅｘ？？）①（第８７页），或者在前面一页他 ［强调］

“贸易的
·
纯
·
道
·
德
·
的”行动，在他看来，“贸易也是

·
创
·
造
·
性
·
行
·
动”（第８６页）。

下面接着是关于联合的冠冕堂皇的诡辩：

“联合在本质上是不产生成果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它束缚工人的自

由。为博爱的空想负责的作者们……没有任何理由和根据地把只有集体力

量、分工或交换才具有的优点和效力…… 归之于协作社契约［ｃｏｎｔｒａｔ ｄｅ

 ｓｏｃｉéｔé］。如果某个工业的或商业的协作社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或者使巨

大经济力量中的一种发生作用，或者开发某种按其本质是不可分的、并要求

统一的主顾和垄断的资源 ［ｆｏｎｄｓ］，那么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协作社可以获得

良好的结果。但是它取得这个结果不是靠自己的原则，而是归功于自己的手

段。这一点如此之正确，以致所有的人，

５７１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① 恩格斯认为蒲鲁东著作中的“ｄｅ ｎｉｈｉｌｏ”可能是“ｅｘ［ｎｉｈｉｌｏ］”。——译

者注



（不，是资本家）

每当没有联合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时，就宁愿不参加联合”（第８８—

８９页）。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人们才联合起来。

联合意味着团结、“共同负责、对第三者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平均工资是联合的最高法律”。因此，“可以说，联合只有对它的能力弱或懒

惰的成员，只有对这样的成员，才有好处”。——“愚笨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

的团结”（第８９、９０页）。每一个繁荣的联合“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某种

与联合格格不入的、与联合的本质毫不相干的客观原因”。联合只有“在特殊

的条件下”才是有益的（第９１页）。

同时，在目前所有的工人联合中，平均工资被计件制所代替——在力量

和资本统一的条件下，团结尽可能少些，独立尽可能多些。

也就是说，联合尽可能少些，而手段尽可能多些。

“不顾任何外部的经济考虑和任何占主导地位的利益，而专靠家族联系

和自我牺牲法则建立起来的联合，总之，这种为联合而进行的联合，是一种

纯粹宗教的行动，是一种超自然的没有积极价值的联系，是一种神话。”

至于巴黎工人的联合，蒲鲁东冷冰冰地给它们作了如下的分

类：

“它们当中有许多维持下来了，甚至有希望进一步发展。原因是大家都知

道的。有些联合是由本行业中最熟练的工人组成——这是才智的垄断，它们

靠这种垄断才得以存在。其他一些联合用廉价来吸引和留住顾客——竞争使

它们有了生机…… 最后，在所有这些联合里，工人们照例……必须耗费较

多的劳动，而满足于较少的工资。在这里，除了政治经济学中最常见的现象，

其他什么也没有，而这些现象……丝毫不需要联合就可以得到。”（第９６—９７

页）

屠宰牲畜的联合根本就不是联合。“这是不同处境的公民为同肉商的垄

断进行竞争而共同出资建立的 ［联合会］。这是新原则——不说是

（为什么不呢？）

·
新
·
经
·
济
·
力
·
量——，即互惠原则［ｒéｅｉｐｒｏｃｉｔé］的一种运用，这种原则就是交换

的参加者保证彼此无条件地按照成本出售自己的产品。”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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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先生本人自然是“互惠原则”的第一个发明者，见他

的《信贷和流通的组织》１８４８年加尔涅兄弟公司版，以及他的

《人民银行》。）（第９７—９８页）１５６

接着是蒲鲁东先生的赞颂，对路易·勃朗的“各尽所能、按

需分配”１５７说的一些俏皮话，在这之后是下面这段话：

在３６００万法国人当中有２４００万是农民。“你们永远不可能把他们联合起来。

农业劳动不需要按照一种笛音跳舞的协作社［ｃｈｏｒ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农

民的灵魂是讨厌这种协作社的。”

援引农民如何愤恨有共产主义嫌疑的六月起义者。——接着

是，

在其余的１２００万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是“工厂主、手工业者、职员……他们

不需要联合”；剩下的６００万人也许会参加联合，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抛弃这种

多数人的压制。

评价现有的工人联合，不应当根据它们今天的结果，而应当根据它们的

“建立社会共和国的隐蔽趋向。不管工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的事业

的意义根本不在于他们团体的微不足道的利益…… 将来……劳动者的公

司必将把时髦的小商品和玩具［ｂｉｌｂｏｑｕｅｔｓ］抛到一边，转向那些就其本质来

说是它们的自然领地的大工业部门”（第１０７页）。

在结尾，他要求路·勃朗

“这只革命之蝉”①“把节制和沉默献给那不幸落到了他的瘦小双手之中

的无产阶级的事业”（第１０８页）。

整个问题就在于：联合本身，抽象地说，当然和任何其他社

会关系一样地取决于条件。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地方，任何经济

力量都无济于事。竞争和联合一样都以具备手段为前提。分工和

７７１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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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一样都可能被用得不是地方。交换象联合一样可以进行得很

糟。抽象地说，每一种经济力量都和联合一样是教条，——一切

决定于现存的关系。而在研究这些关系方面，蒲鲁东恰恰什么也

没有做；他把巴黎的小工业当成标准，而不把英国那样的大工业、

机器生产和分工的发展，以及因此而加剧的资本集中看成是联合

的需要，同时也不了解，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应当有一些完全不

同于巴黎玩具联合会［Ｂｉｌｂｏｑｕｅｔ－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和蒲鲁东伙伴社
１５８

的力量的联合和集中的形式。

第 四 篇

《论权威原则》

首先是对蒲鲁东先生发明的“无政府状态”的赞颂。

１．《对政府 ［观念］的传统否定。代替这种

观念的观念的产生》（第１１６页）

任何政府都起源于宗法的家庭。“民主是政府进化 ［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

ｍｅｎｔａｌｅ］的极限”（第１１９页）；民主的最后界限是孔西得朗、里廷豪森等人

的直接民权的民主。但是民权象在希腊和罗马那样会合乎逻辑地直接导致皇

帝的暴政（第１２１页）。

“对政府的否定”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权威的原则当时已从自由信仰的

宗教领域中被排挤出去。后来这种情况也被搬到世俗领域，特别要感谢曾经

发明“社会契约”术语本身的瑞略〈？〉。实际上被运用于社会生活和贸易等

方面而不仅仅运用于政治的契约观念、“契约王国”观念，会超出整个这种政

府制度的范围。但是，“对社会契约一窍不通的”卢梭葬送了整个事业。

社会契约须经每个有关的人自由讨论和接受，否则它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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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诸如此类的充满施蒂纳道德精神的阐述（第１２５—１２７

页）。

而在卢梭的社会契约中：（１）根本没有谈到契约的对象是什么；（２）契

约中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只有惩罚（第１２８页）。

详细地论证：卢梭如何把“最广泛的民主原则”①当作出发点，又把这些

原则当作不能实现的东西 ［ｕｎｐｒａｋｔｉｋａｂｅｌ］一一加以抛弃，他如何承认不可

能保持平等和民主政府，“得出关于无产阶级［存在］的必然性，关于劳动者

的日益发展的从属地位，关于专政和宗教裁判的结论”，然后只提出了“资本

主义和重商主义暴政的法典”（第１３１—１３３页）。

然而，蒲鲁东用华丽词藻激昂慷慨地对卢梭进行的猛烈攻击，

对于路易·勃朗及其同伙一类人来说，还并未丧失一定的严肃性。

圣西门第一个模糊地预感到政府制度的崩溃和工业制度的建立。他“从

历史的考察和人类的教育中”推论出对国家的否定。

而蒲鲁东推论出这一点

“是根据经济职能的分析以及信贷和交换的理论”。十八世纪最终完成了

宗教改革，并提出契约观念〈实践领域中的信仰自由〉代替政府观念（第

１３６—１４０页）。

２．《对权威观念的总批判》（第１４１页）

（１）“
·
专
·
制
·
权
·
威”。

废话。

“朴素形态的专制主义对理性和自由来说是可憎的”〈！〉

以及类似的意义深刻的东西（第１４２—１４６页）。

（２）“
·
法
·
律”。

无数的先例——因而，法律消失在恶的无限性中（第１４７—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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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立
·
宪
·
君
·
主
·
制”。

“低能的政府”。
·
人
·
数、多数起决定作用。

连篇累牍地重复历史学派１５９反对多数、反对计算票数等等的

一切陈词滥调（第１５０—１５６页）。

（４）“
·
普
·
选
·
权”。

平庸而空泛地唠叨二月革命的道德根据。

两个国民议会和路易·波拿巴当选１６０证明，通过普选权能够达到什么结

果。

普选权被说得一无是处（第１５６—１６２页）。

（５）“
·
直
·
接
·
立
·
法”。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彻底民主的，罗伯斯比尔也好，路易·勃朗也好，反

对它都是不公正的〈就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

对直接的民权进行了夸夸其谈的讨论。

据说，问题在于把“共同的意志”作为某种“集体存在物”揭示出来。但

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然产生一系列应当由代表向人民提出的问题，而人

民对这些问题必须回答：是或否。然而这是荒谬的，因为根本不能这样提问

题，即一方面只有真理、法和正义，而另一方面只有愚蠢和非法。

引证了许多主要从里廷豪森先生本人那里抄袭来的例子，其

中有一个例子谈到蒲鲁东所说的工业秩序。

里廷豪森问人民：“是否需要修筑从里昂到阿维尼翁的铁路”，人民回答

说，“是”。“但是这个‘是’包含着严重的错误，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对

各个地方的权利的侵犯。”

“夏龙和阿维尼翁之间有一条水路，它使货物的运费比任何铁路要便宜

７０％〈！〉。运费在这里还可能降低——我的理解是——９０％〈！！〉。为什么不

·
利
·
用这条几乎不花任何费用的路线，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就没有利用这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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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修筑一条要花费２亿和毁掉４个省的贸易的铁路呢？但是在没有运输业

经纪人的立法院中，人们完全不是这样看问题的，因为除了罗尼河和索恩河

沿岸的居民之外，法国人民对这两条河上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比自己的内阁阁

员们知道得更多，所以他们的表态——这是不难预见的——不是根据自己的

意见，而是根据自己全权代表的愿望。８２个省判处其他４个省破产〈！！！〉：

这是直接立法的愿望。”（第１６９页）

这样一来，随着工业秩序［Ｒéｇｉｍ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的出现，只要

罗尼河上有拖船航行，铁路就注定不会出世。仅仅这一点就已经

是大有希望的。

然后在第１７３页上，是反对赖德律－洛兰和１７９３年宪法１６１，反对那种人

民只表决法律、一般规定，而代表则通过法令即起行政权作用的制度。指出，

借助于法令可以在细节上再把人民以一般形式即作为一般原则通过的决定

化为乌有（第１７４—１７６页）。

最极端的形式就是人民自己执行政府的一切职责。但那时他们将不能劳

动，而他们又没有奴隶。这样，政府观念导致荒谬。

把１７９３年宪法和罗伯斯比尔的活动当作实际的例子。从１７９１年起，罗

伯斯比尔是中庸的拥护者，并仇恨直接的民权。他力图通过更多地集中政府

权力来废除１７９３年的宪法，这同国民公会的多数派的愿望也是一致的，但是

这个多数派却不信任他：多数派把他的思想拿过来之后，把他踢开，然后再

实现这个思想。热月派只是实现了罗伯斯比尔本人想做的事情。

似乎罗伯斯比尔在革命的一切阶段都是个反动分子，并且总

是宣扬和解。最后是对罗伯斯比尔的华而不实的评价。

第 五 篇

《社 会 清 算》

概要：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互惠和似乎是互惠的法律表现的契约观念。因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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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三项任务：“（１）完全制止我们从以前的革命１６２继承下来的瓦解倾向，

并借助新原则着手清算
·
现
·
存
·
的
·
利
·
益；（２）再借助新原则来组织经济力量和建

立财产结构；（３）把政治的或政府的制度溶化、淹没和强迫消失在经济制度

中”（第１９６页）。

如果假定１８５２年的选举具有革命的性质，那么当时就应当作到下面几

点：

１．《国家银行》

公民们可以相互达成协议，必要时可以合股建立任何一种能给参加者带

来利益的机构，——因而也可以建立贴现银行，同时，做到这一点根本用不

着“
·
联
·
合或者博爱……只要有关于出售和交换的互惠义务，一句话，只要有

简单的契约就够了”（第１９８页）。

现有的银行１６３有变成“公共机构”的倾向：（１）因为它享用不属于它的

资本；（２）因为它拥有发行纸币的特权，而任何特权“都是公共的财产”；

（３）因为掌握别人资本的利息和人为地提高流通手段的价格是非法的，——

“因此银行由于它的收入的非法性注定要成为公共机构”（第１９９页）。于是，

法令：“
·
银
·
行
·
被
·
宣
·
布
·
为
·
不
·
是
·
国
·
家
·
财
·
产，

·
而
·
是
·
公
·
益
·
机
·
构，

·
并
·
发
·
布
·
清
·
算
·
公
·
司
·
的
·
命

·
令”。它作为“有自己的充当资本家的主顾的公益机构”〈！〉，不向任何人支

付利息，因为公共的利益尽可能要求最便宜的货币。由于银行利息成为公共

的财产，这种利息就可以降低到只用来补偿管理费用的水平、
·
即
·
降
·
低
·
到
·
零
·
点

·
二
·
五
·
厘
·
或
·
零
·
点
·
五
·
厘（第２００—２０１页）。这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不

同于国家信贷。国家信贷不是别的，而是“对掠夺原则的民主的和社会的神

圣化，是为了共和国、效仿共和国的榜样和在共和国的庇护下对劳动人民的

剥削”（第２０１—２０２页）。可见，这应当由国民议会来颁布。

２．《国债》

国债等于６０亿；利息为２７０００万和每年支付的偿金７４００万，总计——

一年为３４４００万，加上５６００万抚恤金和官员退职金。

银行的革命化和利率的降低使对国债也能加收较低的利息。国债以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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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的形式支付１６４，即从应支付的５％中拿出
１
４％支付利息，而４

３
４％用来

偿付资本（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３．《抵押债务、普通债务》

每年支付利息１２亿，

可见，资本有２４０亿。

法令：“一切债务，抵押债务、无抵押债务，以及公司股票规定一样的利

率

（如上所述——零点五厘〉；

只能要求以分年还款的形式偿付。总额在２０００法郎以下者，分年还款额

应为１０％，总额在２０００法郎以上者，分年还款额应为５％。国家贴现银行的

一个分行变为土地银行；它每年发放的贷款最高额为５亿”（第２１３页）。

４．《建筑物》

如果将来利息等于零，那么房租也将降到零。

（可见，利润和地租原来以利息为转移）（第２１８页）。

法令：“凡作为房租交纳的款项，一律算作对财产的赎金，该财产的价格

定为房租的二十倍

（而修理呢？）。

每次交纳的款项都使承租人对他所住的房屋以及全部用来租给市民居

住的建筑物，享有一定比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权。用这种方式赎来

的财产，将逐步地转交给公社管理机关管理〈！〉；通过赎买的事实本身

（公社管理机关根本不支付赎买金！），

公社管理机关便以全体承租人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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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过同意？）

取得了抵押权和优先权，并保证

（连带责任！！！！）

所有承租人能够永远以建筑物的成本价格获得住宅。公社１６５可以就立即

清算和赎买出租房屋的所有权问题同所有者友好协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使现在这一代人就能享受降低房租的好处，上述公社可以立即把已经签订了

合同的房屋的租金降低，以便只要三十年就能偿清。——至于建筑物的修

缮、管理和维护以及建造新的建筑物，公社可以根据新的社会契约的原则和

规章，同泥瓦工协会或建筑工人联合会签订协议。仅仅居住自己房屋的所有

者，保留他对自己房屋的所有权，直到他认为不需要的时候为止”（第２２１—

２２２页）。

５．《地产》

土地银行使地产革命化。“土地银行的特点，除了信贷低廉和容易取得之

外，在于以分年还款的形式偿付债务”（第２２３页）。例如，银行有基金２０亿，

每年发放４亿贷款，条件是分年还款５％。这样一来，农民可以偿还抵押业

主，在得到贷款之后，过二十年就可以解除任何债务。“五年之后２０亿的资

本就会用完；但是银行由于有分年还款的收入和从贷款中进行扣除〈？！！〉，金

库里可以存有大约４亿的款项，银行把这笔款又重新投入周转。因此，运动

将继续进行，这样经过二十年，地产将偿付４×２０亿即８０亿抵押债务；而经

过三十年，它将完全摆脱高利贷者。”（第２２４页）

算得不错呀！（１）“从贷款中进行扣除”，不可想象这不是欺

骗而是别的。（２）第一年里银行不会有分年还款形式的收入，第

一年以后它从４亿中得到５％的分年还款，即２０００万；第二年以

后从８亿中得到５％即４０００万；第三年以后得到６０００万；第四年

以后得到８０００万；第五年以后得到１亿；这样，将会偿还３亿，

而无论如何不会达到４亿。但是，假定它在第六年必须发放４亿，

４８１ 弗 · 恩 格 斯



而它在第六年以后只能收回１２０００万，这样，它就无法继续支付

４亿。即使银行建立时基金不是２０亿，而是４０亿，从而不算收回

的钱可以在十年之内每年发放４亿，那么它在第十三年就得关闭，

而在这一年它能够发放的至多为３６０００万，而不是４亿。如果是

４４亿，就是说在有保证发放十一年贷款的资本的情况下，它经过

十七年就会搁浅，那时它能够支付的只有３２０００万。只有在４８亿

的情况下，它才终于有可能用基金在十二年内提供贷款，而在以

后的年代里用收回的款项提供贷款，在第二十年结束时才能有６

亿的剩余，并且这时才能够掌握应当支付的、每年定期重复的补

偿金４亿。

证明：

到第十二年用资本进行支付一

年预支款
（百万）

年补偿金 余  额 年总余额

１－１２年

１３年

１４年

１５年

１６年

１７年

１８年

１９年

２０年

２１年

２２年

４８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  

（１３２０－４００）９２０

７６０

６２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２０

２６０

２２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３２０

＝１１６０

＝１０２０

＝９００

＝８００

＝７２０

＝６６０

＝６２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以此类推，始终不变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为国家土地银行奠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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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较快地解决。法令规定如下：

“为使用不动产而交纳的每一次地租，都使农户获得该不动产的一部分

所有权，并且对他说来就是抵押。已经完全偿清的地产
·
立
·
即
·
归
·
公
·
社
·
管
·
理，
·
公

·
社
·
将
·
取
·
代
·
原
·
所
·
有
·
者
·
的
·
地
·
位

（为什么新的所有者不立即行使自己的权利呢？），

并且同农户分享正式的所有权和纯产品。公社可以就偿还地租和立即赎回地

产的问题，同愿意这样做的所有者进行友好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移

居〈！？〉和地界的划定将按照公社的请求得到保证，同时将采取措施尽可能

用土地的质量来补偿〈！？〉土地面积方面的差别并且按照收益确定地租……

（这是分年还款造成的结果！）

一旦地产全部赎回，共和国的所有公社必须通过协商对土地质量的差别以及

农业所固有的变化无常的［后果］加以平衡〈！？〉。各公社有权动用其管区内

的土地的那一部分地租，将用于这项补偿和公共保险。从此以后，那些亲自

经营自己的土地因而仍然保有产权的旧的所有者，
·
将
·
变
·
为
·
象
·
新
·
的
·
占
·
有
·
者
·
一

·
样，

·
交
·
纳
·
同
·
样
·
的
·
地
·
租，

·
享
·
有
·
同
·
样
·
的
·
权
·
利，

（什么样的权利？）

·
以
·
致
·
任
·
何
·
在
·
地
·
区
·
和
·
继
·
承
·
问
·
题
·
上
·
产
·
生
·
的
·
偶
·
然
·
情
·
况
·
都
·
不
·
会
·
使
·
任
·
何
·
人
·
获
·
得
·
特

·
权，

·
土
·
地
·
耕
·
作
·
条
·
件
·
对
·
所
·
有
·
的
·
人〈！！！！〉

·
会
·
是
·
一
·
样
·
的。

土地税将废除

（在新的土地税取代它之后！）。

乡村警务归市镇参议会”（第２２８页）。

荒谬已极！

下面接着解释说，

“价值增长［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
１６６
的权利”、即农户对他在耕作中采取改良办法而获

得的 ［成果］的权利，也象劳动权利一样难以实现，尽管两者都很流行。

不同寻常的法律家的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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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篇

《经济力量的组织》

  一切通过契约进行。我同自己的邻居达成某项协议——我的意志就表现

在契约里。同样，我可以同自己公社的一切居民签订契约，而我的公社可以

同本国的任何其他公社、所有其他公社签订契约。“我深信，以这种方式在共

和国的各地制定的和反映千百万不同意志的法律，将永远只是
·
我
·
的
·
法
·
律。”

（第２３６页）

啊，施蒂纳！！总之，契约制度大致具有如下的形式：

１．《信贷》

由于有银行和把利率变为零点五厘、零点二五厘、零点一二五厘，信贷

已经被安排好了；它的组织以停止一切金银流通而告完成。

“至于个人信贷

（即无抵押的贷款），

它的采用同国家银行无关；这种信贷只应当在工人协会和工业或农业团体中

实行”（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２．《财产》

一切社会主义者１６７都认为财产或者是联合公社（农民在其中是联合的农

业工人）的财产，或者是租给农民的国家财产。前一种形式是“共产主义

的”、“空想的”、“根本无法实现的”；如果真要打算采用这种形式，“农民就

会起来造反”（第２３８—２３９页）。后一种形式也是不可取的，它是“政府的”、

封建的、“国库的”等等。为论证它而引证的理由等于零，因为纯产品

（即地租）、

即质量不同的土壤的结果，不属于国家，而属于“处于恶劣条件下的耕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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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此，我们在清算方案中对不同种类的作物提出比例地租，以便平均耕者

的收入，也是为了保证产量”（第２４０页）。

这意味着，一切照旧，农户继续在头二十至三十年间向以前

的所有者交纳地租，然后向公共保险金库交纳地租，由公共保险

金库将地租在坏地占有者之间进行分配。是否因此好地和坏地就

具有完全同样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好地和坏地同样丧失了

任何价值，因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具有作为资本的价

值，——这一切是不好理解的。同样不好理解的是，这同向国家

支付地租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在公社自由干预一切事务的情况下。

而蒲鲁东把这个叫做——

“同地租分离的、挣脱了锁链的和医好了麻疯病的财产”，

认为它现在仅仅变成了流通手段（第２４２页）。

在国家没收地产的情况下，会有８００亿价值——全国地产的价值——停

止流通，它们应当作为属于一切人，即不属于任何个人的东西从价值清单上

勾销。“毫无疑问，民族的集体财富绝不会因此而有所失和有所得；构成个人

财产的８００亿不动产是否列入总账目，这对社会来说不是都一样吗？但是这

对租佃者来说——周转的土地在他手中变为流通的价值，又变为货币——是

否无所谓呢？”（第２４５页）

在农民向国家租地的制度下，农民很快就会确立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这

对他并非难事，“因为在法国，农民总是最强大的力量”（第２４６页）。

在只有蒲鲁东才知道的可恶的小块土地制度 ［Ｌａｕｓｅｐａｒｚｅｌ－

ｌｅｎｓｙｓｔｅｍ］将保存下去的条件下，这完全是正确的和自然的。但

到那时，同蒲鲁东的意愿相反，抵押和高利贷也会很快地重新活

跃起来。

“由于分年还款的便利，不动产的价值可以无限地分割、交换，并作一切

可能的变动，而不触动不动产本身。剩下的是警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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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必要去干这种事。”（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３．《分工，集体力量，机器。工人协会》

“农业劳动的特点是，它最不需要，或者更恰当地说，最强有力地拒绝协

作社的形式：谁也没有看到过农民在什么时候组织过耕种自己土地的协作

社，谁也永远不会看到这种情况。在耕者之间能够存在的唯一的联合和团结

形式，对农业生产适用的①唯一的集中制……这只能是由于
·
纯
·
产
·
品
·
的
·
平
·
均

·
化、由于互相保证，特别是由于

·
消
·
灭
·
地
·
租〈！！〉而产生的集中制。”（第２４７

页）

对铁路、矿场、手工作坊来说，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或者是在资本

家指挥下的雇佣劳动，或者是联合。“凡是按其性质要求联合使用大量不同专

业的工人的一切工业部门、采矿业或企业，必定成为工人协作社或工人协会

产生的场所。”（第２４９页）

相反，在手工业中，“如果抛弃联合在个别场合是适用的这种想法，我根

本看不出有联合的基础”。主人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也是不同的；

“在这两种人当中，一种人称为老板，另一种人称为工人——这两种人在本质

上是完全平等的和完全自由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把许多“几乎都是

干同一件工作”的工人联合在一个作坊里，“只是为了增加产品的数量，而不

是利用他们的多方面的才能来促进产品本身的质量的改进”（第２５１页）。

真是一个只知道巴黎的时髦小商品和小手工业生产，只知道

没有分工和机器的工业的庸人！

社会和工人协会之间的契约：

“工人协会必须向社会——工人协会是它的产儿并依赖于它——按照最

接近于成本的价格经常提供它所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还必须使人民得到

一切所希望的改进和改善。为此目的，工人协会放弃任何同盟，服从于竞

争②，把自己所有的账本和档案交给社会管理。社会在对工人协会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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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ｓｅｓｏｕｍｅｔａｌａ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蒲鲁东著作中是：“服从于竞争规律”（“ｓｅ

ｓｏｕｍｅｔａｌａｌｏｉｄｅｌａ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ｅ”）（第２５６页）。——编者注

“ｃａｐａｂｌｅ”，蒲鲁东用的原文是：“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意思相同。——编者注



保持
·
解
·
散
·
协
·
会
·
的
·
全
·
权”，作为对自己的控制权的确认。

（谁将享有这些全权呢？）

至于协会成员本身：

“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对协会的财产享有共有的权利；他们有权连

续担任协会内的任何职务，有权在协会内担任与他们的性别、才能、年龄和

资历相适应的任何职位，根据这一点，他们的教育、培养和习艺必须这样安

排：使他们在承担讨厌的和繁重的职务时能够学会各种劳动技能和知识，保

证他们在成熟时期能有多方面的技能和满意的收入。职务由选举确定，章程

条例由联合会的全体成员批准。报酬根据职务的性质、能力的大小、责任的

轻重来确定。联合会的每个成员根据其贡献分得协会的利润并承担协会的义

务。每个人如果愿意都有权退出联合会，相应地进行结算和放弃自己的权利；

而协会也有权随时接受新的成员。”（第２５５—２５７页）

“在过渡时期运用这些原则可能激起
·
资
·
产
·
阶
·
级
·
的
·
主
·
动
·
性
·
并
·
使
·
它
·
同
·
无
·
产
·
阶

·
级
·
结
·
合
·
起
·
来——结果……必定

·
会
·
使
·
每
·
一
·
个
·
真
·
正
·
的
·
革
·
命
·
者
·
高
·
兴。”（第２５７页）

无产阶级缺乏能思考的头脑，而资产阶级却乐意同它联合。“明知商业和工业

有极大的风险，却不要工人协会中的固定薪水和光荣职务，而宁愿去为私人

企业操劳，这样的资产者是没有的。”（第２５８页）

（蒲鲁东先生，您是很了解这一点的。）

４．《价值的构成，廉价贸易的组织》

“公平的价格”

是人们十分期望的东西，

包括：（１）生产费用和（２）商人的
·
报
·
酬或“对卖主卖出货物时丧失的利益的

补偿”（第２６２页）。为了保护商人，应当保证他能出售商品。如果临时政府

保证第一批每人投资１０万法郎的１万名工业家获得５％的收入，它就能立

即使贸易繁荣起来。

（就是在最繁荣时期也没有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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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投资会有１０亿。“１万个商业和工业企业没有互相的支持，是无法

同时进行工作的，因为一个企业生产的东西，为另一个企业所消费；劳动——

这是销售。”

（这只旱老鼠只知道国内贸易，并且象最平庸的英国托利党人

一样，认为通过国内贸易可以达到大工业的繁荣！）

因此，为了建立这种保证，国家不仅用不着花费５０００万，甚至用不着花

费１０００万（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任何人，就是蒲鲁东本人，也没有写过比这更蠢的废话。

于是，根据下面的原则订立契约：

“国家以它暂时所代表的利益的名义，各省、各公社则各自以它的居民的

名义……必须向愿意提供最优惠条件的企业主保证，或者给他的资本和他的

企业中所用的原料以利息

（在废除利息之后），

或者给他以固定的报酬，或者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他以足够数量的定货。而承

包人方面则有义务提供他们答应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一切要

求。此外，为竞争保留充分的活动场所。所有这些人必须报告其价格的构成

因素、供应办法、合同期限和履行合同的手段。投标在指定期限内加封交出，

然后……在裁定之前一个星期、两个星期……①启封公布。每项合同期满后

再重新公开招标。”（第２６８—２６９页）

５．《对外贸易，输出和输入的平衡》

由于关税的使命是保护本国的工业，所以降低利率、清算国债和私人债

务、降低房租和地租、规定价值等等，会大大地降低一切产品的生产费用，从

而也有可能降低关税（第２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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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利息降到零点五厘或零点二五厘，蒲鲁东就赞成取消关

税。

“如果明天……法兰西银行把它的贴现率降到零点五厘，包括利息和佣

金，巴黎和各省的那些
·
从
·
前
·
没
·
有
·
享
·
受
·
过
·
这
·
个
·
银
·
行
·
的
·
贷
·
款的工厂主和商人立即

会在谈判中力图获得成功，以求得到它的银行券，
·
因
·
为
·
他
·
们
·
支
·
付
·
零
·
点
·
五
·
厘
·
就

·
可
·
以
·
按
·
票
·
面
·
额
·
得
·
到
·
这
·
些
·
银
·
行
·
券，

·
而
·
不
·
象
·
从
·
其
·
他
·
银
·
行
·
家
·
那
·
里
·
支
·
款
·
那
·
样
·
要
·
支
·
付

·
６、
·
７、
·
８
·
或
·
９
·
厘！！！！……国外的工厂主和商人也会来谋求这种银行券。既

然法国银行券只值零点五厘，而其他国家的银行券要贵９或１１倍〈！！〉，人

们宁愿要前者，
·
任
·
何
·
人
·
都
·
愿
·
意
·
在
·
自
·
己
·
的
·
支
·
付
·
中
·
使
·
用
·
这
·
种
·
货
·
币！！”（第２７４页）。

为了得到更多的法国银行券，外国生产者就会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我们的

输入就会增加。但是因为外国人不能用这些输出的银行券在法国购买无期公

债，也不能以贷款的形式又把它们给我们，也不能用它们来取得我们的土地

抵押权，所以这种输入不会给我们带来害处；“相反，不是我们需要限制我们

的购买，倒是外国人在出卖时须保持警惕”（！！〉（第２７４—２７５页）。

在这些有奇效的法国银行券源源而来的影响下，外国人只好

在自己家里重演蒲鲁东在法国所进行的那种经济革命。

最后，号召共和派律师、所有这些克雷米约们、马利们、赖

德律－洛兰们、米歇尔们及其他人接受这种思想。据说，他们，这

些法律观念的代表们，由于所负的使命，必须在这里开辟一条新

的道路（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第 七 篇

《政府溶化于经济机体中》

１．《
·
没
·
有
·
权
·
威
·
的
·
社
·
会》。

华丽辞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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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政
·
府
·
职
·
能
·
的
·
废
·
除。

·
迷
·
信》。

历史的、宗教哲学的和富有诗意的幻想。结果是：在美国盛

行的志愿制度在这一方面无异于废除国家（第２９３—２９５页）。

３．《
·
司
·
法》。

任何人都无权审判别人，只要后者本人不使他成为自己的法官，只要被

破坏的法律没有得到破坏者本人的自由赞同的话，

以及诸如此类的深刻的探索。

在契约的制度下，每个人自己都要表明自己同意法律，而且“按照民主

原则，法官应当由被告人自己选举”

（美国就有这样的情况）；

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双方应当选择仲裁法官，仲裁法官的决定在任何情况

下都应当执行。这样，国家也从司法领域中被废除（第３０１—３０２页）。

４．《
·
行
·
政，

·
警
·
察》。

凡是一切都处于相互契约关系中的地方，根本不需要警察：“公民和公社

（从而，各省、以至整个民族）

不再需要国家插手管理他们的财产，建筑他们的桥梁等等，以及执行一切监

督、保护和警务的职务”（第３１１页）。

换句话说，行政管理不会废除，它只是分散了。

５．《
·
国
·
民
·
教
·
育，

·
公
·
共
·
事
·
务，

·
农
·
业，

·
商
·
业，

·
财
·
政》。

所有这些部都要取消。学校教师由家长选举。学校教师选举教育部门的

最高负责人员，直到最高“科学院委员会”（第３１７页）。高等理论教育将同

职业教育相结合；只要这种教育同手艺训练相分离，它在性质上仍旧是贵族

的，它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巩固统治阶级及其对被压迫者的统治权（第

３１８—３１９页）。

总的说来，理论教育被解释得很狭窄，在分工的范围内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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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完全被看成象工人协会里的学徒制一样。

不过，如果“在共和国成立中央训练局，以及中央工场手工业和艺术局

……我并不反对”。

只是应当废除各个部和法国的集中制（第３１９页）。

公共事务部应当取消，因为它会压制公社、省和工人协会的主动性。

可见，这里也是带社会镶边的英美制度（第３２０—３２１页）。

农业和商业部——纯粹的寄生物和营私舞弊。证据：它的预算（第３２２—

３２４页）。

当再也没有任何财政需要管理的时候，财政部就会自行消失（第３２４

页）。

６．《
·
外
·
交，
·
战
·
争，

·
舰
·
队》。

外交将随着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普遍爆发而消失。民族将分散，它们的各

个部分将同自己的邻居交往，就象它们全属于一个民族一样。外交和战争将

终结。如果俄国想要进行干涉，那么俄国就会发生革命。如果英国不愿多少

克制一下自己的野心，那么英国也会发生革命，这样一来，困难也就没有了。

在已经革命的民族那里，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象几何学一样，对

一切国家来说都是同样的。“
·
不
·
存
·
在
·
俄
·
国
·
的、
·
英
·
国
·
的、
·
奥
·
地
·
利
·
的，
·
鞑
·
靼
·
的
·
或
·
印

·
度
·
的
·
政
·
治
·
经
·
济
·
学，
·
同
·
样
·
也
·
没
·
有
·
匈
·
牙
·
利
·
的、
·
德
·
国
·
的、
·
美
·
国
·
的
·
物
·
理
·
学
·
或
·
几
·
何
·
学。”

（第３２８页）

《结 尾》

纯粹的华丽辞藻。这里有下面这样一段直接击中目标的话，它

以最可笑的方式推翻了整个无政府状态的建筑物。

在经济秩序下，“由经验伴随的理性向人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然后

对他说，这些规律是必然性本身的要求；没有任何人创造它们，没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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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于你…… 你答应尊重自己弟兄的荣誉、自由和财产吗？你答应任何时

候都不用暴力、欺骗、高利贷和交易所的勾当去占有别人的生产成果或财产

吗？你答应任何时候都不在法庭、商业或在自己的任何交易活动中撒谎和欺

骗吗？无论接受或者拒绝这一点，你都是自由的。
·
你
·
要
·
是
·
拒
·
绝
·
就
·
会
·
成
·
为
·
野
·
蛮

·
人
·
社
·
会
·
的
·
成
·
员；
·
你
·
舍
·
弃
·
了
·
人
·
类
·
的
·
共
·
性，
·
你
·
就
·
要
·
受
·
到
·
怀
·
疑，
·
你
·
将
·
丧
·
失
·
任
·
何
·
保
·
护。

·
任
·
何
·
人
·
遭
·
到
·
一
·
点
·
委
·
屈
·
就
·
会
·
打
·
击
·
你，
·
而
·
他
·
受
·
到
·
的
·
指
·
责
·
只
·
不
·
过
·
是
·
用
·
不
·
着
·
这
·
样
·
残
·
酷

·
地
·
对
·
待
·
畜
·
牲。相反，如果你发誓信守契约，那么你会被接受加入自由人团体。

你的所有的弟兄都会同你一起承担义务，向你保证忠诚、友谊、帮助、服务、

相互交换。如果你或者他们破坏了契约——不论是由于粗心大意、一时冲动

还是居心不良——，你们就要对你们自己造成的损失或无秩序和不安全而互

相负责，而这种责任会招来惩罚，直到开除
·
或
·
者
·
处
·
死，视违反誓约的严重程

度或是否累犯而定”（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接着是新的联盟的宣誓公式——

“以自己的良心向自己的弟兄和整个人类”

宣誓。

最后是对现状的议论，

农民站在政治之外，工人也同样，但是两者都是革命的。资产者同他们

一样，追求自己本身的利益，也同样不大关心统治的形式。他自己出于天真

把这个叫做“保守派，而决不是革命的拥护者”。——“商人、工厂主、工场

手工业主、农村的所有者……所有这些人都渴望生活，美好的生活；他们真

心实意要革命，但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旗帜下追求革命”。此外，他们感到害怕

的是革命一开始必然要表达“无产阶级特有的观点”；“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十

分清楚，所以类似的分裂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不会继续下去了”（第３４７页）。在信贷的利率为零点二五厘的情况下，资产

阶级也会变成革命的，革命不再使它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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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非常激动地对卡芬雅克和赖德律－洛兰说：

如果他们硬说，“共和国高于普选权”，那么这就是说——“革命高于共

和国”。１６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１年８月和１０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文库》１９４８年版第１０卷

原文是德文和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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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克 拉 普 卡 将 军１６９

  我们从来源可靠处得到的下述克拉普卡将军的纲领，是准备

科苏特来伦敦后给他的。它证明科苏特在他的最知名的拥护者当

中是多么威信扫地。纲领的内容如下：

政 治 纲 领

因为我要离开一切政治活动舞台一个时期，也可能很久，所以，我在这

里向我的朋友们作以下声明，我不愿对自己的原则和观点作不真实的解释。

（１）在人民对专政问题表示自己的意愿以前，无论在祖国还是在祖国以

外的地方都不会有任何专政。

（２）出于对多数同胞的意见的尊重，并根据我个人的信念，我承认我们

的尊敬的同胞路德维希·科苏特是匈牙利流亡者联合的首领，但同时我声

明，我认为抓住统治者的职位和头衔不放是与我们革命活动的基本原则完全

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事业非常有害的。

（３）关于我们在国外的活动：

（ａ）为了领导事务，全体流亡者选出的几位代表应当同已经被称作

首领的人组成一个中央委员会；

（ｂ）在分配因人们拥护匈牙利事业而得来的钱款时，遵循的原则不

应是个人的关系，而只应是考虑祖国的某某忠实的儿子为祖国

做了什么，他是否有权得到资助。根据这个原则，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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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资助私人的钱款交给由相应的流亡者团体选出的委员会公

正地和公开地加以支配。

关于我们在国内的活动。

一旦匈牙利能对自己的暴君开始进行殊死的斗争，那时将领导整个事业

的人，就有责任在最短期限内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召开立宪国民议会作为唯一

的革命政权，而政府的产生只应是这个议会活动的结果。

（４）因为我们的任务不能包括干涉未来的国家代表的活动和现在就制定

我们祖国的宪法，所以我们只能指出那些我们从中期待祖国未来的繁荣、复

兴、强大、昌盛以及保证所有民族团结一致和牢不可破的同盟的原则；这些

原则是——如果除此之外我们还愿意考虑我们人民的精神和过去，——对

个人和民族都同样适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这是我个人的原则。但是，因为上天不考虑我们的微不足道的想法，而

往往正是在难以期望的地方对国家命运施加它的决定性的影响，同时因为在

我看来，匈牙利未来的宪法问题目前居于次要地位，而生死存亡的主要问题

是推翻威胁着民族生存的奥地利的压迫，所以我声明，我将以我的利剑和我

个人的影响为任何一个旨在推翻奥地利王朝的强国效劳，因为推翻奥地利王

朝同恢复匈牙利的独立和国家的存在是联系在一起的。

格奥尔格·克拉普卡将军

１８５２年４月

从上面所引的纲领中可以得出对克拉普卡的性格的非常准确

的概念。他牢牢地坐在两把椅子之间，他非常想成为一个独立的

坚毅的人，但是在这方面他的力量不够。天生的本能胜于意志。他

想要科苏特，同时又不想要他。他一只手抚摩他，另一只手又给

他一记耳光，但是为了耳光打得温和一些，他带上丝手套。克拉

普卡忘记了，带不带手套，打耳光总是打耳光，象科苏特这样一

个虚荣心重、容易激动和沽名钓誉的人，对细小的侮辱，就象奇

耻大辱一样，是不会忘记的。克拉普卡这种摇摆不定、没有主见

的人，不幸做什么事情总是半途而废。克拉普卡的这一纲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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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政治幼稚病，而他那句结束语甚至带有笨拙的轻率的痕

迹。克拉普卡忘记了，不合时宜的话常常会把全盘计划宣扬出去。

但愿克拉普卡将军不会落到对克拉普卡外交家的笨拙感到后悔的

地步。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年５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９９１克 拉 普 卡 将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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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凯 里
１７０

  在美国——那里今天的社会矛盾远不如欧洲严重，欧洲的基

础已经受到很大损害——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凯

里。１７１而它的保守的资产阶级（从较新的英国学派的观点来看）对

手是威兰德教授。使凯里的拥护者大为不快的是，威兰德的《政

治经济学原理》１７２在新英格兰的多数学校里已经被当作课本了
１７３
。

凯里的主要功劳在于，他确实制造出自己独特的、直接在美

国土壤上生长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产品。他的学说简直是一种万

能的东西，是纯粹美国佬的学说。它力图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

经济条件似乎不是斗争和对抗的条件，而是联合和和谐的条件。

（理论上很妙，而现代工厂城市在这方面提供的实践又怎样呢？）这

些经济条件分为：

（１）地租，即土地所有者的份额；

（２）利润，即资本家的份额；

（３）工资，即成品价值中的工人的份额；

如同我们看到的，凯里太高明了，他不仿效初出茅庐的费拉得

尔菲亚的罗马后生１７４或者他们的前辈（如果您允许的话）海因岑，

把阶级的存在同现有的政治特权和垄断联系起来，因而认为法国

大革命无条件地即席创造了社会和谐，一劳永逸地拿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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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证。
１７５
相反，凯里为经济事实寻找经济原因，而且他当然不

会越出表现得还不明显的、模糊不清的、正处于运动中的美国阶级

关系的框框。因此，他只是证明，他把社会发展中的某种暂时的因

素当作社会生活的正常关系。凯里学派同英国经济学家的论战是

最有代表性的。凯里学派攻击李嘉图这个资产阶级的古典代表、无

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似乎是无政府主义者、社

会主义者、总之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敌人”的军火库。凯里学

派象猛攻李嘉图那样狂热地攻击现代资产阶级欧洲的所有其他有

威望的经济学者，谴责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传令官，说他们把社

会分成几部分，为内战锻造武器，并无耻地证明各个不同阶级的经

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之间产生必然的、不断增长的对立。

法国人巴师夏是自由贸易的绝对拥护者；费拉得尔菲亚的罗

马后生天真纯朴地跟着他象祈祷一样地重复“对自由贸易的祝

福”。凯里本人作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家的生

涯，而且曾经闹过非同寻常的笑话：例如，他因为资产阶级的法

国倾向保护关税而把它同中国混为一谈。１７６他象所有的自由贸易

拥护者必然做的那样，认为国家对有关私人工业管辖范围内的事

务等等进行不适当的干涉是社会所有的不和谐的原因。在这一点

上他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佬，彻头彻尾的美国佬。今天凯里先生闷

闷不乐，他同法国人西斯蒙第一道，为了处于集中过程的英国大

工业的破坏性影响而呻吟悲痛，在他看来，这种大工业会在社会

中造成“不良原则”。１７７更不用提凯里在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中根本

看不到革命的、改造的因素，他毕竟是美国佬的气味太浓，不认

为工业本身负有责任，这一点也许是他论断中唯一正确的结论。他

认为英国人对其工业的影响负有个人责任，更不用说李嘉图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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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对英国负有责任。凯里陷入这种矛盾之后，不可避免地必定逐

渐越来越倒向小资产阶级的［制度］，倒向曾经存在过的、但早就

被排挤掉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宗法式同盟。

凯里及其拥护者的一切都决定于他们是美国佬，他们借口和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信念：他们在

维护“人数最多的、最受苦的阶级”，他们在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

西斯蒙第过去这样做，是为了摧毁现代工业和怀念以前的工场手

工业；而他们今天这样做，是为了鼓吹保护关税。这样，实际上

他们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词句来人为地加快美国工业资产阶级的

·
英
·
国
·
式
·
的发展。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博爱的乌托邦式的竞争手

法，这种竞争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

特殊现象。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的一面在这里表现得最出色。１７８

问题在于，我们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中看到，后者如何

越来越被排挤到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地位上。而这些国家在

失去了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以后，都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作为有息

贷款借出去。热那亚和威尼斯曾经促使荷兰的地位提高，荷兰曾

经供给英国以资本，而现在英国对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得不完全这

样做。只是现在这种变革在各方面都比以前的规模要大得多。英

国的情况同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在后者那里贸易垄断是首要的因

素，破坏这一点并不难，而英国除了贸易垄断还有工业垄断，这

种垄断就其性质来说是比较坚固的。然而，另一方面，英国资产

阶级的资本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程度，以致它不得不在两大洲修建

铁路，向柏林的瓦斯照明、波尔多的葡萄园、俄国的工场和美国

的轮船投资。所有这一切为人们提供了材料，来最有趣地观察英

国的集中的资本 ［Ｃｅｎｔｒａｌｋａｐｉｔａｌ］所具有的吸引力如何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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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得到那种重新把英国的集中的资本驱赶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离心

力作为补充。如果革命爆发——就会发现英国人已经为欧洲大陆

无偿地创造了一切交通手段和供生产用的机器；美国不期待革命；

它用保守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结算，有时通过破产来清算自己

的英国债务。这就是它迅速发迹的秘密之一，一种类似铁路惨祸

和轮船失事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正是这种丝毫无所顾忌、正是这

种最疯狂的生产虚假繁荣，使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产生的成千上

万的人有可能出现，同时又无情地借助蒸汽机使大批大批的人过

早死亡。一种东西只是另一种东西的补充。资本主义联合会靠完

全无视人的生命来无止境地增加财富！——这就是对“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个性胜利”的注释！１７９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

载于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７日和２１日

《改革报》第４９号和第５０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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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乌尔卡尔特１８０

  从最近的轮船给我们带来的一份英国报纸中，我们惊奇地发

现，近来不止一次提到在英国鼓吹召开反俄大会的乌尔卡尔特先

生，竟被称为替俄国效劳的密探。１８１我们只能把这种谬论解释为

“自由斯拉夫民族”的阴谋，因为全欧洲一直知道乌尔卡尔特只是

一个态度鲜明的极其狂热的仇俄分子和亲土耳其分子。据说，在

他当驻君士坦丁堡使馆秘书的时候，俄国人甚至企图毒死他。因

此，我们关于这个人要谈几句，虽然他的名字现在大家都在谈论，

但是他所起的实际作用几乎没有一个人弄得清楚。

乌尔卡尔特总是醉心于某种固执的思想。二十年来他总是没

有成效地揭露帕麦斯顿和俄国人的诡计，由于这个缘故，他象一

个着了某种正确思想的迷而又不能实现这种思想的人一样，自然

而然地失掉了一半理智。他认为帕麦斯顿和他的外交至今所以能

够站得住脚，是由于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纠纷，这一点部分是

对的，但自然只有一部分是对的。目前英国议会评价任何人不是

依据他的功绩，而是按照他是不是担任某种职务，乌尔卡尔特这

个天生的保守党人，认为要摆脱目前的英国议会，只有一方面加

强王权，另一方面加强地方自治。他希望，西欧为了对抗俄国而

组成一个象俄国人那样紧密而单一的实体。所以，他不愿听到关

于党派的任何议论，而且他是中央集权倾向的主要敌人。由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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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直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革命，在某一时刻曾经有助于推动

俄国的前进，所以他狂妄地把这些结果都当作俄国外交所预先策

划好的目的。同时，在乌尔卡尔特心目中，俄国密探都是革命的

秘密领袖。由于在保守的旧体系的范围内奥地利是和俄国直接对

抗的，所以他特别倾心于奥地利，而对可能威胁奥地利国际威力

的一切，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他一方面与俄国相对立，另一方面

又与革命的平等化相对立，他坚决维护个人主义和民族的独特性。

在他眼里，犹太人、茨冈人、西班牙人和穆斯林（包括切尔克斯

人在内）是四个最优秀的民族，因为他说他们没有受到巴黎和伦

敦的庸俗（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ｍ）影响。从这一切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一

定带有极大的主观性；他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仅仅当作外交问题。

至于客观的唯物史观，他认为这是某种力图阻挠犯罪行为受到法

院审判的东西，或者相反，是某种希望把它当作法律的东西。正

如一位评论家对乌尔卡尔特所作的评论：

“他是一位可尊敬的、固执的、爱真理的、热情的、偏见极深的、疯疯颠

颠的老先生。”

既然在他的生活中只有一个目的，即他以狂人所具有的敏锐

眼光和丰富知识进行反俄斗争，所以这一切并不那样可怕。只有

一个生活目的的骑士，必然会以“高贵的愁容骑士”的姿态重新

出现，而且无论在这里或在欧洲他都不缺桑科·判扎这样的人。这

种人的现代化典型之一就体现在《论坛报》的这位伦敦的主要台

柱Ａ．Ｐ．Ｃ．①身上。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左右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１９日《改革报》第１１２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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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１８２

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１日星期五于伦敦

  所得税法案通过了。
１８３
约·帕金顿爵士公开反对它，并且

尽管十分乏味但却理由充分地指出，不久前公布蓝皮书即机密来

往公文集１８４完全以新的方式使人看清了财政大臣过去的财政政

策。格莱斯顿先生于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８日提出和平预算，那时他应

当是完全确信战争已临近。１８５在他声明的前三天，联合内阁收到罗

斯上校的一则消息，说

“缅施科夫公爵还没有让宰相知道他的使命和要求的性质，就硬想得到

宰相的正式保证，要他不把缅施科夫的使命和要求告诉不列颠代表和法国代

表。”１８６

联合内阁
１８７
也从秘密通信中知道了皇帝①有意除掉“病夫”

１８８
，

以便不让他从自己的手中溜掉。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１８９掌握了

这一消息，还更进一步对议会说：

“如果你们把所得税的有效期延长七年，那么我请求前两年每英镑只收

七便士，其后两年每英镑收六便士，而其余三年每英镑只收五便士，然后所

得税应该完全取消。”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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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报纸的读者还记得
１９０
，格莱斯顿先生认为，所得税是战争

的强有力的工具，而在和平时期则应该除掉它。他这样说时他知

道，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而且不到一年每英镑收七便士的税就

必然增加一倍。现在所得税是每英镑收一先令二便士。如果有人

要说，精明过人的财政大臣自己错误估计了情况，那么我将回答

说，上星期一①国家有价证券已经下跌，因为按交易所经纪人的可

靠说法，秘密文件的公布显然证实了沙皇坚决要实现他的计划，甚

至对他最肯定的保证也不能相信。“群贤内阁”的成员应该有洞察

力，至少要有证券交易所的成员那样的洞察力。

就在联合内阁的精明博士邓斯·司各脱１９１提出自己的国家有

价证券变更条款的财政计划时，他不顾已经得到的警告而在“灾

难”到来之前就这样地保证了国库的空虚。下面各个年份的国库

平衡表是这样：

１８４４—６２５４１１３英镑   １８４９—９７４８５３９英镑

１８４５—８４５２０９０英镑 １８５０—９［２４５６７６］②英镑

１８４６—９１３１２８２英镑 １８５１—８［３８１６３７］英镑

１８４７—８４５７６９１英镑 １８５２—８［８４１８２２］英镑

１８４８—８１０５５６１英镑

１８５３年初，格莱斯顿先生竟巧妙地将平衡表缩减到４４８５２３０

英镑，而很快它就会完全化为乌有，因为这个很有办法的金融家

不得不将每一股按一百英镑计算来补偿南海公司１９２剩下的债务，

而在交易所里每股按八十五英镑都很难卖出去。

７０２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

①

② 方括弧里的数字是根据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１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帕金顿的讲话

稿刊印的。——编者注

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０日。——编者注



联合内阁的这种财政政策，在“感谢”沙皇的秘密瓜分计划

时，完全 ［适应］内阁的外交政策；在经常向议会报告的 ［消

息］与内阁掌握的消息直接矛盾时，完全 ［适应］内阁的议会政

策；在强迫奥美尔－帕沙在沙皇没有做好入侵准备以前不得采取

行动时，完全 ［适应］内阁的军事政策；它完全 ［适应］这一军

事政策时的情况如下：用轮船调运部队，用帆船调运马匹，把军

官留在伦敦，认为所有其他地方中最适于占领的正是君士坦丁堡，

而不是敖德萨、克里木、芬兰、多瑙河口或者任何其他对俄国有

危险的据点而让士兵在君士坦丁堡登陆，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打败

哥萨克①，而是为了在这一紧要关头让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教士

认识西方的权利和公民的平等。

尽管爱尔兰议员强烈反对，看来下院还是通过了决议，要审

查钱伯斯先生的提案，并指定调查女修道院的活动和管理制度的

委员会。钱伯斯先生的提案所依据的主要理由，是要把强行从父

母和法定监护人身边夺走的女孩同外界隔绝开来。英国资产阶级

一想到为修道院抢女孩的可能性就发抖。但是，资产阶级在这种

情况下所表现的正义感，到了为满足贵族的情欲和棉织业巨头的

古怪念头而抢走女孩的时候，却非常迟钝。上周有人诱骗一个十

六岁的少女离开了父母，把她勾引到郎卡郡工厂，昼夜扣在那里，

如同锁在监狱一样，强迫在那里睡觉、吃饭。当父亲知道他的女

儿出了事时，甚至不许他见她，而且警察把他撵出了工厂。这就

违犯了工厂法、人身自由法、父亲有权保护自己未成年子女法，从

而使人身保护法所提供的权利一文不值。出现了粗暴的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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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抢小孩的事。但是，当不幸的父亲到地方当局寻求正义时，它

采取什么态度呢？回答是：“我们无能为力。”

托马斯·邓科布先生提交了一份在二十四小时内有七千六百

多名普雷斯顿市的居民签名的请愿书，诉说该市地方当局在执行

维持安宁和秩序法时的所作所为。他声称，复活节假期之后他将

立即提出关于成立调查委员会的提案。

“普雷斯顿的鼓动者，有经验的罢工教唆者是一些妄想组成国内新阶层

和培养出工人议会１９３的人，他们终于被制止了。他们之中约有十人被地方当

局以阴谋罪逮捕、审讯，被保释并在利物浦的巡回陪审法院受审。”

《晨邮报》这样报道了１９４由于某些情况而使我没有较早报道的

这个事件１９５。控告首领的根据如下：企业主们派人去曼彻斯特，说

服那里的工人来普雷斯顿。这些工人大部分是爱尔兰人。普雷斯

顿人在火车站迎接他们；来的人就象是贫穷和不幸的化身。大约

五十四人同意去法默斯－阿姆斯１９６，他们在那里整天吃得很好，晚

上当他们同意返回时，有一万五千人把这些工人热烈送到火车站。

其中七人被企业主留下，送回普雷斯顿，为的是控告考威尔先生

及其同事搞阴谋。现在如果我们来谈 ［真正的］事件，那么谁是

真正的阴谋者１９７就毫无疑问了。

１８４７年普雷斯顿的棉织业巨头降低了工资，并郑重答应只要

商业重新进入繁荣时期就恢复原工资。１８５３年生意兴隆，他们拒

绝履行自己的诺言。四个工厂的工人罢了工，继续工作的工人捐

款支援他们。于是，厂主们秘密商定关闭自己的工厂，而且为了

实现这一阴谋，他们规定每人将交付五千英镑。①工人们向郎卡郡

９０２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

① 如果他（企业主）同工人妥协的话。——编者注



的其他城市呼吁，结果他们得到了支援。企业主们四处派遣特使，

游说或怂恿其他城市的棉织业巨头向自己的工人宣布同盟歇业，

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他们不以此为满足，还开始大规模募捐，

以对抗工人的类似行动。当确信所有这些措施无济于事以后，他

们派自己的代理人四出活动，怂恿工人及其家庭、女裁缝以及英

国和爱尔兰的习艺所的贫民来普雷斯顿。他们发现这种补充办法

没有尽快出现所期望的效果，就试图挑拨百姓骚乱。他们的卑鄙

行动激起了百姓的愤怒。他们禁止在马尔舍集会，但是人民在黑

石山脊以及其他禁止集会的地方举行了集会。他们招来上百名新

警察，让特别警察宣誓，装备了救火队，让军队整装待发，而且

竟然宣读骚扰取缔令１９８以挑起暴动。这就是厂主们的阴谋，但是他

们丝毫未能得逞。有人不顾这些事实而控诉搞阴谋，但不是控诉

厂主而是控诉工人。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对控诉企业主搞阴谋提

供了机会。一个工厂的工人复了工。企业主委员会也好，工人委

员会也好，都以各自的方式要求解释。工人张贴通知，说他们在

一定的工资水平条件下复了工。企业主委员会威胁要对这家工厂

的厂主①采取措施，要求罚金五千英镑，这笔钱是他支持同盟歇业

应当支付的。厂主的声明直接与工人的通知相矛盾，这使企业主

退却了。如果说根据法律这种付五千英镑的义务是阴谋，那么威

胁强迫实现这种义务就更是阴谋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对工人首

领的起诉书本身是普雷斯顿法院的官吏们串通的结果。根据《泰

晤士报》本身的报道，法官搜集证据达到了这个目的，他们用单

马车把新增加的工人１９９不是送往拉屠沙，因为他们害怕在那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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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道，而是送到审讯室，以便在那里议定工人的供词；然后在

黑夜的掩护下扑向他们选中的牺牲品。

但是，工人既不受人唆使破坏社会秩序，也没有胆小得 ［屈

服于］普雷斯顿暴发户的强制，他们的理智使郎卡郡的这些小拿

破仑的计谋破产了。

星期三晚上，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公开集会，目

的是让首都工人阶级有机会说出他们对普雷斯顿厂主的行为的意

见。一致通过了以下两项决议：

“根据英国现任大法官罗尔夫①男爵在他任法官时对法律所作的如下解

释：

如果说服人们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只在一定工资条件下工作，而在其他

的一定条件下不工作，并且用和平手段取得了目的，而不追求其他意图，那

么这种行为是在法律范围以内的。

根据以下的情况：

普雷斯顿工人被卷进了同自己厂主发生的三十个星期的冲突之中，他们

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完全遵守秩序，以最和平的方式行动；

尽管有这样一些事实，尽管对他们采取暴力和进行恐吓并没有任何证

据，甚至也没有人在这方面控告他们，工人委员会的四名②委员还要为阴谋

罪受利物浦巡回陪审法院的审讯；

因此，会议认为普雷斯顿的厂主和地方当局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认为

他们犯有滥用权力、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同时破坏人身自由的罪行，而

且认为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人民的一致谴责。

考虑到联合王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同情和支援应是维护正义和巩固法制，

会议有责任给目前处于困难条件下的普雷斯顿工人以特别的、经常的支援，

热烈号召所有关心改善劳动条件的人都联合他们并支持他们的良好意

愿。”２００

１１２不列颠的金融。——普雷斯顿的骚动

①

② 《人民报》上是：“十一名”。——编者注

克兰沃斯，罗伯特·蒙西·罗尔夫。——编者注



伦敦大多数报刊都谴责普雷斯顿企业主的行为，但不是出自

正义感，而是出自对可能发生的后果的恐惧。这些报刊担心工人

阶级现在开始明白，在单个资本家即他们的剥削者背后有 ［资本

主义社会的］整个机器，为了消灭前者，工人阶级一定要清算后

者。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１日

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１日《纽约半周

论坛报》第９２９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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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俄 国 军 队

致《每日新闻》编辑２０１

  先生：为了弄清楚我们的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对手，现在已

经到了应当正视它的时候了。关于俄国的军事实力和潜力，众说

纷纭。一些人估计过高，另一些人则估计不足，而真实情况看来

仍然被帷幕掩盖着，能够揭开这个帷幕的不是那里出版的什么

《揭露俄罗斯的秘密》２０２之类的书籍，而只能是现实的军事事件。

不过在我们西方的书刊中有不少只需要加以分析和综合就可

利用的宝贵资料。俄国自己所提供的这类资料也极其丰富。因为

俄国的军事著作常常象使用本国语那样使用法语和德语，甚至使

用得更多。斯米特少校关于１８３１年波兰战争的重要著作和托尔斯

泰上校关于入侵匈牙利的叙述就是例证。俄国军官用俄文写的军

事著作显然比用外文写的著作逊色。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

斯基和布图尔林关于１８１２年战争的书，鲁基亚诺维奇关于

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战争的书以及诸如此类的著作同我们通常在二流

的法国历史著作中看到的对战争的描写，极为相似。阐述事实的严

谨态度被湮没在滔滔不绝的浮夸之中，为迎合极端的民族虚荣心

而歪曲事件真相，战场上的胜利被作者纸上的更大胜利弄得暗淡

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置于不利的境地。这

３１２



里很少有真正的军人所固有的那种认识，即认为战胜勇敢的敌人

比战胜胆小鬼更光荣；这种认识把例如威廉·纳皮尔先生的著作

《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史》看成不止是一个“军官”的著作，而主要是

一个“绅士”的著作。历史著作中所以存在这种文风，也许应该用必

须保持俄国人的黩武热情来解释。但是，一旦作者选用了一种西方

语，情况就不同了。那时欧洲成了法官，西方具有的新闻公开会很

快把那些因为剥夺了反对者的答辩权而被盲目信以为真的种种说

法吹得精光。颂扬神圣的俄国及其沙皇的倾向依然如故，而手段的

选择则愈来愈受到限制。必须更严格地遵循准确的事实，选择更稳

妥的和实事求是的叙述方法，虽然企图进行歪曲，而这种歪曲通常

很快就会不攻自破，但至少还有足够的具体的情报资料，而这些资

料往往能使这样的书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此外，如果这本书是一

个地位比较独立的人写的，那么这本书就能够成为优秀的军事历

史著作，斯米特的《波兰战争史》就是这种情况。

俄国军队的编制和组织是全欧洲军界所熟知的。这种组织极

其简单——至少“作战军队”是这样，人们很容易了解它。真正

的困难只是在于要弄清楚这个组织已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这

个军队的哪些部分不仅存在于纸上，而且可以调去对付外部的敌

人。从这个观点来看，用西方语写成的俄国军事著作也是非常重

要的。民族的自豪感不允许它们的作者在敌人取得局部胜利和进

行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夸大俄军参战的人数。为了维护俄军的声誉，

他们不得不泄露机密和说明俄军的实额和空额之间的差额。在这

方面，引用了官方花名册的斯米特的著作特别有用。相反，完全

符合俄军在匈牙利的行动方式的托尔斯泰的《匈牙利战况》，看来，

与其说是打算显示随时准备扑向革命西方的俄军的英勇精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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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说是要显示它的有威胁性的优势兵力。

但是，如果说我们多少有点把握可以至少判断那部分直接威

胁欧洲其余部分的俄国军队，那么要弄清楚舰队的真实情况就要

困难得多。后来我们综合了我们能够找到的全部情报资料，但是

我们必须等待某些更加明确的情报，直到“查理”①提供关于舰队

的较精确的情报或寄来几个可供就地研究的典型事例。

要了解象俄国这样的国家的筑城工事系统，以及预设的防御

和进攻的作战地区，当然是很困难的。海岸防御工事在某种程度

上已在地图和平面图上作了标记，由于其本身的特点，把它们完

全隐蔽起来是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虽然有许

多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详情很少为人所知，却并不完全象某些人

所感觉的那样神秘。但是，关于波兰的筑城工事，那些堡垒群——

它们的存在本身暴露了进行进攻性战争和征服性战争的企图，除

了它们的建筑地点，人们知道的情况很少。某些欧洲的军事机关

可能用黄金从俄国官员那里得到这些堡垒的平面图。如果真是这

样，他们会为自己珍惜这份情报。如果波兰侨民能够弄到这些平

面图——这对他们来说不应当是做不到的，那么他们把这些平面

图公布出来就会使俄国受到比他们曾经造成的危害更要大得多的

危害。

俄国军队由四大部分组成：主要的作战部队，它的预备队，特

种部队和地方性部队，哥萨克（包括一切非正规部队而不管其来

历如何）。

俄国所处的特殊条件要求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应组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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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的军事组织。在东南方，从太平洋到里海，它的边境由沙

漠和草原守卫着，只会受到杀人越货的游牧部族的攻击，在这些

地方对付这种攻击，最好是用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按同样方式建立

起来的军队；在高加索，它必须同顽强的山地部族打仗，同他们

斗争的最好方法是把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明智地结合起来；它

的西南和西部边境，要求有一支按照欧洲正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

有和西方军队同等武器装备的大部队直接参战，因为它可能不得

不与西方军队作战。但是，因为国内资源只得到部分开发，不可

能经常保持这样一支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因而一部分士兵不得

不告假回家以待战时应召。俄军的四大部分就是这样组成的。

俄国军队的这种编制的原则开端于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期，它

的编制经过以后几次瓜分波兰、征服黑海、同法国的几次大战而

逐步得到完善。１８３０年波兰革命后，它达到了现在这样的状况。

主要的作战军队几乎毫无例外都配置在俄国的欧洲边境上，

它尤其是瓜分波兰、同法国作战和波兰革命的产物。它的双重任

务是：保持对帝国西部比较文明的和非俄罗斯的部分的统治；对

西欧摆出乌云压顶之势，准备随时在它的头上电闪雷鸣。过去这

项任务完成了多少，或者不如说有多少没有完成，大家是太清楚

了。在现代战争中，这项任务能够完成多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主要的军队或作战军队（作战部队）①由十一个军组成：一个

近卫军，一个掷弹兵军，六个步兵军，和三个预备骑兵军。

全部编制大体上是拿破仑所实施的体制的翻版。前八个军正

好相当于法国在伟大战争期间的军。近卫军和掷弹兵看来是专门

６１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括号里的词是恩格斯用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字。——编者注



为了建立总预备队，骑兵军则计划用于特殊的决定性行动，拿破

仑为了采取这种行动，总是握有大量这种部队和炮兵作为预备队。

这样，上述八个军虽然名为步兵，但由于它们本身机构的关系，全

部配备了骑兵和数量众多的炮兵。每一个军有配备齐全的司令部、

工兵、运输浮桥和弹药的工具、炮兵厂和其他用于独立作战的军

队装备。近卫军和掷弹兵军比其他几个步兵军的编制小，每个团

有三个营而不是四个营。另一方面，近卫军比骑兵和炮兵的编制

要大得多。但是可以预料，在战斗部署表中，他们的大部分将并

入骑兵和炮兵的总预备队。第一骑兵军和第二骑兵军只是由重骑

兵和马匹牵引的炮兵（正规的轻骑兵配备给步兵军）组成；第三

骑兵军或龙骑兵军有特殊的编制；因为这些龙骑兵象以前一样既

用于步兵作战，又用于骑兵作战，所以他们组成各兵种的预备队，

同时具有只有骑兵才有的机动性和运动速度。时间将表明是否会

达到这一点；所有其他军队几乎全部和到处把龙骑兵变为普通骑

兵的经验，是一种不大有利的征兆。上述思想已经达到这种程度，

以致无论龙骑兵军和近卫军营都配备骑工兵、地雷工兵和架浮桥

的工兵，俄国制度的崇拜者用一切办法大肆赞扬的这项规定，现

在也需要经验来检验。

可以补充一点：这种包括师、旅、团的十一个军的编制不仅

存在于纸面上，而且也不单纯是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相反，上

一次土耳其战争２０３，波兰战争，入侵匈牙利，以及现在同土耳其的

战争都表明：和平时期的部署完全考虑到了战争，以致无论从什

么地方开始向边境运动，都不需要把一个师、一个旅或一个团从

一个军调配给另一个军。这是一种巨大的军事优势，是俄国人习

惯地、几乎总是处于临战状态的结果。其他一些比较爱好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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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到临战时发现，它们的军事机器的车轮和杠杆已经生锈，整

个机器已经运转不灵。军、师、旅的编制不管多么完善，都必须

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以便尽快把军队调往受到威胁的边境地区。重

新任命司令、将军和参谋人员，把一些团从一个旅调到另一个旅，

从一个军调到另一个军，以致在集中兵力实行进攻时出现了一大

群形形色色的军官，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互不相识、也不认识自己

的长官和部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概都会强烈感到虚荣心受到

刺激。但是只好指望这个新的“刚造好的”机器会协调一致地进

行工作。这无疑是一个缺点，尽管这个缺点的影响在西方这样的

军队里比在俄国军队里要小得多。只有经常处于战备状态的军队

才能避免这种不利的处境（从１８４８年起奥地利军队就是这样的军

队，因此它的一个军也有相当稳固的编制），但是尽管如此，西方

国家工业发展的较高水平，即使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也可以

弥补这种不利处境，因为这种不利处境在这种和任何其他情况下

都可能是这些国家的文明发展的要求所造成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４年

４月３日和１２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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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欧 洲 战 争２０４

  在昨天早晨“北极号”带来的欧洲消息中，毫无疑问，最重

要的报道是俄军以将近五万人的兵力，编成三个军，在哥尔查科

夫公爵、利迭尔斯将军和乌沙可夫将军直接指挥下强渡多瑙河下

游，并占领了土耳其多布鲁甲地区的一部分。这个包括在保加利

亚省里的地区是一个不大的平原，它西面和北面有多瑙河（流经

切纳沃达后向北流，在到达河口前形成一个大河湾）环绕，东面

是黑海。这个地区大部分是沼泽地，并且经常闹水灾。这里构筑

了一些防御工事，如：巴巴达格、伊萨克查、曼成、土耳恰，有

消息说这些工事已被俄军占领。但是，本报消息非常灵通的伦敦

通讯员认为这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臆造。在多布鲁甲平原和土耳其

内地之间伸展着作为屏障的巴尔干山脉。在这次战争之后，俄军

没有接近君士坦丁堡，没有对土耳其人取得任何优势。实际上很

显然，这是一种纯粹防御性的机动，它只说明俄军打算放弃瓦拉

几亚最西部的地区。俄军在瓦拉几亚只有七个步兵师，在伊兹马

伊尔有一个后备师，而在它的后面，是由三个师组成的切奥达也

夫军，目前这个军可能已开往雅西。八个师加上骑兵大概不超过

十一万人。如果注意到英法联军可能在黑海西北岸登陆，而这将

给俄军后方造成威胁，那么很显然，夺取多布鲁甲的目的是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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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少丧失领土的情况下来保障俄军翼侧的安全。在这里要保证使

俄军免遭切断危险的态势只有两种方法：或者径直向塞勒特河地

区退却，使多瑙河下游成为一道以福克夏尼、加拉兹和伊兹马伊

尔为据点的防线；或者完成到多布鲁甲的突进，把战线移至居斯

坦杰、希尔索瓦、沃耳特尼察和布加勒斯特一线。这样，图拉真

垒墙、多瑙河、阿尔哲什河就成为第一道防线，布泽乌河成为第

二道防线，塞勒特河成为第三道防线。毫无疑问，后面这个计划

是最好的计划，因为他们在一侧丧失了领土，却在相反的一翼赢

得了新的领土，退却看来是向前推进，而且还保持了俄军的军事

声誉。占领多布鲁甲会缩短俄军的战线，即使万一敌军在阿克尔

曼或敖德萨附近登陆，也给俄军留下一条通往德涅斯特尔河畔霍

亭的畅通无阻的退路。然而，我们应该等待关于会导致俄军态势

发生这些变化的种种机动的详情。

其次，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希腊王国利用

自己的全部影响来支持希腊人的起义，国王和王后①到边境去鼓

励武装起义者。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希腊和得到联军支持的土耳

其之间的战争已经几乎不可避免，这即使不会大大加剧普遍冲突

的危险，也会使本来已很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我们

得知沙皇在普鲁士调解下提出新的和平建议的消息。２０５尼古拉认

为冲突的解决要取决于土耳其的同盟国对完全解放土耳其全体基

督教臣民作出保证。在这些条件下，他将在联合舰队穿过达达尼

尔海峡时着手撤出多瑙河两公国。如果这些条件早一些公开提出，

就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毫无疑问，那种解放正是同盟国

所希望的，而两位政府要员②拒绝实行甚至部分的解放，并迫使苏

０２２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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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①让他们辞职。
２０６
但是，现在这种建议显然已经不能防止战争

了；法军和英军已经加强了联军的舰队，查理·纳皮尔先生大概

正在攻打并将夺取阿兰群岛，直到发出新的命令和他接到这个命

令为止。不过，也许这一建议的意义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毫

无疑问，我们从下一班轮船得到完整的情报时，就会清楚了。

在整个这种头绪纷繁和捉摸不定的形势中，有一点是没有疑

问的，那就是，伊斯兰强国作为欧洲国家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正

在走向灭亡。土耳其基督教徒的解放，不论是通过和平让步还是

诉诸武力，都会使伊斯兰教从一种政治力量变成一种宗教教派，并

彻底破坏奥斯曼帝国的旧基础。这样不仅会完全证实沙皇关于奥

斯曼政府已病入膏肓的论断，而且还有人建议为了救病人而切断

他的咽喉。在这次战争之后，苏丹可能在政治上形同虚设而仍留

在自己祖先的宝座上，但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却需要到别处去寻找。

为什么俄国专制君主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同自己的西方敌手秘密达

成协议，原因十分清楚。他想在土耳其尽可能实现最彻底的革命，

而且想使这种革命完全服从于他自己的利益。在现存政权被这样

削弱之后，沙皇同这个国家的正教教会的关系以及同斯拉夫人的

关系就可以保证他握有这个国家的真正最高权力。于是他将吃到

牡蛎肉，而西方政府将不得不满足于牡蛎壳。这样的结局是可能

的，虽然现在看来它似乎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还有相

当多隐蔽的因素，现在它们急速地闯入了事件的进程，将给这次

伟大战争的发展以强有力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就包含着这样的

问题，即如此长时间寂静不动的欧洲革命将有多大的作用，本半

１２２欧 洲 战 争

① 阿卜杜尔－麦吉德。——编者注



球的大政治家们正在竭力回避这个问题，然而尽管他们不满意，它

却会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４年

４月３—４日

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４０５５号，并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

２２日《纽约每周论坛报》第６５８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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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土 耳 其 战 争２０７

  在多瑙河方面，除了俄军已完全撤出小瓦拉几亚和正准备对

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实行强攻外，没有任何新的消息。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他们在对岸集中了大量炮兵，并且有消息说，正准备调

大约三万人来这里参加这次进攻。这个消息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

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样，这样的计划是十分可能的。而这个

计划成功的把握有多大是另一个问题。锡利斯特里亚无疑是土耳

其大要塞中最薄弱的一个，在易于步兵突破的距离内，有一些我

们确信自上次战争２０３以来没有设防的高地控制着它。但是，正是这

个在１８１０年经四天强攻后失守的锡利斯特里亚，却在１８２８—

１８２９年经受住了长达十个月之久的两次封锁，并在正规的围攻开

始后坚持了三十五天，在主墙被打开缺口之后坚持了九天。看来

不如说，这个命运如此变化无常的要塞，它的坚固性和防御能力

是无法估量的。２０８

但我们还是假设，锡利斯特里亚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强攻下将

会失守，不过这决不会为敌人打开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为了进

攻苏姆拉和瓦尔那，敌人必须在锡利斯特里亚附近留下不少于六

千人的兵力，在这种情况下，锡利斯特里亚可以成为另一个位置比

较适宜的据点的桥头堡。敌人大概不会去进攻苏姆拉，因为即使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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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了这个极好的设防营垒，它也只是夺去了对方一个极好的阵地，

并没有为自己获得同样的阵地。苏姆拉挡住了俄军越过巴尔干的

通道，但是夺取苏姆拉并没有给俄军打开这条通道。

苏姆拉的意义在于它是通向瓦尔那的钥匙，而瓦尔那则是通

向小巴尔干的钥匙。瓦尔那的防御工事不管有什么样的缺点，但在

守军满员的情况下，要围攻这个要塞，对付这些工事就足足需要一

个两、三万人的军。不仅如此，除了这些用来顺利完成围攻任务的

兵力之外，还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去掩护执行围攻任务的部队，

以免受到来自苏姆拉设防营垒的偷袭，因为士军可以在那里集中

自己全部兵力。１８２８年，瓦尔那守军在要塞围墙被攻破两个缺口

之后坚守了三个星期；而当时的情况是，俄军舰队控制着黑海，土

耳其人却没有任何能够反击围攻者的军队。现在我们假定，锡利斯

特里亚已被夺取，瓦尔那和苏姆拉正面的许多极难克服的河川防

线已被强渡，而且瓦尔那已被封锁；俄军是否可能留下足够的兵力

来制止苏姆拉发挥作用呢？而土耳其人却能够从苏姆拉出发，不仅

对围攻瓦尔那的敌军，而且在多瑙河一线，以及对俄军的哪怕是一

条交通线，采取行动，从而迫使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兵力调离主力部

队，以致最终必然会使他们因兵力极度分散而力量削弱。

即使瓦尔那失守，如果奥美尔－帕沙执意继续在自己的据点

苏姆拉坐阵，准备俄军一犯错误就加利用，帕斯凯维奇又能做些什

么呢？如果帕斯凯维奇拥有的唯一的交通线同时遭到来自正在向

它逼近的苏姆拉军队和黑海联军舰队的威胁，他是否敢于向君士

坦丁堡进军呢？我们按照他在亚洲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可以判断，这

并不符合他的性格。帕斯凯维奇是一个过分小心谨慎的军事长官，

他身上没有任何拉德茨基那样的性格。如果他面临这样的问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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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为这种机动是一种极大的冒险，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他的前

任吉比奇１８２９年在阿德里安堡附近曾陷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这

样，我们甚至不考虑英法联军在色雷斯登陆，也不期望联军舰队有

比迄今更多的作为，也就是说，不指望它事实上的无所作为，我们

也可以说，俄军要想摇旗呐喊、军乐齐鸣地径直向君士坦丁堡进

军，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土耳其人仍然没有援军，俄

军终究会到达那里。这一点，除了时髦的军事作家，从来没有人否

认过，因为他们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什么“权利反对暴力”必

胜、“正义的事业”不会有任何错误的信念来作出判断①。

应该补充一点，不列颠军队在波罗的海比在黑海更少作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５４年５月１６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第４０８０号，并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４年５月

２０日《纽约每周论坛报》第６６２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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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２０９

  “欧罗巴号”带来的报纸和信件证实了早先报道的关于炮击

敖德萨的消息。现在收到的有关这一事件的消息具有官方性质，对

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性不用怀疑。港口的设施被破坏，两个火药库

被炸毁，十二艘俄国小船被击沉，十三艘运输船被捕获，而联军

舰队的损失是八人被击毙，十八人受伤。人员伤亡不多，说明这

决不是丰功伟绩。后来舰队驶往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认为，破坏

塞瓦斯托波尔要求它作完全不同的努力。

从多瑙河的战场上收到了关于奥美尔－帕沙取得对利迭尔斯

将军的决定性胜利的新消息。但是，除了经由维也纳这个制造谎言

以利于交易所投机者的大厨房转来的电讯２１０之外，我们没有关于

这一点的其他消息。按照这个说法，土耳其人以七万人的兵力，在

锡利斯特里亚和位于多瑙河上游距切纳沃达大约十英里的拉索瓦

之间的一个地方，赶上了利迭尔斯。这时奥美尔－帕沙从正面压迫

俄军，而被专门派去进行迂回的另一个军从侧翼去攻击他们，这样

他们就在两面火力夹攻之下被击溃了。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但

是我们不能想象，奥美尔－帕沙怎么能够如此迅速地把那么巨大

的兵力集中在锡利斯特里亚下游的某一点上，而利迭尔斯却毫无

准备。２１１根据在这个战役之前所得到的最新情报资料判断，他的军

６２２



队的主力——包括保障整个漫长的正面战线的守备队在内，总数

不会超过十二万人——集中在苏姆拉，距离所说的会战地点几百

英里。当需要把七万人运到战场上的时候，要克服那样长的距离，

使敌人措手不及，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我们再说一遍，这是可能

的。大概下一班轮船到来时，即可见分晓。

希腊暴动又一次受挫，但是不应该认为暴动已被彻底镇压下

去。没有疑问，至少在边境地区还有士兵和指挥人员要重新起来

进行斗争，要对土耳其军队进行艰巨的游击战。这一斗争是否能

达到较为象样的地步，将取决于各种情况。正如我们的读者在另

一页上看到的２１２，在土耳其本国，一个广泛的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密

谋已经酝酿成熟；由于偶然的情况，它的一切线索都被土耳其政

府所掌握了。２１３但是，还会发生其他类似的密谋，而且偶然的情况

阻止不了它。同时，联盟的大国用威胁的办法责难希腊朝廷，并

派军队在土耳其登陆，好象打算完全占领这个国家。虽然根据法

国大使①的坚决要求，派了一支部队向北开往大概总是发生冲突

的瓦尔那，但是这些军队的大部分仍然会留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不

过，联军的主力很快就发动进攻战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这个问

题在司令官们②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前不可能得到解决。

在波罗的海，查理·纳皮尔爵士仍然留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没

有攻击俄国任何一个沿海要塞。看来使他担忧的是俄国人在浅水

域和芬兰湾岛屿间用来攻击他的一支小炮艇队。纳皮尔已派人去

英国寻求轻载吃水的蒸汽船，这种船能够追击炮艇，直至它们找

到自己的隐蔽所。另一方面，根据一家柏林报纸２１４驻圣彼得堡记者

７２２关于欧洲战斗的消息

①

② 腊格伦和圣阿尔诺。——编者注

巴拉盖·狄利埃。——编者注



的报道，俄国宫廷担心喀琅施塔得不能抵抗意料中的不列颠

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ｙ〔威武的士兵〕①的攻击，军舰不能顺利地进

行机动，甚至不能在港湾里进行示威性的射击，担心对方为防止

敌人陆战队在这个地区登陆已有所准备。

但是，在法国军舰抵达波罗的海之前，很少有可能进行任何

进攻战。之后，喀琅施塔得大概会荣幸地受到第一次炮击。它是

否会被占领或被破坏，这是另一个问题，但在联军有了准备用来

攻击它的破坏手段的情况下，喀琅施塔得的陷落是不足为奇的。

西方强国从剑桥公爵在皇帝②婚礼上受到的殷勤接待中得到

鼓舞，看到奥地利有希望转到他们一边来而感到自慰。然而，从

普鲁士却没有收到类似的令人快慰的消息。德国总的说来还是站

在原先的立场上，而同盟国对于吸引德国参加有利于自己的任何

事业不抱希望。毫无疑问，奥地利将会占领塞尔维亚和已经爆发

反对苏丹的真正起义的门的内哥罗２１５，然而正如我们早已说过

的２１６，这种占领仅仅是走向瓜分土耳其的又一步骤，实际上更加有

利于俄国，而不利于它的敌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４年５月４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４年５月２０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４０８４号

原文是英文

８２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②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十九世纪英国士兵的绰号，滑铁卢战役后成为普通名词。在这次会战中，因

为拉符上校战功卓著，威灵顿公爵就利用这个英雄的姓“Ｒｏｕｇｈ”的含义称他

为“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ｙ”，直译是：“鲁莽的，但时刻准备行动的”。——编

者注



卡 · 马 克 思

中 央 洪 达２１７

１８０８年９月２６日（阿兰惠斯）—

１８１０年１月２９日①

  应该预料到，在法军撤出马德里以后，拿破仑很快又会重新

统帅更加强大的军队。因此，共同的防御措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了。大家都感到：各省洪达的多头政治，应该让位给一个中央政

府，因为拜兰会战２１８获胜之后它们之间的争吵愈演愈烈。但是，唯

恐丧失自己手中权力的各省洪达接受了塞维尔洪达２１９的建议：由

各省洪达各选两名代表，由代表们的会议组成中央政府，同时各

省洪达保持对有关区域的内部管辖权。这样，由各省洪达的三十

四名代表组成的中央洪达于１８０８年９月２６日在阿兰惠斯召开会

议，执政至１８１０年１月２９日。中央洪达在征服者追击下从马德

里逃到塞维尔，又从塞维尔逃到加迪斯。当中央洪达从阿兰惠斯

的王宫一再命令打仗的时候，法军已经占领了索莫山隘口；当它

从塞维尔用有力的号召来宽慰人民的时候，摩勒纳山隘口已经失

守了，苏尔特的军队已经拥进安达鲁西亚。

在中央洪达执政期间，西班牙军队被彻底消灭了，可耻的失

９２２

①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这个标题作了注： “（１８０９年１月，弗洛里达布朗

卡）”。——编者注



败一个胜过一个，毁灭性的奥康尼亚会战（１８０９年１１月１９日）是

西班牙人最后一次大会战，从此他们只能进行游击战了。

当“陛下”——洪达为自己取了这样的尊称①——从塞维尔逃

跑的时候，加迪斯成了唯一的避难所，如果阿尔布凯克公爵不把

自己的军队调往加迪斯，而是按照中央洪达的命令开往哥多瓦，那

么他自己的军队就会被切断，加迪斯就会让给法国人，西班牙的

整个中央政权就会完蛋。如果有什么地方例外，遇到了英勇的抵

抗，那也不是来自战场上的正规军，而是来自被包围的城市，如

萨拉哥沙和赫罗纳。

西班牙争取独立战争的这些为数不多的事实对评价中央洪达

已经足够了。把法国军队从西班牙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是建立中央

洪达的主要目的，然而它辉煌地葬送了这个任务。在革命时期的

条件下，军队的成就比平时更能反映出中央政权的性质。为了游

击战的功绩而放弃正规战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证明：全国中心在地

方抵抗中心面前黯然失色了。全国政府的垮台应该如何解释呢？

中央洪达的组成本身根本不符合它面临的任务。要实现专制

政权，它过于庞大了，过于复杂了，要想具有国民公会那样的权

威，它的人数又太少了。中央洪达从各省洪达得到自己的权力这

一情况使得它不能克服各省洪达的虚荣心、恶念和任性的妄自尊

大。在中央洪达的成员中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开明的专制君

主查理三世的八十高龄的大臣弗洛里达布朗卡和善良的改良家霍

韦利亚诺斯，后者由于在选择手段方面过于拘泥而从来没有把事

情干到底——当然是拿不出什么办法来解救国家的危亡的。

０３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７６页。——编者注



固有的虚弱感和人民心目中对它的权力的怀疑，使洪达经常

处于恐惧状态，并且对它必须委以军事指挥重任的将军们持怀疑

态度。中央洪达的成员莫尔拉将军预先把马德里弃让给拿破仑，而

投到了波拿巴主义者的阵营里。库埃斯塔首先拘捕了中央洪达中

累翁的代表并准备制订恢复原先总督２２０的权力和皇家ａｕｄｉｅｎ－

ｃｉａｓ①的复辟计划；后来，随着决定祖国命运的各次会战的失败，他

看来赢得了政府的信任。洪达不信任罗曼纳将军和拜兰战役的胜

利者卡斯塔尼奥斯将军，令人信服的证明是他们二人对它的公开

敌意，前者通过他１８０９年１０月４日于塞维尔发表的告民众书中

表现出来，另一人则通过对待它的态度并成为摄政府的成员表现

出来。阿尔布凯克公爵这个大概在当时所有西班牙将军中唯一能

够进行大战的人，看来主要是具有军事独裁者的一切危险的特性

——这是撤销他一切重要指挥职务的十分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

大胆地相信威灵顿公爵，他于１８０９年９月１日写信给他哥哥韦尔

斯利侯爵说：

“我一观察中央洪达的行动，就开始担心，它把自己的力量与其说是用在

军事防御和战斗行动的任务上，不如说是用在政治阴谋和卑鄙的政治目的

上。”２２１

预感到军事家们有使命在国内动乱中起卓越的作用，这一点

看来已使西班牙的第一个人民政府产生了虔敬的恐惧心。由于自

己的组成情况而丧失一切真正革命力量的中央洪达，必然会求助

于小阴谋，以便抵消自己的将军们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无法

同人民暴动的压力相对抗，它常常迫使将军们在那些只有经过最

１３２中 央 洪 达

①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最高上诉法院。——编者注



慎重的长期防御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的地方采取仓促的行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４年９月５日

和２２日之间

俄译文第一次部分发表于１９５９年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作的

科学情报通报》第２期

原文是英文

２３２ 卡 · 马 克 思



弗 · 恩 格 斯

巴 拉 克 拉 瓦２２２

英国消息

在激烈的战斗以后，起先

是第一个多面堡，随后是第二

个、第三个和第四个多面堡被

迅速占领。后备队有第九十三

团，在巴拉克拉瓦附近有舰队，

还有将近１００……①。土耳其人

在第九十三团的翼侧、在小山

后面和在第二道筑垒线旁边构

筑了工事。

参加战役的有剑桥 ［公

爵］指挥的第一师和卡瑟克特

指挥的第四师，还有占据紧靠

卡瑟克特部阵地的骑兵师。

接着往左是一个法国师和

俄国消息２２３

中路纵队：列武茨基——

前卫（４２３个营，１６门火炮）。

谢米亚金——主力（９个营，１０

门火炮），从乔尔贡到卡德科

伊。左路纵队——格里贝（１２

个营，１０门火炮，８个骑兵连，

１个哥萨克骑兵连），在科马雷

方向（在较晚的时候得到枪骑

兵混成团的支援）占领了村庄

并构成左翼侧。

第一翼侧的组成如下：

（１）雷若夫的骠骑兵旅，占

据中间往右的阵地（１４个骑兵

连，９个哥萨克骑兵连，２０门

３３２

① 手稿中字迹不清。——编者注



两个非洲猎骑兵团。俄国骑兵

的袭击被第九十三苏格兰团和

重骑兵旅击退。漂亮的攻击

（南面的公路）。

俄军从他们占领的部分领

土撤退。企图把火炮运出多面

堡（［他们］一门也没有留

下）。命令轻骑兵在卡瑟克特的

支持下前进。俄军又重新展开

战斗队形，沿正面和在两翼配

置炮兵连。卡迪根的疯狂进攻

被击退。

非洲猎骑兵从左翼进行进

攻，解救了在右翼遭到俄国枪

骑兵攻击的英军。

重骑兵没有转入进攻，而

在右翼进行佯攻，并在炮火支

援下使俄军占领的一个多面堡

失去了作用。炮击声终于寂静

下来。英军撤到第二道筑垒线，

放弃了第一道筑垒线，虽然在

某个时候被破坏的多面堡又重

新被卡瑟克特指挥的土军占

领。

火炮）。（２）扎博克里特斯基本

人的部队（１３个营，２个骑兵

连，２个哥萨克骑兵连，１４门

火炮）。

阿速夫团冲击第一个多面

堡，早上六时半，敌人放弃第

二个和第三个多面堡，立刻被

乌克兰团占领。第四个多面堡

被敖德萨团占领，但已被彻底

破坏和放弃。

在三个坚守住的多面堡之

间的阵地。

俄军骑兵对英军营垒的袭

击被第九十三苏格兰团的翼侧

炮火和重骑兵旅的进攻所打

退。

扎博克里特斯基部队被调

往右面的高地。

英军轻骑兵旅的进攻由于

遭到 ［俄军］枪骑兵的两翼攻

击而被击退。猛烈的霰弹和枪

弹的射击。

英军轻骑兵旅得到非洲猎

骑兵的解救，非洲猎骑兵自己

４３２ 弗 · 恩 格 斯





弗·恩格斯《巴拉克拉瓦》的一页手稿和会战平面图



是在弗拉基米尔团的２个营的

刺刀面前退却下来的。

晚上的形势

德涅泊团的１个营在科马

雷。

阿速夫团的４个营，守卫

第一个多面堡的德涅泊团的１

个营。守卫第二个和第三个多

面堡的乌克兰团的２个营。

第一线的８个营，在同一

阵地上的骑兵、炮兵和扎博克

里特斯基部队。

下午四时，炮击停止。

一．从乔尔贡到卡德科伊的纵队：列武茨基少将

乌克兰团的４个营，１６门火炮

敖德萨团的４个营
２
３个步兵营    

８２３个营，１６门火炮

阿速夫团的４个营

德涅泊团的１个营，１０门火炮

１３２３个营，２６门火炮

乌克兰猎骑兵团

Ⅳ①     Ⅵ

４门重炮，６门轻炮。对付卡德

科伊附近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多

面堡。在它后面：谢米亚金少

将，阿速夫团。

德涅泊步兵团的第四营。

７３２巴 拉 克 拉 瓦

① 恩格斯用罗马数字表示炮兵连的番号。——编者注



  Ⅳ     Ⅵ

４门重炮，６门轻炮。此外，还

有敖德萨猎骑兵团和第六轻炮

连的６门轻炮。

二．纵队：从乔尔贡到科马雷

德涅泊团的３个营

１
２个哥萨克步兵营

１０门火炮，８个骑兵连

１个哥萨克骑兵连

１
２个营，１０门火炮，

８个骑兵连，１个哥萨克骑兵

连。

格里贝少将把哥萨克开往拜达

尔盆地。

德涅泊步兵团第一、第二和第

三营

Ⅳ     Ⅵ

４门重炮和６门轻炮，

枪骑兵混成团的１个骑兵连

顿河哥萨克第五十三团的１个

哥萨克骑兵连

稍后从拜达尔派出枪骑兵

混成团，以及哥萨克步兵（黑

海的）和第六步兵营的一部分。

三．右翼：骑兵，雷若夫中将

１４个骑兵连，２０门火炮。

９个哥萨克骑兵连

第六骠骑兵旅，

第十一和第十二骠骑兵团，

第一乌拉尔哥萨克团

８３２ 弗 · 恩 格 斯



第五十三顿河哥萨克团的３个

哥萨克骑兵连

１２个轻骑炮连

第三哥萨克重炮兵连。

四．最右翼：扎博克里特斯基少将

非洲猎骑兵在这里进行攻击。

１
３个营，１４门火炮，２个骑兵

连，２个哥萨克骑兵连

弗拉基米尔团的

３个营

苏兹达尔团的

４个营

２个连，６

个步兵营

１０门重炮（Ⅰ）

４门轻炮（Ⅱ）

魏玛大公的２个骠骑兵连，

第六十哥萨克团（波波夫）的

２个哥萨克骑兵连。

投入战斗的总兵力

１
２个营

７０门火炮 ２４个骑兵连 １３个哥萨克骑兵

６００［每个营的８—２２［每门火８０［每连的人 连

人数］ 炮的人数］ 数］

１４７００名步兵 ９００ １９２０ ８００名哥萨克

９００名炮兵

２６００名骑兵

９３２巴 拉 克 拉 瓦



１０００名哥萨克

１９２００人

２４１２个营

  ４００   

 ９８００名步兵①

英军：第一师—８个营＝３０００人；

第四师—８个营＝３０００人；

骑兵师—１０个团—２０个骑兵连＝１２００人；

土军：约８个营，８个营＝４０００人；

法军：第一师中的６个营＝３０００人；

１２个骑兵连   ＝８００人； 

  ［总计］ １３０００［步兵］ ２０００［骑兵］和英国舰队。２２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４年

１１月１３日和１６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０４２ 弗 · 恩 格 斯

① 这是第二次计算出来的参加巴拉克拉瓦战役的俄国步兵的总数。这一次恩格

斯按每营４００名步兵计算，而不是象第一次那样按６００名步兵计算。——编

者注



弗 · 恩 格 斯

克 里 木 战 争２２５

１８５４年

９月１４日       旧堡登陆。

９月２０日 阿尔马河会战。

９月２５日 联军向塞瓦斯托波尔南区推进。

９月２６日 攻占巴拉克拉瓦。

９月２８日 封锁南区（当时在南区除水兵外只有８

个营）。

１０月１日 进行侦察和决定在强攻前进行炮击。

１０月９—１０日 ［挖］第一道平行壕，距要塞４００—６００

俄丈。

１０月１７日 炮击塞瓦斯托波尔（在陆地上俄军的火

力占优势，以２００门重炮对付进攻者的

１２６门炮），舰队同时射击。法军炮兵被

迫停止射击。强攻的时间错过了。

１０月２５日 巴拉克拉瓦会战①。

１０月２６日 俄军以９个营的兵力向英军阵地出击。

１４２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５８６—５９３页。——编者注



１１月４日 俄军比联军的兵力占优势。进攻。

１１月５日 因克尔芒会战２２６。英军的围攻作业现在

几乎完全中止。只有阻援线在继续加

强，以防止被解围军队突破。

１２月１１日 奥斯滕－萨肯任城防司令。出击日益频

繁并日益顺利。

［１８５５年］

１月初 英军在距要塞４００俄丈处挖了第二道

平行墙。出击继续进行。

１月２７日 尼耶尔到来。法军对马拉霍夫冈的坚决

强攻延期。英军让出了自己的一半堑壕

——总共长一英里！

２月２２—２３日 色楞格多面堡２２７建成。２３日对该堡的攻

击被击退。距主墙１１００码。

２月２８日—３月１日 沃伦多面堡建成——距主墙１４５０码。

３月１１—１２日 堪察加眼镜堡我２２８——７７０码。这样

在距要塞４７０俄丈处敌人被迫进行了

转土对壕作业。

在这些工事前还筑有散兵战壕。

３月２２—２３日 对这些战壕的攻击被击退，这些战壕已

被堑壕连成一个整体；第三棱堡前也是

这样——距主墙４３０码处有采石场。

４月 为争夺第四至第六棱堡前２００步处的

俄军战壕展开战斗，

２４２ 弗 · 恩 格 斯



４月１９—２０日 英军攻击采石场

４月２０—２１日 被击退。

５月 联军的（法军和撒丁军）和佩利西埃的

兵力增加。用新的兵力组织进攻。

５月２３日 第五棱堡前为争夺反接近壕展开了战

斗，俄军获胜。

６月７日 攻击堪察加眼镜堡、采石场、色楞格多

面堡和沃伦多面堡。

６月１８日 第一次强攻，被击退。２２９

８月１６日 黑河２３０。

９月８日 强攻。

弗·恩格斯起草于１８５５年９月

８日以后

第一次以真迹复制形式发表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

第２版第１１卷

原文是德文

３４２克 里 木 战 争



卡 · 马 克 思

外 交 上 的 失 礼２３１

  伦敦１０月２日。英国驻德意志联邦议会公使亚历山大·马利

特爵士在霍姆堡为庆祝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而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

讲话，由于激烈攻击普鲁士国王及其内阁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震

动。英国公使在这次讲话中直接了当地声称，英吉利民族本来有

权等待普鲁士采取另一种政策，况且普鲁士的多数人民从来没有

隐瞒过他们对西方强国的同情。亚历山大爵士认为，如果普鲁士

的态度有利于西方强国，那么奥地利接着就会坚决行动，而俄国

面对普鲁士同盟就不可能进行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普鲁士对战

争直接负有责任。由于普鲁士国王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而亚历

山大爵士是英国派驻该联邦的公使，所以人们认为这种攻击在任

何情况下都将具有值得最严肃看待的后果。如果公使受到本国政

府的袒护，那么这将是英国未来政策性质的征候；否则肯定他会

被召回国。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２日

载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５日《新奥得报》

第４６５号

原文是德文

４４２



卡 · 马 克 思

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

  伦敦１０月６日。为调查“外交活动”而建立的太恩河畔新堡

委员会２３２刚公布一项极有趣味的报告。我们现在摘引其中最重要

的几段，不过我们事先要指出，在下面摘引的文件中起主要作用

的波特先生是不列颠贸易部的副大臣，作为《国家的进步》一书

的作者在英国著作界享有一定的地位。

第一号。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认为：（１）波特先生在墨

尔本勋爵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任外交大臣的这一时期在贸易部任职，由于

亲自观察和根据他所知道的事实得出的结论，他确信并发表了下述看法，即

帕麦斯顿勋爵为讨好俄国在有关贸易条约的问题上一贯牺牲英国的利益；

（２）波特先生根本不向帕麦斯顿勋爵的同事、即他的上司贸易大臣①隐瞒这

个看法；相反，１８４０年当派他去巴黎同法国签订贸易条约时，他在没有谈妥

他无须给外交部打任何报告之前不同意接受这项使命。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因

为他相信，他签订这种条约的各种尝试，都会遭到上述部门首脑的叛卖性的

破坏；（３）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于是波特带着使命前往巴黎；（４）波特在罗

·皮尔爵士执政期间在格莱斯顿手下供职时，始终坚持自己以前的看法，而

且还指责帕麦斯顿勋爵得到俄国人的钱。波特断言这笔交易的中间人是个名

叫杰科布·哈特的犹太人，这人从前在圣詹姆斯街开赌场，后来被帕麦斯顿

勋爵任命为不列颠驻莱比锡的领事。波特之所以对此深信不疑，是因为政府

５４２

① 亨利·拉布谢尔。——编者注



为免去哈特的职务进行过调查；（５）没有波特先生的证明，这个事实也是不

容争辩的，凡是愿意的人都能证实杰科布·哈特确实开过赌场，帕麦斯顿勋

爵委派他为驻莱比锡的领事，在那里大家都回避他，把他看作是名声有问题

的人。下面委员会援引了它所搜集的证人的证词。

乔·克罗希等人

１８５５年９月２０日于新堡

我们从这些证词中引了以下几段：

第二号。波特先生只是后来在罗·皮尔爵士的政府供职时才知道赌场的

勾当。波特告诉我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个犹太人，即不列颠驻莱比锡的领事，

被当地商人和英国商人看成是非常不体面的英国代表，特别是在查明他过去

在圣詹姆斯街开赌场之后。曾试图免去他的职务，而且把这个问题提到罗·

皮尔爵士的政府面前。但是，他的政府碰上曾经委派哈特任此职务的帕麦斯

顿的非常坚决而强烈的反对，致使政府让了步。帕麦斯顿信赖这样一个卑鄙

人物的这一秘密，后来成为调查的对象，结果发现，帕麦斯顿勋爵曾一度遇

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估计这是１８２５年），利文公爵夫人建议他到这个犹太

人的赌场，在那里一个外国人一连两夜输给帕麦斯顿两万英镑。波特先生把

这件事公开告诉了许多人，其中包括布莱特先生。

布莱登贝格人Ｄ．罗斯

１８５５年４月７日

第三号。哈特的任命是在帕麦斯顿打算退出内阁的时候，即１８４１年。哈

特在莱比锡公开拿出帕麦斯顿的信，在各种人物面前炫耀自己，因为帕麦斯

顿表示遗憾，说目前没有机会给他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

戴·乌尔卡尔特

１８５５年４月２８日于沃特林

第四号。我说的话也许完全没有用处，而且我也不可能把我同波特的全

部私人谈话重述一遍。我只谈一个情况。曾经同一个欧洲国家（那不勒斯）签

订了一项重要条约，如果条约被批准，那么我们国家就能够通过友好途径在

贸易上取得相当大的好处。那些了解并且反对在内阁里进行俄国人的活动的

官方人士表示担心，只要对讨论、程序手续和先决条件找到任何借口，条约

６４２ 卡 · 马 克 思



就会告吹。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条约的条文搞得十分完善，而且只是在那不

勒斯已经同意和签署之后才提交给内阁。在英国，人们对条约完全保持沉默。

没有一家政府刊物被准许欢迎这一事件。外交部根本不理睬它。搞这一条约

的人怂恿一位议员提出质问：是否已经取得那不勒斯对条约的同意。帕麦斯

顿回答说，这完全是误会，根本不存在这种条约，只是有条约的一些初步草

案。我记得，由于这位大臣的这番回答，波特当我的面打开公文柜，从中抽

出一份文件交给我，并喊道：“这就是条约”。可能这个文件至今还放在原地

方。同那不勒斯进行条约谈判的是议会的格拉斯哥的现任议员麦格雷哥里。

更为惊奇的是波特谈到有一个贸易条约被牺牲。该条约是他本人同法国进行

谈判的，条约的实现也被帕麦斯顿破坏了。

罗·蒙蒂思

１８５５年５月４日

第五号。我记得，听说委任一个犹太人或者说是一个落魄的犹太人米契

尔（或者是与此相似的姓）担任官职。他是《晨邮报》的所有者之一，而且

是该报的编辑之一。帕麦斯顿为他在圣彼得堡建了一个领事馆。他担任这个

职务直到战争爆发，而且这个职位每年给他带来四、五千英镑的收入。在

１８４７年普选后，当时忠于得比的非常保守的报纸《晨邮报》立即发表一篇关

于内阁的文章，文章谈到帕麦斯顿，说乌尔卡尔特可以对他提出令人毛骨悚

然的控诉。此后不久，米契尔接到委任。诚然，这时报纸的领导已转到别人

手里，然而从这时起，在该报继续忠于得比和谷物法的整个时期，它攻击整

个内阁而不触动帕麦斯顿；相反，它经常吹捧和支持他。在最近的十二个月

中，这家报纸公然从保守党人营垒逃脱出来，不仅成了帕麦斯顿的报纸，而

且成了政府的报纸。

查理·阿特伍德２３３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６日

载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１１日《新奥得报》

第４７５号

原文是德文

７４２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



卡 · 马 克 思

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集会２３４

  伦敦１１月１３日。昨晚在圣马丁堂举行了一次人数非常多的

集会。邀请通知说，这次集会是“反对不久前发生的泽稷岛驱逐

事件、反对正在准备的外侨管理法案２３５和反对现在的军事政策的

联合示威”。但是，为了保证在前两项上的统一行动，把最后一项

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主持集会的爱德华·迈奥尔议员讲述了导

致驱逐事件的概况之后，继续说道：

“这次集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既反对过去的外侨管理法案，也反对

未来的。为了政治流亡者的利益，我们要求避难权（呼声：“好！”）；我们提

出这种要求，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政治流亡者（再喊：“好！”）。他们的悲惨

命运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给他们以同情和保护（“好！”）。我们不问他们的政

治观点如何，因为我们不想知道他们在本国属于哪一个党派。在这方面，我

们对公爵和平民不加任何区别（“好！”）。我们主张所有在这里上岸的人都有

避难权。我们一向是公正的。我们一视同仁，向路易－拿破仑亲王伸出过援

助的手，也保护过取名为约翰·斯密特的被人遗忘的国君①（呼声：“好！”，

笑声）。我们的法律还保护过奥尔良派、联合派２３６、保皇派和共和派，这不是

由于他们逃出的那个国家的统治者的政策，而是由于英国的法律。（“好！”）

我们的民族十分好客，乐意热忱接待所有的人。在另外一些人中，我们尊敬

地接待过象科苏特这样的人（暴风雨般的掌声）。《泰晤士报》不久前称他为

８４２

① 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伟大的马扎尔人’，而且我们还使马志尼受到了他所请求的保护（热烈鼓

掌）。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询问这些人的政治观点是否和我们一致。我们只需要

知道他们是政治原因的流亡者，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给以同情的充分理由。

（“好！”）这就是我们为泽稷岛的流亡者力求做到的。（“听啊！”，“听啊！”）

这就是我们为所有在这里上岸的人力求做到的，我们丝毫不想按照哪个人的

要求放弃我们民族的好客精神。（长时间的高呼：“好！”）所以，应该让到这

里来的所有人都享受不列颠的一切自由，而不是只受到监禁。（“听啊！”“听

啊！”）对因政治原因而逃离祖国的人不需要任何登记；不需要任何警察的监

视。（“听啊！”“听啊！”）我们不想把这些人的自由和我们自己本身的自由等

等交到大臣或者王国的手里。”

在迈奥尔结束他那少不了对路易－拿破仑和奥地利进行尖锐

攻击的、受到雷鸣般欢呼的、相当长的演说之后，华盛顿·威尔

克斯先生宣读了下面这封科布顿的信：

“阁下！我很难过，因为我不能参加你们反对对维克多·雨果先生及其流

亡难友们的暴行的示威。虽然，离城的路途遥远以及其他的事务不允许我出

席集会，但是我衷心支持集会的组织者。那些象你们打算进行抗议的措施，一

定会擦亮至少一部分曾经由于同情国外的自由主义而支持过战争（“啊！，

啊！”）的公众的眼睛，使他们看到，他们轻信了一些人的欺骗（“啊！，啊！”），

那些人曾向他们煽动，说什么在我们当前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所参加的战争

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嘘声，“好！”）请相信，从欧洲和平遭到破坏的那个时

刻起，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一直有直接对立的倾向；如果他们把战争再强加

给我们若干年，那么他们就会把我们抛向西德默思统治的苦难岁月的黑暗政

治勾当。２３７（“不行，不行！”嘘声，“好！”）

理·科布顿”

集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大会愤怒地抗议不久前从泽稷岛驱逐流亡者一事，并认为来到不列颠

王国领土的外国人应立即取得英国人的天然权利和法律权利，在他们受刑事

追究前有受公审和受陪审员审讯的权利。大会有责任以一切合法手段来反对

９４２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



那种会引起不安的企图，即企图通过议会的法令来取消或限制避难权，大会

并号召全国都这样做。”

这次示威引起许多类似的活动。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在整

个流亡者问题上是雷声大雨点小。舆论坚决转而反对政府，但同

时我甚至认为，这出戏是政府的一个打算。它这样笨拙地、使人

啼笑皆非地向路易－拿破仑的第一批要求让步，其实正是为了向

他表明，要英国任何一个政府作进一步让步是不可能的。假如政

府严肃地看待这件事，它就会更灵活地行事，而不会在议会开会

前很久就采取它那荒谬的步骤。帕麦斯顿不喜欢流亡者，但是他

认为他们是他手边随时可用的东西，需要的时候就用他们威胁大

陆。我确信，正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流亡者可以比任何时候更用

不着担心。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１６日《新奥得报》

第５３７号

原文是德文

０５２ 卡 · 马 克 思



卡 · 马 克 思

致《自由新闻》编辑２３８

  阁下，我荣幸地附上一篇文章，您可能认为有必要让它同您

的读者们见面。

您的忠实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４月２６日

伦敦索荷区第恩街２８号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４月２６日

载于１８５６年５月３日《自由新闻》

和《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

原文是英文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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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２３９

  

卡·马克思撰写

部分发表于《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

（１８５６年６—８月）

发表于伦敦《自由新闻》（１８５６年

８月—１８５７年４月）

原文是英文



卡·马 克 思



一

第一件 龙多先生致霍雷修·沃尔波尔２４０

“１７３６年８月１７日于彼得堡①

  ……我衷心希望……土耳其人能接受劝告而屈尊先行做出表示，因

为这里的宫廷看来已打定主意，土耳其人不先走一步，它就不理睬任何声音，

以此来羞辱土耳其政府，土耳其政府曾在一切场合极其轻蔑地谈论俄国人，

这是女沙皇和她的现任大臣们所不能忍受的。奥斯特尔曼伯爵不但不感激埃

弗拉德·福克纳爵士和卡尔库恩先生（前者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后者

是荷兰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转达土耳其人的善意，而且也不愿听从解劝而轻

信土耳其政府抱有诚意，看来，他对他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惊异，他们未奉英

王和荷兰联省议会２４１之命，也未受土耳其宰相之托居然就给他们（俄国内

阁）写信，而且他们的信也未曾同皇帝②驻君士坦丁堡公使协商过…… 我

已把土耳其宰相写给英王的那两封信给比朗伯爵和奥斯特尔曼伯爵看过，同

时告诉这两位先生，由于这两封信中对这里的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

他们这样渴望看到的话，我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比朗伯爵说这算不了什么，

因为他们已习惯于被土耳其人这样对待了。我要求两位伯爵阁下不要让土耳

其政府知道他们已经看过这两封信，因为这样做无补于事，只会使事态恶化

……”

５５２

①

② 指查理六世。——译者注

这封信讲的是１７３５年安娜女皇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驻圣彼得堡的这位英国

外交官报告他在游说俄国同土耳其人媾和方面所作的努力。省略的词句是无

关的。



第二件 乔治·麦卡特尼爵士致

桑德威奇伯爵２４２

“１７６５年３月１日（１２日）于圣彼得堡

绝密①

……昨天帕宁先生② 和副总理大臣③同丹麦大使奥斯滕先生签订了这

里的宫廷与哥本哈根宫廷之间的同盟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把对土耳其的战争

规定为履行盟约理由；只要发生这种情况，丹麦就必须给俄国每年五十万卢

布的补助金，分季支付。此外，丹麦还根据一项最秘密的条款，答应与法国

断绝一切联系，只要求一段宽限，以便设法索回法国宫廷欠它的债款余额。无

论如何，它即将采用俄国对瑞典的全部观点，并且在瑞典王国内尽管不是公

开地，但将完完全全地与俄国一致行动。不是我受骗了，就是格罗斯先生④

对阁下说俄国打算停止插手，而把瑞典这个包袱整个丢给英国时误解了给他

的指令。不管这里的宫廷多么希望我们为每一项金钱义务支付大部份额，然

而我确信，到什么时候它也宁愿选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它的计划、

它的热烈希望，是与英国和丹麦协力合作来彻底消灭法国在那里的利益。不

花费相当大的费用，这一点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是俄国现在似乎并没有不通

情理到期望由我们支付全部费用的地步。我已得到暗示，我们方面只要每年

支付一千五百镑，就足以维持我们的利益，并绝对阻止法国人控制斯德哥尔

摩。

６５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④ 俄国驻伦敦公使。

指亚·米·哥利岑。——译者注

帕宁是否领取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津贴，他这样做是背着叶卡特琳娜还

是按照她的命令，这在历史学家当中至今仍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毫无疑问，叶

卡特琳娜二世为了使外国宫廷与俄国使节合作，曾许可俄国使节在表面上与

外国宫廷合作。至于帕宁，那么这个问题是由一个我们相信还从来没有发表

过的可靠文件决定的。这个文件证明，帕宁在一度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人

之后，被迫冒着牺牲他的荣誉、财产和生命的危险继续保持这种身分。

英国当时在和俄国谈判一个通商条约。



瑞典人对于他们多年来一直处于依附地位非常敏感，并且感到很受屈

辱，他们对每一个干涉他们事务的强国都极其忌恨，对他们的邻居俄国人更

是如此。这就是这里的宫廷给我提出的理由：为什么它希望我们和他们分别

采取行动，同时在我们彼此的公使之间仍然保持推心置腹的信任；为什么它

希望我们首先关心的事项不是成立一个叫作什么俄国派或英国派的派别，而

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朋友赢得自由之友和独立之友的美名，因为甚至最聪明的

人也往往会被一个虚名所迷惑。目前我们享有优势，这个国家的人们已普遍

相信他们同法国的联系已招致很大的灾难，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关系，还会非

常严重地破坏他们的真正利益。帕宁先生决不希望瑞典宪法① 有丝毫改动。

他希望王权能够保存而不扩大，人民的特权能够维持而不遭到破坏２４３。然而

他对王后的勃勃野心和奸诈诡谲不无畏惧，不过奥斯特尔曼伯爵作为公使的

高度警惕性现在已完全打消了他在这方面的担心。

由于与丹麦新缔结了联盟，由于这里的宫廷毫无疑问在瑞典取得了成

就，帕宁先生如果得到适当的支持，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把北方国家联

合起来的大计划的②。为了使这个计划臻于完善，唯一需要的就是与大不列

颠缔结一个条约联盟。我确信，这是这里的宫廷最热切的希望。女皇对此已

不止一次用极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她的野心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联盟来抗衡家

族盟约③，并且尽可能挫败她特别憎恨的维也纳宫廷和凡尔赛宫廷的一切意

图。然而，我不能向阁下隐瞒，我们要指望缔结任何这样的联盟，就必须以

一项秘密条款同意在发生对土耳其的战争时支付一笔补助金，因为除了遇到

那种性质的紧急情况外，他们不会向我们要钱。我自以为我已经说服这里的

宫廷，期望在和平时期得到补助金是不合乎情理的，在平等基础上的联盟对

两个国家都更牢靠和更体面。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把对土耳其的战争作为履

行盟约理由写进条约正文或者列入秘密条款，将是我们同这里的宫廷举行任

何谈判的必要条件。帕宁先生之所以对这点很固执，是由于这样一件偶然的

事情。当沙皇和普鲁士国王之间的条约２４４正在讨论的时候，别斯图热夫伯爵

７５２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①

②

③ 指１７６１年８月在巴黎缔结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族之间的盟约。

这样，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就告诉我们，通常所谓查塔姆勋爵的“北方联盟

的大概念”，实际上就是帕宁的“把北方国家联合起来的大计划”。查塔姆不

过是被骗去倡导这个俄国人的计划罢了。

查理十二死后由参议院制订的寡头政治的宪法。



（他是普鲁士国王的死敌）建议加进关于土耳其的条款，他确信普鲁士国王决

不会接受这一条款，满以为谈判会由于国王的拒绝而告破裂。但是这个老政

客看来完全失算了，因为国王陛下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只是要求俄国在和

任何其他国家缔结联盟时也必须按照同样的条件①。情况确系如此，为了进

一步肯定这一点，几天前，普鲁士公使佐尔姆斯伯爵拜访了我，对我说，他

已接到训令，如果这里的宫廷有意和我们的宫廷缔结联盟而不包括这样一项

条款的话，他要表示最强烈的反对。我得到了种种暗示，如果大不列颠在这

一条款上不那么执拗的话，俄国在商务条约的出口税条款上就会不那么固

执，格罗斯先生曾告诉过阁下，这里的宫廷是决不会放弃出口税条款的。同

时，有一个受到帕宁先生极度信任的人向我保证，如果我们着手缔结联盟条

约，商务条约就会尽快地跟上；那时商务条约就会完全摆脱那个一向吹毛求

疵和争吵不休的商务委员会，仅仅由大臣和我来解决，而且他确信，只要关

于土耳其的条款被列入联盟条约，商务条约的缔结就会使我们满意。我还被

告知，若是西班牙人进攻葡萄牙，我们可以雇用一万五千名俄国人去服役。我

祈求阁下千万不要对格罗斯先生提到同丹麦缔结的条约的秘密条款…… 

我担心，这位先生对英国不抱善意。”②

８５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霍雷修·沃尔波尔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他的时代的特征：“现今时兴的，是互

相利用。”无论如何，从上文可以看出，俄国在同英国交往中就是这样干的。

桑德威奇伯爵，即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敢于写的上面这封信的受信人，十年

以后，即１７７５年，在诺思政府中出任海军首席大臣，曾以激烈反对查塔姆勋

爵关于公平解决美洲困难的动议而闻名。“他不能相信这（查塔姆的动议）是

一个英国贵族的产物，在他看来这勿宁说是某个美洲人的作品。”１７７７年，我

们发现桑德威奇又在咆哮：“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耗尽国库的最后一文

钱，而决不让大不列颠被它的犯上作乱的臣民蔑视、欺侮和宰治。”当桑德威

奇伯爵带头促使英国陷入同它的北美殖民地、同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战争

时，我们看到他在议会经常受到福克斯、伯克、皮特等人的指控，说他使海

军处于不能保卫国家的状态，说他明知道敌人已经集结大量军队，却有意派

小量英国军队去对抗，说海军各部门事务的管理极其不当，等等（参看１７７８

年３月１１日，３月３１日和１７７９年２月下院的辩论；福克斯对桑德威奇勋爵

的不信任动议；１７７９年４月９日关于因桑德威奇勋爵玩忽职守而要求解除其

职务的上国王书；１７８２

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遁辞。关于弗里德里希如何被迫投入俄国联盟的怀

抱，科克先生（法国的外交学教授，达来朗的老师）说得很明白。他说：“弗

里德里希二世被伦敦政府抛弃之后，不能不投靠俄国。”（见他著的《欧洲革

命史》）



第三件 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致

格兰瑟姆勋爵２４５

“１７８２年８月１６日（２７日）于彼得堡

（私人信件）

……我一到达这里，就发现这个宫廷的情况跟以前向我描述的很不一

样。它对英国根本没有任何偏爱，它完全是倾向法国的。普鲁士国王（当时

深得女皇信任）正在施加影响反对我们。帕宁伯爵有力地支持了他。波旁王

朝的两个公使拉西和科尔贝龙诡计多端，善耍阴谋；波将金公爵受了他们的

蛊惑；而包围女皇的那一大群人——舒瓦洛夫们、斯特罗加诺夫们和切尔尼

舍夫们２４６都是（现在也仍然是）一伙巴黎的理发店学徒。形势有利于他们致

力的事业。法国人装模作样地帮助俄国解决同土耳其政府的纠纷，紧接着这

两个宫廷又一起成为帖欣和约２４７的调停人，这些对它们之间的和好都起了不

小的作用。⒇所以，对于１７７８年２月１７７９年７月我与帕宁伯爵进行的一切

谈判毫无成果，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的意图是防止而不是促进联盟。我

们为争取联盟作出了各种让步，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制造新的困难，总是设

置新的障碍。同时，我对他的明显信任也产生了很严重的恶果。他利用这种

信任，在向女皇报告时转达的不是我使用过的语言和我实际表达过的感情，

而是他满心希望我使用和表达的语言和感情。他又同样悉心地向我隐瞒女皇

的意见和感情。他在她面前把英国说成顽固、傲慢和冷淡，而在我面前则把

９５２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⒇年２月７日福克斯弹劾１７８１年海军行政严重失职案）。皮特借此机会把“我们

在海上所遭到的一切灾难和耻辱”都记在桑德威奇勋爵的帐上。在下院３８８票中，

支持政府方面反对这一动议的票数只多２２票。１７８２年２月２２日，一个反对桑

德威奇勋爵的类似动议在下院４５３票中仅以１９票的多数被否决。然而，桑德威

奇勋爵的施政确实使三十多名卓著勋劳的军官离开了海军，或者声明不能在目

前的制度下服役。事实上，在他的整个任职期间，海军中普遍存在的不和令人

非常担心。此外，桑德威奇勋爵曾被公开指控侵吞公款，而且根据间接证据来

看，他也的确犯了这样的罪行。（参看１７７８年３月３１日，１７７９年４月９日及以

后几次上院的辩论。）当１７７９年４月９日解除他职务的动议被否决时，三十九

名上院议员提出了抗议。Ｚ



女皇说成心情不快、讨嫌我们并对我们在意的事情漠不关心。他是那样确信

他用这种两面谎报情况的办法已堵塞了一切成功的渠道，当我向他谈到那个

西班牙声明２４８的时候，他甚至敢于俨然以大臣身分对我说，‘大不列颠是由于

它自己的行动骄横傲慢才大难临头的；现在灾难已达到顶点；我们必须作出

一切让步以求得和平；而且我们既不能指望得到朋友的援助，也不能指望得

到敌人的宽容。’我竭力控制自己，不使自己感情用事…… 我当即找了波将

金公爵，由于他的帮忙，女皇屈尊在彼得宫单独接见了我。在这次会晤中，我

非常幸运地不仅消除了她对我们的一切不良印象，而且通过如实阐述我们的

处境以及大不列颠与俄国之间不可分割的利益，使她断然决定援助我们。这

个决定她是用明确的语言向我宣布的。当这件事透露出来的时候——而帕宁

伯爵是第一个知道它的——他成了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不仅通过散布谎

言和最无耻地施加影响来破坏我的公开谈判，而且使用最卑鄙最恶毒的人所

能想得出的一切手段来贬损和伤害我个人。从他对我的那些无耻的指控来

看，如果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就会担心受到他最无耻的袭击。这种残酷

无情的迫害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比他的内阁任期延续得更久。尽管我从女皇

本人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帕宁伯爵还是找到办法先是动摇，然后改变她的

决定。他的确受到普鲁士国王陛下很热心的支持，当时普鲁士国王陛下极力

要破坏我们的利益，正如他现在似乎热衷于要恢复它一样。然而，这头一次

失望并没有使我灰心丧气，我加倍努力，在我出使期间又有两次使得女皇几

乎（！）出面声明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每一次我的期望都是建立在她亲口作的

保证上的。第一次是在我们的敌人策划武装中立①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建议

把米诺尔卡岛２４９送给她的时候。虽然在第一次，我从我以前遭到反对的同一

来源遭到同样的反对，然而我必须说，我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我们对１７８０年

２月那个著名的中立声明２５０的极其笨拙的答复方式。因为我非常清楚打击将

来自何方，我已作好避开它的准备。我当时的意见是这样：‘如果英国觉得自

０６２ 卡 · 马 克 思

① 詹姆斯·哈里斯爵士装作相信叶卡特琳娜二世不是１７８０年武装中立的发起

人，而只是拥护者。圣彼得堡宫廷总是使它自己的种种计划具有外国宫廷向

它提出并迫使它接受的形式，这是它的重大策略之一。俄国外交喜欢这种张

冠李戴。就这样，弗洛里达布朗卡的宫廷被弄成了这次武装中立的负责发起

人，从这个自命不凡的西班牙人写给查理三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一想到

自己不仅策划了这次武装中立，而且诱使俄国支持了它，是感到多么自豪。



己强大得可以甩开俄国，它就应该立即拒绝这些新出笼的教义；但是，如果

它的处境还要求援助，它就应该服从当前的需要，在只是涉及俄国的限度内

承认这些教义，用一个适时的善意行动为自己保证赢得一个强大的朋友。’①

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提出来的是一个模棱两可、捉摸不定的答复；我们似

乎对这些教义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同等地害怕。我得到的指示是，对它们

秘密地进行反对，但在公开场合则表示默许。而且当时我们政府的一个机要

人员在同西莫林先生的谈话中使用了一些不谨慎的、与那位公使从斯托蒙特

勋爵那里听到的温和而诚挚的语言直接矛盾的说法，使女皇万分震怒，加剧

了她对我们该届政府所抱的反感和不良印象②。我们的敌人利用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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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从这一段话和其他类似的段落可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即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把

诺思勋爵（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所说的该届政府就是指他的政府）看成是毫

不妥协的人。只要看一看下面这个事实，任何这类误解都会消除：第一次瓜

分波兰２５１是在诺思勋爵执政时发生的，而他对此并没有提出任何抗议。１７７３

年，当叶卡特琳娜对土耳其的战争还在进行，她同瑞典的冲突正日益恶化的

时候，法国准备派遣一支强大的舰队到波罗的海去。法国外交大臣戴居雍把

这个计划通知了英国当时驻巴黎的大使斯托蒙特勋爵。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中，戴居雍详细论述了俄国的扩张野心以及应该促使法英两国联合对抗这种

野心的共同利益。英国大使对这一亲密谈话的回答是：“如果法国派舰只去波

罗的海，英国舰队将立即跟踪而至；两支舰队的存在，其效果不会超过中立；

而且，无论英国宫廷如何愿意保持英法之间现存的良好关系，由偶然冲突引

起事端，是未可预卜的。”结果，戴居雍撤销了布勒斯特的分舰队，但是下了

新的命令在土伦装备一支舰队。“英国内阁得到这种重新备战的消息之后，立

即表示了强有力的反对；斯托蒙特勋爵受命发表声明说，用于波罗的海的每

一个论点都同样适用于地中海。此外，还给法国外交大臣送了一份备忘录，并

要求把它呈交国王和枢密院。这产生了预期的效果；那支舰队撤销了，水兵

解散了，扩大战争的危险避免了。”

我们上面引用的这几行文字的这位自鸣得意的作者说道：“诺思勋爵就

这样成效卓著地帮助了他的同盟者（叶卡特琳娜二世），并且促成了俄国和土

耳其政府之间的（库楚克－凯纳吉）和约２５２。”叶卡特琳娜二世对诺思勋爵好

心帮助的报答，首先是撤销了她向他许诺的在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

的援助，其次是策划并领导了对英国的武装中立。诺思勋爵没有敢象詹姆斯

·哈

就是这个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此人又名马姆兹伯里伯爵，读者也许更熟悉

这个名字），被英国历史学家们吹捧为１７８２—１７８３年和平谈判中阻止英国放

弃海上搜索权的人。



…… 我提出了把米诺尔卡岛送给女皇的想法，因为我很清楚，我们在签订

和约时会被迫作出牺牲，我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向我们的朋友而不是向我

们的敌人作出这种牺牲。⒇

这个想法在国内被全盘接受了③，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这次从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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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③ 可见，英国政府确实不满足于已使俄国成为一个波罗的海强国，还千方百计

要使它成为一个地中海强国。看来，让渡米诺尔卡岛的建议在１７７９年底或

１７８０年初，即在斯托蒙特勋爵进入诺思内阁之后不久就已经向叶卡特琳娜二

世提出了，——这个斯托蒙特勋爵就是那个曾阻挠法国抗拒俄国的人，甚至

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也不能否认此人写了“完美地切合圣彼得堡宫廷的精神

的指示”这一功绩。当诺思勋爵的内阁按照詹姆斯·哈里斯爵士的建议提出

把米诺尔卡岛交给俄国人的时候，英国的下院议员和人民还在为担心汉诺威

人（？）会从他们手中夺去“地中海的锁钥之一”而焦虑。１７７５年１０月２６日，

国王在议会的开幕词中曾告诉议会说，当詹姆斯·格莱安爵士被问到为什么

他们没有把封锁一直维持到那个“计划”实现的时候，他得到格莱安爵士的

亲口回答是：“他们没有承担那种责任”，即执行他们的命令的责任！这里援

引的公文，是除了日期较晚的一件公文以外唯一被宣读的文件。另一件公文

据说是在４月５日发出的，其中“命令海军上将运用最广泛的权宜处置权力

封锁俄国在黑海的港口”，这件公文既未被宣读，邓达斯海军上将的任何答复

也未被提到。海军部派遣了汉诺威部队到直布罗陀和马翁港（米诺尔卡岛）

去，接替在那里驻防的英国部队中准备抽调到美洲去服役的团队。约翰·卡

文迪什勋爵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强烈谴责“把直布罗陀和马翁港这样重要的

要塞委托给外国人”。在极其激烈的辩论中，把直布罗陀和米诺尔卡岛这两个

所谓“地中海的锁钥”委托给外国人的措施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诺思勋爵承

认自己是这一措施的参谋，感到不得不提出一个“免究责任的议案”。不过，

这些外国人，这些汉诺威人，是英国国王自己的臣民。在１７８０年实际上把米

诺尔卡岛交给了俄国之后，诺思勋爵当然感到有理由在１７８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在

下院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对待内阁大臣被法国收买的嘲讽”了。

里斯爵士劝告他的那样来回报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即把大不列颠的海上权利

放弃给俄国，并且只是放弃给俄国。这就刺激了女沙皇的神经系统；突然引起

了她的歇斯底里幻想，说她对诺思勋爵“有不良印象”，有“反感”，感到“根

深蒂固的厌恶”，“完全不信任”，等等。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为了给谢尔本政府

提出一个例子以示警告，详细描绘了女沙皇感情的心理图以及诺思政府由于伤

害这些感情而蒙受的耻辱。他的处方非常简单：任何别的强国若要向我们索取

必定会被我们当作敌人看待的东西，对作为我们朋友的俄国，则应拱手相送。



蒙特勋爵那里接到的英明指示更加完美地切合这里的宫廷的精神了。这个方

案为什么没有成功，我至今还不明白其究竟。在我得到全权处理此事以前，我

从来没有看到过女皇对任何其他措施象对此事这样热心，而当我得到授权的

时候，我发现她却从原来的意图退缩，我也是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吃惊。我

当时认为，这应该归咎于她对我们的政府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根本缺乏信

任；但是从那时以来，我更倾向于相信，她曾就此事征询过（奥地利）皇帝

的意见，而后者不仅说服她拒绝这一建议，而且把这一秘密泄露给了法国，从

而使它公之于世。⒇ 我无法另外解释女皇感情上的这种迅速变化，特别是因

为波将金公爵（不管他在别的事务上表现如何）肯定是真心诚意支持此事的，

从我当时看到的和后来了解到的情况看来，他曾和我一样极其关心此事的成

功。阁下，你会看到，促使女皇成为友好调解人的想法是和建议把米诺尔卡

岛让给她有密切联系的。因为这个想法引起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在目

前的调解中遭到种种困难，我必须说明我当时的观点是什么，并且证明不是

我使我的宫廷处于如此难堪的地位。我当时希望和追求的是使女皇成为唯一

的、别无副手的调解人。如果阁下细察她与我之间在１７８０年１２月的来往情

况，阁下就很容易理解我当时有多么充足的理由设想女皇会成为一位友好

的、甚至是偏袒我们的调解人④。诚然，我知道她不能胜任这一任务，但是

我也同样知道她的虚荣心会因这一荣誉而得到多么大的满足，我完全了解，

她一旦插手进来，就会坚持下去，并且必然要卷入我们的争论，特别是当看

来（当时看来也会这样）我们已用米诺尔卡岛酬谢她的话。另一个（奥地利

的）帝国宫廷之被拉进调解活动，彻底破坏了这个计划。这不仅给女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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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④ 诺思勋爵的政府１７８２年３月２７日被罗金厄姆的政府接替之后，著名的福克

斯就通过俄国大使的调解向荷兰提出了和平建议。那么，被这位统计女沙皇

的感情、情绪和印象的卑贱记帐员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如此宣扬的俄国调解

到底有什么结果呢？当初步的和平条款已经同法国、西班牙和美国达成协议

的时候，同荷兰却达不成任何这样的初步协议。从它那里得到的只不过是停

止敌对行动而已。原来俄国调解如此有效，在１７８３年９月２日，即在同美国、

法国和西班牙缔结正式条约的前一天，荷兰同意了进行初步和谈，可是这不

是俄国调解的结果，而是由于法国的影响。

我们顺便指出，诺思勋爵——英国能够引以自豪的最卑鄙最胡闹的大臣之一

——纯熟地掌握了使议院笑声不绝的艺术。桑德兰勋爵也是这样。现在帕麦斯

顿勋爵也是这样。



了一个不恪守诺言的借口，而且使她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和凌辱。她就是在这

种印象下把这整个事情交给了我们为她提供的那位伙伴①，并且命令她驻维

也纳的公使绝对地赞同那里的宫廷所提出的一切。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不幸，

以及我们现在所遭逢的一切不幸，都是由此引起的。无论谁任何时候也不能

使我相信，维也纳宫廷只要由考尼茨公爵发号施令，会对英国抱任何好意，或

者对法国造成任何危害。我在这里努力加强它的影响，不是出于这样的想法，

而是因为我发现普鲁士总是施加影响反对我；因为我想，如果我能用任何方

式给后者以沉重打击，我就会摆脱掉我最大的障碍。我错了，真是倒楣，维

也纳和柏林的宫廷看来唯独在打算轮流损害我们这一点上有共同语言。②关

于米诺尔卡岛的建议是我为了诱使女皇出面而做的最后一次尝试。我已用尽

了我的力量，使出了全副手段；我最后一次和她谈话时的那种坦率态度，虽

然是有礼貌的，但已使她感到不快。从那时起直到上届政府下台，我一直被

迫处于守势…… 现在我阻止女皇对我们做坏事比以前促使她为我们做好

事要更困难。正是为了防止坏事，当女皇陛下初次提出由她单独在我们和荷

兰之间进行调解的建议时，我才强烈倾向于接受这个建议。她对我们的拒绝

所表示的极端不满，证实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当这个建议第二次提出的时

候，我毅然极力主张必须予以同意（虽然我知道这和我上司的感情有抵触），

因为我坚信，如果我们再次拒绝，女皇在一怒之下会同荷兰人站到一起来反

对我们。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明智的行动使得女皇原来对我们

的不高兴转到了荷兰人身上，就象她以前偏袒他们的事业一样，她现在偏袒

我们的事业。英国的新内阁成立以来，我的道路已变得更平坦了。你的前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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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前任是福克斯。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把英国各届政府按照它们受到他的全能

女沙皇垂青的程度依次分了等级。尽管有斯托蒙特勋爵、桑德威奇伯爵、诺思

勋爵和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本人，尽管有瓜分波兰、威胁戴居雍、促成库楚克

－凯纳吉条约和意欲让渡米诺尔卡岛，诺思勋爵的政府还是被贬黜到这架天

梯的最底层。罗金厄姆的政府被置于比它高得多的地位，这届政府的灵魂是

后来以勾结叶卡特琳娜而臭名昭著的福克斯。但是我们看到这天梯的最顶端

是谢尔本的政府，它的财政大臣是著名的威廉·皮特。至于谢尔本勋爵本人，

维也纳和巴黎的宫廷阻挠英国内阁把米诺尔卡岛让给俄国的计划，普鲁士的

弗里德里希反对查塔姆勋爵的在俄国庇护下成立北方联盟的伟大计划，对英

国没有造成丝毫损害。

指约瑟夫二世。——译者注



开创的、阁下继续遵循的这条伟大的新路，已在大陆上引起了对我们最有利

的变化。⒇诚然，我相信，除了同她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件以外，没有什么东

西能促使女皇陛下积极参预；但是现在她对我们显示了强烈的友谊；她赞同

我们的措施；她信任我们的这届政府；她无法克制她对我们民族所肯定怀有

的偏爱。我们的敌人是知道并且感受到这一点的；这使他们深为恐惧。这是从

我到彼得堡那天起到今天止对这个宫廷里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简略而准确

的报告。从这当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④。支配女皇的是她的感情，而不是理智

和论证；她的偏见很深，很容易形成，而且一旦形成就难以消除；另一方面，要

取得她的好感，却没有可靠的途径，即使取得了，也会随时发生波动，易为微

不足道的琐事所左右；在她没有完全参与一项计划以前，任何保证都不足依

恃，但是她一旦完全参与了，就决不后退，就会坚持到底；她有很强的才能、崇

高的思想、不平凡的智慧，然而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
·
综
·
合
·
精
·
神

（！！）；她的大臣们对国家的福利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漠不关心，他们行动的出

发点是对她的意志的消极顺从，或者是对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考虑。”⑤

四 （原稿）关于沙皇保罗在位初期俄国情况的

报告，作者是圣彼得堡海外商馆的牧师、

威廉·皮特的近亲耳·克·皮特牧师⑥

摘  录

“已故的俄国女皇对过去几年中震撼了整个欧洲政治体制的那些重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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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收到这封信的那位先生在这份原稿前面写了这样几个字：“在我死后烧毁”。

在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的信函若是前面带有“私人信件”这种象征性的标记，

那就表示收阅该信函的大臣不应该把它转呈给国王。马洪勋爵在他的《英国

史》中谈到这种情况。

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忘记得出主要的结论，即他这个英国大使是俄国的代理

人。

伯克在下院高呼道：“如果他在道德上还没有成为卡提利纳或者博贾的话，那决

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他的智力不足。”



题所抱的真实感情，是很难有什么可怀疑的。她肯定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

些新原则的致命趋向，但是，如果她能看到所有欧洲强国都在一场愈激烈就

愈能提高她自己的重要性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尽，也许并不是不高兴２５３。完

全可能，新取得的波兰各省的局势也是对叶卡特琳娜的政治行动有相当影响

的一个因素２５４。看来，在革命初期几乎恢复了法国正规政府的联盟各强国
２５５
，

已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由于害怕在新占领的领土上发生暴乱而产生的致

命影响。害怕波兰会发生暴乱的心情分散了联盟各强国的注意力，并加速了

它们的撤退，同样也使得这位已故俄国女皇不肯进入这个大战场，除非到了

形势发展使得法军的进展变得比俄罗斯帝国因积极进军而可能招致的恶果

更加危险的时候…… 人们知道女皇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在临死前的那天早

晨在打发走她的秘书时说的：‘告诉公爵（祖博夫），十二点来看我，提醒我

在同英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上签字２５６。’”

在对沙皇保罗的行动和荒诞行为
２５７
进行详细的考察之后，皮

特牧师先生继续写道：

“只有考虑到这些情况，才能对最近的退出同盟以及大不列颠政府所受

到的无数凌辱的性质作出公正的评价…… 但是把它（大不列颠）和俄罗斯

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破坏不了的。这两个国家合起来，几

乎可以支撑住整个世界；分开来，每一个的力量和重要性都受到根本的损害。

英国有理由与俄国一起为它的王权运用得如此前后矛盾而感到遗憾，但是造

成这两个帝国分离的只是俄国的君主。”

这位牧师先生以这样的话结束他这篇报告：

“就人们的预见目前所能洞察的程度来说，结束目前这种苦恼状况的办

法，看来更可能的是某一个激怒的个人的绝望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使俄国

皇位恢复其尊严和重要地位的更系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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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一章中刊载的文件涉及女皇安娜在位时期到沙皇保罗在位

初期，就是说包括十八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在那个世纪的末尾，

正如皮特牧师先生所说，英国外交界公开信奉的正统的信条已经

是：“把大不列颠和俄罗斯帝国联在一起的纽带是自然形成的，是

破坏不了的”。

我们在细读这些文件时，有一种东西甚至比这些文件的内容

更使我们吃惊，那就是它们的形式。所有这些信件都是“机密的”、

“私人的”、“秘密的”、“绝密的”；然而尽管具有秘密、私人和机密的

性质，英国政治家们在彼此间谈到俄国及其君主时用的却是诚惶

诚恐、卑躬屈节和唯唯诺诺的语调，这种语调即使出现在俄国政治

家的公文中也会令人吃惊的。俄国外交官们借助秘密通信来掩盖

对外国的阴谋，英国外交官们则采用这个方法来自由表达他们对

一个外国宫廷的忠诚。俄国外交官们的秘密书函充满着模棱两可

的气味。这一方面是圣西门公爵所说的那种伪善气，另一方面则是

法国秘密警察报告所特有的那种卖弄自己的优越和狡诈。甚至波

茨措－迪－博尔哥的出色书函也带有这种下流文学的通病。在这

一点上，英国的秘密书函要好得多。它不是装作高人一等，而是冒

充天真糊徐。譬如，龙多先生告诉霍雷修·沃尔波尔，说他已把土

耳其宰相写给英国国王的两封信泄露给俄国大臣，但是他“同时告

诉那两位先生，由于信中对俄国宫廷有些刻薄的说法，要不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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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渴望看到的话，他是不会送给他们看的”，然后他又要那两位

伯爵阁下不要告诉土耳其政府说他们已经看过它们（那两封信），

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乍一看，这种作法的无耻完全被

这个人的天真糊涂淹没了。再拿乔治·麦卡特尼爵士来说吧。他

愉快地提到，俄国似乎足够“通情达理”，不致于为了俄国“宁愿选

择在斯德哥尔摩居于领导地位”而期望由英国“支付全部费用”；他

又“自以为”他“已经说服俄国宫廷”不要“不合乎情理”到在和平时

期向英国索取与土耳其（当时是英国的盟国）作战时的补助金；他

又警告桑德威奇伯爵对俄国驻伦敦大使“不要提到”俄国总理大臣

在圣彼得堡对他本人提到的秘密，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

呢？再看，詹姆斯·哈里斯爵士极秘密地低声告诉格兰瑟姆勋爵

说，叶卡特琳娜二世缺乏“判断力、精确思维、推理力和综合精神”，

又怎么可能有比这更天真糊涂的呢？①

另一方面，再看看乔治·麦卡特尼爵士如何厚颜无耻地告诉

他的大臣，由于瑞典人对他们依附俄国的状况极其忌恨并且感到

屈辱，圣彼得堡宫廷要求英国在斯德哥尔摩打着英国的自由独立

的旗帜进行活动！此外，詹姆斯·哈里斯爵士劝英国把米诺尔卡

岛２４９和海上搜索权、以及在世界事务中进行调解的垄断权让给

俄国——不是为了取得任何物质上的好处或者哪怕是由俄国承担

的一种形式上的义务，而只是为了使女皇“显示强烈的友谊”和

把她的“不高兴”转到法国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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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看看这种假装天真糊涂的作法在更晚近时期的表现，在外交史上有什么能比

得上帕麦斯顿勋爵在１８３９年向苏尔特元帅提出的建议呢？这个建议竟要求苏

尔特元帅为了向苏丹提供英法舰队的支持来反对俄国，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

轰击。



俄国的秘密书函都是循着这样一条很平淡的思路：俄国自知

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却必须分别认

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所有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相反，英国书函

从来不敢暗示说俄国与英国有共同利益，而只是设法说服英国，俄

国的利益就是它的利益。英国的外交官们亲自告诉我们，这是他

们与俄国君主们面面相对时所维护的唯一观点。

如果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这些英国书函是写给私人朋友

的，它们只是使写这些书函的大使们臭名远扬。既然它们是秘密

地写给英国政府的，他们就把英国政府本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这一点似乎已被人们，甚至被辉格党２５８的著作家们本能地觉

察到了，因为没有人敢于公布这些书函。

自然而然要产生的问题是，这种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传统惯例

的英国外交的亲俄性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了弄清这一点，我

们必须回溯到彼得大帝的时期，因此，它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对

象。我们打算通过重新刊印几本在彼得一世时期写的英国小册子

来着手这个任务。这几本小册子不是没有引起现代历史学家们的

注意，就是在他们看来根本不值得予以注意。然而，它们将足以驳

倒大陆和英国著作家们所共有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英国只是到较

晚的时候，而且是在过晚的时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国的意图，英

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过是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

因此，我们若指责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们亲俄，就是倒果为因，

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通过英国的书函已经表明，在安娜女皇时

期，英国已经向俄国出卖过自己的盟国，从我们即将重新刊印的几

本小册子中还将看到，甚至在安娜时期以前，即从彼得一世以来俄

国开始崛起于欧洲的时期，俄国的意图就被理解了，而且英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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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对这些意图的默许受到了英国著作家们的抨击。

我们展示在公众面前的第一本小册子，叫作《北方危机》２５９。它

在１７１６年出版于伦敦，内容是关于拟议中的丹麦、英国和俄国对

斯科纳（肖楠）２６０的入侵。

１７１５年，在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之间缔结了

一个北方联盟，其目的不是为了瓜分瑞典本土，而是为了瓜分那

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瑞典帝国的东西２６１。这次瓜分是近代外交史上

第一个巨大的行动，是瓜分波兰２６２的逻辑前提。西班牙瓜分条约
２６３

之所以引起后世的强烈兴趣，是因为它们是王位继承战争
２６４
的先

声，而瓜分波兰吸引了更多的人们的注意，则是因为它的最后一

幕是在当代的舞台上演出的。然而，不能否认，开创国际政治近

代纪元的，乃是对瑞典帝国的瓜分。这次的瓜分条约除了谈到它

的未来牺牲者的不幸以外，甚至没有假惺惺地提出任何借口。在

欧洲，这是第一次，不仅撕毁了一切条约，而且把这一行动宣布

为一个新条约的共同基础。受俄国辖制的、由萨克森选侯兼波兰

国王奥古斯特二世那个荒淫无耻的家伙所代表的波兰本身，被推

到了这一阴谋的前台，从而自我签署了死刑判决书，甚至连波利

菲米斯给奥德赛保留的那个留到最后吃的特权２６５也没有享受到。

查理十二在本德雷自愿流亡时２６６发出的那篇声讨奥古斯特国王和

沙皇的檄文曾预言了波兰的命运。这篇檄文署的日期是１７１１年１

月２８日。

参加这一瓜分条约，把英国抛进了俄国的势力圈。从“光荣

革命”２６７的时候起，英国就越来越被引向这一轨道了。乔治一世作

为英国国王通过１７００年的条约曾与瑞典结成防御同盟。不仅作为

英国国王，而且作为汉诺威选侯，他曾是特拉温达尔条约２６８（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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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为瑞典保证了这次瓜分条约所要剥夺的东西）的保证人之一，

甚至是条约的缔约国之一。不仅如此，他所以享有德意志帝国选

侯的尊荣，部分地也归功于特拉温达尔条约。可是，他却以汉诺

威选侯的身分向瑞典宣了战，并且以英国国王的身分进行了这一

战争。

１７１５年，同盟国夺去了瑞典的德意志省份，并且为了实现这

个目的而把俄国人引到了德国土地上。１７１６年，他们一致同意入

侵瑞典本土，企图对瑞典最南端现在称作马尔默和克里斯蒂安施

塔特地区的肖楠进行武装袭击。因此，俄国的彼得从德国带去了

一支俄国军队，这支军队分散在西兰岛上，打算在以保护通商航

海为名派到波罗的海去的英国和荷兰军舰的护送下从这里运往肖

楠。早在１７１５年，当查理十二被围困在施特腊耳宗德２６９的时候，有

八艘由英国借给汉诺威，又由汉诺威借给丹麦的英国军舰公开增

援了丹麦海军，甚至挂起了丹麦国旗。１７１６年，英国海军由沙皇

陛下亲自指挥。

为入侵肖楠一切都准备好了，然而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

了困难。虽然条约规定只派出三万俄国人，彼得却慷慨地在西兰

岛登陆了四万人。但是到了要派他们去肖楠执行任务的时候，他

突然表示在这四万人中他只能拿出一万五千人。这一声明不仅使

同盟国的军事计划陷于瘫痪，而且看来对丹麦及其国王弗雷德里

克四世的安全也构成威胁，因为以俄国舰队为后盾的俄国军队大

部分驻在哥本哈根。弗雷德里克的一位将军建议用丹麦骑兵对俄

国人发动突然袭击并把他们消灭，同时由英国军舰去击毁俄国舰

队。弗雷德里克四世不喜欢任何需要某种巨大魄力、某种坚强性

格和某种不顾个人安危的背信行为，他拒绝了这个大胆的建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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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于采取守势。他当时写了一封恳求信给沙皇，说明他已放弃

了关于肖楠的幻想，并且请求沙皇也如此照办，动身回国。对这

个请求，沙皇只能迁就。当彼得终于班师离开丹麦的时候，丹麦

宫廷认为应该就破坏这次袭击肖楠计划的事件和交涉情况给欧洲

各国宫廷一个公开的说明。这个文件就是《北方危机》这本小册

子的出发点。

在注明１７１７年１月２３日从伦敦发出的尤伦堡伯爵给格尔茨

男爵的信中有几段话，在这几段话中，写信人，即当时瑞典驻圣

詹姆斯宫２７０的大使，似乎承认自己是《北方危机》的作者，不过他

并没有提这本小册子的名称。然而，只要稍微仔细读一读真正出

自这位伯爵手笔的作品，譬如他写给格尔茨的信件，就会打消认

为他写过这样一本出色的小册子的任何想法了。

“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

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１７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使

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１７１６年伦敦版。

１．序——……这（这个小册子）不是为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写的，但是真

正对国际法感兴趣的人大有一读之必要；交易所街２７１搞股票投机的轻浮伙计

们在读了这篇前言之后再要往下看，将只是浪费时间，但是英国的每一个商

人（特别是那些去波罗的海经商的商人）会从这里得到教益。荷兰人（正如

报童和邮差已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们的）竭尽全力要在几项与沙皇的贸易协定

中改善他们的地位，但是长时期来收效甚微。就他们非常节俭这一点来说，他

们能给我们的商人提供很好的榜样；但是如果我们在设法取得一个更好的、

更利于前进的出发点方面有一次能够超过他们，那么，为了我们双方的利益，

就让我们这一次给他们作榜样，就让他们这一次向我们学习吧。至于目前我

们在波罗的海贸易方面怎么能取得这样一个出发点，这篇小小的论文将指出

一条极其简单的途径。我不喜欢任何渺小的咖啡馆政客进来插嘴，我甚至宁

愿让他对我感到厌烦。我必须让他知道，我根本不愿和他打交道。相反，那

些熟悉国家学说的人会在这里看到很值得运用他们全部思辨能力的材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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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材料以前总是被他们忽略了，被他们（过于轻率地）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东

西。任何一个狂热的党派人物都不会认为这篇东西完全合他的意；但是每一

个诚实的辉格党人和每一个诚实的托利党人都能读它，不仅谁都不会感到厌

烦，而且都会感到满意…… 总之，这篇东西既不是为疯狂的、唬人的、属

于长老会２７２的辉格党人，也不是为狂妄的、暴躁的、不满的、属于詹姆斯党
２７３

的托利党人而写的。”

２．冯·施托肯先生提出的关于推迟袭击肖楠的说明。

“毫无疑问，大多数宫廷会感到吃惊：尽管为袭击肖楠进行了大量准备，

这一袭击并没有付诸实行；尽管沙皇陛下驻在德国的全部军队冒着极大困难

和危险，部分用他自己的船只，部分用丹麦国王陛下及其他盟国的船只运到

了西兰岛，这一袭击却被推迟到另外的时候。因此，丹麦国王陛下为了避免

指控和责难，认为应当命令把下述关于这一事件真象的说明通知所有不存偏

见的人们。在瑞典人被完全驱逐出他们的德国领地之后，按照全部政治规律

和战争逻辑，唯一的办法是在瑞典本土腹地对这位仍然执拗不屈的瑞典国王

进行有力攻击，从而借上帝之助迫使他接受一项对盟国有利的持久和约。丹

麦国王和沙皇陛下双方都有这样的看法，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良好的意图，同

意举行一次会见，这次会见终于（尽管由于挪威遭到入侵，丹麦国王陛下很

有必要留在本国首都，尽管俄国的大使多尔哥鲁基先生提出完全不同的保

证）在汉堡附近的哈姆—霍恩，在丹麦国王陛下在此等候沙皇六个星期之后

举行了。在这次会谈中，两位陛下经过几次讨论，于６月３日决定对肖楠的

袭击一定要在这一年进行，并且对促其实现的一切措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

见。之后，丹麦国王陛下匆忙回国，下令日夜奋战，务使他的舰队尽早作好

出海作战的准备。运输船只也从各处的领地调来，既耗费了难以形容的巨额

开支，对他臣民的贸易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就这样，国王陛下（沙皇本人在

抵达哥本哈根时也承认）尽了最大努力来提供一切必要条件和促进这次袭

击，因为一切都有赖于这次袭击的成功。然而，在此期间，在哈姆—霍恩的

会谈就这次袭击达成协议以前，丹麦国王陛下曾不得不从他的舰队中派去一

支由加贝尔海军中将率领的相当大的分舰队去援救他那遭到入侵和沉重压

迫的挪威王国，这支分舰队在敌人离开那个王国以前不能召回，否则会给那

个王国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危险；所以，出于这种必要，这位海军中将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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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那里，直到７月１２日丹麦国王陛下向他发出紧急命令，要他在风势和

天气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快速返回；但是由于刮了一段时间逆风，他被阻住

了…… 瑞典人一直控制着海面，沙皇陛下本人认为，在这支由加贝尔海军

中将率领的分舰队回来以前，派丹麦舰队的剩余部分和当时停在哥本哈根的

军舰一起去罗斯托克为俄国部队护航，不是可取的做法。这支分舰队终于在

八月份回来后，联合舰队便启航了。往西兰岛运输上述部队的工作，尽管有

大量困难和危险，也开始进行了。但是这花费了过多时间，在九月以前未能

完成袭击的部署。现在，袭击的一切准备和载运军队的工作均告完成，丹麦

国王陛下曾确信在几天之内，至迟在９月２１日以前应该开始袭击。俄国的将

军和使节们先是向丹麦同僚提出一些困难，后来他们在９月１７日一次约定

的会议上宣布，沙皇陛下考虑到目前的情况，认为在肖楠不可能得到粮草，因

此在这一年进行袭击是不可取的，应该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可想而知，丹

麦国王陛下对此是如何的惊讶，特别是由于沙皇如果对这个如此庄严协商过

的计划改变了主意，他满可以早点宣布，这样就可以为丹麦国王陛下节省下

好几吨耗费在这些必要准备工作上的黄金。尽管如此，丹麦国王陛下仍在９

月２０日向沙皇写信详细解释说，虽然季节已经错过许久，但是有这样优势的

兵力，进行袭击一定能成功地在肖楠取得立足点，他确信肖楠这年年成很好，

毫无疑问能在那里取得供应；此外，那里和他本国有直接的交通联系，粮草

也很容易从国内运去。丹麦国王陛下还列举了几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袭击

应该在这一年进行，而在第二年春天进行的想法应该完全抛弃。不只是丹麦

国王陛下向沙皇提出这种中肯的劝告；英国国王陛下驻这里的公使以及诺里

斯海军上将也很坚决地支持他；他们按照自己国王陛下的紧急命令，想方设

法说服沙皇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促使他仍然进行这一袭击。但是沙皇陛下在

他的答复中宣布，他要坚持他业已做出的关于推迟这一袭击的决定；然而如

果丹麦国王陛下决心仍然要冒险进行的话，根据在施特腊耳宗德附近签订的

条约，他将只给他提供规定的十五个营和一千匹马；到第二年春天他才会应

允其余的一切，而且在这件事上他不能够也不愿意再作更多的说明。这样，丹

麦国王陛下凭他自己的军队和上述的十五个营单独去干这样大的事情，自不

免冒极大的风险，他在９月２３日的另一封信中希望沙皇陛下能给他增派十

三个营，这样的话，他还打算在这一年进行袭击；但是即使这一点也未能从

沙皇陛下那里得到同意，沙皇陛下在同月２４日通过他的大使断然拒绝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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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要求。于是，丹麦国王陛下在他２６日的信中向沙皇声明，既然情况如此，

他不再需要沙皇陛下的任何军队，他们应该尽快地从他的领地上全部撤走；

这样，每月要花费他四万帝国塔勒２７４的运输船只就可以解雇，他的臣民至今

负担的沉重不堪的军税就可以免除。对此沙皇不能不表示同意；因此，全部

俄国军队都已经登船，肯定一有顺风就离开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沙皇

作出一个对北方联盟２６１如此有害而对共同敌人极其有利的决定，只有留待上

帝和时间去澄清了。２７５

如果我们要对大人物进行真实的考察，在我们知识界的心目中对他们有

个正确的理解，那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他们的性格，其次是他们的目的。不管

他们的行为看起来是如何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是如何曲折隐讳、捉摸不定，

我们用这个考察方法，就能洞察他们心灵的奥秘，就能从最令人困惑的迷宫

中找到出路，并且最后找到最巧妙的办法来发现他们头脑中的主要隐私，解

破他们的核心秘密…… 沙皇……按性格来说，是一个极富于进取心，政治

上非常精明的人物。至于他的目的，只要世上有任何狡猾伎俩能使他在未来

可以扩大帝国和积累财富，他的任意主宰自己臣民的财产和人格的统治方

式，就会促使他不断提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获取这二者的计划。无论不

知足的财富欲和无止境的权势欲会提出什么样的目的，促使他去满足那得寸

进尺、囊括一切的欲望，他毫无疑问必定要全力以赴。

我们现在要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三个：

１．他用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些目的？

２．在离他多远处，并且在什么地方能最好地达到这些目的？

３．在什么时候，运用一切适当方法并且运用成功，能够达到这些目的？

沙皇的领地大得惊人；人民对他全都俯首听命，全都是他的不折不扣的

奴隶，而全国的财富都由他任意支配。但是，国土虽大，物产却并不丰富。每

个臣民都有一支枪，一听召唤就来当兵；但是他们当中从来没有一名真正的

士兵，也没有一个人懂得口令。虽然沙皇能支配他们的全部财富，但是他们

没有重要的商业，很少有现钱；因此，他尽其所能进行了聚敛以后，他的国

库还是空空如也。他要满足那两种天生欲望的条件是很差的，因为他既没有

钱维持一支军队，也没有一支受过作战训练的军队。这个君主表明他具备一

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国君所必备的雄才大略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认为他的臣

民中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聪明，或者更适宜于执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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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最合适到世界其他地区去旅行，学习治国才能来推进他统治的领域。

他当时对那些深谙军事科学的人很少装出好战的样子；他的军事行动大部分

是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他们虽然和他一样有许多战士，但是也和他的军

队一样，不过是一群粗野的、未开化的乌合之众，他们在战场上既无经验，又

无纪律。在这一点上，他的基督教邻居们很喜欢他，因为他是一种阻挡异教

徒的屏障或堡垒。但是当他来窥伺基督教世界较为文雅的地方时，他从一开

始就表现为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不愿以过早地在战场上碰运气、冒风险，来

学习比赛；不，他遵循这样一条准则，在当时对他有利和必需的，是象参孙

那样斗智，而不是斗力。２７６他知道，他当时只有很少几个适于通商的地方，而

且都是位于白海沿岸，太遥远，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冰封着，完全不适

合于舰队使用。但是他知道他的邻国在波罗的海有许多更合适的地方，只要

他强大起来，伸手便能拿到它们。他对它们垂涎三尺，但是在外表上却小心

翼翼地把头转向别的方面，为他将在适当时机夺得它们而暗自高兴。为了免

遭猜忌，他努力不要他的邻国帮助他训练部队。因为那好象是想同一个武艺

高强的人比武，先求他教自己如何劈刺似的。他跑到了大不列颠，他知道这

个强大的王国对他力量的增长当时还不会产生猜忌，对他国土之辽阔还毫不

在意，漫不经心，我担心直到今天还是如此。他出席我们的一切军事演习，考

察我们的一切法律，研究我们军事、民政和宗教方面的情况；然而这是他当

时需要最少的东西；这是他这次使命中最无足轻重的部分。随着他和我国人

民日益熟悉，他开始去参观我们的船坞，装作不是想得到什么好处，而只是

为了娱悦耳目（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想看看我们的造船方式。人们可以说，

他把宫廷设到了我们的造船厂里，他是那样勤勉，御驾经常亲临现场。还应

指出，这位伟大的沙皇往往事必躬亲，因而能够象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巧工匠

一样使用斧头，这为他增添了酷爱艺术和工艺的不朽盛誉。此外，这位君主

还有一个很好的数学头脑，他很快就成了一个很内行的皇家造船师。为了让

他开心，造一两艘船给他送去，然后再送两三艘，然后又再送两三艘，只要

这是由能够随意控制海洋的海上强国①许可卖给他的，这样做似乎根本不会

有什么重要意义。这会是无关大局、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更重

要的是，他巧妙地博得了我们许多优秀工人的好感，以他平易近人、和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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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心。他为了利用这一点谋取好处，给许多人提供了巨

额的奖金和特权，让他们到他的国家去定居，他们都高兴地应许了。稍后，他

又派一些代表他个人的使臣和官员去谈判要更多的工人、行政官员以及精选

的好水手，只要他们到那里去，都能升官。甚至直到今天，在我们前往阿尔

汉格尔斯克港的船上的任何熟练水手，若是有丝毫虚荣心，有任何想当官的

欲望，只要他投身沙皇的海军，马上就会成为少校。除此之外，这位君主甚

至找到办法强制我们商船上的熟练水手为他服务，而且他想要多少就可以有

多少，同时给船长提供同样数目未经训练的俄国人来补缺，而船长为了自己

的利益以后不得不把这些人训练得能够顶用。然而还不止于此，在上次战争

中，他曾让成百上千他的臣民（既有贵族，也有一般水手）呆在我国的、法

国的和荷兰的舰队里；他一直让他的许多臣民呆在我国的和荷兰的船坞里，

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但是，他看到，当他没有一个可供建造他自己的舰队、自行出口本国物

产和进口别国物产的海港的时候，他为改善他自己和他的臣民的地位而作的

这一切努力都是无用的；他还发现，瑞典国王拥有最方便的海港，我指的是

纳尔瓦和列维里２７７，他知道这位国王永远不能够也不愿意友好地放弃这些海

港；因此，他终于决心用武力把它们从他手中夺过来。瑞典国王陛下年纪幼

小，似乎是成就此番事业的最适当的时机，但是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独自

一人去冒险。他拉着别的君主和他一起去分赃。而丹麦和波兰的国王很软弱，

足以成为为沙皇推行他的宏大野心计划服务的工具。诚然，他一开始就遇到

了很大的困难；他的全部军队在纳尔瓦被为数不多的瑞典人完全击败了。但

是他非常走运，瑞典国王陛下并没有利用这么辉煌的胜利来收拾他，而是立

即把矛头转向了使他很生气的波兰国王，瑞典国王之所以对波兰国王特别生

气，是因为他曾把那位国王当作他的心腹朋友之一，正要与他结成最紧密的

同盟时，他却出其不意地侵入了瑞典的利沃尼亚２７８，并且围困了里加。瑞典

国王的这一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是正中沙皇下怀。他预见到，波兰的战

事拖得越久，他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去弥补最初的损失和夺取纳尔瓦，他于是

设法使它尽可能久地拖下去。为此，他从来不给波兰国王派去足以胜过瑞典

国王的援军；另一方面，瑞典国王虽然连战连捷，但是只要他的敌人从自己

的世袭国土２７９不断得到增援，他就永远不能使之屈服。要不是瑞典国王陛下

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直接进军萨克森本土，从而迫使波兰国王缔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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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２８０的话，沙皇本来还会有足够的时间来把他的计划考虑得更加成熟的。这

一和约是沙皇从来最感失望的事情之一，因为从这以后他就是孤军作战了。

不过，他能引以自慰的是他已事先夺得了纳尔瓦，并且为他心爱的城市彼得

堡以及那里的海港、船坞和庞大的军火库奠定了基础；这一切现在已达到如

何完善的地步，让那些带着惊异的眼光看见过它们的人们去述说吧。

他（彼得）竭尽全力来达成某种谅解。他提出于对方很有利的条件；他

只要保留彼得堡，佯言这是蕞尔小邑，但他非常心爱；甚至对此他也愿意以

另外的方式予以补偿。但是瑞典国王非常了解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决不愿把

它留在一个野心勃勃的君主手中，从而给他提供一个进入波罗的海的口岸。

这是自从纳尔瓦失败以来这位沙皇的军队别无其他目的的唯一的一次自卫。

要是瑞典国王取捷径向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进军，而不是（到底是听谁劝说，

至今还是一个谜）转往乌克兰，那么沙皇军队也许连这点也做不到。在乌克

兰，瑞典国王的军队遭到严重损失，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在波尔塔瓦被彻底

打败。这对惯于打胜仗的瑞典人肯定是致命的时刻，而俄国人如何感到如释

重负，可以从沙皇每年隆重地庆祝这一节日推测出来，沙皇的野心从此变得

更加膨胀了。他现在要求得到利沃尼亚的全部、爱斯兰２８１、以及芬兰绝大部

分最富庶的地区，他虽然暂且屈尊与瑞典的剩余部分缔结和约，但是他知道

只要他高兴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也拿过来。他在实现这些计划时需要担心的

唯一障碍是他的几个北方邻国；但是由于海上强国、甚至毗邻的德国诸侯当

时都在专心致志进行反对法国的战争２６４，对北方战争
２６１
似乎完全置若罔闻，

所以需要戒备的只剩下了丹麦和波兰。这两个王国中的前一个，自从不朽的

威廉国王迫使它与霍尔施坦，从而与瑞典缔结和约２６８以来，一直太平无事。在

这期间，它由于自由贸易和海上强国给它的大量补贴而变得很富。它如果根

据自己的利益与瑞典站到一起，就能够阻止沙皇的进展，及时地防止这些进

展对它造成的危险。另一个王国，我指的是波兰，现在在斯塔尼斯拉夫国王

的统治下很平静，这位国王在某种意义上是依仗瑞典国王才得到他的王位

的，他出于感激的心情，同时也出于对本国利益的真正关心，不能不对邻居

野心过大的计划表示反对。但是沙皇狡猾透顶，不会找不到对付这一切的办

法：他向丹麦国王描述，瑞典国王现在被弄得如何狼狈，趁这位君主长期不

在国内的时候，完全剪掉他的羽翼，牺牲他来壮大自己，机会多么难得。对

奥古斯特国王，他则激起他长期埋在心头的失去波兰王位的怨恨，告诉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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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恢复这个王位。就这样，这两个君主都被他立即争取过来

了。丹麦人连一个牵强附会的借口都没有就向瑞典宣了战，并且袭击了肖楠，

但被打得落花流水。奥古斯特国王重新回到了波兰，此后那里的一切一直是

混乱不堪，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人的阴谋活动。诚然，沙皇只是拉

来推进他的野心计划的这两个新盟友，起初对他自身的防御变得比他想象的

更加必要，因为在土耳其人对他宣战之后，他们阻止了瑞典军队同土耳其人

一起向他进攻，但是由于沙皇的明智和土耳其宰相的贪婪和愚蠢，这场风暴

很快就结束了２８２。于是他就象原先打算的那样来利用他的这两个朋友，用利

欲引诱他们加入了他的同盟，这只是为了把战争的全部负担和风险加在他们

身上，使他们与瑞典人一起被彻底削弱，以便他准备好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吞

噬掉。他让他们去进行一次又一次困难的战斗，他们的军队由于进行战斗和

长期围困而大大削弱，而他自己的军队则不是被用于较容易的、对他较有利

的征伐，就是靠一些中立君主大量出钱维持在距战斗相当近的、能不放一枪

而赶去分享战利品的地方。他在海上的行为也很狡猾，他的舰队总是避开危

险，只要丹麦人和瑞典人之间一有发生战斗的迹象，它就躲得老远。他希望

这两个国家互相摧毁对方的舰队之后，他的舰队能在波罗的海称霸。在这整

个期间，他都竭力使他的士兵们以外国人为榜样并且在外国人的指挥下改进

战术…… 他的舰队很快就会超过瑞典舰队和丹麦舰队加在一起的总和。他

不必担心它们会阻碍他最终完成这一伟大光荣的事业。如果他这项事业成功

了，就该我们当心自己了；沙皇肯定无疑将成为我们的敌手，他现在越被忽

视，对我们将越危险。我们那时可能（不过也许为时太晚了）回想起我们自

己的使节们和商人们就他的计划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他要独揽全部北方贸

易，他正在把几条河流连接起来，使里海或黑海到他的彼得堡之间可以通航，

以便把同土耳其和波斯的贸易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那时将对自己的盲

目性感到吃惊：我们已听说他在彼得堡和列维里构筑了大量工事而竟没有猜

到他的计划。关于这后一个地方，１１月２３日的《每日新闻》曾这样报道：

海牙１１月１７日讯。到过列维里的荷兰军舰的舰长们说，沙皇已经把那

个港口和那里的防御工事建造得堪称为波罗的海甚至欧洲最坚固的要塞之

一。

现在且放下他在海上的事情、他的贸易和制造业以及他在政治和军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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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其他事情，来看看他在这最近一次战役中，特别是在我们已谈得很多

的他和盟国一起打算对肖楠进行的那次袭击中的行动，我们会发现甚至在这

里他也是以其惯常的狡猾行事的。毫无疑问，是丹麦国王首先建议进行那次

袭击的。他认为，只有迅速结束他这么匆忙和不义地发动的这场战争，才能

拯救他的国家，使他不致遭到毁灭，不致遭到瑞典国王或是对挪威或是对西

兰岛和哥本哈根的大胆入侵。同那个国王单独谈判的事他不能做，因为他预

见到那个国王不会给这么卑鄙的一个敌人割让一寸土地；而对于全面的和

会，即使瑞典国王同意按照他的几个敌人提出的条件召开，他也担心会拖延

时日而为他的处境所不许可。所以，他就邀请他的所有盟友对瑞典本土进行

袭击，来给瑞典国王一个致命的打击。他认为，他们会投入优势兵力把瑞典

国王打败，然后他们就能迫使他按照他们满意的条件立即媾和。我不知道他

的其他盟友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计划，但是普鲁士宫廷也好，汉诺威宫廷

也好，都没有公开同意，我们的英国舰队在约翰·诺里斯爵士指挥下对它如

何支持，我不好说，人们可以从丹麦国王自己的声明中作出判断。但是沙皇

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这样一来，他又得到一个借口可以靠别国人民出钱把

战争再延长一个战役，可以把他的军队重新开进德意志帝国，先驻扎在梅克

伦堡２８３，然后驻扎在西兰岛。同时他还觊觎维斯马
２８４
和瑞典一个叫作哥特兰

的岛屿。要是能用奇袭的办法把头一个地方从盟友手中拿过来，他就会有一

个很好的海港，可以在他愿意的任何时候把军队运到德国去，而无须向普鲁

士国王请求过境许可。要是能通过突然袭击把瑞典人从第二个地方赶走，他

就会成为波罗的海最好的港口的主人。然而这两个计划都落空了；因为维斯

马防守很坚固，不可能用奇袭取得；而要攻取哥特兰，他又发现他的盟友们

不会助他一臂之力。在这之后，他就对袭击肖楠的计划有了另一种看法。他

发现，它无论成功与否，都同样违反他的利益。如果他成功了，从而使瑞典

国王被迫缔结全面和约，他知道他的利益在这当中几乎不会受到照顾，因为

他已充分注意到，他的盟友们只要他们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就准备牺牲他

的利益。如果他没有成功，那么由于他完全预见到英国舰队会阻止瑞典国王

做出任何危害丹麦的事情，他有理由担心，除了会损失他那么精心培植和训

练起来的军队的精华之外，整个打击还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会被迫交出他过

去从瑞典得到的一切。这些考虑使他最终决定不参加任何袭击；但是不到最

后时刻他尽可能不宣布这一点：首先是为了他可以更长时间地靠丹麦出钱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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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的军队；其次是为了使丹麦国王来不及向他的其他盟友要求派出必需的

军队，撇开他去进行这次袭击；最后是为了他可以使丹麦人因花费大量金钱

去进行必要的准备而更加削弱，使丹麦人现在就更加依附于他，以后更容易

成为他的卤获物。

于是，他非常用心地掩饰他的真实意图，一直到预定要进行这次袭击的

时候，才突然拒绝参加，并提出把它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声称到那时他一定

践约。但是，正如我们一些报纸指出的，要注意他的话附有这样一个保留条

件，即除非他能从瑞典得到一个有利的和约。这一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得到的

关于他和瑞典国王单独谈判和约的公开报道，是表明他诡计多端的新例证。

他的弓有两根弦，总有一根合用。毫无疑问，沙皇知道在他和瑞典国王之间

必定很难达成谅解。因为正象他决不会同意放弃那些他为之发动这场战争，

并且对实现他的宏伟计划是绝对必需的海港一样，瑞典国王只要能阻止交出

这些海港，也会认为把它们交出将直接违反他的利益。不仅如此，而且沙皇

对瑞典国王陛下的豪迈和英勇气概是太熟悉了，以至于他对后者会着眼于利

害关系而不着眼于荣誉感就宣告降伏这一点根本不抱任何幻想。正是由于这

个缘故，他认为，瑞典国王陛下对他一定不会象对某些盟友那样恼怒——这

一点他判断对了，因为他虽然发动了一场不义的战争，但他常常为此付出昂

贵的代价，而且在战争中总是有胜有负；而那些盟友却利用瑞典国王陛下遭

逢不幸的时机，卑鄙地扑向他并缔结了瓜分他的省份的条约。沙皇为了更迎

合他的伟大敌人的禀性，不是象他的盟友们那样抓住一切机会百般责难他，

甚至是用极不相当的方式责难他（如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和虚张声势的声明），

而总是用极其谦恭的态度谈到这位他所称呼的查理兄弟，认为他是欧洲最伟

大的将军，甚至公开扬言，对他的一句话比对自己盟友们的最庄重的保证、誓

言、甚至条约，还要更加信任。这种谦恭有礼的表示也许能对瑞典国王的高

尚心灵产生较深刻的印象，使得他宁愿向一个豁达大度的敌人牺牲真正的利

益，而不愿在一些不大重要的事情上给那些曾恶劣地、甚至非人道地对待过

他的对手以满足。但是，即使这点做不到，沙皇还是会得到好处，因为他以

这些单独谈判使得他的盟友们心神不安，正如我们在报上看到的，使得他们

更迫切要求他保持同他们的同盟关系，而这种同盟关系将使他们作出极其巨

大的让步和承诺。同时，他让丹麦人和瑞典人继续死死地纠缠在战争中，使

他们尽可能快地相互削弱，而他则转身到德意志帝国２８５去巡视那里信奉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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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君主们。他在许多漂亮的借口下，不仅把他从丹麦撤返的军队在他们的一

些领地上开来开去，而且把他在这整个期间以帮助波兰国王镇压心怀不满的

臣民（他们骚乱的最大煽动者一向是他）为借口留驻在波兰的军队也慢慢地

开往德国。他看到德国皇帝正在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２８６，因此根据以往一向

正确的经验知道皇帝陛下要在保护帝国成员方面显示自己的权威是如何无

能为力。他的军队便不管人家如何坚持要求，都不肯撤离梅克伦堡。他对一

切撤离要求的回答，充满了这样一类论据，仿佛他要给德意志帝国定出新的

法律似的。

现在我们假定，瑞典国王认为与沙皇媾和而把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不大豁

达的敌人身上较为体面，那么，当德国皇帝已经与土耳其人进行战争，而波

兰人即使彼此间终于和睦相处（如果在经历如此长期战争的苦难之后还能有

所作为的话），按照条约也必须出力反对基督教的共同敌人的时候，帝国的君

主们，甚至那些轻率地引进四万名俄国人来保卫帝国安宁不受一万至一万二

千名瑞典人侵犯的君主们，能对沙皇作出什么样的抵抗呢？

有些人会说我是小题大作。我的回答是，我希望这样的反对者回头看看，

好好想想，我为什么要向他表明沙皇如何从原先那样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经过

难以想象的、简直无法克服的种种困难而成长为现在这样一种庞然大物，连

为他辩护的荷兰人也承认，他已不仅对他的邻国的安宁，而且对整个欧洲的

安宁都构成威胁了。

然而他们又会说，他既无借口抛开丹麦人而与瑞典人单独媾和，也无借

口对别的君主们开战，这些君主中有些还和他有同盟关系。谁要是认为这种

反对意见驳不倒，那他一定是没有细心考虑过沙皇的性格和目的。荷兰人还

进一步承认，沙皇向瑞典开战并无任何体面的借口。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开过

战的人，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媾和，也能够无任何体面借口而再次开战。

（奥地利）皇帝陛下作为一个睿智的君主，当他不得不和奥斯曼人开战的时

候，就象策略所要求的那样全力进行了战争２８６。同时，沙皇也是一个聪明睿

智而强有力的君主，他就不能仿效这个榜样来反对他周围那些信奉新教的君

主吗？如果他要这样做，那么我怕说出口的是，完全有可能，在这基督教的

时代，新教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灭掉，在基督教徒中，希腊正教徒和罗马天

主教徒将再次成为唯一能进入永恒王国的人。单是这种可能性就给海上强国

和所有其他信奉新教的君主提出足够有力的警告，必须为瑞典调停，缔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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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约，并且重新加强它的武力，否则任何措施都不能使他们保持足够的警

戒；而且这件事必须做得尽可能早和及时，必须赶在瑞典国王或是由于绝望

或是由于报复而投入沙皇的怀抱之前。因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原理（所有

君主都应该遵循，沙皇目前为了基督教的安宁似乎有点遵循得太过分了）：聪

明人不应该墨守礼法，只是顺应时机。不，他应该迎合时机。至于沙皇，我

敢冒昧地高度赞许他，他简直不能容忍在这方面被人超过。他的行动看来完

全配合时机。再没有什么比利用时间和机会更能促进我们事业的兴旺；因为

成事的机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如果你把这些机会放过，那么你的全部计划就

要落空。

总之，现在似乎到了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必须尽可能快地做到为这个瑞

典人谋得和约，条款要有利于满足他的荣誉感和保障新教利益，给予他的决

不能少于他原先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所拥有的全部领地。象在其他一切事物中

一样，在政治中也应该宁肯要久经考验的确定性，而不要即使是建立在最可

能的假定上的不确定性。瑞典在德意志帝国境内所拥有的省份，是为了使它

能更直接更好地保卫它当初曾与帝国的自由一起拯救过的新教利益而给予

他的，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瑞典王国将近八十年来曾用这

些手段在一切场合保卫了上述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

至于现在的瑞典国王陛下，我可以引用已故的安女王陛下也是在辉格党执政

时写给他（查理十二）的一封信中的话：‘作为一位真正的君主、英雄和基督

徒，他努力的主要目的是在人们中传播对上帝的敬畏，而从不顾及他个人的

特殊利益’，难道能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确定的吗？

另一方面，那些现在打算通过瓜分瑞典在帝国境内的省份，把瑞典人排

除在外而在那里充当新教利益保护者的君主们，能否保护得住这种利益，不

是很不确定吗？丹麦已经很弱，从一切迹象看来在战争结束之前还要变得更

弱，在很多年内从它那里是得不到什么援助的。萨克森在一个教皇派君主的

统治下，前景非常暗淡，所以，在所有信奉新教的君主当中只剩下汉诺威和

勃兰登堡这两个有名望的王室有足够的力量领导别人。因此，我们只要对照

梅克伦堡公国２８３现在发生的事情来设想一下新教利益可能发生的情况，就会

很快发现我们的估计可能是多么错误。这个不幸的公国已经遭到了俄国军队

的严重摧残，而且现在还是如此；勃兰登堡和汉诺威的选侯作为下萨克森地

区的领袖，作为邻国和信奉新教的君主，有责任拯救这个帝国境内的兄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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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和信奉新教的国家，使之摆脱外国如此残酷的压迫。可是请问他们做了什

么呢？勃兰登堡选侯担心俄国人会一方面入侵他的选侯国，另一方面从利沃

尼亚和波兰入侵他的普鲁士王国；汉诺威选侯则对他的世袭国土有同样明智

的顾虑。在这个虽然非常紧急的时刻，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除了

表示抗议以外，不需要使用任何别的手段。但是请问有什么效果呢？俄国人

仍然呆在梅克伦堡，如果他们有一天终于要离开，那将是这个国家被摧残得

使他们在那里再也无法生存的时候。

看来应该让瑞典国王收回他丢失给沙皇的一切，而且这看来是两个海上

强国的共同利益。它们会乐于这样做：荷兰，是因为它确信，沙皇正在变得

过分强大，不应该容忍他在波罗的海立足，而且瑞典不应该被抛弃；大不列

颠，是因为如果沙皇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他将由于摧毁和征服瑞典而成为离

我们更近和更可怕的邻居。此外，我们必须这样做，还由于有威廉国王和当

今瑞典国王在１７００年缔结的条约；威廉国王曾根据这项条约向当时还比较

强大的瑞典国王援助过他所希望的一切，援助过巨额的金钱，好几百匹布和

相当大量的火药。

但是，有些政治家（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对沙皇日益增长的力量和能

力感到疑惧），虽然甚至象狐狸一样狡猾，然而却不愿理解或者装作不能理

解，沙皇怎么可能有一天会强大到足以损害我们这个岛国。对于他们，只要

他们有一天愿意理解，我们很乐意成百次地重复这样一个回答：往事可能重

演；他们没有理解他是怎么达到现在这样的强大的，我应该承认，这是以很

难令人置信的方式达到的。那些不轻易置信的人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位伟

大君主的性格、目的和计划，就会发现它们很不简单，他的计划很有谋略和

远见，他的目的要在长时期内通过一种魔法式的策略来实现。他们看到这些

之后，难道还不承认我们应该担心他的一切吗？正是因为他希望他所推行的

计划不致终归失败，他才没有给它规定一个确定的实现日期，而是让它在适

当的时间和机会自然实现，就象那些奇怪的中国艺术家一样，今天做出模子，

可以留待一百年以后按照它做出器皿。

我们当中还有另一种短视的政治家，他们懂得更多的是狡猾的宫廷阴谋

和策略手腕，而不是诚实的政治和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关怀。这些先生们完全

盲从别人；无论对他们提出什么建议，他们都要问：宫廷是否喜欢？他们的

党有什么意见？反对党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就根据这些来作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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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们的狡猾的领导人给任何事物贴上‘辉格党’或‘詹姆斯党’的标签，

就足以使这些人不问情由地对它盲目地表示拥护或反对。看来，这就是我们

现在遇到的情况。凡是有利于瑞典及其国王的意见或文字，都立即被说成是

出自詹姆斯党的手笔，不去阅读或考虑就进行辱骂并予以拒绝。不仅如此，而

且我听说有些先生们甚至公开地气势汹汹地断言，瑞典国王是罗马天主教

徒，而沙皇是善良的新教徒。这的确是我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之一，只要我

们不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不亲自去探求事物的真相，天知道我们

最终会被引入什么歧途。按照我们的条约和真实利益维护瑞典，与我们的党

派争论毫无关系。我们不应该寻找和抓住任何借口来损害瑞典，而应该公开

支持它。我们的信奉新教的后代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朋友和更勇敢的战士吗？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来简短地概括一下我所说的东西。既然沙皇不仅对

恳求他作出相反决定的丹麦国王，而且也对我们的诺里斯海军上将回答说，

他将坚持他的推迟袭击肖楠的决定，既然有些报纸说，他如果能与瑞典媾和，

将完全取消这次袭击，那么所有君主，特别是我们，就应该警惕他有我现在

论述的这类计划，并且一起商量如何防止这些计划和及时剪去他那过分丰满

的羽翼。这一点，首先要海上强国乐意开始对他进行某种控制和威慑，否则

就不能有效地办到。但愿有某个曾帮助他向前迈进的强国能把他稍稍向后拉

一拉，那时也许就能对这个大冒险家说一个西班牙农民在一个被祀奉的偶像

前说过的话，这个西班牙农民来到这个偶像前，很清楚地记得它最初是怎么

制成的，对它根本没有它所期待的敬意，对它说道：‘你不要这么神气，你还

是一棵李树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你了’。此外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和约让瑞典

国王收回他所失去的东西，那就会立即刹住他的（沙皇的）威风。除此以外，

别无他法。我希望人们不要到最后才认识到这个真理：那些至今一直与瑞典

国王为敌的人，基本上是与他们自己为敌。如果这位瑞典人有一天重新得到

自己的领地，并把沙皇的傲气压了下去，那么他仍然可以象古希腊的一位英

雄那样谈到自己的邻居，这位古希腊的英雄每次为自己的同胞立了功，总要

遭到他们的流放，但是当他们想要争取成功时，又不得不召他回来帮忙。这

位古希腊的英雄曾这样说：‘这些人总是把我当作棕榈树一样使用。他们经常

不断地攀折我的枝条，然而一有暴风雨，又都跑到我这里来，他们找不到比

这更好的避雨处。’但是如果这位瑞典人没有收回他的领地，那么我只有引用

忒伦底乌斯的《安德里亚》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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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能相信，能领略，

  有人会生来这样愚劣，

  竟以作恶为乐？

４．跋——这篇小小的历史随笔如此耐人寻味，其中记述的事情迄今如此

罕闻，我不禁希望我可以骄傲地把它作为珍贵的新年礼品送给当今的世界；

而且后代在许多年内也将这样看待它，每逢新年就读读它并把它叫作自己的

训诫书。‘我已给自己竖立纪念碑’２８７这句话，我应该和别人一样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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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

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

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任何人只要看到

培根本人把魔鬼学列入科学编目，就不会责难一个十七世纪的英

国政治家依据迷信行事。另一方面，如果斯坦霍普、沃尔波尔、唐

森之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作俄国的工具和

帮凶怀疑过、反对过和谴责过，那就不再能随意地用当时普遍存

在的偏见和无知来掩饰他们的政策了。因此，我们首先把彼得一

世时期就已出版的一些久已遗忘的英国小册子作为必须详加考察

的历史证据。不过，在这些初步的证据中，我们将只限于三本从

三种不同角度阐述英国对瑞典态度的小册子。第一本，《北方危

机》２５９（见第二章），揭露俄国的一般制度和瑞典俄罗斯化使英国遭

受的危险；第二本题为《防御条约》２８８，根据１７００年条约来判断英

国的行动；第三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２８９，证明那些使

俄国扩张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强国的新颖计划同英国在整整一个

世纪中所奉行的传统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题为《防御条约》的小册子没有标明出版日期。然而书中有

一节提到，为加强丹麦舰队，“前年”有八艘英国军舰留在哥本哈

根。另一节提到，结集联合舰队远征肖楠２６０一事发生在“去年夏

季”。鉴于前一事件是在１７１５年，后一事件是在１７１６年夏末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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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这本小册子显然是在１７１７年初写成和出版的。这本小册

子以提出疑问的方式逐条进行评述的英国瑞典防御条约，是威廉

三世和查理十二在１７００年缔结的，到１７１９年才满期。然而，在

几乎整个这段时期，我们发现英国不断地支持俄国并通过密谋或

以公开力量对瑞典作战，尽管这项条约从未废除，也从未宣战。比

这一事实或许还要更奇怪的，是对它采取的沉默阴谋。现代历史

学家们以这种沉默阴谋完全抹杀了这一事实，然而他们之中有些

人却拚命指责当时英国政府不预先宣战就在西西里海面上消灭了

西班牙舰队。但是那时英国至少并没有同西班牙订立防御条约。那

么，如何来解释这种对待相似情况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呢？原来对

西班牙的海盗行径是１７１７年退出内阁的辉格党２５８大臣用来刁难

留在内阁的同僚的一个武器。当后者在１７１８年进而迫使议会向西

班牙宣战时，罗伯特·沃尔波尔先生在下院从他的座席上站起来，

在一篇极为尖刻的演说中谴责内阁最近的行动“违反国际法，并

且破坏庄严的条约”。他说，“按照所提议的方式批准这些行动，其

目的只不过是包庇大臣们，他们已经意识别自己做了错事，他们

自己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现在又想把它变成议会的战争。”而

对瑞典的背信弃义和对俄国计划的纵容默许，则从来没有成为辉

格党统治者内部争吵的表面借口（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是颇为一致

的），因此也从未有幸得到象对西班牙事件那样的大量历史评论。

现代历史学家一般是多么易于直接从官方骗子那里受到启

示，在他们对英国在俄国和瑞典的商业利益的见解中表现得最清

楚。彼得大帝及其直接继承者们的俄国这个巨大市场向大不列颠

开放的贸易规模被吹得天花乱坠。那些丝毫经不起批评的说法被

许可抄来抄去，以至终于成了历史家产，每一个后起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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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无待取得继承权就可予以继承。只要列举几个无可争辩的统

计数字就足以推翻这些陈词滥调。

１６９７—１７００年的英国商业

镑

 向俄国出口 ５８８８４

 从俄国入口 １１２２５２

    合计 １７１１３６

 向瑞典出口 ５７５５５

 从瑞典入口 ２１２０９４

    合计 ２６９６４９

同一时期英国总共

镑

 出口 ３５２５９０６

 入口  ３４８２５８６

 合计 ７００８４９２

１７１６年，瑞典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的全部省份

落入彼得一世之手后，

镑

 向俄国出口 １１３１５４

 从俄国入口 １９７２７０

    合计 ３１０４２４

 向瑞典出口 ２４１０１

 从瑞典入口 １３６９５９

    合计 １６１０６０

同一时期，英国出口和入口的总数合计达１０００００００镑左右。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同１６９７—１７００年相比，对俄国贸易的增

９８２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加同对瑞典贸易的削减相抵，一方所增加的正是另一方所减少的。

１７３０年

镑

 向俄国出口 ４６２７５

 从俄国入口 ２５８８０２

    合计 ３０５０７７

可见，随着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逐渐站稳脚根，十五年后，英

国同俄国的贸易减少了５３４７镑。１７３０年英国贸易总额达

１６３２９００１镑，同俄国的贸易额尚不及总值的五十三分之一。再过

三十年，在１７６０年，大不列颠和俄国之间的账目如下：

镑

 从俄国入口（１７６０年） ５３６５０４

 向俄国出口  ３９７６１

    合计 ５７６２６５

而当时英国的贸易总额为２６３６１７６０镑。把这些数字同１７０６年的

数字相比，我们发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同俄国的贸易总数

只增加了２６５８４１镑这样一个区区之数。由于同彼得一世和叶卡特

琳娜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建立新的贸易关系，英国在查理十二生前

为了要打破他对俄国的抵制，在查理十二死后又由于声称必须箝

制俄国在海上的扩张，曾经常派遣海军远征波罗的海，如果把它

的出口和入口数字同它这种军事上的开销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

地看出，这种贸易关系无疑使它遭受了损失。

再看一下１６９７、１７００、１７１６、１７３０和１７６０这几年的统计资

料，可以看到英国对俄国的出口贸易除开１７１６年以外都是不断下

降的，１７１６年俄国把波罗的海东岸和波的尼亚湾瑞典的全部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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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去了，但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纳入自己的轨道。英国对俄国的出

口从１６９７—１７００年俄国还被排除在波罗的海之外时的５８８８４镑，

降到１７３０年的４６２７５镑，又降到１７６０年的３９７６１镑，减少的数

目达到１９１２３镑，大约相当于１７００年原额的三分之一。可见，自

从瑞典的省份被俄国吞并以后，英国市场对俄国原料产品的需求

是扩大了，而俄国市场对英国制造商来说却缩减了需求，在贸易

平衡论被奉为最高原则的时代，这很难说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贸易。

至于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曾有一些情况促使英俄贸易一度增长，要

探讨起来则将离开我们这里考察的时期过远。

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十八世纪的前六十

年间，整个英俄贸易只不过构成英国全部贸易的一个很小部分，可

以说，还不到四十五分之一。彼得一世在波罗的海称霸初期英俄

贸易的突然增长对英国贸易的总平衡并没有产生丝毫影响，因为

它仅仅是从瑞典账上转到俄国账上而已。彼得一世后期以及他的

直接继承者叶卡特琳娜一世和安娜女皇时期，英俄贸易都明显下

降；俄国在波罗的海各省最终站住脚以后的整个时期，英国制品

向俄国的出口都不断减少，以至最后比起初还只限于在阿尔汉格

尔斯克港进行贸易时要低三分之一。不论是和彼得一世同时代的

英国人，或是下一代的英国人，都没有从俄国向波罗的海的推进

中捞到丝毫好处。一般说来，大不列颠当时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从

占用的资金来看是微不足道，但从其性质来看却很重要。它给英

国提供航海器材所需的原料。从这个观点看，波罗的海掌握在瑞

典手中比在俄国手中更为可靠。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这里重印

的几本小册子提供了证明，而且英国大臣们自己也是完全了解的。

例如，斯坦霍普在１７１６年１０月１６日给唐森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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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听任沙皇再这样干三年，他肯定将变成那些海面的绝对霸主。”①

可见，无论是英国的海运业也好，还是一般贸易也好，都与

背信弃义地支持俄国反对瑞典没有利害关系，然而却的确有一个

英国商人小团体跟俄国商人利益一致，那就是俄罗斯贸易公司２９０。

就是这些先生们发出了反对瑞典的叫嚣。例如，请看：

“英国商人对于到瑞典国王的领土去经商的一些申诉，由此可见，单是依

靠瑞典供应造船材料对英国会是多么危险，而这类材料是可以从俄国皇帝的

领土上得到充分供应的。”

“与俄国经商的商人们的实情”（向议会呈递的请愿书），等等。

正是他们在１７１４、１７１５和１７１６年间在议会开幕前每周定期

聚会两次，以便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英国商人对瑞典的不满意见。大

臣们依靠的正是这个小团体，他们甚至急于组织这种抗议的表示

（这可以从尤伦堡伯爵１７１６年１１月４日和１２月４日给格尔茨男

爵的信件中看出），因为他们需要哪怕是一点点借口来驱使尤伦堡

所称呼的“贪财议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这些与俄国经商的

英国商人的影响在１７６５年又重新显示出来，而我们这个时代目睹

一个与俄国经商的商人掌管着商务部，维护着他们的利益，还有

一个财政大臣为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经商的亲戚帮忙。

在“光荣革命”２６７后靠牺牲英国人民大众利益而篡夺了财富和

政权的寡头政治集团，当然迫不得已不仅要在国外而且要在国内

寻求同盟者。他们找到的国内同盟者，就是法国人所称呼的大资

产阶级，即：英格兰银行、放债者、国家债权人、东印度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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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贸易公司、大实业家等等。他们是如何细心维护这个阶级的

物质利益，可以从他们的全部国内立法看出来，如银行法、保护

关税实施法、济贫法等等。至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则要使它

至少看起来具有完全受商业利益支配的外表，由于内阁的这项或

那项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

益，所以也极其易于做到使之虚有其表。于是，有利害关系的集

团就为贸易和海运业而大声鼓噪，全国糊里糊涂地予以附和。

那个时候，杜撰各种商业的借口，不管是多么毫无用处的借

口，来解释他们对外政策的措施，这副重担至少还是要由内阁来

承担。在我们这个时代，英国大臣们已把这副担子扔给外国，让

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去做那种为他们的行动发现隐秘的商业动因

的讨厌工作。譬如说，帕麦斯顿勋爵采取了一个表面上对大不列

颠的物质利益极其有害的步骤。在大西洋或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

或者在德国的腹地，就会立即出现一个国家哲学家，绞尽脑汁去

发掘“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２９１的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
２９２
的奥秘，

认为帕麦斯顿就是它的无耻而顽固的执行人。我们顺便举几个现

代的例子来说明一下，有些外国人由于必须用他们所想象的英国

贸易政策来解释帕麦斯顿的行动，曾被迫采取何等绝望的步骤。埃

利阿斯·雷尼奥先生在他的很有价值的《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

史》一书中，对英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克洪先生１８４８年以前和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期间那种俄国方式的做法感到吃惊，便怀疑英国从

压制各公国的贸易中获得某种秘密的物质利益。老米洛什的御医、

已故库尼贝特博士在他有关俄国在塞尔维亚的阴谋活动的极其有

趣的报道中，对于帕麦斯顿勋爵如何通过霍季斯上校以伪装支持

米洛什反对俄国而把米洛什出卖给俄国一事做了奇特的叙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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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完全相信霍季斯的正直为人和帕麦斯顿的爱国热忱，库尼贝特

博士比埃利阿斯·雷尼奥先生走得更远。他竟怀疑英国所谋求的

是完全压制土耳其的贸易。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在他最近一部关

于波兰的著作中，则几乎暗示说，正是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促使

英国放弃了卡尔斯２９３，从而牺牲了它自己在小亚细亚的威望。最后

一个例子，可以举现在巴黎报纸上那些穷根究底探索是什么出于

贸易猜忌心理的隐秘原因诱使帕麦斯顿反对开凿苏伊士地峡运河

的文字。

言归本题。唐森之流、斯坦霍普之流等为敌视瑞典的行动所

选中的商业上的借口如下。在１７１３年年底前，彼得一世下令将准

备出口的全部大麻及其他俄国产品运往彼得堡而不运往阿尔汉格

尔斯克。当时，瑞典摄政者（查理十二外出期间）和查理十二本

人（从本德雷２６６回来后）宣布对俄国占领的所有波罗的海港口实行

封锁。结果，破坏封锁的英国船只遭到没收。英国内阁当时宣称，

根据１７００年防御条约第十七条，英国商人有权到这些港口进行贸

易，因为该条规定，除战争禁运品外，英国可以继续同敌人港口

进行贸易。这个借口的荒诞无稽在我们即将重印的那本小册子中

要予以彻底揭露，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类问题的解决已不止

一次对贸易国家不利，而那些国家还不象英国那样对维护瑞典帝

国的完整负有条约的义务。１５６１年，当俄国人拿下纳尔瓦并且想

方设法在那里大力兴办贸易时，汉撒２９４各城市，主要是卢卑克，曾

试图得到这种贸易关系。当时的瑞典国王埃里克十四反对它们这

种企图。卢卑克市认为这种反对是前所未闻的新闻，因为它从远

古时代起就同俄国有贸易关系。它还援引各国商船只要不携带战

争禁运品均可在波罗的海航行的权利为自己辩护。国王则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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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反对汉萨各城市有同俄国贸易的自由，而只是反对它们同

并非俄国港口的纳尔瓦贸易。在１５７９年，俄国人破坏同瑞典的停

战后，丹麦人又同样根据条约要求与纳尔瓦通航，但是约翰国王

对此事的反对却同其兄埃里克一样坚决。

英国无论在公开敌视瑞典国王的行动方面还是在为这些行动

制造借口方面，似乎都只是步荷兰的后尘。荷兰曾在１７１４年发表

两项反对瑞典的声明，宣称没收它的船只是海盗行径。

一方面，荷兰联省议会２４１的情况同英国完全一样。威廉国王签

订防御条约既是代表英国，也是代表荷兰。而且，荷兰同瑞典在

１７０３年订立的贸易条约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不得与缔约国中任何

一方所封锁的港口通航。当时荷兰有种流行的说法：“商人想要把

他们的货物运到那里去就能运到那里去，毫无阻碍”，如果考虑到

在以里斯维克和约告终的战争２９５期间，荷兰共和国曾宣布封锁整

个法国，禁止中立国同那个王国进行任何贸易，并且拦截往来法

国的一切中立国船只而不管其货载的性质如何，那么，这种说法

就更加显得厚颜无耻了。

另一方面，荷兰的形势又不同于英国。荷兰当时已经失去它

在贸易方面和海上的威严地位，进入衰落时期。正如热那亚和威

尼斯在新开拓的通商航道使它们失去昔日商业上的霸权地位以后

的情况一样，它不得不把超出本国商船需要的资金出借给其他国

家。从此，哪里为它的资金支付最高利息，哪里就是它的祖国。因

而，俄国与其说成了巨大的商业市场，不如说成了巨大的投放资

金和人力的市场。直到今天，荷兰还一直贷款给俄国。在彼得时

代，它曾向俄国供应船只、官吏、武器和金钱，正如当时一个作

家所评述的，彼得的舰队应当称作荷兰舰队，而不应称作俄国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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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它曾以派遣第一艘欧洲商船到圣彼得堡而感到自豪，并且以

它同日本交往时的那种奴颜媚态来报答从彼得那里获得的或者希

望从它那里获得的商业特权。而且，这里还有和英国完全不同的

使政治家们亲俄的坚固基础。彼得一世１６９７年旅居阿姆斯特丹和

海牙时曾把政治家们诱入自己的圈套，后来则通过大使进行指挥，

在他１７１６—１７１７年再次旅居阿姆斯特丹时又再次对他们施加了

个人影响。然而，如果考虑到十八世纪头数十年间英国对荷兰的

绝对影响，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不经英国预先同意和没有英

国的唆使，荷兰联省议会那些反对瑞典的声明是决不会发表的。英

国政府曾不止一次利用英荷两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荷兰名

义为英国决心办的事情作出先例。另一方面，荷兰政治家被沙皇

利用来影响英国政治家的情况，也是同样确切无疑的事实。例如，

“行贿大师”的兄弟、唐森大臣的内兄弟兼１７１５—１７１６年间英国

驻海牙大使霍雷修·沃尔波尔，显然就是被他的荷兰朋友引诱去

为俄国利益效劳的。又如，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荷兰驻君士坦丁

堡大使馆秘书泰耳斯，在查理十二同彼得一世之间殊死斗争的最

关键时期，曾同时为英荷两国驻土耳其政府的大使馆办事。这个

泰耳斯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还公然声称，为俄国阴谋充当领取报

酬的忠实代理人对他本国是一种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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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１７００年

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布２８８

‘切勿破坏和约

切勿只顾王国’２９６

第一条 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之间建立‘永远诚挚和持久的友谊、同盟

和良好的关系，因此双方绝对不得相互地或单方面地损害另一方的不论位于

何处的王国、省份、殖民地或臣民，也不得容许或赞同他人加以损害，等等。’

第二条 ‘此外，同盟双方及其后嗣和继承人必须尽其所能地照顾和促

进另一方的利益和荣誉，探察并通知（一旦获悉时）对方它所面临的各种危

险、阴谋和敌对计划，尽可能地对之加以抵制，并且同时通过劝告和援助加

以制止。因此，盟国中任何一方由自己或任何别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任

何地点，无论从陆上或海上，进行损害另一方，使其丧失国土或领地的行动、

谈判或尝试，均为非法；一方绝对不得协助另一方的敌人，包括反叛者和敌

对者，以损害其盟国，’等等。

疑问之一 我们的舰队正在同瑞典的敌人联合行动，沙皇统率着我们的

舰队，我们的海军上将参加军事会议，不仅了解他们的全部计划，而且还曾

同我国驻哥本哈根公使一起（正如丹麦国王在一份公开声明中亲自承认的那

样）推动北方联盟２６１各国参与一项会使我们盟国瑞典遭到彻底毁灭的计划，

即去年夏季策划的对肖楠２６０的袭击，既然如此，上面两条中标有着重号的词

句怎么同我们目前的行为一致呢？

疑问之二 同样，我们应如何解释前一条中规定一个盟国不得由自己或

任何别人进行使另一方丧失国土和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的那一段文字

呢？特别是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在１７１５年，当季节已经很迟，我国商船已

经安全返回，再不能象通常那样用护送和保护我国贸易作借口的时候仍然在

波罗的海留下八艘军舰呢？又应怎样辩解我们有理由命令这八艘军舰同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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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起作战，从而使丹麦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瑞典舰队，使后者不能去援救

施特腊耳宗德２６９，从而主要由于我们的缘故，使瑞典丧失了它的全部德意志

省份，甚至使瑞典国王陛下本人冒着极大危险在这个城市陷落前横渡大海

呢？

第三条 瑞典和英国两国国王根据一项专门防御条约互相承担义务，保

证‘紧密联合，互相保护彼此的王国、领土、省份、政府、臣民、属地以及

在北海、苏格兰海、西海、不列颠海（通称英吉利海峡）、波罗的海和松德海

峡的航海和贸易的权利与自由；同时保护根据条约和协议、根据公认惯例、国

际法和传统权利属于同盟各方的种种特权，反对任何从海上或陆上来的欧洲

侵略者或入侵者和骚扰者，等等’。

疑问 根据国际法，任何国王或人民在迫切需要或有毁灭性威胁的情况

下，都无可争辩地拥有使用他们自己认为最必要的各种自卫手段的权利和特

权。再者，近数百年来，瑞典人在同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俄国人交战时，阻碍

俄国人在波罗的海上的一切贸易已成为他们一向的特权和做法。既然本条也

规定了一个盟国应当保护根据公认惯例和国际法属于另一个盟国的种种特

权，那么，现在，当瑞典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这种特权时，我

们为什么不仅加以阻挠，而且以之作为公开反对瑞典国王的借口呢？

第四、五、六、七条 规定了英国和瑞典两国在一方的领土遭到入侵或

其航运在第三条所列举的海域中遇到‘骚扰或阻碍’时应互相派遣的援军数

目。对瑞典的德意志省份的入侵被明确地列为履行盟约理由。

第八条 规定未受攻击的盟国应首先起和平调解者的作用；但是，调解

失败后，‘应毫不迟缓地派遣上述部队；在受害一方在一切方面得到补偿以

前，同盟者不应停止行动’。

第九条 要求条约规定的‘援助’的那个盟国，‘必须对上述援助作出选

择：是全部还是部分，是士兵、船只、弹药还是金钱’。

第十条 船只和部队由‘受援者统率’。

第十一条 ‘但是如果上述兵力不足以应付危险局势，或许由于侵略者

得到他的某些同盟者的军队的支援，则盟国的一方在受害的另一方提出要求

后，必须在他能够稳妥和方便地募集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部队从海上和陆上

加以援助……’

第十二条 ‘盟国中任何一方及其臣民可以合法地将其军舰驶入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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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并在那里过冬。’关于这一点的专门谈判将在斯德哥尔摩进行，但‘在此

期间，１６６１年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中有关航海和贸易的条文仍然有如该条文

逐字逐句移入本条约一样，完全有效。’

第十三条 ‘……盟国中任何一方的臣民……不管是在海上还是在陆

上，不管是作为海员还是作为士兵，无论如何都不应为他们（盟国中任何一

方的敌人）效力，因此，应严刑峻法以警效尤。’

第十四条 ‘如果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王……在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战

争，或在自己的王国或省份中……受到任何其他邻近国王的骚扰……他本身

需要援助而不能提供他按照本条约规定所必须提供的援助时，这位受到这种

骚扰的同盟者可以不必提供所承诺的援助……’

疑问之一 是否我们当真认为瑞典国王没有受到他所有敌人最不正义

的攻击；是否我们因此不相信我们应当向他提供这些条文所规定的援助；是

否他并未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什么至今没有给他这样的援助呢？

疑问之二 这些条文以最明确的措词阐述了大不列颠和瑞典各应以什

么方式互相援助，这两个盟国中的任何一方能根据这些条文给需要其援助的

另一方强加条约中没有规定的援助方式吗？如果这另一个盟国认为接受这种

方式的援助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仍然坚持要履行条约，他能以此为借口，不

仅拒绝给予规定的援助，而且以敌对方式对待这个盟国，并与他的敌人站到

一起去反对他吗？如果这种作法毫无道理，因为甚至常识也告诉我们这是毫

无道理的，那么，在种种理由之中，我们为我们现在对待瑞典国王的态度而

摆出的这样一个理由，即他要求准确地执行他同我们的盟约，而不愿接受几

年前我们向他建议的使他的德意志省份中立化的条约，又怎么能够站得住

呢？且不说这个条约偏袒瑞典的敌人，只着眼于我们自己的利益，只着眼于

在我们同法国进行战争时防止国内发生种种动乱，仅仅由于要同瑞典国王签

订这个条约的正是那些在发动这场反对他的战争时已分别撕毁了条约的敌

人，而要给这个条约作保证的又是那些都为被撕毁的条约作过保证，但未起

到保证作用的国家，瑞典国王就没有任何理由信赖这个条约了。

疑问之三 第八条说我们在支援我们受害的同盟者时，在他在一切方面

得到补偿以前不应停止行动，可是我们却反而致力于帮助那个国君的敌人

（尽管他们全都是非正义的侵略者）不仅一个接一个地夺走他的省份，并且成

为这些省份的牢固占有者，同时还不断谴责瑞典国王对此没有逆来顺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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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行为怎么能和第七条说的一致呢？

疑问之四 第十一条确认了１６６１年大不列颠和瑞典之间签订的条约，

这个条约明确禁止联盟的一方本人或其臣民向另一方的敌人出借或出售军

舰或防护舰；本条约第十三条也明确禁止盟国一方的臣民用任何方法去帮助

另一方的敌人，使这一盟国受到扰乱或损失。因此，如果瑞典在我国上次同

法国进行战争期间把他们自己的舰队借给法国，使法国能够更好地实现反对

我们的任何计划，或者如果瑞典不顾我国提出的抗议，允许其臣民向法国提

供配有五十、六十和七十支枪的船只，难道我们不会谴责瑞典恶劣透顶地违

反本条约吗？现在，我们设身处地来回想一下，我国舰队近来甚至在最危急

的时期有多少次，完全是为瑞典的敌人实现各种计划效劳，而且俄国沙皇的

舰队中现在就有一打以上英国造的船只。这种事，若是别人做了，我们肯定

要加以谴责，难道我们对此就不觉得很难原谅自己吗？

第十七条 义务不应扩大到要求与盟国（需要援助的盟国）的敌国断绝

一切友好关系和相互贸易。假定联盟的一方派出援军而不直接参战，则其臣

民同交战的那个盟国的敌人进行贸易，直接地和安全地同这些敌人买卖各种

没有明确作为违禁品禁止的货物，当视为合法。此项违禁物品以后将由专门

的通商条约做出规定。

疑问之一 这一条是在二十一条当中我们能够要求瑞典人方面履行的

唯一的一条，问题在于是否我们自己对瑞典已经履行了应由我们履行的所有

其他各条呢？是否在要求瑞典国王执行这一条时，我们已经答应我们也将对

其他各条尽到我们的义务呢？否则，难道瑞典人不可以说，我们自己对整个

条约在最重要的各点上不是没有执行就是完全背道而驰，却对单独一项条文

遭到破坏进行抱怨，是不公正的吗？

疑问之二 是否盟国一方根据这一条文享有的同另一方的敌人进行贸

易的自由应当无论在时间上或地点上都毫无限制呢？总之，是否这一自由应

该扩大到甚至破坏本条约的目的本身即促进双方王国的安全和保障的程度

呢？

疑问之三 假如法国人在上几次战争中占领了爱尔兰或苏格兰，并且努

力通过在新建海港或旧有海港的贸易来巩固他们在新占领地区的地位，而瑞

典人根据这一条，坚持要在上述从我们手中夺去的海港同法国进行贸易，并

在那里向他们提供某些战争必需品，甚至提供武装的船只，从而使法国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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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在英格兰这里骚扰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我们会认为瑞典人是我们

忠实的同盟者和朋友呢？

疑问之四 假如我们设法阻挠对我们如此有害的贸易，为此拦截所有开

往上述海港的瑞典船只，而瑞典人则以此为借口将他们的舰队同法国舰队联

合起来，使我国丧失一些领地，甚至怂恿对我国的入侵，并让他们的舰队随

时准备予以协助，是否我们不会大声疾呼地激烈指责瑞典人呢？

疑问之五 按照公正的观察，我们现在坚持要与沙皇从瑞典夺去的那些

海港进行的自由贸易，以及我们目前对瑞典国王阻挠这种贸易所采取的行

动，是否与上面说的情况一模一样呢？

疑问之六 是否我们从奥利弗·克伦威尔时期直到１７１０年间，在我国

同法国和荷兰的历次战争中，从来不曾毫无任何迫切必要地拦截和没收过并

非开往任何被禁运港口的瑞典船只呢？是否我们拦截和没收的瑞典船只的数

量和价值不曾大大超过瑞典人现在从我国夺取的全部船只呢？是否瑞典人曾

以此为借口同我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并派遣成队的船只去支援他们呢？

疑问之七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多年来的贸易状况，是否我们不会发现上

述地区的贸易对于我们不是那么十分必要，至少不能同保护一个信奉新教的

盟国相提并论，更不能给我们提供正当理由去同那个国家进行战争呢？这场

战争虽未公开宣布，但给那个国家造成的危害比它所有敌人共同努力所造成

的危害还要大。

疑问之八 如果在两年以前这一贸易对于我们变得比过去更为必要一

些，是否就难于证明，这只是由于沙皇迫使我们丢开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旧

贸易航道而改往彼得堡，我们又顺从了的缘故呢？我们由此而遭受的一切麻

烦，不是应当归咎于沙皇，而不应当归咎于瑞典国王了吗？

疑问之九 是否沙皇并没有在１７１５年一开始就重新许可我们照旧去阿

尔汉格尔斯克进行贸易呢？由于沙皇这样改变决定，对彼得堡的贸易对我们

又变得象过去那样不必要了，是否我国大臣们在那年我国军舰被派去保护我

们对彼得堡的贸易之前并没有早就了解这种情况呢？

疑问之十 是否瑞典国王未曾声明过：若是我们停止他认为对他的王国

具有毁灭性的对彼得堡等地的贸易，那么，他对我国无论是在波罗的海还是

在其他任何地方的贸易都决不干扰，但是，若是我们不愿向他表示这种起码

的友谊，那么发生无辜受过的情况就不要责怪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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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之十一 同瑞典国王禁运的港口的贸易除了对我们没有必要外，它

的数额也几乎不到我们在波罗的海的贸易的十分之一，而为了它，是否我们

没有使我国贸易在这整个期间遭受种种危险呢？是否我们没有使得自己必须

开支大量费用去装备保护它的舰队呢？是否我们没有由于同瑞典的敌人站到

一起而使得瑞典国王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慨呢？而瑞典国王是否曾走到这样的

地步，不论在哪里，不管是在他国内还是在国外，一发现我国的船只和财物

就不加区别地予以扣押或没收呢？

疑问之十二 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关心我国同各北方港口的贸易，难道我

们不应当在政策上更多地考虑到因瑞典濒临灭亡和沙皇独占波罗的海及我

们需要从那里购买的各种造船材料而使这一贸易遇到的危险吗？促使我们第

一次派遣二十艘军舰去波罗的海并命令他们无论在哪里遇到瑞典人就加以

攻击的那笔损失，总数只有六万数千镑（顺便说，其中三分之二也许是可疑

的），而我们在上述贸易中从沙皇方面受到的困难和损失不是比这个数目还

要更大些吗？然而，不正是这个沙皇，这个野心勃勃、十分危险的君主在去

年夏天统率了其绝大部分由我国军舰组成的整个所谓联合舰队吗？这是历史

上第一次英国舰队——我们国家的堡垒——被交给一个外国君主统率。我国

的这些军舰后来不是护送了他的（沙皇的）运输舰和舰上载运的军队从而兰

岛返回，保护他们不受瑞典舰队的攻击吗？不然，瑞典舰队会给他们造成很

大的破坏的。

疑问之十三 现在假设情况相反，我们根据我国商人对沙皇虐待他们而

发出的无数强烈的控诉，派遣我国舰队去向那个君主表示了我们的愤慨，制

止了他的甚至对我们也是有害的庞大计划，按照本条约支援了瑞典，并有效

地恢复了北方的和平，难道这不是更加符合我国的利益，更加必要，更加高

尚和公正，而且更加符合我们条约的精神吗？这样一来，我们这几次北方远

征所花费的数十万镑不是会使用得更加得当吗？

疑问之十四 如果维护和确保我国贸易免遭瑞典人的侵犯是我们北方

事务中全部措施的唯一宗旨，那么，前年我们在那里已经没有贸易需要保护

时，为什么我们要在波罗的海和哥本哈根留下八艘军舰呢？为什么尽管海军

上将诺里斯同荷兰人一起足有二十六艘军舰之多，我国贸易若是由他们护

航，瑞典人就不敢动它一根毫毛，然而诺里斯却在去年夏天这个最好的季节

在松德海峡呆了两个争月，没有为我国和荷兰商人前往一些港口护航，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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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在波罗的海停留太久，以致如事实所表明的，他们的返航无论是对他

们还是对我国军舰都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呢？世人不会很容易想到，当时对我

们这一切活动有更大影响的，不是对我国贸易的假装的关怀，而是要强迫瑞

典国王接受一个把不来梅和费尔登公爵领地划归汉诺威的不光荣和不利的

和约，或者别的这类与大不列颠的真正的悠久的利益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

的企图吗？

第十八条 ‘鉴于为了维护波罗的海航海和贸易的自由，宜于保持瑞典

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牢固真诚的友好关系；而瑞典和丹麦的前任国王确实曾

经不仅通过１６６０年５月２７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公开和约条款和互换

的协定批准书相互保证神圣不可侵犯地遵守上述协定中包括的全部条款，而

且在１６６５年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前不久，共同向……大不列颠国王查理二

世宣布，他们将忠于……上述和约的所有条款……查理二世在上述瑞典和丹

麦两国国王认可和同意的情况下，在１６６５年３月１日英国和瑞典签订条约

后不久，即在１６６５年１０月９日，承担了为这些协定作保证的义务…… 鉴

于此后不久即于１６７９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了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的一

个和约文件２９７，其中对于在罗斯基勒
２９８
、哥本哈根

２９９
和威斯特伐利亚

３００
签订

的几个条约做了明确的记载、重申和确认；鉴于上述这一切……大不列颠国

王用本条约保证……如果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的任何一方要破坏上述的任

何协定或者其中包括的一项或几项条款，因而如果两国国王中任何一方要损

害另一方的个人、省份、领土、岛屿、货物、领域和权利（这些权利按照前

面多次提到的１６６０年５月２７日在哥本哈根营地拟定的协定以及……１６７９

年在肖楠的隆德签订的和约中所包括的那些协定，属于这个和约文字涉及的

有关各方），不管他是本人出面还是通过他人，不管是密谋策划还是公开骚

扰，不管是进行任何损害还是用武力进行任何暴力行动，那么……大不列颠

国王……首先将通过自己的干预来尽一个朋友和高贵同盟者的义务，以维护

前面经常提及的一切协定和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从而维护两国国王之间的

和平；其后，如果违反一切协定及其中包括的各项条款而制造这种损害或任

何骚扰和伤害的国王拒绝接受劝告……那么大不列颠国王……将……按照

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现在这些协定对这种情况所决定和赞同的办

法，对受害者给予支持’。

疑问 这一条不是明确告诉我们如何消除我国贸易在波罗的海可能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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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扰乱吗？——在瑞典和丹麦两国国王之间产生误会时，即责成双方履行

他们之间从１６６０年至１６７０年签订的一切和约，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采取违

反上述条约的敌对行动时，则支持另一方反对侵略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利

用如此恰当的办法去反对使我们深受其害的弊端呢？丹麦国王虽然从签订特

拉温达尔和约２６８到他从萨克森出发去同俄国人作战表面上一直是瑞典国王

的忠实朋友，然而在这之后却立即卑鄙地利用致命的波尔塔瓦战役极不正义

地向他发动了进攻，对这一点，无论任何人，不管他是多么偏颇，难道能够

否认吗？那么，丹麦国王不就是上述一切条约的破坏者和使我国贸易在波罗

的海遭受干扰的真正祸首吗？我们究竟为什么不按照这一条去支援瑞典反对

他呢，为什么反而公开宣布反对受害的瑞典国王，在他对敌人稍占优势时就

向他发出一份份威胁恐吓的备忘录（就象我们去年夏天在他进入挪威时所做

的那样），甚至命令我国舰队同丹麦人一起公开与他作对呢？

第十九条 ‘上面提到的大不列颠和瑞典两国国王之间今后应该建立更

紧密的联盟和联合，以保卫和维护新教、福音教和经过改革的宗教’。

疑问之一 我们是怎样按照这一条去联合瑞典保卫、保护和维护新教的

呢？我们不是任凭这个一向作为上述宗教的堡垒的国家被极其无情地弄得支

离破碎吗？…… 我们不是自己对它的毁灭助了一臂之力吗？所有这一切是

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国商人损失了值六万余镑的船只。因为正是这笔损失，

而不是别的什么，是我们提出来作为我们１７１５年耗费二十万镑派遣我国舰

队前往波罗的海的借口。至于我国商人后来所遭遇的，即使我们把它归咎于

我们那些反对瑞典国王的威胁性备忘录和公开敌对行为，难道我们不应当承

认那个君主的怨恨也是十分克制的吗？

疑问之二 我们曾经要其他君主，尤其是我们的新教朋友们相信，那怕

只是为了确保新教一个方面的利益，即这里新教的王位继承，我们也愿付出

数百万的生命和财产。如果他们发现，王位继承问题刚解决，我们为了六万

余镑（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一区区之数是我们同瑞典争吵的第一个借口）就

去破坏整个新教利益的基础，帮助把一向忠诚保护新教徒的瑞典牺牲给它的

邻居，其中有些是公开宣称的教皇派，有些更坏，有些至少只是半心半意的

新教徒，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相信我们说的话是真诚的呢？

第二十条 ‘因此，为了表示盟国双方的互相信任和对这一协定的信守

不渝……上面提到的两国国王互相保证并宣布……他们将不以友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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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条约、协定和诺言，或任何别的借口而稍许违反本条约任一条款的真

正本意，他们将最彻底和最愉快地或由他们本人或由大臣和臣民们执行他们

在本条约中所承诺的一切……毫不犹豫，毫无例外，决不推诿……’

疑问之一 既然这一条表明，在签订这个条约时，我们没有承担同它相

反的义务，而且以后在本条约有效期内（从签订日起十八年），我们如承担任

何这类义务都极不正当，那我们怎么能够在全世界面前为我们最近反对瑞典

国王的行动进行辩解呢？这些行动不是很自然地显得是我们自己或某个目前

能影响我国决定的宫廷同该君主的敌人缔结条约的结果吗？

疑问之二 这一条的文字……凭道义、信义和正义起誓，究竟怎么能同

我们现在利用来不仅不按照本条约援助瑞典，甚至还要设法尽情地破坏它的

那些卑微借口一致起来呢？

第二十一条 ‘本防御条约有效期为十八年，期满前，结盟的两国国王

可以……重新谈判。’

对上述条约的批准书。‘朕认真审阅和考虑之后，以本批准书对本条约的

一切条款表示赞同和认可。朕以个人名义，以后嗣和继承人的名义赞同本条

约；朕保证并庄严宣誓，朕将诚恳地严肃地执行和遵守条约中所列各点。为

确保有效，联已命令对公元１７００年，本朝（威廉三世）第十一年２月２５日

在肯辛顿宫递交的本文件加盖庄严的英国国玺。’①

疑问 我们之中任何一个自认为支持最近的光荣革命２６７并真诚热爱和

感激不朽的威廉国王的人，怎么能够……丝毫容忍（我得再次使用第二十条

的文字）以利益或任何别的借口——特别是两年来一直被利用来动用我国舰

队、人员和金钱去毁灭瑞典的那种极其微不足道的借口——去违反上述条约

呢？要知道，对这个瑞典的防御和维护，我国伟大睿智的君主曾作过如此庄

严的保证，并且始终把这看作是确保欧洲新教利益的最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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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将以分析那本题为《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２８９的小册子

来结束《外交内幕》的这篇导言，在这样做以前，对俄国政治的

概括历史先谈几句，看来是恰当的。

俄国压倒一切的影响曾在不同时代使欧洲感到突然，使西方

各国人民感到震惊，并且被当作命中注定的事物一样予以顺从，或

者仅仅遇到断断续续的抵制。但是对俄国的魅力总是不断产生着

怀疑。这种怀疑就象阴影一样追逐着俄国，随着俄国的成长而增

长；它把刺耳的讥讽音调同遭受苦难的各国人民的呼声混杂在一

起，并且嘲笑俄国的赫赫威严不过是用来进行炫耀和欺骗的装腔

作势的姿态。其他的帝国在其幼年时期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怀疑，然

而俄国变成了一个巨人以后，仍然没有消除这些怀疑。一个庞大

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

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历

史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从十八世纪初直到如今，从没有

一个作者，不管是想歌颂俄国还是抨击俄国，认为有可能无需首

先证明它的存在。

然而，不管我们对俄国是采取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

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把它的力量看作是明显的事实，还是

只看作问心有愧的欧洲人民的幻觉，问题都是一样：“这个国家，

或者这个国家的幽灵，是如何设法达到这样大的版图，竟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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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激起人们激烈地断言它以排演大一统的君主国威胁着世界，另

一方面又激起人们愤怒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呢？”在十八世纪

初，俄国被认为是彼得大帝的天才即兴创作的产物。施略策尔曾

认为找出俄国有它的过去，是一个发现；而在现代，象法耳梅赖

耶尔这样的作者却不自觉地重复俄国历史学家们的陈词滥调，硬

说这个使十九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早在九世纪时已把欧洲

笼罩在阴影之中。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政策开始于早期的柳里克

王公们３０１，中间虽有一些间断，但是一直沿袭至今。

俄国的一些古代地图展示在我们眼前，表明俄国的欧洲版图

比它现在所能夸耀的甚至更大：它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不断的扩

张活动被焦虑不安地指了出来；我们看到，奥列格率领八万八千

人进攻拜占廷，把他的盾牌钉在那个首都的城门上以示胜利，并

把一个屈辱性的条约强加于没落帝国３０２；伊戈尔迫使它纳贡；斯维

亚托斯拉夫吹嘘说，“希腊人供给我黄金、贵重织物、大米、水果

和葡萄酒；匈牙利人提供牛羊和马匹；从俄罗斯则取得蜂蜜、蜂

蜡、皮毛和人丁”；弗拉基米尔征服克里木和利沃尼亚２７８，就象拿

破仑对德意志皇帝所干的那样，向希腊皇帝强索一个公主３０３，把北

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廷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

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在天上的庇护者。

然而，尽管这些往事的回忆提示了似是而非的类比，早期柳

里克王公们的政策跟现代俄国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它不折不扣

是席卷欧洲的日耳曼蛮族的政策，现代各民族的历史只是在这场

洪水退去之后方才开始。俄罗斯的哥特时期３０４只不过是诺曼人
３０５

征服的一章而已。正如查理曼的帝国
３０６
是现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

大利奠基的先导一样，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也是波兰、立陶宛、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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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的海国家、土耳其和俄国本身奠基的先导。这一迅速扩张的活

动，并不是深思熟虑策划的结果，而是诺曼人征服的原始组织——

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的自然产物，因为

渴望荣誉和掠夺的新的瓦利亚基冒险家源源不断地涌来，使得必

须不断进行新的征服。渴望休息的首领们被亲兵队所迫而不得不

继续前进，在俄罗斯，正象在法兰西的诺曼底一样，出现了这样

的时刻，这时首领们把他们那些无法驾驭和贪婪成性的战友们派

去进行新的掠夺性的征伐，唯一的目的只在于摆脱他们。早期柳

里克王公们在作战和征服的组织上同诺曼人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做

法毫无区别。如果说，使斯拉夫各部落屈服的，不仅是武力，而

且也有彼此间的协议，那么这个特点应归因于这些部落所处的特

殊地位，他们处于北方和东方的侵略之间，接受前者是为了抵御

后者。把北方其他野蛮人吸引到西方罗马去的那种神奇的魅力，也

把瓦利亚基人３０７吸引到东方罗马去。俄罗斯的首都，柳里克定于诺

夫哥罗德３０８，奥列格迁至基辅，而斯维亚托斯拉夫又企图建在保加

利亚，这种迁都的本身无疑地证明了，入侵者还只是在探索道路，

把俄罗斯只是当作继续南下去寻求一个帝国的落脚地点。如果说，

现代俄国觊觎君士坦丁堡为的是建立它对世界的统治，那么柳里

克王公们则相反，他们是由于齐米斯基斯统治下的拜占廷的抵抗，

最后才被迫在俄罗斯建立他们的统治的。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胜利者和战败者在俄罗斯比在北方蛮族

征服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融合得更快；首领们很快就同斯拉夫人

混同起来了，这从他们的通婚和姓名便可以看出。但是，应当记

得，既充当他们的卫队又充当他们的枢密机构的亲兵队，仍然是

清一色的瓦利亚基人；标志哥特俄罗斯３０４全盛时期的弗拉基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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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志哥特俄罗斯开始衰落的雅罗斯拉夫，都是靠瓦利亚基人的

武力登上俄国王位的。如果要承认这个时代有任何斯拉夫影响的

话，那就是诺夫哥罗德的影响了，它是一个斯拉夫国家，它的传

统、政策和倾向同现代俄国是如此截然对立，以致其中一个只能

存在于另一个的废墟之上。在雅罗斯拉夫统治下，瓦利亚基人的

优势已经打破了，但同时，第一时期的征伐势头也随之消失，哥

特俄罗斯的衰落也开始了。这一衰落的历史，比征服和形成的历

史更加能证明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纯属哥特性质。

这个由柳里克王公们堆砌起来的不协调的、庞大的、早熟的

帝国，也象其他发展类似的帝国一样，分裂为许多封土，在征服

者的后裔之间一再进行分割，被封建战争弄得分崩离析，被外族

的干涉弄得支离破碎。大公的至高权威在七十个同族王公的角逐

中消失了。苏兹达尔公国的安德烈企图通过把首都从基辅迁移到

弗拉基米尔来把帝国的一些大块肢体重新连结起来，结果只是把

肢解从南部扩展到了中央地带。安德烈的第三代继承人甚至把最

高权威的最后一点影子——大公的头衔和当时对他仅存形式的臣

服礼也放弃了。南部和西部的封土先后转归立陶宛、波兰、匈牙

利、利沃尼亚和瑞典。古都基辅本身从一个大公国的中心降为一

个普通城市之后，便听从自己命运的摆布。这样，诺曼人的俄罗

斯从舞台上完全消失了，而它仍然残存下来的丝微痕迹在成吉思

汗可怕地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

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

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

鞑靼人３０９的枷锁从１２３７年持续到１４６２年，长达两个多世纪，

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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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

统治。同他们的大规模征服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少，因此需要用

一道吓人的光环来虚张声势，并以大肆杀戮来减少可能在他们后

方起来反抗的人民。此外，他们制造荒土正是本着那曾使得苏格

兰高地和罗马近郊平原人口灭绝的同一条经济原则，即把人变为

羊，把肥沃土地和人烟稠密的居处变为牧场。

当莫斯科公国从默默无闻中显露头角时，鞑靼人的枷锁已经

存在了一百年之久。为了保持俄罗斯王公间的不和并使他们奴颜

婢膝地臣服，蒙古人恢复了大公国的尊荣３１０。俄罗斯王公们之间竞

相角逐这一尊荣，正如一位现代作者所说的那样，它是“一场卑

鄙的角逐——奴才之间的角逐，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诽谤，在自

己残暴的统治者面前，他们随时准备互相攻讦，他们为一个卑贱

的宝座而争吵，因此他们除非采用掠夺和弑亲的手段就寸步难行，

他们的双手捧满黄金和沾满血污，他们不是卑躬屈节就不敢爬上

这个宝座，不是双膝跪地战战兢兢地俯伏在随时都会把那些奴隶

的王冠连同戴着这种王冠的脑袋踩在脚下的鞑靼人的弯刀下，就

不敢保住这个宝座”。正是在这场卑鄙无耻的角逐中，莫斯科这一

支最终赢得了这次竞赛。１３２８年，伊万·卡利塔之兄尤里在乌兹

别克汗的脚下拾起了以告密和暗杀手段从特维尔那一支夺过来的

大公国的王冠。伊万一世·卡利塔和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象

征着借助鞑靼人的枷锁而兴起的莫斯科公国和由于鞑靼人的统治

消失而获得独立权力的莫斯科公国。莫斯科公国从它最初登上历

史舞台起的全部政策，就体现在这两个人物的一生当中。

伊万·卡利塔的政策不外是这样：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

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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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对鞑靼人讨好献媚，厚颜无耻地阿谀

奉迎，频繁地前往金帐汗国３１１朝见，低声下气地向蒙古公主求婚，

对汗的利益显示无限的热忱，寡廉鲜耻地执行汗的诏令，恶毒地

诽谤自己的亲族，一身而兼任鞑靼人的刽子手、佞臣和奴隶总管。

他以不断向汗揭发有人搞阴谋使汗焦虑不安。只要特维尔一支流

露出一点民族独立的愿望，他就赶忙去向金帐汗告发。他一遇到

反抗，就去引这个鞑靼人来镇压。但是，仅仅扮演一个角色还不

够：要行得通，还需要黄金。不断地贿赂汗及其亲贵，是他那套

欺骗和篡权活动的唯一牢靠的基础，但是奴才怎么能弄到贿赂主

子的金钱呢？他说服汗任命他为全部俄罗斯封土的征税人。一被

授予这一职务，他就巧立名目，搜括钱财。他用鞑靼人的名子所

引起的恐惧去聚敛钱财，然后用这些钱财去腐蚀鞑靼人自己。他

以贿赂诱使都主教将其驻节地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接着，又

借口后者已成为宗教首都而把它变成帝国的首都，使教权同他的

王权合而为一。他又以贿赂引诱同他竞争的王公手下的大贵族

们３１２背叛自己的首领，把他们吸引到他自己的周围。他利用信奉伊

斯兰教的鞑靼人、希腊教会和大贵族们的共同影响，把拥有封土

的王公们联合起来去讨伐他们当中最危险的特维尔王公；而当他

的大胆篡权行动迫使他的新盟友起来反抗他自己，为他们的共同

利益进行战争的时候，他不是拔出剑来，却是赶忙跑去找汗。他

还是以贿赂和欺骗的办法引诱汗用极残暴的酷刑杀害他的同族对

手。这个鞑靼人的一贯政策是使俄罗斯王公们互相遏制，助长他

们的纠纷，使他们彼此势均力敌，而不让任何一个得以壮大。伊

万·卡利塔则把汗变成了用以翦灭最危险的竞争者和扫除篡权道

路上的一切障碍的工具。他并不征服封土，而是暗地里使鞑靼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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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者的权利完全为他的利益服务。他采用他曾用以提高莫斯科大

公国地位的那同样的手段，那种君权与奴才地位的奇妙结合，保

证了他儿子的继位。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一次也没有偏离过

他为自己规划的这条政策路线，而是顽强坚定地坚持它，有条不

紊地勇敢地执行它。他就这样成了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他

的人民恰如其份地称他为卡利塔，即钱袋，因为他用来为自己开

辟道路的是钱袋而不是刀剑。正是他在位期间目击了立陶宛国家

的崛起，当鞑靼人从东边把俄罗斯封土挤成一团时，立陶宛国家

则从西边肢解它们。伊万不敢抵挡一种耻辱时，似乎就急于夸大

另一种耻辱。他是不会由于受到荣誉的引诱、良心的责备或者由

于不甘屈辱就离开自己的目标的。他那一套可以用寥寥数字来表

述：一个篡权的奴隶的马基雅弗利主义２９２。他把他自己的弱点——

他的奴才地位——变成了他的力量的源泉。

伊万一世·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就是他的继承者的政策，他

们只需要扩大它的应用范围罢了。他们辛劳地、逐步地、坚定不

移地追随这个政策。因此，我们可以从伊万一世·卡利塔立刻就

谈到绰号“大帝”的伊万三世。

伊万三世在位（１４６２—１５０５）初期，仍然臣属于鞑靼人；他的权

威仍然受到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的竞争；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

诺夫哥罗德统治着俄罗斯北部；波兰—立陶宛正力图征服莫斯科

公国；最后，利沃尼亚骑士团３１３尚未解除武装。但是到了他在位的

末期，我们就看到伊万三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身旁是拜占廷末代

皇帝的公主３１４；脚下是喀山汗
３１５
，金帐汗国的余部也群集来朝；诺

夫哥罗德和俄罗斯其他共和国都已屈服，——立陶宛萎缩了，它的

君主成了伊万手中的一个工具，——利沃尼亚骑士团也被击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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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

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

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

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

的语言３１６。那么，伊万是怎样完成这种丰功伟绩的呢？他是个英雄

吗？俄国历史学家们自己却都揭示出他是一个公认的懦夫。

让我们按照开始和完成的顺序来简略地考察一下他进行过的

一些主要斗争——与鞑靼人斗争、与诺夫哥罗德斗争、与拥有封

土的王公们斗争，以及最后与立陶宛—波兰的斗争。

伊万把莫斯科公国从鞑靼人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并不是通过

一次勇敢的攻击，而是通过二十年左右的耐心工作。他不是打碎

这个枷锁，而是偷偷地摆脱了它。因此，推翻鞑靼统治看来更象

是自然的产物而不象是人为的事业，在这个鞑靼魔怪终于咽气时，

伊万来到他临终的床边，与其说象一个带来死亡的勇士，还不如

说象一位前来诊断并推究死因的医生。任何一国人民，一旦摆脱

外国统治，声望总是提高的；可是伊万手下的莫斯科公国却显得

声望下降了。只要把西班牙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３１７和莫斯科公国

反抗鞑靼人的斗争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来。

在伊万即位的时期，金帐汗国早就削弱了，这是由于它内部

有激烈的纷争；外部则有诺该鞑靼人３１８同他们的分离、帖木儿·塔

梅尔兰的侵袭、哥萨克人的兴起以及克里木鞑靼人３１９的敌对。与此

相反，莫斯科公国则由于坚定地奉行伊万·卡利塔所规划的政策，

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它虽为鞑靼的束缚所摧残但同时却又由

于这种束缚而紧密地联结在一起。那些汗象着魔似的，一直充当

莫斯科公国扩张和集权的工具。他们经过盘算后曾加强了希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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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权势，但是在莫斯科大公们的手里，希腊教会却成了对付他

们的致命武器。

这个莫斯科公国人要起来反抗金帐汗国，无需什么发明创造，

只需仿照鞑靼人自己就行了。可是伊万并没有起来反抗。他卑贱

地自认为是金帐汗国的一个奴才。他靠收买一个鞑靼女人，诱使汗

下令从莫斯科公国撤回蒙古使臣。他用这类不知不觉鬼鬼祟祟的

办法蒙骗汗接连作出一些完全是毁灭自己权势的让步。因而他并

不是征服，而是窃取权势。他不是把敌人驱逐出堡垒，而是用计把

敌人调离开。他在汗的使臣面前照旧卑躬屈节，自称臣属，但又编

造遁词逃避纳贡，使用的是一个潜逃的奴隶不敢对抗自己的主子

而只得偷偷逃出他的掌心时的那全套策略。蒙古人终于如梦初醒，

战斗就打响了。看到一点点武装冲突场面就发抖的伊万，竭力掩饰

自己的恐惧，并竭力以撤销敌人想要报复的目标来消弭敌人的盛

怒。只是由于他的盟友克里木鞑靼人的干预，他才得到解救。为了

抗击金帐汗国的第二次入侵，他大张旗鼓地集结了数量如此悬殊

的兵力，以致一传说他们的人数就避免了这次攻击。在第三次入侵

中，他丢下二十万大军临阵脱逃，当了可耻的逃兵。他在无可奈何

被拉回来后，又企图对当奴才的条件讨价还价；他终于把自己这种

奴隶的恐惧传布到他的军队里，使它陷入全面溃退。正当莫斯科公

国惶惶不安地等待无可避免的灭亡时，忽然听说金帐汗国因都城

受克里木汗袭击而被迫撤兵，并在归途中被哥萨克人和诺该鞑靼

人所歼灭。于是转败为胜。伊万推翻了金帐汗国，但不是他自己打

的，而是以佯攻的办法诱使它发动进攻，使它残存的有生力量消耗

殆尽，并遭受它自己的那些已被伊万设法结为盟友的同族部落的

致命打击。他利用一个鞑靼人制服了另一个鞑靼人。正如他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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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来的莫大危险未诱使他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英雄气概一样，他的

奇迹般的胜利一时一刻也没有冲昏过他的头脑。他小心翼翼地不

敢贸然把喀山汗国并入莫斯科公国，而是把它交给他的克里木盟

友芒吉－吉雷家族的君主们，仿佛是受莫斯科公国委托代管的样

子。他用取自那个战败的鞑靼人的战利品束缚住这个战胜的鞑靼

人。但是，如果说在目击他的耻辱的人面前，他是非常谨慎而不肯

摆出征服者的架势的话，那么，这个骗子却完全明白，鞑靼帝国的

倾覆在远处会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会带给他多么光荣的光环，并且

会多么便于他堂堂皇皇地步入欧洲强国的行列。因此，他就对外摆

出一副装腔作势的征服者姿态，而且的确在高傲专横和盛气凌人

的假面具后面，成功地隐蔽了这个对于亲吻大汗最低贱使臣的马

镫仍然记忆犹新的蒙古奴才的死皮赖脸。他以较为压低的声调模

仿他以前的主子曾使得他丧魂落魄的那种语言。现代俄国外交中

某些常见的词句，诸如宽宏大量、有损君主尊严之类，就都是从伊

万三世的外事诏令中借用来的。

在喀山汗国降服之后，他便对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

哥罗德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征伐。如果说，在他看来，摆脱鞑靼

人的枷锁是使莫斯科公国强大的第一个条件，那么，取消俄罗斯的

自由则是第二个条件。由于维亚特卡共和国曾宣布在莫斯科公国

和金帐汗国之间保持中立，普斯科夫共和国连同其十二个城市又

表示了不满的迹象，伊万就奉承后者并且佯装忘记了前者，从而集

中全部力量对付大诺夫哥罗德。他很清楚，大诺夫哥罗德一垮台，

俄罗斯其他共和国的命运也就注定了。他以分享这一肥美赃物为

诱饵，使拥有封土的王公们都追随他。同时他又诱骗大贵族们，挑

起他们对诺夫哥罗德民主制的盲目仇恨。这样，他拼凑起三支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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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攻打诺夫哥罗德并以悬殊兵力压倒了它。可是随后，为了不遵守

他对王公们的诺言，为了不丧失他那条“你卖力气我得利”的不变

原则，同时由于担心诺夫哥罗德不经过预先的处理，还消化不了，

他认为适宜的作法是突然表现得节制，满足于一项赔款和对他的

宗主权的承认；然而在这个共和国的降书上，他却塞进了一些模棱

两可的词句，使他成了它的最高裁判者和立法者。接着，他又在诺

夫哥罗德煽动象在佛罗伦萨一样激烈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

和３２０。他利用平民的一些抱怨为借口再度进驻该城，并把他深知对

他心怀敌意的那些贵族戴上镣铐押送到莫斯科，这就破坏了这个

共和国古来的法律，即“任何公民均不得在本国领域之外加以审讯

或判刑”。从这个时刻起，他就成了最高的主宰者。编年史家说：

“自从柳里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基辅和弗拉基米尔

的大公们从没有见过诺夫哥罗德人把他们当作法官那样来服从。

只有伊万才能使诺夫哥罗德屈辱到这种地步。”伊万花了七年功

夫，运用他的司法权威来败坏这个共和国。然后，当他发觉它的力

量已经消耗净尽时，他认为显露真相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要摘

下他节制的假面具，他却需要由诺夫哥罗德方面来破坏和平。正象

他原来假装平心静气一样，现在他又假装怒不可遏。他收买了这个

共和国的一个使节在一次公开接见时称他为君主，接着就立即要

求享有一个专制君主的全部权利——共和国自行消灭３２１。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诺夫哥罗德以起义、屠杀贵族和投降立陶

宛来回答他的篡夺。这时，这位与马基雅弗利同时代的莫斯科公国

人就以义愤填膺的声调和姿态抱怨说，“是诺夫哥罗德人请求他作

他们的君主的；而当他顺从他们的愿望，终于接受了这一称号时，

他们又拒绝承认他，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当着全俄罗斯的面公然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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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他撒谎；他们胆敢杀害那些仍然忠贞不渝的同胞，胆敢背叛上天

和俄罗斯人的神圣土地把异教和外国统治引进国内。”正象他在第

一次进攻诺夫哥罗德后曾公开联合平民反对贵族一样，现在他与

贵族密谋反对平民。他以莫斯科公国及其封邑的联合力量进攻这

个共和国。当它拒绝无条件投降时，他就求助于鞑靼人以恐怖制胜

的老办法。整整一个月之内，他把诺夫哥罗德越困越紧，在它周围

大肆烧杀劫掠，同时悬刃以待，静静地注视着这个被派系弄得四分

五裂的共和国经历了疯狂的绝望、沉沦的沮丧和听天由命的各个

阶段。诺夫哥罗德被奴役了。俄罗斯其他共和国也都一样。

看看伊万是怎样抓住这一胜利的时机铸造武器来反对那些被

用来取得这场胜利的工具，是很有意思的。他把诺夫哥罗德教会领

地同王权相结合，从而获得了收买大贵族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他

们反对王公；并且获得了赏赐大贵族的随从的手段，因此可以唆使

他们反对大贵族。至今仍然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公国也象现代俄

国一样，始终是怎样煞费苦心地来搞掉各个共和国。首当其冲的是

诺夫哥罗德及其拓殖地区，随后是哥萨克人的共和国３２２，最后轮到

波兰。要了解俄国对波兰的并吞，就必须研究自１４７８年至１５２８年

诺夫哥罗德如何被搞掉的情况。

看来，伊万夺下蒙古人禁锢莫斯科公国的锁链，仅仅是为了

用它来束缚俄罗斯各共和国。看来，他奴役这些共和国，只是为

了使俄罗斯王公们共和化。在二十三年当中，他承认他们的独立，

容忍他们的吵闹，甚至屈从于他们的凌辱。可是由于金帐汗国瓦

解和一些共和国覆灭，他已经变得如此强大，而另一方面王公们

又由于这个莫斯科公国人对他们的大贵族们施加的影响而已经变

得如此衰弱，以致于伊万这方面只消显示一下力量就足以决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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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斗争了。然而在一开始，他仍旧没有背离他的谨慎小心的办法。

他挑出俄罗斯封邑中力量最强的特维尔王公作为他行动的第一个

目标。他先是迫使特维尔王公采取攻势并同立陶宛结盟，然后斥

责他是卖国贼，然后恐吓他作出一系列破坏自己防御手段的让步，

然后又用这些让步给他造成的被自己臣民误解的情况作文章，然

后再让这一套办法自行得出它的结果。事情就以特维尔王公放弃

斗争并逃入立陶宛而告结束。特维尔一与莫斯科公国合并，伊万

就以吓人的精力推行他筹划已久的计划。其他的王公几乎毫无抵

抗就被贬黜为单纯的地方长官。这时还剩下伊万的两个兄弟。其

中一个被说服放弃了封土；另一个受假惺惺表示的兄弟情意之骗，

被诱入宫廷和解除戒备，遭到了杀害。

我们现在就谈到伊万的最后一次大斗争——同立陶宛的斗

争。这场斗争从他即位时开始，直到他死前几年才结束。在三十年

期间，他把这场斗争局限于外交战，制造并扩大立陶宛和波兰之间

的内部纠纷，拉拢对立陶宛心怀不满的俄罗斯封邑，煽动它的仇人

起来反对它而使它瘫痪；他们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匈牙利

的马特维·科尔文，特别是他通过联姻笼络住的摩尔达维亚大公

斯特凡，最后还有芒吉－吉雷，这个人不论是反对立陶宛还是反对

金帐汗国都是同样有力的工具。然而在卡齐米尔国王去世和软弱

的亚历山大继位的时候，立陶宛和波兰的王位暂时分离了；这两个

国家在争斗中两败俱伤；波兰贵族由于只顾去削弱王权，压低克梅

通３２３和市民的地位，就抛弃了立陶宛，使它在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

和芒吉－吉雷的同时入侵面前只好退却；于是，立陶宛的弱点就变

得显而易见了；这时候伊万明白显示力量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这方

面进行一次成功的快速行动的条件已经充分具备。但他仍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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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行一次戏剧性的作战演习——集结压倒优势的兵力。事情完

全如他所料，佯装的作战欲望就足以使立陶宛投降了。他强订条

约，迫使承认他在卡齐米尔国王在位期间偷偷蚕食的地方，同时还

逼亚历山大和他结盟并和他的女儿结婚。他用这个结盟禁止亚历

山大防范自己岳父所发动的进攻，他用他的女儿在不容异端的天

主教国王和受迫害的信奉希腊正教的臣民之间，燃起了宗教战争

之火。在这场大混乱之中他才终于斗胆拔出剑来，夺取了受立陶宛

统治的俄罗斯封土，远达基辅和斯摩棱斯克。

一般来说，希腊正教是他最强有力的行动手段之一。但是要对

拜占廷的遗产提出要求，要以拜占廷皇帝后裔的外衣来掩盖他那

蒙古奴才的烙印，要把莫斯科公国的暴发户王位和圣弗拉基米尔

的光辉帝国联系起来，要使他自己成为希腊正教新的世俗首脑，伊

万在全世界应该把谁挑出来呢？罗马教皇。在教皇的教廷里住着

拜占廷的末代公主３１４。伊万以宣誓叛教的办法从教皇那里拐走了

她，——而他又命令他自己的都主教豁免了他的这次宣誓。

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

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而伊万三世

则不过是把伊万一世·卡利塔遗留下来的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政策

加以完善化而已。伊万·卡利塔这个蒙古人的奴才，是靠运用他

的最大敌人即那个鞑靼人的威力来反对他的次要敌人俄罗斯的王

公们，从而获得他的权威的。但除非采取欺诈手段，他就不能运

用那个鞑靼人的威力。他在主子面前不得不隐蔽自己实际积聚的

力量，而又必须向和他一样的奴才们炫耀自己并没有掌握的那种

威力。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他就得把最卑贱的奴才的全部阴谋诡

计整理成一套体系，并且以奴才的那种耐心的辛勤去实现这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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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公开的力量本身只有作为一种阴谋才能加入到一套阴谋、腐

蚀和暗中篡权的体系中来。他不先施毒，就无法进行打击。目的

的单一性在他那里变成了行动的两面性。狡诈地使用敌对的力量

来扩大自己，通过对那种力量的使用本身来削弱它，最后通过它

本身产生的效果来推翻它——伊万·卡利塔的这一政策是由统治

种族和被奴役种族二者的特性所激发出来的。他的政策也就成了

伊万三世的政策。

这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不管被使用的

敌对力量在姓名、地点和性格上可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彼得

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但他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

他使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丢掉了纯粹地方性质和偶然性杂

质，把它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

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他正

是靠推广他的这套体系而不是靠仅仅增加几个省份，才使莫斯科

公国变成为现代俄国的。

总结一下。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

中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它只是由于成为一个奴性艺术的大师才积

聚起力量的。甚至在获得解放之后，莫斯科公国还在继续扮演着

它那奴才兼作主子的传统角色。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

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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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斯拉夫族的一个特点会使任何观察家惊讶，几乎到处他们都

僻居在内陆地区，而把滨海地区让给非斯拉夫部落。芬兰－鞑靼

部落占有了黑海海岸，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占有了波罗的海海岸和

白海海岸。斯拉夫人不管在哪里到达海边，如在亚得里亚海沿岸

和波罗的海沿岸一部分地方，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服从外族的统治。

俄罗斯人民分享了斯拉夫族的这一共同的命运。他们在历史上初

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发祥地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德涅泊河、顿

河和北德维纳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域。他们的领土除芬兰

湾尽头外，没有一处与海相连。在彼得大帝以前，俄罗斯人也并

未表现出有能力征服除白海出海口以外的任何出海口，而白海一

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得通航。彼得堡现在所在之

处是过去一千年来芬兰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纷争的场所。从默

麦尔３２４附近的波兰根到托尔尼欧
３２５
的其余全部海岸，从阿克尔

曼３２６到列杜特－卡列
３２７
的全部黑海海岸是后来才被征服的。而且，

好象为了证明斯拉夫人的抗海特性，在这全部海岸线中，波罗的

海海岸没有哪一部分实际属于俄罗斯人，黑海东岸的切尔克西

亚３２８和明格列里亚
３２９
也是如此，只有白海海岸适合耕种的部分，黑

海北岸某一部分和阿速夫海岸一部分实际上居住着俄罗斯人，然

而尽管他们处在新的环境中，他们仍不从事航海生涯，而是固执

地坚守他们祖辈流浪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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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了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俄国需要的

是水域”——他对坎特米尔亲王讲的这句辩驳之词被铭刻在他的

传记的扉页上。他第一次对土耳其作战３３０的目的是为了征服阿速

夫海；他对瑞典作战２６１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他第二次对土耳其政

府作战２８２是为了征服黑海；他对波斯进行欺诈性的干涉
３３１
是为了

征服里海。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

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

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

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

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

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

曾有人说，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经或者能够在彼得大帝原有

的帝国所处的那样一种内陆地位中生存；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曾

经甘心看着自己的海岸和河流入海口被人夺走；俄罗斯既不能让

顿河、德涅泊河和布格河的入海口以及刻赤海峡３３２留在靠游牧和

掠夺为生的鞑靼人手中，也不能让涅瓦河口这个俄罗斯北部物产

的天然出海口留在瑞典人手里；波罗的海诸省，单是从它们的地

理形势来看，就自然属于任何控制着它们背后的土地的国家。总

之，彼得至少在这个地区只是夺得了对于他的国家的正常发展所

绝对必需的东西。从这个观点看来，彼得大帝只是想通过他对瑞

典的战争建立一个俄国的利物浦，并赋予这个俄国的利物浦一条

不可缺少的沿海地带。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件重大的事实：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

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以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

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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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了一个外偏中心。把沙皇的宝座从莫斯

科迁往彼得堡，这在从里巴瓦３３３到托尔尼欧的海岸线尚未全部征

服（这项工作直到一八○九年征服芬兰之后才完成）的情况下，就

是把它置于一个不能保证安全，甚至不能保证不受屈辱的地位。阿

尔加罗蒂说，“圣彼得堡是俄国得以俯瞰欧洲的窗户。”它从一开

始起就是对欧洲人的一种挑衅，就是激发俄国人进行新的征服的

一种诱因。而现在，在俄属波兰构筑的工事只不过是执行这同一

思想的进一步措施而已。莫德林、华沙、伊万城３３４不仅是旨在钳制

一个反叛国家的要塞，它们对西方构成威胁，正与百年前彼得堡

直接对北方构成威胁一样。它们是要使俄国变成泛斯拉夫国，正

如波罗的海诸省过去要使莫斯科公国变成俄国一样。

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

待于划定。

因此，仅仅对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并没有把彼得大帝的政策

与其祖先的政策区别开，都城的迁移才显示出他征服波罗的海诸

省的真正意义。彼得堡与莫斯科公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种族的中

心，而是一个政府的所在地，不是一个民族的悠久业绩，而是一

个人物的瞬时创造；不是使一个内陆民族的特征得以传播的媒介，

而是使这个特征消失的滨海地区；不是民族发展的传统核心，而

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通过迁都，彼得斩

断了把老莫斯科公国沙皇们的蚕食体制与大俄罗斯种族天赋的才

能和抱负连接在一起的天然纽带。通过把都城建在海边，他向俄

罗斯种族的抗海本能提出了公开挑战，并把那个种族贬低到只是

他的政治结构中的一个砝码的地位。从十六世纪以来，莫斯科公

国除西伯利亚方面外没有取得重大扩展，而且在十六世纪以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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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和向南的不牢靠的征服只是直接借助于东方才得以实现。通过

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

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

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末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

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迁都表明了这种对

借助对象的有意识改变，而波罗的海诸省的征服为实现这种改变

提供了手段，因为它立即使俄国在北方各邻国中居于优势地位；使

俄国与欧洲所有地方保持经常的直接接触；奠定了同海上强国建

立物质联系的基础，这些国家由于俄国征服了波罗的海诸省而开

始依赖俄国供应造船材料；这种依赖关系，在莫斯科公国这个出

产大量造船材料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出海口，而原来掌握这些出海

口的强国瑞典没有拥有这些出海口背后的土地时，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主要借助于鞑靼诸汗以进行蚕食活动的莫斯科公国

的沙皇们不得不使莫斯科公国鞑靼化，那么，决心借助于西方以

进行活动的彼得大帝则不得不使俄国文明化。他一把波罗的海诸

省攫取到手，就立即掌握了实现这一过程所必需的手段。这些省

份不仅给他提供了外交官和将领，即借以推行他那一套对西方的

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才，同时还向他供应了大批官僚、教师和军

训教官，以便训练俄罗斯人，给他们涂上那样一层文明的色泽，使

他们能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

无论阿速夫海、黑海或里海都不能为彼得打开这条直接通往

欧洲的通道。此外，还在他在世的时候，塔干罗格、阿速夫３３５、黑

海，连同那里新建的俄国舰队、港口和码头，都重新被放弃或是

丢给了土耳其人。征服波斯之役３３１，也证明是一次不成熟的行动。

在构成彼得大帝全部军事生涯的四次战争中，他的第一次战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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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耳其的战争
３３０
（这次战争的成果在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

２８２

中丧失了），一方面，固然是对鞑靼人的传统斗争的继续，另一方

面，它只不过是对瑞典战争的序幕。第二次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对

瑞典战争的插曲，而对波斯的战争则是对瑞典战争的尾声。就是

这样，持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对瑞典战争，几乎占据了彼得大帝的

全部军事生涯。无论是从这次战争的目的、结局，还是从它的持

续时间来考虑，我们都可以公正地把它称为“彼得大帝的战争”。

他的全部事业都以征服波罗的海沿岸为转移。

现在，假定我们对于他在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各种行动的

详情一无所知。单是莫斯科公国之变成俄国是由于它从一个半亚

洲式的内陆国家转变成为波罗的海至高无上的海上强国而实现的

这一事实，难道不足以促使我们得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吗？即英国

这个当时最大的海上强国——一个也扼守着波罗的海门户、从十

七世纪中叶起就在那里保持着最高主宰者姿态的海上强国——必

定曾经插手过这一巨大的变化，必定曾经是彼得大帝各项计划的

主要支柱或者主要障碍，必定曾经在瑞典和俄国之间旷日持久的

和殊死的斗争中左右过局势，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竭尽全力去挽

救瑞典人，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它曾尽其所能千方百计地扶持过俄

国人。然而，在通常所谓的历史中，英国几乎没有在这场大戏的前

台抛头露面，它被描写为一个观众，而不是一个演员。真实的历史

将表明，金帐汗国３１１诸汗之有助于实现伊万三世及其先人的计划，

并不超过英国统治者之有助于实现彼得一世及其后人的计划。

我们重印的几本小册子，是与彼得大帝同时代的英国人写的，

它们全然没有后来的历史学者们那种共同的幻觉。它们断然把英

国叫作俄国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现在我们将简要地加以剖析、并

５２３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用以结束这篇外交内幕导言的小册子，就持同样的立场。它的书

名是《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为我国内阁现行的反对俄国人

的措施辩解，等等。谨呈下院，１７１９年伦敦版》２８９。

我们重印的前面两本小册子，用一位崇拜俄国的现代人的话

说，是在“彼得统率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北方列强的联合舰队在

波罗的海上游弋，而这些舰队以在他号令之下航行为荣”的时候

或者比这稍晚一些的时候写成的。可是，到《真理才是真理》出

版的１７１９年，事态似乎完全变了。这时候，查理十二已经去世，

英国政府装出与瑞典站在一边并对俄国作战的样子。还有一些与

这本匿名小册子有关联的情况也值得特别注意。这本小册子声称

是一份报告的撮要，而这份报告是作者在１７１５年８月从俄国回国

后，奉乔治一世之命编写并提交给当时的国务大臣唐森子爵的。

“现在，——作者写道——我不期而有幸能够在这里承认我曾经是第一

人如此幸运地预见到，或者说，如此直言不讳地警告过我国宫廷：我国当时绝

对需要与沙皇决裂，并把他重新逐出波罗的海。”“我的报告曾揭示沙皇对其

他国家、甚至对德意志帝国２８５所抱的目的。德意志帝国虽然是一个内陆大国，

但是，沙皇曾经建议它兼并利沃尼亚２７８，使它成为选侯国，以便沙皇至少也能

够被接纳为一个选侯。我的报告也曾提请人们注意沙皇当时盘算采用专制君

主的称号。由于他是希腊教会的首脑，他也会被其他君主们承认为希腊帝国

的首脑。我不想说我们会多么不情愿承认这个称号，因为我们已经让一位大

使用皇帝陛下的称号称呼他，而瑞典还从来没有屈就到这一步。”

这位作者在一段时间内曾经供职于英国驻俄国大使馆。据他

说，他后来“被免职是出于沙皇的愿望”，因为沙皇获悉：

“我向我们朝廷对他的活动作了本书所述的报告。关于这点，请允许我诉

诸国王，并请唐森子爵作证，唐森子爵曾亲耳听到国王陛下说过我是无辜

的。”“然而，尽管如此，过去五年来，我一直不断地乞求偿付一笔拖欠已久

的债款，这笔债款的绝大部分是为执行已故的女王陛下①
委予的一项使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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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下的。”

至于斯坦霍普内阁突然采取的反俄国的态度，这位作者对之

颇表怀疑。⒇

“我并不打算通过本文来打消公众给予内阁所应得的赞扬，但是内阁应

该就下述问题对我们作出满意的说明，即内阁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在

每一件事情上折磨瑞典人，尽管他们在过去完全和现在一样是我们的盟友，

内阁又是出于什么动机直到昨天还竭尽全力来加强沙皇，尽管沙皇与大不列

颠之间没有任何条约约束而仅仅存在着友好关系。…… 在我写到这里的时

刻，我获悉，不到三年之前曾经让俄国人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就以皇家海军

姿态第一次出现在波罗的海上的那位绅士，现在又一次得到目前执政的人们

的授权，要与沙皇在这些海域上第二度会晤了；这是出于什么理由，或是为

了达到什么良好目的呢？”

这里暗指的那位绅士是海军上将诺里斯，他攻打彼得一世的

波罗的海战役看来的确象是纳皮尔海军上将和邓达斯海军上将最

近指挥的几次海战所遵循的原型。

把波罗的海诸省归还给瑞典，这既是大不列颠的政治利益所

要求的，也是大不列颠的商业利益所要求的。这就是这位作者论

证的要旨：

“贸易已经成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船队仰赖于造船材料，正如生命仰赖于

食物一样。我们与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充其量不过是赚钱的

贸易，而我们与北方进行的贸易则是绝对必不可缺的，并且可以恰当地称之

为大不列颠的神圣通道，因为它是大不列颠最主要的对外通道，无论对于支

撑我国全部贸易还是对于维护我国国内安全来说都是如此。正象羊毛制品和

矿产品是大不列颠的大宗商品一样，造船材料是俄国的大宗商品，也是沙皇

最近从瑞典国王那里夺取的所有那些波罗的海省份的大宗商品。由于那些省

份已归沙皇所有，帕尔努３３６完全荒芜了。在列维里，我们没有留下一个英国

商人，以前在纳尔瓦的全部贸易现在已经转到彼得堡…… 过去，瑞典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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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也不能够垄断我国臣民的贸易，因为那些海港在瑞典人手中只不过是商品

转口的通道，而生产和制造这些商品的地区则位于那些港口的背后，在沙皇

的领土上。可是，如果把这些波罗的海港口丢给沙皇，那么它们就不再是通

道，而会变成沙皇自己统治下的内陆地区的专门货物堆栈了。沙皇在白海已

经有了阿尔汉格尔斯克，让他在波罗的海再有任何一个海港，那就等于把控

制欧洲所有造船材料总库的两把钥匙都交给他掌握，因为大家都知道，丹麦

人、瑞典人、波兰人、普鲁士人在他们一些领土上只不过生产那些商品中的

某些单项而已。如果沙皇把‘我们不可或缺的材料的供应’就这样垄断起来，

那么我们的船队会怎样呢？此外，说实在的，我们与世界各地的全部贸易的

保障又在哪里呢？”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商业利益要求把沙皇赶出波罗的海，那

么，“我们国家的利益就应该象马刺一样，驱使我们加紧这一努力。

所谓我们国家的利益，照我的理解，既不是指一个内阁的党派措

施，也不是指一个宫廷的任何对外政策的动机，而正好是指那种

今天是而且永远应该是同维护国王的安全、舒适、尊严和收益以

及大不列颠的公共福利直接有关的事情。”至于说到波罗的海，

“自从我们取得制海权的最初时刻起”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国家的根

本利益的就是：第一，防止任何新的海上强国在那里崛起；第二，

保持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均势。

“显示我们当时的真正英国政治家的智慧和远见的一个例证，是１６１７年

的斯托尔波沃和约３３７。詹姆斯一世是这个和约的调停人，根据这项和约，俄

国被迫放弃了它当时占有的全部波罗的海省份，而成为欧洲这一边的一个完

全内陆强国。”

瑞典和丹麦同样是根据防止波罗的海兴起一个新的海上强国

的政策行事。

“谁不知道，皇帝①想在波美拉尼亚
３３８
取得一个海港的企图，曾和任何别

８２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指斐迪南二世。——译者注



的动机一样促使伟大的古斯塔夫甚至举兵深入奥地利皇室领域的腹地？在查

理·古斯塔夫的时候，波兰除了在当时是北方大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外，还

在波罗的海拥有一长条海岸和若干港口。但是，波兰国王的遭遇又如何呢？丹

麦人当时虽然和波兰结盟，然而即使是波兰人为了援助他们反对瑞典而要在

波罗的海拥有一支舰队，他们也决不会允许。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遇到

波兰船只，都加以摧毁。”

至于在已确立海上地位的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保持均势的问

题，英国政策的传统同样是清楚的。“当瑞典的势力有粉碎丹麦之

势而令我们感到有些不安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荣誉就是靠恢复当

时失去平衡的均势而保持下来的。

英吉利共和国３３９向波罗的海派出了一支分舰队，导致了１６５８

年的罗斯基勒条约２９８。这一条约后来又在哥本哈根得到进一步确

认（１６６０年）２９９。丹麦人在国王威廉三世时期点燃的星星之火，同

样迅速地被乔治·罗克通过订立哥本哈根条约扑灭了。

传统的英国政策就是这样。

“那个时期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恢复天平的平衡，要找出那种

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构成波罗的海的更公正的均势……是

谁采取了这种与王牌城市泰尔３４０作对的主意呢（这个城市的商人都是王公，

它出海经商的人在全球备受尊重）？但是我没有点任何人的名。所以，除了不

打算对事实公开表态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对我发怒。后代将有点难于相信，这

居然是现在掌权的某些人干出来的事情……居然是我们完全由自己出力，不

要沙皇担任何风险，给沙皇打开了圣彼得堡的大门……”

万全的政策将是回到斯托尔波沃条约，不让俄国人继续“在

波罗的海落脚”。然而，可以说，“由于我们在比较易于做到的时

候不抑制俄国势力的滋长，在目前情况下将难以恢复我们已经失

掉的优势了”。可以认为，更合乎时宜的将是一条中间路线。

“假如我们认为，这个俄国人拥有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从而在欧洲

９２３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所有君主中有了一个能够通过向国外市场运销产品而使他最受惠的地

区，——假如我们认为这一情况同我国的利益是协调的，那么，另一方面，就

有理由期望沙皇陛下，就他那一方面而言，不再谋求任何能够扰害别人的东

西，只满足于拥有商船而不要求任何军舰，以报答我们如此迁就他的利益和

改善他的国家的处境。”

“所以，我们应该消除他想超出内陆大国的希望，”但是，“也应驳斥种种

说我们对待沙皇比对待任何别的君主更坏的指责。为此，我不准备举热那亚

共和国或者在波罗的海这里的另一个国度库尔兰公国３４１作例子。但是，我要

举出波兰和普鲁士，这两个国家现在虽然都有加冕的国王，然而也都满足于

享有开放贸易的自由，而不坚持要有一支舰队。我还要举出土耳其人和俄国

人之间的法尔奇乌条约２８２，根据这一条约，彼得不仅被迫归还了阿速夫，放

弃了他在那些地方的全部军舰，而且只得满足于在黑海仅仅享有通商自由。

即使只给他一个通向波罗的海的出口供贸易之用，也大大超过了还在不久前

他与瑞典的战争刚刚结束时他在道义上所能期望获得的东西。”

如果沙皇拒不同意这样一种“补救性的折衷方案”，我们“感

到惋惜的就只是我们贻误了时机，未能运用上帝曾使我们掌握的

一切手段来迫使沙皇接受一项有利于大不列颠的和约”。战争将不

可避免。在那种情况下，

“就应该既鼓励我们的内阁执行它的目前措施，也激发每一个忠实的不列颠

人的满腔怒火：俄国的一个沙皇，多亏我们的指教才掌握了他的航海技能，多

亏我们的容忍才建立了他的赫赫功绩，居然转瞬之间就拒绝大不列颠提出的

条款，而这些条款他在短短数年之前还曾从土耳其政府方面欣然接受过。”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让瑞典收复俄国人从波罗的海之王那里抢走的

那些省份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自从大不列颠“把俄国扶植成为那里的一

个海上大国以来，它就不再能够控制那个海上的均势了…… 如果我们履行

了威廉国王和瑞典国王缔结的联盟的各项条款的话，那个英勇的国度早就会

成为一个强大得足以阻挡沙皇来到波罗的海的屏障了…… 时间必将向我

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的内阁的首要目的。”

０３３ 卡 · 马 克 思



卡 · 马 克 思

普鲁士（“军事国家”）

（见施泰因）３４２

１３２０ １４１７
－１１４２
 １７８

－１３２０
 ９７３４３

第一个时期。１１４２年（冯·巴伦施太德伯

爵，阿尔布雷希特·熊）。

北马尔克。

１１３３年。洛塔尔皇帝（１１２５—１１３７年）把北马尔克

交给奥托伯爵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冯·
·
巴
·
伦
·
施

·
太
·
德伯爵。萨克森公国就是赐给奥托伯爵的。３４４

第二个时期。巴伦施太德家族的封疆伯爵。

１１４２—１３２０年。

他们主要是反对马格

德堡大主教，力图摆

脱封地从属关系。他

们在一百七十八年中

没有达到这一目的。

第三个时期。巴伐利亚和卢森堡。１３２０—

１４１７年。３４５
在后来的九十七年

（１３２０—１４１７年）中，

西吉斯蒙德皇帝（波希米亚国王，出身卢森堡家

族）１１４１年任命借给他钱的纽伦堡城官弗里德里

他们的历史的特点

是，无论巴伐利亚家

１３３



希第六为总督，１４１５年在弗里德里希又借给他巨

款之后，任命弗里德里希为勃兰登堡马尔克的君

主。此后，紧跟着隆重的任命又于１４１７年授以神

圣罗马帝国财政总长和选侯的封号。

族还是卢森堡家族都

同样拒绝当旧马尔

克①的占有者的福

分。

霍亨索伦②１４１１

年被任命为马尔克的

大总督和统治者。

（１４１１年）。 （１４１５

年）从西吉斯蒙德那

里买到勃兰登堡封疆

伯爵领地。条件是：

（１４１５年）必须承认

和保留卢森堡家族有

权用四十万金盾购买

勃兰登堡马尔克以及

选侯的封号。

第四个时期。霍亨索伦家族。从１４１７年到

现在

第一阶段。１４１７—１５３５年（从弗里德

里希第一到宗教改革）。

１４１３—１４１７年。城官的军队对统治马尔克的骑士

强盗（契特人、普特利特人等）的斗争。１４１４—

１４１８年。博登湖畔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在这次会

购买封疆伯爵领地。

为此目的利用康斯坦

茨宗教会议３４６。

２３３ 卡·马 克 思

①

② 纽伦堡城官弗里德里希第六。——编者注

北马尔克。——编者注



议上弗里德里希第一使用新贷款从西吉斯蒙德

那里买到新的特权等等。１４１５年４月３０日，西吉

斯蒙德赐予弗里德里希以勃兰登堡封疆伯爵、罗

马帝国财政总长、选侯等世袭封号。１４１７年４月

１８日，西吉斯蒙德又在宗教会议上赐给弗里德里

希封地，并放弃关于购买的附带条件）。（１４１５年

弗里德里希答应每次选举皇帝时投卢森堡家族

的票）。１４１９年波希米亚国王温采尔去世。他的弟

兄西吉斯蒙德皇帝提出对波希米亚王位的权利；

１４２０年他要求王位。

以瑞日卡为首的胡斯派占领布拉格，

把皇帝部队赶出波希米亚。在以后各次战

役中，由勃兰登堡的弗里德里多次担任总

司令的皇帝部队，蒙受了这样的耻辱，１４３２

年胡斯派越过马尔克境界，推进到奥得河

畔法兰克福，并继续前进到贝尔瑙，在那

里他们终于被击溃，被迫退却。１４３２年或

大约这个时期举行巴塞尔宗教会议３４７。这

时，领土遭到蹂躏，弗里德里希坚持向胡

斯派让步（胡斯派从此与塔博尔派分开）。

为了使他的国家不致遭受进一步的蹂躏，

难免要同波希米亚签订特别①和约。

１４３６年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终于签订了和约３４８。

同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萨克森－劳恩堡的公

爵们斗争。（勃兰登堡同汉堡和卢卑克缔结同盟

  

  

  

  

  

  

  

  

  

勃兰登堡选侯的第一

次大战；反对宗教自

由。（胡斯派和塔博尔

派。）  

  

  

勃兰登堡难免要签订

“单独和约”。

３３３普鲁士（“军事国家”）

① 手稿中马克思在“特别”（“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ｎ”）一词上面写了“单独”（“Ｓｅｐａｒａｔ”）
一词。——编者注



。）从波美拉尼亚夺取乌凯马尔克等。１４４０年９月

２１日去世。

１４４０年铁人弗里德希第二。（非常软弱的

人，伪君子，但经常穿着铠甲。）

建立天鹅骑士团。

弗里德里希第一已经利用城市，以粉碎贵

族的抵抗。可是现在发了财的城市变得顽

强了。弗里德里希第一赐给它们自治特权。

后来市政局中的望族成员和具有民主情绪

的公社之间展开斗争。

在弗里德里希第二统治的最初年代斯普累河畔

科恩和柏林之间的纠纷，它们在这以前是由总市

政局管辖；各公社要求与选侯断绝这种联系。他

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科恩和柏林的居民举行公开

起义，反对他们的市政局。后者在选侯那里得到

解救，把城市的钥匙交给了他，解除了自己的权

力。弗里德里希把自己的市政局交给每个城市。

市长的选举取决于选侯。市民造反。暴力

镇压起义。市民丧失许多特权。

他们被迫同意把在科恩多米尼加修道院附近修

建城堡的地方让给选侯。不久开始动工的建筑工

程经常被市民中断，大约在１４４８年才完工。１４５１

年弗里德里希第二住进新城堡。“如果选侯不同

许多北方大国，特别是同丹麦结成更亲密的同

盟，来防止马尔克的许多城市加入汉撒同盟２９４的

危险企图，那么要顽强的城市听命于选侯看来就

４３３ 卡·马 克 思



不那么容易。”

１４５５年用十万盾从现在已经

精疲力竭的条顿骑士团那里赎回新马尔

克３４９。

到弗里德里希第一去世时，国土为３８１平方英里，

到弗里德里希第二退位时为５７２平方英里。

１４７０年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第二的弟弟）

（阿基里斯）①时为６０２平方英里。

１４８６年，约翰·西塞罗。通过购买措森领地而扩

大面积６平方英里。

１４９９年，约阿希姆第一·奈斯托尔。星象学家。迫

害犹太人。比较强烈地反对宗教改革。１５３５年去

世。国土：６４１平方英里。

第二次购买。购买新

马尔克。

（纽沙特尔——１４平

方英里）。整个普鲁士

——５０６２平方英里。

第三次购买。

约阿希姆的法兰克尼亚系表弟阿尔布雷希特亲

王成为条顿骑士团大团长，１５２５年接受新教后，

继承的诡计。

把 ［他的领地］变为世俗公国。３５０

第二阶段。１５３５—１６４０年。

１５３５年。约阿希姆第二１５７１年去世（其弟约翰②

——新马尔克的封疆伯爵）。起初不赞成天主教

派，但也不参加施马尔卡尔登联盟３５１。暗中准备国

内宗教改革。“他甚至命令天主教牧师起草施行

新教义的方案。”

１５３９年１１月１日在施潘道公开转到新教方面。

１５４１年。施行新的教会规章。勃兰登堡马尔克的

修道院和其他教会学院世俗化。“签订著名的

５３３普鲁士（“军事国家”）

①

② 约翰第二。——编者注

阿基里斯·阿尔布雷希特三世。——编者注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３５２之后，教会改革给帝国诸侯

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帝国国会确定每个诸侯有

权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取得主教的权利。这种权利

对勃兰登堡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它开创了

逐步建立主教领地和王国联系的可靠前景。”

１５４５年。针对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成员要求

拿起武器保卫受到皇帝①威胁的宗教事

业，他不仅拒绝这一要求，而且企图促使

联盟的领袖们同皇帝和解。

此后不久就爆发施马尔卡尔登战争，这时约阿希

姆本人站在一切党派之外，但不直接放弃他对皇

帝的援助。

１５６８年，从波兰议会那里得到普鲁士公国作为共

有封地。约阿希姆第二还参加了Ｉｎｔｃｒｉｍ（决定是

１５４８年在奥格斯堡通过的３５３。在这之后，皇帝说

明了特里延特世界宗教会议结束之前应如何对

待宗教）。３５４

约阿希姆第二陷于严重的“财政困难”。在

他统治时期，那些借给他许多钱的犹太人

返回。

１５７１年，约翰－乔治。迫害犹太人。驱赶犹太人。

狂热的路德教徒。加尔文教徒的压迫者。他为自

己家族的未来发展作准备

一方面通过向自己家族中的幼系分封大量

教会领地的办法，而

另一方面通过１５９４年其孙子约翰·西吉斯蒙德

６３３ 卡·马 克 思

① 查理五世。——编者注



与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女

儿②（同时是幽里希－克列维领地的继承者）结婚

的办法。

１５９８—１６０８年，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

１５９８年根据所谓的赫拉王朝条约第一次规定勃

兰登堡选侯国领土的不可分割。

通过把勃兰登堡、哈斐尔贝格和莱布斯的

主教土地世俗化的办法来偿付债务。

疯子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 弗里德里希。

１６１８年去世。

１６０５年，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要了许多

阴谋为自己和自己家族取得对普鲁士公国

的监护，而且还利用公爵的封号和称号取

得对国家的统治。他通过他在波兰宫廷中

的中间人进行活动，不惜力量和金钱来保

证他在普鲁士的王位继承权。

１５２５年接受新教的阿尔布雷希特②也是波兰国

王西吉斯蒙德的侄儿。条约规定骑士团国家变为

对波兰王国保持封地从属关系的世俗公国，１５２５

年４月８日。——这个阿尔布雷希特属于法兰克

尼亚－勃兰登堡一系。——

在这项条约中没有关于勃兰登堡选侯可以

提出对普鲁士的统治权的任何暗示。约阿

７３３普鲁士（“军事国家”）

①

② 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编者注

安娜。——编者注



希姆第二①和波兰公主②结婚；只是在他不

得不首先使卖身投靠的波兰议会遭受重大

牺牲之后，只是在长期困难的谈判之

后，他恰好在赏赐封地给青年公爵阿尔布

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时刻得到勃兰登堡

选侯家族对普鲁士的继承权的保证。

（１５７１年）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公爵

发了疯；因此，统治权转到他最近的男系亲属法

兰克尼亚－勃兰登堡一系的格奥尔格－弗里德

里希封疆伯爵手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

里希的孩子当中，两个儿子已经死去，只剩下两

个女儿。执政的乔治－弗里德里希没有孩子。约

翰－西吉斯蒙德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

里希的两个女儿中的长女安娜结婚，而他的生父

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同妹妹爱琳娜结婚。

同疯子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长女

安娜订婚（１５９１年）后不久，约翰－西吉

斯蒙德就企图达到把普鲁士作为封地交给

他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遇到普鲁士

贵族支持的波兰给他造成的极大困难。约

翰－西吉斯蒙德不得不采用“各种诡计”；

但是他只是从他父亲约阿希姆－弗里德里

希被任命为疯子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

德里希的监护人，

８３３ 卡·马 克 思

①

② 亚德维加。——编者注

约阿希姆第二·赫克托。——编者注



以及摄政王和国家执政者的时候起才有了希望。

他死后封号传给了儿子。

１６０８—１６１９年。约翰－西吉斯蒙德。他终

于取得对代表波兰王国权利的这一派的优

势，这样一来，１６０９年无论监护权还是公

国统治权都转到了他的手里。

１６１１年慎重其事地把普鲁士作为封地转交出

去。３５５在疯子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逝

世时（
·
１
·
６
·
１
·
８
·
年），普鲁士公国终于同勃兰登堡

选侯国合并。

约翰－西吉斯蒙德对幽里希－克列维土地

的诈骗。他通过自己的妻子安娜得到了对

这块土地的权利。

约翰－西吉斯蒙德转而投向革新（加尔文

派）教会的怀抱（１６１３年）。从这时起，幽

里希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地成为战场。在战

争进程中侵入这块土地的一方是站在纽堡

的领主③方面为天主教联盟利益作战的西

班牙人，而另一方是为属于新教同盟３５６的

勃兰登堡利益而战的荷兰人。

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这个地方成为敌对各方

心目中的一块肥肉；甚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３００也

没有使斗争结束，而只是１６６６年勃兰登堡和普

法尔获－纽堡之间在克列维签订的条约才使斗

９３３普鲁士（“军事国家”）

① 菲力浦·路德维希。——编者注



争结束。根据这项条约，敌对各方瓜分了土地。

１６７８年，这项条约由皇帝①批准。

１６１９—１６４０年。乔治－威廉（他的

受托人——

亚当·冯·施瓦尔岑堡伯爵）。乔治－威廉经常

公然声称，在普遍的争斗面前他打算保持中立。

自１６２５年起，各马尔克遭到可怕的洗劫，一部分

是同盟部队干的，一部分是皇帝部队干的；

在瑞典和波兰战争３５７期间，普鲁士也遭到

这样的命运。

乔治·威廉是冷静的观察者。

１６２９年，皇帝的归还敕令。３５８（同年波兰把普鲁士

的一部分领土让给瑞典。）

１６３０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波美拉尼

亚的沿岸登陆；乔治－威廉犹豫不决：“尽管皇帝

的部队干出了难以形容的兽行，但是恐惧和胆怯

使他不能公开同皇帝决裂”。还有施瓦尔岑堡。古

斯塔夫－阿道夫同波美拉尼亚－施特廷公爵博

古斯瓦夫、黑森－加塞尔邦的邦伯②以及马格德

堡城结盟。“在乔治－威廉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的

同时，被蒂利包围的马格德堡向古斯塔夫·阿道

夫求援。后者答应急速去解救马格德堡，但是，为

了保证胜利并掩护自己的后方，要求将施潘道和

尤斯特林要塞（暂时）让出。”

乔治－威廉支吾搪塞；只是在古斯塔夫·

阿道夫威胁要动用武力之后才同意。

０４３ 卡·马 克 思

①

② 威廉五世。——编者注

哈布斯堡·莱奥波德一世。——编者注



（马格德堡于１６３１年５月２０日陷落）。

１６３２年１１月６日，吕特岑会战。古斯塔夫－阿道

夫阵亡。

１６３５年，勃兰登堡脱离瑞典，同奥地利签订单独

和约，以换取皇帝①承担义务废除归还敕令，保证

勃兰登堡帝侯将来得到波美拉尼亚领地，并且批

准萨克森、勃兰登堡和黑森签订的关于相互继承

的条约。从这时起，瑞典反对勃兰登堡。后者于

１６３６年９月２４日被瑞典巴纳将军击溃。

１６３７年波美拉尼亚公爵博古斯瓦夫去世，没有留

下男性后裔。瑞典人立即占领波美拉尼亚。皇帝

部队和萨克森部队援助勃兰登堡。在波美拉尼亚

的斗争，瑞典人获胜。这时瑞典人进攻选侯国本

身。乔治－威廉１６４０年１１月２０日去世。瑞典人

要求得到波美拉尼亚，对这块土地，巴伦施太德

家族“和乔治－威廉的祖先早已经常垂涎三尺”。

第三阶段。１６４０—１７８６年。（从所谓

“大选侯②”到弗里德里希二世）。

１６４０—１６８８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侯！！）

（他的妻子是出身拿骚－奥伦治家族的路易莎－

罕丽达公主）。当时国土已有１４４４平方英里，但

是大部分国土在敌人手里。

弗里德里希－威廉决定暂时支持瑞典人。

三十年战争中的单独

和约。１６３５年。

１６４１年７月１４日，同瑞典人停战，结果是，除了

某些城市，马尔克选侯国几乎全部让出。同年波

兰把普鲁士公国作为封地交出，条件是：弗里德

里希－威廉将每年付给波兰十三万盾并经常向

１４３普鲁士（“军事国家”）

①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它提供援助。

根据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西波美拉尼亚

和吕根、东波美拉尼亚的施特廷连同其他几座城

市、弗里施湾和奥得河的三角洲归瑞典占有；而

勃兰登堡获得东波美拉尼亚的其余部分、以前的

主教管区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和卡明，而且在执

政公爵萨克森的奥古斯特死后立即获得作为世

袭公国的马格德堡大主教辖区。

主教辖区卡明并不是波美拉尼亚的如此微不足

道的部分；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辖区归

勃兰登堡占有。

卡明的最后一位主教恩斯特·博古斯瓦夫为了

一笔可现的钱款而放弃他的一切权利和要求。在

购买。

弗里德里希－威廉统治时期，普鲁士的领

土达２０４６平方英里，人口１５０万。

１６５４年，普法尔茨伯爵查理·古斯塔夫①

即瑞典王位。他同波兰的战争；弗里德里

希－威廉随机应变，当胜利在瑞典军队方

面时，他同瑞典一起反对波兰；反之，他

同波兰一起反对瑞典。

１６５７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从波兰那里取得对普

鲁士的主权。３５９

１６６０年——奥利瓦和约。
３６０

１６６３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同东普鲁士各等级

签订的条约有一条规定，不经国会允许禁止征税。

１６７３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已经无视这一

对普鲁士的主权。

２４３ 卡·马 克 思

①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编者注



条约，任意征税。

１６７２年，同法国的战争。１６７３年６月１０日，弗里

德里希－威廉在福森同法国签订条约。

１６７４年，路易十四对德意志帝国宣战。弗里德里

希－威廉参战。年底瑞典人入侵马尔克。１６７５年

６月１８日——费尔贝林会战。

１６７８年——奥地利同法国签订和约，即尼姆韦根

和约。３６１瑞典人重新入侵普鲁士；他们被击败；路

易十四入侵克列维，迫使普鲁士于１６７９年在勒

河岸圣热尔门签订和约。只保证选侯占有波美拉

尼亚的一小部分。３６２

１６８８—１７１３年，弗里德里希三世。从１７０１年起，

自称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

１６９７年，里斯维克和约。除了批准威斯特伐利亚

和约和勒河岸圣热尔门条约，普鲁士毫无所得。

奥古斯特二世成为波兰国王以后，需要金钱。弗

里德里希花三十万塔勒从他那里买到对城市和

克韦德林堡修道院的守护官继承权，买到劳恩

堡、泽文贝格和盖尔斯多夫三个区以及诺特豪森

的帝国城市的审判权。

为获得国王的称号，弗里德里希三世收买皇帝

（莱奥波德一世）的忏悔牧师耶稣教徒沃尔弗。而

且爆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００年１１月１６

日，根据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赐给了他这个称

号。该条约规定他必须为奥地利提供军队反对法

国等等。２６４

购买。

购买国王称号。

由于同奥伦治家族的亲属关系，普鲁士除别的收

获外，还得到纽沙特尔和瓦兰壬伯爵领地。“诺恩

堡公国连同瓦兰壬伯爵领地在中世纪时属于勃

艮第王国，此外，它还是瑞士联邦的成员，后来

３４３普鲁士（“军事国家”）



转归夏龙－奥伦治家族，后又根据瑞士人的倡

议，再加上奥伦治王朝的封地权的保证，转归朗

格维尔家族，最后由于这个家族没有男性后裔，

又转归末代诸侯的姐妹、孀居的奈穆尔女公爵。

当后者成为领土所有者时，威廉三世（奥伦治）反

而把两块领土转交给自己的表兄弟弗里德里希

一世。奈穆尔女公爵去世（１７０７年）后，弗里德

里希一世提出自己的继承权，而因为还有其他诸

侯家族同时提出他们有继承权，所以弗里德里希

一世将这一问题提交诺恩堡三个等级的最高法

院解决。后者承认了弗里德里希一世作为诺恩堡

和瓦兰壬的统治者的权利。”

１７１３—１７４０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根据

１７１３年乌得勒支和约３６４，法国承认普鲁士对纽沙

特尔和瓦兰壬的主权。３６５

马策约夫斯基。
３６３

１７１３年俄国人占领施特廷；他们将它转让给普鲁

士人，不过后者必须付给俄国内阁和萨克森内阁

四十万塔勒以补偿军费。弗里德里希－威廉把奥

得与佩纳两河之间的西波美拉尼亚暂归国家管

理，同时承认暂归国家管理的土地的中立。

购买。

弗里德里希－威廉以“和平”方式完成了

这一步骤。

由于查理十二的 ［行动］，他不得不于１７１４年向

他宣战。

１７２０年１月２１日斯德哥尔摩和约：普鲁士获得

直到佩讷河的西波美拉尼亚、施特廷、乌泽多姆

和沃林；普鲁士承担波美拉尼亚所负的总数达六

十万塔勒的债务，此外付给瑞典二百万塔勒。这

样一来，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归普鲁士占有。

１７２５年，普鲁士加入反对奥地利的汉诺威同

购买。

４４３ 卡·马 克 思



盟。３６６

１７２６年，普鲁士退出汉诺威同盟，１７２６年１０月

签订符斯特尔豪森秘密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它

应承认查理六世皇帝的国事诏书３６７等等。为此在

普法尔茨－纽堡选侯家族的男系绝后的情况下，

占有幽里希和贝尔格时皇帝将予以援助。

到弗里德里希－威廉逝世时，国土为２２７５平方

英里，人口为２５０万。

１７４０—１７８６年，弗里德里希二世。

１７６３年胡贝尔茨堡和约。３６８弗里德里希得到西里

西亚。

１７６４年９月７日，由俄国军队支持的波尼亚托夫

斯基当上波兰国王。

１７７５年８月５日，瓜分波兰。（普鲁士、奥地利和

俄国之间签订关于瓜分的条约。）普鲁士得到西

普鲁士（根据１４６６年托伦和约３６９，条顿骑士团把

它让给波兰）。托伦、但泽以及所谓涅茨区的一部

分除外。国土：３６００平方英里，６００万居民。

第四阶段。从１７８６年起等等。

１７８６—１７９７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１７８８年，普鲁士军队进入荷兰支持世袭总督威廉

五世（妹夫）对付爱国者。

１７９０年３月普鲁士和波兰的友好同盟条约。

１７９２年２月７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反法柏林条

约。

１７９５年４月５日普鲁士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单独

（巴塞尔）和约。

１７９６年８月普鲁士和法国的秘密条约。根据该条

约，普鲁士同意让出莱茵河左岸领地。

１７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康波福米奥和约。３７０

１７９３年。

５４３普鲁士（“军事国家”）



俄国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

瓜分的结果，普鲁士得到大波兰的大部分，

但泽和托伦。

１７９５年，第三次瓜分波兰，

瓜分的结果，普鲁士又获得９００平方英里。

１７９１年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无子女的安斯巴赫

和拜罗伊特的统治者①把这两块地方让给普鲁

士，换取终身租金。

国土：５２５０平方英里，８５０万居民。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中立。

１８０１年４月，普鲁士占领汉诺威选侯国。１２月又

把它放弃。

１８０２年５月普鲁士和法国的条约。根据这项条

约，在酬谢德意志帝国诸侯时法国必须保证“应

该归属普鲁士”的土地。占领它在１８０２年就已经

让出的所有领土（作为对它的莱茵领地的报酬）。

（关于交换和赔款的条约。）奥斯特尔利茨会战

（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日）之后，普鲁士人同波拿巴签

订条约。根据该条约，普鲁士人得到“汉诺威”作

为报酬３７１。

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耶拿会战和奥埃尔施太特会

战。维也纳会议结果——现在称作萨克森公国的

省（４６０平方英里）和波兹南（５３６平方英里）、下

莱茵大公国等等。为瑞典所属波美拉尼亚连同吕

根岛，给瑞典３７２的补偿：是把劳恩堡让给丹麦和支

付酬金。

卡·马克思起草于１８５６年１１月 原文是德文

６４３ 卡·马 克 思

① 卡尔·亚历山大。——编者注



卡 · 马 克 思

威  尼  斯３７３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里雅斯特同它们有地中海贸易关系

……）热那亚。十三世纪下半叶：热那亚人由于援助希腊人反对

天主教国王而获得的特权非常可观（在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和

彼腊——的特权）。３７４在这里对威尼斯人取得优势（在君士坦丁堡

和黑海）；天主教国王给予威尼斯人优惠待遇，在达尔马戚亚、摩

里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叙利亚等地的贸易统治地位。

衰落的原因。从十五世纪初起土耳其人占领希腊帝国，特别

是１４５３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意大利人一下子就失去自己在君士坦

丁堡、叙利亚、阿尔明尼亚、黑海等地的特权和海外商站。他们

从苏丹那里取得在埃及的特权，等等。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人绕道好望角；印度商品的市场移到里斯

本。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特别衰落。甚至美洲的发现对他们来说，也

不如对其他国家那样有利，等等。自从君士坦丁堡不再是亚洲商

品的贸易和运输的中心以后，威尼斯的事业就非常不稳固。

十八世纪末以后——法国的统治；对英国的战争；所有意大

利沿海城市贸易的衰落。

１８１５年和约仅仅恢复他们在法国革命前所拥有的贸易的很

小一部分；大部分贸易归的里雅斯特；奥地利政府给予它非常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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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的待遇。从贸易的数量来说，的里雅斯特超过威尼斯两倍。黑

海俄国港湾的繁荣，特别是敖德萨的繁荣对的里雅斯特特别有利，

它独占了十八世纪末还是由威尼斯经营的粮食贸易。

———

的里雅斯特。（１８３８年）——１７００户，５２０００居民；位于的里

雅斯特湾；而且有陡峭的卡尔斯特山环绕；１０００商人；７００经纪

人；有英国人的、法国人的、德国人的、希腊人的、阿尔明尼亚

人的、犹太人的商号。

早在１７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康波福米奥和约３７０签订之前，拿破仑

就结束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生命；米兰、曼都亚等地，维尔特林

［盆地］，罗马尼亚等 ［归属］南阿尔卑斯共和国。直到艾契河的

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土地同奥地利合并。

１８０１年２月９日吕内维尔和约：通经艾契河谷的大路成为奥

地利和南阿尔卑斯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它［奥地利］得到威尼斯，

以及属于前威尼斯共和国的直到艾契河谷的大部分［土地］，还有

伊斯的利亚、威尼斯的达尔马戚亚及其毗连的岛屿和卡塔罗

［港］口。

１８０５年，９月２６日。普勒斯堡和约。奥地利把属于它的那部

分威尼斯领土让给意大利。

１８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奥地利被迫将蒙泰法尔科内伯爵领地

让给意大利３７５，于是，伊宗佐河谷就成了国界。

１８０９年１０月１４日维也纳和约：拿破仑以卡林西亚的弗拉赫

区、克莱纳公国、的里雅斯特州、格尔茨伯爵领地、弗里乌利、自

阜姆起沙瓦河右岸的克罗地亚、以及匈牙利沿海地区和奥地利的

伊斯的利亚建成所谓伊利里亚的省份，将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戚

８４３ 卡·马 克 思



亚和腊古扎合并于这些省份，把它们据为己有，交给一个特别总

督管辖。

１８４４年以前的里雅斯特的贸易额

（按约定货币３７６计算）：

１８４２—１８４３

    进口５８４０００００      （汉堡，１８４３年

总值２１５５０００００

    出口 ４０５０００００ （哈佛尔，１８４２年

总值１６８７０００００

    总计：９８９０００００ 

奥地利航运业

（按佛罗伦计算，约定铸币）

１８４０年１月１日      船只数      吨数

 １５９０       １７６６９６

奥地利的贸易

（单位：百万）

海  外  贸  易
１８３８年 １８４１年 １８４２年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通过阜姆

通过的里雅斯特

通过威尼斯

通过其他沿海城市

０２

３２２

９０

８０

１７

１４４

５３

２０

０２

２２３

８５

５３

１６

１１２

３１

１９

０２

２４９

１１５

５１

１７

１１９

３４

２６

４９４ ２３４ ３６３ １７８ ４１７ １９６

９４３威  尼  斯



１８３９年

的里雅斯特和威尼斯的贸易

威尼斯的进口和的里雅斯特的进口之比是１∶２．８４

威尼斯的出口和的里雅斯特的出口之比是１∶３．８

的里雅斯特的贸易

（价值按佛罗伦计算，约定铸币）

１８３２年 １８３６年 １８４０年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进 口 出 口

５７０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００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的里雅斯特的船只周转

１８３５年 １８３６年 １８３７年 １８３８年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到港
船只

出海
船只

９８８ １０６９ １１４６ １１１７ １０９４ １１３２ １１５４ １１１８

１８３９年
 到港的外国船只：

   到的里雅斯特——  １２１７，到威尼斯——２７１

   奥地利的船只：

   到的里雅斯特——１０３７５，到威尼斯——３１４７

    总计：    １１５９２      ３４１８

到威尼斯的船只数和

到的里雅斯特的船只

数之比等于

  外国船只的吨数：     １３３３４３ ２０２５４

    奥地利船只的吨数： ３３０４０４ １９６１３５

４６３７４７     ２１６３８９

０５３ 卡·马 克 思



按土耳其披亚斯特计算的价值

从１８３５年至１８３９年士每拿的进出口

进 口

          英国居首位——１２６３１３１４６

（马尔他——２９７９０４０）

其次的星雅斯特——９３５００４５６

其次美国及其他——５７３２９１６５

———

出 口

英国   ——４４６１８０３２

（马尔他  ——３３６１１８５）

的里雅斯特——５２４７７７６５

美国   ——４６６０８ ３２０

———

埃及的进出口（１８３７年）

按法郎计算

进口 出口

（１）奥地利（的里雅斯特） １３８５８０００……… １４５３２０００

（２）土耳其 １２６６１０００………………………… １２１５００００

（３）法国 １０７０２０００…………………………… １１４６３０００

（４）英国和马尔他 １５１５８０００………………… ５４０４０００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６年１１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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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山 地 战 的 今 昔
（第二篇文章）３７７

  现代山地战的历史（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曾经进行了简短的

评述）不容争辩地证明了：现代军队的机动能力给军队提供了极

大的可能性，使其能在象瑞士那样的山国里克服或绕过阻碍他们

前进的一切天然障碍。现在我们假定，在普鲁士国王和瑞士之间

真的爆发了战争。瑞士人为了保卫本国的安全，除了依靠备受赞

扬的“山地要塞”之外，当然不能不考虑其他防御手段。

在上述情况下，进攻瑞士的行动可能在从康斯坦茨沿莱茵河

至巴塞尔一线开展，这时还必须把奥地利和法国看作是中立国，因

为这两国中任何一国采取积极的干预，都会大大增强这一进攻的

破坏力，以致对付这种进攻的任何战略计划都将是徒劳无益的。这

样，我们假定只有北部边疆是便于入侵的。莱茵河是它的第一条

防线，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障碍物。这条河，有七十英里的地

段是可受到攻击的边界，而且不管河水有多深，流速有多快，这

一带便于渡河的地点是相当多的。在法国革命战争期间，从来没

有为争夺这条河而认真地打过仗。的确，强大的进攻军队在长达

七十英里的战线上，任何一条河都是可以渡过的。毫无疑问，在

一切情况下，在突然把部队集中到真正准备渡河的各渡场之前，制

２５３



造某些虚假的紧张气氛和进行某种佯攻，必能获得成功。此外，架设

在河上的几座石桥，瑞士人未必会把它们破坏到战时不能使用的程

度。最后，位于莱茵河南岸的康斯坦茨，因为是德国的城市，对于普

鲁士人来说则是从翼侧包围全线的合适的桥头堡。

但是，在莱茵河那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障碍，它在某种程度

上使莱茵河更便于防守，正象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山脉使多瑙河便于

防守一样。莱茵河的三条支流——来自西南方的阿勒河和来自东南

方的莱斯河与利马特河（后两者同阿勒河成直角）在布鲁格附近汇

合，然后径直向北流往莱茵河，在上述汇合处下游大约十英里靠近科

布伦茨的地方流入莱茵河（当然不应该把这一位于阿勒河和莱茵河

畔的科布伦茨同位于摩塞尔河和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要塞混为一

谈）。这样，在布鲁格和莱茵河之间的阿勒河把莱茵河的谷地一分为

二，进攻的军队如在科布伦茨的上游或下游渡过莱茵河，就会面对利

马特河或阿勒河，也就是说，会再一次面对便于防守的河流。这样一

来，由于阿勒河和利马特河（莱斯河对于利马特河一线来说，只是下

一道强大的防线）的汇合而形成的向前突出的三角形地带是第二道

重要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的翼侧左面（西面）有苏黎世湖、瓦伦施

塔特湖①、楚 格 湖 和 四 州 湖 ②掩 护３７８；而 这 些 湖 ，在 上 述 情 况 下 ，却 没

有 一 个 是 普 鲁 士 军 队 敢渡过的。阿勒河和利马特河的阵地，由于进

攻它们的任何军队的后方就是莱茵河，成了瑞士抵御来自北部的

入侵的主要战略防线。假定瑞士人抗击了对这个阵地的进攻，获

得胜利，并组织反攻，积极追击 ［敌人］，那时，失败的军队在它

们能够沿莱茵河上可能架设的几座桥梁退却之前，就会被驱散、击

３５３山 地 战 的 今 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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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截断并消灭。

另一方面，如果阿勒河和利马特河下游一带被敌人顺利地通

过了的话，那时，瑞士人该怎么办呢？这里我们应该再看看地形。

大部队在高山地带的条件下不能生存，不能把自己主要的作战基

地和军需仓库安置在那里。山区战局如果有大部队参加，持续的

时间往往很短，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所以瑞士人绝不应考虑将

大量兵力撤往高山地区，他们应该尽可能长久地扼守较平坦的地

区，因为那里有拥有各种资源的城市和便于转运的道路。如果从

罗尼河在维耳讷夫附近流入日内瓦湖的入口处到莱茵河在兰涅克

附近流入康斯坦茨湖①的入口处划一条线，那么，这条线就把瑞士

分成两部分，其中西北部（不算汝拉山脉）为下瑞士，东南部为

上瑞士或高山地带的瑞士。由此可见，瑞士人的战略是非常清楚

的。他们的主力在坚守平原地区的每一寸国土的同时，将会沿苏

黎世——伯尔尼——洛桑——日内瓦一线退却；而东南部的山区

则留给那些可能被切断的部队，以及民军和进行游击活动的自由

射手去保卫。阿勒河南侧同莱斯河及利马特河平行的所有支流都

成了主力在退却线上的依托，而在伯尔尼附近阿勒河本身（其上

游也是从东流向西北）也是如此。如果阿勒河上游被强行渡过，伯

尔尼被占领，如果仅仅由山地部队和新组建的部队不能从东南部

造成对普鲁士人后方的严重威胁而引起全线退却，从而重新占领

下瑞士，那么瑞士人实际上就不存在任何取得战争胜利的机会了。

不过，这样的方案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由此可见，瑞士人有几条有利的防线：第一条，阿勒河和利

４５３ 弗 · 恩 格 斯

① 博登湖。——编者注



马特河一线；其次，阿勒河和莱斯河一线；第三条，阿勒河和埃

默河一线（且不说中间的一些阿勒河的较小支流）；第四条，阿勒

河上游一线，［这个阵地］左翼的前面是一片从纽沙特尔湖延伸到

该河的沼泽地。

进攻的战略和防御的战略一样都取决于地形。如果普鲁士人

不得已让自己的主力在科布伦茨上游渡过莱茵河，并进攻利马特

河畔的阵地，那么他们就得铤而走险；他们不仅仅必须去进攻

１７９９年马森纳为抗击奥地利人和俄国人而十分成功地守卫过的

阵地，而且，即使夺得这一阵地，他们也会发现，在五英里之后，

沿莱斯河还有一道同样坚固的防线；然后，在两三英里或五英里

之后，另一道山溪挡住他们的去路；直到最后，他们在连续不断

的停顿、战斗和损失之后，还会遇到瑞士人凭借埃默河构筑的阵

地，而且这条河是一道几乎同利马特河一样严重的障碍。如果不

考虑那些迫使普鲁士人在距法国边界相当大的距离上止步不前的

政治原因（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全然没有涉及）的话，这条进攻路

线当然是绝对错误的。通往瑞士的正确路线应是在巴塞尔和科布

伦茨之间渡过莱茵河；或者，如果是部分部队不得不从科布伦茨

上游渡过莱茵河的话，那就必须立即组织好在布鲁格和科布伦茨

之间渡过阿勒河，以便把主力集中于这条河的左岸。直接沿阿勒

河一线进攻，可以从翼侧包围利马特河和莱斯河，也可以从翼侧

迂回阿勒河所有不大的南侧支流，直至埃默河。加之利马特河沿

线阵地的宽度不大，这一线宜于进攻的正面，从苏黎世到布鲁格，

不超过二十英里；可是，沿阿勒河一线从布鲁格到左洛图恩，可

供进攻的正面却长达三十六英里，而且即使在左洛图恩上游对正

面攻击也无任何防护。阵地的左翼，在左洛图恩和阿尔贝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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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阵地的薄弱环节；如果阵地在这儿被突破，那么瑞士人不仅会

丧失这条防线，而且同伯尔尼、洛桑和日内瓦的联系将被切断，因

而他们下一步只能退向东南高山地区。

但是，这儿的防御有各种战术障碍物加以保障。人们溯阿勒

河越向左洛图恩上行，汝拉山脉不高的山岭就越接近河流，它那

独特的与阿勒河平行的纵向山谷妨碍军事行动的展开。这些山地

障碍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然而，在这种条件下集中大部队往往需

要被迫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十分复杂的机动，而这是任何一个将

军所最不愿意做的，除非他对自己和他的部队非常相信。而这种

品质在老普鲁士将军中已不那么常见了。可以肯定，在１８１５年之

后，他们恐怕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军事行动。他们大概不会冒险尝

试类似的机动，而宁愿在两翼采取不彻底的应付办法，并把自己

的主力集中在沿河一线。

弗·恩挤斯写于１８５７年

１月１日和１０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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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 马 克 思

对 波 斯 的 战 争３７９

一

波斯战争是帕麦斯顿勋爵大约在二十年前初次表演的军事外

交悲剧３８０的重演。那时同现在一样，波斯对赫拉特的袭击是爆发战

争的信号。那时同现在一样，子爵力图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俄国。

以后，他又同意搞一个新玩意：他不仅妄想在惩罚波斯之后惩罚

俄国，而且要攻击喀布尔，或者不如说要攻击阿富汗的统治者多

斯特－穆罕默德，同时打败波斯。我们看到，这次正是这个多斯

特－穆罕默德充当了他的同盟者和战友，这是从前锡克教徒的领

袖朗吉特·辛格扮演过的角色。自从朗吉特·辛格下台以后，就

非常需要这样做，而从前曾由他管理的领土，已转到东方不列颠

帝国的管辖之下。３８１

因为帕麦斯顿喜欢照他自己的老办法办事，所以要懂得他如

何重施故技，就有必要了解波斯冲突的最初的处理办法。

在开始进行这种研究之前，也许不妨对阿富汗、波斯和英国

目前的状况做一些绪论性的评述。

阿富汗的一些部落在各个时期曾遍布波斯和印度，后来波斯

在纳迪尔－沙赫统治下不仅征服了阿富汗，而且胜利地扩张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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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３８２
纳迪尔－沙赫死后，在某个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的统治

下，产生了独立的阿富汗王国，这个王国合并了赫拉特、喀布尔、

坎大哈、白沙瓦等公国和①曾为锡克教徒占领的所有土地。但是这

个结合得很不牢固的王国同它的创建人一起完蛋了。在他死后，这

个王国又重新分裂为原来的各个组成部分，即分成各个独自有其

首领的阿富汗部落，它们为无休止的内讧所分裂，只有在共同面

临和波斯发生冲突的威胁时才联合起来。

此外，在阿富汗人和波斯人之间存在着政治对立，这种政治

对立的基础是随种种历史传统而来的民族差别，它的支撑是由于

宗教对立而变得更加尖锐的边境纠纷和相互觊觎。因为阿富汗人

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徒，即正统的伊斯兰教徒，而波斯人则是异

端的什叶派的主要堡垒。

尽管存在这种尖锐的和普遍的对立，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毕竟

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以俄国为敌。还在彼得大帝的时候，俄

国就入侵过波斯。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强迫波斯接受

古利斯坦条约３８３，夺去波斯十二个省份，即高加索山脉以南的现在

属于俄国的全部领土。由于１８２６—１８２７年的战争和签订土库曼彻

条约３８４，尼古拉又夺走了波斯许多地方，使它承担了巨大债务，并

且剥夺（禁止）波斯船只在它自己的里海北岸航行的权利。这样

一来，对过去领土被占的记忆，波斯现在不得不忍受的压迫，以

及对将来可能再遭受侵略的忧惧，都同样地促使波斯产生对俄国

誓不两立的仇恨。阿富汗人这一方面，虽然同俄国从来没有发生

过真正的冲突，可是他们一向认为俄国是不断蓄谋破坏他们独立

８５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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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夙敌：第一是因为俄国惯于发动战争反对正统派国王；第

二是因为不久前它发动了反对土尔克斯坦的战争。３８５波斯人和阿

富汗人这两个民族既然把俄国看作自己的天然敌人，逻辑的力量

就迫使他们把英国看作自己的天然盟友。在英国和这些亚洲民族

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冲突（敌对），然而既然英俄之间的斗争，是存

在亚洲俄国和英属印度本身的结果，那么难道这种斗争不是必然

的？因此，英国以低廉的代价在波斯人和阿富汗人那里受到欢迎，

绝不是由于它的作为，而只是由于它在亚洲有领地这个事实。波

斯人和阿富汗人把英国看作自己的盟友，因为英国是他们的敌人

的敌人。

总之，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英国在波斯和阿富汗方面的政治

状况更为有利和更容易控制了。两国形成一道把英属印度与俄国

隔开来的天然屏障，而且无论这个或那个国家都不能成为危险，因

为它们是相互抑制的。如果波斯表现出不满，阿富汗就从前面威

胁它；如果阿富汗变得不驯服，波斯则从后面威胁它。波斯从西

面掩护印度；阿富汗不仅保护了位于同一方向的通向印度的咽喉

要地开伯尔通道，而且在北面阻挡俄国人向南高加索地区推进。这

里是亚洲高原，对东方的统治总是取决于是否占有这些高原。１８０９

年，阿富汗人请求英国援助，而波斯人在１８０１年就已经这样做了，

１８１４年英国确实同后者缔结了防御同盟。３８６因此，英国为要保持

自己的统治势力，只需扮演波斯和阿富汗之间的善意调停人，并

坚决反对俄国人入侵。一方面是虚假的友好，另一方面是认真的

敌意，——别的就什么也不需要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英

国的独裁者帕麦斯顿勋爵和俄国的威胁是怎样使这种难得的局势

变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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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知道，自从英国用武力使俄国的傀儡①登上了波斯王位，

进攻赫拉特的准备工作就在公开进行了，帕麦斯顿不仅不反对这

样做，而且不准自己的大使提出抗议。

１８３７年９月，波斯军队终于侵入阿富汗。波斯军队在打了一

些胜仗以后，直抵赫拉特派，他们在赫拉特城下安营扎寨，并在

俄国驻波斯宫廷大使西莫尼奇伯爵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围攻战。

但是，尽管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封锁，波斯人的进攻还是被击退了。

１８３８年８月１５日，沙赫被迫撤围，并且以强行军的速度把军队撤

出他所入侵的国家。

现在，恫吓时期自然开始了。

在这些敌对活动进行的整个时期里，英国大使约翰·麦克尼

耳爵士不仅被相互矛盾的训令捆住了手脚，而且，一方面，帕麦

斯顿命令他避免讨论波斯与赫拉特的关系问题，说这些关系似乎

与英国无关，另一方面，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又希望大使劝阻沙

赫不要继续军事行动。当这次出征一开始时，埃利斯先生就召回

在波斯军队中服役的英国军官，但帕麦斯顿又把他们派回去了。当

印度政府再次命令麦克尼耳召回英国军官时，帕麦斯顿又撤销了

这道命令。１８３８年３月８日，麦克尼耳前往赫拉特城下的军营表

示愿意从中调停，但不是以英国的名义，而是以印度的名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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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这方面声称，“如果在赫拉特被占领之前退却，他担心会得罪俄

国政府”，此时，只有直接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威胁”，才能把

军队撤走。但是要形成这种来自帕麦斯顿的威胁是不可能的，他

乐于用六行字的急电答复麦克尼耳的坚决要求，电报的主要意思

是一成不变的一句话：“我不再作进一步的指示”。

但是到１８３８年５月底，帕麦斯顿推测赫拉特已经被拿下（从

开始围攻到这时已经过了大约九个月），他就利用麦克尼耳的亲随

被侮辱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帕麦斯顿在几个月以前早已知

道而没有给予丝毫的注意——向波斯宫廷发出了一个威胁性的照

会，第一次对赫拉特事件表示抗议，第一次竭力痛斥“波斯同俄

国的联系”。在发出威胁性照会的同时，印度政府派兵从海上开赴

波斯湾占领了哈尔克岛。稍后，英国大使从德黑兰转到埃尔斯伦：

而在赫拉特城下的军事失利之后，波斯派往英国的大使没有得到

入境的许可。赫拉特真的坚持下来了，虽然英国没有支援它。

帕麦斯顿勋爵重复自己过去的作为是始终不渝的，他巧妙地

用自己的第二次中国之战来补充自己的第二次波斯之战。电报刚

通知炮轰广州①，《泰晤士报》就立即冒险出来为帕麦斯顿的中国

之战辩护，虽然仅仅在这前一天，伦敦《泰晤士报》关于波斯战

争的文章还大谈经过一定时期事件必然重演的历史规律，而且如

上所述，把１８３８年的波斯战争和１８５６年的波斯战争作一种令人

怀疑的比较。３８７不过它装模作样，似乎忘记了如果事件彼此相象，

那么引导事件的也就是同一个人，而他所发明的历史规律例同现

在恬不知耻地吹捧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有些相象。但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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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泰晤士报》也不能不承认，波斯远征的结果无论是胜利或者

是失败，二者对英国同样都是有害的，而对俄国则都是有利的。失

败会暴露英国的弱点，它在中亚的威望已经由于放弃卡尔斯而受

到损害；胜利会削弱波斯，会更大地动摇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

使它完全依赖于俄国。如果吓不住波斯宫廷，不能迫使它让步，那

么英军就必须赶快入侵波斯南部，这就会引起俄军相应地入侵波

斯的北部。而如果波斯宫廷被吓住了，那么波斯就不敢说话，当

然也就不能在英属印度和俄国的南高加索领地之间起着重要的屏

障作用。《泰晤士报》宣扬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就是如此。被迫做出

这个结论的《泰晤士报》疏忽了一个简单事实，即１８５６年同１８３８

年一样，帕麦斯顿在波斯人开始进攻赫拉特之后，并不试图阻止

这种进攻，而是想为此惩罚波斯人，把英国置于这种危险的抉择

面前。他在面临其第一次波斯战争时，促使沙赫进攻赫拉特，直

接帮助了俄国。难道帕麦斯顿在发动他的第二次波斯战争时，不

是悄悄地在重复那种狡猾的策略，在紧要关头从德黑兰召回英国

大使，从而有意消除自己对波斯宫廷的影响，而且在波斯大臣和

英国公使①之间的荒谬的私人争吵的可鄙的借口下，让俄国对波

斯宫廷进行不容置辩的控制吗？如果《泰晤士报》故意突然继续

评论帕麦斯顿勋爵在中亚的最初功绩，那它就不能用看来是一个

实在的问题来结束自己勉强拼成的文章，这个问题就是：英国由

于一个二等外交代表的容易动怒或者由于印度政府对征服地的贪

婪欲望是否在重新卷入这次亚洲冲突呢？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它

就不考虑帕麦斯顿勋爵了，而只要它对历史随意地回忆一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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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现安菲先生和坎宁勋爵不过是扮演老角色的新演员，他们在

１８５６年只不过是扮演帕麦斯顿勋爵在１８３８年为约翰·麦克尼耳

爵士和奥克兰勋爵所写的角色。

反过来说，它不得不承认，他们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利用

的工具，而大约在二十年前，这些工具是用别的名字出现的。

我们再重复一下：为了了解目前帕麦斯顿戏剧的重演，必须

知道他最初的表演。所以我们想就此结束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已

开始的对他在中亚的第一次冲突的概述。

三

实 际 资 料

  １８３８年６月１６日朗吉特·辛格、舒扎－沙赫和印度总督在

拉合尔签订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朗吉特·辛格承担帮助

舒扎沙赫夺取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喀布尔王位的义务，但是英国

士兵不必参加预谋的入侵。三个半月以后，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印

度总督奥克兰勋爵在西姆拉宣战，并声称将用两万名英国士兵来

对付多斯特－穆罕默德。又过了四个半月，１８３９年２月１９日，这

些军队和锡克教徒一起终于出动，侵入阿富汗的领土。现在应该

把注意力集中在采取这些矛盾的步骤的日期。１８３８年６月１６日

缔结拉合尔条约时，还存在想象的危险：波斯军队在俄国的影响

下围攻赫拉特。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１日战争宣布以后，由于波斯军队失

败而撤围，并退出阿富汗领土，这个危险已经消除。１８３８年６月

１６日当还存在战争的借口时，不需利用英国军队对付多斯特－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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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默德。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１日当这个借口消失时，就宣布用两万名英

国士兵对付喀布尔。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１日，

臆想的多斯特－穆罕默德伙同波斯和俄国的阴谋已经完全无用

了，因为波斯军队已不能靠近坎大哈和喀布尔，而俄国显然只能

够用波斯军队的力量来支援阿富汗。

俄国还能够保持对波斯宫廷的影响，但是这样一来这种影响

已经不那么强大了。圣彼得堡和伦敦内阁对中亚所持的对立的政

治观点，与其说成了直接利益的客体，不如说成了抽象利益的客

体。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１日明摆着的情况就是这样。１８３８年１１月８日，

印度总督接到约翰·麦克尼耳爵士的通知，说在赫拉特城下的失

败已完全消除了俄国在波斯宫廷中的影响，到了１０月底，帕麦斯

顿勋爵自己收到了涅谢尔罗迭伯爵的“非常满意的”“说明”，使

他完全相信俄国并无“敌对的意图”。

“如果俄国象人们断定的那样是有罪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个国

家，而攻击阿富汗呢？他（帕麦斯顿勋爵）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样的：我

们派兵到圣彼得堡去了，但是没有舰队。我们要求俄国政府作出说明。我们

把我们所收到的情报的性质通知了俄国。我们说明了俄国间谍唆使邻国人民

反对我们的情况，曾经对俄国政府提出问题：这样做是否得到它的许可？如

果它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政府就有时间请求国会的协助；但是，俄国政府

拒绝承认这些间谍。说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许可，并且要把他们召回；实际

上俄国对我国并未抱有敌对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怎么能够派舰

队到波罗的海去呢？此后，俄国的行为怎样呢？它的行为是友好的。在他执

政期间，情况就是这样。”

这是帕麦斯顿勋爵于１８４３年３月１日在下院根据罗巴克先

生关于指定一个调查阿富汗战争的特别委员会的提案进行辩论时

所作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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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俄国人的说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这项说明注明的日

期是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２０日。所以，在１８３９年２月１９日３８８，甚至因

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国的关系而要对他发动战争的一点

点理由也完全消失了，［这是发生］在印度政府确信俄国对德黑兰

的影响下降以后三个月的事情，而且是在帕麦斯顿勋爵自己由于

俄国方面没有任何应该在中亚加以反对的敌对意图而表示满意之

后又过了四个月的事情。但是，进行阿富汗战争的公认的理由越

是软弱无力，印度政府的敌对步骤就越是加强，而军事行动的虚

构理由不复存在之后，这些军事行动就真的开始了。

四

帕麦斯顿在国会的声明

  还有一个情况能进一步说明帕麦斯顿和俄国之间的争吵。从

他１８３９年初向国会提出的题为《关于波斯和阿富汗的函件》的蓝

皮书中，我们知道那份他后来作为非常满意的答复而提交给下院

的俄国照会是在他本人要求给予说明之前就有了。涅谢尔罗迭的

外交照会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２０日，而帕麦斯顿的外交照

会是１８３８年１０月２６日。因此，俄国的答复是在英国质问的前六

天。的确，为了使俄国的照会具有答复的假象，就在蓝皮书中把

它放在英国照会的后面了，不论是这个照会还是那个照会，都没

有互相援引，两者都用同样强烈的词句写成。在一个照会中，俄

国要求英国对它在中亚造成威胁的立场作出答复；在另一个照会

中，英国指责俄国在波斯经常搞阴谋诡计。俄国无论如何也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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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英国人，英国怎么也不答复俄国的照会。但是，相反地，两国

政府都相互把对方的谴责当作非常满意的说明加以接受。是不是

需要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帕麦斯顿和涅谢尔罗迭之间的决斗仅仅

是装模作样，他们的照会是协调一致的，其目的都是给入侵咯布

尔提供某种借口？当借口抵抗俄国影响的阿富汗战争在激烈进行，

（已着手进行）的时候，帕麦斯顿公开与俄国结成了反法同盟。３８９

卡·马克思起草于１８５７年１月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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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鲍威尔关于

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３９０

（ａ）俄国和英国。１８５４

  这些小册子也在追求预言，即希望通过批判地研究欧洲

国家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现代历史，来揭开

命运的帷幕。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说明了一定的心计。因为批判３９１

的灵通消息和预见才能应当受到现代史的检验，所以看来最简单

的办法是把批判的结论同现代史的事实加以比较，把前者同后者

加以对比，这样就可以确信，或者是批判的主张理由充足，或者

是批判妄自尊大。例如，我们在上述小册子里读到：

《Ｌａ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ａｇａｇｎéｉｎｆｉｎｉｍｅｎｔｄ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ｅｔｌａ

ｒé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ｄｅｓ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ｉｓｓｕｅｓｄｅｌａ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ｌ’

ａｎｎéｅ１８４８，ａｐｒｉｓｄｅｐｌｕｓｇｒａｎｄｅ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Ｔｏｕｔｅｌ’Ｅｕｒｏｐｅｓ’ｅｓｔ

ｐａｒｔａｇé，ｅｎｃｅｍｏｍｅｎｔ，ｌｅｓ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ｓｒｏｌｅｓｄｕｄｒａｍ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Ｏｃ

ｃｉｄｅｎｔｓ’ｅｓｔｃｈａｒｇéｄｕｒｏｌｅｄｅｌ’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ｈｏｎｎêｔｅ；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ｅｌｅ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ｒｍéｄｅｌａｆｏｒｃｅｅｔｕｓａｎｔｄｅｓｏｎａｕｔｏｒｉｔé》．①（“欧洲在制宪

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弄到了一个

７６３

① “制宪实践大大扩大了，而且１８４８年革命产生的国民议会采取了最大规模的

消极抵抗。这时整个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



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的角色。”）⒇

我们不想谈论用加上“而且”来混淆“制宪实践”和１８４８年的

种种“违宪”议会的“消极抵抗”等等的错误说法。在所有这些议会

中，这一点只有对“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立法议会］来说才可

能是正确的①。但是我们要把原话写出来。西欧，或者说立法议会

仅限于消极抵抗，而俄国，即以“实力武装起来的政府”却通过政变

“来实施自己权力”，就象波拿巴、弗兰茨－约瑟夫和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所做的那样。这就是批判对四月事态的认识——对不久

前的过去的理解，也是对最近的将来的预言。以后数周的情况把这

种认识和这种预言全都推翻了，它们表明，批判轻率地、匆匆忙忙

地把一时的丑恶现象②变为僵死的表述。不仅西方强国放弃“消极

抵抗”，并转向侵略行动，而且，在它们开始这样行动以前，俄国已

经用它向多瑙河的进军证明它不是以实力“武装起来”的，而且它

的武器软弱无力［ｕｎｇｅｗａｌｔｉｇ］，证明它不是“在实施自己的权力”，

而是匆忙实施退却。３９２各个钦赐和制造政变的政府同１８４８年的种

种议会等等之间没有一点他所说的那种相似的东西。那么，批判的

预言不正确吗？那么，他对情况的理解是错觉吗？完全不是。在使

批判的抨击性小册子“（ａ）”的结论化为乌有的那些不愉快的事件

发生之后，布鲁诺·鲍威尔恬不知耻地用以下的外交箴言开始了

小册子“（ｂ）”（《俄国当前的立场》１８５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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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①

② 接着手稿中删去了：“变为普遍的范畴”。——编者注

接着手稿中删去了：“为什么这对它来说是不正确的，这里不考查”。——编者

注

反对派的角色；俄国则扮成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府”（布·鲍
威尔《俄国和英国》第１９页）。——编者注



  “我们早〈！〉在４月就提出的这种〈前面引用的〉论点，３９３在锡利斯特

里亚城墙下发生的事件的转变中完全实现了：欧洲确实而且完全在演一出制

宪性质的戏剧；政府和反对派一样，它自己也表现为制宪的政府——或者是

完全不诉诸暴力，或者只是采取暴力而并不期待有什么结果。”

从这句话的论点的特殊“转变”中可以看出，“事件的转变”

给批判带来的是模糊的满意。“早在４月就提出的”。在俄国人３月

撤出锡利斯特里亚之后，批判是否放弃他在４月所提出的论点呢？

根本没有。总之，“早”本应当是“已经”的意思。我们在４月即

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提出的论点，在３月得到了证实。但是，倒

不如说它没有得到证实。这样，由于不是“已经”而是“早”等

等，这句话在文法上就讲不通了。“我早在４月坚持的意见，在３

月实现了。”但是，批判不说他“早在４月就提出的论点”已经在

３月“得到了证实”。决不会的。新的“事件转变”倒给他的论点

赋予了新的“转变”，而这一论点“早”在４月并没有受到人们的

怀疑。后来的事件并没有“证实”批判的论点，虽然它“完全实

现了”。好极了。这对事件同批判的关系作了新的说明。如果事件

在实践中没有证明批判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们至少促使这种

论点进一步“实现”，使批判本人至今没有怀疑过的他的隐蔽的优

点显露出来。不仅批判在理论上与事件有关，而且事件也在实践

上与批判有关。那么四月论点由于三月事件而“得到完全实现”又

是怎么一回事呢？

“欧洲确实
·
而
·
且完全在演一出制宪性质的戏剧！”

确实而且完全！难道“完全”这个词会给“确实”这个词赋

予新的含义？它削弱并庸俗化了“确实”这个词。仅此而已。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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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难懂的文体、这种表述—— “确实而且完全”——和以

前不幸的“早”一样，只证明同样可怜的无能为力。第一，四月

论点把１８４８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的“消极抵抗”“制宪实

践”错误地混为一谈了；第二，它把东方的冲突变成了“制宪”剧，

而在这出剧中，西方强国由于它们的“消极抵抗”同１８４８年及以

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等同起来，俄国则同进行政变的政府等同起来。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制宪剧，因为只有国民议会才有过制宪的行动

方式，政府却只从事消灭宪法。现在，当俄国挨了打之后，武装

侵略遭到武力的反击，而且它开始“进行谈判”了，以前只是

“非真正的”制宪剧，现在成为“真正的”和“完全制宪的了”。但是，

从政府成为“制宪的”政府时起，例如在英国或比利时，或在路易－

菲力浦的法国，它不再象１８４８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也不再象

同它们对立的那些政府了。然而不仅如此！当俄国开始“进行谈判”，

因而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开始扮演“制宪政府”的角色时，西方强

国却不再“消极抵抗”，并转而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转为入侵。如

果说“制宪的”这个词以前不适用于俄国，那么它现在更不适用于西

方强国。而批判竟认为这是他四月论点的“完全实现”！可是这样一

来毕竟从一个方面留下了四月论点中“制宪的”一词的“实现”。显

然，批判的预言就象古代预言家的格言那样模棱两可。如果说，他的

论点看来被事件所推翻，那么①这 仅 仅 是 一 种 表 面 现 象 。只 要 直 接 对

立 的 论 点 出 现 ， 就 表 明 批 判 的 最 初 论 点 就 是 它 本 身 的 “对 立”， 而 事

件 只 显 示 出 它 的 辩 证 性 质 。借 助 这 种 辩 证 法 ，即 以 对 立 论 点 的 出 现 来

证 明 预 言 的 应 验 ，批 判 的 预 言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是 颠 扑 不 破 的 。乌 尔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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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接着马克思划出了：“这些论点之所以被证实，只是因为现在它们有了新的、
完全另外的涵义和意思”。——编者注





第一，关于所谓的历史实例。顺便把准备１７８９年法国革命的

事件同现在似乎在准备英国革命的事件作一对照。杜尔哥认为

“谷物贸易自由”能解决一切问题（第７２页）。在英国反谷物法同

盟时期就是这样。３９５是否可以把不可比拟的事物硬加以类比呢？法

国首先是农业国，而英国则是工业国。因此，谷物贸易自由在两

个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在法国——“已查明的可靠事实”①

是：“财政赤字和破产”（第７２页）。而在英国呢？难道在英国由

于财政上有盈余和进出口的加倍增长，战争３９６就给政府造成了困

难？这就是类比？难道不是这样：

“在英国，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赤字完全一样”。

多妙的类比啊！一方面是“已查明的可靠事实”，另一方面是批

判对某种情况的主观判断。类比就在于赤字这一个词。Ｘ死了，因

为他折断了自己的腿。预言式的类比：Ｙ将死去，因为他违背自己

的诺言。②已查明的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的可靠事实发生在法国

革命之前。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的以及甚至比他更早的道义上和政

治上的赤字发生在财政赤字和国家破产之前。在法国，政府向知名

之士和议会建议的改革同革命的预感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于

是，在英国据说也没有人对罗素的改革法案感兴趣（第７３页）。多

妙的类比啊！法国政府的建议谈的是同法国君主制的过去决裂，

１８３１年罗素的建议谈的是内阁阴谋；那里谈的是同许多世纪的过

去决裂，这里谈的是采用了还不到三十年的措施所产生的后果；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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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ＸＳｔａｒｂ，ｗｅｉｌｅｒｅｉｎＢｅｉｎｂｒａｃｈ…Ｙｗｉｒｄｓｔｅｒ－ｂｅｎ，

ｗｅｉｌｅｒｓｅｉｎＷｏｒｔｂｒｉｃｈｔ”。德语动词“ｂｒｅｃｈｅｎ”是“折断”的意思，也有“违背［诺

言］”的意思。——编者注

手稿在这句话之前划去了：“在法国革命以前发生的可靠的事实”。——编者注

是，这种难懂的文体、这种表述—— “确实而且完全”——和以

前不幸的“早”一样，只证明同样可怜的无能为力。第一，四月

论点把１８４８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的“消极抵抗”“制宪实

践”错误地混为一谈了；第二，它把东方的冲突变成了“制宪”剧，

而在这出剧中，西方强国由于它们的“消极抵抗”同１８４８年及以

后数年的国民议会等同起来，俄国则同进行政变的政府等同起来。

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制宪剧，因为只有国民议会才有过制宪的行动

方式，政府却只从事消灭宪法。现在，当俄国挨了打之后，武装

侵略遭到武力的反击，而且它开始“进行谈判”了，以前只是

“非真正的”制宪剧，现在成为“真正的”和“完全制宪的了”。但是，

从政府成为“制宪的”政府时起，例如在英国或比利时，或在路易－

菲力浦的法国，它不再象１８４８年及以后数年的国民议会，也不再象

同它们对立的那些政府了。然而不仅如此！当俄国开始“进行谈判”，

因而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开始扮演“制宪政府”的角色时，西方强

国却不再“消极抵抗”，并转而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转为入侵。如

果说“制宪的”这个词以前不适用于俄国，那么它现在更不适用于西

方强国。而批判竟认为这是他四月论点的“完全实现”！可是这样一

来毕竟从一个方面留下了四月论点中“制宪的”一词的“实现”。显

然，批判的预言就象古代预言家的格言那样模棱两可。如果说，他的

论点看来被事件所推翻，那么①这 仅 仅 是 一 种 表 面 现 象 。只 要 直 接 对

立 的 论 点 出 现 ， 就 表 明 批 判 的 最 初 论 点 就 是 它 本 身 的 “对 立”， 而 事

件 只 显 示 出 它 的 辩 证 性 质 。借 助 这 种 辩 证 法 ，即 以 对 立 论 点 的 出 现 来

证 明 预 言 的 应 验 ，批 判 的 预 言 在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是 颠 扑 不 破 的 。乌 尔 卡

０７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接着马克思划出了：“这些论点之所以被证实，只是因为现在它们有了新的、
完全另外的涵义和意思”。——编者注



里的资产阶级对政府的建议不感兴趣，因为建议同资产阶级所需

要的革命不能相比，这里的资产阶级尽管自己本身对辉格党的无

谓的诡计感兴趣，但未能引起人民群众的兴趣，人民群众对辉格党

的改革不是从昨天而是从宣布改革法案３９７时起就感到失望了。接

着竟在奈克尔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类比！为了满足批判的要求，帕

麦斯顿失去了“勇气和毅力”，他“深刻体验到自己的使命”，认为自

己是“自己国家的最后拯救者”。甚至罗伯斯比尔和罗素之间的类

比也不可能更荒谬了。从此以后，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变为安东尼达

女王（玛丽－安东尼达），也完全用不着惊奇了。

我们完全不否认英国正处于大冲突的边缘。我们只是不同意

在提出的“历史实例”中对这种冲突的实质出现比如说相去

太远的理解。最卑鄙的政客手腕无可比拟地胜过这种空洞

的深思远虑。

对于那些认为在自己内阁中有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

〔外国影响〕３９８的英国人，布鲁诺·鲍威尔为了证实他们的错误，指

出了发现俄国是欧洲和平的保护人和保证人的福克斯。同时他引

了福克斯１８０３年５月２４日讲话中的一处。他本应该再进一步举

出１７９０年福克斯就面临的第二次瓜分波兰一事交给阿代尔的“秘

密”使命。３９９而福克斯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秘密的”和违法的联

系证明什么呢？４００证明帕麦斯顿同尼古拉并没有秘密的、违法的联

系①。然而，福克斯无须做出关于俄国的发现。这种发现在威廉三

世时已经由卡马森侯爵做出了，而在乔治一世时已由当时执政的

辉格党做出了。外交文件证明，从那时起俄国对辉格党内阁的影

３７３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① 接着马克思划去了：“这里，当丧失了历史的类比……”。——编者注



响已成为传统的影响。帕麦斯顿正是因此就应该结束辉格党的传

统吗？相反，为什么他不使它完全“实现”，不完完全全投靠俄国

呢？认为福克斯发现英法同盟的说法，就象对帕麦斯顿的这种

“保护”一样不可信。斯坦霍普在乌得勒支和约３６４之后已经立即做

出了这种发现。４０１

为了证明俄国的富有成果的影响，有人说它所采取的立场使

得“英法对立削弱”①，或者说使得“英法同盟”建立。英法同盟

于１７１７年就已经存在，数年之后，乔治一世正是企图把它变成欧

洲抗俄同盟。１８３４年的四国同盟４０２是当时被认为也是针对俄国的

英法第二次同盟。这样，从这方面来看俄国不能建立任何新的、前

所未闻的同盟。但是，如果说仅仅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同盟就

应认为是俄国的巨大成就，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英国、俄国、普鲁

士和奥地利反对路易－菲力浦法国的同盟，即１８４０年同盟３８９呢？

这一同盟根据布鲁诺·鲍威尔的设计证明，路易－菲力浦的法国

比尼古拉的俄国还要危险。

根据批判以后的发现，英国用它的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将大

陆交到俄国的手里——这一发现至少没有新的功劳——之后，感

到需要

《ｄｅ ｓｅ ｃｈａｒｇｅｒ ｅｌｌｅ－ｍêｍｅ ｄｅ ｌａ ｔａｃｈｅ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Ｃ’ｅｓｔ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ｑｕｉ ａ ｒｅｍｐｌｉ ｃｅ ｖｉｄｅ．Ｉ１ ｌｅｖａ ｅｎ Ａｎ

ｇｌｅｔｅｒｒｅ ｌ’éｔｅｎ－ｄａｒｄ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ｏｕｒ ｅｎ ｆａｉｒｅ ｌｅｖéｒｉｔａｂｌｅ

４７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这样（第５页）。——

编者注



ａｄｖｅｒｓａｉｒｅｄｅｌａＲｕｓｓｉｅ》．①

人们引用坎宁从味吉尔那里借用来的辞句（ｑｕｏｓ ｅｇｏ：ｄｅ 

ｄｉ－ｅｕ Ｅｏｌｅ）②作为证明，似乎“伊顿名将
４０３
的空话就是证明。关

于“原则的政策”的话被信以为真，被当成真的了。４０４而这些话比

以前关于“利益的政策”的空话更虚假。然而，关于皮特的战争４０５

如同关于“原则的战争”一样到处流传，很大一部分英国人相信

了这种说法。他们之所以如此，一部分人是由于法国革命前不久

和在它开始的时候，寡头政权处于国内动乱的威胁之下。但是，坎

宁的空话起初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法国的。干涉葡萄牙是对法

国干涉西班牙的回答，而这种“原则的政策”在其现实的体现中

——承认过去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４０６的独立性——是异常准确地

同英国的贸易利益联系着的。因为帕麦斯顿用坎宁的空话来掩饰

自己的完全由别的原因所引起的政策，所以布鲁诺·鲍威尔确信

坎宁关于“革命干涉”的空话成了英国的实际政策，并给英国造

成了许多不幸。同时我们获悉，改革法案把英国宪法的性质改变

到这种程度，以致

《ＱｕｅｌｅｓＡｎｇｌａｉｓｍêｍｅｓｎｅ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ｅｎｔｐｌｕｓｅｎｑｕｏｉｓ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ｅｌｅｕ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ｃｅｌｌｅｓｄｕ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ｐ．９）③．

从乔治一世时期起，英国宪法被修改的地方只是：（１）改动

了ｒｏｔｔｅｎｂｏｒｏｕｇｈｓ〔衰败城镇〕
４０７
的分配，使它对大贵族派别之一

５７３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①

②

③ “英国人自己再也看不出他们的宪法与大陆的宪法有什么不同”。——编者注

“看我来教训你：亚奥普士神”。尼普顿用这种厉声的吆喝来制服亚奥普士的

狂暴之风（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１卷第１３５行）。——编者注

“自己承担法国的革命事业。正是坎宁填补了真空。他在英国举起了革命的旗

帜，使英国成为俄国的真正对手”（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７页）。——

编者注



的辉格党有利；（２）１８３１年工业资产阶级加强了自己的议会影响，

就象金融资产阶级通过１６８９年光荣革命所做的那样。布鲁诺·鲍

威尔也发现了，

《ｌ’ａｂｒｏｇ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ｌｏｉｓｄｅｓｃéｒéａｌｅｓ，ｃｏｍｍｅｌａｐｒｏ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ｄ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ｅｌａ

ｌｉｂｅｒｔé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ｒｅｎｆｅｒｍｅｎｔｌ’ａｖｅｕｑｕｅｓａｓｕｐｒｅｍａｔｉｅ（英国工业）ｅｓｔ

ｐｅｒｄｕｅ》．①

相反，这些事实证明：（１）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战胜了土地

贵族的利益；（２）英国工业除自己本身的资本垄断外，不再需要

任何其他的垄断，只是现在它才能够有把握地指望自己真正的优

势。现在，英国在战争开始时还没有

《ａｓｓｅｚｄéｇｒａｄéｅ》《ｐｏｕ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ｌ’ｉｄéｅｏｆｆｅｎｓａｎｔｅｄ’ｕｎ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ａｖｅｃｓａｒｉ

ｖａｌｅ》（ｐ．１０）．②

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英国要不贬低自己③，当然不能签订与

以前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偏见相矛盾的同盟。英国总是停留于“那

种”合乎道德的身份。下面这句话证实了英国在这里经受的莫大

损伤：

《Ｌｅｓｐｅｕｐｌｅｓｎｅｓａｕｒａｉｅｎｔｏｕｂｌｉｅｒｌｅｕｒｐａｓｓéｑｕ’ｅｎｒｅｎｏｎ汅ａｎｔａＩ’

ａｖｅｎｉｒ》．④

似乎经常“消灭”过去并不是“创造”未来。

６７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④ “看来，人民只有放弃未来，才能忘掉自己的过去”（布·鲍威尔《俄国和英

国》第１１页）。——编者注

马克思这里用的德语动词“ｄｅｇｒａｄｉｅｒｅｎ”，有法语“ｄéｇｒａｄｅｒ”（“堕落”、“贬

低”）的意思。——编者注

“堕落到去迁就那种同自己对手结盟的可耻思想”。——编者注

“谷物法的废除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宣布，说明承认它（英国工业）的优势丧失

了”（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９页）。——编者注



因此，皮特英国的未来同英国的未来混为一谈了。一旦“人

民”战胜过去的统治阶级，并因而同这个阶级所建立的政治过去

决裂①，它就消灭自己的未来。

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英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仇视法国，

反之亦然。英国的这种“民族独特性”——法国和英国之间较早

时期的封建战争当然具有完全另外的意义——只是由“光荣革

命”（“ｇｌｏｒｉｏｕ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所创造，因此，它是“根深蒂固

的”。多么深刻的思想啊！

俄国的民族独特性表现为时而同法国结成反英同盟，时而同

英国结成反法同盟…… 但是，英国和法国不放弃“未来”就不能

联合起来对付俄国。其实，布鲁诺·鲍威尔想要证明，除俄国外，

欧洲各国的民族特点正在消失，法国和英国正体现为“西方”而

反对俄国。因而它们在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特性。但是，难道俄国、

英国、奥地利、普鲁士、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没有体现为欧洲而反

对过法国？难道它们不是以此而重新创建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市

民社会当然使批判不感兴趣。英国社会和法国社会经受了各种政

治变化。当一片外壳掉下来时，批判就明确地认为，这个社会的

灭亡即将来临。例如，那充满空洞政治废话的关于“自私的动

机”和“盟友的别有用心”②的一章，如果说不是证明这两个社会

仍然在同属于过去的一个发展阶段的政治传统作斗争，以及它们

尚未拥有符合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的那种政治形式，那么它现在

又在证明什么呢？不管他多么可怜，谁能对他担保，说这种同盟

并不是达到这种更高的形式的手段呢？具有现代生产方式的社会

７７３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①

② 布·鲍威尔的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１３页）。——编者注

接着马克思划去了：“它自应不再作为人民存在”。——编者注



需要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国际关系，这是同义反复。

有人对他说，俄国

《ａｆｏｒｍéｌｅｐ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ｅｒｓ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ｕｒｌａＴｕｒｑｕｉｅ，ｓａｎｓｌ’ａｉｄｅｄ’ｕｎ

ａｌｌｉé》．①

它不是为最近这次战争轮流寻求过同法国、英国、奥地利结盟吗？而且

它不是始终保持同普鲁士的同盟吗？不管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观点和意图

如何，谁会对他们担保说，俄国不是经常都相信同英国政府的秘密同盟，并

认为这就保证了俄国的粗卤行为呢？

尊敬的布鲁诺·鲍威尔相信俄国，认为它所提出的借口，即

《ｃａｕｓｅｄｅ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ｇｒéｃｏ－ｓｌａｖｅｓｄｅｌａＴｕｒｑｕｉｅ》②（ｐ．１１）—

是它的真实动机。即使在以色列我也没有找到过这种信仰！③

小册子的大部分是描述英国政府（还有法国政府）的诡计和

它们向俄国的让步。其实，俄国没有实现它在土耳其的计谋，并

不是由于英国政府的过失。这又证明什么呢？是证明英国政府和

法国政府，特别是前者，被迫在群众的压力之下行动吗？不是，

［这仅仅证明了］英国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证明了政府和社会，

即使它们实际上是分离的，在理论上却应是等同的。

俄国的要求！④俄国政府的真正目的在于要以俄国领事的管

理来代替在斯拉夫民族和希腊民族４０８那里实行的某种程度的自

治。批判当然是轻信地将俄国的声明看成是它的真实动机，以便

８７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④ 小册子《俄国和英国》中的一章的标题，第２８页。——编者注

《马太福音》第８章第１０节。——编者注

“土耳其的希腊斯拉夫民族的事业”。——编者注

“制定了计划，在没有任何盟国的协助下巩固自己对土耳其的影响”（布·鲍

威尔《俄国和英国》第１２页）。——编者注



在后来的一本小册子
４０９
里激动地断定俄国政府现在放弃了他的欺

诈手段。布鲁诺·鲍威尔责备报纸对不久前的土耳其事件无知。但

是他没有发现俄国人（例如，在塞尔维亚、希腊）一再企图破坏

公社的自治，证明自己无知。俄国力图保存的东西，——这是一

种在土耳其主权下的希腊牧师的神权统治，是束缚和扼杀希腊—

斯拉夫公社的任何独立的市民发展的统治。批判的博学非常成功

地特别表现在

《ＧａｇｅｓｑｕｅｌａＲｕｓｓｉｅｐｏｓｓéｄｅｄａｎｓｓａ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氉ｌ’ｏｅｕｖｒｅｄｅｌ’ｏｒｇａｎｉｓａ

ｔｉｏｎｅｎＳｅｒｖｉｅ》①以及在它的《ｒéｇｌｅ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ｑｕｅ》②中，

俄国通过基谢廖夫把这种组织规程交给了多瑙河两公国！４１０这太

过分了。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南方斯拉夫人应该成为俄国人：

首先，“ｅｎｖｅｒｔｕｄｅ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ｃｈｏｓｅｓ”〔由于事物的本性〕③，援

引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其次，不仅由

于“事物的本性”，而且由于“ｄｅ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历史〕，④而塞尔维

亚的历史恰好证明了相反的东西；最后，由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ｇéｏ－

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地理位置〕⑤，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由于这种地理位

置把自己同俄国隔开。多么广博的知识领域呵！他们从“事物的

本性”的高度降到“历史”，又从这种抽象的概念降到“地理位

９７３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３３页。——编者注

同上，第３４页。——编者注

“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布·鲍威尔《俄国和英

国》第３３页）。——编者注

“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布·鲍威尔《俄国和英

国》第３３页）。——编者注

“俄国参加组织塞尔维亚的事业时所具有的保证”（布·鲍威尔《俄国和英

国》第３３页）。——编者注



置”的细节。

他证明奥地利应该仅限于中间人的角色。“早”在４月曾是正

确的这一论断，在６月就成为“错误的”了，尽管批判的理由是

绝对的而且是来自事物的本性。他证明，奥地利不“可能站到同

盟国一边”①。我们要重新检验这一论断。他在自己臆想出来的关

于奥地利和英国的过去关系的历史推论中，纯粹按俄国的方式来

歪曲历史。在援引阿德里安堡条约时，他避而不提真实的情况。如

果不是英国以自己的骗局在土耳其政府那里撕毁这项条约，俄军

就会被消灭，甚至它能保留的微不足道的少量部队也永远不能从

阿德里安堡返回。鲍威尔也没有正确地转述利文的急电内容。正

如他所说，不是“和约”②，而是埃内兹的封锁
４１１
构成了阿伯丁和

威灵顿不果断的直接原因。俄国人由于担心会引起威灵顿方面的

反对，也放弃了封锁。顺便提一下，利文说：

《《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ｕｋｅｏｆ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ａｎｄＬｏｒｄＡｂｅｒｄｅｅｎｈａｖｅｐｕｔ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ｔｏｅｘｔｏｒｔｆｒｏｍｕｓ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ｓａ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ｕｒｆｕｔｕｒｅｐｅａｃ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ｕｒｋｓ》．③

这个利文丝毫没有用鲍威尔从他的急电中所引用的大话来对

此进行反驳４１２，而继续说：

《Ｉｔ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ｔｏｕｓ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ｒｅｐｅａｔｔｈｅ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ｗｈｉｃｈｏｎｔｈｉｓｐｏｉｎｔａｌｌ

ｔｈｅ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ｏａｄｄｓｏｍ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ｍ，Ｗｅｓｈａｌｌｃｏｎｆｉｎｅ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ｅｖｅｒｙ

０８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动用了一切力量来从我们这里探听有关我们将来

同土耳其人签订和约的条件的机密”。——编者注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３９页。——编者注

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３６页。——编者注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ｄｅｌｉ－ｃａｔｅｗｏｕｌｄｄｒａｗｄｏｗｎ

ｒｅａｌｄａｎｇｅｒｓ，ａｎｄｉｆｏｎｃｅｗ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ｗｉｔｈｏｕｒａｌｌｉｅｓ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Ｔｒｅａｔｙ

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ｒｔｅ，ｗｅｓｈａｌｌｏｎｌ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ｈｅｍ，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ｈａｄｉｍｐｏｓｅｄｕｐｏｎｕｓｉｒｒｅｐａｒａｂｌｅ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ｓ》①．

只是后来才有那句大话，而这句话由于这些粗笨的花招会失

去自己的英雄性质，但这一点并不在批判的计划里。然后提到了

帕姆②的一切骗局，以证明他感觉到“英国的弱点”，证明这种弱

点实际上是存在的。不仅如此，骗局还暴露出俄国在对待英国方

面所拥有的“实力”的秘密。同时鲍威尔在例如“雌狐号”事件

中造假。据他讲，俄国只要

《氉ｌｕｉｒａｐｐｅｌｅｒｑｕｅｃｅｆｏｒｆａｉｔｉｎｏｕｉａｖａｉｔéｔéｃｏｍｍｉｓｄａｎｓｌａｍｅｒＮｏｉｒｅ，ｐｒèｓ

ｄｅｌａｃ氭ｔｅｄｅｌａＣｉｒｃａｓｓｉｅ》③就足够了。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帕姆和涅谢尔罗迭在这种场合采用了

何等复杂的手腕。４１３

在关于奥地利的一篇里，我们还读到，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ｔｏｕｔ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ｒéｄｕｉｔｅ氉ｌａｐａｓｓｉｖｉｔéｐａｒｌｅｓ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ｄ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ｕｒａｉｔｔａｘéｄｅｃｒｉｍ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ｃｈａｑｕｅ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ｒｄａｎｓｃｅｔｔｅ

ｌｕｔｔ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éｓ》．④

１８３布·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

①

②

③

④ “整个德国因对民族原则错误理解而处于消极的状态，认为干预这种民族斗

争的任何企图都是政治罪行”（第４３页）。——编者注

“提醒他 ［帕麦斯顿］，这一前所未闻的罪行是在黑海，靠近切尔克西亚海岸

发生的”（布·鲍威尔《俄国和英国》第４２页）。——编者注

帕麦斯顿。——编者注

“在我们看来，重复皇帝一切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保证，而且即使对这些保

证做一些补充，都是有益的。我们将仅限于这些一般性的表示，因为关于这

种微妙问题的任何详细的报道都会招致真正的危险，如果我们一旦开始同我

们的盟国讨论同土耳其政府缔结条约的条文，那么只有当他们认为已迫使我

们遭受无法补偿的牺牲时，我们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编者注



“似乎”法国国民议会没有反对意大利，也没有反对波兰！
４１４
关

于这本小册子，除了只有批判认为奥美尔－帕沙的多瑙河进军是

报纸的谣传，再要谈点什么都完全是多余的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２８年

《马克思主义年鉴》第６卷

原文是德文

２８３ 卡 · 马 克 思



卡 · 马 克 思

关 于 东 方 问 题

（草 稿）４１５

  因此，我们重新回到这场战争开始时我们所作的那个结论。４１６

如果欧洲要维持现在的制度，那么构成所谓东方问题的所有问题，

就必须按俄国的精神来解决，如果把这些问题同整个欧洲的革命

事业等同起来，那么它们就必将获得全新的观点。有可能人为地

支持目前这种以土耳其帝国虚假的独立和不可侵犯为基础的现

状。这样，事态只能暂时摆脱困境，造成解决的假象。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３月 原文是英文

３８３



卡 · 马 克 思

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

（十五至十八世纪）４１７

  （Ⅰ）由于１３１５年建立了瑞士联邦，瑞士于十五世纪末成为

它的邻邦在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盟国。

无论是中世纪的封侯，还是十五世纪的外国，在签订和约时

都必须承担保证。政策首先引起了西方和南方宫廷的注意，使盟

国的数量增加，并导致常驻使馆的建立。

１４７７—１５１５年，尼德兰和意大利是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之间纷争的根

源。１４７７年，大胆查理死后，争夺勃艮第继承权的 ［斗争］。路易十一占据

了他的一部分领地。４１８马克西米利安（奥地利的）①同大胆查理的继承人玛丽

结婚。法国对那不勒斯和米兰的要求。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菲力浦②同西班

牙君主国的继承人胡安娜结婚。

１４９４年——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公共福利同盟（教皇③、马克

西米利安、西班牙、米兰公爵④）反对他。
４１９
（从１４１６年起——萨

瓦公爵）。１４９８年路易十二同天主教徒斐迪南暗中勾结。把自己对

那不勒斯的权利让给他（１５０６年）４２０，为此而得到（帝国）在米兰

４８３

①

②

③

④ 洛多维科·摩尔人。——编者注

亚历山大六世·波尔札日。——编者注

菲力浦一世·美男子。——编者注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编者注



的支持。１５０６年，路易十二争取到同教皇①、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

国家［建立］反对马克西米利安的神圣同盟。４２１但是，１５０９年法国

人在贾尔达达取得胜利后，领导神圣同盟的教皇反对法国（路易

十二）（英国的亨利七世也参加了；亨利八世退出了同盟４２２）。路易

十二由于自己的领地受到瑞士的威胁，于１５１３年在布卢瓦同天主

教徒斐迪南 ［缔结］和约。

至于意大利，整个这一时期的讽刺在于：法国（路易十二）在

米兰巩固下来，天主教徒斐迪南（阿腊贡的）在那不勒斯巩固下

来，然而神圣同盟的成果是法国被赶出意大利；斐迪南（天主教

徒）保住那不勒斯和阿普利亚的港口；教皇征服罗曼尼亚的城市。

１５１２年（在瑞士帮助下）米兰回到马西米利安诺·斯福察手中，美

第奇家族返回佛罗伦萨（１５１２年８月３１日）。这一时期（１４９４—

１５１５年）只有瑞士人有精锐的步兵。这样一来，法国人（查理八

世和路易十二）的多次胜利和多次入侵意大利是毫无结果……

（Ⅱ）１５１５—１５５９年。１５１５年弗朗索瓦一世征服米兰（１５１６年他同瑞士

人签订永久和约）。１５１９年查理一世成为德国皇帝查理五世。

四次意大利战争：

１５２１—１５２６年。弗兰契斯科·斯福察又在米兰被困；法国的

弗朗索瓦一世在帕维亚附近被俘（１５２５年）（反弗朗索瓦一世的同

盟）；

１５２６—１５２９年。第二次反弗朗索瓦一世的神圣同盟。４２３他承

认公爵弗兰契斯科第二为米兰公爵，并承认热那亚的自由。弗朗

索瓦一世仍保有勃艮第。放弃对弗兰德和阿尔土瓦的封地权。

５８３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十五至十八世纪）

① 尤利乌斯二世。——编者注



１５３６—１５５８年。米兰公爵弗兰契斯科去世，没有继承人。弗

朗索瓦一世要求把米兰作为封地授给他的次子亨利。同查理五世

的战争。十年休战，在此期间弗朗索瓦一世仍然是萨瓦的主人：日内瓦

获得独立。

１５４１—１５４６年。查理把米兰作为封地授给自己的儿子菲力

浦。法国仍处于意大利的疆界之外。它失去布伦对英国有利。

德国宗教战争。在第二次德国宗教战争中，亨利二世（法国）于１５５２年

占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根据同西班牙在卡托－康布雷济（１５５９年４月３

日）签订的和约，法国应将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一百九十五处领地一部分还

给西班牙，一部分还给萨瓦。４２４

尼德兰的分离。１５７２年革命在北方各省爆发。这些省于１５７９

年在乌得勒支成立独立联邦。１５８１年开始七十年斗争。４２５１５８４年

成立联合省共和国。十六世纪末共和国的自由已经有了保障。在

１６０９年４月３日的休战条约中，西班牙实际上已经将联合省看成

独立国家。

１５９２年①。国会成立
４２６
。欧洲还没有象荷兰共和国这样的贸易

强国，这样的海上强国。１５５６—１６１８年，葡萄牙人的东印度领地

落到荷兰人手里；后者想要独揽世界贸易。

（Ⅲ）１６０８—１６４８年，德国是欧洲政治的中心。１６２１年起荷

西战争重新开始。结束法西战争的不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只

是１６５９年１１月７日的比利牛斯和约。４２７

从１６２４年起是黎塞留内阁。在意大利，法国和萨瓦反对西班

牙和热那亚。４２８

６８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马克思手稿就是如此。——编者注



１６３４年，瑞典和它的盟国把自己在亚尔萨斯的征服地让给法国。

闵斯德和约
４２９
。１６４５年——首先是在西班牙和联合省共和国

之间。

瑞典获得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不来梅、凡尔登①等地。法国

得到对麦茨、土尔和连同郊区的凡尔登②、布赖扎赫的全部主权，

以及奥地利在亚尔萨斯具有的种种权利。

———

１５２０—１５５９年。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战争。４３０

威斯特伐利西和约（１６４８年）（闵斯德和约和鄂斯纳布鲁克和约）。

“至于法国……，皇帝③把上亚尔萨斯和下亚尔萨斯、布赖扎赫（城）、三

个主教辖区——麦茨、土尔、凡尔登，以及在菲力浦堡的驻军权让给法国。瑞

典 ［获得］波美拉尼亚等地，并被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有权参加帝国

国会。

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汉诺威、黑森……主要靠教会财产来补偿。

奥地利在意大利确立了自己对米兰和托斯卡纳的统治。瑞士的独立得到

承认，荷兰的独立也得到承认，荷兰的独立实际上在它与西班牙签订单独和

约４３１之后就已经存在。

宗教的纠纷和分歧……一切都在帕骚和奥格斯堡的和约（１５５２年和

１５５６年）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波希米亚……完全被遗忘了；甚至没有预先把大赦规定下

来。４３２德国的联邦制度（反联合的）被巩固下来。其实，这是一项

支解德国的条约。

———

７８３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十五至十八世纪）

①

②

③ 斐迪南三世。——编者注

麦士河主教辖区。——编者注

威悉河主教辖区。——编者注



１６４８—１６６０年。法西战争。比利牛斯和约。

１６６０—１６９７年。路易十四战争。里斯维克和约４３３。

１６９７—１７１５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乌得勒支和约４３４。

除去英国由于乌得勒支和约而取得的好处（哈德逊湾、纽芬兰、新苏格

兰、罗耶尔港，关于“黑奴条约”的协议等等）以外，萨瓦由于西西里的简

单加入变成了王国，同时奥地利获得那不勒斯、米兰、托斯卡纳作为领地，这

就固定了意大利被奴役的地位。西班牙的尼德兰转让给奥地利。４３５

１７１５—１７４０年。

维也纳和约，１７３５年１０月“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应成为波兰的国王；

洛林和巴尔两公国给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在他死后则应归还法国；洛

林公爵①应得到托斯卡纳。唐·卡洛斯②（西班牙的）将仍然是那不勒斯、西

西里和托斯卡纳的奥地利沿岸地区的占有人。撒丁应获得诺瓦拉、托尔托纳

和米兰的一些其他土地。帕尔马和皮阿琴察应给皇帝”。

根据奥地利和法国（弗略里）之间的这项条约

“（西班牙、海上强国和俄国不久也参加了这项条约），法国保证下述国

事诏书３６７，这张诏书保护奥地利帝国未来的继承者③……将来不受任何侵

犯”。

１７４０—１７６３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４３６

除了１７４１年俄国和英国没有参加，全都协商一致反对哈布斯

堡王朝。根据贝尔岛（路易十五的宠臣）的计划

撒丁应获得米兰；西班牙应获得托斯卡纳公国；巴伐利亚选侯④应获得

帝国王位；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应成为独立国；打算将玛丽－泰莉莎降到德国

小君主的水平。

七年战争中，英国和普鲁士联合反对俄国所支持的法国和奥地利。这第

二次战争导致普鲁士同俄国结盟，结果是瓜分波兰；叶卡特琳娜二世因此而

８８３ 卡 · 马 克 思

①

②

③

④ 查理七世·阿尔布雷希特。——编者注

玛丽－泰莉莎。——编者注

查理三世。——编者注

弗朗索瓦第三。——编者注



有机会占领克里木，受辱的法国则为自己的失利对英国进行报复，支持马萨

诸塞的骚乱的移民。

（根据法国亨利四世的计划４３７

法国、西班牙、英国、丹麦、瑞典、伦巴第应成为世袭君主国；意大利、

瑞士、尼德兰应成为共和国。应该剥夺奥地利王朝的两支旁系在匈牙利、德

国、意大利和尼德兰的领地，他们应转到西班牙和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岛屿上。

至于意大利，教皇应被宣布为世俗的统治者，把罗马、那不勒斯、阿普利亚、

卡拉布里亚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下。如同少数的其他小国一样，佛罗伦萨、摩

地那应同威尼斯共和国统一起来；萨瓦公爵应成为伦巴第的国王。波希米亚

是选定王国，包括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住有卢日昌人的地区。匈牙利是选

定君主国，必须通过把奥地利大主教辖区、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并入匈牙利

的办法来使它更加强大。也应以同样的办法来巩固波兰。瑞士应以亚尔萨斯、

提罗耳和其他领土来加以扩大。）４３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中以后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９８３关于欧洲历史的笔记（十五至十八世纪）



弗 · 恩 格 斯

阿 本 斯 堡４３９

  阿本斯堡——巴伐利亚王国雷根州的一个小城，居民一千二

百人。有人以为此地就是罗马阿巴西努姆城的旧址。城郊有温泉

和华丽的古城堡废墟。１８０９年４月２０日，波拿巴曾在阿本斯堡城

下与奥军会战，并将奥军击溃；奥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火炮十二

门，兵士一万三千人。这次胜利是兰德斯胡特和埃克缪尔会战胜

利的前奏，并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０９３



弗 · 恩 格 斯

阿    克４４０

  阿克，圣让达克，阿卡，托列迈达，或阿科——卡梅尔山脚

下的一个叙利亚港口，位于北纬３２度５４分，东经３５度４分；居

民——约一万五千人。这个港湾虽然很小，但却是这一带海岸的

良港。阿克由于多次激烈的围攻和保卫战而获得声誉。１１０４年曾

被热那亚人占领，但１１８７年又被萨拉丁收复。１１９１年，狮心理查

强攻阿克城是十字军征讨时期最英勇的行动之一。１２９２年以前，

它处在圣约翰骑士４４１的统治之下，他们大力固守，但是土耳其人迫

使他们撤出了这个要塞。正是在这里，土耳其人在高尚的悉尼·

斯密斯和为数不多的不列颠水兵的支持下把拿破仑和法军牵制在

港湾达六十天之久，直至他最后放弃围攻并撤离为止。当穆罕默

德－阿里发动反对土耳其帝国政府的暴动时，易卜拉欣－帕沙于

１８３２年在六个月的包围之后，强攻占领了阿克，并夺取了叙利亚。

但是１８３９年叙利亚又归还给土耳其，这个城市再次遭受战祸，因

为易卜拉欣拒绝撤离，直到１８４０年１１月４日英国、奥地利和土

耳其的联合舰队炮击阿克城为止。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１９３



弗 · 恩 格 斯

阿  克  齐

  阿克齐（ ι），现今的拉普恩塔——安布拉希亚湾入口处

阿卡尔纳尼亚的一个海角和村庄。公元前３１年９月２日，凯撒·

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和马可·安东尼曾在安布拉希亚

湾附近进行过海战，屋大维获得全胜。这次会战解决了世界霸权

的问题。在这以前，屋大维称霸西方，安东尼称霸东方。４４２两军的

兵营驻扎在安布拉希亚湾两岸，正相对峙。屋大维拥有八万名步

兵，一万二千名骑兵和二百六十艘战舰。安东尼拥有十万名步兵，

一万二千名骑兵和二百二十艘战舰。安东尼的舰队装备有弹射器，

但特点是不灵活。屋大维的舰只不大，但航行速度较快。克娄巴

特拉支援安东尼六十艘战舰。在克娄巴特拉的怂恿下，安东尼不

顾其最有经验的舰长的忠告，提出要同屋大维进行海战。挑战被

接受了。经过几个小时无结果的战斗之后，屋大维的一个将军阿

格利巴进行了迅速的迂回机动，克娄巴特拉及其大船逃之夭夭。好

色的安东尼支持不住，带领少数舰只跟着逃走。被自己的指挥官

丢弃的舰队投降了，安东尼的陆军在等他七天之后也投降了。这

个可怜的家伙带着情妇逃到埃及。战胜者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把

２９３



在阿克齐的阿波罗神殿装饰一新，并且在海湾的北岸建造了尼科

波尔（胜利城）。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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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阿 兰 群 岛

  阿兰群岛——由一群大约二百个岩石重叠的岛屿组成，其中

八十个有人居住，位于波的尼亚湾入口处，北纬５９度和６０度３２

分之间和东经１９度和２１度之间。群岛属俄国所有，１８０９年由瑞

典割让给俄国，成为芬兰的亚波总督管辖区的一部分。群岛的居

民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出身于瑞典，都是出色的船民和渔民。在覆

盖着薄土层的岩石上，生长着松树和桦树。这里种植黑麦、大麦、

马铃薯、啤酒花和亚麻。居民们饲养大量的牛，并输出干酪、油

脂和皮革。他们还生产家用的和制帆用的粗麻布。主要的岛屿叫

阿兰岛，它的面积为二十八平方英里，居民一万人，它的西部有

很好的港湾。所有的港湾或多或少都设有防御工事。其中占首位

的要算博马尔松德群岛和博马尔松德海湾。该海湾于１８５４年英法

对俄战争４４３期间被英法联军舰队占领和炸毁。１７１４年，在西格尼

尔德舍尔悬崖附近的海面上俄国海军上将阿普拉克辛曾获得对瑞

典的决定性胜利。４４４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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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阿 耳 登 霍 文

  阿耳登霍文——莱茵普鲁士的一个小城，位于从幽里希到亚

琛的路上。１７９３年３月１日奥地利军在科堡亲王的指挥下战胜杜

木里埃的部分法军，这次会战即以该地命名。杜木里埃１７９２年占

领比利时之后打算入侵荷兰，在麦士河和鲁尔河之间留下七万兵

力围攻马斯特里赫特和文洛，为了掩护这次围攻，开始用其余兵

力从安特卫普进攻荷兰。由于情况的需要，麦士河上的军队非常

分散，掩护围攻的一些师驻扎在亚琛、阿耳登霍文和埃施魏勒尔

的附近。科堡亲王集中四万兵力，成二路纵队向后面两个据点推

进；他绕过埃施魏勒尔附近的阵地，以正面攻击夺取了阿耳登霍

文的工事，打得法军向亚琛狼狈逃窜，并于次日占领了亚琛。马

斯特里赫特解围了，奥军前卫在通格尔附近把法军击溃，甚至把

他们追过了麦士河。逃散的法军各师只是在到达蒂勒蒙之后才集

结起来，在那里等待杜木里埃。这样，联军到比利时的道路就打

通了。过了几天，由于接着在涅尔文登附近取得胜利，对这个国

家的征服即告完成。法军在阿耳登霍文会战中和被追击时受到的

损失，除会战后立即开小差的一万人以外，伤亡和被俘的不可能

５９３



少于一万人；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落入奥军手中
４４５
。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６９３ 弗 · 恩 格 斯



弗 · 恩 格 斯

亚 历 山 大 里 亚４４６

  皮蒙特的设防城市，位于博尔米达河和托纳罗河的汇合处，距

离波河数英里。１１７８年由米兰人建立，过去是抵御德国皇帝入侵

的堡垒；而在当代，自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４９年战局以来，又起了意大

利抵御奥地利的国家要塞的作用。尽管在进入本世纪之前，亚历

山大里亚城的防御工事已经过时，没有多大意义，但法国人在

１６５７年对它的围攻却毫无成果，而萨瓦亲王欧根只是在粉碎了对

方长期的抵抗之后才于１７０７年占领了它。就现在的状况看，这一

要塞的主要威力在于拿破仑在皮蒙特并入法国之后所增筑的一些

工事。这是拿破仑建造的唯一的要塞。在它的防御工事中，虽然

不是全部，但却是第一次采用了蒙塔郎贝尔的穹炮台体系，用以

保护壕沟。拿破仑特别加强了主堡即具有许多外部防御工事的六

角棱堡，而在博尔米达河的对岸则构筑了桥头堡。不久前，皮蒙

特政府决定为要塞再增建一些工事，假如瓦兰察附近波河的渡口

得到应有的掩护的话，那么，这个要塞就能成为占有决定性地位

的广大设防阵地的一个支撑点。城市里有高等法政学校，正教中

学，十三座教堂，包括一座大教堂。这里出产毛料、丝绸、呢绒

７９３



和蜡烛。居民包括郊区在内有三万六千人。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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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阿 尔 梅 达４４７

  葡萄牙拜拉省的一个城市，位于科瓦河和杜瓦斯卡扎河之间。

居民六千二百人。该城筑有坚强的防御工事。１８１１年８月５日，威

灵顿公爵曾在这里击败马森纳指挥的法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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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阿 穆 塞 特 炮

  阿穆塞特炮——一种过去在山地使用的发射一磅重圆形炮弹

的轻型小炮，这种小炮曾受到萨克斯元帅的高度评价，但是现在

已经完全不使用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和

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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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安 特 卫 普

    安特卫普——比利时的海滨城市，安特卫普省的行政中

心，位于些耳德河北岸布鲁塞尔北面二十六英里和根特东北三十

二英里处。居民（１８５５年）——七万九千人。城市呈弓状：城墙

似弓背，河流象弓弦。防御工事极其完备，包括主堡在内，绵延

约２．７５英里。五角形的强大主堡是阿尔瓦公爵于１５６７年建造的。

安特卫普是很古老的城市。它在十五和十六世纪时达到自己繁荣

的顶峰，那时是欧洲的贸易中心，控制着广大地区的对外贸易，所

有国家的船只都访问过它（在港口同时停泊的船只达二千五百

艘），城市的居民据说有二十万人。１５７６年，该城曾遭到西班牙人

的洗劫和焚烧。１５８５年，帕尔马亲王亚历山大①在长时间围攻该城

后占领了它。从这时起，安特卫普的贸易就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和

联合省份的其他城市。１７９４年，该城转到法国人手中。在比利时

各省暴动之后，１８３２年法国热拉尔元帅经过一次值得纪念的围

攻４４８占领了它。这个城市现在虽然不象中世纪时那样重要，但现在

它的贸易和工业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河流能航行最大的船只。拿

破仑建造的贮水池已变成宽阔的商业船坞，能够容纳一千艘船。发

１０４

① 亚历山大·法尔宗泽。——编者注



达的运河水道网使安特卫普能够进行广泛的国内贸易：１８４６年，

到这里来的船只达一千九百七十艘，排水量为２８６４７４吨。该城同

英国保持定期的非常频繁的航运联系，最近已成为运送大批侨民

去美国的出发地。这里是欧洲最大的皮革市场之一。安特卫普的

主要产品是黑丝绸和丝绒，还有棉织厂，麻布厂，生产花边、地

毯、帽子、刀类制品的企业，以及制糖厂和造船厂。到目前为止，

城市保存有许多壮观的古迹。大多数房屋很旧，但却是坚固的建

筑。有许多漂亮的公共建筑物，其中主要的是一座大教堂，它是

十五世纪初奠基并至少经过八十四年的时间才完工的富丽堂皇的

哥特式建筑。还有另外三座著名教堂，有１５８３年建成的交易所、

市政管理机关、王宫（当时国王选择安特卫普作为自己的京都）和

汉撒各城市的建筑。此外，城内还有一个绘画、雕塑和科学研究

院，藏书一万五千卷的公共图书馆，绘画陈列馆（收藏有二百幅

非常珍贵的画，其中有许多是古代佛来米大师们的杰作），以及植

物园和各种各样的学校、医院和收容所。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１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

版第１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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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 恩 格 斯

阿 尔 贝 雷

  阿尔贝雷，即现在的阿尔比尔或埃尔比勒是库尔迪斯坦的一

个小村庄，位于巴格达和穆苏尔之间的通道上，根据尼布尔记载，

为北纬３６度１１分。房子是用土坯砌成的。公元前３３１年亚历山

大和大流士之间第三次大会战，即最后一次大会战是以阿尔贝雷

命名。实际上，会战不是在阿尔贝雷，而是在其西北三十六英里

一个名叫高加米拉的小村庄（现在叫卡尔梅莱斯）附近进行的。会

战以后，亚历山大渡过利库斯河，进驻阿尔贝雷。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４日

和２４日之间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８年版

第２卷

原文是英文

３０４



弗·恩 格 斯

卞尼格先和巴克莱４４９

  关于卞尼格先，除了知道他在１８０７年的战局开始时曾经指挥

过卡缅斯基所统率的第一军团（共两个军团，第二军团由布克斯格

夫登指挥）外，其他我一无所知。１８０６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普乌土

斯克附近遭朗恩攻击，由于在兵力上占优势（因为拿破仑的主力在

进攻另一个军团）而坚持下来了。后来，他自以为是胜利者，想转入

决定性进攻。不久他成为总司令，１８０７年１月底开始进攻驻扎在

冬季营地的拿破仑军队，但很快就被击退，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

摆脱了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２月７日和８日在埃劳进行会战。

７日拿破仑占领了埃劳（而领导防御战的巴克莱－德－托利却战

果辉煌４５０），８日，卞尼格先为了避免拿破仑的猛烈追击不得不进

行决战。在这次决战中，卞尼格先所以免于彻底失败，只是由于他

的军队坚韧不拔，莱斯托克指挥的普军到达，以及拿破仑的某些军

迟迟开抵战场。春天，卞尼格先在海尔斯贝格设防固守，因为他的

兵力已经减弱；当围攻但泽的一路法军４５１还未来到时，他没有去攻

击拿破仑，但是在但泽陷落和各路法军会合以后，他却转入进攻

（！）并被拿破仑的先头部队（其兵力仅相当于他的部队的三分之

一）堵住了，随后拿破仑迫使他退回其设防的营垒。拿破仑于［６

月］１０日仅以两个军和几个近卫营的兵力进攻这个营垒，没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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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但在次日就迫使卞尼格先放弃营垒，急忙后撤。然而卞尼格先

不等还在提尔西特的二万八千人的一个军开到，就突然转入进攻，

占领了弗里德兰德，并且驻扎在那里，背靠一条河，也就是说，只有

弗里德兰德桥这唯一的退路（在隘路前会战永远是错误的）。他不

在拿破仑能够集结自己的军队之前迅速向前推进，而让朗恩和莫

尔蒂埃拖住了五、六个小时（“卞尼格先使自己陷入了贼窝”——若

米尼在谈到这个布局时说），直到拿破仑在近五点钟时把部队部署

好并下令开始进攻。俄军被击退到河对岸，弗里德兰德被占领，桥

被俄军自己破坏，当时俄军的整个右翼还没有过河，只是由于有浅

滩才得救了，但丢了炮队。损失两万人。卞尼格先在这一天里接二

连三地犯错误……他的行为是轻举妄动和优柔寡断的混合。

１８１２年，他驻扎在俄军大本营附近，为了占据巴克莱的位置，

他辱骂巴克莱，搞阴谋反对他，直到亚历山大解除了他的职务。

１８１３年他接到命令，带领预备军团从俄国来到波希米亚，这个预

备军团到达后被解散，而卞尼格先也销声匿迹了。

巴克莱－德－托利在埃劳指挥一个旅等情况（见上述）。１８１２

年，他担任第一西方军团司令和陆军大臣，在亚历山大离开以后

和库图佐夫总司令到达之前，巴克莱－德－托利巧妙地领导了俄

军的撤退，他的巨大功绩在于：他反对俄军和整个大本营的会战

要求，当他象在斯摩棱斯克那样处于不得不进行会战的地方时４５２，

他占领了一个不使会战成为决战的阵地，而当决战已经不能避免

——离莫斯科不远——的时候，巴克莱－德－托利在格查茨克附

近选择了一个从正面几乎无法攻击的阵地，只有绕行很长一段路

才能迂回这个阵地。军队已经占领了这个阵地，但是库图佐夫来

到那里，他当然不同意这个阵地，因为不是他选择的，俄军只好

５０４卞尼格先和巴克莱



在博罗迪诺附近不利的阵地作战。在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４年，巴克莱

－德－托利没有指挥过任何独立的军团，而是指挥施瓦尔岑堡所

统率的联军中的全部俄军；因为这些俄军分属于各个军团并且常

常改编，所以与其说他执行的是军事方面的职务，不如说是行政

和外交方面的职务。４５３如前所述，他在中级将领中显示出自己是具

有健全理智和坚毅精神的最好的将军，在俄军较老一辈的将军中，

无论如何他也是最好的将军。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０日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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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炮   击４５４

  炮击广义是指战斗或围攻中的炮兵射击。作为专门的战术用

语，炮击是指两军之间只有炮兵参加的战斗，其他兵种或者是按

兵不动，或者是他们的行动至多不超出纯粹佯动的范围。１７９２年

瓦尔米的炮击就是这种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在高地一线等待普军

进攻的凯勒曼把炮兵配置在自己部队的前面；普军则在对面山丘

上配置好队伍，并把炮兵推到前面，于是开始炮击。普军步兵几

次列队准备冲锋，并且稍许向前推进了一点；但法军丝毫未动，于

是，普军在尚未进入步枪射程之内就退却了。这样，一天过去了。

而次日，普军则开始了全线退却。在大多数的总决战中都有这种

炮击。这种炮击常常是一场戏剧的第一幕；在冲锋被击退和再次

企图把敌人赶出阵地的间歇时间会进行这种炮击；这种炮击也是

双方谁也不可能获胜的多数会战的终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

炮击除了示威之外，不追求任何别的目的；这种炮击在远距离上

耗费大量炮弹，其命中的弹数同失误的弹数相比，少得几乎难以

令人置信，这在现代战争的炮兵使用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７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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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ＣＡＲＴＯＵＣＨ４５５

  Ｃａｒｔｏｕｃｈ（法文是ｃａｒｔｏｕｃｈｅ）这一术语在旧的军事著作中有

时作为“霰弹”及“大霰弹”的同义词使用。在个别场合，这个

术语还用来表示步兵的子弹盒。

在建筑和雕塑中，是檐口的砌体或装饰横撑，以及一般上面

刻有某种标志或题词的各种浮雕装饰物。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１日

左右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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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毕  洛  夫４５６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男爵，１８１４年起是登内维茨伯

爵，普鲁士王国的步兵将军，等等），１７５５年２月１６日出生于旧

马尔克毕洛夫家族世袭领地法尔肯贝格。十四岁时，他在柏林洛

图姆伯爵的团队里当士官生。１７７２年起任准尉，１７７７年任少尉，

１７８６年任中尉，１７９３年任大尉和普鲁士路德维希·斐迪南王子的

教官，他以此头衔参加了１７９３年的远征，并很快晋升为少校。在

围攻和夺取美因兹时（１７９３年），他是英勇作战的光辉典范。１８０５

年晋升为中校，１８０６年他参加了莱斯托克将军指挥下的托伦保卫

战，和自己的营在瓦尔特斯多夫战役中立了功。１８０８年他成为少

将和波美拉尼亚旅的指挥官，年初当他还是上校的时候就暂时代

理了指挥官的职务。１８１１年他被调到马里恩韦德西普鲁士旅，在

法俄战争初期临时担任东普鲁士和西普鲁士的总督。１８１３年战局

初期，他任中将，被委派去围攻施特廷。在陶恩青将军接替他之

后，毕洛夫联合约克和维特根施坦将军一起，迎击在意大利总督①

指挥下渡到易北河右岸的法军分队。４月５日在这里的默克恩附

近顺利地进行了第一次战斗，接着很快就占领了哈雷。但是在极

短时间内，由于联军的退却又被迫放弃了哈雷。为了保卫受到乌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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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诺威胁的柏林，又返回渡过易北河。６月４日在鲁考的胜利使这

次战役圆满结束。停战以后，在瑞典太子①的最高领导下，他指挥

普鲁士第三军团。他率领该军团参加８月２３日大贝伦会战而第二

次解救了柏林。９月６日在登内维茨会战中，他迫使奈元帅向维登

堡退却，因而第三次保卫了柏林。在围攻维登堡之后，他同北方

军团一起参加了莱比锡会战。当联军强渡莱茵河时，他侵入荷兰，

以强攻占领了杜斯堡、聚特芬、安亨。１２月２日，他把他的大本

营安置在乌得勒支并且包围了侯尔康和海尔托亨博斯。１８１４年，

他从布雷达出发，１月１１日赢得了霍赫斯特拉滕会战的胜利，炮

击安特卫普，进入布鲁塞尔，占领了拉费尔和苏瓦松，联合西里

西亚军团，３月９日和１０日在郎城附近的战斗中担任中路军指

挥。他是黑鹰勋章的获得者，晋升为步兵上将。缔结和约后任西

普鲁士和东普鲁士总督，当１８１５年战争重新爆发时，他受命统帅

第四普鲁士军团。由于命令迟到了，他没有参加利尼会战（６月１５

日），但是由于强行军实现了同布吕歇尔的联合，促进了贝拉利昂

斯会战４５７的胜利结局，为此暴君②委任他为他曾如此勇敢地率领

过的、因而本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第十五常备团的名誉团长。１８１６

年１月１１日，他回到自己的总督职位上，２月２５日在科尼斯堡因

患肝病逝世。国王②授予毕洛夫一级铁十字勋章，１８１４年在巴黎

提升他和他的后裔为伯爵。他参加过国际大战４５８，后来部队推进到

荷兰，把法军从那里驱逐出去。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３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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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４５９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威廉，登内维茨伯爵，普鲁士将军，生

于１７５５年２月１６日，死于１８１６年２月２５日。从欧洲拿破仑战

争最初阶段起，毕洛夫就参加了反对法国皇帝的各次会战。１８０８

年，他被提升为准将。１８１３年，由于在默克恩、鲁考、大贝伦和

登内维茨会战中取得胜利，他获得了贵族身份。后来，毕洛夫在

威斯特伐利亚、荷兰和比利时立了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正

如威灵顿热情称赞的那样）滑铁卢会战的胜利结局。在这次会战

中，他指挥了联军第四师。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３月底

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１８５９年版

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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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把军队运往印度４６０

１８５８年７月２７日于伦敦

随着英印战争的爆发，围绕着两个有趣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一

个是关于蒸汽船或帆船何者较为优越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利用

陆路运输军队的问题。因为不列颠政府认为有利的是帆船而不是

蒸汽船，赞成绕过好望角航运，不赞成陆路运输，下院根据德·

莱西·伊文思先生的建议于１８５８年２月４日通过了关于建立一

个由这位有经验的将军担任主席的委员会的决议，责成这个委员

会“对采取的措施”进行调查。由于在这期间更换了内阁，委员

会彻底改组；斯坦利勋爵和约翰·帕金顿先生代替了帕麦斯顿的

三个拥护者。因为委员会的报告总的说来有利于当前政府，德·

莱西·伊文思将军公布并散发了抗议书。他在抗议书中宣称：委

员会的结论同据说是它所根据的前提完全不相符，而且完全不符

合事实和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考察一下这些事实，就可以使所

有公正的人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作战部队和它的必须保持联系的基地之间的短距离交通线是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这一点根本用不着证明。在美国独立战争时

期，英国必须克服的主要困难是要通过三千海里长的海路运送自

己的军队、物资和增援部队。从大不列颠到印度河口和恒河口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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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卡拉奇和孟买的距离，按照最新的资

料，可以说约有一万四千海里，但是使用蒸汽船就有可能大大缩短

这个距离。迄今为止，在任何情况下，在印度的部队都是用帆船走

这条远程海路来进行换防的。当印度开始骚动的时候，前不列颠政

府认为这就是宣布宁用帆船而不用蒸汽船运送军队的充足理由。

直到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０日以前，所有用来运送军队的三十一艘船几

乎都是帆船。就在那个时候，由于英国舆论和从印度传来的不利消

息的影响，从７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１日，在运送军队的五十九艘船只

中有了二十九艘螺旋推进式蒸汽船。这样就有可能对蒸汽船和帆

船的运载质量进行某种初步的对比。按照东印度公司海运部的报

告（报告中列举了运输船只的名称和从英国到印度四大主要港口

的航行时间），蒸汽船和帆船的速度对比，其平均指数如下：

从英国到加尔各答

天数

１８５７年８月６日到１０月２１日期间一艘

 蒸汽船（损坏事故除外）平均航行天数……………………８２

１８５７年６月１０日到８月２７日期间

 ２２艘帆船中每艘平均航行天数…………………………１１６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３４

从英国到马德拉斯

２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９０

２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１３１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 ４１

从英国到孟买

５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７６

９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 １１８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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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到卡拉奇

３艘蒸汽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９１

１０艘帆船每艘平均航行天数………………………………１２８

 蒸汽船比帆船缩短……………………………………… ３７

蒸汽船驶抵印度四大港口的总共十九次

 航行的平均航行天数………………………………………… ８３

４３艘帆船的平均航行天数…………………………………１２０

  蒸汽船比帆船的平均航行天数缩短………………… ３７

在１８５８年２月２７日的同一个官方报告中提供了下列资料：

运送的人数

                        人数

用蒸汽船运到加尔各答……………………………………６７９８

用帆船运到加尔各答………………………………………９４８９

  总共运到加尔各答………………………………… １６２８７

用蒸汽船运到马德拉斯……………………………………２０８９

用帆船运到马德拉斯……………………………………… ９８５

  总共运到马德拉斯……………………………………３０７４

用蒸汽船运到孟买…………………………………………３９０６

用帆船运到孟买……………………………………………３４３９

  总共运到孟买…………………………………………７３４５

用蒸汽船运到卡拉奇………………………………………１３５１

用帆船运到卡拉奇…………………………………………２３２１

  总共运到卡拉奇………………………………………３６７２

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二十七艘蒸汽船把一万四千四百四

十四人运到指定地点——印度的四个港口，平均每艘船运五百四

十八人；五十五艘帆船运送一万六千二百三十四人，平均每艘船

运二百八十九人。其次，从那些官方平均数据中可以看出，蒸汽

船运送一万四千四百四十四人到达相应的指定地点比帆船运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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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六千二百三十四人平均要快三十七天。不列颠海军部和其他官

方机关，除了援引人们对蒸汽船航行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开始了

的先例和已确定的实际经验外，还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有利于传

统运输方法的论据。但是对于帕麦斯顿来说，拖延的主要原因是

费用，因为蒸汽船的运费在上述大多数情况下几乎超过帆船运费

的两倍。不用说，这些相当高的蒸汽船的运费一定会随着最初不

寻常的需求的减少而逐渐减少，而且在这样极端重要的问题上不

应考虑特别费用，显然，增长的运费会因起义的可能性的减少而

大大得到补偿。

还有比蒸汽船是否优于帆船的问题更加重要的争论，这就是

有些人主张绕好望角航行，另一些人则主张取道陆路；帕麦斯顿

勋爵声称后者绝对不合适。帕麦斯顿的印度事务监督委员会和东

印度公司经理之间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看来在英国收到关于印度

起义的最初一批消息时就开始了。实际上，问题在本世纪初就已

经解决了。１８０１年，那时还没有可以用来支持军事措施的轮船公

司的经理，也没有铁路，相当多的军队在戴维·拜尔恩先生的指

挥下从印度出发，于５—６月间在库塞尔登陆；他们在九天的时间

内穿过凯里①沙漠抵达尼罗河；顺流而下，配置在亚历山大里亚，

作为守备队；第二年，１８０２年６月，有几个团经苏伊士和红海回

到印度。这支人数达五千人的部队有一个配有六门加农炮的骑炮

兵连、步兵武器、弹药、野营装备、携运物品和一百二十六箱钱

币。士兵的健康状况一般说来是很好的。通过苏伊士沙漠，从靠

近大开罗的朝圣湖②到苏伊士的行军轻而易举地在四天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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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且行军是在夜里进行，白天军队宿营。就在６月，船只到

达印度，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风沿着红海吹，使船只能迅速前进。

１８５４年夏季，在最近的对俄战争中，第十和第十一龙骑兵团（一

千四百匹马，一千六百人）又一次从印度来到埃及，再从埃及转

到克里木。大家知道，虽然调运这些部队是在炎热的月份和季风

期间进行的，虽然他们不得不在埃及滞留一些时候，但是士兵的

健康和他们的战斗力都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并且在克里木的整

个服役期间始终保持了这种状态。最后，是这次印度战争的经验。

在丧失了几乎四个月的时间之后，经埃及转运几千名士兵是有极

大好处的，节约了时间，并完全保持了人们的健康。通过这条路

线运送的第一团用三十七天的时间走完了从普利茅斯到孟买的路

程。第一团从马尔他岛派出，它的前一半士兵用十六天到达孟买，

另一半用了十八天。许多信得过的目睹者的绝大多数证据都证实

陆路运输 ［军队］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１８５７年

１０月被任命为领导和监督运送部队工作的副总补给官佩克林顿

上校，在按照陆军部的命令而专门给调查委员会准备的报告中说：

“陆路的优点极大，运输也非常简单。埃及运输当局能够经过地峡每周运

送一千人而不影响通常的旅客来往，三百至四百人可以同时前往，用二十六

小时走完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的距离。铁路运输在距苏伊士大约二十英里处

终止。士兵们在将近六小时内骑驴走完了最后这一段路程。对这个成功的经

验不能有任何怀疑。”

由陆路把军队从英国运到印度所需要的时间是三十三至四十

六天。从马尔他岛到印度需要十六至十八天或二十天。把这些期

限同用蒸汽船走完长距离海路所需的八十三天相比，同用帆船需

要的一百二十天相比，差距是惊人的。况且，在路程较长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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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在一年的三、四个月里有一万五千至二万名士兵实际上

丧失了战斗力，并且如果改变命令是无法赶上他们的。而在路程较

短的情况下，如果欧洲发生意外事件，返航的命令只是在两周左右

的短时间内，在从苏伊士到印度的航行途中，赶不上他们。

帕麦斯顿只是在印度战争开始了四个月之后才采取陆路运

送，并只运送了为数不多的部队，无论在印度还是在欧洲他都忽

视了人们的普遍期望。印度的总督①认为，宗主国政府应经埃及派

出部队。下面是从１８５７年８月７日总督致宗主国政府②的信件中

摘录的一段话：

“我们同比利牛斯东方轮船公司在把军队从苏伊士运往印度的问题上也

有联系，而这些军队是可能经过这条路线运往印度的。”

在起义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的当天，斯特拉特福德·德·

雷德克利夫勋爵致电伦敦，请示他是否应该要求土耳其政府准许

英国军队经埃及进入印度。就在这个时候，苏丹③于７月２日颁布

并转交了相应的敕令，而帕麦斯顿回电说，不打算经这条路线运

送军队。因为在法国也认为，加速运送增援部队在那个时刻应该

是下列颠政策中的头等任务，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波拿巴自己

主动提议允许英军通过法国，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在马赛上船

开往埃及。不久前当管理埃及比利牛斯东方轮船公司的霍尔顿先

生最后被授权对这个问题作出说明时，埃及的帕沙④立即回答说：

“他乐意协助运送不仅目前所说的二百人，而且必要时还可运送二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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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运送穿便服的普通人，如果需要的话，还可运送穿军装和携带武器的军

人。”

这些就是被如此轻率地忽视的有利条件。适当地利用这些有

利条件，可以防止印度战争扩大到可怕的程度。促使帕麦斯顿勋

爵宁愿用帆船而不用蒸汽船，宁愿取道长达一万四千多海里的交

通线而不愿走还不到四千英里路程的原因，是现代历史的秘密。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１６日

和２０日之间

载于１８５８年８月１３日《纽约每日

论坛报》第５４０１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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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法国革命的新宣言４６１

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４日于伦敦

  昨晚在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六十六周年的公众集

会上，费利克斯·皮阿先生宣读了一封十分值得注意的《致法国

名士的信》。他在信中激烈地指责法国所有的著作家在当前制度下

缺乏道义上的勇气。我们打算将此信大体转述如下，为了更清楚

地传达它的精神，有时要离开原文。

“在政变灾难后笼罩着整个法国的黑暗中，报界的先生们比其他人更丧

魂落魄。你们对镇压俯首帖耳、逆来顺受。你们沉默地忍受着，好象惩罚是

应得的，而且那样恭顺，好象这是永世不变的。能够这样吗？十年中毫无行

动，毫无声音，没有一句抗议的话，没有一句希望的话。强的和弱的，年老

的和年轻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教员和学生，全都无声无息，全都垂头丧气。

荒漠中听不到一点声息。在法语词典里不再有表示自由的词。英国人问我们，

在法国还说不说法语？我们却垂头无言以对。甚至奥地利报刊都在挖苦你们，

连俄国报刊也在为你们痛心。这样的法国报刊竟成了哥萨克怜悯和蔑视的对

象！波拿巴藐视太阳，把它熄灭了。谁应该把它重新点燃，或者把这个熄灭

了的星球换掉？没有太阳，还有火山，如果说上天不再给予光明和温暖，那

么还有潜在的太阳，地下的火焰，黑暗中的光亮，人民的烈火。我们已经看

到达座维苏威火山的火焰，因此不该悲观失望。”

皮阿先生从研究院①的院士开始他对法国著作界的评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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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是这样说的：

“我们从那些不朽的人——ｉｍｍｏｒｔｅｌｓ开始。（研究院院士被称作“ｉｍ－

ｍｏｒｔｅｌｓ”。）这就是他们，这四十个座位，更确切地说，这四十个灵柩；著作

者的幽灵，喃喃念着碑文的幽灵，他们干枯的头脑只是在复活对过去的回忆

和惋惜。他〈基佐〉，老朽的伊克西昂，被教条的迷雾所迷惑，４６２追求自己的

立宪幻想，在君主制车轮的恶性循环中辗转于戈德和弗罗斯多夫之间，他是

裹着‘联合派’２３６稻草的象征。还有另一位魔术师，是他的同时代人〈库辛〉，

为了爱的王国而离开了索尔邦，象浮士德那样为失去的时间寻找补偿，肩负

着六十多岁的重荷重返青春，效劳于弗伦特党的明珠４６３，因为他在二十岁时

曾非常喜爱折衷主义！还有第三位人物〈梯也尔〉，他不老也不年轻，在他身

上有某种没有成熟的东西，又有某种已经腐朽的东西，是一个已经衰老的孩

子，一架僵化了的永动机，从艺术飞到政治，又从政治飞到历史，老是怨恨

革命，大加赞扬帝国，在残废人院和他的著作中两次为大人物①举行葬

礼，４６４——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国家历史学家，历史的蛆虫，百人卫队
４６５
编制

内的塔西佗，他有陛下的委任状和政府的委托书。最后，最末的一位，但不

是他们中最次的一个，是没有写过《伊利亚特》的荷马〈拉马丁〉，没有闻过

火药味的贝利萨留，只驱散一帮低能教师，只歌颂埃尔维拉的俘获，格拉齐

埃拉的历史编纂学家，吉伦特派的诗人，复辟时期的吹鼓手，共和时期的演

说家，帝国时期的忠实可怜虫。

“我们不再谈僵死者，现在来谈谈人。我们看看他们中最活跃的人物——

尽管是假装的，——看看那些扯起正统派、奥尔良派和自由派的旗帜捍卫自

己原则的人。这是另一座墓地！不过这里还可听到一点声息。什么声息？叹

息，啜泣和暗语。干这些他们有足够的勇气，但没有更大的胆量。他们叹息，

哭泣，却看不见眼泪。这只是沉默的反抗，忧伤的无畏，惋惜的勇敢。宪法

和宪章１５４，以及他们自己赶走的亨利五世直到公爵夫人②，毫无例外都在悲

泣。贝朗热的遗体被抹上了香料，伏尔泰从死者中复活…… 贝朗热进过监

狱，伏尔泰曾被流放。而他们的哭灵人常去教堂。勇敢的《辩论报》③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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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义人去死意味着白白送死，它宁愿不惜任何代价活着…… 《世纪报》则

说，既然要死，那只能为温和而死。他们这一代人的英明的代表们同现状妥

协，满足于人行道上的卖身生涯。”“……他们中那些真正的布鲁土斯装出温

和地反对维伊奥的姿态。４６６的确，十九世纪中叶，在为人民的主权和理性而进

行的三次革命以后，九月革命以后经过六十六年，七月革命以后经过二十八

年，二月革命以后经过十年，１８５８年，人们在法国讨论…… 什么呢？真是

不可思议的事…… 讨论拉梅耐这个勇敢和高尚的典范、正义的热忱崇拜

者。他在１８４８年六月战斗后的第二天宁愿折断自己的笔，也不愿让它听从军

刀的指挥，他勇敢地呼喊‘穷人应该沉默’，４６７以表示对富有的胜利者的抗议，

他既把自己失去自由的岁月，也把自己葬身于公墓４６８变为抗议的工具，你只

是一个胆小鬼和笨蛋！英明就英明在写东西而什么都不说，勇敢就勇敢在说

话是为了谎言和叛变，为了同限制的制度和好，为了适应菲亚伦医生规定的

食谱，为了宣读社论的甜言蜜语，为了听取皮蒙特和比利时的法制辩论４６９。整

个这个时期十二月政体一直支配着法国的生活、权利和未来。人民过去的代

表，新闻记者，优秀的公民——革命遗留下来的所有的人——从贝尔岛的监

狱转移到科西嘉岛的监狱，以便服刑期满后把他们发落到更远的地方，象对

待德勒克吕兹那样，把他们送到凯恩的灼热的沙漠地区…… 即使这样的消

息也必定是从英国报刊的深处秘密地传到法国去的。甚至在崇拜偶像的罗马

和吉达４７０的宗教狂热者中间也是闻所未闻的耻辱！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

离开了她的丈夫，来到她陌生的巴黎；在这里她遭到逮捕，被送到守卫房；现

在请听，这些十二月帮的士兵们在干什么！我们援引正式的起诉书。守卫军

士把她关进禁闭室，用种种淫秽的要求纠缠她而未能得逞。于是他命令他的

两名猎兵进入禁闭室碰碰运气。女人反抗这两个兵。军士就在兵营这里硬把

妇女按倒在长凳上，在她头下垫了一个背包。然后把蜡烛熄灭，以军士和班

长为首的所有在场的人（九个男人）抓住了她的手脚进行强奸，她大声喊叫：

‘上帝啊！放开我吧！放开我吧！’军士示范以后下令：‘从右向左，报数！轮

着来！’…… 然后，他们为侮辱这个女人而寻欢作乐，喝了两夸脱白兰地。

而这些秩序的卫士，这些挂满了奖章的救世主，民族的花朵，这些曾经完成

了十二月政变、而现在成排地完成集体强奸的文森狙击兵，被关了六天禁闭，

并罚款十六法郎以补偿造成的损失。强奸者是不可侵犯的，而报道这些事实

的报纸受命宣布，实际上是‘情有可原’。皇帝万岁！的确《泰晤士报》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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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具有健全思想和感情的人一定宁愿把法国报刊全部取消也不愿它们

参预这样的罪行。不能让点不亮的灯冒烟！为什么继续撒谎？为什么扰乱舆

论？打着真理招牌的谎言已经够了，假装羞怯的卖淫已经够了，以坚贞不渝

掩饰的怯懦已经够了，以谋生为借口的腐化已经够了。虚伪骗人的木乃伊，不

要再假装活人了！到坟墓里去吧……你看，这些夸耀自己至少是某种观点的

拥护者的报刊专家还是好的呢！…… 而其他人呢？首先，这里有对社会生

活漠不关心的中立派，他们躲进阴凉的山洞，在那里为艺术卖弄艺术，或者

为哲学卖弄哲学；他们是对韵脚或诗行入迷的隐士，只重视装束的花花公子，

爱钻研抽象概念的学究，他们以庸人的无用来为自己的淡漠辩护，同时让皇

帝的英雄分给他们一点儿馅饼和十字勋章，而他们自己就象昆虫作茧那样，

在他们的作品里自尽；这些虚荣的毛虫，这些利己主义的虫蛹，是冷酷无情

的，象纳尔苏修斯那样因爱慕自身而死去。其次，还有一个集团，其代表人

物曾经参加过革命，而现在参加投机活动…… 和平帝国的辉煌成果４７１……

 他们曾为原则服务，而现在为资本服务；他们曾代表政党，而现在代表银

行家；他们曾自称为保皇派或共和派，而现在是以西北银行和大东方银行的

名义进行活动，是米勒斯办事处或米约大厦的臣民，是吃这些银行家王朝俸

禄的正统派，是交易所崇拜者的利未人４７２，他们歌颂利息，鼓吹在商人神殿

里领取报酬的权利；这些圣西门主义的余孽，指挥着金牛犊（又成为上帝

了）祭坛旁和骗子手①（已变成凯撒了）宝座旁的合唱队…… 呸！我们闻

到著作界令人讨厌的沉渣的气味，官场的腐朽气味，穿着仆役制服的尸体和

镶着金银饰边的骷髅的气味，《国家报》、《祖国报》、《通报》、《立宪主义者

报》这些在马厩的粪便中跳圆圈舞的祖国的寄生虫的气味。”

皮阿先生在他的《致名士的信》的第二部分中，用法国报刊

在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时期的积极忠诚来对照它们现在所抱

的完全引退的态度。在钦定宪章的制度下，

“所有的人，从最有名的人物到毫无名气的人物，都在尽自己的职责。从贝朗

热到方托、从马加隆到库里埃、塔亚、图亚、贝尔、康舒瓦、沙特兰——他

们全都进了监狱，一部分人在圣珀拉惹，另一部分人在普瓦西。在‘最佳共

２２４ 卡 · 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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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的’时期，情况也一样：拉梅耐被监禁，拉斯拜尔、卡雷尔、马拉斯特、

杜波蒂、埃斯基罗斯、托雷——所有共和派也被监禁。阿尔芒·卡雷尔永远

感到光荣的是，他在当时用武力反抗暴行，用他的剑保卫他的报纸，使佩里

埃在下面这种不能忘记的挑战面前退却：‘在街头被暗杀的人的生命毫无价

值，但是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在合法反抗的时候，在他自己的住所被佩里埃先

生的秘密警探镇压的话，那么他的生命将是十分可贵的。他的血将呼吁复仇。

每一个怀有自尊心的著作家应该用法律对抗非法，以武力对抗武力。不管发

生什么情况，这就是我的职责……’４７３但是如果十二月以后法国的所有‘名

士’都离开了战场，那么工人阶级甚至农民就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他们独

自承担罪恶的迫害，准备密谋，然后转入进攻——谁也不知道他们，他们是

无名的，纯粹的真正的平民…… 伊波德龙案件４７４以及从巴黎到里昂、从圣

亚田到波尔多发生的武装起义的图谋同他们都有关系。在翁热是采石工人，

在夏龙是箍桶匠，普通工人，他们没有上层阶级的领导人而自冒风险地采取

行动”４７５。

关于夏尤的密谋，皮阿先生报道了一些至今还没有人知道的

细节，我就以此结束这个摘要。密谋的首领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工

人（箍桶匠）阿热奈。国家起诉人利埃夫尔先生出庭时是这样描

述他的：

“‘这个人是爱劳动、守纪律、受过训练的无私的工人，正因为这样他就

更加危险，也更值得警察注意和司法部门干预。他声称，不能容忍一个意大

利人享有拯救法国的荣誉。’为了使法官相信这个人应该算作‘家庭、宗教和

财产的敌人’，利埃夫尔先生读了阿热奈从阿尔及尔寄给他母亲的信，这封信

被十二月政体的警察截获，信中写道：‘我们的非洲看守们深知我与家庭的关

系，常常迫使我在人情和理智、感情和职责之间作出选择。每当我收到你的

信的时候，这种痛苦就会出现，他们牢牢盯着我，看我被这种痛苦折磨。就

这样拖了很长时期。最后，典狱长——一个高级军官——在耍尽伎俩和斗得

疲惫不堪之后，一天晚上来到我的牢房，同我交谈了几句，最后说：“如果你

不屈服，就让你粉身碎骨。”我回答说：“你们可以让我粉身碎骨，但是我不

会屈服。”过了几天，他们通知我说，有命令要把我送到凯恩去。他们给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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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时考虑。我为自己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时间。就是这样，我没有屈服，也

没有被粉身碎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还是这句老俗话。我祝贺你，因

为让你看到了，我没有屈从于诱惑，没有接受你的请求，而只是按照我自己

良心的召唤来行动。这个忠诚的谋士一再向我重复说，我只是凭良心和为职

责而活着，因为，不这样将一无所有，而只剩下一具粗野的外壳；我日益清

楚地感到，这内心的呼声是真理的呼声…… 这就是我能在家人面前为自己

说明的情况。’”

“帝国检察官——皮阿先生指出——这样的事当然不可能虚构。”

既不愿屈服也不愿被粉身碎骨的阿热奈为了不被关押在凯

恩，从阿尔及尔的监狱逃了出来，游到一只海船上，回到了西班

牙，从那里到了法国，又出现在法国夏尤。玛丽安娜的忠诚战士，

共和国的坚强保卫者就是这样的。

卡·马克思起草于１８５８年９月２４日

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１９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４５８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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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约翰·布莱特先生４７６

  约翰·布莱特先生不仅是英国曾经有过的最有才干的演说家

之一，而且是目前下院激进派的领袖。他保持着传统政党辉格党

和托利党之间的力量平衡。４７７他曾由于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中国

战争而被曼彻斯特选民赶出了议会４７８，当他因这次政治失败和身

患重病的双重打击而灰心丧气的时候，又被召了回来，被选为北

明翰选区的代表。他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离开了下院，同样，他在

长期痛苦和沉默之后重返下院又是另一个这样的关键时刻。这次

重返下院是帕麦斯顿勋爵政府被迫辞职的信号。４７９布莱特先生来

到这个帕麦斯顿已经取得独裁者权威的下院时几乎没有他自己的

追随者，他把这位老练的策略家推翻了，他不仅建立了新的内阁，

而且实际上能迫使别人接受他需要借以完成自己任务的条件。这

种重要的地位使布莱特在１０月最后一周同他的选民们的初次会

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伟大的演说家自恢复健康以来首次亲临

群众大会，所以这一事件引起了相当的戏剧性兴趣。同时由于这

个人即使自己不提出新的选举法改革法案，也无论如何会决定应

该由哪个政党来提出这项法案，所以国内合法的政党不安地等待

他宣布战争还是和平。

布莱特先生向他的选民发表了两次讲话：一次是在为同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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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召开的公众集会上，另一次是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我们另

外报道了这两次演说中的主要论点和最动人的地方。４８０如果仅仅

从演说技巧的角度来看，这两次演说不如他以前的演说。虽然这

两次演说也有非常出色的辞令，但在这方面仍比不上关于对俄战

争的著名演说和今年春天发表的关于印度起义的演说。４８１不过这

是必然的。演说者的直接目的是要提出一个有利于解决两项截然

不同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一方面要作为一种立法措施被

立即提交议会，另一方面必须成为一种号召，号召改革派所有的

队伍联合起来，并在实际上建立起一个团结的改革派。这项应该

由布莱特先生解决的任务，不容许他特别卖弄演说技巧，而是要

求叙述率直、构思合理和观点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赞扬他，只要

说布莱特先生使自己的风格适应讲话的主题，因而再次表现为一

个最出色的演说家，就足够了。他的纲领可以说是把被称作人民

宪章的东西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４８２他完全接受这个纲领中的

一项，即投票表决。４８３他把这个纲领的另一项——普选权归结为纳

税人的投票权，尽管他声称他个人对普选权寄予很大希望。这样，

现在为教区或城市的复选人规定的选举资格也足够使帝国范围内

的人变成选民了。最后，布莱特把宪章的第三项，即各选区一律

平等归结为比较公正地分配各选区的代表名额。这就是他的动议。

他本想拟成法案，作为他的改革法案提交议会，以对抗似乎得比

内阁打算要提出的土地占有者的措施，同时布莱特认为，就象通

过１８３０年改革法案３９７的情形一样，法案一经提交下院讨论，就

会取得一致意见。一旦改革法案提交审议，各城市一定会有支持

改革的请愿书寄来。下院大概会对普遍的意愿让步，而如果政府

不得不采取重新选举的办法（这完全可能），那就又有了一个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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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最后，布莱特希望，改革派对于比他的法案提出更少要

求的任何法案，采取否决的态度。

这些讲话在英国产生的印象，毫无疑问伦敦的报纸已很充分

地反映出来。《泰晤士报》怀着难以掩饰的激愤情绪把上次最有意

义的演说比作罗马诗人所描写的大山生出的神奇耗子。①该报断

言，演说内容陈旧不堪，没有一点新东西，甚至语汇也不新鲜。任

何一个庸俗的高谈改革的演说家都可能用这样的措辞来发表这样

的演说。《泰晤士报》觉得唯一新的东西——因为它本身陈腐——

是布莱特先生的恶劣作风，他把早被遗忘的对上院的谩骂又翻了

出来，——好象上院议员不屑于充当社会学的通俗宣讲人，去教

育下等阶层如何精神饱满地承受他们注定的屈从地位！——好象

１８５８年的北明翰同１８３０年有其革命政治同盟的北明翰一样！只

有没有什么教养的人才会犯这样过时的时代错误。另一方面，《泰

晤士报》对主张投票表决的布莱特先生缺乏洞察力感到困惑不解，

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所有上天指派的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

和托利党人，皮尔派和帕麦斯顿的追随者——都一致反对这种政

治邪说。托利党的报刊本身悲叹布莱特先生这样“正直的”人糊

涂。这些报刊断言，他让自己掉进了辉格党伪君子存心为他设置

的陷阱。看来，这些报刊认为这次演说明显地破坏了激进派和保

守派之间的和解。但是帕麦斯顿的报纸《晨邮报》完全没有失望，

因为它早就明白，从这个执拗的圆颅党人４８４那里不可能得到什么

好东西。在帕麦斯顿报刊和得比追随者报刊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

《纪事晨报》，为布莱特先生本身的利害而深感惋惜，因为他似乎

７２４约翰·布莱特先生

① 贺雷西《诗论》中的一段：大山分娩，生出个耗子。——译者注



失去了任何自制，不象一个国务活动家，而象一个蛊惑家。另一

方面，激进派的报刊，特别是激进派的庸俗小报众口一词地既赞

扬布莱特先生的原则，也赞扬他叙述这些原则所采用的方式。４８５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９日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４７９号

原文是英文

８２４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
４８６

１１月９日于巴黎

这个城市的居民一般说来十分讨厌国外自由的成就，以致他

们几乎忘记注视本国奴役制的成就。但是，在社会的表层毕竟处

处出现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

具体说来，我们是指贝里耶先生对律师的作用在衰退和法国

的司法越来越奴颜婢膝进行了有力的谴责。另一个证明，是各种

色彩的自由派全都试图重新开展斗争，至少要在报刊上设置障碍，

堵住每天通过十二月帮的报刊的闸门向全国倾泻的那股污水。例

如在巴黎，德·奥松维尔、茹尔·西蒙、巴泰勒米－圣伊莱尔、奥

迪隆·巴罗、杜韦尔吉埃·德奥兰、巴尔尼、奥罗以及其他一些

先生们，正在这方面尽他们之所能。在默尔特省①一批独立的作家

着手出版定期刊物，题名《文选》，目的是同那个非常可怕的集权

制作斗争，因为它把法国紧抱在自己致命的怀里，如同蛇缠着劳

孔尼身体一样；在亚尔萨斯，这类刊物也在着手出版。然而，看

来巴黎的《星期日信使报》周报在新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担负着领

导角色。甚至只要浏览一下这个周刊，就马上可以想象出在它的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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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有种种巨大的困难，此外，它的撰稿人在贿赂成风的环境

里，似乎也不同程度地沾染上这种习气。但是要弄清问题，还要

作相当大的努力，因此我打算对他们最近在关于波拿巴的抨击性

著作方面所发表的批判性言论进行研究。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９日 原文是英文

０３４ 卡·马 克 思

① 手稿在此中断。——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发表所谓《关于俄国的报告书，

呈当今皇上》的文件的按语４８７

  在普鲁士摄政问题得到解决和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以后，他

的继任者们在其他正式公文中立即发现了一份十分有趣的文件

《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这个报告

书的摘要还是落到了外人手里，他们认为这个时刻正适于发表这

样的国家文件。

所有直接抄录原文的引文放在引号内。我们删掉了文件开头

关于俄国历史的一般看法，从有关彼得大帝时期的那部分开

始。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载于１８５９年８月３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７０３号

原文是英文

１３４

① 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文件”时写了一段前言：“乌尔卡尔特分子的机

关报《自由新闻》以这个标题发表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对普鲁士和德国很

有意义，所以我们在此全部刊登出来。我们自己在最近一号报上开始探索波

拿巴扮演丑角而俄国扮演主角的那出戏的秘密线索。而现在我们让《自由新

闻》来讲话。”——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年４８８

１月１日   波拿巴的新年讲话。４８９

２月２６日 考莱的使命４９０旨在进行安抚和使两［国①］从教皇

国撤 ［军］。

３月 奥地利武装和加强驻意大利的军队。

４月２３日 奥地利致都灵的最后通牒：立即解除武装，否则开

始军事行动。卡富尔向法、普、俄同意英国建议召

开的会议呼吁４９１。

４月２４日 边境步哨。

４月２５日 法国军队在热那亚登陆。

４月２６日 奥军开始军事行动后渡过提契诺河。

４月２７日 因革命爆发，大公②从托斯卡纳逃亡。临时政府。５

月１１日由皮蒙特委员会所取代。４９２维也纳消息：

法国同俄国订立攻守同盟。

４月２９日 奥地利在洛美利纳构筑工事。

５月１日 帕尔马女公爵被迫逃亡。返回若干日，但后来永远

离开了 ［公国］。

２３４

①

② 莱奥波德二世。——编者注

法国和奥地利。——编者注



５月１０日 波拿巴 ［赴］意大利。

５月２０日 蒙特贝洛会战４９３。

５月３１日 帕勒斯特罗会战４９４。

６月４日 马振塔会战４９５。

６月７日 梅累尼亚诺会战。

６月２４日 索尔费里诺４９６。

７月５日 罗素勋爵致函劝阻兼并萨瓦４９７。

７月７日 维拉弗兰卡停战协定。

７月１１日 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４９８。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９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３３４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年



卡·马 克 思

意 大 利 的 未 来４９９

  《通报》９月９日发表的那篇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已经闻名的文

章，据推测，直接出自路易－拿破仑本人之手。这篇引起如此广

泛议论的文章，可以说有三个基本内容。第一，赞扬维拉弗兰卡

条约４９８，特别是其中规定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那一部分。第

二，承认条约和条约签订前的耗费巨大的战争都未能解决意大利

的任何问题，并且试图把条约本身失败的过错转嫁给阻止条约规

定的被赶走的各君主复位的那些人身上。第三，警告意大利人，既

然他们不愿迁就法国皇帝认为必需给他们建立的制度，那么他们

也就再不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们必须作好准备，在

法国完全不干预的情况下奥地利会重新恢复过去对意大利人（他

们处在法国直接管辖之下）的统治者的地位，又成为始终觊觎着

意大利民族的不容他人染指的残酷敌人，经常用大批军队威胁意

大利，使这个国家经常处在惶惑不安之中。

为了对签订条约这一事实本身进行辩护，并证实同战争开始

时宣布的纲领相反，意大利相当大一部分领土仍在奥地利的统治

下，文章提出了如下理由，第一，奥地利本身力量强大，它虽然

失败，但仍拥有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和强大的工事，第二，——

而这是主要的一点，面临德国干预的危险，拿破仑皇帝会被迫把

４３４



战事转移到莱茵河两岸，从而有极大的危险丧失在意大利已经取

得的优势。为了对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协定进行辩护，拿破仑

硬说，只有作出这样的让步，他才能促使奥地利皇帝①参加拟议中

的意大利联邦，从而承认意大利民族，并自愿放弃他以前对意大

利半岛的统治和控制（这是这场战争的原因）。拿破仑提出他同意

各大公复位的又一理由，是奥地利有给威尼斯以不同于奥地利帝

国一般行政建制的自治的对等义务（第一次提到这一点）。换句话

说，就是把威尼斯从征服者用军事力量控制的奥地利的一个省变

为有自己地方行政机构的一个意大利公国，从而作为意大利联邦

的一员，享有因归属意大利民族而应得的好处。这个协定看起来

好象是背叛了受拿破仑本人唆使的人，而且协定的结果有损他在

意大利人中的声誉。他为了对这个协定进行辩护，还提出了另外

的理由，他说，各大公复位是在取得人民同意和对将来作了保证

的情况下规定的，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各大公的复位都不能有外

国军队介入。

文章继续明确地写道，如果意大利人民真诚接受并实现这个

由两位皇帝一致同意的关于意大利的协定，会得到什么东西。奥

地利会立即从意大利的威胁和恐吓变为友好的至少是无害的势

力。意大利联邦就会通过自己最有影响的成员国撒丁实际上保证

意大利民族的生存，找到意大利事务的代表。但是，《通报》的至

尊的作者感到非常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希望，据他说由于过去和

现在一直阻拦被赶走的各大公复位的那些人没有远见和自私自

利，全都破灭了；而且他说，由于他们的这种行为，战争和条约

５３４意 大 利 的 未 来

① 弗兰茨－约瑟夫。——编者注



都遭到彻底失败。既然条约的这一部分没有达到目的，拿破仑说，

奥地利也就摆脱了它对威尼斯和意大利联邦的义务。奥地利在这

两个问题上现在已不受约束，它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它的老政策：

把在波河南岸的驻军作为理由，以便使自己的军队在对岸保持战

争状态，而且实际上对意大利的其他所有地区采取曾经造成了过

去这场战争并最后一定会引起新的纠葛和灾难的那种姿态。

关于维拉弗兰卡并没有人要动用军队来为被赶走的各大公复

位的说法，同拿破仑关于不容许为此目的动用外国军队的声明，看

来在意大利被认为具有同样的意思；从这个观点来看，《通报》上

的文章在那里已经被人们欣然接受。但是文章对这样的解释没有

提供任何根据。文章最多不过表示了如下的意思：拿破仑不承担

义务用武力来履行条约中的这一项，而且他也不打算这样做。但

是在这个声明中丝毫没有暗示，如果奥地利认为需要越过波河

（奥地利找到这方面的借口一点不难），拿破仑就认为有义务进行

干预。从另一方面说，他的话只能理解为一种预告：他干预意大

利事务的游戏结束了，他对意大利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不负任何责

任。关于预定召开的讨论意大利问题的欧洲会议，他甚至推测说：

没有补偿就不能从奥地利得到任何东西。不管怎样，唯一的选择

是战争。在这方面法国已做了它想做的一切，意大利人期望有人

还愿意为他们参战，那是徒劳的。

的确，文章看起来向意大利人提出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或

者同意各大公复位，或者寄一切希望于法国的进一步干预和准备

自己同奥地利打交道，只要他们确有这个本事。实际上，根据文

章在谈到奥地利皇帝和他为了同法国相互谅解而甘愿承受因签订

维拉弗兰卡和约给他们带来的牺牲时所用的友善的语调来看，似

６３４ 卡·马 克 思



乎无须怀疑还要同奥地利皇帝发生新的争吵。另一方面，这个宣

言的主要目的看来是要让奥地利明白，既然事情取决于法国，法

国就可以随意来对待意大利。为了建立一个看来已是一种空想的

意大利联邦，法国皇帝耗费了一亿元并在战场投进了五万兵力，他

打算不再关心意大利的事务了。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１２

日左右

作为社论载于１８５９年９月２９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第５７５２号

原文是英文

７３４意 大 利 的 未 来



卡·马 克 思

论  分  工
５００

  ……形成 ［社会］的整体。因此，我的劳动表现为全部社会

劳动的独立部分。各种不同的劳动构成社会劳动的不同部分，因

此，总的来说，它们表现为分工，这种分工通过交换，表现为整

体，表现为互相补充的各部分，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系的各个环节。

这种在交换中表现为各种不同有用劳动的分工，有两个方面

应该加以区别。

第一，与劳动种类相关的是它们的差异性，而不是它们的同

一性，是它们的多样性，而不是它们的划一性。社会分工是多种

多样劳动的整体，这些劳动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差别，由于它们

的差异性而互相补充。

鞋匠想把自己物化在鞋中的劳动去交换面包、茶、糖、煤、肉、

衣服、帽子等等，也就是去交换面包师的劳动，茶农的劳动，糖

厂工人的劳动，肉商的劳动，裁缝的劳动，制帽工的劳动等等。他

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因为别人的劳动与他自己的劳

动不同，这样一来，他自己的劳动所不能满足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别人的这种劳动体现在那些不能体现他自己的劳动的生活资料

中。假如别人的劳动与他自己的劳动是同种的劳动，那他就不需

要别人的劳动，也就不会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了。因

８３４



此，只要劳动是有用的劳动，它就能与其他各种劳动相交换，因

为既然它们彼此不同并隶属于人的需要的不同领域，它们是彼此

不同的。

第二，如果我生活上所必需的各种劳动都由我自己进行，也

就是说，自己为自己生产一切生活资料，那么，我就不需要别人

的劳动，也就不会用自己的劳动去交换别人的劳动，而别人同样

会自己进行维持他们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劳动。如果我不仅做靴子，

而且自己烤面包，酿啤酒，种小麦，编织衣服，我也就不会用自

己的鞋匠劳动去交换面包师的劳动，啤酒酿造工的劳动，农夫的

劳动，织工的劳动了。

我的劳动是片面的，但它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其他社会成员

的需要。如果我不知道其他社会成员在进行着其他各种必需的劳

动，因而补充着我的劳动，那我就不可能只从事这种片面的劳动。

因此，满足一种社会需要的劳动，是把这种劳动变成自己职业的

一定的个人的特殊的劳动。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９年秋 原文是德文

９３４论  分  工



卡·马 克 思

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５０１

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２日于柏林

下面是最近在巴黎出版的阿布先生的最新小册子的摘要：

“德国将会知道，法国的友谊是有一定价值的。难道我们的士兵没有冲往

黑海把奥斯曼帝国从灭亡中拯救出来？难道不是仅仅由于我们的影响莫尔达

维亚人和瓦拉几亚人才没有流血就获得了解放？在我们的保护下意大利走上

了独立统一的道路，我们的军队为意大利开辟了一条道路，它现在正沿着这

条道路在皮蒙特带领下向前迈进；如果上天允许完成这项伟大的工作，如果

在我们的门前组成一个二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那么法国就不会抱怨了。”

“因为它认为，只要还存在被压迫民族和不为自己臣民所容忍的君主，欧洲就

不可能建立任何秩序。”

“这个高尚的民族”

（德国）

“还从未有过１８１３至１８１５年那样的强大，因为它从未有过那样的统一。

当法国人以惊叹的口吻谈到法国如此惧怕的运动时，他的供述是值得注意

的。被胜利所激动的德国，它的荣誉感和独立感创造了奇迹。全国只有一种

激情，一种心意。全国象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了，而我们无与伦比的军队的失

败表明了统一的德国能够干出什么来。”

“让德国重新成为统一的国家。这是法国热切希望的，因为法国对德意志

民族怀着无私的爱。如果我们被某些君主强加于我们的强烈的虚荣心所缠

身，那么我们就不会鼓励德国统一。让德国成为统一的，并且组成一个非常

０４４



坚强的整体，使任何入侵都不能得逞。法国看到在它南部边境上建立起一个

二千六百万人口的意大利丝毫不感到可怕，看到在它东部边境有三千二百万

德国人也不感到恐惧。”

“德国人开始懂得，保存三十七个邦政府是多么不明智。”

它们下定决心要达到统一。

“普鲁士将是它们的核心，因为普鲁士体现了贸易和思想的自由，而奥地

利代表保护关税、专制以及它同罗马教皇签订的条约５０２所引起的一切灾祸。

所以它们将团结在普鲁士周围。但是普鲁士必须在神权和民权之间作出选

择。当某些君主抓住错误的正统主义不放的时候，真正正统主义的帝国在普

选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那不勒斯国王①硬说他的臣民是属于他的，他们则

用武力对抗这种狂妄主张。法国皇帝②和撒丁国王③以现代哲学的精神声

称，人民只属于他们自己，而这两个伟大的民族几乎一致地把他们选为自己

的领袖。普鲁士亲王④是赞成神权还是赞成民权呢？这样的声明对他尤其必

要，因为普选权的成果国民议会在１８４９年给宫廷里的国王⑤带来了合法的

王位。而他做了什么呢？他赞成神权，反对民权，他只是在君主们请他接受

王位的条件下，才同意接受王位。”

于是普鲁士的傻瓜们鼓掌说：

“‘我们不要被民主制唾脏了的王位。’萨克森和巴登推翻了自己的君主。

两支普鲁士军队为了神权向前推进，侵入萨克森和巴登，把萨克森的国王⑥

象巴登公爵一样重新扶上了王位；在一切都照此处理妥当和巴登的民主派军

队逃往瑞士之后，普鲁士人残酷地枪杀了二十六名德国爱国者。”

“一位普鲁士民主主义者不久前写信给符腾堡人说：‘你们为什么不同我

们合并呢？’他们回答说：‘要是我们成了普鲁士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在诗

１４４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威廉，未来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编者注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编者注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弗兰契斯科二世。——编者注



人乌朗特的领导下逃亡。’”

“没有比这种论点更奇特、更真实的了。１８４８年以后，欧洲所有的君主，

包括教皇在内，都宣布了大赦。而普鲁士还没有宣布大赦。如果摄政王想获

得自己国家的嘉奖，就让他召回被放逐者，并成为１８４９年议会的遗嘱执行

人，就象拿破仑成为法国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

“请容许我们驳斥德国存在的某些错误观念。那里有人相信某些封建主

义的报刊，认为法兰西帝国正处在被奴役的状态，皇帝的政权束缚了思想，取

消了人民的代议制”，

并且把我们的自由扔给了豺狼般的魔鬼。

“普鲁士人认为，他们在自由派和议会的管理下比我们自由和幸福。说实

在的，法国皇帝建立法国的伟大和幸福”，

采用的手段是独裁政权，

“不过实质上这是民主主义的政权，因为它是由人民委托给他的。”

难道封建主义在普鲁士不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吗？

“法国军队忠于皇帝，但它不属于他而属于民族。普鲁士军队呢，它属于

国王还是属于民族？霍亨索伦首相前几天说过：‘属于国王。人民的代表同军

队应该毫无关系。’”

“的确，出版自由在我们这里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没有取消出版和被

出版的权利，而只是延期而已。一个民族在一个创立伟大事业的君主面前。愿

意沉默，就象一个哲学家或大作家的朋友们在他的书房里保持沉默一样。至

于权利，那总是不可侵犯的，如果皇帝忘记〈！〉把权利归还给法国人，那他

们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方是有可能要求权利的。”柏林的著作家们大概

是比较自由一些，尽管要缴纳税金、押金等等，“但是谁向他们保证特权的持

续有效呢？”授权人也可以把它们收回去，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我

们把我们的自由借给皇帝，而他们是向摄政王借自由。

“德国人认为，我们让自己失去了我们的议会制。这是真的。从１８４８年

起，我们的议会就变了样。议会不再是代表四五十万人的集团；整个民族把

自己的代表派往立法团。这个象皇帝本人一样由普选产生的议会，已经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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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荒谬的特权〈！〉去破坏国事的进程、用空谈代替行动、用联合代替统一、

用个人的虚荣代替国家的利益、用纵容演说者卑鄙的虚荣心代替伟大人民的

重大进步；然而议会却享有无比珍贵的权利，可以对帝国的一切捐税和法律

进行投票表决。”“我们是否有什么理由羡慕普鲁士的宪法？难道普鲁士采用

了内阁责任制的原则？根本没有。难道议院拥有拒绝投票表决捐税的公认权

利？没有。普鲁士的议院是什么东西呢？其中之一相当于我们的立法团或〈！〉

下院，与其说它是借助民主的办法成立起来的，不如说它是精心炮制出来

的。”假设有一个缴纳三十万法郎直接税的区，纳税人分成三类：支付十万法

郎的十五至二十名大财主构成第一等选民，支付另外十万法郎的两、三百人

构成第二等选民，支付余下十万法郎的两、三千人构成第三等选民。每一等

各选六名复选人，而这十八名复选人再选出代表。因而中间等级的代表权完

全被排除了，因此，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坐在保守派一边的冯·芬克先生，并

没有改变他的信仰，现在倒是普鲁士议会里最先进的民主派了。有这种议院

的自由主义的德国是否能取得许多成就呢？即使下院表现出进步的倾向，难

道上院不会捆住它的手脚，把它压倒？“这个议会是由按世袭权利占有席位的

贵族和国王在贵族、大学和大城市向他推荐的候选人中挑选出来的人组成

的，一方面是世袭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君主的挑选。上院只从这方面得到补

充，所以它反对一切自由主义措施。”最近“上院以相当的多数否决了非宗教

婚姻的原则，前不久，由于大臣①提议贵族必须象所有其他市民阶级一样纳

税，上院差点起来造他的反。”

“这个宪法还很不完善。如果德国决心投入普鲁士的怀抱，那就要彻底修

改这个宪法。”

“本来非常希望普鲁士比较公正地对待按普选权建立起来的各邦政府。

我们并不因为德国报刊的侮辱性抨击而指责柏林宫廷。我们也不期待摄政王

会封住他的臣民的嘴，即使在他们侮辱我们的时候。不过，我们可以说，如

果《世纪报》和《民论报》侮辱的君主不是法国的敌人，那么《通报》，或者

至少半官方的报纸应当急忙进行严厉的驳斥以示陪罪。”

“本来也很希望，普鲁士的政治活动家在普鲁士议会里不要公开地大肆

攻击法国。当冯·芬克先生在普鲁士下院声称必须夺取我们的亚尔萨斯和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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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时，这种不明智的发言并没有激起法国民族拿起武器，而是使我们有理由

满意地说，法国不可能有这样轻率的行为。”“自从拿破仑第三登上帝位，特

别是兼并尼斯①和萨瓦以后，德国的政论家们，而且据说连德国的君主们都

相当大声地叫嚷，对法国政策表示毫无根据的怀疑。他们硬是把兼并莱茵地

区和强占德国领土的计划强加于我们。人们如此大吵大嚷地一个劲地谈论这

种没有根据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十分公正，那就会使我们产生坏的想法。显

然，如果您在街上走到一个最温和的不会得罪人的人跟前对他说：‘阁下，您

想打我耳光。您可以发誓说您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您想打我耳光。

用不着发誓硬让我相信不是这样，因为我不会相信您和您的誓言，因为我知

道您想打我耳光。但我比您壮。我不怕您。我会把您象苍蝇一样捏死。我让

您打我一记耳光试试看，’——难道温和的最不得罪人的人不会认为这种情

况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做人们要求他做的事吗？难道他不会给挑衅者一记耳

光？”

“但是任何挑衅都不会使法国离开给自己规定的界线。我们非常公正，不

想占领属于其他民族的领土。愿上帝保佑，让德意志联邦也受这些思

想的感召！这样它就不会侵占波兹南公国，也不会进攻北方的什列斯

维希，也不会宣称的里雅斯特是德国的城市。至于我们，我们敢于肯定

洛林和亚尔萨斯是法国的，因为不管德国人如何，它们本身证实了这点。我

们保护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保卫我们的领

土来说，欧洲所有的天然界线和河流还抵不上端着刺刀的朱阿夫团或猎步兵

团一半的价值。”

“除这些友好的劝告外，我们是否可以再补充一点希望？这个希望将表

明，我们是多么深切地关注着德国的统一和未来的普鲁士。”

“普鲁士的名字、普鲁士的宪法、普鲁士至尊的摄政王个人在德国赢得的

同情很多，而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所有国家的正直的人那

里引起的反感可能更多。１８６０年５月１２日普鲁士警察局的鬼蜮伎俩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使人看到了一个最奇特的混合体，一个愚笨和不道德的混合

体，热心殷勤和粗心大意的混合体，挑拨性的教唆和笨拙的马基雅弗利主义

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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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波兹南大公国的极可尊敬的代表涅果累夫斯基先生向普鲁士议

会报告的那些事实。三个普鲁士官员——波兹南省总督冯·普特卡默先生、

警察局长冯·贝伦施普龙先生和翻译书记官波斯特先生——曾经寻找方法

来表现自己的热忱和博得政府的感谢。冯·普特卡默先生是个重要人物，比

省长大一些，比大臣小一些；冯·贝伦施普龙先生是个知名人士；波斯特是

微不足道的人。”

“第一位出主意，第二位口授，第三位写。这三位可尊敬的人开动了他们

当官的脑筋，想出一个伟大的主意即在波兹南发动起义，然后好通过镇压这

场起义使自己获得荣誉和光荣。他们并不厌弃连维多克都会望之却步的奸细

兼挑拨者的角色。他们假装是对普鲁士统治不满的波兰人。他们在他们的办

公处设立假民主委员会，同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一再要求说：

‘给我们派专员来，给我们送传单和武器来。’他们则往伦敦寄去预算中开支

的钱和从不幸的纳税人那里掠夺来的塔勒。税款找到了不坏的用场。警察局

的秘书施托尔岑贝格先生成了这个企业的财务官。信件接着寄给最高法院参

事的妻子鲁赫夫人。”

“伦敦委员会没有立即上当。它拿不定主意，没有相信。看来，它已推测

出有人背叛。但是，演三重唱的官员毕恭毕敬地央求寄些信和通告给他们，大

肆赞扬马志尼将军，十分激动地评论弗利克斯·皮阿的作品，说这是必不可

少的粮食，以致使伦敦的某些革命家，甚至包括马志尼本人在内，开始同他

们通信。这个奸诈的把戏持续了三年，要不是突然被涅果累夫斯基先生的霹

雳所制止，还会持续到今天。”

“善于辞令的波兹南演说家把贝伦施普龙先生按照普特卡默先生的意思

口授而由波斯特写的二十四封信的原件都摆在桌子上。第一封信的日期是

１８５８年８月１９日，最后一封是１８６０年４月。没有人，甚至内务大臣冯·施

韦林先生也不敢出来否认这些信件的真实性。我们握有翻译员忠实译成的译

文。信件证明，普鲁士警察局促使伦敦委员会把煽动性的传单寄往波兹南大

公国，支付在伦敦印刷这些传单的费用，并且促使在有嫌疑的人中间散发这

些传单，以便后来把他们抓起来，警察当局会牺牲普鲁士国王的几个臣民来

显示它的尽心竭力；信件证明，普特卡默、贝伦施普龙和他们的同谋者用劝

说和许愿的办法使得伦敦委员会给他们派来一个名叫吕伊特的专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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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警察局）

“给他提供护照，使他能够自由往来，以便他把尽可能多的人牵连进去，

然后把他逮捕起来，判处两年徒刑”。在完成这次光荣的业绩以后，冯·贝伦

施普龙先生，这个被他破坏的制度的拯救者提出自己为议员候选人，但是落

选了，“不过他继续同马志尼和伦敦委员会通信，发誓赌咒地要他们相信，波

兰的贵族出卖了柳依特（１８５９年７月５日的信），许多波兰贵族为警察局效

劳（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９日的信）”。

“这几个官员竭力在他们的信中向伦敦委员会中伤波兰贵族和僧侣，包

括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在内。他们主张为人民剥夺、并瓜分地主的财产。１８５９

年３月２７日，他们得知法国人的皇帝打算做出宽大的姿态，支持意大利独

立。为了确定这一点，他们写信给伦敦委员会，恳求马志尼在法国军队开到

之前发动全国起义，在拿破仑能够干预意大利事务之前，请他竖起红旗。５月

２１日，他们感谢伦敦委员会给他们寄来‘奥尔西尼的炮弹配方’。没有先见

之明的人也会猜到他们为什么要这个配方。我们知道，这些先生是在警察局

供职的，因此，他们不能成为密谋家；他们的意图必然是最单纯的。无疑，他

们是想警告皇帝注意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要在信里附上一句话：‘法国的民主

派还会把谋害拿破仑的新计划推迟很久吗？’在维拉弗兰卡４９８以后有理由认

为，每个德国人应当对威尼斯仍留给奥地利一事感到满意，但是他们给马志

尼写信说：‘革命会在意大利、匈牙利、德国、普鲁士、也可能在法国甚至波

兰爆发。拿破仑的背叛擦亮了全世界的眼睛，所有被压迫民族都很想摆脱

他。’这些普鲁士警探们还写道：‘法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不会有第二

个奥尔西尼吗？难道共和派不想采取任何推翻暴君的行动了吗？’（１８５９年８

月２０日）”。

“我们不想把这种轻率行为的责任加在最上层的人士身上。警察局比罪

犯更难堪，因为它不够审慎，使它的最机密的文件躲不过正直人的眼睛。不

过普鲁士政府本应该使它的警察局离开这条危险道路；决不应该促使人们去

犯罪，甚至去作探听他们内情的工具。”

“谁都知道，如果奥尔西尼罪恶的谋杀得逞，那他就是杀了意大利未来的

解放者，而且给自己国家造成的危害大于他带来的好处。还可以说，如果普

鲁士警察局没有任何恶意，而只是出于愚蠢的殷勤才找到第二个奥尔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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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它就使普鲁士失去了非常有用的同盟者，也许，这个同盟者的职责就是替

它大力效劳，只要它稍稍迁就的话。”５０３

卡·马克思起草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２日

载于１８６０年６月３０日《纽约每日论

坛报》第５９８６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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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伊·萨博］《从十六世纪初到

目前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

（两卷本，１８５７年伦敦版）一书

［第１卷］摘录５０４

  

（１）１５２０—１５５９年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

（１５２３年。卡耳马尔君合国５０５的分离；古斯塔夫·瓦萨被选为瑞典国

王。）

１５２０年。查理（五世）在埃克斯－拉沙佩尔加冕称帝（勃艮第、西班牙、

西西里、那不勒斯、纳瓦腊以及奥地利的统治者（１５１９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死后））。

米兰是路易十二根据他的出身于维斯康蒂家族的祖母的权利所要求的

地方，１５１５年被弗朗索瓦一世从斯福察①手里夺走，而现在查理对米兰提出

要求，认为是帝国的采地。弗朗索瓦还重新提出法国对那不勒斯和勃艮第的

要求。因此，爆发了十四年战争——战争的起因无疑是米兰。

亨利八世同奥地利结成同盟。西班牙军队迫使法军（比科卡

战役失败后）放弃米兰公国。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

同奥地利结成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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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一世没有一个同盟者；

沙尔·波旁（元帅）转到查理方面。

在博尼韦将军指挥下的法国第二次战役（在意大利）。法军被击溃。查理

·波旁进占普罗凡斯，英军准备入侵皮卡尔第。

弗朗索瓦将掠夺者赶出法国领土，占领米兰公国（马利尼亚

诺会战以后）。

１５２５年。弗朗索瓦在帕维亚战败，作为俘虏被押到马德里。反

查理同盟——意大利各小国、新教皇（克雷门斯七世）、亨利八世、

萨瓦的路易莎（法国摄政女王，弗朗索瓦的母亲）。１５２６年弗朗索

瓦为了获得自由，同意马德里和约。

弗朗索瓦、教皇、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亨利八世订立

同盟５０６。

波旁率领帝国军队把斯福察赶出米兰，把罗马抢劫一空。弗朗索瓦和亨

利八世向查理宣战。

法军占领罗马，包围那不勒斯。法军军营中发生疫病，返回法国。

德国的路德派公爵和苏里曼部队遏止查理。奥斯曼军队几乎占领整个匈

牙利，查理的弟弟斐迪南曾企图把匈牙利据为己有。苏里曼兵临维也纳城下。

１５２８年。康布雷条约（夫人条约）５０７。弗朗索瓦又放弃他对米兰、那不

勒斯和弗兰德的要求。至于勃艮第这个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只达成临时

协议：重新把弗朗索瓦同查理的姐姐葡萄牙的爱琳娜的婚事作为特殊的条

件。

查理反对路德派教徒。

从此以后，各君主在内外政策方面事行两种方针，教皇甚至寻求同异教

徒结成同盟。

１５３０年。奥格斯堡议会５０８。谴责新措施的决议。新教徒建立施马尔卡尔

登联盟３５１，寻求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弗朗索瓦表示愿意接受建议；甚至同奥

地利的斐迪南的对手，匈牙利的亚诺什·扎波略订立同盟，并派林孔去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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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丁堡，以便取得苏丹的支持。弗朗索瓦让他的儿子①同教皇的保女卡特琳

·美第奇结婚，亨利八世却断绝了英国同罗马皇位的关系。５０９

１５３２年。纽伦堡临时和约

（查理和新教徒之间的）。

查理远征巴巴罗萨②。

１５３５年。媾和六年以后

弗朗索瓦又发动战争（第三次战争），

重新出现在意大利；取得胜利，迫使米兰和萨瓦接受条件。查理从阿尔及利

亚胜利归来，把法军赶出意大利，侵入普罗凡斯，最后他被赶走。

１５３８年。在尼斯订立为期十年的和约。但是根据查理的命令两名法国公

使在意大利（林孔在波尔塔，弗雷戈索在威尼斯）被逮捕，并由于他的背信

弃义而遭到杀害。弗朗索瓦再次发动战争。投入五个军团，但是毫无结果。

１５４４年在克雷斯皮签订和约：弗朗索瓦放弃对那不勒斯和阿尔土瓦的

要求，答应不干涉纳瓦腊的事务。

（亨利八世又倒向查理方面。）

１５４７年。弗朗索瓦一世逝世；他的儿子亨利二世。

查理反对施马尔卡尔登联盟。

１５４７年由于萨克森的莫里茨的指挥，帝国军队在缪耳贝克取得胜利，同

盟解体。

查理宣布临时协议３５３。

莫里茨得到亨利二世的协助，突然进攻在提罗耳的皇帝。

（１５５２年查理不得不同新教徒签订帕骚和约）

在法军为占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而入侵洛林公国的同一年。查理被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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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麦茨，１５５６年退出政治舞台，把他的领地分给他的弟弟奥地利的斐迪南和

他的儿子菲力浦二世。

亨利二世和菲力浦二世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继续进行战争。

１５５９年。卡托－康布雷济条约。每一方都必须退还１５５１年以来所掠夺

的一切；法国除萨瓦４２４还交出了一百八十多个堡垒。亨利二世的女儿伊丽

莎白同菲力浦二世结婚。亨利二世逝世。

实际上，这个时期（查理五世时期）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

期。法国第一个起来反对他，不过是在德国的路德派教徒、苏里

曼、匈牙利（扎波略）和教皇（克雷门斯）的支持之下，并且利

用了意大利各小国之间的角逐。

（Ⅱ）１５５９—１６１８年尼德兰和菲力浦二世

１５５９年。法国的弗朗索瓦二世。

（法国的宗教战争。）１５６６年。尼德兰骚乱开始。

１５７２年奥伦治的威廉被宣布为荷兰、西兰、乌得勒支的统治者。１５７９年

乌得勒支君合国。

英国的伊丽莎白。

１５６２年（伊丽莎白同法国的新教徒签订条约以后）同查理九世（法国

的）签订条约。斐迪南（皇帝）和菲力浦二世都参加了条约。

１５７２年。巴托罗缪大屠杀。

１５８５年以前。尼德兰自治。１５８５年伊丽莎白同尼德兰签订同盟条约。

１５８９年华洛瓦王朝的末代君主亨利三世被害。

纳瓦腊的亨利（亨利四世）。

１５９３年伊丽莎白和亨利四世在海牙订立同盟；尼德兰参加同盟。

１５９８年亨利四世和菲力浦二世在韦尔万签订和约（彼此归还１５５９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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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侵占的土地）。这个和约宣告西班牙优势地位已经下降。（同年颁布南特敕

令。）菲力浦二世逝世。菲力浦三世。（１５８８年舰队覆灭。）伊丽莎白逝世。詹

姆斯一世。

１６０９年亨利和西班牙签订对联合省停止军事行动（形式上停战十二年，

实际上承认尼德兰独立）的协定。（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旁系仍保持对意大

利的统治，１５８１年获得葡萄牙。）

亨利四世改造欧洲的计划（削弱奥地利）。４３７

根据这项计划：

意大利：教皇——世俗统治者（罗马、那不勒斯、阿普利亚、卡拉布里

亚归他统治）；威尼斯（共和国，同佛罗伦萨、摩地那以及其他少数几个小国

合并）；萨瓦公爵（应成为伦巴第的国王）。

波希米亚（选定王国；应当把莫拉维亚、西里西亚和鲁日伊策人居住的

地区并入波希米亚）。匈牙利（应当把奥地利大主教辖区，即施梯里亚和克伦

地亚并入匈牙利）。波兰也应当扩大版图。瑞士（应当加上提罗耳、亚尔萨斯

和其他领土）。尼德兰（应当成为共和国）。

奥地利王室的 ［领地］应当仅限于西班牙和地中海沿岸的几个岛屿。

１６１０年亨利四世逝世。

（在这一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长系衰落。）

（Ⅲ）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三十年战争）

１６１７年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王朝第

一个皇帝）签订条约。确认瑞典对卡列里亚、凯克斯戈里姆和因格里亚的统

治。俄国同芬兰湾和波罗的海隔绝。阿道夫（反对波兰）确认他在利沃尼亚

和波属普鲁士的统治。十六世纪末——亚盖隆王朝结束。

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现在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匈牙利在试图推翻哈

布斯堡王朝时，土耳其援助它同时又从中干扰。

斐迪南一世、马克西米利安和鲁道夫二世（延续整个十六世纪）在位时，

奥地利从未参加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战争；以进贡求得同苏丹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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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因匈牙利问题而争执。

１６０６年。通过维也纳条约在匈牙利建立和平（鲁道夫二世）。特兰西瓦

尼亚的独立得到承认。５１０波斯国王阿巴斯遏止土耳其；土耳其在欧洲的推进

停止下来。

斐迪南二世（施梯里亚大公）即位。

１６１８年。在波希米亚开始骚乱。捷克人拥护弗里德维希第五（普法尔茨

选侯）为王；贝特伦①（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是他的同盟者。

１６１９年８月２８日斐迪南二世被选为德国皇帝，同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

利安、西班牙、教皇②和玛丽·美第奇缔结同盟（在娶菲力浦三世的女儿安

娜为妻的路易十三还未成年时）。（１６２０年昂古莱姆公爵代表法国同斐迪南

二世在乌尔姆缔结条约。）菲力浦三世逝世。菲力浦四世。德国新教徒 ［找

到］丹麦的克里斯蒂安四世作为同盟者；华伦斯坦的军队。战争开始。５１１威尔

士亲王同法国的罕丽达③结婚。

１６２４年。黎塞留执政。

１６２５年。黎塞留占领瓦尔特林纳，发动同西班牙的战争。查

理一世（在英国）。

１６２６年。贝特伦被迫同斐迪南二世签订和约。５１２丹麦（从１６２５

年起参加战争）被迫同斐迪南二世单独媾和（１６２９年）。

１６２９年。斐迪南二世的归还敕令。３５８拉罗谢耳被让给黎塞

留。

１６２９年。黎塞留充当瑞典和波兰签订和约的中间人。５１３古斯塔夫·阿道

夫（得到法国资助的许诺以后）派军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

１６３１年。法国和瑞典签订条约。

（１６２９年。曼都亚公爵贡萨加④死后，讷韦尔公爵卡尔和瓜斯塔拉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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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斐迪南是公国的王位追求者。法国支持前者，奥地利支持后者。法军用

武力打通了到苏扎的道路，确立了讷韦尔公爵）５１４。

１６３２年。吕特岑会战。古斯塔夫·阿道夫被击毙。

１６３４年。瑞典军队在诺德林根战败。

法国直接参加在德国的战争。

法军的同盟者瑞典军把亚尔萨斯的堡垒交给法军后，法国占领了亚尔萨

斯。黎塞留同尼德兰建立新的同盟。萨克森选侯①转到皇帝方面；巴黎和

约５１５。

战火又同时在西班牙、意大利、尼德兰、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燃起。黎

塞留入侵西班牙。（１６３５年）。沙蒂永和布雷泽元帅进入尼德兰；克雷基在意

大利同萨瓦公爵②联合；盖布里昂和蒂雷纳在莱茵河流域和瑞典军协同作

战；其他部队侵入西班牙。

主要对手：奥地利和西班牙为一方，法国、瑞典、尼德兰为

另一方。

１６３７年。斐迪南二世逝世。斐迪南三世当皇帝。

１６４０年。特兰西瓦尼亚公爵乔治·拉科齐打算同法国和瑞典联合起来

在匈牙利发起新的战争；后者（法国）还同发动起义的卡塔卢尼亚人结成同

盟。葡萄牙爆发革命；西班牙人被驱逐。皇帝保证同土耳其人休战，占领匈

牙利一半领土。法军在意大利、西班牙、弗兰德和莱茵河流域取得胜利。

１６４２年１２月４日黎塞留逝世。１６４３年路易十三逝世。马扎里尼

（西班牙安娜摄政）。５１６

１６４５年。闵斯德全权代表会议（主要讨论瑞典和新教国家的问题）和鄂

斯纳布鲁克全权代表会议（主要讨论法国问题）４２９（谈判参加者一百五十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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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法国的同盟者。）

法国大使的通告信：“法国的利益同德国的自由是一致的。”

法军和瑞典军取得胜利。

“荷兰人担心的已经不是他们的传统敌人西班牙人，而是现在成为他们

怀疑对象的老同盟者法国人。”（布让５１７）“他们（荷兰人）逐渐确信，安全之

策在于使西班牙人成为抵抗法国人的屏障。”（同上）

西班牙和荷兰大使之间达成初步协议。

１６４８年。瑞典军获胜。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和约被批准。４３１

１６４８年１０月。和约。（西班牙没有参加和约。）

法国获得：上亚尔萨斯、下亚尔萨斯、布赖扎赫，在菲力浦堡驻扎警备

队的权利和三个主教管区即麦茨、土尔和凡尔登。瑞典获得西波美拉尼亚、施

特廷、哈尔茨等地；维斯马港；主教管区凡尔登和不来梅以及参加帝国议会

的权利。勃兰登堡、梅克伦堡、汉诺威、黑森等主要从教会财产中得到补偿。

（从前属于萨瓦的皮内罗洛让给法国。）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米兰和托斯卡纳建

立了统治地位。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得到承认

（后者实际上从１３１５年起）。

至于宗教问题，全都根据帕骚和约和奥格斯堡和约（１５５２年和１５５６

年）得到解决。除了自己的直辖省份，皇帝在帝国领土上赐与大赦。

（波希米亚被遗忘。）４３２

奥地利王室幼系衰落。

（Ⅳ）１６４８—１６６０年。法西战争。

   比利牛斯和约

  克伦威尔。

１６５４年。马扎里尼和西班牙在弗兰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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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４年。英国同荷兰签订和约。
５１８

１６５５年。英国同法国订立同盟，英国同法国签订贸易条约。１６５７年。克

伦威尔派六千名士兵支援法军，拿下敦克尔克。

１６５７年。斐迪南三世逝世。１６５８年。莱奥波德当皇帝。克伦威尔逝世。

１６５７年。丹麦、波兰、俄国、奥地利结成反瑞典同盟。（查理－古斯塔

夫——瑞典国王。）他唯一的同盟者是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拉科齐。

１６５９年。马扎里尼和唐·路易斯·德阿罗在野鸡岛（比达索阿河上）会

晤。路易十四和菲力浦四世的女儿玛丽－泰莉莎（完全放弃公主地位）结婚。

比利牛斯条约４２７。法国获得：尼德兰的阿拉斯伯爵领地；弗兰德的某些领土；

黑纳高和卢森堡公国；比利牛斯山脉的鲁西永和孔弗朗。洛林公爵必须允许

法军通过 ［他的领土］。

１６６１年３月。马扎里尼逝世。

１６５４年。克里斯蒂娜女王让位给查理十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姐姐①的

儿子）。

他同勃兰登堡选侯②结成同盟，入侵波兰。当时丹麦和俄国、

荷兰结成同盟反对他。

１６６０年。查理十世迫使丹麦人签订和约，取得斯科纳、哈兰、吕根岛上

的某些领土，５１９废除海峡税
８５
，１６６０年。查理十世逝世；他的儿子查理十一继

位。恢复同丹麦的条约；同波兰签订奥利瓦和约３６０，波兰割让利沃尼亚、爱

沙尼亚和埃捷尔。１６６１年。按照战前状态同俄国签订和约。

“这样，瑞典在法国称霸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同时在北方建立了优势地

位。”

（Ⅴ）１６６０—１６９７年。路易十四的战争。

   里斯维克和约

  英国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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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克尔克被查理二世出卖给路易十四。

英国和荷兰之间的战争。

德·勒伊特和特龙普迫使英国签订布雷达和约（１６６７年）。（路易十四在

这次战争中同荷兰协同作战。）路易十四帮助葡萄牙反对西班牙。

１６６５年。西班牙的菲力浦四世（路易十四的岳父）逝世。查理二世（菲

力浦四世的儿子，大概还不到四岁）。（菲力浦四世的次女①——莱奥波德皇

帝的妻子）。

路易十四根据“领地所有权”
５２０
对西班牙的尼德兰提出领土要

求。

１６６７年路易十四（蒂雷纳）占领西属尼德兰大部分领土。

１６６８年（冬）平定法兰斯孔太。

１６６８年１月２２日。英国、荷兰、瑞典结成三国同盟。法国必须

或者放弃它在西属尼德兰占领的土地，或者放弃法兰斯孔太。

１６６８年５月路易十四在埃克斯－拉沙佩尔同西班牙签订和约（他保留

在尼德兰占领的土地，放弃法兰斯孔太）。

１６７０年。匈牙利的贵族密谋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莱奥波德同路易

十四签订条约。莱奥波德平定匈牙利后攻打荷兰人。

１６７１年。路易十四同英国的查理二世签订秘密条约。

１６７２年。法国入侵荷兰。

１６７３年。查理不得不放弃同法国的同盟。西班牙、皇帝②、勃兰登堡、荷

兰、丹麦结成反法同盟。法国的同盟者只有瑞典。战场从荷兰转移到西属尼

德兰和德国边境。

１６７５年。在尼姆韦根开始举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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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姆韦根：

１６７８年８月１０日。路易十四同荷兰单独签订条约。１６７８年９月西班牙

缔结和约。放弃法兰斯孔太以代替退还西属尼德兰的一些领土。最后莱奥波

德签署和约３６１；路易提出让丹麦、不伦瑞克、勃兰登堡把在战争中从瑞典夺

来的土地归还瑞典。路易十四在西西里海岸战胜荷兰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但是尼姆韦根和约没有确认路易对亚尔萨斯的几个城市的权利。

１６８１年。麦茨的归并议会。５２１

皇帝很想 ［同法国］作战，但是——对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战

争；１６８４年他同路易十四在拉蒂斯邦缔结和约。

１６８６年。荷兰、奥地利、萨瓦、勃兰登堡缔结同盟。

１６８８年。路易十四出兵莱茵地区。英国威廉三世登极。反法大同盟（英

国、荷兰、莱奥波德皇帝、西班牙、勃兰登堡、萨瓦的维克多－阿梅代）。

１６８９年。荷兰、英国、西班牙和奥地利向法国宣战。

（荷兰、英国和皇帝于１６８９年５月单独签订条约。）（皇帝或其继承人在

可能继承西班牙王位的情况下将得到支持。他的儿子匈牙利国王约瑟夫应当

被选为德国皇帝。）（法国应当受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比利牛斯条约的条件所

限制。）

１６９６年８月。路易十四和萨瓦的维克多－阿梅代在都灵签订单独和约。

皮内罗洛让给萨瓦。

１６９７年。里斯维克和约４３３。

法国最初同荷兰、英国签订和约，后来又同西班牙签订和约。

彼此归还占领地。１６９７年７月同皇帝媾和。路易十四让出克尔、夫赖堡、

布赖扎赫、菲力浦堡，以换取斯特拉斯堡。

其余的——除亚尔萨斯外，归还在战争中侵占的全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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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１６９７—１７１５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乌得勒支和约

１６９８年１０月１１日。路易十四和威廉三世在海牙签订瓜分（西班牙）条约。

（双西西里、托斯卡纳、吉普斯科阿让给太子①。米兰让给皇帝的第二个儿子

查理大公。西班牙和他的其他领地让给巴伐利亚选侯②及其继承人。）

１６９８年２月。巴伐利亚选侯逝世。

１７００年３月１１日威廉和路易 ［商定］第二个瓜分计划。

（除了第一次条约划归的领土外，太子应当占有洛林，洛林公爵［获得］

米兰作为补偿。西班牙王国的所有其他领地都给查理大公。）

１６９９年土耳其政府、奥地利、威尼斯和波兰签订卡罗伐兹和

约。

１７００年沙皇彼得、波兰和丹麦结成反瑞典的同盟，查理十二

在纳尔瓦附近击败俄军。

１７００年１０月。查理二世在遗嘱中指定太子的次子昂茹公爵③为他的继

承人。１７００年１１月。查理二世逝世。萨瓦公爵、曼都亚公爵④、葡萄牙、最

后国王威廉都承认菲力浦五世。

１７０１年２月。路易十四出兵西属尼德兰，迫使荷兰人从那里撤出驻军；

路易十四发表特别国书，承认菲力浦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

１７０１年９月。第二次大同盟。５２２詹姆斯二世逝世。路易十四承认王位追

求者⑤。威廉逝世。奥地利和法国在意大利的局部战争。
５２３

１７０２年。女王安恢复同盟。５月英国、荷兰和皇帝⑥向法国宣战。（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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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汉诺威、普鲁士联合起来）。（德意志一些小邦［也联合起来］。）（巴伐利

亚、不伦瑞克、科伦、萨瓦公爵站在路易十四方面。）

１７０４年。直布罗陀被英军占领。１７０６年拉米伊①战役获胜（马尔波罗）。

匈牙利内战５２４。奥地利占领那不勒斯。

１７０７年。查理十二在萨克森。

（从１７０３年起匈牙利同奥地利处于战争状态。）

１７０９年。波尔塔瓦会战。查理十二 ［逃到］土耳其。

１７１０年。土耳其政府向俄国宣战。

１７１１年。土耳其和俄国签订普鲁特和约。

英国和法国达成初步媾和协议。

１７１１年４月。皇帝约瑟夫逝世。他的儿子查理大公５２５成为他全部领地的

继承人。

根据初步协议（英国和法国之间），

敦克尔克应当拆毁，直布罗陀、马翁港、纽芬兰、哈德逊湾划归英国。

１７１２年１月１２日。在乌得勒支召开全体会议。（菲力浦放弃他对法国的

领土要求。）（贝里公爵和奥尔良公爵放弃他们对西班牙的领土要求。）

１７１３年４月。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签订乌得勒支和约。除上述规

定之外，法国把它在圣克里斯托弗岛上的领土、新苏格兰、罗亚尔港让给英

国。路易以西班牙的名义把上格耳德恩让给普鲁士，承认弗里德里希一世②

的王位和他对纽沙特尔的主权。萨瓦得到西西里，并且在菲力浦五世无后裔

的情况下有权继承王位。法国同萨瓦以阿尔卑斯山峰为界。荷兰取得贸易条

约，并换得某些领土。１７１３年４月１１日，法国和英国签订贸易条约。

１７１１年。匈牙利由于在萨特马尔签订条约而平静下来。如果能保住作为

德意志帝国采地的里夫兰，沙皇彼得答应支援他③三万军队。短期的战役；法

国在莱茵河压倒奥地利。

１７１４年９月７日。法国和奥地利签订巴登和约。法国承认皇帝对那不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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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米兰、托斯卡纳和西属尼德兰的权利；归还布赖扎赫和夫赖堡。应归还

科伦选侯和巴伐利亚选侯的领地。

１７１５年乔治一世同普鲁士结成反瑞典的新同盟。

菲力浦五世仍未得到奥地利的承认。１７１５年荷兰和奥地利才签订

条约，奥地利把西属尼德兰的一些领土让给荷兰，

并加上在其他一些地方驻军的权利。

１７１５年９月１日。路易十四逝世。

（Ⅶ）１７１５—１７２１年

乔治一世和奥尔良公爵结成反西班牙（阿尔维罗尼）同盟。

１６９９年。卡尔洛维茨和约。彼得得到阿速夫；除巴纳特外，整个匈牙利

让给奥地利；摩里亚归还威尼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划给波兰。

１７１９年。阿兰会议（４月２４日召开）。５２６

根据英国（汉诺威）、普鲁士、波兰（萨克森）、丹麦订立的

条约，沙皇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地区；普鲁士获得施特廷和

毗连的地方；萨克森的奥古斯特，波兰国王获得库尔兰；汉诺威

获得不来梅和凡尔登；丹麦获得吕根岛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亚的一

部分。后来在阿兰群岛商定：

沙皇帮助查理十二向普鲁士索回施特廷和普鲁士军队占领的波美拉尼亚的

一部分领土；沙皇支援瑞典两万军队在德国作战，并帮助查理得到挪威作为

让给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补偿；沙皇帮助查理从乔治一世手里夺取不来

梅和凡尔登等地，

（并帮助复辟斯图亚特王朝）。

查理十二逝世。瑞典新政府同英国、丹麦、普鲁士缔结和约。

（１７１９年１１月１日斯德哥尔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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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１年８月３０日尼斯塔特条约（在芬兰）。（瑞典让出里夫兰、爱斯兰、

因格里亚、卡列里亚的一部分、维堡区、埃捷尔岛、达果岛、默恩岛以及上

述各地区沿岸的其他岛屿。除一部分地方应在划定边界时确定外，沙皇放弃

芬兰。）２６１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约，什列斯维希划归丹麦。彼得把自己的

女儿安娜嫁给霍尔施坦公爵①，夺取他的“权利”。最初彼得同丹

麦结成同盟反对这个公爵。）

“在分割瑞典的基础上改组北欧。”

（Ⅷ）１７１５—１７４０年。欧洲大混乱

西班牙同奥地利在意大利的战争。英国支持奥地利。英国和

法国对西班牙的战争。

阿尔维罗尼被驱逐。

１７２０年１月。西班牙参加四国同盟。５２７西西里转让给皇帝②，萨瓦获得撒

丁作为补偿。答应在最后一个美第奇③死后将帕尔马、皮阿琴察、托斯卡纳

让给菲力浦五世同他第二个妻子帕尔马的伊丽莎白所生之子唐·卡洛斯。

１７２４年。康布雷会议（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

１７２５年。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秘密条约。汉诺威对抗条约。３６６

１７２８年。（６月１４日召开）苏瓦松会议。

１７２９年。西班牙、英国、法国签订塞维尔和约。

１７３１年。奥地利、英国、荷兰签订维也纳条约。

奥古斯特国王逝世。

１７３３年９月。宣布斯塔尼斯拉夫·列申斯基为波兰国王。俄国（从１７３０

２６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③ 科齐莫三世。——编者注

查理六世。——编者注

卡尔第一。——编者注



年起由安娜统治）和奥地利（查理六世）支持已去世的国王的儿子①。这个

国王曾答应皇帝保证执行国事诏书３６７，答应女沙皇不要求归还波兰过去的采

地库尔兰。

波兰王位战争。法国进攻奥地利。

伯里克元帅在莱茵地区作战。法国另一支军队在维拉尔指挥下越过阿尔

卑斯山，联合撒丁的卡尔－艾曼努埃尔把奥军赶出米兰。此后不久，唐·卡

洛斯

（西班牙的）（伊丽莎白的儿子）

入侵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那里称王，他（在因奥地利暴政而感到绝望

的人民的帮助下）驱散了整个帝国军队；因此，不久，除曼都亚要塞外，奥

军在意大利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千五百名法国士兵被派到但泽。

１７３５年（１０月）。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维也纳和约。（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

世应为波兰国王。有国王称号的斯塔尼斯拉夫获得洛林公国和巴尔公国，在

他死后这两个公国应归还法国。唐·卡洛斯保留那不勒斯、西西里和托斯卡

纳的奥属沿岸地区。）洛林公爵获得托斯卡纳作为领地，补偿他继承的领土。

撒丁应得到诺瓦拉、托尔托纳和米兰的其他一些地方。帕尔马、皮阿琴察应

让给皇帝。同盟国军队占领的所有其他领土都应归还。法国、西班牙这两个

海上强国和俄国保证国事诏书。（皇帝女儿玛丽－泰莉莎嫁给洛林的弗兰

茨②。）

１７３６年俄奥对土耳其政府的战争。俄军入侵克里木。米尼希

拿下皮列柯普，把半岛南部变为废墟。

１７３７年。米尼希占领奥查科夫。拉西将军（俄国）再次入侵克里木。涅米

罗夫会议。俄国要求：（１）废除以前的一切条约；（２）割让克里木、库班和其

他鞑靼地区；（３）多瑙河各地区在它的保护下独立；（４）必须承认沙皇的皇帝

称号；（５）黑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地中海的航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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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要求多瑙河一带的大片领土，包括贝尔格莱德、维丁以及摩尔达

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一些地区。

１７３９年。贝尔格莱德和约：除阿速夫外，所有领土都归还土耳其政府。

其次，贝尔格莱德、沃尔肖伐以及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的有争议的地区仍归

土耳其政府领有。（匈牙利从未有过恢复自己独立的好时机。

前特兰西瓦尼亚公爵拉科齐同有反奥情绪的匈牙利领袖们在

土耳其。）

西班牙同英国在印度的战争。英国向西班牙宣战。

１７４０年。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逝世；皇帝查理六世逝世；俄

国的安娜逝世。

１７１３—１７４０年。法国和英国的无效同盟。瑞典的动乱。瑞典分为“礼

帽”派（亲法派）和“便帽”派（亲俄派），（不久便帽派占了优势）。

（Ⅸ）１７４０—１７６３年。奥地利王位

继承战争。七年战争

１７４０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入侵西里西亚。

１７４１年。以分割奥地利为基础的尼姆芬堡条约（法国、巴伐

利亚选侯①、西班牙、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和波兰的）和普鲁士

之间的）。

由于匈牙利人的热忱、弗略里红衣主教的叛卖性的政策和敷衍措施，哈

布斯堡王朝得到挽救。１７４１年（春）。弗里德里希二世进入莫拉维亚；后来

被拉到另一方面的撒丁准备入侵米兰。

１７４２年。英国宣布自己为奥地利的支持者。

６月１１日。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签订布勒斯劳和约（弗里德里希获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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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西亚）。

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战争在德国和意大利继续进行。

查理七世（巴伐利亚的）在法兰克福加冕称帝（１７４２年）。

为了阻挠俄国支援玛丽－泰莉莎，法国人挑起俄国和瑞典的战争；这场

战争很快就以俄国的胜利而告终。１７４３年。亚波和约；瑞典应割让在芬兰的

许多领土；根据沙皇①的要求指定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②为瑞典王位继

承人。

１７４５年。英国、萨克森、奥地利在华沙签订反弗里德里希的条约。

（１７４３年。奥地利、英国和撒丁在伏尔姆斯签订条约。）弗里德里希重新

同法国结成同盟。

（１７４４年春。法国和英国彼此宣战。）

１７４５年（１２月）。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签订德勒斯顿和约：恢复布勒斯

劳条约，因此，弗里德里希答应支持玛丽－泰莉莎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茨，从

而保住了西里西亚。查理－阿尔布雷希特皇帝（巴伐利亚的）逝世，而他的

儿子③同玛丽－泰莉莎签订和约。（这是第二个奥普单独和约。）

该和约使玛丽－泰莉莎能够向意大利派遣大批增援部队，意大利的米

兰、帕尔马、皮阿琴察落入法国西班牙军队手里；形势发生了变化。

英国在印度和地中海胜利地进行战争。西班牙的菲力浦五世逝世。西班

牙军队退出意大利。

当贝尔岛公爵在意大利被击溃的时候，萨克森元帅④和洛旺达耳在尼德

兰获胜。１７４７年萨克森元帅在荷兰共和国领土上推进，占领贝亨－沃普－索

姆要塞。英国海军上将安森、沃伦和霍克在海上取得胜利。伊丽莎白受英国

资助的许诺的诱惑，将四万俄军投入军事行动。

１７４８年（１０月）。玛丽－泰莉莎不能不同意的亚琛和约。法国和英国彼

此归还占领的土地。为换取开普－布雷顿，法国交出在尼德兰的领土，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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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拉斯归还英国；关于在加拿大边界的争执推迟到以后解决。帕尔马、皮

阿琴察、瓜斯塔拉被交给唐·菲力浦和他的男系继承人。撒丁保持现状。黑

奴条约对英国延长四年，英国王位继承 ［制度］得到保障，斯图亚特王朝被

赶出法国。国事诏书得到保证，下西里西亚被确认归弗里德里希二世。新战

争的种子是法国和英国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

１７５１—１７５３年。考尼茨在巴黎秘密谈判。这就使得先任命德·贝尔尼神

父为大臣，后任命德·舒瓦泽尔公爵为大臣。

１７５４年。法国和英国在美洲又发生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根据乌得勒支和

约３６４让给英国的新苏格兰或阿卡迪亚的边界；法国沿着俄亥俄河构筑炮台，法军

占领中立岛屿，即安的列斯群岛、托贝戈、圣维森特岛和圣卢西亚岛。

１７５６年１月。英国和普鲁士在韦斯明斯特签订条约。针对这一条约法国

和奥地利在凡尔赛订立防御同盟（１７５６年５月）。（同时奥地利、萨克森、

（伊丽莎白）俄国举行谈判。）１７５６年６月。法军占领马翁港。弗里德里希在

皮尔纳附近击败萨克森军（迫使一万八千军队投降）

（１７５６年秋）。

１７５７年（冬）。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和德国的某些“集团”集中

四十万兵力对付弗里德里希。１７５７年春弗里德里希在布拉格城下击溃奥军；

由于在科林被道恩击溃，不得不退到萨克森。黎塞留击败汉诺威－黑森军。５２８

（克洛斯特－采文协定，根据该协定坎伯兰公爵必须解散汉诺威－黑森部

队。）弗里德里希劝黎塞留不要采取行动，而他自己进攻苏比兹和由希尔德堡

豪森公爵指挥的德军。１１月５日。弗里德里希在罗斯巴赫附近获胜，而黎塞

留仍在他的哈尔伯施塔特的驻地没有行动。后来进兵西里西亚。在利斯附近

获胜。５２９

１７５８年。皮特执政。（查塔姆勋爵）掌权。

１７５８年１２月。法奥在凡尔赛签订的第二个条约。路易十五必须资助瑞

典军队，供养在德国的十万（法国）军队以及萨克森军队；西里西亚和格拉

茨应归还女皇①；必须从普鲁士手中夺取莱茵地区，让给奥地利；但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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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这些地区］的收入必须给法国，法国为奥地利的利益作战而忘记了它

在海上的战争５３０。

１７５９年。普鲁士军在霍赫基尔兴附近被打败。

１７５９—１７６０年。英军在东印度、美洲（沃尔夫占领魁北克，从而夺取了

加拿大）和西印度的胜利。

舒瓦泽尔——为了奥地利的利益。

１７６１年。法国波旁王朝和西班牙波旁王朝签订家族公约。

查塔姆想在西班牙 ［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布特勋爵接任。

西班牙入侵葡萄牙。

１７６２年１月。俄罗斯的伊丽莎白逝世。彼得三世皇帝。布特勋爵通过俄

国公使哥利岑公爵向沙皇提出迫使普鲁士无条件签订和约的建议未被接受。

（彼得三世把这情况通报弗里德里希）。

布特同奥地利关于瓜分普鲁士的密谈毫无成效。

１７６３年２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获得新苏格兰、

加拿大、开普－布雷顿，而法国获得参加在纽芬兰海岸捕鱼的权利。密西西

比河被宣布为路易西安纳和下列颠殖民地之间的疆界。在西印度法国把格林

那达和中立岛屿：圣维森特岛、多米尼加、托贝戈让给英国。在非洲英国人

归还戈雷，保留塞内加尔；梅诺尔卡归还英国。法国索回它在东印度的一些

小块领地，但不得在孟加拉驻军。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给英国，承认它在

洪都拉斯湾沿岸砍伐洋苏木的权利，但把古巴和哈瓦那归还西班牙。葡萄牙

保持战前状态。

弗里德里希和奥地利之间的胡贝尔茨堡和约３６８（不外是布勒斯劳和德勒

斯顿和约①所认可的内容）。（在选举罗马尼亚国王时弗里德里希必须支持玛

丽－泰莉莎的儿子约瑟夫大公。）七年战争后，欧洲的领土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说弗里德里希把普鲁士提高到过去瑞典所拥有的那种等级（从威斯

特伐利亚和约３００时期以来），那他是相当谨慎地利用了俄国人好大喜功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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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但是他太弱，阻止不了俄国人。

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曾有过任何重大的政治计划。他朝思暮想

的唯一念头是西里西亚。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法国的衰落。在第一次战争中，法国同弗里德里希结

成的政治同盟（弗里德里希曾两次抛弃这种同盟）未能从已经衰落的奥地利

手中夺得德意志帝国的权杖。在第二次战争中，在跟同一个奥地利、萨克森、

瑞典和俄国结盟的法国，甚至未能从弗里德里希手里夺得西里西亚。

（Ⅹ）１７６３—１７１４年。瓜分波兰。

凯纳吉和约

波兰国王萨克森的奥古斯特三世逝世。

１７６２年６月。叶卡特琳娜篡夺俄国皇位。叶卡特琳娜和弗里

德里希支持波尼亚托夫斯基。

他们订立防御同盟，同盟的秘密条款不许对波兰的反常的宪法进行任何

修改５３１。

１７６４年。俄国军队开进波兰。９月波尼亚托夫斯基被拥上王位。俄国驻

华沙的公使①是波兰议会的实际主席。叶卡特琳娜保护非国教徒（正教徒和

新教徒），他们作为奥利瓦和约３６０的保证人也受到英国和瑞典的支持。

１７６７年议会。俄国大使列普宁公爵攫取了一个独裁者的角色。波兰巴尔

联盟（在波多利亚）。同俄军的战争；巴尔联盟的残余被赶到土耳其政府的领

地。土耳其政府受法国唆使参加了俄波战争。

１７６８年底或１７６９年初苏丹②把俄国大使③投入七塔城堡。

１７７０年。俄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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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那亚把科西嘉卖给法国。）①

１７７２年瓜分波兰。这次瓜分的结果，普鲁士获得西普鲁士（六十万人口；

它成了波兰的贸易要道维斯瓦河的主宰者），叶卡特琳娜获得立陶宛和德维

纳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领土（一百八十万人口）；奥地利获得洛多梅里亚、加

里西亚和匈牙利周围的其他地方（三百万人口）。

１７７４年７月。（凯纳吉和约。）（克里木独立。）阿速夫、金布恩、刻赤、

叶尼卡列划归俄国，等等。俄国有权在君士坦丁堡为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作口头申述。

奥地利得到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布柯维纳（奥地利是土耳其的同盟

者）。

（Ⅺ）１７７４—１７８３年。美国独立战争②。

   巴黎和约

１７６３年。旨在制止走私的严厉措施（不列颠）；印花税５３２。

１７７３年。波士顿示威（货船上的茶叶被扔进海里）。

１７７６年１２月。（富兰克林抵达法国。）

１７７８年２月６日。法国和起义的殖民地签订条约。

１７７８年４月。德斯坦伯爵指挥的法国舰队载着大批陆军驶往美洲。

约瑟夫（奥地利的）试图把下巴伐利亚并于奥地利（在马克西米利安－

约瑟夫选侯逝世以后）。

马铃薯战争
５３３
。

他还试图用武力开辟些耳德河上的自由航行。

１７７９年西班牙参加法国对英国的战争。

１７８０年俄国宣布武装中立。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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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３年９月３日。法国、西班牙、美国和英国签订凡尔赛和约。

１７８４年５月。英国和荷兰签订和约。

（Ⅻ）１７８３—１７３０年。克里木最后归并于俄罗斯帝国

奥地利和俄国结成同盟，准备分得一份战利品。

１７８０年。普土同盟……赖辛巴赫会议（普鲁士和奥地利完全和解）５３５

……瑞典和俄国的韦雷莱和约
５３６
（以现状为基础）……匈牙利人和比利时人

的不满……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西斯托夫和约５３７……雅西和约（俄国和土耳其

之间）。５３８

从查理五世以来奥地利既没有能力夺取，也没有能力要回一个省份。

［第２卷］
５３９

（Ｉａ）１７９０—１７９６年

１７９１年８月２５日。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皮尔尼茨宣言。

１７９２年（４月２０日）。法国向奥地利宣战。

１７９２年（７月２５日，科布伦茨）。不伦瑞克公爵的宣言。

１７９３年１月２１日。路易·卡佩被处决。

１７９３年３月２５日。皮特同俄国订立协定；接着是同撒丁、西班牙、意

大利波旁王朝的各君主、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德意志的某些小邦签订

同盟条约和提供费用的协定

（反对法国的）。

第一次联盟。（普鲁士国王①派他的军队深入法国，想同叶卡特琳娜第二

次瓜分波兰。）

１７９３年７月。第二次瓜分波兰。普鲁士分得但泽和托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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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１年５月３日宣布波兰新宪法。）（继承王位。）（１７９２年

俄国在波兰的战役。）（１７９３年１月２３日普鲁士和俄国在圣彼得

堡签订协定。普鲁士军进入波兰。俄国几乎得到半个立陶宛（波

多尔斯克省、波洛茨克省和明斯克省，以及诺沃格鲁多克省、布

列斯特省和沃伦的一半）（三百万居民）。）

叶卡特琳娜恶语攻击法国，但是她的军队留在国内。

１７９４年４月。（普鲁士和英国达成关于提供费用的协议。）

１７９４年３月２４日。考斯丘什科（独裁者）。华沙和维尔诺的

起义。奥地利也派出军队。１７９４年１１月９日苏沃洛夫进入华沙。

１７９５年１月３日。奥地利和俄国单独发表彼得堡声明（关于

瓜分）。１７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彼得堡协定。克拉

科夫归属奥地利。俄国得到波兰和立陶宛的余下部分直到尼门河、

布列斯特和诺沃格鲁多克的领土、萨莫吉蒂亚的大部分、整个库

尔兰和塞米加利亚；在小波兰获得布格河右岸的霍尔姆州领土的

一部分和沃伦的其余部分（一百二十万居民）。

除克拉科夫 ［省］的主要部分外，奥地利 ［得到］散多梅希

省和卢布林省、霍尔姆州的一部分、布列斯特省、波德拉谢省和

马索维亚省（布格河左岸）（约一百万人口）。

普鲁士得到马索维亚和布格河右岸的波德拉谢的一部分、立

陶宛的特罗基省和萨莫吉蒂亚的一部分、小波兰的一个不大的区、

克拉科夫省的一部分（居民一百万左右）。

第三次瓜分波兰。

迄今为止，俄国从同法国的战争中捞到最大的好处。叶卡特琳娜为了追

求自己的单方面的利益，成功地使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产生了关于革命原

则危险的观念，同时她没有为“共同的事业”派出一个哥萨克，拿出一个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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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她派几艘船支援英国简直是在开玩笑。

１７９５年４月５日。法国同普鲁士签订巴塞尔和约。８月签订最后的秘密

条约。普鲁士割让它在莱茵河左岸的领地，得到的补偿是一些德意志主教管

区世俗化。然后是同西班牙签订条约。（法国只保留圣多明各的属于西班牙的

那一部分。）５４０托斯卡纳同法国签订和约更早。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国家中

立。只有撒丁和奥地利还同英国联合。比利时归并法国。荷兰的一些部分割

让给法国。５４１

（ＩＩａ）１７９６—１８０１年（吕内维尔和约）

１７９６年４月。（接连三次会战——波拿巴——决定撒丁的命运。）（法国

获得萨瓦、尼斯和占领几个要塞的权利。）波拿巴在伦巴第。巴达维亚共和国

的殖民地落到大不列颠手里。

１７９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叶卡特琳娜逝世。

１７９７年４月１８日。奥地利在莱奥本签订初步和约。

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摩地那、费拉拉、罗曼尼亚、曼都亚）。利古利亚共

和国（热那亚等地）。

１７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康波福米奥和约。（奥地利放弃尼德兰，同意法国

获得莱茵河左岸；奥地利得到威尼斯和威尼斯领地中的达尔马戚亚部分。阿

尔巴尼亚和威尼斯群岛或伊奥尼亚群岛归法国）３７０。

（１７９８年５月１９日。波拿巴从土伦到埃及。）（１７９８年６月波

拿巴占领马尔他）１７９８年３月１５日拉施塔特会议５４２。

１７９８年１２月英国和俄国签订条约。（两国同土耳其和西西里都建立单

独同盟）。

瑞士共和国——在法国的保护下。

法军占领教皇领地。

第二次同盟。

１７９９年４月。解散拉施塔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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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参加第二次同盟。葡萄牙、巴伐利亚、美因兹选侯①、

维尔腾堡公爵②陆续参加同盟。

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战争。那不勒斯战败。帕尔泰诺佩共和国５４３。

在虚假的借口下皮蒙特成为法国的领土（实际上，卡尔－艾曼努埃尔

四世去撒丁）。

（１７９９年１０月９日。波拿巴在法国登陆。）

１７９９年６月１４日。马连峨。英军夺取马尔他。保罗皇帝：同丹麦、瑞

典和普鲁士一起武装中立。

１８０１年３月２３日。保罗逝世。亚历山大一世。

１８０１年２月９日。吕内维尔和约。（奥地利承认莱茵河为法国边界。瓜

分威尼斯领地。比利时割让给法国。）（南阿尔卑斯共和国、利古利亚共和国、

海尔维第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都得到承认。）

（ＩＩＩａ）１８０１—１８０５年

１８０２年１月。波拿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

１８０２年３月２７日。亚眠和约（法国、英国、西班牙、荷兰）。（英国保

留特里尼达和锡兰。）（英军必须撤离马尔他，马尔他独立。）（法国答应离开

那不勒斯、教皇领地；英国答应离开地中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所有港口和岛屿。

伊奥尼亚群岛共和国和土耳其的完整得到保证。）

１８０３年５月１８日。英国向法国宣战。

１８０４年５月１８日。波拿巴称帝。１８０４年１２月２日教皇③为他加冕。

（ＩＶａ）１８０５—１８０７年第三次同盟。提尔西特和约

彼得堡——新的反法同盟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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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５年４月１１日。英国和俄国订立同盟条约。（瑞典已经通过１８０４年

十二月条约同英国联合。根据该条约，施特腊耳宗得是英军的基地。）

奥地利同英国、俄国交换８月９日的彼得堡声明。

１８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在乌尔姆投降。１２月２日奥斯特尔利茨。

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普勒斯堡单独和约（奥地利和波拿巴）。（拿破仑被

承认为意大利国王。奥地利丧失威尼斯地区，提罗耳让给巴伐利亚，自己的

其他一些地方让给巴登和维尔腾堡。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成为王国，而巴登

成为大公国。）

１８０６年１月２３日。皮特逝世。福克斯同法国谈判。俄国破坏

这些和谈。（１８０６年９月１３日。福克斯逝世。）

１８０６年７月１２日。（巴黎。莱茵同盟，十六个德意志君主。）

１８０６年８月６日。奥地利放弃取得德意志皇帝称号 ［的权

利］。（帝国终结。）

１８０６年１０月１４日。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的会战。

１８０７年６月１４日。弗里德兰德会战。

１８０７年７月７日。提尔西特和约（华沙和西普鲁士的一部分划归奥古斯

特三世（萨克森的），并升为王国；东普鲁士划归沙皇。秘密条款：摩尔达维

亚和瓦拉几亚归俄国，摩里亚和干地亚①归法国，大陆体系。波旁王朝在西

班牙被推翻）。

（Ｖａ）１８０７—１８１４年（巴黎和约）

１８０８年１０月。爱尔福特会议。俄国的收获：在瑞典（芬兰）和在土耳

其（多瑙河两公国）。

（同时俄国人同普鲁士、奥地利进行反法秘密谈判。）

１８０９年３月。奥地利宣言号召提罗耳人拿起武器。约翰大公侵入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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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斐迪南进攻华沙，卡尔侵入巴伐利亚。

１８０９年５月１２日。拿破仑进入维也纳。７月５日、６日瓦格拉姆。１０月

１０日雪恩布龙和约。（奥地利割让克伦地亚、提罗耳的一部分、的里雅斯特

地区、克罗地亚的一部分、从阜姆起的属于匈牙利的亚得利亚海岸。萨克森

国王①获得西加里西亚。俄国作为法国的同盟者获得奥属波兰的余下部分，

作为它在作战过程中显然迟迟不愿行动的报酬。）（奥地利暗中得到沙皇中立

的保证。）

１８０９年９月。俄国同瑞典签订和约。（俄国得到芬兰和阿兰群岛。）

１８１０年１２月。俄国发布反对大陆体系原则的命令。

１８１１年底北方国家的宫廷和圣詹姆斯宫廷的全部密谋准备实施。波茨

措－迪－博尔哥和卢博米尔斯基公爵成为彼得堡和伦敦之间联系的渠道。贝

尔纳多特已被看作一张可靠的牌。英国已经支援普鲁士和俄国武器和装备。

波茨措－迪－博尔哥准备在意大利总起义。

１８１２年。布加勒斯特和约

在英国的调停下；

俄国获得贝萨拉比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一部分。

１８１３年２月。普鲁士和俄国的卡利希条约。

１８１４年４月１２日。拿破仑退位。

１８１４年５月３０日。巴黎和约。（法国回到１７９２年的边界，在法国北部

扩大了一些领土。）

（ＶＩａ）１８１４年５月—１８１５年１１月

１８１４年１１月１日。维也纳会议开幕。

１８１５年１月９日。奥地利、法国和英国之间订立秘密条约。

１８１５３月１日。波拿巴在法国登陆。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滑铁卢。（１８１５年９月２６日。神圣同盟。）

１８１５年６月底。维也纳会议结束。（“波兰王国”划归俄国；华沙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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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波兹南）划归普鲁士，加里西亚划归奥地利。普鲁士获得萨克森

的一半、瑞典的波美拉尼亚的一部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左岸的几个地

区。比利时和卢森堡划归荷兰。奥地利除它以前的领地外还得到整个威尼斯、

曼都亚等地（以交换比利时）。（摩地那、托斯卡纳和帕尔马划归哈布斯堡王

朝的其他成员。）那不勒斯归还斐迪南①；热那亚归还皮蒙特。丹麦必须把挪

威交给瑞典。奥地利成为法兰克福议会５４４的主席。瓦勒、纽沙特尔、日内瓦

并入瑞士。英国：两印度的一些殖民地、好望角、马尔他、伊奥尼亚群岛，黑

尔郭兰——从法国、荷兰、威尼斯、圣约翰的骑士和丹麦那里夺得的地方。）

１８１５年９月２６日。神圣同盟。

１８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第二个巴黎条约。法国必须让出莱茵河边界上的、

同尼德兰接壤地区的和在阿尔卑斯山的一些要塞。

（ＶＩＩａ）１８１５—１８２５年

１８１７年１０月。德国大学生瓦特堡纪念大会。德国大学生联合会。５４５西西

里废除宪法（１８１２年）。西班牙议会宪法也废除。５４６

１８１８年９月。亚琛会议。（从法国撤军。葡萄牙发生战争。西班牙和它

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梅特涅为了压制革命的情绪提出定期会晤的建

议。１１月１５日签订关于定期会晤的议定书。卡斯尔雷签署协议书。法国也

被吸收加入神圣同盟。）

卡斯尔雷根据本国政府的要求离去。

（梅特涅、哈登堡、涅谢尔罗迭组成三巨头同盟。）

１８１９年。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影响下召开卡尔斯巴德会议；后来移到维

也纳。德国宪法被修改。美因兹警察委员会５４７。烧炭党人（１８０９年围绕弗朗

契斯科②的皇位问题形成的）。
５４８
教皇③对烧炭党和共济会大加镇压。

１８２０年１月。西班牙的斐迪南④不得不恢复议会宪法，那不勒斯国王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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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南也恢复宪法（７月６日）。（吉列尔莫·佩佩将军，烧炭党人领袖。）

１８２０年８月。皇帝弗兰茨一世在伦巴第－威尼斯地区颁布反烧炭党的

告示。

１８２０年１０月。特劳波会议。梅特涅建议武装干涉那不勒斯。（卡斯尔雷

不同意）（但是他“将不给奥地利的事情设置障碍”）；会议迁到

莱巴赫（１８２１年）

１８２１年２月。奥军在弗里芒男爵的指挥下进入那不勒斯。撒丁、瓦拉几

亚、希腊爆发起义。奥地利武装干涉撒丁。

１８２２年９月。维罗那会议。坎宁的抗议。法国干涉西班牙。

１８２３年１月２８日路易十八的御前演说。

宣布对西班牙的干涉。

亚历山大一世明确声明决心在英国进攻法国时援助法国。

（梅特涅开始设法摆脱困境。）

葡萄牙的反革命。（１８２２年布拉冈萨王朝颁布西班牙式的宪法。５４６（国王

若昂六世）（在他儿子唐·米格尔和阿马兰特伯爵的帮助下实行反革命政

变。）坎宁阻止干涉西班牙；承认美洲殖民地的独立）。

１８２３年１２月２日。美国詹姆斯·门罗总统的国会咨文。

１８２５年。坎宁承认墨西哥。

１８２４年９月。路易十八逝世。查理十世。

１８２５年１０月１日。亚历山大一世（克吕登纳夫人的“白天使”５４９）逝世。

尼古拉。

（ＶＩＩＩａ）１８２５—１８３４年

马茂德二世（改革家）。（近卫军叛乱，乌列玛５５０不满，某些帕沙叛变。）

（“赫特里”５５１。）（最初建立在莫斯科。）（卡波第斯特里亚，亚历山大的伊奥

尼亚大臣５５２，——希腊运动中的主要工具。）（亚尼纳的阿里－帕沙于１８２１

年发出希腊人总起义的信号。）（亚历山大·依普西朗蒂首先在瓦拉几亚起

义。同时在伯罗奔尼撒、阿希佩拉哥群岛等地爆发起义。近卫军部队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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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５年２月。易卜拉欣－帕沙（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在摩里亚登陆。

亚历山大临死前土耳其和俄国的冲突。

１８２６年４月４日。英俄关于希腊的议定书（在彼得堡）。

１８２６年１０月阿克尔曼协定（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于多瑙河两公国①

和塞尔维亚的协议。）

１８２６年３月。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逝世。（他的长子唐·佩德鲁把葡萄

牙移交给自己的女儿玛丽亚。）梅特涅同苏丹②一起为他的利益搞阴谋。

１８２７年７月６日。法国、英国、俄国在伦敦签订协定（关于希腊）（在

作战国之间进行调停）。

１８２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在纳瓦林的歼灭战。（与此同时坎宁逝世。）

１８２８年春。俄军渡过普鲁特河，占领公国。法国外交部长拉费隆奈的密

友波茨措－迪－博尔哥得到来自维也纳的所有秘密消息。

１８２９年９月１４日阿德里安堡条约；俄国得到多瑙河河口。卡波第斯特

里亚伯爵——希腊总统。

１８３０年７月。路易－菲力浦登极。９月。比利时革命。

１８３１年。波兰人起义。意大利发生起义。比利时问题的解决。

希腊问题的解决。

１８３１年１０月。波兰的灭亡。

１８３１年１月２０日。比利时宣布独立。

１８３３年２月。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７月１０日）５５３。

１８３２年５月７日。巴伐利亚的奥托成为希腊国王。

（俄国在希腊战争掩护下强行撕毁阿克尔曼协定，然后又撕毁阿德里安

堡条约，在欧洲列强中它是唯一获胜的一方。）

１８３２年。根据梅特涅倡议制定的德国的反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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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Ｘａ）１８３４—１８４６年

１８２８年。（唐·米格尔叛乱。）１８３２年。唐·佩德鲁在特塞拉岛登陆。

１８３３年。西班牙的斐迪南逝世。１８３３年７月１日。（查理·纳皮尔爵士

在圣维森特角歼灭米格尔舰队。）

１８３４年４月。四国同盟（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４０２。

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条约。３８９

１８４６年１１月６日。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

（ＸＩａ）１８４６—１８５０年

教皇庇护九世。瑞士宗得崩德战争。６５

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

１８４６年１１月。教皇发布关于召开“国务会议”的命令。５５４

普勒斯堡议会。１８４７年。

１８４８年８月９日。查理－阿尔伯特（撒丁）不得不用金钱换取在萨拉斯

科的停战（延长到１８４９年３月中）。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２５日庇护出亡。

１８４８年５月。法兰克福议会。

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３日。诺瓦拉会战。

１８４９年４月１４日。匈牙利宣布独立。

１８４９年２月９日。在罗马宣布共和国。

１８４９年６月３０日。罗马沦陷。１８４９年８月１３日。匈牙利投降。

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２日。威尼斯投降。

１８４８年７月。俄军进入多瑙河两公国。

热那亚公爵①成为西西里国王。

１８４９年。５５５２月俄军在特兰西瓦尼亚。

   ３月１５日俄军被赶出特兰西瓦尼亚。

９７４《从十六世纪初到目前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摘录

① 斐迪南多－阿尔伯托－阿梅德奥。——编者注



３月２３日撒丁军在诺瓦拉被击败。

４月１４日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在匈牙利）。

２月９日罗马共和国。

１８４９年４月。巴尔塔利曼尼协定。

   ４月２２日法军在契维塔未克基亚登陆。

６月俄军进入匈牙利。

６月３０日罗马投降法军。

８月１３日匈牙利军队主力投降俄军。

８月２２日威尼斯投降。

（ＸＩＩａ）１８５０—１８５３年

１８５０年１月。希腊被英军封锁。

   ５月２４日。三国国王条约（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①。

１０月。华沙谈判。

１２月。奥俄的德勒斯顿谈判。

１８１５年１２月２日。政变。

１８５１年。俄国人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军。

１８５２年１２月２日。Ｇ６法兰西帝国宣布成立。

   １２月６日。英国议会宣布承认法兰西帝国。

１８５２年５月。丹麦王位继承条约。

（ＸＩＩＩａ）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②

马克思起草于１８６０年６月 原文是英文和德文

０８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笔记到此中断。——编者注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恩斯特－奥古斯

特。——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５５６

  在达姆施塔特出版的被认为是德国第一流的军事报纸《军事

总汇报》９月８日刊登了一位通讯员写的关于在牛顿检阅的报道

和关于猎兵运动的一般消息。下面发表的是这篇文章的译文（特

地为《志愿兵杂志》译出的）。无疑，这篇文章的发表会引起郎卡

郡和柴郡志愿兵，特别是参加过这次检阅的人的兴趣。正象预料

中的那样，这篇报道绝不是用不列颠报刊往往认为是它对运动的

贡献的那种过于称赞的语调写的；但是这篇文章的性质足以保证

它是内行人写的，而文章赞许的语调证明，作者根本不想作无意

义的吹毛求疵。至于文章中所提的建议，我们让我们的读者能够

去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５５７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８日

和１４日之间

载于１８６０年９月１４日《郎卡郡和

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２期

原文是英文

１８４



卡·马 克 思

论 大 赦 问 题５５８

  原《新莱茵报》编辑、现在曼彻斯特任教师的威廉·沃尔弗，

于１８６２年１月４日向布勒斯劳当局递交呈文。他根据不久前颁发

的大赦令５５９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九个月后他接到了答复，

全文如下：

“根据今年１月４日和６月４日①的呈文，兹通知您，由于您逃亡，从而

逃避了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８年对您继续进行的审讯，我们认为不能满足您的恢复

您普鲁士臣民权利的要求〈！〉其实，如果您认为１月１２日陛下的敕令能够

使您免去惩罚，那是对上述敕令的误解。根据敕令，您〈！〉应当回到〈！〉本

国继续接受审讯，然后等候结果。

王国政府内务厅，签名：施蒂希

１８６２年９月５日于布勒斯劳

致曼彻斯特哲学副博士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沃尔弗先生。”

我们顺便注意到一件怪事：虽然沃尔弗丧失了“本国”的公

民权，但是他仍然作为“副博士”永远在本国继续生存。现在言

归正题。

既然布勒斯劳当局为炮制上述文件花费了三个月时间，那么

能否至少“期望”这个否定性答复的理由有事实的根据呢？不过

看来，布勒斯劳当局“认为”行政机关同法学一样享有“法律虚

２８４

① 见本卷第４９５页。——编者注



构”的特权。

沃尔弗是１８４６年（而不是１８４５年），在对他就出版问题开始

的诉讼经过了全部侦查阶段以后，在他本人经过了一切审讯以后，

在判决前不久逃亡的。可见，沃尔弗逃亡是逃避了判决，而不是

逃避了“对他继续进行的审讯”。

此外，１８４８年人民用暴力争得了大赦，因此沃尔弗最初回到

了布勒斯劳。１８４８年４月又把他传到布勒斯劳的刑事法庭，要他

发表书面声明——当然，他也这样做了——，说他自己接受赦免。

因此，看来布勒斯劳当局“认为”，１８４８年的大赦以及由于这

次大赦而获得的权利被１８６１年的大赦废除了。在这种情况下，类

似这样的“具有回溯效力”的立法恐怕会在法学史上开辟一个新

的时期。

布勒斯劳当局关于沃尔弗“１８４８年逃亡，从而逃避了对他继

续进行的审讯”的说法在不小程度上是胡说。沃尔弗成为流亡者

不是在１８４８年，而是在１８４９年，而且是在对他进行某种审讯之

前。这种审讯同他参加残阙议会的工作有关。１８４９年夏天沃尔弗

到了瑞士。在这之前并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审讯，因此，他没有

任何审讯可以“逃避”。关于传讯他到法院的命令是在１８４９年秋

天发出的，那时他早已在国外。看来，在逃亡之前进行的审讯和

在逃亡之后发出的传讯的命令，在布勒斯劳当局的眼里是一回事。

如果可以为此随意粗暴地破坏最简单和最平常地解释法律的规

则，政府机关为什么还要给司法人员付报酬？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２年９月中

发表于１８６２年９月２８日《巴门

日报》第２２６号

原文是德文

３８４论 大 赦 问 题



弗·恩 格 斯

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５６０

  美国内战在具有民族创造精神和国内民用工程已达高度技术

发展水平的情况下，会导致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构成一个时代，

这是预料中的事。《军事总汇报》５６１再次评论的“蒙尼陀号”和“梅

里马克号”之间的战斗５６２证实了这种预见。现在我们要提出一些新

的资料。

一

“蒙尼陀号”和“梅里马克号”的战斗虽然最终以炮塔舰的胜

利而结束，但是并没有回答哪一种装甲舰更优越的问题，是炮塔

舰还是舷炮舰？可是，前不久发生了一场战斗５６３，这场战斗从各方

面看来都把这个问题永远弄清楚了，我们十分乐意详细谈谈这场

战斗，因为据我们所知，在英国和法国人们未必对它有什么了解，

而在德国则根本一无所知。

在萨凡那港，同盟派在苏格兰结构的“芬加耳号”商船上加

了一层四英寸厚的云杉板、柞木板和铁板。铁壳由两层六英寸宽

二英寸厚的扁钢构成，里层用坚硬的螺栓横向固定起来，外层则

竖向加以固定。按照“梅里马克号”的样式，装甲钢板象屋顶一

４８４



样斜装在船体上，但上面是平的，使舰呈截角锥体状。沿舰舷两

侧装有四门六英寸口径炮，而在舰尾和舰首则有两门固定在旋转

炮架上的七英寸口径炮。

清晨，“阿特兰塔号”（现在这样称呼这艘军舰）沿萨凡那河

顺流而下，很快就碰上两艘迎面迅速驶来进行截击的炮塔型军舰

“乌依豪京号”和“纳汉特号”。（我们是根据７月１１日纽约《哈

珀周报》的报道来描述这次战斗的。）“阿特兰塔号”首先开火，对

“乌依豪京号”进行三次齐射，后者没有开炮，而是继续靠近，然

后按照英国的打法，用它的十五英寸口径的达尔格伦炮① 发射四

百四十磅球形炮弹进行回击。第一次射击打穿了“阿特兰塔号”的

两舷，而且在炮弹碎片和冲击力的作用下有四十人丧失战斗力；其

中有一个中尉，他后来谈起他曾有十分钟之久站不起来。第二次

射击打穿了一个炮口的铁盖，死伤十七人。第三发炮弹把上甲板

上装甲驾驶室的上部打成碎片，打死两名领水员，打倒两名舵手。

第四发炮弹打中联接舰舷和甲板的肋条，但没有打坏，看来是跳

５８４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

① 达尔格伦炮是一种炮身稍短的火炮，其长度约为口径的十二至十四倍。炮的

外型是由达尔格伦（现在是海军上将，查理斯顿的司令官）按下述方式设计

出来的：每隔一定距离沿炮膛轴线垂直于炮膛钻一些枪弹弹径大小的孔，孔

里装进枪药，按通常的方法装弹和发射。单个弹丸的初速用通常的方法测定，

并根据它标出膛壁相应部位上的火药气体压力的刻度。为炮膛轴线上相应的

横座标标出了纵座标，联接纵座标的这种曲线就确定了炮的外形。根据这种

原理设计出来的火炮，炮尾和炮耳部分很粗，而炮口切面的直径却要小得多，

这种炮象装苏打水的瓶子。炮身没有膛线，空心炮耳上面铸有冷却时冷水可

以流通的空腔。这种从里面进行冷却的办法使火炮具有很大的坚固性（即使

是铸铁炮也是这样），以致可以铸成十五甚至二十英寸口径的火炮，能够经受

住五百次大药量的射击而无任何危险。最初这种炮只用于发射空心弹，但是

后来，因为铸造得更加坚固了，它们可以发射铸造的球形炮弹了。这些威力

更大的火炮叫做哥伦比亚炮。（恩格斯原注）



弹。正当“阿特兰塔号”挂出白旗投降的那一瞬间，甚至同时驶

近的“纳汉特号”还没有能够进行一次射击，第五发炮弹就打穿

了烟囱。一刻钟之内全部结束。

本文作者昨天在利物浦港看到在拉芒什海峡作战的英国舰

队，舰队里有“勇士号”、“黑亲王号”、“罗雅尔·奥克号”、“狄芬斯

号”、“列齐斯坦斯号”，这些都是舷炮装甲舰（配备有八英寸口径的

六十八磅滑膛炮和七英寸口径的一百一十磅阿姆斯特朗炮），镶有

十八至二十四英寸厚的木板和四英寸半至五英寸厚的铁甲。毫无

疑问，这是目前正在服役的最好的和最有威力的装甲舰队，只要它

的吃水量允许，它就能平安地通过欧洲的任何装备了现代武器的

岸防炮台，并能开进由这些炮台护卫着的港湾。但是，即使这些军

舰中最好的，碰上装备了四百四十磅火炮的美国炮塔舰又有什么

用呢？根据英国人自己的试验来看，要打穿军舰的舰舷，用口径小

得多的火炮就够了，而一发四百四十磅的炮弹打进舰体又会是什

么结果呢？只要有一发打在相当于水线高度的舰体上，就足以把军

舰击沉，因为这样大的弹孔是无法堵住的。看看这些漂亮的军舰，

其中每一艘的造价，如果把试验费用包括在内，将近一百万英镑，

这不能不使人认为它们已经是注定要失败，已经完全过时了。

因此，只要承受得住，装甲舰就尽可能装备较重型的火炮，看

来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这种火炮不能作为舷炮使用；即使在最

大的军舰上也只能装备为数不多的这种火炮，而且应该把它们安

装在军舰的中部。而这一点只有在炮塔舰上才有可能做到，因此，

今后每一支舰队的决定性力量是炮塔舰。

诚然，迄今所制造的炮塔舰的航海性能是极为有限的。问题

在于美国制造炮塔舰只是用于某种目的：在沿海浅水域进行战斗。

６８４ 弗·恩 格 斯



如果生产较大型的、吃水量较大的炮塔舰，那么它们无疑在海上

至少会具有与舷炮装甲舰同样良好的性能，而舷炮装甲舰在这方

面也存在着许多尚待改进的地方。但是即使仅仅根据上述经验，也

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１）装有重型炮（十至十五英寸口径）的炮塔舰，不论在防

御战还是在对近岸的进攻战中，毫无疑问都是最有威力的。

（２）装有二英寸半至五英寸铁甲和八英寸口径舷炮的装甲舰，

如果有煤炭基地，特别是，如果不卷入同炮塔舰的战斗，那么在

对海岸的远距离作战中，可能是非常有用的。

（３）对于在开阔海面上的机动战术本身来说，只有木质舰仍

是适用的。只有这种军舰才能够携带那么多的粮食、煤和弹药，就

好象几个月中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作战基地一样。只有这种军舰在

会战之后能够独立地重新恢复战斗状态。例如在印度和中国，甚

至英国人的任何类型的装甲舰都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对于德国来说，从这里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１）要学会铸造美国口径的火炮和制造炮塔舰。在易北河或

威悉河上有两艘这样的军舰就可以保障整个北海海岸的安全。在

波罗的海，四艘这样的军舰就可以把波罗的海置于我们的控制之

下，必要时可以追使哥本哈根投降。那时候就再也没有人会谈论

现在的丹麦舰队了。５６４即使将来造舰水平提高了，出现了制造有效

的航海炮塔舰的可能，那时，老的炮塔舰仍然还是所有的海港防

御手段中较好的一种，何况它们的价格又不贵。

（２）每一艘排水量六千至七千吨的英国型和法国型的舷炮装

甲舰，其价格相当于六艘炮塔舰。可是，两艘炮塔舰就足以战胜

一艘这样的装甲舰。为它们付出这样的费用是不合算的。但是，用

７８４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



二英寸半至三英寸最好的铁甲（例如施梯里亚铁）作护板的、航

速很快的中型螺旋推进式蒸汽舰，配备少量的但是较重型的火炮，

就可以很有效地对抗现有的舰队。这种军舰要回避重型的大装甲

巡航舰，但是完全能够对付木质战列舰。

（３）远程作战的木质船——帆力舰和螺旋推进式蒸汽舰——

是其他军舰无法取代的。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了基地①，它的意义一

年比一年大。只要我们在那里没有取得煤炭基地，在这个区域就

只能使用帆力舰，何况帆力舰目前还相当充足。很久以前就迫切

需要在西印度、北美和南美的东海岸和西海岸、在列万特拥有基

地。到处都应该保护德国的贸易，赢得对德国声誉的尊重。在这

些地区保持四分之一蒸汽舰和四分之三帆力舰的比例就行了。相

反，在本国，我们既不需要大量的木质船，也不需要大吨位的木

质船；风行一时的、装备有六十磅火炮的巡航舰，现在根本就不

适用，因为当代的战列舰已经过时，而未来的战舰尚未发明出来。

二

按照过去的做法，在围攻设防的壁垒时，破城炮设在斜堤顶

上，距离被射击的垒墙大约有五十步。当蒙塔郎贝尔提出了构筑

带无掩蔽的石砌体的弯窖工事５６５，特别是当这种无掩蔽的石砌体

已经在德国很多地方采用时，的确有很多关于它们的这样那样的

议论，说什么象这样的石砌体甚至从远处也可以打穿。但是从实

际经验中，我们只知道１８２３年威灵顿的做法，而且缺口是在未筑

８８４ 弗·恩 格 斯

① 大概是指德国根据１８６１年９月２日同清政府在天津签订并于１８６３年１月１４

日在上海交换批准的通商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译者注



护墙而由垒障掩护的部位被五百至六百步距离远的间接齐射打开

的。克里木战争证明，只有石质岸防炮台才是军舰无法攻破的，而

博马尔松德情况之所以出现，只是由于修建工事的承包人非常恶

劣地欺骗了俄国政府。意大利战争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明，因为事

情没有发展到围攻要塞的地步。直到最近，人们还习惯于认为，凭

借以往的炮兵兵器，无掩蔽的穹窖式石砌体，在一定条件下有可

能创造出一种反击围攻炮队的火力优势，而这种优势将会证明建

造它所化的费用是值得的。①幽里希的经验表明，甚至小口径的、

使用着发炮弹的线膛炮，在相距一千二百步的地方即使进行间接

瞄准射击也能在石砌体上打开缺口。可是如今在美国却发生了一

些给人们以完全不同认识的事件。

在攻击皮尤拉斯加堡垒（位于萨凡那前面）时，吉尔莫尔将

军（毫无疑问，他在现今还活着的美国炮兵专家中是首屈一指

的）只有重型哥伦比亚炮，口径不到十五英寸的、发射大威力装

药炮弹的滑膛炮。５６６他把自己的炮队配置在相距一千二百步的地

方，并且在不多几天内就把穹窖工事及其很厚的石砌体变成一堆

垃圾。不过，这个经验使他相信，如果距离更远，他的炮大概就

不能破坏石砌体。很可惜，我们没有关于火药量的资料，因为所

有美国的报道都是非常表面的。不过可以想象，在这类炮上还根

本谈不上用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的装药量。

因此，为了攻击查理斯顿，吉尔莫尔申请调拨并领得了一些

大口径的线膛炮。这是些所谓帕罗特炮，是一种后装火炮，按口

径的大小，刻有四至七条膛线。膛线较浅，膛线的缠度比阿姆斯

９８４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

① 恩格斯接着划去了一句话：“而现在情况怎样呢？”——编者注



特朗炮的要小些。炮是由铸铁制成的，在炮尾上焊接一个锻铁圈，

同炮耳相接，它们都具有普通火炮的形状。以单位重量计算，它

们的价格大约是英国阿姆斯特朗重炮价格的四分之一。炮弹呈椭

圆圆柱形，弹体由软金属制成，以便能够嵌入膛线。

吉尔莫尔用这些炮轰击了瓦格纳堡垒（见不久前刊登在《军

事总汇报》上的查理斯顿计划５６７）。但是这种用轻沙土建筑起来的

工事依然屹立不动。一些抗弹的、顶层得到掩蔽的房舍有驻军守

卫，几次攻击都被击退。不得不转入正规围攻，重炮就在这里大

显身手。于是，吉尔莫尔新编了三个重炮连，派去攻打位于港湾

入口处中央的萨姆特堡垒。这些重炮连（其中之一配置在沼泽地

上）离萨姆特堡垒有三千三百至四千二百码（四千至五千步）远。

萨姆特堡垒是在一个人工岛上用特制的非常坚固的砖建造

的。墙的厚度为六至七英尺，墙根部分厚达十二英尺，穹窖的拱

顶和护墙厚八至九英尺。堡垒有两层穹窖和一个架设有利用胸墙

射击的火炮的顶层。堡垒的形状象钝角眼镜堡；吉尔莫尔炮兵连

的炮火主要可以达到背墙和堡垒的一侧。堡垒中有一百四十门炮。

射击从８月１６日至２３日持续了八天；舰队有时也参加射击，然

而没有多大的成效。但是，二百磅的线膛炮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堡

垒的背墙和侧墙首先倒塌，接着另一面的墙也倒塌了。在炮击将

结束时，用吉尔莫尔的话来说，堡垒已成为一堆乱七八糟的废墟。

总共发射了七千五百五十一发炮弹，其中五千六百二十六发炮弹

命中（在那样远的距离！）：三千四百九十五发打中外墙，二千一

百三十发打中内墙。只进行了几次试射，很多炮弹一下子就打穿

了两堵墙。

吉尔莫尔有一门三百磅的线膛炮，在第七次射击时炸裂了。看

０９４ 弗·恩 格 斯



来前六发炮弹在打穿了两堵墙的同时曾引起某些地方二十英尺高

的墙倒塌。

显然，堡垒的回击软弱无力。即使有适当射程的火炮，它的

炮队也不会在半德里远的距离上对可见目标进行射击。因为堡垒

一直处于很多同盟军炮队的火力范围之内，当时并不打算立即占

领它。５６８但是，如今在瓦格纳堡垒和坎宁角堡垒陷落之后，占领堡

垒的企图大概将实现了。

吉尔莫尔用这些炮队向查理斯顿城发射了十五发燃烧弹——

在距离一德里以上的地方——，只是由于他的着发炮弹没有爆炸

才停止了轰击。这是因为经过长途运输后火帽座的尖端已失去了

作用。

关于这次炮击，我们在德国应该说些什么呢？我们的无掩蔽

的石砌体能否坚守得住呢？如果把那些负责保护中心地区免遭炮

击的堡垒向前推进到离主墙八百至一千二百步的距离上，将会出

现什么情况呢？科伦堡垒的内堡、科布伦茨堡垒的侧防门和埃伦

布莱施坦堡垒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的敌人——他们都是海上强

国——将很快拥有足够数量的最大口径的线膛炮，而用来运输这

些炮的铁路到处都有。相反，据我们所知，到现在为止，［德国］

所采用的武器中最大的线膛炮是口径在四英寸半以内的二十四磅

火炮。它们同那些将用来对付我们的武器相比，那真是一堆小玩

意儿。即使我们的穹窖也有这样的火炮，但它们在距离五千步远

的地方是打不到围攻的炮队的。不管筑垒的河岸线怎样不完善，我

们在莱茵河上的要塞过去一直是我们抵御法军第一次进攻的主要

支撑力量。但是在出现了上述做法之后，现在它们又有什么价值

呢？

１９４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



这里不容有长时间的苦思冥想，这里需要的是行动，而且是

立即行动。任何拖延对我们都可能导致一场失败的战争。望执政

官注意，勿使国家遭受任何损害。①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６３年９月底

文章的第一部分发表于《弗里德里希－

埃贝尔特捐款创办的研究院文集》第

８５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１８２０—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５—２９日乌培

河谷国际科学会议的报告、讨论和文

件》１９７１年汉诺威版第６９—７１页

原文是德文

２９４ 弗·恩 格 斯

① 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遇到危险时向执政官的呼吁。——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讣   告５６９

  威廉·沃尔弗

今年５月９日于曼彻斯特因患脑溢血逝世，享年近五十五岁。

威廉·沃尔弗生于西里西亚施魏德尼茨附近的塔尔瑙，１８４８年和

１８４９年是科伦《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克福和斯图加特德国

国民议会议员，从１８５３年起在曼彻斯特任私人教师。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斯特·德朗克、

医学博士路易·博尔夏特、

医学博士爱德华·龚佩尔特

１８６４年５月１３日于曼彻斯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

１８６４年５月１３日

载于１８６４年５月２３日《总汇报》

第１４４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３９４



卡·马 克 思

威廉·沃尔弗简历
５７０

  １８０９年６月２１日生于施魏德尼茨区塔尔瑙。

１８１３年。俄国人。

１８３４—１８３８年在季尔别尔堡四年半。５７１暗堡沃尔弗请求探望

一下他将要死去的父亲，哪怕是在宪兵的随同下，但竟也遭到拒

绝。

１８４３—１８４６年２月在布勒斯劳。

１８４６年。沃尔弗因违反出版法有被审讯的危险而出亡。论述

西里西亚织工的起义的文章。

１８４６—１８４８年。布鲁塞尔。“通讯社”５７２。在布鲁塞尔被囚于

狱中（２月６日和２８日之间被捕）。

１８４８年４—６月在布勒斯劳。

１８４８年９月。科伦。鲁普斯应［到法院］受审。５７３逮捕令撤销。

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黑克尔下逮捕令。１８４９年３月８日撤销。

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０日在科伦。从此处前往法兰

克福。

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６日。在德国议会（法兰克福）里的一个场面。５７４

１８４９年。鲁普斯到瑞士以后，因他参加斯图加特残阙议会的

工作而将他送交法庭审判的命令接踵而来。

４９４



１８４９年７月５日去巴塞尔，从那里去伯尔尼时被拘留。在苏

黎世当教员一年零九个月。１８５１年３月３１日。从苏黎世驱逐出境

的书面命令。（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０日。苏黎世。鲁普斯抗议根据联邦

会议关于流亡者必须分别迁居他地的决定而要他迁居琉森州的命

令。）

１８５１年６月４日—１８５３年。到达伦敦。在伦敦约两年。

１８６１年１月１２日。普鲁士大赦令。５５９１８６２年１月４日。给普

鲁士政府的呈文。五个月没有答复。１８６２年６月４日的新呈文。

１８６２年８月１日施魏德尼茨地方官要求沃尔弗报告他在普鲁士

的最近居留地。

１８６２年９月５日。普鲁士政府答复：大赦的结果是继续侦

查。①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４年５月底—６月初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５９年《近代和现代史》

杂志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５９４威廉·沃尔弗简历

① 见本卷第４８２页。——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５７５

  一

凡居住英国者均可成为协会会员。但任何会员如不能出席中

央委员会会议并参加其工作，则不得被选进中央委员会。５７６

二

本协会会员未预先缴纳其一年会费者，不得被选入中央委员

会。

三

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提名至少应在选举前一周进行，选举时

候选人不得在场；只有领取了会员卡的人才能被提名为候选人。

四

缴纳会费的时间自１月１日开始，１２月３１日结束。

６９４



五

委托书记写信给尚未领取会员卡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通知他

们，如果截至４月２５日不领取会员卡，就认为他们是自愿退出中

央委员会，从而把他们从委员名单中除名。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决议是必要的，因为有人抱怨早先一个

同样内容的决议没有正式通知过缺席的委员们。

六

大陆上的通讯员当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８日、２９日和１８６５年

１月２４日、３１日及４月１１日、２５日

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７９４关于临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卡·马 克 思

关于工人团体和个人

参加国际的手续的决议５７７

  小委员会５７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下列建议：

１．发给加入协会的每个团体一张证件①。这种证件是一般性

的，上面写明所开列的团体已经加入国际协会。

２．英国的个人会费，应全部送交中央委员会，但是，协会的

任何支部遇有合理开支时，中央委员会如认为开支得当，可以拨

给一笔钱款，以偿付这项开支。

３．向大陆的兄弟们供应会员卡，每张一先令，所得之款应送

交中央委员会。

１８６５年２月７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８９４

① 见本卷第６５７—６５８页。——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札记
５７９

  ２月２１日（星期二）。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出勒吕贝，他即将动

身。

２月２２日，星期三。（晚）吕贝动身。

巴黎，２月２３日。在弗里布尔等人处会见勒福尔。（见弗里布

尔的信。席利信中勒福尔的答复第２页。）

２月２４日５８０
·
晚。

·
会
·
见弗里布尔等人。

２月２５日晨。勒福尔偕同勒吕贝访问席利。席利把勒福尔留

在附近，便到弗里布尔处去了。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各种朋

友，其中还有勒福尔的一个朋友。大家都坚决反对他钻进

来。于是席利就去找到勒福尔，向他说：他认为他所提的

那种要求是不能接受的（第２页）。勒福尔本人也受骗了

（同上）。对勒福尔做了一些安排（第２、３页）。

２月２５日（！）晚。会议。勒吕贝缺席；到勒福尔那里去参加

晚会了（第３、４页）。

关于２月２５日会议的记述（第４、５、６页）。

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４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会议记录。１８６４—１８６６》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和英文

９９４



卡·马克思

写给海·荣克的有关

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５８１

  小委员会。３月４日会议。他①已经准备要提出一项决议案，根

据这项决议案，巴黎理事会应由以下人员组成：弗里布尔、万萨

德、利穆津、勒福尔指定的三名代表、类似仲裁人的席利。

小委员会。３月６日会议。他再次提出这项决议案。

３月７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未经分班表决他就让委派席利的

事通过了，用议会的话说，也就是认可了这项委派。

刚一委派，甚至决议还未到手，他就急速给巴黎去信。他料

想，正如他所说的（３月１４日），巴黎理事会将会反对席利。因为

根据第五项决议（第五项决议。由于巴黎理事会表示愿意承认中

央委员会的直接代表，中央委员会特委派公民席利作为自己在巴

黎理事会的代表），席利只被委派为驻该理事会的代表，对他的委

派只有他们才可以提出异议。

吕贝对他们的期望落空后便同自己的一伙兄弟们密谋，把委

派席利说成是他们辞职的原因。５８２他把自己置于这种尴尬的处境：

００５

① 勒福尔。——编者注



他以勒福尔的名义反对巴黎理事会，又以代表法国支部等的巴黎

理事会的名义反对席利。

福克斯先生说（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勒吕贝之所以在

３月４日和６日的会议上忘记席利的国籍，而在３月１４日又记得

清清楚楚，完全是因为他认为对勒福尔先生不尊重，他要报复。勒

吕贝接受了这个直截了当的解释。

他的卑鄙诽谤是：

第一，第五项决议的引言是为了争取票数而以欺骗手法加进

去的。这个引言依据的事实是由勒吕贝转来并于３月７日当着托

伦等宣读的席利先生的公开信，其次是席利先生给小委员会的
·
报

·
告，最后是巴黎２月２４日会议通过的决议。加进这个引言只是为

了使中央委员会连一点独裁的样子也没有。

第二，３月７日花了好多时间去进行个人争吵，以便匆忙地通

过最后三项决议，使大家措手不及。

第三，席利先生不是工人。这在原则上已为第二项决议所否

定。席利应当只是秘密地同巴黎理事会一起活动，勒福尔则应代

表协会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活动。两者情况不同。

关于勒福尔。

他要求我们委派他为在法国的报刊的总辩护人。我们满足了

他的要求，因为我们以为他会和托伦等人协调一致地进行活动。他

这样得到了委任后，就转而以合法的身分来反对我们。根据托伦

的信，在派勒吕贝去巴黎之前，我们就针对勒福尔先生的名字和

社会地位撤销了这项任命。（我们把它归结为：允许他写文章不署

自己的名字，而署工人的名字——这件事，没有我们的同意，他

是可能做的。）由他当时写给勒吕贝的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来看，情

１０５写给海·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



况就是这样，但他表示同意。巴黎２月２４日会议只犯了反对已经

不存在的一项决议的错误。因此勒福尔先生或者他在伦敦的朋友，

假装忘记他已放弃了委派给他的职务。他甚至威胁我们说，他要

劝告所有的民主派提防我们，他忘了，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

能劝告人们提防他。

———

他和他的代理人勒吕贝说，他不是受个人野心的驱使。他需

要的只是政治保障。好吧。我们就委派万萨德，他这个人是比勒

福尔和勒吕贝加在一起还大的保障。万萨德先生被委派后，在勒

福尔和勒吕贝看来，他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人。对于由托伦等人提

出、后来由我们批准的关于万萨德的建议，他们唯一能提出的异

议之点是没有及时通知勒福尔。于是这种礼仪上的无足挂齿的小

事就成了他们持反对立场等等的最后借口。

———

协会的国际性质受到威胁，以及中央委员会委派使者的权力。

这个运动的阶级性质。形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

———

（１）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马克思宣布，撤销对席利先

生的委派，而他之所以同意委派，只是因为这是一致通过的。

（２）委托勒吕贝通知法国理事会和勒福尔（在３月７日中央

委员会会议上）的指示如下：“中央委员会宣布，如果没有达成协

议，勒福尔的一派人有权根据我们的章程（见第七条）
·
在得到会

员卡
·
以
·
后建立协会的地方支部。”

因为未能达成协议，在３月１４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个个

人指示变成了决议。这是唯一被通过的决议。

２０５ 卡·马 克 思



（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勒吕贝应逐字逐句地把决议全文通知

双方。）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６

—１８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３０５写给海·荣克的有关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便函



卡·马 克 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

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简介５８３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

和德国工人政党》（汉堡奥托·迈斯纳出版社版）

我们借此机会愉快地向读者推荐本书。本书富有远见地、公正地、

熟练地阐述了当代德国所十分关心的问题。普鲁士军队原先的组

织，它的改组的任务，普鲁士宪制冲突５８４的产生，进步党对反对派

的领导，与此同时发生的进步党５８５和工人党之间的意见分歧——

所有这一切都在该书中得到了扼要的、同时又是崭新的、极其充

分的阐述。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３月中

载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７日《伦敦通讯》

原文是德文

４０５



卡·马 克 思

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

的报告札记５８６

  （１）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一般地说，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

下降，而商品的价值却保持不变。

（２）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工资的普遍提高才可能实现。

如果工资得到普遍提高，那么它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会

丧失。在现今的生产基础上，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而是

降低工资。即使工资水平在较长的时期得到普遍提高，也不能消

灭，而只能减轻对雇佣工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奴役。

（３）工联只要阻止——哪怕是暂时阻止——工资水平普遍下

降的趋势，只要力求缩短和调整劳动时间，即工作日长度，它们

的工作就有成绩。只要它们是把工人阶级组织成为阶级的一种手

段，它们的工作就有成绩。它们有时遭到失败，那是因为它们对

自己的力量使用不当。它们经常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把现存的

劳资关系看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不设法予以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５年６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５０５



卡·马 克 思

关于在１８６６年召开

国际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常务委员会建议中央委员会同意将下述决议案提交代表会议

批准：

如果没有发生必须使大会延期举行的意外情况，中央委员会

将在１８６６年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１８６５年９月１９日总委员会会议

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６０５



卡·马 克 思

关于讨论代表大会

议程的程序的决议５８７

  在开始讨论代表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宣言

和章程所规定的协会的总目标和指导原则。

卡·马克思在１８６６年１月２３日总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７０５



卡 · 马 克 思

关于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派代表

出席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５８８

  委托书记和中央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采取他们认为适当的步

骤，促使意大利各团体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年７月２４日总委员会会议

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４—１８６６》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８０５



卡·马 克 思

常务委员会关于

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建议

  １．常务委员会建议，采取法国人提出的议程，只做一处修改：

将最后一个问题同第一个问题合并。５８９

——

２．责成书记提出关于会员人数的报告和关于收支情况的综合

报告。

——

３．常务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按下列调查大纲对工人阶级状况

进行调查５９０：

（１）行业名称。

（２）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３）从业工人的人数。

（４）雇用的条件和工资：（ａ）学徒工资；（ｂ）工资是计日或

者计件；支付是否经过中间人等等。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

资。

（５）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如有小企业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

产形式，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的长短。夜工，日工。

（６）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９０５



（７）劳动场所的情况和劳动条件：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

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等，清洁条件等等。

（８）工种。

（９）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１０）道德状况。教育。

（１１）生产情况。生产是季节性的或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的，

是否经常发生很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

内市场服务还是为国外市场服务，等等。

——

［４．］加入协会的团体按每个会员半便士缴纳年度会费，会员

卡或会员证的费用另付。书记有权同经费不足的团体协商减收会

费条件。

［５．］中央委员会建议会员建立互助会，并组织各互助会间的

国际交流。

——

［６．］各地方委员会应经常了解本地区的行情，并向工人提供

情报。

卡·马克思在１８６６年７月３１日总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８４—１８６６》

１９６１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０１５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

  一

马克思提议奥哲尔为 ［总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马克思认

为自己不适于担任此项职务，因为他是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

劳动者。５９１

———

马克思建议目前只暂时确定这个委员会５７８的人选。委员会

应由负责人员和已经委任的书记组成。

二

１．中央委员会委员凡无充分理由不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四次

以上者应从中央委员会除名。

２．此项决议应立即通知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三

一致决定今年不委任常务主席；财务书记迄今所履行的一切

１１５



职责移交给总书记，取消财务书记一职。
５９２

１８６６年９月２５日，１１月６日和１８６７年

９月２４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会议记录。１８６６—１８６８》１９６３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２１５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关于洛桑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

  一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第一项如下：

关于使国际工人协会能在工人阶级（女工和男工）争取彻底

摆脱资本统治的斗争中起到他们的共同行动中心的作用的实际办

法。

二

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我们的代表大会议程；任何支部

无权提出自己的议程，只有总委员会有权拟定代表大会议程；委

任总书记将总委员会的议程送交《法兰西信使报》，并将这一决议

通知巴黎委员会。５９３

．卡·马克思在１８６７年７月９日和２３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

议记录。１８６６—１８６８》１９６３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３１５



卡·马 克 思

国际在普鲁士保护

关税税率问题上的立场５９４

  由国际工人协会倡议和支持而在德国成立的工会，给莱茵省

制铁业领导人提供了反对普鲁士政府企图降低生铁进口税的论

据。爱北斐特和巴门的商会认为，降低生铁进口税肯定会使普鲁

士矿业资本家完全破产。英国资本家主张，为了经得住国外的竞

争，不得不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德国矿业资本家要求维持保护

关税措施以免遭英国人的竞争所带来的破产；然而普鲁士工人的

工资比英国工人的工资少一半还多，而劳动时间却更长。

商会在４月１４日给政府的报告中说：

“德国制铁业一旦破产，那将无法挽救。大资本将完蛋，成千上万工人将

无以糊口。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工人问题越来越大，国际工人协会的态

度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危险。”

这一自白证明，协会的工作不是徒劳的。资本家要求官方调

查普鲁士制铁业的现状。工人们坚决主张，调查也要包括对这一

生产部门的工人状况的研究。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８年５月５—１２日

载于１８６８年５月１６日《蜂房报》第３４４号

原文是英文

４１５



卡·马 克 思

写在发表国际日内瓦

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和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决议之前的一段话

  鉴于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某些决议可能被看作是国际工人

协会原则性纲领的一部分，而关于那次大会的报道又只在有限的

范围内传播，总委员会认为，把那些决议同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

一起重新发表是适宜的。

第一次即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的各项问题中，最重要的有下

列问题。５９５

载于１８６８年１１月２１日《蜂房报》第３７１号 原文是英文

５１５



卡·马 克 思

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纲领和章程的评语５９６

  

［公开同盟的

纲领和章程］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由于伯

尔尼代表大会多数派投票正式表示反对一切工

人联合会的基本原则，即反对阶级和个人在经济

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结果脱离了这个同盟，从而

也就赞同在日内瓦、洛桑和布鲁塞尔召开的各次

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的那些原则。这个少数派中

属于各个不同民族的几个成员建议我们组织一

个完全溶化于伟大国际工人协会，但其特殊使命

是根据地球上一切人普遍和真正平等的伟大原

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新的国际社会主

义民主同盟。

我们自己也确信这个倡议是有益的，因为它

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

一个相互了解和确立自己思想的手段，而摆脱资

产阶级民主派认为现在必须大加吹捧的假社会

主义的任何压力，因此，我们认为和这些朋友们

［卡·马克思
的评语］

·
阶
·
级
·
平
·
等！

溶化于和成立于对立

之中！

这样一来，对于社会

主义民主派来说，国

际不是相互了解的手

段。

６１５



共同倡议建立这个
·
新①
组织是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观点出发，
·
我
·
们
·
组
·
成
·
了
·
国
·
际
·
社
·
会
·
主
·
义

·
民
·
主
·
同
·
盟
·
中
·
央
·
支
·
部，现在把中央支部的纲领和章

程公布出来。

国际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纲领

  （１）同盟奉行无神论；致力于废除宗教崇拜，

用科学代替信仰，用人的正义代替神的正义。

（２）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和个人（
·
不
·
分

·
男
·
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为此应

当从
·
废
·
除
·
继
·
承
·
权开始，以便将来每个人能按照他

的生产劳动享受物质福利，以便根据最近在布鲁

塞尔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使土地、劳动

工具以及任何资本都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

而且仅仅由从事劳动的人使用，即由农业协作社

和工业协作社使用。

（３）同盟力求使一切儿童，不分男女，从出

生时起，就享有同等的发展条件，即在抚养、教

育以及在科学、生产和艺术的一切学习阶段上得

到同等的条件，因为同盟深信，这种起初只是在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将日益导致人与人之间

的普遍的、伟大的、自然的平等，将导致各种人

为的不平等的消失，这种不平等是既虚伪又不正

义的社会组织的历史产物。

（４）同盟与一切专制制度为敌，不承认除共

何等谦虚！他们作为

中央权力机构组织起

来了，真是好样的！

好象可以下命令废除

信仰！

雌雄异株的人！

完全是一个
·
俄
·
国
·
公

·
社！

旧的圣西门的灵丹妙

药！

空话！

  ① 加着重号的地方是马克思标出来的。——编者注

７１５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



和制以外的任何其他政体，无条件反对同反动派

结成任何同盟，因此，任何政治行动若不以工人

反对资本的事业的胜利为
·
直
·
接
·
和
·
立
·
即
·
的目的，同

盟也一概反对。

（５）同盟认为，现存的一切政治的和权威主

义的国家，正在愈来愈把自己的职能缩小为管理

本国公益事业的简单行政机关的职能，这些国家

必将在工农业自由协作社的普遍联合体中消失。

（６）鉴于社会问题只有在世界各国工人的国

际团结或者普遍团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

和真正的解决，同盟反对以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各

民族竞争为基础的任何政策。

（７）同盟力求实现一切地方协作社在自由的

基础上的普遍联合。

章  程

（１）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作为
·
国
·
际
·
工
·
人

·
协
·
会
·
的
·
支
·
部成立起来的，它完全接受协会的共同

章程。

（２）创建同盟的盟员临时在日内瓦组成中央

局。

（３）属于一个国家的创建同盟的盟员成立本

国民族局。

（４）民族局负有在一切地方成立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地方组织的任务，
·
各
·
地
·
方
·
组
·
织
·
将
·
通
·
过
·
本
·
国

·
的
·
民
·
族
·
局
·
向
·
同
·
盟
·
的
·
中
·
央
·
局
·
请
·
求
·
加
·
入国际工人协

会。

（５）一切地方组织遵照国际工人协会各地方

支部通过的实际办法，成立自己的局。

！

如果是自己
·
缩
·
小自己

的职能，那么不是
·
必

将消失，而是自己消

失。

竞争与竞争不一

样，我亲爱的俄国人！

国际协会不容许有

“
·
国
·
际
·
支
·
部。”

新的总委员会！

国际的章程不承认这

些“中间人的权力”。

８１５ 卡·马 克 思



（６）凡是同盟的盟员都有义务每月缴纳十生丁的

会费，其中一半留给各民族组织用于自己的需

要，另一半上交中央局会计处用于中央局的共同

需要。

在那些认为这个数额太高的国家，民族局取

得中央局同意后可以降低。

（７）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

国际工人协会一个分部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

代表团，将在单独的会场内举行自己的公开会

议。

创建的日内瓦

组织的成员

·
约·

·
菲
·
力
·
浦·

·
贝
·
克
·
尔。—— 米·巴枯宁。——

泰·雷米。—— 安东·林德格尔。——路易·

尼德格尔。—— 瓦列里扬·姆罗奇科夫斯

基。—— 扬 · 扎 哥 尔 斯 基。—— 菲 · 策

勒。—— 安·阿尔丹。—— 沙·佩龙。—— 茹

·盖伊。——Ｊ·弗里斯。——Ｆ·罗沙。——

尼 古 拉 · 茹 柯 夫 斯 基。—— 米 · 艾 尔 皮

金。—— 扎姆佩里尼。—— 恩·贝克尔。——

路易·魏斯。—— 佩雷。—— 马劳达—— 爱德

华·克罗塞。——Ａ·布朗沙尔。——Ａ·马蒂

斯。——雷蒙。——阿列克谢也娃女士①。——

巴枯宁娜女士。——叙泽特·克罗泽女士。罗莎

丽亚·桑吉内德女士。—— 德吉烈·盖伊女

士。——珍妮·吉奈女士。——安东·杜诺。

侵吞我们钱财的新的

苛捐杂税！

他们想在我们的庇护

下损害我们的声誉。

蠢人中的蠢人！

还有巴枯宁娜女士！

９１５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

① 巴尔田涅娃。——编者注



——Ｊ·莫莱。—— 盖里。—— 雅克·库尔图

瓦。—— 让·波托。—— 安德烈·贝尔。——

弗·博费蒂。——Ｃｈ·居约。——Ｃｈ·波斯特

莱布。——Ｃｈ·戴特拉。——Ｊ·克罗泽。——

Ｊ·桑吉内德。——沙·雅克拉尔。——Ｌ·库

兰。—— 弗 · 盖 伊。—— 布 莱 兹 · 罗 塞

蒂。—— 约 · 马 里 伊。—— Ｃ· 布 雷 希 特

尔。——Ｌ·莫纳雄。——弗·梅米约。——大

多 纳。——Ｌ·Ｊ· 谢 纳 瓦 尔。—— Ｊ· 贝

多。——Ｌ·Ｈ·福尔纳雄。——皮尼埃。——

沙·格朗热。——雅克·拉普拉斯。——Ｓ·佩

拉顿。—— 威·劳。—— 瓦 尔特· 哥特 洛

布。—— 阿道夫·海伯林。—— 佩里埃。——

阿 道 夫 · 卡 塔 兰。—— 马 尔 克 · 埃 里 迪

埃。——路易·阿尔芒。——Ａ·佩莱格林－德

鲁瓦。——路易·德·科佩。——路易·杜普

拉。—— 吉尔莫。—— 约瑟夫·巴凯。—— 弗

·皮斯特尔。——Ｃｈ·吕谢。——玛格丽特·

普莱西德。——保尔·加尔巴尼。—— 埃蒂耶

纳·博雷。——Ｊ·Ｊ·斯科皮尼。——弗·克罗

谢。—— 让·若斯特。—— 莱奥波德·武赫

尔。——Ｇ·菲耶塔。——路易·菲利凯。——

阿米·冈迪永。——维·阿列克谢也夫①。——

弗朗索瓦·舍伐利埃。——

由于创作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盟员决

定创办名为《革命报》的报纸作为新组织的机关

报，临时中央局一俟募集到三百股份（每股十法

郎，从１８６９年１月１日起每个季度缴纳四分之

一），就着手出版刊物。因此临时中央局吁请同盟

各民族局在本地区着手募集股份。因为取得股份

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们厚颜无耻地在瑞

士宣布，说我将在《
·
革

·
命
·
报》上发表文章！

０２５ 卡·马 克 思

① 巴尔田涅夫。——编者注



被看作是一种不提供报纸获得权的自愿的

礼物，因此各民族局应同时编制订户名单。

报纸每周出版一次。

订  费

一年………………………………………六法郎

六个月…………………………三法郎五十生丁

  受临时中央局委托：

书记 扬·扎哥尔斯基

蒙布里昂街８号

注意：请各民族局在１月１日以前将抵偿股票的

款项和订报费交到中央局。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８—１８７０》

１９６４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１２５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的评语



卡·马 克 思

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
５９７

  国际工人协会致《蜂房报》编辑

阁下：

在本月５日本协会会议上，宣读了几封德国来信，告知有两

千名鲁高（萨克森）矿工加入协会，另有两个各拥有近七千人的

矿工团体采取了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措施。

柏林成立了民主工人俱乐部；它的成员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

并且反对普鲁士政府，反对舒尔采－德里奇。在德国，由于国际

工人协会的努力，按照英国工联的模式并根据日内瓦、洛桑和布

鲁塞尔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建议的某些改进意见，建立了工会，

会员已达十一万人。

比利时书记①报告说，比利时已有六十个协会分部，每个星期

都有上千名新会员加入。

瑞士书记②传达了关于巴塞尔一些织带工因同盟歇业而被解

雇的消息。这个问题决定等下星期二委员会掌握了全部事实时再

谈。

２２５

①

② 荣克。——编者注

贝尔纳。——编者注



法国书记①报告说，法国的卢昂、诺尔省和其他一些省份的棉

纺织厂主商定降低自己工人的工资，以便按较低的价格出售自己

的货物，在本国市场上击败英国的企业主。

公民阿普耳加思提出的、公民马克思支持的下列决议案获得

一致通过：

委员会认为，法国卢昂、诺尔省和其他省份的企业主为了在

本国市场上击败英国厂主的明显目的而降低自己工人工资的勾

当，理应受到世界各国工人和企业主的谴责。我们承认自由竞争

的权利，如果自由竞争是以合法手段进行的话，但我们完全反对

用缩减本来就极低的工人工资的办法来扩大贸易。

决定建议各团体派代表出席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会议将于１

月１９日星期二晚上八时举行，讨论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来粉碎法国

厂主不可容忍的勾当和给予有关工人以必要援助的问题。

临时执行书记 海尔曼·荣克

１８６９年１月６日

载于１８６９年１月１６日《蜂房报》第３７９号 原文是英文

３２５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

① 杜邦。——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关于里昂支部中的冲突
５９８

  公民们！１８６９年巴塞尔代表大会曾作出决定，协会会员之间

如发生分歧，总委员会应该充当仲裁人。根据以上决定，国际工

人协会里昂支部请求总委员会裁决阿尔伯·里沙尔和旧里昂支部

的成员舍特尔、科尔米埃、安·勃朗、沙诺、万德里之间的纠纷。

总委员会研究了该支部寄来的材料，认为所提指责是毫无根

据的，并肯定了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特别任命的两个委员会——一

个是１８６７年洛桑代表大会任命的，另一个是１８６９年日内瓦代表

大会任命的——的决定；总委员会仍然认为，阿尔伯·里沙尔任

国际工人协会通讯书记是符合章程和条例的。

此外，鉴于旧支部的成员呼吁激进的市民对这个只有协会会

员应知道的问题作出裁决，是违背协会的章程、精神和利益，并

且是有利于敌人的，因此，总委员会强烈谴责旧支部成员的这种

行为。

总委员会利用这次误会使它所处的地位，要求协会全体会员

在公开发表任何文章或公开采取某种行动之前，必须向它报告。因

为这种做法会挑起个人之间的仇恨（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应该竭力

避免的），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正当我们会员的全部行动、

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应当集中起来争取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迅速

４２５



胜利的时候，这样做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敌人。

１８７０年３月８日由总委员会批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８—１８７０》

１９６４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５２５关于里昂支部中的冲突



卡 ·马 克 思

致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５９９

  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８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们：

大约两周前机械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终于邀请国际工人协

会总委员会派出代表，参加讨论关于同德国五金工人和巴黎机械

工人建立直接联系的问题。现在，在通过有关你们的决定以前，他

们提出下列问题请予回答：

１．工作日有多长？

２．每周几个工作日？星期日上不上工？

３．工资多少？

４．有没有加班费？多少？

５．会员多少？

６．你们每周交多少会资？

７．互助保险会等等同工会团体有无联系？

８．协会包括哪些劳动部门的工人？

致兄弟般的敬意

·
卡
·
尔·
·
马
·
克
·
思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８日

载于１８７０年《哨兵报》第１６号

原文是德文

６２５



弗·恩 格 斯

《每日电讯》的前通讯员罗伯特·里德６００

  １８７１年７月１日

《晨报》通讯员鲍尔斯在佩捷尔斯饭店同《泰晤士报》通讯员

达拉斯和一名俄国使馆随员一起被捕后被立即释放了。但是后来

他又回到咖啡馆去找他的夫人（英国女人），碰见她正同另一位先

生卖弄风情，于是他向这位先生扑了过去，因此被捕，受到监禁。

这三个人在《真理报》发表了一封信，造谣说：（１）咖啡馆

里有佩挂着镶金边红色肩带的公社社员和出示过本人证件的各种

淫荡女人，（２）鲍尔斯被捕没有任何理由。（这不过是些警官，佩

有红色肩带，但没有镶金边。）

《电讯》经常发表被彻底修改过的里德写的报道。报纸拒绝发

表一封十分重要的来信。

《电讯》的凡尔赛通讯员在５月１７日或１８日的报纸上说什么

库尔贝在路弗尔宫用锤子砸了艺术品。２０日里德把这个电讯给库

尔贝看了。库尔贝给《电讯》编辑寄去了下面这封信：

“阁下：

我不仅没有毁坏路弗尔宫的任何艺术品，而且相反，根据我的创议，把

那些被各位部长分散在首都各个大厦中的各种艺术品收集到一起，送回了

［路弗尔］博物馆原处。对卢森堡也是这样办的。我是把从梯也尔先生家里搬

出来的所有艺术品保存起来并进行分等的那个人，而我却被控告拆毁旺多姆

７２５



圆柱。但是有案可查的事实是：关于拆毁的法令是４月１４日通过的，我在六

天以后即２０日被选进委员会。我激烈坚持保存浅浮雕，并建议在残废收容所

的庭院内建立浅浮雕陈列馆。我知道我的行动的动机的纯洁性，我也意识到

从帝国这种制度所继承下来的一切困难。

敬礼和兄弟情谊

古·库尔贝

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０日于市政厅”

但是通过里德寄给《电讯》的这封信，没有被刊登出来。

见４月１０—１２日报纸。

托伦。《泰晤士报》通讯员想知道总委员会对此事的意见。而

《泰晤士报》拒绝登载我们的决议。６０１

曾有人建议里德给《电讯》发通讯，而且他可以发誓，这些

通讯见报时被修改得不利于公社了。

《每日新闻》通讯员阿道夫·斯密斯关于公社的讲演将于

１８７１年７月３日在切林－克罗斯戏院举行。

他参加了和平街的示威游行。国民自卫军的枪枝搭成角锥形

排列在旺多姆广场。一个他称作（李特？）的英国人走在游行队伍

前列，扑向这些枪架，想夺取其中的一枝枪。

茹尔德留在燃烧着的财政部大厦抢救书籍和金钱，直到最后

一分钟。可是他却被控告是纵火犯！一个住在对面的英国人（他

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看到，两枚炮弹打穿房顶爆炸了，马上冒

起了烟，然后就出现火焰，渐渐吞没了整个大厦。

弗·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７月１日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和

巴黎公社。文件和材料》一书。１９７２

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和英文

８２５ 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６０２

１８６９

（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

１８６９年９月２８日。荣克说收到克吕泽烈将军从纽约的来信。信

是写给代表大会的，但是到得太晚。

 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报告的印刷问题。

 宣读了纽约裱糊工人的信。他们要求总委员会施加影响，制

止工人的输入，因为输入工人会使目前正在罢工的工人遭到失

败。对此采取的措施（后来收到了得到总委员会的信的曼彻斯

特、爱丁堡等地工联理事会的来信）。

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５日。宣读瓦尔兰从巴黎写来的信。他报告说，代

表们已经开过会，他们决定要尽力促进各自的团体加入协会。

 奥哲尔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曾提名累瑟姆和拉姆博德为候

选人。推迟。

 黑尔斯（鲁克拉夫特附议）：“总委员会应着手建立以代表大

会决议为其纲领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该支部应称为

‘全国劳工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

 韦斯顿报告说，１０月１３日将在贝尔酒店召开会议，建立一

９２５



个宣传土地问题和工人提出的其他措施的组织。

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１２日。通过关于建立国际英国支部的提案。

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１９日。

１８６９年１０月２６日。莫特斯赫德当选。

 决定“起草一个要求释放（爱尔兰的）政治犯和说明总委员

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决议”。

１１月２日。黑尔斯：“上星期三（１０月２４日）土地和劳动同盟成

立，总委员会许多委员进入了该同盟的执行委员会，目前没有

必要做其他（有关英国支部）的事情。”

１１月９日。

１１月１６日。《平等报》登载的反对总委员会的文章（马克思揭开

了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爱尔兰政治犯

的决议。

１１月２３日。（讨论爱尔兰问题。）

１１月３０日。（通过关于爱尔兰政治犯的决议。）

１２月７日。

１２月１４日。荣克宣读《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问题

的决议的文章（施韦泽、李卜克内西等）。［月度报告］。①

１８７０年

［１月１日。关于《平等报》等的秘密通告信。②爱尔兰问题等。

报告等。］

０３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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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４日。罗伯特·休谟被指定为（美国长岛的）通讯员。（寄给

德国委员会（不伦瑞克）三千张会员卡。）

 《进步报》（洛克尔）和《平等报》（日内瓦）抱怨苏黎世的运

动（《哨兵报》）政治性太强。

１月１１日。日内瓦委员会来信说，支部不赞成《平等报》的行动。

［编辑委员会提出辞职，他们的辞职被接受。

１月１８日。

１月２５日。杜邦提议，“在法国的任何团体，只要任命有与总委员

会联系的通讯书记，即被认为在事实上加入了国际”。（通过。）

２月１日。瑞士中央委员会任命了《平等报》新编辑部成员。

   赛拉叶收到布鲁塞尔来信。比利时总委员会赞同总委员会

对《平等报》的攻击所作的答复。①

２月８日。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申请入会。

２月１５日。杜邦报告了里昂新旧支部之间的分歧。（提交小委员会

５７８。）

２月２２日。在那不勒斯，在国际开会的地方搜查文件，而警官并

未出示搜查证。主席、书记和一个律师因抗议搜查非法遭到逮

捕。

   《觉醒报》刊登西班牙一家报纸的报道说，奥地利、意大

利和法国的政府将对国际采取严厉措施。

３月８日。小委员会关于里昂问题的报告。②（里沙尔等。）

３月１５日。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的来信［杜邦曾要求他们把

他们的章程和条例寄来］。

１３５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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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接纳他们，但不是作为“宗派”，并且向他们指出他们的纲领

和国际的纲领之间的分歧。

３月２２日。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人支部。他们希望马克思当他们

的代表。

３月２９日。

４月４、５、６日。拉绍德封代表大会。

４月５日。

４月１２日。荣克收到拉绍德封的来信，代表大会发生分裂。由于

多数人投票赞成接纳日内瓦的同盟，日内瓦和拉绍德封的代表

退出大会，自己继续开会。委托荣克向双方写信了解事情的详细

情况。

４月１９日。（荣克说）瑞士的两方说法不一。新委员会代表大约六

百会员，老委员会代表大约两千会员。

４月２６日。（吉约姆给荣克的信。）

５月３日。关于臆造的反对巴登格的阴谋的决议①（全民投票）。

［巴黎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被捕。］

５月１０日。反对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决议②。（５月１０日。）荣

克提议，以后正式文件都应有全体总委员会委员署名，不管他们

是否出席会议。

５月１７日。决议：“鉴于：

   巴塞尔代表大会规定巴黎为国际工人协会应届代表大会的

２３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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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部”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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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地点；

   法国目前存在的制度使代表大会不能在巴黎举行；

   然而为了准备代表大会的召开又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章程第三条责成总委员会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所规定的

集会地点。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总委员会把应届代表大

会的集会地点移至德国。

   总委员会在５月１７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

届代表大会今年９月５日在美因兹召开。”

   德巴普在给赛拉叶的信中询问总委员会对瑞士问题的看

法。

   荣克。佩雷（日内瓦）来信，他希望由总委员会来解决瑞

士的问题。

５月２４日。（围绕关于《蜂房报》的决议的争论。）①

５月３１日。巴黎人反对把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移至美因兹。关于克

吕泽烈的问题。——荣克介绍奥斯本·华德。荣克介绍正在罢

工的巴黎铸铁工人的代表杜瓦尔。总委员会指派代表团（荣克和

黑尔斯）帮助他和工人团体取得联系。议决发给纽约的休谟证

书。

６月７日。

６月１４日。日内瓦新的同盟歇业（建筑业）。

６月２１日。关于日内瓦问题的告各工会等书②。

６月２８日。卢昂的地区代表大会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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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瓦来信要求总委员会尽快做出决定。（关于这个问

题的讨论。）

   （关于同盟，见韦斯顿的声明。）（通过提议：日内瓦委员会保

持其原有的职权；新的委员会可以挑选一个地区性的名称。①）

   马克思提议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布鲁塞尔（此事拟在应

届代表大会上提出）（把关于总委员会迁移问题的提议通知各支

部）。提议被通过。黑尔斯表示准备提议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７日５日。巴黎人希望驳斥检查官奥卢瓦捏造的罪名，但他们没有

给总委员会寄来任何材料。杜邦抱怨没有得到答复。

７月１２日。法国人支部。勒梅特尔。——实证主义者支部寄来会

费。——机械工人联合会决定援助铸铁工人的钱。——建议

（马克思提出的）：“给各支部写信，请他们考虑把总委员会迁离

伦敦是否合适。如果他们赞成迁离，则建议迁往布鲁塞尔等

等。”②——美因兹代表大会的议程。

７月１９日。日内瓦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决议表示感谢。荣克写信

给拉绍德封方面，指责他们放弃政治。——巴黎支部的反战宣

言。——委托马克思起草反战宣言。

７月２６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谈德国军事贷款（北德意志联邦

国会。柏林）。——（在他们的书面声明（他们为什么弃权）中

公开宣布自己是国际会员。）——宣读了７月２３日的关于战争

的第一篇宣言。③

４３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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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２日。赛拉叶宣读了比利时的来信，说总委员会应留在伦敦；

但通知说，比利时参加大会的代表要质问为什么总委员会干涉

瑞士的事情。马克思说，在巴门、慕尼黑、布勒斯劳等地发表了

反对战争的抗议书。荣克谈瑞士的事情。《团结报》上的文章。吉

约姆方面还没有正式答复。巴黎人要求迅速解决这一问题。提交

小委员会。马克思提议询问各支部，是否同意代表大会延期举

行。提议被通过。

８月９日。荣克收到那不勒斯的来信，说卡普卢索背叛了他们。

８月１６日。再印（第三次）关于战争的宣言一千册。瑞士和德国

（中央委员会）来信，要求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并授权总委

员会确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８月２３日。将在日内瓦印刷关于战争的宣言德文本一万五千份和

法文本一万五千份。比利时委员会来信收回对瑞士争端的意见

（见８月２日记录），并同意代表大会延期。日内瓦的罗曼语区委

员会也赞成代表大会延期和总委员会留在伦敦。

   通过了代表大会延期举行的决议。

８月３０日。纽约成立法国人支部。奥斯本·华德出席会议并讲了

话。

８月６日。马克思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通信①，他们表示将履行自己

的职责。通过起草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决议。

９月９日。宣言被通过。

９月１３日。赛拉叶去巴黎。

９月２０日。不伦瑞克人被捕。被驱逐出美因兹。柏林、慕尼黑、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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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堡、纽伦堡等地抗议兼并。派一个五人代表团与阿伦德

尔大厅的委员会共同筹备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和反对兼并的示

威。

９月２７日。报告（联合委员会）已同意派代表团去见格莱斯顿，要

求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１０月４日。

１０月１１日。柏林和慕尼黑集会反对普鲁士的战争政策。关于巴枯

宁９月２８日①在里昂的行为的信。财务委员会的报告。

１０月１８日。北明翰工联理事会加入协会。对比利时的国际报纸不

登载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表示反对。任命财务书记。

１０月２５日。比利时的《国际报》终于刊登了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

言的第一部分。——海奈曼组织的集会。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

抗议。决定讨论内部事务时，除总委员会委员外不准任何人参

加。

１１月１日。帕特森（新泽西州）和纽约来信说，那里的法国人支

部和德国人支部发表了反对战争的联合宣言。奥布里（卢昂）来

信说，波拿巴派仍然控制着政权，并且在行动。

１１月８日。委托书记参加干预委员会的会议。

１１月１５日。由于战争迫近，纽约举行群众大会。

１１月２２日。布勒斯特来信说，１０月２—１０日，当地委员会的十

二名委员全部被捕，１０月２７日以阴谋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受

审。两人被判处二年徒刑，一人被判处一年徒刑（仅仅因为参加

了讨论保卫国家的大会）。——从公布的波拿巴的文件来看，在

６３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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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投票前夕对国际的迫害是蓄意组织的。

１１月２９日。曼彻斯特工联理事会答应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杜邦被

任命为郎卡郡的代表。①

１２月６日。马克思建议书记把委员们前三个月的出席情况开列一

个统计表。建议被通过。

１２月１３日。书记宣读了一份列有委员们的姓名和他们９月以来

缺席次数的统计表。此表列入会议记录，今后委员们谁出席谁缺

席都要记下来。

１２月２０日。报告准备在纽约成立中央委员会。（见出席情况登记

表）（在１２月份最后一次会议以后）（１８７０年９月至１２月和

１８７１年１月至３月底）。

１８７１年

１月３日。

１月１７日。北明翰工联理事会加入协会。质问《邮袋报》对国际

采取什么态度。（这些人赞成兼并。）马克思发言反对奥哲尔在圣

詹姆斯大厅的夸夸其谈（关于法夫尔之流）（反对我们的第二篇

宣言）。

１月２４日。纽约成立美国中央委员会。

１月３１日。瑞士（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来信说，他们从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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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收到了要求建立密切联系的信件，但是在接受这一要求之前，

他们想知道西班牙支部同总委员会有没有联系；如果没有，他们

也不同西班牙建立联系。恩格斯被委派为西班牙书记。

   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普法）战争（和英国政府的态度）的

决议案。①

２月７日。关于普法战争的讨论。英国政府的态度。

２月１４日。（讨论继续进行。）

２月２１日。土地改革协会在土地国有化这一问题上向工人党靠拢

（穆勒）。哈里斯认为这是搞垮土地和劳动同盟的一个步骤。

２月２８日。关于土地改革协会的讨论。（决定讨论它的纲领。）

   公民赛拉叶的报告（围城期间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

３月７日。（关于纽约中央委员会的讨论。）（马克思谈１８５６年的巴

黎宣言。）

３月１４日。罗班。（在伦敦召开有所有支部代表参加的会议。）（被

否决。）（关于１８５６年宣言的辩论。）（爱尔兰问题。）

３月２１日。马克思说：战争爆发时，已给大陆各支部去信，通知

不可能在美因兹或巴黎举行代表大会；所有回信的支部都请总

委员会选择应届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罗班说，巴黎没有

收到这封信。决定给英国报纸寄去一个声明，驳斥强加于巴黎联

合会委员会的伪造的（关于开除德国人的）决议②。

   （３月１８日决议。）

   伦敦东区支部。

３月２８日。赛拉叶被派往巴黎。拨给他妻子五镑。

８３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６７—６６８页。——编者注



加诸于我们德国朋友的罪名仅仅是国际会员（所有其它的罪名都

被取消了）。威灵顿游乐场举行的中央共和派大会（目的是建立

共和派俱乐部）。威德建议加上“社会的和民主的”几个字。（二

十六票赞成增加，五十票反对。）关于在伦敦东头建立支部的决

议。

４月４日。旧金山支部。拜特纳－格林区支部。

４月１１日。（安特卫普等地雪茄烟工人被解雇。）（总委员会采取的

行动。）

４月１８日。总委员会第一次审查托伦的问题。

４月２５日。开除托伦。得到批准①。

５月２日。阿普耳加思和奥哲尔。（埃卡留斯提议，这次对他们暂

不使用宣言必须有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的规定。莫特斯赫德

反对。委托荣克同阿普耳加思谈谈此事，委托埃卡留斯同奥哲尔

谈谈此事。）

５月９日。埃卡留斯辞去总书记职务。（阿普耳加思让总委员会决

定是否在宣言上署上他的名字。奥哲尔希望在宣言付印之前能

够过目。）

   新西兰来信。

５月１６日。黑尔斯当选为总书记。

５月２３日。英国人将召开大会促使英国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法国流

亡者的行动。大会已开过，以后就这一问题又召开过一系列会

议。

５月３０日。马克思宣读关于“内战”的宣言。（通过。）

９３５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① 见本卷第６８１页。——编者注



６月６日。公社。英国报刊。马志尼。（国际民主协会企图起重要

作用。）（公民卡迪奥出现。）

６月１３日。 （６月１２日。对法夫尔通告的答复寄往《泰晤士

报》。①）发表关于内战的宣言。（公民博德里出现。）

６月２０日。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出丑的会议。）（关于侯里

欧克的丑闻。②）

   关于伪造的巴黎（国际）的宣言的声明。③

６月２７日。成立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每星期六开会。关于奥哲尔、

鲁克拉夫特、侯里欧克等人的声明。④马克思给《每日新闻》的关

于宣言的信。

   ［《法兰西内战》］第一版售完。

７月４日。麦克唐奈当选。

 卡菲埃罗来信。让罗伯特·里德带着宣言到各地作关于公社的

讲演。沃尔弗少校（蒂巴尔迪等）、马克思与《派尔－麦尔新

闻》。

７月１１日。阿西案件—比果（代理人勒姆利出席）。关于华施贝恩

的宣言。拉特森（普鲁斯）索取国际发表的一切文件。

７月１８日。里沙尔问题（没有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埃利奥特

（被否决）。

   埃尔曼被选为比利时书记。

   流亡者救济金问题。

７月２５日。新奥尔良支部。（《公社报》是他们的机关报。）罗马

０４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①

②

③

④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编者注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编者注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

明》。——编者注



教皇①和马志尼反对国际。②罗班提出瑞士问题。提交代表会议

讨论。

   决定召开秘密代表会议（９月１７日）。③

８月１日。马林的大主教，国际天主教工人协会。华盛顿支部。

   罗沙建议成立调查公社历史的委员会（利用流亡者的力量

和向流亡者调查）（科恩）。

８月８日。因新堡同盟歇业新堡和伦敦的机械工人派出的代表团。

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到比利时等国。通知国际各支部不要让工人

到太恩河畔的新堡去。

   阿普耳加思的信。今后来宾不许出席会议。

８月１５日。利物浦和莱斯特郡的拉夫伯勒的支部。代表会议只限

于研究组织问题和政策问题。

８月２２日。（把公社社员迁移到加拿大的方案。）

８月２９日。流亡者协会派出的代表团。争论。

９月５日。马克思、恩格斯、黑尔斯、荣克辞去流亡者委员会委员

的职务。关于代表会议的建议。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大约起草于

１８７１年９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记录

和文件》１９７０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１４５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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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见弗·恩格斯关于召开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编者注

见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编者注

庇护九世。——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小委员会会议

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晚八时

龙格主持会议。

马克思提议，朗德克是否仍然属于国际的问题与总委员会毫

不相干，让他去找伦敦的法国国际会员解决。国际会员在巴黎受

审时朗德克丧失气节，保证今后不再同国际有任何联系。但是这

样的问题不能由总委员会来决定。

莫特斯赫德附议。

一致通过。

代表会议。马克思：代表会议不是由各支部的代表而是由各

国的代表组成，代表们是在特殊情况下来同总委员会商讨问题的，

因此代表会议同代表大会有很大区别，职权也很不相同。此点一

定不要忘记。第一个问题将是：（１）钱的问题，会费没有按规定

缴纳。代表会议无权改变章程，但能够执行章程，因此第一个提

案就是，支部在被接纳入会之前要交会费。

荣克附议。

２４５



一致通过。

马克思：（２）（国际遭到禁止的各国，应提出自己的计划，允

许它们使用其他名称，但不许成立秘密团体。）

埃卡留斯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３）指定几名委员起草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总委员

会两年工作报告。

照例通过。

荣克提议，埃卡留斯附议，指定马克思起草报告。

马克思：（４）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改称为联

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等等、等等。

赛拉叶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５）会后起草致各国政府的答复。

恩格斯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６）设有经常性组织的国家要定期提出有关地方

支部和联合会征收会费情况的报告。

这一条由马克思自己撤销了。

马克思：（７）凡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

会和地方支部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意见。

赛拉叶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８）总委员会应颁布新版《章程》以及标准的法文

和德文译本，并列印出；而所有其他各国的译本，在印行之前须

３４５１８７１年９月９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经总委员会批准。

荣克附议。

一致通过。

莫特斯赫德：要求代表会议责成总委员会执行章程中关于对

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同一问

题的决议。为进行这一工作，可做如下决议：工会等组织，凡拒

绝提供所要求之材料者，在罢工时总委员会将不给予援助。

麦克唐奈附议。

一致通过！

马克思：小委员会星期一晚八时在马克思住处开会。

通过。

弗·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１９６５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４４５ 卡·马 克 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恩格斯记录本中的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１日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小委员会会议

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１日 星期一 下午一时

于梅特兰公园路

赛拉叶主持会议。

恩格斯被指定为书记。

在恩格斯提议和黑尔斯附议下，决定同意特鲁拉夫的二十五

镑十一先令六便士的账单，传单和第五次印刷的一千册①的售价

问题留待考虑。

一致通过。

恩格斯提议，埃卡留斯附议：先付给特鲁拉夫先生十镑，其

余部分等他把售出的册数报来后再付。

一致通过。

马克思提议，龙格附议：为避免任何误解，要求总委员会在

代表会议开幕时宣布，代表会议只不过是根据特殊情况的需要而

５４５

① 大概指《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举行的各国代表的会议，其任务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和决定一

些组织措施。

黑尔斯提议，龙格附议：总委员会应建议成立英国联合会委

员会。

旋又撤销，准备明天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马克思提议，荣克附议，建议成立女工支部。

弗·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伦敦

代表会议》１９３６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６４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弗·恩 格 斯

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
６０３

恩格斯本人做的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十分鼓舞人心，因为协会在这个国家的发

展确实是惊人的。三个月前马志尼断言，意大利只有一个城市有

国际的许多拥护者。而现在，它在全国各处都完全巩固了。它在

报刊方面的代表有：罗马不是两家就是一家日报，米兰一家日报，

都灵一家每周出版两次的报纸，腊万纳、洛迪、帕维亚、吉尔真

提和卡塔尼亚的周报，其他一些在较小城市出版的报纸就不用说

了。这些报纸是政府无休止地进行迫害的对象。这些报纸中有一

家都灵的《意大利无产者报》，一连六号被没收，对每一号被没收

的报纸，至少提出一次诉讼。然而这些报纸仍然无畏地进行斗争，

反对教士、资本家和因国际不是宗教性国际而对它进行攻击的马

志尼。政府解散了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国际的两个支部，但这只

是引起了在全国立即建立起许多新的支部。在吉尔真提，一个新

支部刚刚登出了自己的章程，章程前面还登了总委员会发表的章

程的译文。在腊万纳，六个共和派的和工人的团体组织成一个有

共同的委员会的国际支部。

加里波第表示拥护国际的信件到处在翻印和讨论；这些信件

７４５



显然促使许多动摇者对国际采取了积极的态度。马志尼在意大利

工人中的威信彻底破产了。

协会在西班牙的发展也象在意大利一样迅速。西班牙的工会

几乎都是由国际建立的，构成了国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会

在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委员会，委员会在涉及整个协会的问题

上都直接同马德里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联系。同时，全国同一

个生产部门的工会受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领导，该中央委员会在涉

及这一部门的一切问题上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联系。

这种组织由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０日至１８日在瓦伦西亚举行的代

表会议的决议最终确定下来，现在在整个西班牙建立起来了。在

西班牙大概没有一个大城市没有自己的地方“工会委员会”，而且

许多小城市也有这样的组织。到处建立了新的支部，还有数百人

以个人身分参加进来。共和党不久前还攻击国际是“耶稣会”派，

现在已尖锐地感觉到了它的力量。

巴黎公社一成立，就把共和派分成两个阵营。资产阶级部分

站到了凡尔赛分子一边，而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和具有共和色彩的

工人则支持公社。这后一部分人自然是倾向于国际，并且很快会

加入它的行列，从而使它因加入了许多宝贵的新成员而得到巩固。

同这部分人有联系的共和派报纸，开始宣传土地国有化和其他社

会主义原则。这些报纸包括：里昂的《协会报》，马德里的《共有

者报》，马拉加的《正义报》以及埃尔费罗尔的《劳动报》等等。

在１０月１５日马德里举行的规模盛大的共和派群众大会上，关于

同国际联合行动的建议得到了热情的支持。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东邮报》

第１６０号

原文是英文

８４５ 弗·恩 格 斯



卡·马 克 思

关于流亡的公社社员状况的札记

  在公社被镇压时有四百六十名（外国人）被捕。他们在囚犯

船上呆了五个月。由于缺乏犯罪构成，案件就了结了。

在纽黑文登陆，船上没有饮食。释放时衣不蔽体，身无分文。

他们被告知，可以找各自的领事解决困难。

从纽黑文到伦敦的路程一部分是步行的。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和巴黎公社。文件和材料》１９７２年

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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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意大利的状况

恩格斯本人做的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７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６０４

  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接到了意大利的一些

城市、其中包括都灵、米兰、腊万纳和吉尔真提的来信。这些信

件完全证实协会在意大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工人阶级，至少是在城市中，正在迅速地抛弃马志尼。马志

尼对国际的攻击在群众中没有起任何影响。６０５但是马志尼的攻击

却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促使加里波第不仅明确表示完全支持我

们的协会，而且就在这个问题上同马志尼公开决裂。加里波第在

给撒丁王国法学家佩特罗尼先生（他后来当选为如今正在罗马开

会的意大利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席）的一封长信中表示出对马志尼

派的愤慨，因为他们竟敢把他说成是一个对他周围的人，他的喽

罗和谄媚者向来言听计从的老糊涂虫。他问，这些喽罗是谁？是

否就是他参谋部里那些在１８４８年同他一起从南美洲来的人、那些

１８４９年他在罗马遇到的人、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６０年他参谋部里的那些

人、那些不久前同他一起与普鲁士人作战的人？如果是的话，那

么他肯定这是这样一些人：在意大利人们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怀

念着他们的名字。让马志尼派去当这样的喽罗和谄媚者试试看。

０５５



“我再说一遍，您又搬出什么我的喽罗和谄媚者来，说他们总是牵着尼斯

的那个白发孺子的鼻子跑，您这样做连别出心裁也算不上。您，佩特罗尼，在

宗教裁判所的监狱里受苦十八年，而那时候恰恰是您那一派的人（马志尼

派）被保皇派指控为我的喽罗和追随者。您把朝廷所发表的全部垃圾，特别

是１８６０年以后的东西读一读，就会发现里面有这样的说法：要不是加里波第

不幸处于马志尼的领导之下并被马志尼派所包围，那他还可能会有点用处。

这都是假的。您可以问一问那些同我更接近或更亲近的人。他们还见到过有

哪个人在下决心做一件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事的时候比我更顽强？请问问马志

尼本人，当他想把我拉过去干干他那种行不通的事情时，他是否觉得我那样

容易被说服？请问问马志尼，我们之间分歧的由来，难道不是因为１８４８年我

对他说，他在我军在明乔河同敌人打仗时以某种借口把米兰青年阻滞在市内

是错误的吗？要知道马志尼是这样一种人：谁要是怀疑他的绝对正确，他是

绝不宽恕的。”

加里波第接着说，１８６０年马志尼竭尽全力来阻挠和破坏将军

的最终导致了意大利统一的西西里岛远征；后来，当马志尼知道

了加里波第取得成功时，就坚持要加里波第在意大利宣布成立共

和国，而在当时条件下这样做是荒谬的、极端愚蠢的；最后他①责

备这位“人人都知道是呆在意大利的伟大流亡者”无耻地诬蔑巴

黎的烈士，那些唯一在这个暴政、谎言、怯懦和堕落的时代高举

着，甚至在临死时还高举着权利和正义的神圣旗帜的人们。

他接着写道：

“您诅咒巴黎，因为巴黎毁掉了旺多姆圆柱和梯也尔的住宅。可是您有没

有看见整座村庄由于掩护了一个志愿兵或自由射手而被烧毁？而且不仅在法

国如此，在伦巴第和威尼斯也是如此。至于在巴黎把宫殿倒上煤油放火焚烧

的事，让他们去问教士们吧，教士们非常熟悉自己所宣讲的地狱之火，应该能

够很好地判断煤油之火和奥地利人为烧光伦巴第和威尼斯的村庄而放的火

１５５关于意大利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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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伦巴第和威尼斯是处于这样一些人的奴役之下，

他们枪杀了乌果·巴希、小西塞罗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成千上万的意大利

人，因为这些意大利人犯有为罗马要求自由、为意大利要求自由的渎神罪。

一旦光明驱散笼罩着巴黎的黑暗，我希望您，我的朋友，要多多宽容人民

因处境绝望而干出来的行为，这样的人民肯定是受了不好的领导——而易受

教条主义者的高调所迷惑的民族一般都是如此——，但他们实质上是为自己

的权利而英勇斗争的。不管那些诽谤巴黎的人怎么说，他们永远无法证明，是

一些坏蛋和外国人——１８４９年他们在罗马就是这样称呼我们的——同一支

有最精锐的普鲁士军队做后盾的大军对抗三个月之久。

而对国际呢？为什么要在几乎对这个协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来攻击它？

难道这个协会不是由于全世界的社会状况不正常而产生的吗？一个多数人为

了勉强生存而做奴隶，少数人不是凭自己的汗水而是凭谎言凭暴力占有多数

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难道不应当引起受苦群众的不满和

报复吗？

我希望国际不要发生象巴黎人民那样的情况，就是说不要上那些教条炮

制者们的当，相信了那些人的教条就会被弄得头脑膨胀起来，最后成为笑柄；

希望国际对那些带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改进的道路上前进的人，要先认真考

查其品格，然后才给予信任。”

他又回过头来谈了一下马志尼：

“马志尼和我两个人都老了，但是没有人能提出要我们和解。

一贯正确的人是死也不会让步的。同马志尼和解？要和解只有一

个办法，就是服从他，而这一点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

最后，这位老战士用自己的过去来说明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

国际主义者，他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为自由而战斗：起初在南美洲，

后来为罗马教皇①效劳（是啊，甚至为罗马教皇效劳，当时罗马教

皇扮演着自由派的角色），后来在维克多－艾曼努埃尔手下，最后

２５５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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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在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手下。他在结尾中写道：

“我和意大利的青年愿在需要的时候同你们，马志尼派并肩为意大利服

务。”

加里波第在许多信中都明白地表示出他对国际的同情，但总

是避免公开谈论马志尼，而最近这封信就不这样了，因而在意大

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促使新的拥护者站到我们的旗帜之下。

还有通知说，关于罗马工人代表大会６０６的全面报告将送交总

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①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东邮报》

第１６３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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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罗马工人代表大会。——

倍倍尔在国会中的演说
恩格斯本人做的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４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从意大利又得到许多消息。从这些消息可以看出，所谓罗马

工人代表大会６０６不过是马志尼的一个诡计，指望把关于国际在意

大利有一日千里的发展的舆论引入迷途。今年夏天，组织得很好

的马志尼派的地方首领们在意大利的许多大城市第一次而且是非

常出乎意料地碰到这样的事实：他们正在失去他们迄今所给予工

人阶级的绝对影响。意大利工人的健全的本能帮助他们懂得，公

社时期遭到欧洲所有统治阶级大肆诅咒的巴黎工人，实际上是整

个无产阶级事业的捍卫者，马志尼号召自己的拥护者参加整个资

产阶级对巴黎人民的共同诅咒，这样他自己就破坏了他原先对意

大利工人的无可争辩的影响的基础。于是意大利城市的工人就开

始懂得，他们的阶级利益超出了马志尼派共和国的范围；这些利

益对于文明世界的全体工人来说，是一样的，现在有了一个维护

这些共同利益的巨大组织——国际。而且，一段时间以来，他们

对马志尼在一个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多地受僧侣统治的国家

４５５



里进行完全不合适的宗教宣传已经感到厌恶；他们也厌恶他的无

休止的提示：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履行义务，而马志尼却从来不

提他们的权利。马志尼认为，最好当这个反对派运动在萌芽状态

中就把它除掉。近二十年来，他实际上领导了各种工人互助团体、

秘密团体、林业兄弟会（Ｆｏｒｅｓｔｅｒｓ）和意大利的祭司，领导了那

些正式禁止谈政治，并甚至完全忽视一般职工会的最基本任务的

组织。这些团体的委员会的主席、书记和委员照例都是马志尼分

子，在他们的帮助下一些维护行将衰落的马志尼主义的行动才得

以组织起来。１８６４年以前，这些团体每年举行代表大会，最后一

次于１８６４年在那不勒斯举行，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团结互助的决

议案，它规定一种设立中央委员会以管理共同事务等等的章程。但

是从那以后，代表大会就再也没有开过。在利古里亚人团体的帮

助下，马志尼得以召开新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１１月１日在罗

马举行。罗马工人团体中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组织

得怎样。那里的委员会是反马志尼分子的，由于利古里亚人的请

帖上说的是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政治问题，委员会就拒绝派代表，理

由是讨论这样的问题违反章程。实际上，只要不是由马志尼分子

组成工人团体的委员会的地方，都没有派出代表；这是马志尼派

的报纸自己说的；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派出的代表不是由各团体

的成员而是由它们的委员会选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在意大利

的大多数成员对于觊觎意大利基本工人群众的代表权利的这一代

表大会提出抗议。其中只有不多的一部分人出席了代表大会的各

次会议，以便有机会监视代表大会的工作。

代表大会于１１月１日开幕。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当选为名誉主

席，而这不过是在加里波第给佩特罗尼写的表示同马志尼彻底断

５５５罗马工人代表大会。——倍倍尔在国会中的演说



绝关系的信发表之后一个星期的事！后来又重新讨论了那不勒斯

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团结互助的决议案。为此一位代表建议写进

一项关于代表大会明确宣布自己忠于朱泽培·马志尼的原则的声

明，作为对决议案的修正。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后旧的马

志尼派组织占了上风。三十四票赞成，十九票反对，六个代表弃

权，十人缺席。由于在投票者中占十五票之差的多数，而在代表

大会的代表总数中占一票之差的少数，意大利各秘密团体（Ｏｄｄ

ｆｅｌｌｏｗｓ）的成员和祭司在一年之中就用马志尼所能说的或做的把

自己束缚起来。不用说，国际支部的三名代表立即离开了会场以

示抗议。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代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就

秘密决定，无论是关于国际的问题还是任何宗教问题都不予讨论。

程序规则只能作有利于马志尼的变动！

对代表大会上其他问题的表决只有马志尼分子感到兴趣，这

是企图使马志尼的行将消灭的影响起死回生，但在目前意大利工

人中所能看到的国际影响的增长面前，这种企图完全是枉费心机。

罗马的意大利激进报刊，特别是《首都报》和《论坛报》尖锐地

谴责代表大会无条件地信任马志尼。《论坛报》写道：

“这一表决对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之间、最高主教的神学原理和对工人权

利的忠贞的信念之间的联合作出了最终的判决。”

人们对加里波第似乎是要说：您否认马志尼的原则是不对的，

马志尼的原则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原则；对失败的公社社员是要

说，凡尔赛的保皇派地主枪杀他们是对的；对国际是要说，各国

政府极力要消灭它是对的，意大利将成为阻挡冲击特权和垄断的

激流的屏障。

在代表大会上联合起来的意大利工人如果详细地讨论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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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所有的建议，本来是不坏的，但不是这样，反对意见在提

出问题本身以前就产生了。明哲之士说：被当作福音书来理解的

老师的话，对于被迫采用这类手段来摆脱不能用其他办法对付的

宣传的那个政党来说，只会给它带来危害。

这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意大利农业工人和小农的值得注意

的文章，这些人要求把现在还没有耕种和正在变成沼泽地的大地

产宣布为劳动者的财产，如果这些地产在一定时期内还不开垦和

耕作的话。

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在德国议会中两次发言。６０７在第一次发言

中他批评了军费开支的增长。

他说：“整个这支庞大的军队基本上是用来对付国内工人阶级的。然而，

资产者先生们，你们自己通过迅速发展你们的工厂和作坊造成了工人人数如

此迅速的发展，以致于你们永远不可能以同样的规模来扩大军队。”

在第二篇关于自由派建议德意志各邦务必有代议机构的发言

里，倍倍尔说，德意志各邦，无论是大邦或小邦，它们的宪法，连

记载这些宪法的那张纸也不值。普鲁士行政机关统治整个德国，为

所欲为；他倍倍尔希望，所有被毫无根据地认为是自由的最后避

难所的小邦都被普鲁士吞并，使人民直接面对真正的敌人——普

鲁士政府。当倍倍尔说他并不把德意志帝国宪法排除在这种一般

谴责之外时，众议院根据主席的建议打断了他的发言。

这就是德国议会中的大贵族、官僚、资本家和法学家所阐述

的讨论自由。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位工人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是非常

严厉的敌手，因此他们必须用暴力堵住他的嘴。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９日《东邮报》

第１６４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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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声   明６０８

  本人，卡尔·马克思，现住密多塞克斯郡哈佛斯托克小山梅

特兰公园路１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郑重而

诚恳地声明以下各点：

１．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９月初还在不伦瑞克６０９，

该党从来没有申请过作为协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支部加入国际工

人协会。

２．因此也从来没有接纳它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３．上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许多党员根据本人申请被吸收为

国际工人协会的个人会员。

４．本声明是根据不伦瑞克商业家威廉·白拉克的请求发表

的，他本人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我发表这项郑重的声明，真诚地认为它符合实际情况，符合

已故国王威廉四世陛下在位第五年和第六年议会会议所制定并通

过的关于取消本届会议一项法令的法令条例，被取消的这项法令

的名称是：更有效地废除各国家主管部门采用的各种宣誓而代之

以发表声明和更彻底地废除自愿的和非司法的宣誓和宣誓声明，

以及采取其他措施废除不必要的宣誓。

８５５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即日在伦敦西蒂区市长官邸签字和登记。

卡尔·马克思

出席者：市长西尔斯·约翰·吉本斯

发表于《对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

审判》１８７１年不伦瑞克版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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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丹麦国际会员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
６１０

恩格斯本人做的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５日

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我们收到一份来自丹麦的报告，主要谈的是农业工人的状况

和在他们中的宣传鼓动。丹麦只有两个正式的政党，一个是代表

资本家阶级的“学理主义者”的党，另一个是自称为“农民之

友”的党，他们代表着包括土地贵族和大农民私有者在内的土地

占有者。他们还自称代表农业工人，可是不用说却从来没有为他

们办过一件事。因为丹麦贵族比较软弱，所以大租佃者构成了

“农民之友”党的大多数。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迄今一直处在他们

的领导下，尽管这些人中间也有少数代表选入议会，但他们的行

动受大租佃者的影响，他们被大租佃者纯粹当作工具来使用。

国际的目的是要使小农和农业工人不再依附于靠他们的劳动

而发财致富的人，国际正在努力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不同于所谓

的“农民之友”、而和城镇工人紧密团结的独立的政党。这个新的

农业工人的党将以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决议作为自

己行动的基础。

我们的哥本哈根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说：“土地是人民的共同财产，

人民应当共同耕种土地，享受共同的产品，并将剩余部分〈地租〉交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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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共同的目的，这已越来越成为公认的真理。”

但是，丹麦的土地主要是每人占有五十英亩到一百英亩好地

的、人数众多的农民私有者的财产，不可能立即没收这么一大批

人的土地。因此提出了一个对租佃者和农业工人都很有好处的计

划，这就是建立由租佃者和农业工人组成的农业合作社，共同耕

种目前由他们各自耕种的土地。这样，中小型农场就将为拥有五

百英亩甚至更多的土地的农场所代替，从而就能够采用农业机具，

利用蒸汽力和在小规模经营农业时无法利用的其他现代化的改良

措施，所需的资产可以用每个合作社的土地作为抵押向国家借贷。

这些建议必然都是最起码的；但是它们看来却很适合农村居民目

前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时始终坚持宣传土地国有化是运动

的最终目的，将大大有助于打破大土地所有者在教区牧师、乡村

教师和政府官吏帮助下使农业工人至今所处的那种政治依附状

态。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９日《东邮报》

第１６７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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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美 国 的 分 裂６１１

  １８７２年５月
①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５日，伍德赫尔（银行家的老婆、自由同居论

者、大骗子手）和克拉夫林（她的妹妹，一类货色）的报纸发表

了第十二支部的宣言（第十二支部是伍德赫尔建立的，里面几乎

全是资产阶级骗子和改革运动中的潦倒背时的美国痞棍；第九支

部是克拉夫林小姐建立的）。

第十二支部的宣言（致合众国讲英语的公民）（日期是１８７１年

８月３０日，由第十二支部书记威·威斯特署名）。

下面是这篇宣言的摘录：

“国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夺取政权解放男女工人。”“这就要求，第一，男

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政治平等就是人人亲自参与拟订、通过和实行

一切人都受其管辖的法律。”“社会自由就是在一切纯属个人性质的问题上，

例如宗教信仰、男女关系、服装式样等等，绝对不受无理的干涉。”

“这一主张第二还要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自然，这个纲领也包含消

灭……甚至语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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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支部”邀请大家根据这个纲领在合众国组织“英语支

部”。

整个这一组织是用来猎取职位和为了选举目的，这从下面的

引文可以看出：

“尽可能在每一个预选区建立一个支部以便于开展政治活动。”

“最终应在每个城市成立一个相当于市议会的城市委员会，在每个州成

立一个相当于州立法机关的州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一个相当于合众国

国会的全国委员会。”

“国际的任务可以说是在现有政治体制内建立起将完全取代前者的另一

种政治体制。”

这个宣言，以及在宣言基础上建立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骗人

支部——自由同居论者的、招魂术者的、招魂震教徒等等的支部

——是导致分裂的原因，老委员会的第一支部（德国人的）要求

开除第十二支部和不接受那种不是由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组成的

支部。

起初，五个分裂主义者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９日成立了一个由美

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组成的单独的委员会。

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８日《伍德赫尔报》上第十二支部（书记是

威斯特）对第一支部提出抗议，其中谈到：

“简单的真理在于：使一切人——不分种族、性别，不论处于任何条件下

——享有同样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乃是国际所要求的更激进的改革的必

要前提。

在对现存的劳资关系进行任何总改变以前，应该
·
先在全世界给妇

女以平等的公民权。”“第十二支部还要驳斥贯串在这里所说的抗议书（第一

支部的抗议书）中的一个错误思想，即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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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些时候，第十二支部就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伍德赫尔

报》上宣称

“每个支部都有不容干涉的权利对历次代表大会的那些记录，以及那个

总委员会的章程和条例〈！〉做出、保持和表明自己的理解，每个支部只对自

己的行动负责。”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伍德赫尔报》。第十二支部抗议《第一支

部的呼吁书》（就是你交给意大利报纸和其他报纸去发表的那个呼

吁书）。

“说单单是各国工人的‘相互谅解和协调一致’本身就构成协会的基础，

这是不对的…… 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他们自己去争取，这是不可否认

的，但是它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即工人阶级不能违背自己的意

志而获得解放。”

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日，新的北美联合会委员会正式成立（美国

人、德国人、法国人）。

１２月４日，老委员会（华德旅馆１０号）在致合众国的国际各

支部的通告中揭露了骗子手，其中谈到：

“在本应成为防止一切骗人的改革活动的屏障的委员会（老中央委员会）

里，终于形成了由几乎已被遗忘的改革家和人民造福者构成的多数…… 结

果，宣传自由同居福音的人和想用一种共同的语言来造福全世界的人亲密无

间地坐在一起，这些人有：农业合作社专家、招魂术士、无神论者和自然神

论者，一个个力图各显其能。尤其是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 为了推进运

动而必须在这里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起来，同时使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对

立所产生的革命因素活跃起来……

第一、四、五、七、八、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二十

五支部以及其他支部的代表们鉴于一切制止这种胡作非为的努力都没有结

果，因此决定，在老中央委员会（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日）无限期停止活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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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由真正的工人组成的新委员会，而不让一切只会把问题搞乱的人参

加。”（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９日《纽约民主主义者报》）

威斯特当选为新委员会的代表。

应当指出，新委员会很快就充满了大部分来自由第九支部（克拉

夫林）和第十二支部（伍德赫尔）建立的新支部的代表，这些新支部成分

低劣，而且大部分人数很少，连填充必要的职位都不够。

同时《伍德赫尔报》（威斯特等人）却恬不知耻地撒谎说肯定

会得到总委员会的支持。

两个委员会都向总委员会申诉。好些支部，如法国人第十支

部（纽约）和所有爱尔兰人支部都从两个委员会召回了自己的代

表，听候总委员会的裁决。１２月２日《伍德赫尔报》上的一篇文

章说明该报撒谎，文章的标题是：《第十二支部得到支持。——总

委员会的决定》。（这是指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５日总委员会的决定，决

定恰恰相反，是肯定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反对第十二支部要作为

美国人取而代之的无理要求的。）

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和１２日总委员会的决议。

这些决议关系着国际在合众国的命运。（同时应当指出《伍德

赫尔报》迄今故意搞的那一套对我的崇拜。）

决议一寄到纽约，反委员会的人们就实行他们那套老策略。一

开始他们就曾在纽约名声最坏的资产阶级报纸上谈论最初的分裂

问题。现在他们又在所有敌视工人的报刊的一片欢呼声中对总委

员会干起同样的勾当来（把事情说成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

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伍德赫尔报》上对总委员会决议的评论是

很说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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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６日，《伍德赫尔报》就写道：

“在成员方面，要求支部的三分之二或多少成员必须是雇佣奴隶，似乎做

自由人就是犯罪。除此之外，没有提出新的要求。”

（这是在反委员会成立时）

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伍德赫尔报》写道：

“……在总委员会的这个指令中，它的作者们居然建议，今后不接受任何

一个不是起码由三分之二的雇佣奴隶组成的美国支部。各支部的成员是不是

也必须成为政治上的奴隶呢？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假改革派、资产阶

级骗子手和政治投机分子渗入国际工人协会的危险，大半来自仅仅依靠雇佣

奴隶制下的工钱过活而别无其他谋生手段的那一类公民。”

同时，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暴露出来

了：原来国际应当为选举服务……选举伍德赫尔夫人！

顺便提一下，早在１８７２年３月２日《伍德赫尔报》上由威·

威斯特署名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

“去年８月发表第十二支部对合众国讲英语的公民的‘宣言’，是国际历

史上的一个新起点，导致了总委员会承认男女的政治平等和社会自由，和承

认我们当前活动的本质上的政治性。”

１８７２年３月２日《伍德赫尔报》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大会》标

题下写道：

“全国各派致力于改革的人士的代表目前正讨论关于今年５月在纪念周

期间在这里举行联合大会的建议…… 的确，如果５月的这个大会开得好的

话，那么谁能说已经消逝的民主党的残余［那些……原则比共和党派或民主

党派更宝贵的人……不会参加大会］２①不会活跃起来并参加计划中的大会

呢…… 合众国各地区的一切激进组织应当在参加大会的邀请一发表，就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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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采取措施派代表出席。”

（顺便提一下，《伍德赫尔报》——我找不到是哪天的了——

安慰那些招魂术士支部，劝他们不要理会总委员会。）

１８７２年４月６日《伍德赫尔报》写道：

“日益增多的材料证明：各种改革主张的代表订于５月９日和１０日举行

的大会……将是一次人民自发的奋起行动。”

全国争取妇女选举权协会要求：

“这次大会……研究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

在下面这一标题之下也有同样的内容：

《１８７２年５月合众国即将成立保障人权的人民党》。

首先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维多利亚·克·伍德赫尔，然后是

西奥多·Ｈ．班克斯、罗·威·休谟（两人都是反委员会的成员，

班克斯还是它的创建人之一）。在这个呼吁书中说：大会将研究

“合众国总统和副总统的提名”。特别邀请

“工人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改革家、和平主义者、禁酒运动家、国际会员和妇女

选举权运动家——包括一切从事争取选举权活动的各种团体——以及其他

一切相信在我们的立法中贯彻永恒正义和人类平等的准则的时候已经来临

的人”。

在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３日《伍德赫尔周刊》上，有关总统选举的

诡计暴露得越加明显了。这次变了一下样子，向下列人士发出呼

吁：

“国际会员和其他的工人问题改革家——和平、禁酒运动和教育事业的

支持者，以及一切相信在立法、司法和商业中贯彻真正道德和宗教的准则的

时候已经来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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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党……》为题的新呼吁书。首先签名的仍然是：维

多利亚·克·伍德赫尔，随后是反委员会里的头目们——西·Ｈ．

班克斯、罗·威·休谟、乔·Ｒ．艾伦、威廉·威斯特、Ｇ．Ｗ．马

多克斯（后来在阿波罗大厅会议上当主席）、约·Ｔ．埃利奥特

（反委员会的英国书记）、Ｔ．米约（法国人第二支部代表）。

《伍德赫尔……周刊》（不是报，而是周刊），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０

日。继续玩弄同样的手法。

名单增加了，仍然是以维·克·伍德赫尔为首（在名单中还

有些“达官贵人”）。①

《伍德赫尔……周刊》，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７日。继续同样的宣传。

（开始刊登代表名单）。

《伍德赫尔……周刊》，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继续搞那一套。（继

续刊登那个扩大了的名单）。

《伍德赫尔……周刊》，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５日。最后（５月９、１０、

１１日阿波罗大厅的丑剧）提名伍德赫尔为合众国总统，提名弗·

道格拉斯为副总统（反委员会的马多克斯是第一天的大会主席）。

纽约和合众国的笑料。

此外还有反委员会的负责人：约翰·Ｔ．埃利奥特——副主

席。乔·Ｒ．艾伦——书记（兼决议和纲领起草委员会委员）。在

后一个委员会里的是：西·Ｈ．班克斯（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反委

员会的五个创建人之一）。还有臭名远扬的玛丽·哈勒克夫人参加

了一个委员会。在合众国纽约全国中央委员会里有乔·Ｒ．艾伦、

西·Ｈ．班克斯（与第十二支部成员、维多利亚的第二个丈夫布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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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上校一起）、艾·Ｂ．戴维斯。

反委员会的崩溃。

第二支部（法国人支部）撤销洛格朗（在此以前是反委员会

的法国书记）的代表权。指责这些家伙

“利用组织来达到政治目的，把组织弄成女权派自由同居论者这一支的某种

附属物…… 公民米约〈他提出第二支部退出反委员会的决议案，决议案被

通过〉在提出决议案时说：只有三个支部——第九（克拉夫林）、第十二（伍

德赫尔）和第三十五——在七拼八凑的阿波罗大厅会议上有代表，这些代表

都是别有政治目的的；在上述会议上伪装代表联合会委员会进行活动的代表

团是冒充的、自封的”。

（但是联合会反委员会并不否认这个代表团。）（《世界报》，

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３日。）

第六支部（德国人支部）撤回了自己的代表爱·格罗塞（冯

·施韦泽先生的前任私人秘书〉，并声明，如果反委员会不接受总

委员会的全部决议，就退出这个委员会。

《社会主义者报》（纽约），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８日。

纽约第二支部在５月１２日星期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鉴于……

第二支部有根据确信首饰匠协会拒绝加入国际，而这个协会却有一名代

表继续在联合会委员会里代表它；

第二支部有根据认为另外一些代表所代表的是虚假的或只有六至八名

成员的支部；

第二支部声明，必须进行调查……”

“鉴于第十二支部，不论是对还是不对，已被总委员会根据巴塞尔代表大

会所授予的权力暂时开除，第二支部抗议第十二支部的代表作为有表决权的

代表留在联合会委员会里。

最后，鉴于国际是一个旨在使工人自己解放自己的工人协会，第二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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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接纳大多由非工人组成的支部。”

第二支部的另一项决议。

“第二支部

在原则上完全承认妇女的选举权，但鉴于女公民伍德赫尔在阿波

罗大厅的会议上向公众暗示国际支持这次会上所提出的候选人，

兹声明：

现在国际不能也不应该被任何美国政党牵着走，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代表

工人的愿望，没有一个把工人的经济解放作为纲领和目的。

第二支部认为，

当前我们唯一的目的应当是组织和团结美国的工人阶级。”

同一号《社会主义者报》在《国际会员们，要小心啊！》的标

题下载有这样的话：

“国际在美国没有遭到也不可能遭到迫害；政客们绝不想消灭它，而是一

心想利用它作为达到自己私人目的的杠杆和支点。如果国际让人家把自己引

上这条道路，那它就不再是工人协会，而成为政客们的活动场所。

警报早就发出过；可是现在阿波罗大厅会议以国际的名义提名伍德赫尔

夫人为总统候选人一事应当使目光不很敏锐的人也擦亮眼睛了。美国的国际

会员们，要小心啊！”

《世界报》，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０日。

１８７２年５月１９日反委员会会议。（阿波罗大厅的）马多克斯

主持。八名代表（代表八个支部）（法国人和德国人）退出。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０日《先驱报》登载了这次会议的消息，标题是：

《法国人受辱，愤然退场…… 恶言相加。合众国仅有会员一千五百名。

伦敦国际会员发生分裂。伍德赫尔集团获胜》

１８７２年５月２８日总委员会决议，根据该决议——回答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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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斯的德国人支部和新奥尔良的法国人支部的问题——只承认老

委员会（合众国临时联合会委员会）。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７２年５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１９６５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德文和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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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１８７２年夏总委员会

批准的国际工人协会

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６１２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业；

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的特权和垄断权，而是

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

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根本

原因；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

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

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

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６１３，它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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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在鼓起新

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尽快把

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

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应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

们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创立的目的，是为了组织①追求共同目标即

追求工人阶级的互助、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的共同行

动。６１４

第二条 本会的名称：“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

人６１５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

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

点。代表自行按规定的日期到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在

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改变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日期，并可经大

多数联合会委员会同意将代表大会改为具有同等权力的秘密代表

会议。但代表大会或代替它的代表会议，必须在上届代表大会所

３７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

① 这里和下面的楷体字是１８７２年夏总委员会批准改动的地方。——编者注



定日期之后的三个月内举行。

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每

一民族各选出三名。这样选出的总委员会有权更换辞职的或因故

无法履行职责的委员，有权在代表大会选出的委员少于章程规定

之数额时用增选的办法加以补足。

总委员会在每个年度代表大会上做一次公开的工作报告。在

必要时，总委员会可提前召开代表大会。

第五条 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管理各种事务所必需的

负责人员。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个全国性组织和地方组织之

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

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

同时并在同一思想指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

意义的问题能由所有其他团体加以研究，并且在需要立即采取行

动时使协会内的一切团体都能同时和一致行动。

总委员会应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主动向各个地方性团体和全

国性团体提出建议。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

的力量来保证，而另一方面，如果总委员会能够同几个大的全国

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联系而不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

系，那它的活动就会更富有成效，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

力使他们本国的尚处于分散状态的工人团体联合成全国性组织，

这种全国性组织由在组成方面尽可能带有国际性的中央机关来代

表。

不言而喻，本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除存

４７５ 卡·马 克 思





第一国际共同章程和组织

条例的法文版的一页，

上面有卡·马克思的修改



在法律障碍的情况外，每一个独立的地方性团体都有权同总委员

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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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

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

消灭阶级。——
·
工
·
人
·
阶
·
级通过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

联合，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其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

杆。——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

并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

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被

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

但是为了保证协会的无产阶级性质，每一个支部都必须由至

少三分之二的雇佣工人组成。６１７

每一个支部对它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

时，应该得到协会会员的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抵抗团体，可以完整地保存

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

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要求修改。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在每次代表大会

上可加以修改的条例规定之。

７７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



组织条例

按历届代表大会（１８６６—１８６９）和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的决议修订

  一

全协会代表大会

１．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支部的每个成员均有参加选举代表大

会代表的权利，每个协会会员均有被选为代表的资格。

２．凡成员不少于五十人的支部或成员总数不少于五十人的若

干支部，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３．凡成员在五十人以上的支部或总人数在五十人以上的若干

支部，每超过一百人有权增派代表一名。

４．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５．代表由选出代表的那个或几个支部支给补贴费。

６．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清会费的团体、支部或

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

７．代表大会的会议分两种：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和讨论

并表决大会议程中列有的原则问题的公开会议。

８．总委员会制订代表大会的正式议程。议程中须包括上次代

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和总委员会补充提出的问题，以及各支部和小

组或它们的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交并为总委员会所接受的问题。

所有支部，如果要把上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出的问题提交将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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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应于３月３１日前通知总委员会。

９．总委员会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通过联合会委员会将大会议

程及时通知所有的支部。

１０．代表大会为它所应讨论的每一个问题都成立一个委员会。

每一个代表可提出他愿意参加的委员会。各小组或支部提出的报

告，交给哪个委员会研究，就在该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该委员

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公开会议上只宣读总报告；该

委员会还决定哪些报告应作为正式报告的附录。

１１．代表大会在其公开会议上，应首先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

问题；然后讨论其余问题。

１２．对有关原则的问题，均实行唱名表决。

１３．每一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至迟均须在每年召开代表大

会前两个月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该组织本年度内的工作和发展情

况的详细报告。

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只宣

读这个总报告。

二

总委员会

  １．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

设有国际正规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应定名为联合会委

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

２．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监督每一国家严

格遵守国际的基本原则。

９７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



３．总委员会应每周公布其开会情况。

４．凡在联合会之外的固体，如想加入国际，必须立即将其申

请通知总委员会。

５．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任何新的团体或小组，但它们

可以向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但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

受一个新的支部或团体之前，须听取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但总

委员会保留做出临时决定的权利。

６．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分部、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及联

合会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但是对属于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只有在事先听取

了有关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以后，才能行使这一权利。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同时要求该联合会各支部

在三十天以内选出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其余各联合

会。如果大多数联合会都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在一个月内召开

非常代表会议，由每一个民族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对这个问题做

出最后决定。

不言而喻，国际遭到禁止的那些国家，享有与正规的联合会

同样的权利。

７．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

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可以向代

表大会进行申诉，代表大会的决定才是最终决定。

８．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

合会的、地方性的或国际团体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

０８５ 卡·马 克 思



决权。

９．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应按总委员

会颁布的正式文本印行。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文，均应在发表前提请

总委员会批准。

三

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１．总委员会向一切支部和附属团体征收会费，数额为每个会

员每月十生丁。

这笔会费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各项开支。

２．总委员会应印制价值十生丁的固定式样的会费券，每年向

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３．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

向所属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

４．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的专页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

有的那份章程上。

５．各国或各地区的联合会委员会每个季度均应将与所用会费

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６．这些会费券，须标明当年年份。

１８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



四

联合会委员会

  １．联合会委员会的费用由所属各支部负担。

２．每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应每月向总委员会呈交一次报告。

３．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个季度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

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４．每一个联合会都可以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支部或团体，但

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资格；然而它可以建议总委员会将它

们暂时开除。

五

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１．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定自

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不得与共同章程

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２．此种带有地方特点的章程和条例，由联合会委员会审定其

是否符合共同章程和条例；不在联合会内的支部，其章程和条例

由总委员会审定。

３．所有地方分部、支部或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其名称和性

质一律只是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在名称前

冠以该地地名。

４．因此，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

２８５ 卡·马 克 思



证论分部、互助主义分部、集体主义分部、共产主义分部等等，或

者用“宣传支部”等类名称成立执行与所有国际组织的共同目标

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５．不言而喻，本节第二条①不适用于加入国际的工会。

６．请所有的支部和加入国际的工人团体废除各该支部或团体

中的主席职位。

７．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不言而喻，本条绝不

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支部的存在和建立。

８．凡载有攻击协会之言论的报刊，支部应立即寄送总委员会。

９．协会的机关报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各联合会委员会的地址

和总委员会的地址。

六

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

  １．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六

条以及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付诸实施。

２．每个地方支部内均应设一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国际总委员会可能向

它提出的问题。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对工人阶级的重要性

和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共同利益，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

均支付薪金。

３．每年８月１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

３８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

① 这是指本节原来的第二条，即现在的第三条。——译者注



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代表大会或代

表会议。

４．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工会和国际支部通知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５．本节第一条中提及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说：

由工人自己进行的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将是一

项伟大的国际联合行动。显然，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

悉所要涉及的材料。同时工人也将通过亲手进行这样一项伟大的

工作来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代表

大会建议：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统计工作，

按后面所附的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

此项关于劳动的统计工作，由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共同合

作进行；

报告和证明材料应寄给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一份总报告，把证明材料作为

总报告的附录；

这个总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给年度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

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

（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修改）

  １．何种生产部门？

２．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３．从业人员的人数。

４８５ 卡·马 克 思



４．工资：（ａ）学徒工资；（ｂ）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

所付的工资额。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

５．（ａ）工厂中的劳动时间；（ｂ）小企业主雇工和家庭生产的

劳动时间；（ｃ）日工和夜工；（ｄ）休息时间。

６．工场规则。

７．工场状况和劳动性质。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

瓦斯的采用。清洁条件等等。

８．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９．道德状况；教育。

１０．生产情况：生产是随季节变化还是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

是否发生大的繁荣和停滞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主要是

为国内市场生产还是为国外市场生产。

１１．专管劳资关系的法律。

１２．居住条件和营养状况。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１９６５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５８５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



弗·恩 格 斯

小委员会关于米·亚

·巴枯宁和同盟的决议

  １．对巴枯宁的来信不予答复。６１８

２．公民恩格斯将写信给瓦伦西亚的联合会委员会，要求它报

告它与同盟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至少有三人属于

上述团体。

３．小委员会将要求总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建议开除

巴枯宁和同盟分子。

弗·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５日小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１９６５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６８５



卡·马 克 思

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

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的答复６１９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伦敦牛津街拉脱本广场３３号

致汝拉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施维茨格贝耳公民

我把您今年７月１５日的来信交给了总委员会，它委托我答复

您，总委员会在选定海牙作为下次代表大会集会地点时曾考虑了

您信中所提的一切理由。这一选择是基于以下的想法。

代表大会不能在瑞士举行，因为纠纷正是从那里产生并且集

中在那个地方；代表大会多少总是受到它开会的地点的影响；为

了使代表大会的决议有较重的分量，使它的辩论进行得比较明智，

它必须避开那样的地方特点，为此就应选择一个远离纠纷的主要

中心的地点。

您不会不知道，四次代表大会中有三次是在瑞士举行的，比利

时代表在巴塞尔坚持主张下次代表大会在佛尔维耶或荷兰举行。

尽管在瑞士可以享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瑞士不能指望得到

召开代表大会的垄断权。

７８５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选择也表示不满，不同

意这一选择。

敬礼和兄弟情谊

瑞士通讯书记
·
海·
·
荣
·
克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８日

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１日《汝拉

联合会简报》第１４号

原文是法文

８８５ 卡·马 克 思



弗·恩 格 斯

关于里米尼代表会议６２０

  巴枯宁分子终于把自己置于国际之外。在里米尼召开了据说

是国际的、而实际上是意大利巴枯宁分子的代表会议。二十一个

有代表的支部中只有一个即那不勒斯支部是真正属于国际的。其

余二十个支部为了不使自己的“自主权”受到威胁，有意不做那

些按组织条例能保证它们被接纳进国际的事情；它们没有向总委

员会提出接纳入会的请求，也没有送来会费。这二十一个“国

际”支部于８月６日在里米尼一致通过这样的决议：

“代表会议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庄严声明：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联合会拒

绝同伦敦总委员会保持任何团结，但大声宣布自己在经济问题上同所有工人

团结一致，并建议所有不同意总委员会的权威主义原则的支部于１８７２年９

月２日不要派代表去海牙，而是去瑞士的纽沙特尔，以便当天在纽沙特尔召

开反权威主义的全体代表大会。”

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１日

《人民国家报》第６７号

原文是德文

９８５



卡·马 克 思

国际代表大会６２１

  一

８月２５日于海牙

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再过几天要开幕了。虽然许多方面曾

要求政府不允许在海牙举行代表大会，但当局在自由派报刊的支

持下没有对会议的组织者加以任何阻挠。在政府人士中占上风的

意见是，不应缩小自由争论的权利，只有用自由争论的办法才能

有效地反对虚假和无根据的思想，避免有害的危机。

我今天就把整篇文章献给代表大会，因为要了解将在代表大

会上发生的争论，贵报读者就必须事先充分明了国际的现状。由

于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将几乎纯粹是讨论内部的事务，而且各个

派别将会彼此对立，所以我应当先说明一下每个派别的立场及其

斗争的目的。因此我首先阐述一下我对列入代表大会纲领问题的

看法。

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通知，将要讨论国际今后的组织。①因此

总委员会有意要提出一项建议：把去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代表会

０９５

①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和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决

议》。——编者注



议的决议写进章程中去，根据这一决议，各个国家中的协会会员

应当组织成为政党。正是围绕这一点，代表会议决议的拥护者和

根本不想同政治发生任何关系的所谓弃权论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

斗争。不知内情的人未必会了解这一点。

二十多年前，所有欧洲国家的流亡者发表了由马克思先生和

恩格斯先生起草的《宣言》，宣言用最新的社会学说来看待社会关

系，并且拟定了这样的政治斗争策略：在资产阶级这个社会阶级

还在同等级制度或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进行斗争的国家里，如果

资产阶级坚决主张进步的话，工人始终应当支持资产阶级。

１８６３年建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试图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策略。

由于工人的不成熟以及其他社会阶级对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缺乏任

何理解，联合会未能成为多少有点影响的力量；不但如此，它的

创始人①死后，它就堕落成为警探所领导的一个宗派，这些警探的

夸张的废话被用来吓唬有产阶级。这个宗派在海牙不会有代表。

在爱森纳赫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也主要是通过了政治纲领。它

正在走开头的几步，因此犯有某些幼稚病，但是在不断积聚力量。

在代表大会上这一派将有来自柏林、德勒斯顿、汉堡、莱比锡、慕

尼黑和斯图加特的代表。

至于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他们根据自己以往的立场，并

为了使封建教权派大伤脑筋，根本不愿听什么放弃政治之类的话。

但由于前大臣吉斯克拉颁布的通令，奥地利工人不能进行国际的

宣传，他们也不得建立支部；但是我听说，本协会居住在奥地利

的一些会员已委托一位国外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声明：奥地利社

会主义者认为放弃政治是滑稽可笑的。

１９５国 际 代 表 大 会

① 斐·拉萨尔。——编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英国会员在几个星期以前再次赞成在英国建立

政党６２２以进行政治活动。

总之，由德国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一派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不

仅英国人、荷兰人和丹麦人，而且还有多数的瑞士人、法国人、西

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将在代表大会上赞成把伦敦代表会议的上

述决议写进国际的章程。将投票反对在章程中作这种改动的，只

是有联邦主义情绪的比利时人，而在瑞士法语区、法国南部、西

班牙和意大利的代表中，则只是俄国人巴枯宁的那些拥护者。

现在我首先应当把国际发生分歧的起因告诉你们。至于比利

时人和一部分法国人，他们向来都是蒲鲁东及其所代表的联邦主

义原则的拥护者。他们热情而坚定地遵循这些原则，而德国社会

主义者则把他们敬为理论方面的诚实的敌人。

巴枯宁拥护者的情况则不同。巴枯宁没有参加国际工人协会

的建立。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在赫尔岑的《钟声》杂志上鼓吹泛

斯拉夫主义和种族战争。１８６８年他出席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伯尔尼

代表大会，向集会者鼓吹“人人平等”和“废除国家”。他的建议

被拒绝后，他在俄国流亡者的支持下在瑞士法语区、法国南部、意

大利和西班牙成立了几个工人联合组织，取名国际社会主义民主

同盟。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协会的单个支部有权单独成立

组织并在考虑到每个国家的法律和现存制度的情况下进行活动，

但支部的章程决不能同协会的总纲领相违背。纲领简要地规定：争

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目的

是“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一个阶级都不应当去统治别的阶级。

在布鲁塞尔和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多数人赞成这样一个论点：只

有社会交往手段和土地成为国家的财产，工人阶级的状况才能得

２９５ 卡·马 克 思



到根本改善。

废除私有制、废除家庭、人人平等和消灭国家这几点没有包

括在成立于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中。因此，总委员会虽然

只是一个执行机关，也应当建议同盟的领导修改自己的纲领。①同

盟在答复这个建议时声称，它的被总委员会宣布为荒谬的原则应

当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样板。总委员会因此与同盟断绝了通讯联系，

而同盟就对伦敦的执行机关发动了有组织的战争。这一战争迄今

没有停止，因为巴枯宁先生的拥护者在制造大吹大擂的宣言和煽

动人心的演说方面很有一套办法，所以人们经常把国际工人协会

同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混为一谈并且把后者的观点归咎于前

者，也就不足为奇了。我只想引用一件事实：茹尔·法夫尔在反

对国际的通告中，以及议员萨卡兹在关于杜弗尔法的报告中，都

引了同盟的唱高调的文件来证明国际的危险性。

在１８７０年头几个月，巴枯宁找到了费利克斯·皮阿这个好同

志。这个人利用伦敦某个法国工人团体②，打着国际的招牌发表各

种各样有血腥气的宣言，其中包括要求杀死拿破仑皇帝。因此总

委员会在报纸上公开声明，不能对皮阿的行动负责，他从来不是

国际的会员。③上述法国工人团体后来在伦敦街头张贴宣传画，宣

布国际是“反革命团体”。

到１８７０年底，同盟成功的可能性又大大减少了。日内瓦《平

等报》的领导权从巴枯宁手里夺了过来，转到了总委员会拥护者

３９５国 际 代 表 大 会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编者注

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

者注



手中。只是当巴黎公社的流亡者来到了瑞士和英国，弃权论者，或

者说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中又开始有了活跃气氛。所有可疑分子

都跑到无政府主义者那里，而最有觉悟的流亡者则参加到总委员

会一边。

这里就国际对公社起义的态度再讲几句也许是适宜的。调

查６２３本身已经表明，国际工人协会本身决不是巴黎三月革命的首

创者；公社的成员也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多半是雅各宾分子和象

皮阿一类的人。再说，公社中的社会主义分子几乎全是蒲鲁东分

子联邦主义者；因此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报刊在运动爆发后很快就

表示这样的意见，说运动的结局将是不利的。当失败已成事实，失

败者遭到各种各样的攻击时，总委员会和国际的报刊一致地仍然

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巴黎的工人并为他们的行动辩护。①

我认为我对大陆上国际的状况已经给了足够的篇幅。关于国

际在美国的情况，只想说一点：在那里，自由爱情的信徒和半上

流社会的太太们钻进了支部，但已被赶了出去。于是被开除的人

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支部，但总委员会不承认它。②

考虑到上述一切，就应该有把握地预料到无政府主义者在代

表大会上的失败。对巴枯宁个人来说，情况更加不妙，因为对他

提出了使他声名狼藉的指责。有人把巴枯宁先生称做俄国的萨宾

纳。涅恰也夫的案件令人信服地证明，巴枯宁曾经给俄国一些完

全不相识的人寄信，信封上盖着“秘密革命委员会”的印章。其

次，有一个情况是他料想不到的，这个情况同时表明了弃权论者

的思想会导致什么结果。巴枯宁的两个参谋、国际同盟在法国南

４９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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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本卷第５６２—５７１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部的领导人和１８７０年里昂叛乱的发起人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

帕尔·勃朗先生已投到波拿巴阵营中去了。几个月以前他们发表

了一个宣言，其中最后一句是：“皇帝万岁！”同时宣言中还有一

句巧妙的话：

“我们成为帝国的拥护者是我们的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

最后，我还应当指出，巴枯宁先生的拥护者甚至极力要在工

人中间煽起民族纠纷。弃权论者的喉舌《汝拉联合会简报》最近

一期（除了其他东西，它还登载了一篇呼吁书，最后两句是：“无

政府万岁！集体主义万岁！”）抱怨代表大会在四个德意志国家的

邻近地区召开。伦敦总委员会被非难有泛德意志倾向，它的一个

姓瓦扬的法国委员，被指责受过德国的教育，因为他在维也纳和

杜宾根学习过。

还必须补充一点：德国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在理论方面比法国

人先进了约五十年６２４，德国的使命是确定实现社会改革时将遵循

的法律，这些话在罗曼语区的国家里引起了不满。因此我想起被

慕尼黑的约翰·胡贝尔教授称为德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哲学家

费希特的一句话：

“以体现着人类个性的一切人的平等为基础的、真正的法律王

国，将起源于德国”。

二

９月８日于海牙

在讨论我昨天已提到的国际在政治方面的立场问题时，各个

集团的观点都亮出来了。现在在伦敦的巴黎公社参加者多数是布

５９５国 际 代 表 大 会



朗基分子，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与德国人一起行动，但绝不是完全

同意他们的意见。布朗基分子本身由于最近几年的痛苦经验确实

有点清醒了，但遗憾的是，他们仍然表现出一定的民族傲气和热

衷于那种他们企图通过轻率而且简直是荒唐的行为来求得满足的

行动。６２５他们在说明投票赞成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入章程的

理由时所讲的话，促使到巴黎来的代表发表了下列声明：

“尽管我们非常崇敬布朗基，但我们不得不声明，目前巴黎的

工人阶级已经不同意布朗基派的观点。我们想夺取政权，首先要

争取工人阶层上升到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即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的

那种精神发展水平。我们不想用密谋而想用为我们的解放事业所

作的不懈的、公开的工作来赢得全世界的尊敬。”６２６

德国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赫普纳向无政府主义者吉约姆大声喊道：“你们街垒逻辑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放弃政治会把人弄进警察局。”

另一个德国代表６２７用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有人把我

们德国人叫做权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是的，我承认，在某些方

面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必须使性格和智慧的权威在我们为

之而奋斗的那个社会中也得到承认。但更重要和更必须的，是尊

敬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中的这种权威。国际作为一个为了一定目

标而成立的联合组织，如果它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督一些集团，使

它们不致损害整个协会的声誉和它的利益，那它就是有负自己的

存在了。”（转向弃权论者）：“你们想反对集权的专制，但走上了

另一个极端，走上了属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时期的联邦主义。你们

想推翻组织得很巩固的反动派机构，并为此在自己的队伍中强制

推行无政府主义！”（热烈的掌声。）“对历史进程毫无认识的联邦

６９５ 卡·马 克 思



主义者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曾为反动派的事业效劳；他们刚刚

在德国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他们在奥地利的失败是必然的。联邦

主义在汝拉山区、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的一些省份中为奸细钻

入我们的队伍打开了通路，并且促使一些集团走上同反动派结盟

的道路……人们引证蒲鲁东，他于１８６３年曾经建议对帝国放弃政

治。这种弃权主义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成立一个庸人和背叛者

的政府。我决不是谴责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三月十八日革命是必

然要发生的，而且它是被挑动起来的。法国得以保存共和国应当

归功于它。但它的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它的联邦主义的性质。梯也

尔在毁灭公社时可以用维持国家的统一作为借口，就象法国国务

活动家在屠杀法国新教徒时所做的那样…… 如果你们不想参加

我们的、有责任全面弄清社会思想并使它开动起来的政治工作，如

果你们想把自己孤立成宗派，那么世界历史会不理睬你们而转向

自己面临的事务。”

完全不出所料，关于国际对政治的立场的决议案，在普遍支

持的情况下不顾巴枯宁拥护者的投票如何而通过了。①

在昨天的秘密会议的过程中，还决定委托总委员会成立国际

工会，在瑞士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并按以往的数额征收年度会

费。

财务委员会报告了财务账目，大家认为账目没有错；在全体

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支出和收入的总额，并说明一些属于有

产阶级的总委员会委员提供了很大一部分费用。②

７９５国 际 代 表 大 会

①

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议。１８７２年９

月２—７日》。——编者注

见本卷第６０９页。——编者注



七时开始举行第三次公开会议，因为根据报刊代表的要求，放

弃了前天通过的不举行公开会议的决议。

一大群人又奔向大厅里被隔开来作为接待宾客的那个地方，

邻近的街道上也挤满了人群，但这一次秩序井然。

荷兰代表万·登·阿贝勒、万·德尔·豪特、埃尔曼和布鲁

塞尔代表布里斯美的发言谈到国际的原则，受到极大的称赞。走

廊上一些刺耳的口哨声没有再出现，因为听众自己使这些破坏安

定的人遵守秩序。在宣读了秘密会议的决议和收到的信件、电报

之后，公开的会议又结束了。

最后一次秘密会议结束了国际同盟的问题。代表大会通过了

关于开除同盟，首先是开除巴枯宁先生和吉约姆先生的决议。

夜里一点钟，代表大会宣布闭幕。今天还将在荷兰工人运动

的中心阿姆斯特丹举行民众大会。

载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９日和９月１０日

《新自由报》第２８７８和２８９０号晚刊

原文是德文

８９５ 卡·马 克 思



卡·马 克 思

１８７０年６月—１８７２年４月

总委员会记录摘要６０２

  总委员会会议

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８日总委员会会议

马克思提议布鲁塞尔为下届总委员会驻在地等。这项决议案

送往各支部。

通过。

黑尔斯表示准备提议重新审议这一问题。

７月５日。继续讨论。讨论暂停。

７月１２日。马克思：“给各支部写信，请他们考虑把总委员会

迁离伦敦是否合适。如果他们赞成迁离，则建议迁往布鲁塞尔”

（代表应把答复同委托书一起带来）（给代表们的指示）。只有三票

赞成黑尔斯的修正案。

美因兹代表大会议程。

８月２日会议。

赛拉叶宣读比利时的一封来信，信中提议代表大会在阿姆斯

特丹举行。除意大利和西班牙外，它距所有的国家都很近。比利

９９５



时人要求总委员会仍然留在伦敦，他们反对把它迁到布鲁塞尔。

关于代表大会的讨论。

马克思反对布鲁塞尔人关于阿姆斯特丹的建议。应该给所有

的支部写信，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延期。也许可以象１８６５年那样召

开一次代表会议而不开代表大会。

荣克反对代表大会。瑞士在征集入伍（六万人）。

黑尔斯提议（埃卡留斯附议），要求各支部说明是否赞成大会

延期，如果赞成，则授予总委员会以确定开会日期的权力。（通过。）

马克思：如果各支部同意，可以在这里召开代表会议，但他

主张征求意见。

８月９日。西班牙人提议巴塞罗纳作为代表大会集会地点。

８月１６日。荣克宣读了瑞士德语区委员会的来信，信中同意

代表大会延期，并让总委员会确定时间和地点；德国社会民主党

的来信大意相同。两封信都反对把总委员会迁离伦敦。

８月２３日。赛拉叶宣读了比利时委员会的来信，信中同意代

表大会延期。日内瓦罗曼语区委员会也写来相同内容的信，要求

总委员会留在伦敦。

通过了代表大会延期举行的决议。

１１月２２日会议（波拿巴政府档案中的文件）。

“在全民投票前夕，奥利维耶曾写信通知法国所有城市，必须

把国际的领导人逮捕起来，不然投票就不能顺利进行。”

１１月２９日会议。马克思报告说，我们的不伦瑞克朋友们带着

镣铐从勒特岑被押解回来，以叛国罪名受审。为了吓唬资产阶级，

受警察控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告诉人们，这些人都是那

个要颠覆一切、建立世界共和国的国际协会的同伙。

００６ 卡·马 克 思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３月１４日。罗班提议召开代表会议。（被否决。）

７月２５日。恩格斯提议召开代表会议，罗班附议。

本月马林的大主教建立了一个国际天主教工人协会，目的是

和国际工人协会相对抗。

２月２０日。关于吴亭的声明。①

３月１２日。关于美国的决议。②

４月１６日。柯克伦。福塞特。③

草拟于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７日以后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

记录和文件》１９７０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１０６１８７０年６月—１８７２年４月总委员会记录摘要

①

②

③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下院的演说的声

明》。——编者注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

决议。１８７２年３月５日和１２日》。——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警察暴行的声

明》。——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关于总委员会委员的职责的决议

  在着手讨论新的总委员会的候选人以前，总委员会委员无权

在国际代表大会上对委员会的另一委员进行指责。

卡·马克思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８日小

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

１９６５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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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总委员会

驻在地的迁移及其成员的建议６２８

  我们建议，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往纽约，委员

会由北美联合会委员会的下列成员组成：卡瓦纳、圣克莱尔、塞

蒂、勒维耶尔、劳雷耳、Ｆｒ．Ｇ．贝尔特兰德、弗·波尔特、康·

卡尔。他们将有权自行推选，但总委员会成员的总数无论如何不

应超过十五人。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乔

治·塞克斯顿、沙·龙格、奥·赛拉叶、麦克唐奈、欧仁

·杜邦、弗·列斯纳、勒穆修、Ｍ．马耳特曼·巴里。①

１８７２年９月６日于海牙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２年

９月６日

以真迹复制形式发表于海·施留特尔

《国际在美国》１９１８年芝加哥版

原文是法文

３０６

① 都是本人亲笔签名。——编者注



弗·恩 格 斯

关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６２９

  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有六十四名代表，其中：代表法国的十

六人，德国——十人，比利时——七人，英国——五人，北美——

五人，荷兰——四人，西班牙——四人，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

三人，瑞士汝拉联合会——二人，爱尔兰——一人，葡萄牙——

一人，波兰——一人，奥地利——一人，匈牙利——一人，澳大

利亚——一人和丹麦——二人。有几个代表有两个或三个国家的

代表资格证，因此上述数字不完全准确。按民族成分来说，二十

个法国人，十六个德国人，八个比利时人，六个英国人，三个荷

兰人，三个西班牙人，两个瑞士人，两个匈牙利人，一个波兰人，

一个爱尔兰人，一个丹麦人，一个科西嘉人。以往历次代表大会

没有一次有这样多的民族的代表参加。

代表资格证的审查几乎占了三天。这是因为在一些支部是否

属于国际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例如，纽约的（法国）第二支部

就是这样。这个支部参加了美国联合会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后

来又反对它的决议，因而被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开除出联合会。因

为在这之后总委员会没有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支部，而代表大会

又没有重新审理它的开除问题，因此它的代表不能被接受，代表

资格证不能被批准（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五条和第六条，第四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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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关于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全权证书就不同了。它是由一些被

旧马德里联合会用各种各样虚构的借口在明显破坏本地章程的情

况下开除的工人组成的。开除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指责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这个在西班牙的国际内部组织起来的秘密团体背叛国

际。之后他们就组成新马德里联合会，并要求西班牙联合会委员

会给予承认。后者的成员即使不是全体也是大部分是属于同盟的，

因此拒绝承认。在总委员会（他们向总委员会提出要求）承认了

他们是一个独立的联合会①后，他们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

的代表权遭到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们的反对。在这个具体场合，总

委员会没有考虑组织条例的规定（第二节第五条），因为按规定它

在接受新马德里联合会以前必须同西班牙委员会商量；它这样做

是因为考虑到，一方面，拖延是危险的，另一方面，西班牙联合

会委员会公开站到同盟一边，造了国际的反。

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赞同总委员会的做法，没有一人投票反

对；这样，新马德里联合会就得到了承认。

对日内瓦的革命宣传支部的代表资格证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总委员会根据罗曼语区联合会日内瓦委员会的建议没有承认过这

个支部。代表资格证，从而整个支部，在代表大会结束前都暂时

没有得到承认，因为时间不够，这个情况没有审理，所以支部仍

然没有得到承认。

总委员会象在历次代表大会上那样有派出六名代表的权利，

这一点经过不大的争议之后得到了承认。

没有缴纳上一个会计年度会费的四名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只

５０６关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①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致新马德里联合会》。——编者注



是缴了会费后才被允许参加会议。

最后，美国第十二支部，也就是那个在纽约闹了一场丑剧的

支部（如早先《人民国家报》报道的①）的代表②作了长篇的维护

第十二支部的发言后，遭到了一致的拒绝，因此第十二支部最终

被留在国际之外。

这样一来，以审查代表资格证的形式，几乎研究并解决了国

际一年来的所有实际问题。代表大会以三十八至四十五票的多数

对十二至二十票的少数（多半干脆弃权）赞同总委员会的每一个

步骤，一次次地对它投信任票。

来参加会的还有一个意大利代表，里米尼代表会议主席卡菲

埃罗先生。８月４日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有二十一个支部（其中有二

十个支部没有履行章程所规定的入会条件，也就是根本不属于国

际）通过决议同总委员会断绝一切联系，并于９月２日在瑞士的

纽沙特尔而不是海牙举行所有拥护这一决议的支部的代表大会。

他们看来改变主意了，卡菲埃罗先生也来到了海牙，但十分

慎重，把自己的代表资格证放在口袋里，只是凭会员卡作为一个

普通旁听者出席代表大会。

在第一次表决时（选举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立刻就分

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直到最后，除少数人外，这个多数派和少

数派一直是团结一致的两个集团。法国、德国、美国、波兰、丹

麦、爱尔兰、奥地利、匈牙利、葡萄牙、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和

澳大利亚组成多数派。比利时、西班牙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荷

兰、一个法国代表和一个美国代表组成少数派，他们在大多数问

６０６ 弗·恩 格 斯

①

② 威斯特。——编者注

弗·恩格斯《国际在美国》。——编者注



题上全部或部分弃权。英国代表是各人投各人的票，各行其事。多

数派的核心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他们的行动极其一致，就好象

１８７０年所有重大的军事行动、政府行动和国家行动都根本没有发

生过。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在色当投降两周年纪念时

加强了——俾斯麦的教训不比梯也尔少！

结束了全权委托书的工作后，就转入第一个紧迫的问题即总

委员会的地位问题。要取消它是根本谈不上的，在星期三晚上举

行的公开会议上的头几次辩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紧密团结的多

数派显然有充分决心不使国际变成傀儡，在他们面前，关于自由

联邦、支部自治等等漂亮空话没有产生任何作用。在那些国际不

得不同政府当局进行真正斗争的国家中的代表，即那些对国际采

取最认真态度的人（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

兰人、葡萄牙人、爱尔兰人），他们认为，总委员会应当具有一定

权力，不应当象少数派所要求的那样把它降低到简单的“信箱”、

“通讯统计局”的水平。因此对组织条例第二节第二条：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四十票赞成，五票反

对和四票弃权作如下补充：

“并且监督严格遵守国际的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原则”。

而这一节的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届代表

大会为止”将改为：

“总委员会有权将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和整个联合会暂时开

除。

但是，对于加入了某一个联合会的支部，总委员会将同该联

合会委员会商量。

７０６关于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总委员会在解散联合会委员会时，应建议在三十天以内选出

新的联合会委员会。

总委员会在暂时开除整个联合会时，应立即通知所有联合会，

如果大多数联合会对此提出要求，总委员会应至迟在一个月内召

开非常代表会议（每个民族各派代表一名），对争论的问题做出最

后决定。”（三十六票赞成，十一票反对，九票弃权）

这项决议对总委员会的地位作了足够明确的规定，而按照原

先的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的地位是会引起疑问的。总

委员会是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而作为这样一个机构，它对各支部

和各联合会都具有一定的权力。实际上这些权力并未因上述决议

而扩大；它们只是由于有了任何时候不得使总委员会丧失自己责

任感的保证而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规定。有了这项决议，就会比

以往任何时候更谈不上总委员会的专制了。

把这两条写进组织条例是符合最迫切的需要的。由于时间有

限，对章程没有作详细的修改。但是在章程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

问题。在关于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纲领性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

巴枯宁分子的宗派在瑞士汝拉联合会、西班牙和意大利，把绝对

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选举作为国际的提纲来加以宣传。

这种错误的解释已经被１８７１年９月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消

除了；但是巴枯宁分子在回答中把这一决议也驳斥为代表会议超

越了自己的权限。代表大会重新澄清了这个问题，以超过三分之

二的多数票通过把伦敦①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入章程，决议是这样

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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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

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特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

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

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

成为它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

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

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

这一决议以二十八票对十三票（包括弃权者在内）通过。但

除此以外，不得不提前离开的四名法国人和六名德国人以书面形

式对章程的新条文投了赞成票，所以实际的多数是三十八票。

由于这项决议，弃权论者今后就不能散布谬论，说什么放弃

任何选举和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是国际的原则。如果这个从一开始

就在国际内部引起一切纠纷的宗派，到现在还认为留在国际是同

自己的原则相容的，那是它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人留它在那里。

下一个问题就是选举新的总委员会。前总委员会的多数成员

——马克思、恩格斯、赛拉叶、杜邦、符卢勃列夫斯基、麦克唐

奈等人——建议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并选举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八

名成员参加总委员会（美国联合会必须给美国联合会委员会再补

充七人）。作为这一建议的基础的是这样的事实：最近一个时期不

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国际的前总委员会的最积极的成员已

经不能再这样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个月以前就告诉自己

的朋友们：只有在退出总委员会的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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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

其他人也是同样的理由。总委员会如果留在伦敦，它恰好会

失掉那些迄今一直从事全部实际工作，既写通讯又从事政论活动

的成员。而在伦敦存在着两伙力图在总委员会里抢占上风的人，在

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成功的。

这两伙人中的一伙就是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诚然，布朗基

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一个人数不多的集团，他们不理解运

动的真正进程，而专讲革命的词句，他们不从事宣传活动，而是

无谓地忙于搞想象的密谋，结果只招来无益的逮捕。把国际在法

国的领导权交给这些人，就意味着毫无意义地把我们在那里的人

投进监狱，并且使国际得到蓬勃发展的三十个省的组织重新遭到

破坏。在代表大会上就有足够的情况证实，法国的国际会员什么

都同意，就是不同意这些先生的领导地位。

伦敦第二伙危险的人就是那些英国工人领袖，马克思在代表

大会上当面说当英国工人领袖是可耻的，因为他们几乎全都把自

己出卖给了查理·迪尔克爵士、赛米尔·莫里或格莱斯顿本人。①

这些人（总委员会中团结一致的法德多数派至今没有让他们发展

和进行活动）现在会开始起完全不同的作用，而国际在英国的活

动就不仅会处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监督之下，甚至可能遭到政府

的监督。

因此，迁移是必要的，如果同意这样做，那么纽约就是唯一的

两全其美的地点：既可保证协会档案的安全，又可保证总委员会本

身成分的国际性。要争得这个决定，就得作出一些努力；这一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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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人脱离了少数派，投票赞成伦敦，特别是德国人坚持主张在伦

敦。然而在不止一次的表决之后，通过了把总委员会搬往纽约的决

议，并选出下列十二名总委员会委员，他们有权把自己的成员补充

到十五人：卡瓦纳和圣克莱尔（爱尔兰人），劳雷耳（瑞典人），福尔

纳奇埃利（意大利人），大卫、勒维耶尔、德雷尔（法国人）、波尔特、

贝尔特兰德、卡尔·施佩耶尔（德国人），华德（美国人）。

接着决定在瑞士召开下一次代表大会，由总委员会选择一个

城市。

在选举新的总委员会之后，拉法格以他所代表的两个联合会：

葡萄牙和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名义提出下列建议，建议被一致通过：

“专门委托新的总委员会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

为此目的，在代表大会后的一个月内它应当起草一份呼吁书，

翻译并印成各种文字，散发给国际知道其地址的所有工人团体而

不论其是否参加国际。

委员会在这份呼吁书中应号召所有工人团体成立相应职业的

国际联合会。

将建议每个工人团体自己决定它能够加入相应职业的国际联

合会的条件。

委托总委员会把同意这一建议的团体所提出的一切条件收集

起来，并制定出共同的章程草案，草案提交入会各团体取得事先

赞同。

近期将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批准国际联合会的最后的章

程。”

这样一来，新的总委员会一开始就面临一项实际组织的重要

任务；看来，这个任务一解决，就足以使似乎已经死亡的国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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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前未有的规模。

轮到关于同盟的问题了。应当为代表大会准备这个问题的委

员会在经过长时间的工作之后，终于在星期六晚上九点钟完成了

自己的报告。报告宣布同盟的章程和目的是同国际的章程和目的

矛盾的，并要求把同盟的创建人巴枯宁、同盟的主要代理人汝拉

联合会的两个领导人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其次是贝·马隆，还

有另外两个人开除出去。委员会的多数人得到证据，证明同盟是

一个秘密团体，建立的目的不是为了进行反政府的密谋活动，而

是为了进行反国际的密谋活动。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

还想把国际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因此当时他们自己作出了扩

大总委员会权力的著名的巴塞尔决议。由于伦敦代表会议（在代

表会议召开之前他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势力大大得到巩固）而

感到扫兴并对实现自己愿望再一次失望之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

策略。完全受同盟操纵的汝拉联合会发表了它的桑维耳耶通告，通

告把他们自己的代表所提出的巴塞尔决议攻击为一切罪恶的根

源，是受了罪恶的精神即“权威主义”精神的怂恿，并提出国际

的唯一目的是各独立派别充分自治、自由联合。这是自然的。要

知道，一个为了夺取更大的合法团体的领导权而成立的秘密团体，

如果不能公开取得最高权力，那么它达到自己目的的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破坏合法团体的组织。在没有中央领导和全国性的中央机

关，或者这些机关失掉了任何权力的地方，阴谋家们一致行动，很

容易通过间接的途径来获得整个领导权。按照这一计划，汝拉、西

班牙和意大利的同盟分子非常协调一致地行动，而在海牙代表大

会上破坏活动必定很广泛，以致不仅要取消总委员会，而且要取

消所有中央机关、历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甚至除引言以外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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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章程。意大利人已经把这一点列入自己组织的章程中；汝拉代

表得到指示必须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这一点的建议，如果不接受

就退出代表大会。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有人向委员会提交了真

实的文件，证明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的所有这些阴谋的联系；

文件清楚表明，秘密的联系就在同盟内部，同盟的口号是巴枯宁

提出的，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耳都属于这个同盟。加入同盟的代

表硬说，同盟在西班牙（同盟在那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已经解

散了，由于这些一再重复的保证，这些代表没有受到任何制裁。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很激烈的。同盟分子方面尽一切努力

来拖延，因为会址的契约到夜里十二点钟到期，代表大会必须结

束。同盟分子的行为消除了对他们的阴谋是否存在及其最终目的

的一切疑问。最后，多数人终于迫使出席的两名主要被告吉约姆

和施维茨格贝耳起来发言；在他们的辩护性发言之后立即进行了

表决。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施维茨格贝耳由于他个人

的魅力以微弱多数的优势逃脱了这一命运；之后决定对其他人进

行赦免。

开除这两个人是国际对同盟和巴枯宁先生的整个宗派的公开

宣战。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其他任何派别一样，巴枯宁的宗派是

在大家共同遵守的条件（恪守一致以及遵循章程和代表大会各项

决议）下被允许加入国际的。但这个生来就是虚荣心多于才能的资

产者学理主义分子所领导的宗派，不是这样，而是企图把自己狭隘

的宗派主义纲领强加给整个协会，破坏了章程和历次代表大会的

各项决议，后来又把它们宣布为真正的革命者不必遵守的权威主

义谰言。总委员会几年来几乎是不可理解地忍受了这一小撮寻衅

之徒的阴谋和诽谤，可是这种耐心只招来非难它的专制行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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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表大会终于发表了意见，而且十分明确。委员会根据代表

大会的决定公布的涉及同盟和巴枯宁先生全部阴谋诡计的文件的

语言也将是同样明确的。①那时人们将看到，打算滥用国际的人是

出于何等低下的目的。

这个问题表决之后，立即宣读了由全体汝拉代表、比利时代

表、荷兰代表和四名西班牙代表以及一名法国代表和一名美国代

表签署的少数派声明，声明中说，在拒绝了他们的所有建议之后，

他们虽然还希望同总委员会保持通讯和统计的联系以及缴纳会

费，但不容忍总委员会对联合会内部生活的任何干涉。一旦总委

员会进行这种干涉，所有签过名的联合会就声明同所涉及的联合

会团结一致，除非这种干涉被证实是由于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

章程遭到公开的破坏。

签署这一声明，因而也就承认自己只受１８６６年日内瓦章程的

约束，而不受后来几次代表大会的修改和决议的约束。只是他们

忘记了，日内瓦章程本身就承认历次代表大会全部决议的拘束力，

因而他们的附带条件也就全部落空。不过，这一文件不起任何作

用，代表大会也就以应有的冷淡态度接受了下来。签名者超越了

自己的权限，企图

（１）责成自己的联合会在国际内部成立单独联盟６３０以及

（２）责成它们只承认日内瓦章程的法律效力，而对后来历次

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则宣布为无效。

这样，整个文件显然只是同盟中的空谈家强加给上当受骗的

少数人的，它没有任何效力。即使有某个支部或联合会企图对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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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载入我们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

表示异议，新的总委员会也一定能象前届委员会对待美国第十二

支部那样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迄今为止在处理单独联盟方面是很

顺利的。

我们还看到，那一天（星期六）的下午审查了总委员会上一

年度的财务报表，认为是正确的并给予同意。

在宣读了海牙支部致代表大会书以后，代表大会在夜里十二

点半在“国际工人协会万岁！”的高呼声中结束了自己的工作。

载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８日和１０月９日

《人民国家报》第７８号和第８１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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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国际先驱报》上关于

国际工人运动的简讯６３１

  一

西 班 牙

北方铁路司机和司炉的罢工还在继续。资产阶级报纸报道说，

瓦伦西亚铁路罢工的司机和司炉停止了斗争，但是这个报道似乎

是第三次了，只要国际的西班牙机关刊物不证实这一点，我们就

不会相信它。

加入国际的巴塞罗纳及其郊区的工厂工人提出的缩短工作日

至十小时的要求，看来得到了满足，因为工厂开工了，而可尊敬

的报刊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迄今为止工作日长达十二、三小时。

应当指出，胜利之取得主要是由于巴塞罗纳工厂区加尔西亚工人

的努力，他们在去年１１月就一致支持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马德里，带插图的出版物的排字工人没有采取罢工就迫使

他们的业主同意工人提出的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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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德国印刷工人进行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有一个工会，全

德国这一行业七千工人中有四千工人参加了这个工会。另一方面，

印刷业主也联合成一个协会，协会的章程责成它的会员在发生重

大罢工事件时要根据委员会的有关决议立即解雇所有加入工会的

工人。例如，不久前莱比锡印刷工人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而

业主委员会看到业主在莱比锡的阵地正在丧失，就号召全德国的

协会会员宣布解雇工会会员。莱比锡、柏林、布勒斯劳、法兰克

福、慕尼黑和德国其他多数城市也都这样做了。结果，如果在近

日内达不成协议，大多数印刷工人就将于下星期被解雇，整个德

国的出版物和图书营业就将处于完全紊乱状态。正当私营企业主

的印刷业全部瘫痪的时候，合作图书出版企业在莱比锡却繁荣起

来，并且订货多得应接不暇。

德勒斯顿。——建立了合作木工生产。

瑞  士

日内瓦首饰匠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正在继续，多数企业

主作了让步，作坊按每天九小时恢复了工作。只要不停止对罢工

者的支持，工人的最终胜利是毋庸置疑的。

在日内瓦，这是由于国际的调停而获得成功的第二次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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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 班 牙

  瓦伦西亚至塔腊果纳和阿尔曼萨的铁路司机和司炉的罢工以

工人获得完全胜利而结束，工人的要求全部得到了满足。另一方

面，西班牙北方铁路的罢工受到挫折，看来是由于组织得不够好。

在巴塞罗纳，港口煤炭装卸工人由于进行了短期而成功的罢

工争取到每天平均增加工资十便士；现在他们八小时工作日获得

四先令七便士，而不是三先令九便士。

瑞  士

瑞士工人代表大会近期将在俄尔顿举行；确切日期尚未确定。

瑞士制鞋工人代表大会正在筹备。

德  国

我们最近报道中提到的印刷工人的罢工看来正在发生十分有

利于工人的变化。业主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号召全德国的协

会会员解雇那些加入工会的工人。虽然这个号召完全符合企业主

协会的章程，但看来并非到处都得到赞同。例如在汉堡，印刷业

主就认为它没有根据，宁愿脱离协会而不愿服从。这使企业主委

员会不得不屈从了，于是它向早先不愿与之有任何关系的工人委

员会建议恢复和平解决争端的谈判。

彩画匠、油漆匠、镀金匠等等的国际联合会中央理事会设在

德勒斯顿。这个仅仅在一年前成立的组织不仅迫使业主不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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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有关遵守礼拜日的鸡毛蒜皮的挑剔，而且成立了合作事务所，

联合会的许多会员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制鞋工人在制鞋工人国际联合会会

员的领导下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在美因兹，制鞋工人的罢工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恐怕还不会

很快结束。大部分单身工人离开了城市。

柏林木桶匠在报刊上号召北德意志的同行成立工会；他们报

道说，他们刚刚进行了罢工，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组织在当地条

件下活动得十分顺利，他们想扩大它的范围。

在汉堡，三百五十名钢琴制造业工人罢工，争取提高工资。

在格尔利茨（西里西亚），争取提高工资的缝纫工人于３月１７

日罢工。业主提出增加１０％的工资，被拒绝了。

柏林的细木工和红木工要求增加３３％的工资，如果不能用和

平办法取得成功，就打算罢工。

美  国

在国际旗帜下行动的德国工人报纸①开始在纽约出版。它揭

露了美国工厂主采取可耻手段把工人同胞的繁重劳动和饥饿生活

变成硬币。辛格尔缝纫机公司可以作为第一个这样的例子。例如，

公司经理把活计按作坊包给监工，监工则把活计分给各承包人，而

承包人又分给低一级的承包人，直到最低一级的承包人根据自己

的条件同要完成这项实际工作的工人达成协议为止。这种“血汗

制度”不可能再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最高的

形式。在这里不仅资本家，而且整个食客等级都同从工人劳动中

９１６《国际先驱报》上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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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取利润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工人常常得不到维持生存和劳

动的食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德  国

  带有插图的出版物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

业主所提出的建议是无法接受的，被工人拒绝了。同时，特别是

在小城市，业主一个接一个地作出让步，因此工人的前景是十分

有利的。

在汉诺威，装订工人的罢工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他们

提出的十小时工作日和增加工资２５％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

全德国的装订工人将于复活节在纽伦堡举行自己的代表大

会。

在开姆尼斯，缝纫工人要求企业主增加工资３３％，停止一切

星期日劳动。被拒绝后，工人于３月３０日罢工。

美因兹制鞋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在普福尔茨海姆爆发了这

个行业的工人的另一次罢工；在维尔茨堡和爱尔福特，这个行业

的工人的罢工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

德国泥瓦工工会宣布制砖工人和泥瓦工人在芬堡罢工，斗争

的目的是缩短工作日。编筐工人在汉堡罢工，口号同汉诺威附近

的大棉纺织厂工人的口号完全一样。

奥 地 利

维也纳缝纫工人要求雇主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他们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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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求被拒绝后，四十多个作坊（其中包括一些较大的作坊）的

工人举行了罢工。

格拉茨的缝纫工人也这样干了。

比 利 时

在刚刚举行的欧洲缝纫工人布鲁塞尔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了

欧洲缝纫工人联合会的临时章程，号召所有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

义倾向的缝纫工人团体加入该会。每个这种团体如要宣布罢工并

想得到欧洲工会的支持，则应事先取得其他团体的同意。工会代

表大会将每年举行。

瑞  士

日内瓦首饰匠的罢工现在完全停止了。九小时工作日顺利地

确定下来了。

苏黎世的木工和细木工举行罢工，温特图尔的缝纫工人举行

罢工，他们都提出通常的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

纽沙特尔的制鞋工人没有罢工就争取到提高工资。

美  洲

渥太华（加拿大）的女仆成立了工会。

四

德  国

  柏林。——短工花匠举行罢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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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钢琴制造业工人将于最近宣布罢工，争取提高工资３３．５％和

八小时工作日。

慕尼黑。——这里的工人运动十分活跃。几乎所有行业都有

自己的工会，成立工会中央委员会。首饰匠争取到提高工资２５％，

而缝纫工人没有罢工就争取到提高工资１５％。

奥格斯堡。——市内七家最大商行的一部分木工（共九十

人）不作工，因为不同意业主提出的新的工资定额。

莱比锡。——印刷业主和排字工人之间的巨大冲突从这里波

及全德国，以工人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傲慢的业主不得不接受工

人所提出的全部条件，即废止普遍解雇工会会员和由工人和企业

主的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制定新的工资定额。这些条件被采纳

后，工人委员会宣布罢工结束。

但泽。——造船木工的罢工由于当局进行有利于业主的直接

干涉而遭到失败，当局威胁要从海军造船厂解雇一切有意支持罢

工的工人并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

汉堡。——最近在汉堡、阿尔托纳以及邻近地区可能发生制

鞋工人罢工，因为企业主看来不打算对工人的要求让步。

较小规模的罢工有：基尔（霍尔施坦）造船木工的罢工，伊

策霍（霍尔施坦）铸工的罢工，代尔门霍斯特瓶塞制造业工人

（约九百人）的罢工，不来梅港细木工和红木工的罢工，以及其他

主要是由于工资不足而引起的罢工。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工会，甚

至国际性的工会（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同一行业的工人）很

快遍及整个德国，工资日益接近英国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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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 地 利

维也纳。——缝纫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大机械企业中机械

工人的罢工一开始就考虑欠周，遭到了失败。另一方面，锉刀制

造业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所有工厂主都同意工人增加工资

２０％的要求。

格拉茨。——红木工和细木工于４月２１日举行罢工，要求缩

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２０％。一家大企业的制鞋工人举行罢工，要

求规定维也纳目前通行的十一小时工作日。

匈 牙 利

佩斯。——巴黎公社失败后被禁止的匈牙利工人联合会又在

３月２３日举行的一次盛大集会上成立了。联合会有两家报纸，一

家用匈牙利文出版，另一家用德文出版。委员会由国际的老会员

组成，其中司库名叫卡·法尔卡什①，是海牙代表大会的代表。

瑞  士

日内瓦首饰匠的罢工现在完全停止了，因为工人到处都争取

到实行九小时工作日。在苏黎世，木工停止作工；到目前为止有

六个企业主作出了让步。温特图尔的缝纫工人继续罢工。洛桑的

缝纫业主为避免罢工已表示愿意接受工人的要求。

３２６《国际先驱报》上关于国际工人运动的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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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利 时

埃卡辛二百名采石场工人停止作工，但罢工看来很快结束了。

细情不详。

五

瑞  士

  温特图尔缝纫工人的罢工以胜利告终；除一个企业主外，所

有企业主都满足了工人的要求。

苏黎世的制鞋工人打算为争取提高工资而开始罢工；他们号

召他们的同行不要在这个城市受雇。

罗 马 尼 亚

布加勒斯特车站铁路工场工人打算宣布罢工，如果经理处不

同意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

德  国

国际五金工人联合会（德国、奥地利和瑞士）于６月１日圣

灵降临节在德勒斯顿召开年度代表大会。

汉堡。——马具工因业主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而从４月１９

日起罢工。我们在上周提到的制鞋工人不可避免的罢工已经爆发

了。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２５％。早些时候我们提到的北德意志各

城市中造船木工的罢工主要是因企业主阻挠成立德国造船木工工

会而引起的，他们企图把联合会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是工人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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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了战斗。顺便说一下，德意志帝国主管基尔和其他地方的

海军造船厂的领导给了造船业主尽可能的支持。

慕尼黑。——制鞋工人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和限制工作

日为十二小时。二百五十名工人争取到了业主的让步，一百五十

名单身工人离开了城市；因此，胜利几乎是有保障了。

柏林。——制鞋工人（三千人左右）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

资……％①。所有独身工人离开了城市。花匠助手的罢工看来由于

组织得不好而遭到失败。但是现在情况有所改善：他们成立了工

会，打算重新开始斗争。

普福尔茨海姆。——制鞋工人的罢工已结束。工人要求提高

工资２０％，争取到了１５％。

美因兹。——沃尔弗的制鞋工厂，在业主放弃了所宣布的缩

减工资１５％并付给工人约二十英镑以赔偿因罢工而造成的损失

之后，结束了罢工。

科伦的木工，特利尔的制革工人打算宣布罢工，以争取较高

的工资。

奥 地 利

前来参加维也纳展览会的木器工人得知，该行业的维也纳联

合会委员会正在维也纳的玛丽亚希尔弗区施图姆普弗大街弗洛里

安小酒店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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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美  国

  纽约煤气公司工人于４月５日罢工，要求恢复八小时工作日。

八小时工作日是在前一些时候给工人规定的，但后来很快又延长

到夜班十二小时，白班十五小时。纽约市的共和国警察立即站到

公司一边，给它的各企业派出强大的警察分队，而救济流亡者的

慈善委员会立即送去二百名刚刚在沃兹岛①登陆的意大利人，以

顶替罢工者。这些被警察护送到企业来的意大利人被人以最粗暴

的方式强迫完成他们完全不习惯和不适合的各种工作。他们很快

就要求回到岛上去。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断然拒绝了，警察强制他

们留下来工作。有两个人企图越墙逃跑，但掉进东河淹死了，另

外几个有同样企图的人被警察从水里捞了起来。从此煤气工厂就

从海上和陆地被一道警察的警戒线包围起来，防止工人从这个新

型的监狱中逃走。所有这些都是在要求意大利人去完成极不适合

于他们的工作时发生的。

这就是“模范共和国”在工人为争得自己的权利刚想侵犯资

本家阶级的利益或舒适生活的时候所采取的手段。

奥 地 利

维也纳。——锉刀制造业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缝纫工人的

罢工已经结束；工人虽然未能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但取得了很

６２６ 弗·恩 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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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功：工资提高了，工作日缩短了。

格拉茨。——面包工人开展了缩短工作日的广泛宣传，他们

的工作日迄今一昼夜达十八和二十小时。木工的罢工正在继续。

工人运动正以极其令人满意的方式在奥地利各地发展。

匈 牙 利

匈牙利制鞋工人代表大会６月１日在佩斯举行。奥地利制鞋

工人也准备派遣代表。拟讨论的问题有：规定全国同一长短的标

准工作日，成立匈牙利制鞋工人工会，组织合作工场等等。

瑞  士

刚刚胜利结束的首饰匠的罢工再一次表明，业主反抗工人的

正义要求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回到原来工作岗位的罢工

工人未必有四分之一；余下的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现在业主

很难雇到所需要的工人。那是活该！

德  国

哈雷。——只持续了几天的矿工罢工胜利结束了：业主让步

了。

汉堡。——制鞋工人的罢工正在继续。

阿尔登堡。——缝纫工人经过短期罢工工资提高１６２
３％。

许多起罢工正在准备，其中有：柏林制刷工的罢工——争取

增加工资２５％，斯图加特马具匠的罢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和

增加工资２５％，以及废除工人必须在业主家里食宿的规矩。

弗赖茨及其郊区的泥瓦工人因同盟歇业而被解雇，但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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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的工人组织成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在内的国际联合会，

因此胜利完全在望。正是这个联合会支持汉堡的罢工。

德国建筑工人年度代表大会将于６月在开姆尼斯（萨克森）举

行。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３—５月

载于１８７３年３月２２日和２９日、４月

１２日和２６日、５月３日和２４日《国际

先驱报》第５１、５２、５４、５６、５７、６０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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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大陆情况的报道
６３２

  来自大陆的报告说，在某些地区开了头的分裂运动造成了通

常的结果——无政府状态。个别人羡慕他们的同行因分裂而赚得

的廉价声誉，决定自己也来使用这一手段，并且不费力气就找到

了脱离分裂者的现成借口。过去一个时候曾企图改善处境，建议

误入歧途的支部在汝拉联合会的怀抱中寻找避难所（这无疑会使

巴枯宁和吉约姆感到满意，把他们抬高到真正专制者的地位，会

使英国的这种不健康宣传的发起人①的民族自尊心得到满足），在

“法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没有遭到含糊而廉价的言词所进行的毁

灭性联合攻击的国家里，这种企图对居民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接

受的。６３３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容易预料的：分裂派人数迅速减少，

变成孤立的集团，这些集团除了它们全体所固有的需要彼此吵架

以及同工人阶级的敌人和睦相处这一特性，毫无共同之处。——

这种情况可能不会使某个莫里不愉快，但能对此情况完全认清的

却只有梯也尔和俾斯麦。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２日左右

载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４日《国际先驱报》第６０号

原文是英文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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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恩格斯的

瑞士出境许可证６３４

１２７９

  姓——恩格斯，著作家。

名——弗里德里希。

籍贯——巴门（普鲁士）。

年龄——２８岁。

身高——５英尺９３
４英寸，即１公尺７９公分。

头发——深褐色。

前额——宽大。

眉毛——深褐色。

眼睛——深棕色。

鼻子——不大。

嘴巴——普通。

胡须——深褐色。

下巴——圆型。

脸——长圆型。

脸色——绯红。

特征

·
取
·
道
·
皮
·
蒙
·
特
·
和
·
西
·
班
·
牙
·
前
·
往
·
英
·
国
·
并
·
在
·
该
·
地
·
居
·
住
·
一
·
年，
·
１
·
８
·
４
·
９

３３６



·
年
·
９
·
月
·
１
·
１
·
日签发。

（
·
１
·
８
·
４
·
９
·
年
·
９
·
月
·
１
·
１
·
日
·
司
·
法
·
监
·
察
·
部
·
批
·
准）

申请人签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①

１８４９年９月１１日签发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７０年《历史问题》

杂志第１１期

原文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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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据
６３５

  兹收到经爱·蒂森先生从施特廷转来的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

的七英镑期票。我们仅以贫困的德国流亡者的名义对此表示感谢。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９４

卡尔·马克思，卡尔·布林德，

亨利希·鲍威尔，卡·普芬德

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１６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２６日《自由射手》

报第８６号

原文是德文

５３６



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

救济委员会的现款收据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３日

兹收到经蒂森先生从施特廷转来的十一英镑十四先令，仅以

贫困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名义对此表示感谢。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签名：卡尔·马克思博士，亨利希·鲍威尔，卡尔

·普芬德

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于伦敦

载于１８４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北德意志

自由报》第２０８号

原文是德

文

６３６





卡·马克思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４日在法国领取的赴英国的护照



摘自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

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６３６

  ……除了上述犯有主要罪行——危害［政府］——的被告人之

外，还应对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提出起诉，虽然他既不是后备军委

员会的成员，也不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６３７他是冯·米尔巴赫的副

官，以副官的身分参加了整个运动，并亲口供认他了解米尔巴赫的

目的。在暴乱时期，他从他的居住地科伦来到爱北斐特。在这里，

他早已认识的报纸①编辑恩格斯和许纳拜恩找到他，请他帮助军

事委员会６３８接待人员和办理投宿证。同一天，冯·米尔巴赫任命他

为自己的副官并给他一条黑红黄三色６３９带子作为标志。据他亲口

供认，安全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向他解释，整个运动的目的

是使德意志宪法６４０得到承认，为此必须武装民众。他执行副官的职

责直到冯·米尔巴赫离去为止；他在龙茨多弗附近被捕……

……报纸编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参加构筑街垒。证人

亨利希·迈宁豪斯也作证说，有个戴眼镜和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

举动象一个领导人，下命令加固文德鲍的街垒，据一个武装志愿

人员说，这个人就是编辑恩格斯。上面早已提到的证人西蒙和藻

尔也说有个留着小胡子的穿方格子上衣的年轻人参加构筑冯·德

９３６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尔·海特的住宅前面的街垒……

……在爱北斐特暴乱期间，格莱弗拉特的皇家军需库不止一

次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和抢劫。这类事情最初发生在５月１０日和

１１日，但不是爱北斐特匪徒干的，而是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的居

民干的６４１，其目的是要武装当地居民，然后支援爱北斐特暴乱，并

使暴乱扩大到其他地区。对格莱弗拉特的这两次袭击是侦讯另一

案件（关于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同时发生的暴乱）中的起诉要点，

而这里主要是指爱北斐特人５月１５日对这座军需库的抢劫。根据

一些参加过这次袭击的人的证词，这一天被告人卡尔·扬森命令

他的一部分队伍，约三、四十人，如他所说，去袭击瓦尔德，以

便夺取那里的武器。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总指挥扬森和副官沃尔迈

纳，编辑恩格斯也和这两个人在一起。路上，恩格斯和扬森在炼

铜厂弄到两匹拉车的马，他们骑着马走在队伍前面，来到商人荣

克在哈默施泰因的庄园。恩格斯在那里换上了荣克的乘马，两个

人——恩格斯和扬森——都需要乘用骑兵的马。同一案件的被告

人威廉·劳施作证说，到了哈默施泰因之后，扬森命令开赴格莱

弗拉特，去看看那里的军需库里是否还有可供他们使用的武器和

服装。根据骑兵班长施塔克向后备军地方管理处提供的证词和下

级军官施泰尼格尔的证词，起初在军需库外边出现了一支先遣队，

大约有六至八名射手，后来就出现了以恩格斯和扬森为首的武装

匪徒三、四十人。他们两人骑着马，佩带了马刀和手枪。队伍马

上在军需库前面整顿好，在门外布置了岗哨。然后，恩格斯从皮

套里拔出手枪，走到骑兵班长施塔克跟前问他还有没有武器，当

那个人回答说武器已经被佐林根和瓦尔德来的队伍抢走时，便命

令骑兵班长跟他进军需库。两个军人若要反抗三、四十名武装匪

０４６ 附   录



徒，那是无益的，尤其因为自从佐林根人前几次袭击之后军需库

的大门再也锁不上了。因此，这两个军人被迫向暴力让步，允许

进入军需库。恩格斯在这里挑选了一些军械和服装，命令把它们

搬到院子里，然后写了两张内容不完全相同的收据，由总指挥卡

尔·扬森签了字。根据从军需库劫走的物品清单看，有军粮袋、头

盔、军裤、子弹袋、手枪、马刀、鼓、皮鞋和一支长枪。扬森命

令，每个匪徒可以从这些东西中挑选一套合身的服装和一件必需

的武器。扬森本人并不否认，他同自己的一部分武装队伍（三十

九至四十人）①一起到格莱弗拉特去就是为了上述目的；他只是

说，他这样干是根据５月１５日早晨收到的冯·米尔巴赫的书面命

令，即要他在格莱弗拉特到瓦尔德的途中征集军需品。他还说，同

他一起率领队伍的恩格斯来到格莱弗拉特后，在军需库门外布置

了岗哨，同骑兵班长一起走了进去。据他说，当恩格斯在军需库

里忙碌的时候，他让副官沃尔迈纳照料队伍，自己去察看军需库

周围的地形，回来后看到各种军需品已经摆在操场上……

……为此，对下述人员起诉……

……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约翰·沃尔迈纳和卡尔·扬森。

理由：

（１）１８４９年５月在爱北斐特领导武装匪徒并下过命令；抢劫

属于国家的格莱弗拉特军需库，以及

（２）１８４９年５月同这批匪徒一起公开使用暴力，抢劫格莱弗

拉特皇家军需库里的武器和装备……

载于１８５０年４月１９日和２１日

《西德意志报》第９３和９５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１４６摘自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

① 手稿中是：“三十六人至三十七人”。——编者注



弗·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４月５日

在“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

马·罗伯斯比尔诞辰而举行

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６４２

  弗·恩格斯对英国人的革命精神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他强调

指出，当英国革命的时候，平等派６４３（平等之友）就已经有了，他

最后举杯对英国工人表示祝贺。

载于１８５０年４月１７日《大胡蜂》

报第８９号

原文是德文

２４６



１８５０年４月８日

流亡者委员会会议６４４

  公民克莱纳声称，公民鲁·施拉姆向他保证自己同任何流亡

者委员会９４没有关系，只是从日内瓦的加累尔那里收到一些彩票，

并受托把钱寄到日内瓦。另一个委员会在希尔曼那里开会，这个

委员会只是名义上存在，克莱纳认为它根本没有经费。

宣读、通过和签名

Ｗ·克莱纳

拜尔勒

公民格纳姆：公民司徒卢威声称，他根本没有救济流亡者的

经费，他从加累尔那里收到一百张彩票，可是还没有配销出去。如

果他把这些彩票卖得了钱，就把这笔钱或者转交给某个可能成立

的委员会，或者自行分配给流亡者，让他们写下收据。他对德国

流亡者当中存在的分歧表示遗憾；如果没有这些分歧，那就会有

成千上万盾源源而来。因此，他建议流亡者在自己人中间组织一

个委员会。

宣读、通过和签名

格纳姆

约瑟夫·莱昂尼

雅科布·克莱因

３４６



然后，公民司徒卢威拿出一个英镑，格纳姆建议将它转交委

员会；对此公民司徒卢威回答说，不行，不能给任何委员会，我

把钱交给现在在场的人，让他们自己分。

格纳姆

约瑟夫·莱昂尼

鲁卡斯

弗·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４月８日记录 原文是德文

４４６ 附   录



辟  谣

  我们从华盛顿获悉：“《纽约快邮报》编辑狄德埃先生自称是

《新莱茵报》的前撰稿人。”这是谎言，特此声明。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起草于

１８５０年４月底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第４期

原文是德文

５４６



弗·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０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为海瑙事件而

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记录６４５

  一家德国报纸①的前编辑恩格斯先生在大会上讲话，主席（约

翰·佩蒂）介绍他是为自由而战斗和流血的人们中的一个。他说，

大约在三十个月以前，有相当多的先生来到了英国：路易－菲力

浦、梅特涅公爵、普鲁士亲王威廉等等，外国的爱国者认为，英国如

此情愿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是玷污了自己。恩格斯说，那就等着

吧，总有一天，英国人民会给他们以应得的回答。而现在，它正是这

样干了。（请注意听，请注意听！）对海瑙的态度在大陆上所产生的

强烈影响超过了英国近十年来所发生的任何其他事件。

人们对待他，比撕下他肩上带穗的肩章或折断他的佩剑，从而

把他从跟他身份相当的社会中可耻地赶出去，还要厉害。（请注意

听，请注意听。）最近，大陆上将会发生新的革命，那些在类似情况

下本来要逃到英国去的人民的敌人，现在害怕了，他们会到别的什

么地方去，也许到自己的朋友俄国的尼古拉那里去，而尼古拉可能

会在西伯利亚赏给他们一个小王国。（大笑！）

６４６

① 《新莱茵报》。——编者注



恩格斯代表他的国家感谢伦敦居民对海瑙的态度，并希望这

个恶魔不论在任何地方都将受到这样的接待。（鼓掌）

载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５日

《雷诺新闻周报》第５号

原文是英文

７４６摘自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



弗·恩 格 斯





卡·马克思１８５０年６月或８月记下的共产主义者

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名字和住址：

“弗伦克尔，克勒肯威尔区米德尔顿街３５号。

列曼，牛津街贝里克街２５号。

沙佩尔，黄金广场大帕特尼街３０号。

施拉姆，恩格斯，普芬德，鲍威尔，

维利希，马克思，埃卡留斯”



弗·恩格斯在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新年晚会

上的讲话记录６４６

  恩格斯先生（他同德意志协会９６的卡尔·沙佩尔一起代表德

国流亡者）也抱有同感，他代表自己的兄弟对发言者所表示的同

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英国人民繁荣昌盛。接着他发表了经过深

思熟虑的长篇讲话，谈到国外 ［革命运动］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

反动的原因，指出人民的愚昧和他们的领袖的叛卖也促使了反动

的猖獗。Ｑ

载于１８５１年１月４日《北极星报》

第６８９号

原文是英文

１５６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文件目录
６４７

（１）１０月２７日致布劳巴赫兄弟转交施奈德（原件），股东。

（２）致Ｊ．Ａ．伯克转交施奈德（抄件），时间同上，迈克尔·绍克

龙公司。

（３）致Ｉ．Ｄ．赫施塔德转交洪特海姆——致马克思，费舍兄弟。
６４８

（４）致Ｊ．Ｈ．施泰因转交埃塞尔第一——致马克思，股东。

（５）致莱昂哈德·萨得转交施奈德第二——致马克思，斯密斯

（威尔逊）·德赖尔公司。

（６）致杜塞尔多夫商行转交施奈德第二——１０月２５日寄自伦敦

（马克思谈舍尔瓦尔的问题，理论上的阐述）。６４９

（７）致艾布纳尔——转交冯·洪特海姆——１０月２６日于伦敦（马

克思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三份６５０），贝克尔
①和丹尼尔斯致马

克思的信６５１，希尔施的笔迹的新样本——舍尔瓦尔在《人民报》上

的声明——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的原件。６５２

（８）致格·荣克转交施奈德第二，１０月２７日于伦敦：１．可靠的

笔迹样本和书面宣誓证词。２．致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四份以及

希尔施的笔迹的样本。３．贝克尔致马克思谈论维利希的信的摘录。

４．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的三封信。５．施梯伯的信的抄件。６５３６．给

２５６

① 海尔曼·亨利希·贝克尔。——编者注



施奈德的指示以及关于第九号和第十号邮件的通知。

（９）致施奈德第二，挂号信——书面宣誓证词的副本。１０月２８日。

（１０）Ｗ．寄往杜塞尔多夫转交施奈德第二——挂号信，第九号的

回执，１０月２８日。

第三号，第四号或第五号。一件交施奈德第二使用。说明罗伊特、

施梯伯和荻茨的问题。６５４１０月２９日。

（１１）……①从Ｂ．公司寄给冯·洪特海姆。马克思致施奈德的第

一封信的摘录。指出未收到施奈德的信。

（１２）Ｇ．布兰克父子。

（１３）哈赛尔曼·舒尔茨公司。６５５

弗·恩格斯起草于１８５２年

１０月３１日左右

原文是德文

３５６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文件目录

① 手稿上字迹不清。——编者注



委  托  书
６５６

  我，即下面签名的人，现在委托我的妻子燕妮·马克思，父

姓冯·威斯特华伦，在处理她的母亲、已故政府枢密官夫人卡罗

琳·冯·威斯特华伦太太的遗产问题时，代表我的利益和以我的

名义行事。

Ｎｅ ｖａｒｉｅｔｕｒ〔不得更改〕①签名：卡尔·马克思博士
６５７

１８５６年８月２日于伦敦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八月六日于特利尔

燕妮·马克思     约瑟夫·阿佩尔特

……②

黑默里希

卡·马克思起草于１８５６年８月２日

发表于１９６８年《社会历史文库》第８

卷第２５４页

原文是德文

４５６

①

② 第二个签名字迹不清。——编者注

这是外交和法律文件上的公式。——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

美国和大陆的活动的发言报道

摘自关于１８６５年１月３１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然后马克思博士宣读《圣路易斯每日新闻》（美国）的摘录。

该报同意国际的宣言和章程，并对因篇幅有限不能全文刊登宣言

一事表示遗憾，但是鉴于协会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所以部分地公

布了宣言。

应当指出，巴黎、比利时等地有成百上千人要求得到会员卡；

虽然在大陆某些地方禁止劳动人民公开联合起来捍卫作为国际宗

旨的那些原则，但就是在这些地方，劳动人民也还是在努力寻求

一种既能参加协会而又不触犯法律的形式。

载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４日《蜂房报》

第１７３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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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在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成立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６５８

  我打算从协会成立纪念会上的一些讲话中引用卡尔·马克思

的一段讲话。他说，在有关自助和国家帮助的争论问题上两派人

都是错误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切生活资料和一切劳动资料

都属于资本家，因此自助是荒诞的。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在俾

斯麦内阁统治下，根本谈不上什么国家帮助——工人不能把自己

出卖给俾斯麦内阁。国家帮助只能来自无产阶级实现最高统治权

的国家。鼓吹普鲁士君主国内部的劳动解放等于激起杯水风浪。劳

动解放的条件是德国的解放，而德国解放的前提又是恢复波兰和

推翻普鲁士君主制。针对进步党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行为的责

难，马克思说，当他指出工人们应当联合资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

时，曾经期望德国资产阶级至少能够象英国资产阶级那样行事；但

结果并不是这样。在德国，特别是在普鲁士存在着允许一切自上

而下的辱骂和诽谤的出版法；他补充说，工人报纸就象工人运动

一样，只有得到警察的准许才能存在，对政府只能进行不痛不痒

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共同行

动，尤其是资产阶级太怯懦，不敢实行自己的纲领。

载于１８６５年２月１９日

《社会民主党人》第２４号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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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团体的证件

国际工人协会，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

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伦敦希腊街１８号中央委员会

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宣言和章程已充分说明协会的目的和

意图。它们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协会的目的在于追求工人阶级

的保护、发展以及经济和政治的彻底解放。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

目的，协会将促进每个国家不同劳动部门工人间的团结和不同国

家工人间的合作。

协会的组织，以伦敦为中心，在欧洲和美洲有许多支部。它

将协助把各国工人阶级联合成为兄弟般合作的牢不可破的联盟。

由入会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年度代表大会将成为工人阶级

的公开的、强大的欧洲范围的代表机构。

———

泥瓦工协会执行委员会在伦敦黑袍僧区哈特菲尔德街２５

号①举行的会议上表示赞成这些原则，并申请加入兄弟联盟，兹接

７５６

① 这一段中的黑体字是填在表格上的。——编者注



纳为协会的支部。

      总委员会主席： 乔·奥哲尔

名誉财务书记： 乔·威·威勒尔

法国通讯书记： 欧·杜邦

德国通讯书记： 卡·马克思

波兰通讯书记： 埃·霍尔托普

瑞士通讯书记： 海·荣克

美国通讯书记： 莱·路易斯

名誉总书记： 威·兰·克里默

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１日

１８６５年２月以传单形式刊印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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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

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决议６５９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认为，大陆上发生的冲突是政府之

间的冲突，因而建议工人保持中立，并且团结起来，以便从团结

中汲取为工人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

１８６６年７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

载于１８６６年７月２１日《共和国》报

第１７６号和１８６６年７月２２日《左岸》

报第２９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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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改变国际１８６８年度

代表大会集会地点的发言记录

摘自关于１８６８年５月２６日和６月１６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１８６８年５月２６日

兹通告，本星期二将提出建议，撤销上届代表大会关于规定

布鲁塞尔为集会地点的决定而代之以伦敦。６６０

委员会认为，在看来已受到法国奸细包围的地方，在其政府

能够采取对付沙勒罗瓦饥饿的矿工那样的专横暴行的国家里召开

代表大会，是同协会的荣誉和尊严不相容的。

１８６８年６月１６日

决议的草拟者①宣布，除了上述想法之外，迫使委员会放弃撤

销洛桑代表大会决议的情况已经显而易见。６６１比利时支部已经采

取措施。巴拉先生似乎已在下院声明他不准许召开代表大会。在

布鲁塞尔委员会和“自由工作者”（参加协会的佛尔维耶政治团

体）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名的抗议书上，协会的地方成员表示，

“不管司法大臣发表了什么狂言，国际的代表大会还是要在布鲁塞

０６６

① 马克思。——编者注



尔举行”。这样，整个问题就成为比利时工人对比利时政府的警察

措施的反抗，而对此总委员会无权干涉。因此它撤回自己的决议

案。

载于１８６８年５月３０日和６月２０日

《蜂房报》第３４６号和第３４９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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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国际在德国和法国

取得的成就的发言记录６６２

摘自关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１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来信报告，南德意志各邦的工人团体联合会决定于９月

的第一周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应当解决的第一

个问题是整个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赖得律－洛兰的朋友们在巴黎出版了一家新报纸《觉醒报》，

上面有一篇文章值得注意；这篇文章同意巴黎委员会委员的立场，

并以欧洲工人阶级所表现的政治上的健全理性和道德上的高尚同

统治阶级的狡诈和怯懦相对抗。其中有如下一段精采的话：

“为了保持和平，我们正是把希望寄托在欧洲各国工人当中占优势的思

想和感情的一致。过几天就要召开国际协会的代表大会。欧洲所有国家都将

有代表出席，也许法国例外，说这次所有欧洲劳动代表的大会由于它的英明

的决议而可能成为欧洲真正的主人的会议，这未必是夸张。是的，如果明天，

这次代表大会依据法国革命的不朽原则，维护包括秩序、安全和自由在内的

劳动的神圣利益，坚决拥护和平，它的意见将会受到全欧洲的热烈欢迎。”

载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５日《蜂房报》

第３５３号

原文是英文

２６６



卡·马克思关于萨克森煤矿

矿工状况的讲话记录６６３

摘自关于１８６９年２月２３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德国书记宣读了关于萨克森王国煤矿矿工状况的报告。他们

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而工资每周为三便士六先令到三便士十先令；

童工每周为四到五先令。每个矿井都有工人必须参加的互助储金

会，但是他们在分配基金方面没有发言权；基金是矿主的合法财

产，一切借贷毫无例外地都要根据矿井主管人的命令支付。医疗

费、补助金和超龄金根据劳动年限按比例增长，而如果工人被解

雇，那么不论什么原因，他就丧失了领取基金的一切权利。这样，

工人交费要交三四十年，但是养老金却一文也得不到。由于在矿

工当中进行鼓动，不久以前公布了一个把所有萨克森煤矿矿工协

会联合起来的初步的章程草案。它是在Ｊ．Ｇ．特尔先生主持下的

一个工人委员会拟定的。草案的主要内容如下：（１）把所有互助

储金会联合成一个互助储金会；（２）会员只要在德国居住并缴纳

会费，就保有自己的权利；（３）全体成年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

关。它选举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等；（４）雇主向互助储金

会缴纳的款项应为工人缴纳的半数。这个草案并不代表最有觉悟

的萨克森矿工的观点。倒不如说它是想在资本的许可下进行改良

３６６



的那一部分人的主张。这个草案还含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的确，认

为一向对矿工储金会拥有无限权力的资本家会把自己的权力让给

民主的工人全体大会，而且还要缴纳款项，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

呵！

为了使那些还相信可以在雇主和工人混合缴纳款项的基础上

改造储金会的工人睁开眼睛，最好的办法就是雇主愤怒地采取拒

绝的态度。

载于１８６９年２月２７日《蜂房报》

第３８５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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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委员会致纽约

罗·威·休谟的信６６４

  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３日于伦敦

亲爱的先生：

为了回答您上个月２６日的来信，委员会委托我声明，国际协

会不承认不同国家出生的工人的特殊民族利益。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工人的意识中消除任何民族隔阂和

可能的纠纷的痕迹。因此委员会不能同意您报告中的那种代表构

成。克吕泽烈将军曾经受到法国警察的侮辱，这一点显然促使工

会把全权交给了他，因此他使自己成为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类似

的人物。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应当保护王朝的私人利益和法国商人

的财产。巴黎工人没有这种需要在大西洋彼岸加以保护以免遭美

国工人的可能侵犯的利益。我们认为，居住在美国的法国工人的

利益同美国其他所有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使因语言和可能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彼此疏远的工人便

于相互交往，我们有精通这些事务的通讯员，我们委托他们处理

问题。

同美国的通讯由总委员会的不同民族的书记分别担任。克吕

泽烈将军和佩尔蒂埃先生是我们驻美国的法国通讯员。他们同我

们的法国书记①保持通讯联系。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福格特是

５６６

① 杜邦。——编者注



我们的德国通讯员。他们同这里的德国书记①有通讯联系，而总书

记②则负责英国的通讯。除了工联的负责人，例如杰塞普先生之

外，我们还指望您作为我们的通讯员，尽力调解不同民族之间可

能发生的任何误解；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法国人或德国人有自己的

某些相反的或不同于其他工人的特殊利益，我们总是向他们说明

必须投入他们居住国特别是美国的工人运动，积极地参加这一运

动。

至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倾向问题，我受委托请您在您认为方便

的时候，不要拒绝把您对引起秘密活动的原因的看法告诉我们。有

人建议我们劝说您和友人杰塞普公开反对进行秘密活动。但是我

们认为，秘密活动还是需要的，不然这个运动不会取得这样的成

就；而且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就这个问题提出建议，那是太自信

了；但是我们希望知道这些原因，以便通报不久前刚刚越过秘密

组织阶段的旧大陆的工人们。

      忠实于您的

        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起草于１８７０年４月２３日 原文是英文

６６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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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中

的态度的发言记录

摘自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４日

公民恩格斯问道，委员当中是否有人出席了前一天晚上的群

众大会６６５，没有人回答。于是他说，由于委员中有不同的看法，最

好在会上讨论一下英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现阶段的态度问题。他提

议将这一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公民马克思附议，一致通过。

１８７１年１月３１日

公民恩格斯说：遵照上次会议主席①的建议并尊重英国的习

惯，我草拟了几条决议，主要是作为讨论的基础。我并不是一定

要让这几条一字不改地通过。下面就是我所草拟的决议：

１．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

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７６６

① 鲁克拉夫特。——编者注



２．象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

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３．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

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

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

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６６６的约束。

总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写进了第二篇宣言。９月４日，共和国

宣布成立，９月９日，我们的宣言就发表了。宣言中这样说：“英

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

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运动如果是仅限于完

成这个任务，那或许就能成功，其他国家就会跟着这样做，这样

就会使法国处于一个为普鲁士所不能忽视的地位。可是就有一些

人对此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孔德派，即比斯利教授及其朋友们。

比斯利教授曾多次勇敢地支持工人阶级，在布罗德黑德事件６６７中

他勇敢地顶住了资产阶级的敌视，但孔德派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

人阶级党派。他们主张妥协，极力使雇佣劳动变得可以忍受从而

使它永远存在下去；他们属于一个认为世界应当由法国来统治的

政治宗派。他们在上次那篇有几个总委员会委员也署了名的宣言

里要求让法国恢复到战前的地位。法国在战前是一个军事强国。孔

德派要求进行 ［武装］干涉，而这个要求刚一提出，工人阶级运

动立刻就发生了分裂。反对派说，迄今为止，战争阻滞了一切社

会政治方面的进步，而每一次战争都延长了贵族的寿命。这话说

得是很有道理的。再说，连迫使政府承认共和国都做不到的人，又

怎么能够迫使这个政府为共和国进行战争呢？假定英国进行了战

争。从苏格兰撤回全部军队，把其他所有地方的兵员也都撤光，仅

８６６ 附   录



留一万人在爱尔兰，这样，能调动起来的兵力也就是三万人左右，

而且他们也是在一定时候才能起作用。曾经有一个时候，法、德

两国的军事力量大体相等，毛奇准备停止围城；英国军队如果在

那个时候出动，就可能扭转战局，使之不利于德国人。可是那个

时候早已过去了；那个时候的情况是：奥尔良附近的战局有一定

程度的好转，奥雷耳·德·帕拉丹取得了一些胜利。一支英国军

队在当时是会对法国士兵起到良好作用的，它会增强他们的斗志；

后来，德国人大大增强了兵力，而且普鲁士人非常看不起英国的

军队，英国军队如果前去定会遭到嘲笑；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也只

可能是使尚济的撤退６６８稍有秩序些。

英国的陆军只能同别国军队联合作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

中就是这样做的，在克里木战争中也是这样做的。英国最善于通

过向其盟军提供军需物资来进行战争。在克里木战争中，他们曾

不得不借用法国的士兵来填充自己的战壕。派大军远离本国作战

向来是办不到的。由于实行这样一种军事体制——没有征兵制，志

愿兵补充过程缓慢，操练方法不佳，培养一个英国士兵需要很长

时间——所以英国军队是建立在长期服役上的，不可能为一支庞

大的军队保证必需的兵员补充。即使派一支军队到法国去，这支

军队一遇损失也就无法维持下去。英国为支援法国所唯一能做的

事，就是在俄国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之际宣战。我们的两篇宣言也

暗示了这一点。第一篇宣言说：“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

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

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

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第二篇宣

言说：“正如在１８６５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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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但是，谁都没有

注意到这些。俄国刚一宣布反对巴黎条约，俾斯麦就宣布反对卢

森堡条约。这证明存在着默契。普鲁士向来只不过是俄国的工具。

这正是英国介入的机会。法国人的处境当时还不象后来这样恶劣，

如果英国宣了战，普鲁士和俄国会结为一方，欧洲其余各国会成

为另一方，法国就可以得救。奥地利、意大利和土耳其都有准备，

如果土耳其人不是象在①战争中那样受到干涉，如果他们被准许

按自己的方法保卫自己的话，他们是能够顶住的，而其余的国家

就可以帮助法国人将普鲁士人赶出去。可是，当这个机会出现时，

那些要帮助法国的先生们却一言不发了。

现在，茹尔·法夫尔已代表整个法国投降——他是无权这样

做的。毫无疑问，在法国资产阶级的驱使下法国将不得不屈服并

缔结和约。那时我们将看到俄国要干什么了。俄国和普鲁士象拿

破仑一样需要战争，以便制止其国内的群众运动、维护其威信和

保持其地位。

海军是英国的主要力量，但是，１８５６年的宣言确立了新的海

上法。新的海上法规定废除私掠。对中立国船只的搜查权取消了。

保证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物和敌方船上的中立国货物的安全。过

去，俄国的女皇叶卡特琳娜就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但是直到克

里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是不接受的。在巴黎会议上，克拉伦登

大笔一挥，签字放弃了英国在海上打击俄国的权力。他这样做是

根据谁的指示或授权，人们从来不知道。当有人在下院提出这个

问题时，迪斯累里支支吾吾，问题回避掉了。要想削弱俄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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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断绝它的出口，它的出口贸易。如果俄国贵族不能把他们的

谷物、亚麻，一句话，把他们的农产品卖给外国，俄国连一年也

维持不住，而它进行贸易主要是使用外国船只。英国要对俄作战，

就必须重新掌握这种权力。放弃这种权力的借口是确保私有财产

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安全。我们已经看到普鲁士人在法国是怎

样尊重私有财产的。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可以丧失，所以，

它对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不感兴趣。但是，工人阶级对重新掌握

这种权力却有兴趣，并要把这种权力完整无损地一直保持到俄罗

斯帝国瓦解之日。英帝国同所有其他建立在……①之上的帝国一

样，总有一天要土崩瓦解，不过目前这与我们毫无关系，这种情

况也许将以较和平的方式发生。别的国家没有一个象英国那样能

反抗俄国，它必须把这种权力至少保持到波兰光复之时。如果对

俄国宣了战，法国就可能得到了解救，波兰就可能得到了光复。现

在，俄国是要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也许等不到一年就会打起来，欧

洲将只得在缺少法国这样一支力量的情况下作战。

１８７１年２月７日

公民恩格斯：当我讲到爱尔兰时，我只是设想政府在爱尔兰

至少得留一万人的兵力。我根本没有考虑爱尔兰人的情绪。

１８７１年２月１４日

公民马克思说：承认共和国对其他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如

果这一条做不到，其他一切必定失败。法国在国际上是没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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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在国内也是如此，而普鲁士的背后则有俄国。共和国一

宣布成立的时候，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如果共

和国在那时被承认，它是有可能成功的。但是当得不到承认时，他

们就后退了。有产阶级与其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国的胜利，不如说

是希望看到普鲁士的胜利。他们十分清楚共和国迟早要成为社会

主义的，所以他们就进行阴谋活动来反对共和国，这些阴谋活动

对普鲁士的效劳超过毛奇及其将军们。总之，在这场讨论中，没

有一个人说承认共和国不是首要的一点。其次，大炮街会议６６９不是

伦敦富人的集会，而是一向无足轻重的小资产阶级的集会。他们

只可能要么支持大资本家反对人民，要么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光

是他们自己什么事也做不成。但是如果他们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

千万不能让他们来领导，因为他们是危险的领导人。他们仇恨共

和国，不愿意承认它，可是他们害怕普鲁士，所以他们拥护战争。

公民埃卡留斯谈到抗议肢解法国的问题，说不以战争相威胁就毫

无用处；这与事情毫不相干。我们在宣言中抗议了，德国人也抗

议了，然而这仅仅是道义上的抗议；英国政府要等到普鲁士取得

了胜利并对那两个省份正式提出了要求的时候才能提出抗议，而

且也不能相信这个政府当真会反对肢解法国。

还有，公民科恩对工人的宣传鼓动似乎抱有奇怪的见解。工

人们到格莱斯顿那里去听取他的意见，必须把他的意见当作最后

的决定加以接受。他还认为，要是赶上议会正在开会的话，还能

做更多的事情。好在没有赶上议会开会。承认共和国是一个单纯

的政府行动。如果是议会正在开会，格莱斯顿就会把责任推给议

会的多数，谁要提出一条理由赞成承认共和国，就会有人提出一

千条理由支持格莱斯顿加以反对。要改变政府，就可能需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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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而自由党人也不愿意老去收买自由选民。我完全相信，如

果工人坚持下去，并且不让满口教条的资产阶级发言人来干涉，他

们是能够成功的。这场运动中所投入的力量还不及前些时候啤酒

事件６７０中所用的力量的一半。在英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外部的压

力。公民米尔纳好象是说，如果英国人坚持要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就会触犯德国人。恰恰相反：德国人认为英国人做得还不够。数

以百计的人被关进了监狱，而他们所能指望给予道义上支持的只

有英国工人，但是英国工人却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君

主国与共和国之争，最初是一支君主国军队对另一支君主国军队；

谈不到什么共和国，而且法国军队被认为是强者。当法国常备军

全部消失以后，人人都认为法国人要屈服了，几天之内就没有君

主制能帮助抗击普鲁士人了。正是因为没有了君主，正是因为有

了共和国，所以才抗击了五个月之久，假如没有人搞叛卖活动和

阴谋活动，他们还能维持得更久一些。

第三点可以看出来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欧洲已成为不可

能。资产阶级的政府连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来进行防御都不敢干。

共和国只是使工人阶级力量得到发展的一种政治形式。法国的上

一次选举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宁要军事专制而

不要共和制。在英国恐怕也是如此。共和制与资产阶级政府再也

不能携手同行了。

现在我来谈谈战争本身。色当投降之后，俾斯麦处境困难。国

王①对德意志议会和法国人民说，他仅仅是为了自卫而同拿破仑

打仗。可是，在色当投降以后，普鲁士人就成了过去法国人那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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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防御而战了。我知道，俾斯麦同拿破仑一样竭力谋求战争，防

御只是一个借口。可是在色当之后他需要一个新的借口。德国资

产阶级怀疑是否该停止了，但是俾斯麦发现没有一个得到承认的

政府作为议和对象，因此，他必须到巴黎才能议和。他来谈论什么

样的政府会被法国人承认，什么样的政府又不会被承认，真是无耻

到了极点，但是却符合他的目的。赚钱人总是崇拜胜利的，而且德

国资产阶级害怕法兰西共和国，所以他就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贵族

的支持他是早有把握的。俾斯麦所关心的是英国不要承认共和国，

因为英国是唯一能够抗击他的强国，但他寄希望于格莱斯顿，寄希

望于宫廷关系。做德国皇帝的岳母①，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英

国就跟着神圣同盟亦步亦趋。当工人代表团责问格莱斯顿当初对

拿破仑为什么那样匆忙地给予承认时，他混淆日期，混淆政变后帕

麦斯顿的承认和全民投票后得比的承认来迷惑他们。他对工人们

说，他已经是能做的都做到了，他还为自己摆功，那就是没有断绝

外交关系。他本来是能够做得象美国那样多的。他的同僚，普鲁斯、

娄和卡德威尔对共和国显示了敌意，他们声称英国对外只能使用

道义力量。英国唯一能够使用武力的地方是爱尔兰。还有，德国报

纸奉命大骂英国不该向法国出售物资。当伯恩施托尔夫向格兰维

尔提出质问时，格兰维尔含糊其词，说要调查一下，而后来查明那

是正当的、合法的。他本来就知道是正当合法的，只不过没有胆量

这样说。接着，英国政府根据伯恩施托尔夫的要求没收了法国的电

缆，此事后来被一位英国法官宣布为非法。麦茨投降以后，俄国认

为该是亮出它的合伙关系的时候了，于是就通过否认巴黎条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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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合伙关系亮了出来。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是对卢森堡条约的

否认和罗马尼亚在多瑙河两公国的确立。①这些都是对英国的侮

辱。然而，格莱斯顿做了些什么？他派了一名全权特使去向俾斯麦

讨教。俾斯麦建议在伦敦召开一个会议，连格莱斯顿都觉得没有法

国参加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没有法国参加，条约的破坏者将占多

数。可是，不承认共和国，法国就不能参加会议，因此，俾斯麦就得

阻挠承认共和国。当奥伯朗·赫伯特在下院就此向格莱斯顿提出

质询时，他又是支吾搪塞，歪曲事实，对最重要的问题避而不谈。虔

诚者多罪孽。从蓝皮书中可以看出，当英国政府要求准许法夫尔前

来参加时，俾斯麦答复说法国没有资格参加国际活动，只要这一答

复不撤销，想用什么办法让法国能够参加会议都是徒劳的。不给予

承认是孤立英国政府的一个手段。

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１日

接着，公民马克思提请会议注意《东邮报》上关于他的发言

的报道，以及这篇报道的那种胡拼乱凑的写法。要不是他的名字

印错了的话，他会认为他有责任给编辑写信。报道里说“共和国

一宣布成立，在法国人人都成了热心的共和主义者，但是共和国

没有得到承认，反动势力的进攻就开始了”。这完全是胡言乱语。

相反，他说的是，共和国得到了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

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情绪如此高涨，以致反对派也不

得不假装拥护；他特别提到了布卢瓦高等法院的法官把自己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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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共和主义者一事。报道接着说：“资产阶级不想使共和国获得成

功，他们十分清楚，社会问题迟早一定要加以解决。”这跟他所说

的完全不同，他说的是共和国一定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报

道接下去还说：“主张战争的人没有一个证明了承认共和国对其他

一切说来是首要的条件”，这里应该是：“不是首要的条件”。

关于他对其他人的发言所做的评论，报道的作者连是谁的发

言都不肯指明，所以也就很难辨别出是针对谁的发言。作为他对

科恩发言的评论而报道的那些话等于是一种侮辱。报道接下去说，

正是“没有了君主才鼓舞了人民”；他明明说的是“没有了君主

制”，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嘛。鬼才懂得这样的报道。还有那句英国

对外使用的“更多的〔ｍｏｒｅ〕力量”，可能是由 “道义的

〔ｍｏｒａｌ〕力量”错印而成的。

报道里还说，俾斯麦说法国人没有承认那个政府，而他来谈

论什么样的政府应被法国人承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报道根本

不提他本来说的是：在法国人人都承认并服从政府而俾斯麦却说

法国人没有承认政府，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报道还说，法国被准许出席会议那将等于得到了承认。这是

雇佣文人的说法，不是他（马克思）的说法；结论完全被歪曲了。

正是因为这个政府没有得到承认，所以它才没有参加国际活动的

能力。报道与会议记录也不一样。这样的报道有害无益。如果再

有这样的东西发表，他将提议不准再刊登报道。

１８７１年３月７日

公民马克思接着又回到巴黎宣言的问题。他说，如果英国工

人不表态，这个宣言也许就会成为条约的一个条款；英国人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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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上被解除武装；应该不失时机，立即建立

英国委员会。对海上强国说来，作战的唯一办法就是攻击敌方的

对外贸易。美国不同意这个宣言，而法国却遵守它，这正是法国

舰队作为甚少的原因。现在荷兰在他人的唆使下要求把过去只是

一纸宣言的东西变成条约的一部分。在海上能够被摧毁的只是货

物，而在陆战中被摧毁的却是大量的固定资本，如桥梁、建筑物

等等，这些东西需要多年才能恢复。私掠特许证则是另外一回事；

私掠船是海上的自由射手。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已丧失了对外保

卫国家的力量，在法国软弱无力的时候，英国成了西欧的代表，英

国工人阶级应该夺回这一权力。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４日

公民马克思接着重新开始中断的讨论。他说，找到一支足以对

抗大陆军事列强的力量是极为重要的。这些强国现又重新扮演神

圣同盟的角色，英国是唯一能够对抗它们的国家，而它只有夺回它

的海上权利才能做到这一点。没收这些国家在中立国船只上的货

物，只需几个星期就能毁灭它们的对外贸易，这样，德国资产阶级

就不会象最近一个时期那样好战了。这种作战方式比通常的作战

方式较为人道。大陆上的军事列强实际是通过巴黎宣言对英国说：

你不应按自己的方式，而应按我们的方式作战。许多人反对私掠

船，其实私掠船并不比自由射手坏，而且它们更不需要政府的干

预。当巴特勒鼓吹对英国作战时，人们说：美国没有海军，无法作

战；巴特勒回答说，我们不需要海军，我们只要有私掠船就行。当今

的英国统治者对他们是否拥有这种力量满不在乎，但是，他们总不

会永远统治下去。必须使英国人民拥有用来为大陆人民谋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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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斯图亚特·穆勒曾经是拥护巴黎宣言的，但是在看了给他寄

去的一些文件后，就转而反对它了。整个黑海会议都是为了要使这

个宣言得到批准。在此之前，这个宣言只是被帕麦斯顿和克拉伦登

个人认可，而昨天签署的议定书看来把它包括进去了。

公民恩格斯说，他要答复公民韦斯顿的意见，既然韦斯顿没有

来，也就不必谈了。至于巴黎宣言，公民马克思已经指出，这仅仅是

私人协定。它没有得到任何政府领导人和议会的承认，谁也没有说

它具有约束力。１８６２年，康沃尔·路易斯宣布它没有约束力。１８６７

年，现在的得比勋爵在回答斯图亚特·穆勒时宣布它仅仅在一定

范围内有约束力，但是自卫远比所有契约重要。这个宣言从未被批

准，它所凭借的仅仅是一位大臣的私人信件的权威；谁也不受它的

约束。这一点，从每次战争交战国都另订专门的协定来约束自己可

以清楚地看出。但是，会议签署了一个议定书，规定今后所有条约

和协定未经一致同意废除，都具有约束力。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

证明，现在的堡垒不足以抵御炮击，只有在堡垒前面筑炮台才能保

住堡垒，在波兰就准备修筑一些炮台。俄国以毫不衰减的热情继续

扩充军备，它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已转入战时状态。正在组织通讯部

队和卫生部队。在英国市场发行的一千二百万镑俄国公债已被超

额认购，这也许是俄国能得到的最后一笔英国钱。战争可能不等夏

季结束就会到来——局势看来很不平静。至于讨论中的一些发言，

恩格斯说，唯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一支英国军队是否足以进行武

装干涉。公民韦斯顿所说的那种强烈措词，他没有用过。接着，恩

格斯再一次证明，英国只能出兵三万人，英国只有在阿尔马战役中

达到三万三千人，而这个数目在克里木战争中再也没有达到过。这

只等于普鲁士的一个军，因此，以为这样的兵力能够改变力量对

８７６ 附   录



比，那是荒谬的。英国人和其他人一样勇敢，个人的勇敢在每个国

家都可见到，但是，战士的素质却有不同，它们表现的方式也不一

样。有的善于进攻，有的善于防守。爱尔兰人擅长当轻步兵，英格

兰人擅长当①，但是这里的军事当局却把英格兰人当作爱尔兰人

使用，把爱尔兰人当作英格兰人使用。英国的军训制度太不完善，

太过时了，以致阿尔德肖特的士兵直到这次战争时还未受过站岗

放哨的训练。这里有人说，如果是十万英国兵，就不会让人把他们

困在巴黎了。但是象我们的志愿兵那样的士兵怎能制止得了这种

情况发生呢？法国人中这样的士兵是够多的，如果四十万英国志愿

兵象法国人一样被围困在巴黎，并由同样的笨蛋和卖国贼指挥，他

们也会做出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来。

最后，他说英国不能按同等条件和大陆国家作战，也不应该

希望它能这样做。一个英国兵一年要花一百镑，而一个普鲁士兵

只花三十镑，因此普鲁士用同样的钱能养三个兵，而英国却只能

养一个；所以它完全不能跟那些陆上强国竞争，他希望英国永远

不要试图这样做。

讨论开始时所提出的建议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被撤销，第三条

被一致通过。第三条说：

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

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

际的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

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的约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

议记录。１８７０—１８７１》１９６５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９７６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发言记录

① 原稿此处缺字。报纸的报道增补了“重步兵”几个字。——编者注



卡·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

的发言记录６７１

摘自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宣读了纽约委员会书记①的来信，信中附有在委

员会中有代表参加的支部的名单：

１．全德工人联合会（第五劳动联合会）。

２．纽约国际协会法国人支部。

３．纽约捷克工人协会。

４．芝加哥第一社会政治工人协会。

５．芝加哥第二社会政治工人协会。

６．纽约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协会。

７．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爱尔兰人支部。

８．纽约威廉堡社会民主协会（德国人的）。

信上说这些支部工作不错！爱尔兰人支部发展迅速，并打算

和美国爱尔兰人同盟合并。出版德文周报的工作也有进展。工人

联合会曾决定，只认可那些代表劳动②，而不代表资本的代表。全

国劳动联合会在纽约各协会中丧失了基础，其中有许多协会拒绝

派代表参加下一次代表大会。

０８６

①

② 记录本上原来缺少的那一页从这里开始。——编者注

弗·阿·左尔格。——编者注



纽约州工人大会在沃耳巴尼举行了自己的年会并通过决议，

同意并接受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作为指导方针；决议结尾写的是

“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

告工人协会和工联书正在草拟中，同宾夕法尼亚矿工互助团

体建立了通讯联系。工人的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在最近的选举中推

翻了新罕布什尔的共和党的优势地位。在当地美国人当中成立了

一个支部，它 ［向纽约委员会］派出了自己的代表。收到两英镑

期票，这是二百零三名会员的捐款和代表大会报告的酬金。

公民马克思通知说，收到两封巴黎来信，一封是１２日的，另

一封是１５日的，６７２但只是星期六收到。一个属于公社的法国人到

伦敦来办理交易所业务，拜访了他［马克思］，以便得到他的帮助。

开除托伦确有其事６７３，为此马克思提出如下的决议案：

“鉴于巴黎支部各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

委员会的下述决议：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

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

社一边，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

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埃卡留斯支持这个决议案，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

公民马克思继续发言。他说，他向公社代表指出，既不给我

们写信①，也不给我们寄报纸，这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将来会纠

正的，因为公社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

１８６卡·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的发言记录

① 记录本上原来缺少的那一页到此结束。——编者注



理，他将同时负责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十七区空缺的候选人。赛拉叶曾

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没有再来信；不

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

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利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

赛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抵赖。必须马上写

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

根据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建议，委托马克思起草这封信。６７４

收到的几封信是拉法格在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寄出的
６７５
，因

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

普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

上没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说，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

现在很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

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平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

分人加入了贝尔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

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①不能想象人民和国民自卫军

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人不

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他们，但

是他们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

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

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

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一位司法官

２８６ 附   录

① 在《东邮报》发表的报道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写的：“而小店老板和手工业

者对凡尔赛人不太买账”。——编者注



员去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一无所获。①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

子里被杀害的。②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普罗托在检查国防政府

的帐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

机。③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④煤气公

司欠了市政府一百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

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

记者的电讯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⑤最引起他们

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六千

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⑥

３８６卡·马克思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的发言记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东邮报》上是：“普通官员的工资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而高级官员的年

俸不超过二百四十英镑。显然，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他们当中找不到一个

绅士，因为很难想象有年俸二百四十英镑而能举行内阁招待会或在市长那里

设宴的绅士！”——编者注

《东邮报》上对整个情节作了如下的报道：“另一个捏造是关于煤气公司‘被

抢劫’的消息。市政府的账目表明，煤气公司曾经从巴黎居民那里收了一百

多万煤气费。这笔款子被认为是公司欠市政府的债款，虽然公司在法兰西银

行有足够的存款。在公司拒绝向公社支付这笔款项之后，公社派法院执行官

前往煤气公司；当公司发现它的财产和保险柜被查封后，便开了全部款数的

法兰西银行支票，这样才把保险柜和其他被查封的东西归还给它。这两个事

实已证实”。——编者注

《东邮报》上接着写道：“一些电讯和通讯把事情说成是这样：似乎人民烧掉

它们是为了不让公社使用”。——编者注

《东邮报》上是：“公社委员最初的措施之一是查阅他们的前任的文件和登记

簿。在国防政府内务部的报告中发现有关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的

记录。这种用来大规模屠杀巴黎工人的新工具就是目前在凡尔赛的那些爱国

者装模作样要保卫巴黎打退普鲁士人的时候制作的”。——编者注

《东邮报》上是：“弗路朗斯不是死在公开的战斗中，而分明是被撞入其住宅

的凶手杀害的。”——编者注

《东邮报》上是：“要确定死因，必须进行调查，但凡尔赛人断然拒绝”。——

编者注



宣言①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部分载于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９日

《东邮报》第１３５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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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就罗伯特·欧文诞生

一百周年纪念会的问题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５月９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附议。６７６他说，他对纪念会的发起人几乎毫无了

解，但是对罗伯特·欧文没有任何怀疑。欧文著作中的许多思想

至今都还未过时。欧文是从他自己的认识出发的，他本人虽然原

是一个工厂主，但他首先起来反对自己的阶级，以便结束工厂雇

用女工和童工这一可耻的制度。恩格斯认为国际应该派代表参加

纪念会。

———

公民恩格斯反驳莫特斯赫德６７７说，洛克是自然神论者，而欧文

却是唯物主义者。洛克的哲学把法国人引向了唯物主义。他怀疑

欧文是否熟悉法国老一辈作家。他完全不同意莫特斯赫德的看法。

欧文主义运动早在１８０９年就开始了，与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没有

关系。１８１２年他出版了他的论婚姻的著作，１８１８年他到亚琛的君

主会议去说服他们宣布共产主义。说运动后来带上了宗教色彩，这

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社会改革也发表了不少意见。大

多数欧文主义者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他们曾一度属于宪章派，但

是不得不做职业鼓动家，也就变得不大可靠，不坚持他们的原则

了。他说，如果举行纪念会而我们不能去参加，那将是很遗憾的。

５８６



———

公民恩格斯说，他的意思不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是宪

章派，而是他所认识的某些社会主义者曾是宪章派。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０—１８７１》

１９６５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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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

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公民马克思对大陆工人公开支持公社表示满意。在日内瓦、布

鲁塞尔、慕尼黑、维也纳和柏林都举行了集会，声讨梯也尔—法

夫尔 ［政府］的暴行。马克思还请总委员会注意法国报纸发表的

许多硬说是国际巴黎支部的所谓宣言。这些都是法国警察当局伪

造的东西，目的是使一些警惕性不高的人上圈套；这表明，卑鄙

的政府下流到何等地步。６７８

载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４日《东邮报》

第１４３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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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

谈话的记录６７９

  ［１８７１年］７月３日于伦敦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本题。我说，看来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了解国际

是什么；人们强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说出究竟憎恨什么。某些自认为

能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国际的秘密的人断言，国际是个一面有着工人的诚实

和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恶棍阴谋家的狞笑的两副面孔的雅努斯。我请求

马克思把这类见解所无法道破的秘密解释明白。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好象

他是由于我们这样怕他而感到好笑。

马克思用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语言
６８０
谈起来：这里没

有任何秘密，阁下，有的也许只是人们的愚蠢，他们偏偏忽视这

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公开活动的，并且发表有关它的活动的

极详细的报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您花一个便士

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花一个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册子，您

差不多能够象我们一样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说：差不多，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会不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所不

知道的呢？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并且象旁观者那样向您提出问题：这种普

遍对你们的组织不表同情的态度除了证明一般人的无知的敌意以外，是不是

还证明了什么别的？虽然您已经说过了，但能否允许我再问您一次：国际是

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您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８８６



我说：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挥他们的国家。

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并且完全承认他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何况千百万人

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

请原谅我这样说下去——但不太选择手段的委员会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那么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说：首先，我请您证明那里有过什么阴谋，证明

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既成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假定说有阴谋，那

么又有什么可以证明国际协会参与其事呢？

我说：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说：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

为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

宣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

是试着找一下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

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但是最有才

能的工人恰好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不过决不能要协会本身对他

们的活动负责。

我说：外界对这一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

甚至还在议论金钱的援助。是否可以说，您所指出的协会活动的公开性质，排

除了任何秘密联系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博士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

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组织呢？但是，象谈论来自某个教皇统治和

阴谋的中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法令一样来谈论来自伦敦的

秘密指示，这就是完全不懂得国际的实质。要是那样，就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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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管理国际的集权形式；但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给地方的主

动性和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其实，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

工人阶级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联合。

我问：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

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

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

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

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

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

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

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

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

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

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

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

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

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

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

会战争这种暴力的解决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使其解

决，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

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

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

我问：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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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博士说：我举例来给您解释。罢工是解放运动的最常

见的形式之一。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罢工时，由于从别的国

家输入工人，罢工便遭到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已完全消除了这种

情况。它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自己的

会员，他们立刻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区。这

样，老板们就只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在大多数场合下，罢

工者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援助。必要的资金，由他们在自己或与他

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成员当中募集；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

困难，如果罢工得到协会的赞同，就可以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

罢工者。前几天巴塞罗纳雪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例

子。６８１但是协会对罢工并不感兴趣，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

持。在金钱方面，协会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而损失倒是

很容易的。让我们把事情的实质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在日

益增长着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

是穷光蛋。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

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在他们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

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必要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

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

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６８２、工会

和互助会、合作小铺和合作制生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

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

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在各地感觉到。在西班牙

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

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现在，我向您叙述了

国际是什么之后，大概您自己对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也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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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看法了①。

我说：我不完全理解您的意思。

马克思博士说：难道您看不见，旧社会没有力量用自己的武

器——讨论和组织来对付国际，不得不求助于欺骗，给国际扣上

搞阴谋的帽子吗？

我说：但是，法国警察当局断定，它能够证明国际参与了最近的事件，更

不用说以前的企图了。

马克思博士说：那好吧，假如您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谈一

谈这些企图，因为根据这些企图最能判断说国际搞阴谋的一切指

责的严肃性。您记得前一次的“阴谋”吧。曾经宣布要举行全民

投票。６８３那些将要投票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显然动摇了。他们已经看

不到帝国政权的以前的好处，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存在着对社会

的威胁而似乎要这个政权去拯救社会。需要一个新的稻草人。警

察当局着手寻找它。警察当局仇恨一切工人组织，自然不反对破

坏国际。产生了一个绝妙的念头：能不能选择国际作为稻草人，这

样可以一箭双雕，既败坏协会的声誉又服务于帝国的事业？从这

个绝妙的念头中产生出一个谋害皇帝（似乎我们曾经打算杀死可

怜的老头）的可笑的“阴谋”。逮捕了国际的领导人。捏造罪证，

准备把案件提交法庭，与此同时举行了自己的全民投票。但是，这

出虚构的喜剧十分明显只是一出荒谬的、笨拙的滑稽剧。文明的

欧洲看了这出戏，一秒钟也没有看错它的性质，只有投票的法国

农民受了蒙蔽。你们英国报纸报道了这一卑鄙勾当的开头，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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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指出它的结尾。法国法庭出于礼节承认阴谋的存在，但不得

不宣布没有证据能证明国际参与了阴谋。请您相信，第二个阴谋

同第一个是类似的。法国的一位官员又忙得满头大汗。他奉命要

找到对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国民运动的解释。千百个时

代的象征应当可以提示正确的解释——工人觉悟的增长、当权者

的奢侈和寄生性的发展，政权最终从一个阶级转到人民手中的历

史性过程目前正在扩展——时间、地点和情况显然都同伟大的解

放运动相适应。但是要看到这一点，这个官员就应当是一个哲学

家，而他只是个警探。因此，他依照自己的生活规律，抓住警探

的解释——“阴谋”。他以前贮存的伪造文件给他提供了证据，而

这一次受惊的欧洲将会相信谎言。

我说：欧洲在每一家法国报纸上看到这一案件的报道时未必会采取另外

的行动。

马克思博士说：每一家法国报纸！您看，这是其中的一家

（拿起《形势报》）。请您自己根据事实来判断它的证据的价值。

（他读报。）“国际的成员卡尔·马克思博士在企图潜入法国时在比

利时被捕。伦敦警察当局早就监视着与他有联系的协会，现在正

在采取积极的措施以查禁这个协会。”

两句话，两句谎话。您亲眼所见，可以相信这一点了吧。正

如您所看到的，我并没有蹲在比利时的监狱里，而是呆在英国自

己家里。此外，您一定知道，在英国，警察当局不会妨碍国际协

会，正如协会不会妨碍它一样。但是，事情总是这样，大陆上所

有的报刊都刊登了这个消息，没有一处辟谣，即使我从伦敦直接

向欧洲所有报纸辟谣，它们还是会继续转载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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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您是否经常打算驳斥这类虚假的消息？

马克思博士说：在被这种无效劳动弄到精疲力尽以前，我曾

经打算过。为了证明这些消息编造得多么粗心大意，可以提出一

件事：我见到一条消息，竟把费利克斯·皮阿说成是国际的成员。

我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马克思博士说：在协会里未必能有如此不受约束的人的位置。

有一次，他居然如此自信，代表我们发表了一个轻率的声明，我

们立刻予以否认①，虽然应当给他们以应有的回答，但是报纸自然

对这个批驳置之不理②。

我说：那么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

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

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

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

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１８４８年以前，当英

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应有的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

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

知道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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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

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此事。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不属

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实证论者。但是这决非他们

的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

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

度。

我说：既然如此，我认为现代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

象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说：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

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

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穆勒探索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

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①。

我说：您对宗教的看法如何？

马克思博士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代表协会讲话。我自

己是无神论者。也许，在英国听到这样的自白是非常突然的，但

是，一种可以告慰的想法是：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都没有必

要悄悄地这样做。

我说：那您毕竟还是在这个国家安置了自己的大本营啰？

马克思博士说：根据明显的原因：集会权在这里是已确定的

东西。这种权利在德国虽然存在，但困难重重；而在法国已经多

年没有这种权利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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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而美国呢？

马克思博士说：我们活动的基本中心，目前是在旧欧洲国家。

在此以前，许多情况都不让工人问题在美国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

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象在欧洲一样，随着那

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开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

问题正迅速地被提到第一位。

我说：看来，在英国，不论预期的解决办法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

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

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

马克思博士说：我在这一点上不象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

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

请您相信，一旦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

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８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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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关于

西班牙状况的发言记录

摘自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２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

  公民恩格斯说，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成员对西班牙刚刚发

生的内阁更迭表示很大的希望。可以预料，对国际的迫害行将结

束，那时协会将在整个半岛迅速地发展起来。共和党队伍中已发

生了重大变化。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

不了解它的社会原则，曾给予支持。但当他们一知道公社的意义

超过了争取地方自治的运动，他们就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并谴责起

公社来了。这激怒了共和党的基本组成部分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当

人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再不愿充当普通的工具而转向了国际。

公民恩格斯还说，马克思博士的女婿、前总委员会委员公民

保尔·拉法格在西班牙被捕，并由宪兵押送到马德里。但是，由

于提不出任何罪名，政府已将他释放。

载于１８７１年８月２６日《东邮报》

第１５２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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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

９月１７日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６８４

  这次代表会议是由于非常情况而召集在一起的各国代表的会

议，目的是同总委员会共同讨论由于这种非常情况而出现的紧迫

问题。但是，这次代表会议不能任命总委员会的新成员，不能迁

移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也不能修改协会的基本章程。它的权限是

在现有的章程的范围内就策略、政治和组织问题通过决议，并拟

定更有效地实施这个章程的措施。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日

《苏格兰人报》第８７８９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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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总委员会给《谁来了！》

报纸编辑韦梅希的通知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公民：

《谁来了！》所刊登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已经

引起各种不同的、决不是善意的解释，因此请允许我公开声明，这

是背着总委员会刊登的。不仅如此，在总委员会能够发表这些决

议之前，其中的部分决议已经被贵报披露了。６８５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敌人正在密切注视着协会的言论，并急

急忙忙地把这些言论加以歪曲，散布出去，以至我只好把这些决

议发表出来而未能事先消除对决议中的下列地方作出模棱两可解

释的一切可能性：“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尽到

了自己的职责。”转交给法国报纸的原文是：“代表会议声明，参

加国际的德国工人在德法战争时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这种文字上的出入使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也有了借口在某些

反动报纸上进行侮辱性的解释。但是，只有头脑有毛病的人才会

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会议会把对协会会员作的决议中的

“德国工人”一词理解为别的什么人，而不是那样一些公民：他们

用反战的集会和示威来支持法国工人保卫和平的行动，他们在德

国国会里拒绝投票赞成军事贷款，在兵痞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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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呼中提高了抗议的呼声并向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的法兰西共和国

表示敬意；他们认为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是一种耻辱而加以拒绝，

他们热烈欢迎巴黎公社的成立并维护它的原则，当公社在反动派

的打击下遭到暂时失败而覆灭，公社社员及其捍卫者遭到刽子手

的杀害或在苦役和放逐中受折磨的时候，他们在本国国会内谴责

凡尔赛人的无耻暴行，并宣布他们同公社团结一致，为它的全部

活动承担责任。

到战争结束时还被关在监狱和囚室的人，即代表会议声明他

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的那些人，现在正在法庭受审，罪名是

搞政变。

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对决议作任何其他解释，其原因只能是：

要么对国际在战争期间的言论和宣言一无所知，要么显然不怀好

意。

公民，请接受我的敬意

法国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谁来了！》

第３９号

原文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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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更   正

  西班牙书记公民恩格斯更正１２月２３日《东邮报》一篇报道

中的错误。６８６西班牙各支部根本没有象该报报道的那样举行代表

会议。在他的发言中提到《解放报》（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正式机

关报）上发表的、西班牙其他刊物转载和支持的声明。从这些声

明中可以看出，西班牙各支部完全同意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坚

决根据关于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决议①进行

活动。

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３０日《东邮报》

第１７０号

原文是英文

１０７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

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卡·马 克 思

关于格莱斯顿政府

对待公社流亡者的态度

摘自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报纸报道６８７

  马克思博士谈到他从最接近内务部的人士那里收到的一封

信。信中说，英国政府蓄意以民事罪挑起对某个法国流亡者的迫

害；信中暗示，这些步骤是应法国政府的请求而采取的。

这个情报同他［马克思］从大陆收到的其他消息是相符的，所

以必须立即就此事向英国政府提出质问。

由于发生了法国政府拒绝延长贸易条约期限的问题，所以，如

果格莱斯顿决心挑起对流亡者的迫害来换取签定新的贸易条约，

那是不奇怪的。如果格莱斯顿有此意图，他肯定不能实现。英国

人民决不会允许一个大臣用国家的自由作交易。帕麦斯顿勋爵的

声望当时比格莱斯顿的声望要高得多，可是一当他试图于这类勾

当，他也就垮台了。

载于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０日《平等报》

第１号

原文是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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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卡·马克思的

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Ⅰ

１８７２年７月３０日于纽约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支部，北美，沃德旅馆１０

号致卡尔·马克思（伦敦）

尊敬的同志：

我荣幸地通知您，在７月２８日会议上您被任命为上述支部的

代表出席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我们期望您同意我们的选举并将

代表纽约第一支部出席该代表大会。

您的委托书将由我们出席代表大会的本地代表中的一位代表

到达欧洲时转交给您。

按照７月２８日那次会议的决定，对您出席海牙代表大会的委

托是，您必须同从我们这里直接去的代表一起坚决支持北美联合

会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主要目的是严密的组织，首

先是完全的集中，以及反对巴枯宁、吉约姆之流的阴谋，因为他

们显然是要瓦解国际工人协会以便于他们个人自由搞阴谋和破坏

我们的运动。

３０７



我们联合会自己的代表大会这一次没有让纽约第一支部在决

议中写上它认为必须修改共同章程的看法，因此我们授权您在海

牙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以及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和解决的

一切其他问题自行酌情处理。

纽约第一支部完全意识到，它把代表的职责交给您，还应当

考虑支付与此有关的费用，但是我必须向您说明，我们的经费现

在已经完全用尽，对我们来说哪怕支付最少的费用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这种情况，海牙代表大会的重要性要求我们直接派出

代表，因此我们希望您即使没有我们的资助也能找到完成这一任

务的机会。

致兄弟般的问候

通讯书记 卡·施佩耶尔

通讯书记的通讯处：纽约第５号大街南７６号卡·施佩耶尔收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纽约第一支部

委 托 书

本件持有人卡尔·马克思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８日在上述支部会议上

当选为该支部出席海牙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是纽约第一支部

的有表决权的全权代表。

通讯书记 卡·施佩耶尔

会议主席 弗·阿·左尔格

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８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８７２年９月

２—７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

录和文件》１９７０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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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弗·恩格斯的

海牙代表大会参加者委托书

  Ⅰ

全权证书

国际工人协会的布勒斯劳会员委托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先生代表他们出席今年９月２日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代

表大会。

亨利希·厄梅、保尔·博克、海尔曼·克里米兴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９日于布勒斯劳

Ⅱ

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正式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纽

约（北美）第六支部出席１８７２年９月２日起在海牙举行的全协会

代表大会的代表，特此证明。

        代理主席 Ｆｒ．Ｇ．贝尔特兰德

        书  记 约翰·斯托克

１８７２年８月８日于纽约

５０７



为了证明本委托书属实，兹盖上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委

员会的印章并加上本人签名。

国际工人协会北美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

弗·波尔特

１８７２年８月９日于纽约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８７２年９月

２—７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记

录和文件》１９７０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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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

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６８８

卡·马 克 思

关于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

１８７２年９月１日

  马克思对这一点补充说，除海牙支部的成员外，会议对一切

人都应是秘密的。

马克思作了［关于允许协会所有成员出席的］补充，条件是：

会员身份应得到确认。

（左尔格的记录）

弗·恩 格 斯

关于秘密会议的不公开性质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日

  恩格斯要求通讯员不得报道秘密会议的消息（这是涉及那
些同时给报纸写报道的代表）。

（左尔格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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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关于代表大会上的投票方式

１８７２年９月２日

  马克思（在所有布朗基分子和所有德国人的支持下）说，这

种投票方法是同协会章程相违背的；他说，每个支部都有权派代

表，它的代表都有投票权。６８９

（茹柯夫斯基的记录）

马克思反对这种投票方法：他说，我们在这里代表的是支部，

而不是联合会，否则我们的代表大会就不具有全协会的性质。

（茹柯夫斯基的第二本记录）

弗·恩 格 斯

关于新的马德里联合会的代表资格
①

１８７２年９月３日

  恩格斯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应当投票表决国际是否要

服从结成秘密团体的那一伙人。在座的有这个团体的六名成员。他

们（吉约姆和西班牙代表）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将在一般性

讨论的过程中证实这一点。首先承认开除是非法的。莫拉戈早已

８０７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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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邀请 ［被开除者］是不需要的，相反，章程要求任命仲裁

法庭。另外，莫拉戈继续说，这是不涉及代表大会的内部问题。由

于支部向委员会申诉了，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内部问题。委员会承

担了违背章程的责任，因为涉及到在西班牙保存国际的问题。以

瓦解国际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在联合会委员会的八个席位中取得

了五个。他们为整个西班牙提出了这种只是让秘密团体有行动自

由的投票方法！对总委员会来说重要的是，在代表大会上有不属

于这个集团的一名西班牙代表，并且它为国际的利益对这一行动

承担了责任。

（勒穆修的记录）

恩格斯说，我们应当决定，国际工人协会今后是否应当根据

民主的原则进行管理，还是由违背章程秘密组织起来的集团来领

导它。在座的有六个属于这个秘密团体的人：四个西班牙人，施

维茨格贝耳和吉约姆。６９０

恩格斯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封信并说道：“这就是证据”。恩

格斯接着指出，没有任命章程所要求的仲裁法庭而任意开除是非

法的。新的联合会同联合会委员会决裂并直接向总委员会申诉，只

是行使了自己的权利。的确，总委员会离开了章程，但它是有意

这样做的，为的是以这种办法来拯救在西班牙的国际工人协会。同

盟用国际工人协会的经费在西班牙进行活动，而西班牙联合会委

员会在自己的八名成员中有五名“同盟兄弟”。总委员会完全理解

自己这一步骤的意义，但是它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左尔格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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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 格 斯

关于西班牙代表的委托书

１８７２年９月３日

  恩格斯感到非常惊讶的是，西班牙人没有象人们在代表大会

一贯和应当作的那样把钱和委托书一起交出来，而是把钱留在自

己的腰包里。西班牙人弄不清楚为什么别人要把他们牵连到关于

同盟的问题里去，但是他们自己也承认是同盟盟员。马塞劳和其

余三个人硬说，他们以前属于同盟，而现在已经退出。恩格斯推

测，他们还会加入同盟，而只是用其他名称罢了。如果他们借口

在西班牙发展国际工人协会，那么他们应当记住，这种发展是在

马德里被开除的联合会委员会以前的成员所取得的。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 克 思

关于总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１８７２年９月５日

  马克思警告说，总委员会的报告不要涉及内部问题，因为：

（１）如果这样做，公开宣读这个报告就会在国际被禁止存在的那

些国家里使国际的声誉受到影响，（２）联合会没有履行前几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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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所规定的职责，没有给总委员会送来自己的报告，（３）因

此，即使不考虑公布报告将会招致的危险，草拟这种报告也是不

可能的。

马克思建议先举行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

（勒穆修的记录）

马克思通知说，总委员会的报告要在报刊上发表；由于总委

员会既不能公开地，又不能秘密地报告各个民族的组织情况，还

由于一些联合会，例如汝拉联合会和比利时联合会，没有完成送

交通讯的任务，所以报告是一般性的。报告人称赞美国联合会是

全部完成了通讯和交费任务的唯一一个联合会，并表示希望采取

措施来确定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的议事日程。

（左尔格的记录）

卡·马 克 思

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６９１

１８７２年９月６日

  马克思说，讨论总委员会的权力，不是指旧的总委员会；所

以，不是指我们，而是指原则本身。他说，宁肯投票赞成取消委

员会，也不愿把它变成信箱；信箱可能落到新闻记者的手里，这

对国际可能是很大的威胁。我们是负责任的，而新闻记者先生们

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不能象索瓦所希望的那样预见到一切情况。例

如，伦敦出现了被章程所掩护的警察支部。发生过招魂术者的纽

约第十二支部的事情等等。我不明白，汝拉人怎么会这样，不反

１１７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对资产者，却在一定程度上同他们串通一气。

不过，所要求的权力大概已经反映到章程里了。所提出的条

款不是让总委员会拥有无限的权利，而是规定了监督权。

几年来，总委员会曾经碰到过警察和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混入

奥地利和法国的国际组织的情况，法国有个警官企图成立支部；自

然不得不暂时将它解散。韦济尼埃、朗德克支持汝拉人，就象第

十二支部的资产者那样，——这本来是一回事。——再没有一个

委员会比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更多地受到比利时工人的批评了，

人们指责它的权威主义不亚于总委员会。法国人认为，他们对国

际分子的民族主义太多了。

暂时解散联合会委员会的理由在纽约提出来了；可能其他国

家里的秘密团体也想要掌握联合会委员会，应当暂时解散它

们。——至于是否可以象韦济尼埃、朗德克和一个德国奸细那样

自由建立联合会，这是不允许的。梯也尔先生成为反对国际的一

切政府的走狗，总委员会必须有权力来消除瓦解的因素。

接着建议规定保留条件。旧的委员会只注意协会的利益并且

只是把一个第十二支部暂时开除了出去。联合会委员会没有足够

的权力：一个美国委员会的成员当着荣克和勒穆修的面就是这样

说的，他是指第十二支部。

此外，联合会委员会可以撤销对支部发出的改选号召——这

有利于联合会；如果总委员会决定采取没有根据的步骤，联合会

的代表会议就会谴责它。

在国际遭到迫害的国家里，［支部］最好也应当有同样的权利。

你们所提出的警告是圈套，因为你们属于那些进行秘密活动并且

是最权威主义的团体。——总委员会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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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只具有道义的力量，如果你们使它失掉权力，那么你们自

己只会成为虚假的力量。

（勒穆修的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１８７２年

９月２—７日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记录和文件》１９７０年莫斯科版

原文是德文

和法文

３１７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



关于海牙代表大会

卡·马克思１８７２年９月８日在

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记录６９２

  演讲人说，从前海牙曾经是欧洲外交的策源地。在这里，人

们还没有来得及签订和约，又在策划各种各样的战争了。目的在

于使战争不能发生的工人代表大会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人对

国际说，海牙是荷兰的最反动的城市，它的粗野的居民会把“巴

黎公社的匪徒”“撕成碎片”。但是，这恰恰是要选择这个“残忍

的”城市来表明国际不怕任何反动暴行的另一个原因。另外，他

相信这里可以找到同情的人，而凡是有工人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人。

公民马克思转而分析了刚刚结束自己工作的代表大会的成

果。他认为这些成果是重要的。面临柏林会议，把权力高度地集

中在总委员会手中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讲演人认为，柏林会议预

示着对无产阶级的总进攻、对工人阶级的迫害和镇压。６９３在国际成

为一个团结的组织以前，它还不能使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不能使

运动在各地同时发生，它的努力不会产生很大的成效。讲演人举

出巴黎公社的例子。它为什么遭到了失败？因为它是孤立的。如

果在巴黎发生起义的同时，在柏林、维也纳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也

爆发革命，那么成功的希望就大一些。

讲演人认为在其他手段不起作用的地方使用暴力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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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街垒不是必要的，因为那里的无产者只要愿意就可通过

选举取得胜利。对于英国和工人阶级有言论自由的其他一些国家

来说也是这样。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里革命必须代替合法性，因

为不然——用虚伪的宽厚、盲目的正义感——是不可能达到所需

要的目标的。强大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应当准备和支持这种革命。由

于这些原因，把权力高度地集中在总委员会手中也是极为必要的。

公民马克思说，代表大会昨天（星期六）决定把总委员会的

驻在地从伦敦迁往纽约。他同意这个决定。美国是一个工人的国

家。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被逐出欧洲或者为穷困所迫的人投奔到那

里。这对国际的努力来说是一个多么新的得天独厚的活动场所！讲

演人希望这个措施将会产生好的结果。

至于他本人，他确实是要放弃总委员会委员的称号，但是——

不管有什么样的谣言——不放弃国际会员的称号。完全相反。他

从行政事务的重担下解脱出来，将以新的精力把自己贡献给二十

五年来他为之献身并要干到最后一息的任务：解放劳动。（热烈鼓

掌）

载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１０日《商业总汇报》

第１２８３７号

原文是荷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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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总委员会

发给弗·恩格斯的全权证书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７日的决定授权

住在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英国伦敦）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受

理经费和会费以转交本总委员会。特此证明。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总书记 弗·阿·左尔格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７日于纽约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６１年《年鉴》

杂志第４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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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约翰·黑尔斯

致《国际先驱报》编辑部的信６９４

尊敬的公民：

尽管我厌恶抛头露面，但是作为从国际成立时起的前总委员

会委员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开始活动时起的成员，我认为自己

有义务回答贵报最近一号发表的“诚实的”约翰·黑尔斯的信。

约翰·黑尔斯吹嘘说，他的信是以自己的名义写的；恩格斯

和马克思清楚地知道，对他来说，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在报刊上看

到自己的名字。但是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他们反对的是他署名

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的那些信“没有

得到”不列颠委员会的“同意和批准”。①而事实正是这样。

９月２６日，他的一些支持者在他的怂恿下提出如下的决议

案：“委托通讯书记”（约翰·黑尔斯）“给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委员会

各寄一份我们在英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国际先驱报》”。他执行这项

决定，立刻主动把在《国际报》（布鲁塞尔）、《汝拉联合会简报》、《联

盟》（巴塞罗纳）和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信寄给脱离了关系的委员会；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这样就自己代替了联合会委员会。

至于他要把联合会委员会的一切职能都统一到他的名下的企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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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可以根据下述例子加以判

断。在１１月７日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约翰·黑尔斯建议“实行

如下的职务再分配，也就是：任命一个总书记，负责通讯和财务

开支，为报刊草拟正式报告，并作为委员会的代表和书记兼记录

员，后者的职责是保管委员会的记录簿”。但是这对约翰·黑尔斯

来说也还是不够的。他撤回了自己的建议，于是通过了他昨天的

敌人、今天的朋友莫特斯赫德提出的建议，内容是：“我们任命一

名将替委员会负责处理与协会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总书记，并保证

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这实际上是集权，所以，曼彻斯特联

合会委员会立即宣布反对不列颠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是不

足为奇的。

约翰·黑尔斯在他给汝拉联合会的信中硬说，“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向当时的西班牙通讯书记、公民恩格斯询问过洛伦索的通

讯处”，而“公民恩格斯正式拒绝把通讯处告诉它”。恩格斯在答

复中要求黑尔斯用记录中的有关段落来证实联合会委员会的这一

询问。黑尔斯没有这样做，而引了他的朋友罗奇的证明来搪塞。只

要把罗奇在海牙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和投票情况同他向不列颠委员

会提出的关于这次大会的正式报告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他的

证明有什么价值。

至于里斯本委员会的通讯处，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没有告

诉黑尔斯，因为人们知道，“他需要这类通讯处完全是为了他个人

的阴谋。对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则用不着采取这

种审慎的态度”。黑尔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恩格斯拒绝告诉通讯

处似乎是因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对葡萄牙的问题没有采取任何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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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尔斯对恩格斯和马克思信中的声明所作的答复，也表现出

对真情的同样“诚实的”忠忱，即说什么，“他履行自己通讯员职

责这一点在总委员会把这些职能转交给公民米尔纳时所做的特别

决议中得到了评价”。他暗示，记录中的这一段似乎是指他暂时被

免去总书记职务时的情况。这一免职是由小委员会（它的成员中

有黑尔斯的朋友荣克）提出并由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的。总委员会

的仲裁委员会曾受托来调查对黑尔斯提出的控告，但是海牙代表

大会的召开和随后伦敦总委员会的解散打断了它的工作；它收集

的材料还要由它来公布。但是，上述记录中的那一段完全是另外

一种情况。在黑尔斯被总委员会暂时免职（荣克也偶然作了记

录）的那次会议上，公民埃卡留斯建议任命一个专职的英国书记

来恢复黑尔斯完全放弃了的同工联的通讯。决议被通过了，但措

辞上作了如下的修改：委托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工联通讯——为

此目的，任命了公民米尔纳。

约翰·黑尔斯竭力回避重复他的那些可笑的说法，什么秘密

同盟的存在是前总委员会的“发明”，或者，说什么这个委员会

“企图在我们协会内部组织庞大的秘密团体”。但是，在诚实的杜

撰方面，约翰·黑尔斯的本领有多大，可以从他在去年１２月２１日

给许多单位寄去的下列明信片中看出：

“公民们：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已经托出伦敦弗利特街红狮子大院７号

住所，如果小集团为自己保留了住所，那么这样做是没有得到委员会成员的

同意的，所以对它的任何措施都应当作相应的估价。下列人员打算把协会变

成秘密政治组织，以便发展它的章程所规定的密谋，而不是使协会成为现在

的样子，即真正的劳动组织。他们构成了在不久前发表的通告中所说的那个

少数派。这就是公民列斯纳（德国人，由小组选出）、威·哈·赖利（代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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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亚·魏勒尔（德国支部）、埃·希尔斯（西头区）、Ｊ·密契尔（同上，但

是代表欣克利）、赛·维克里（柏肯海德）、查·默里（诺尔曼比，但他只是

在被公民维克里解散的那次会议上才参加的）、欧·杜邦（曼彻斯特外国人支

部）、乔·米尔纳（带着１８４９年某个全国改革同盟的委托书出席的）。”

“诚实的”约翰·黑尔斯不满足于散布这种荒谬的杜撰，而且

把这种杜撰写在明信片上。为什么不直接通知亨德森上校呢？

约翰·黑尔斯指责德国工人阶级的最老的和最受人尊敬的领

袖之一公民恩格斯，说他曾经是棉纺织厂的厂主。罗伯特·欧文

也曾经是棉纺织厂的厂主。黑尔斯忘记补充一点：恩格斯用自己

手中的笔和武器（在１８４９年德国革命时期）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斗

争了四十年；他早在１８４５年就在一部欧洲著名的著作《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中捍卫了这一事业；在以后的年月里他积极参加了英

国工人运动，为罗伯特·欧文的杂志《新道德世界》、菲格斯·奥

康瑙尔的报纸《北极星报》、乔·朱·哈尼的《红色共和党人》和

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撰稿。

至于说约翰·黑尔斯的“诚实”，那么他本人也许相信这种诚

实，不过，据我所知，这并没有妨碍工联（他是工联的成员）派

自己的代表到总委员会控告黑尔斯，说他充当监工，勾结主人来

反对自己的工人弟兄。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朋友莫特斯赫德指责他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叛卖行为。这也并没有妨碍他本人向当时已

经委派的侦查委员会申明，他为了找工作曾求助于格莱斯顿先生

的招募人议员格林先生。这也并没有妨碍公民布恩在被派参加检

查黑尔斯的财务账目的委员会时拒绝签署收支表。他说，当埃卡

留斯任书记的时候，黑尔斯曾经证实说，给这个职务每周支付五

先令足够了，而在他被任命后却马上要求十先令，后来争取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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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五先令。这个增加额只批准为期三个月，但是黑尔斯未经新

的表决继续给自己增加。公民布恩关于让黑尔斯归还他超过应得

部份的余额的建议没有通过，因为通过了恩格斯的修正案——考

虑到在黑尔斯免职之前总委员会本身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这

个问题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财务委员荣克每周超过应得部分支

付给黑尔斯的五先令予以报销。

约翰·黑尔斯在他的信中声称，他作为总书记的职责就是执

行总委员会的指示。就算是这样，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只要黑尔

斯获得总委员会的酬金，他的“诚实”就成为总委员会的顺从工具，一

旦不再支付酬金，他就公开反叛。

我自己曾经因为参加了自己阶级的运动而蹲过普鲁士的要塞和被逐出

祖国，所以我不能允许约翰·黑尔斯之流歪曲这个运动并使它服从于个人虚

荣的渺小利益。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弗·列斯纳在卡·马克思的参与下

写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４日左右

载于１８７３年１月１１日《国际先驱报》

第４１号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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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致《东邮报》编辑的信６９４

阁下：

请允许我根据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

托占用贵报的一些篇幅来回答贵报最近一号发表的由约翰·黑尔

斯等人署名的某些说法。

我们称为真正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权利可以由下述事实

来确认：许多在组织上已成立、实际上已存在的英国支部参加到

我们这边，它们根据章程有二十三名代表参加了我们的委员会；诺

定昂集团的两个成员也参加到我们这边；大不列颠的唯一的国际

协会刊物①支持我们。此外，在英国的所有类似组织中，只有我们

同代表整个协会的权威的总委员会保持联系，还同世界各地支持

协会的委员会和支部保持联系；其实，贵报的通讯员即使拥有必

要的人数来捍卫他们所期望的地位，他们也未必比美国战争时期

联邦派国会自称合众国国会那样更有权利自称国际工人协会委员

会。实际上，贵报通讯员及其朋友们已经背弃了海牙代表大会的

决议，背弃了总委员会和国际的立场。如果他们为了一定程度相

同的目的而组织一个气味相投的联合会，谁也不会反对，但是，自

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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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为唯一真正的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委员会并诬蔑公认的国际成

员是分裂派——这就是既荒诞又可笑的创造性的表现。

至于我们开会的地点，那么个人方面的情况——在贵报上自

然不便加以说明——妨碍我们在我们通常开会（顺便说一下）的地

方举行我们最近的几次会议。同样的情况或它们的影响还妨碍我

们立即找到合适的开会地址，但是我们的会议今后将在索荷区丹

麦街折衷大厅举行。顺便说一下，举行过所谓“代表大会”的西蒂路

１９７号的房子多半没有作为公共场所进行登记，而由于根本没有

宣布“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在什么地方举行自己的会议，因此，作

如下的推测决不是没有根据的：会议会在该委员会领导下在召开

过多次国际会议的地方举行，也就是说根本不会在任何地方举行。

至于所谓“代表大会”的权限问题，那么通过关于召开代表

大会的决议的那次会议在事先没有宣布的情况下就举行了，而且

不是在举行例行会议的那天晚上举行的；只有多数成员知道开会，

而少数成员为了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规定的那天晚上到了平时开

会的地方，才知道开会。当然，他们大为吃惊，但是由于没有记

录簿、文件等等，他们通过了向各支部发出呼吁的决议之后就各

自走开了。他们就这样做了，结果各支部几乎一致地支持他们，虽

然被赶来参加这次极其“非常的”代表大会的只有十二名代表，他

们的委托书当然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贵报通讯员在把下述的内容作为似乎是诺定昂代表大会６２２通

过的章程条款之一时，过于指望我们有可能不熟悉协会的章程：

“如果联合会的情况需要，联合会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例行代表大

会之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诺定昂代表大会的书记所记的这次大

会的正式记录是由总委员会保管的，记录中并没有这样一条；另

３２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致《东邮报》编辑的信



外，也没有经过某种歪曲而可以赋予这层意思的那么一条。

为了回答那种似乎有人带着无效的委托书出席海牙代表大会

的说法，可以指出，出席代表大会并参加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代表①，对所提交的全权证书非常满意，以

致毫无保留地或毫无意见就在记录上签了名，这有委员会记录可

查。其实代表大会的决议通常是以四比一的多数通过的。上述代

表是多么的玩忽职责，而他当时就得到，而且现在还得到西蒂路

１９７号的委员会及其拥护者的信任！

不择手段的作风本身常常推动派别斗争的参加者为了自己的

纲领的胜利而采取极其可疑的极端行为，这是真实的，可惜常常

是被认可的，但是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大会丝毫不适用。在诺

定昂代表大会前后，有人无中生有地散布关于空白表格和假委托

书的谣言，而且现在还在散布，不亚于海牙代表大会前后。例如，

现在联合会委员会掌握着一个人的信，这个人为西蒂路委员会执

行着格林先生为内阁所执行的那种任务。信中在否定诺定昂代表

大会时所用的措辞，同现在同一机关对海牙代表大会所用的措辞

极其相似。因为诺定昂代表大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前，先弄清楚

诺定昂代表大会的问题不是更好吗？这对贵报上周发表的信件的

作者所代表的那伙人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合适的工作。

当他们正忙于个人的阴谋，在协会的历史上寻找一切可以指

责的事情，并引人注目地摆给我们的好嘲弄人的和凶狠的敌人

（他们显然是给这些人提供材料）看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奉行我们

的方针，不在障碍面前退却。我们对那些看来只在竭力要进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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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复，并以此来损害协会的人的微不足道的攻击不屑一顾。伟

大的事业在前面等待着我们，我们愿意始终不渝地献身于这个事

业，不允许自己为了无谓的争吵哪怕短时期地脱离这个事业，而

这些争吵的问题对不知内情的广大读者来说不过是庸俗而枯燥的

一堆空话。

受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委托

通讯书记 赛·维克里

赛·维克里在弗·恩格斯的参与下

起草于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７—２０日

载于１８７３年２月２２日《东邮报》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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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不列颠联合会

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纲领

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２日６９５

  １．不列颠联合会的组织。

２．实施协会的宗旨和原则的最好手段。

３．国际工人协会同工会的关系。

４．实施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的最好

手段。

５．普遍的 ［国民的］教育。

６．土地问题。

７．废除继承权。

８．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

９．工人有权取得一定份额的国家贷款用于促进合作生产。

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参与下

写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３日以后

发表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１７日《国际先驱报》

第５９号，并印成传单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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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和 工 会
６９６

  下面是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发出的告大不列颠

和爱尔兰工联成员书：

工人同志们：

去年９月份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全协会例行代表大会

上一致通过下列决议：专门委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建立国际

工会。为此，它应当在本届全协会代表大会后一个月之内草拟、翻

译并用一切国家的语言发表告工人书，把它寄给一切能确定其通

讯处的工人团体，而不管它们是否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应在这

个告工人书中建议各个工人团体建立自己行业的国际工会并明确

提出它们同意参加该工会的条件。这些条件一经提出，总委员会

就加以收集，并拟定一个总的草案，这个草案将提供给一切希望

参加国际工会的团体。国际工人协会最近这次代表大会（定于

１８７３年９月举行）将把建立国际工会的条件最后确定下来。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根据这个决议拟定了国际工会的草

案。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现将这个草案的概要提交给你们审查并

请你们尽快把自己的意见通知我们。当然，这个草案只是一个初

稿，不具有任何约束和强制的性质；相反，各工会本身有充分的

机会来制订自己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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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 概 要

１．每个国家的所有同行业工会共同选出该国的同行业的中央

执行机关。

２．各个国家的各个行业的中央机关选出所有行业和所有国家

的总委员会。

３．依靠各中央机关谘议和帮助的总委员会的任务是，每当工

人阶级的利益需要时，防止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另一个国家

（或地区）输出劳动力或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输入劳动力。

４．必要时应把组织的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去解决任何一个行业

或国家所发生的冲突。

国际工人协会不是别的，而是为了本阶级的经济解放而团结

起来的各国工人的联合，它怀着最真挚的兄弟情谊提出这个草案

供工会的全体会员和工人审查，不论他们是国际协会的个人会员

或集体会员，还是在它的队伍之外。没有必要向已经加入工会的

人说明共同行动的意义。他们本身的经验会提醒他们，他们在反

对雇主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靠共同行动取得的，而

每一次失败都是由于分歧和孤立所造成。国际工会的草案只是进

一步传播已经被承认的原则，实现构成无数现存地方性和全国性

团体的活动基础的思想。

到目前为止，国际工会的职能是由国际工人协会来执行的，但

是不难了解，这些特殊的任务由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的纯工

人组织来完成会更容易和更有效。在１８６６年日内瓦召开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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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几项决议：１．在全世

界建立类似英国已有的那种工会。２．组织对各国工人生活

条件的统计调查，由工人自己来收集这些统计资料。３．提

出八小时劳动作为工作日的极限；由于现在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

是由美国工人提出来的，代表大会认为，必须把这个要求写在各

国工人阶级的旗帜上面。

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都确认了这些决议。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工会和建立总的罢工基金的决议。１８７１年

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工人的如下决议：

“１．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

前提出报告，说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

２．同时提议联合会委员会派宣传鼓动员前往农业地区，以便

组织公开集会，宣传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最后有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完成了使命并把可以

用来管理世界的工具交到工人手里。

我们不谈国际工人协会在其中成功地起过中间人作用的许多

次罢工的细节，只提一下两三个有代表性的事实。１８６６年１０月总

委员会向法国拍发一份电报，阻止了大批法国镀锌工人打算到伦

敦去顶替罢工的英国工人。１８６７年３月司机和司炉罢工期间，当

铁路公司宣布来自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人正在开往铁路线时，总委

员会设法使协会的所有大陆报纸发表罢工的消息，号召自己的通

讯员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不让已经受雇的工人前去。总委员会不等

司机和司炉发出呼吁，就主动作了这项工作；我们认为，他们可

能到今天还不了解这些事实。但是，在国际的巴黎会员受审期间，

检察官提出这些事实来控告国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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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铸工前几年罢工时，他们虽然是不列颠铸工协会的分会，

但是也认为需要呼吁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防止把英国工人输入

他们的国家。在不久前木工和细木工罢工时，他们的执行委员会

曾向国际工人协会发出呼吁，之后总委员会建议所有的通讯书记

把罢工的消息通告大陆上的工会，以防止工人到英国去。此外，总

委员会还专门委托自己的一名委员注视罢工的进展，以便及时地

向大陆工人发出警告。就在不久前，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还应伦

敦装订工人协会的请求阻止了一家伦敦公司企图运进外国工人并

用低于当地工人同意的工资雇佣他们。一家刊登不列颠联合会委

员会通告的法国报纸的出版人被梯也尔先生的自由派共和国的法

庭判处罚款和监禁。

没有必要把大陆上那些若无政府干涉就能够实现所提要求的

罢工全都列举出来。我们只是讲一下最近法国北部矿工罢工时发

生的事情。这次罢工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人们才得知，英国工

联曾经决定寄钱支持罢工工人。梯也尔先生（他是该公司的股

东）知道此事以后就把军队派到罢工地点，下了一道把工人赶下

矿井恢复工作，违抗者格杀勿论的绝对命令。这项命令不折不扣

地执行了，资产阶级报纸拍手称快，又宣称梯也尔先生是救星。

工人阶级的敌人慑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力图逐步败坏它

在工联心目中的声誉，把它说成是不关心工联行业利益的纯政治

组织。上述几个事实是我们对这种诽谤性指控的回答。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批准了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如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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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鉴于：

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

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１８６４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巨

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

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

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

级的伟大使命’；

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

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１８７０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

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

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

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

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

运动’；

最初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

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

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有产阶级的

政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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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

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

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

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

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

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

着的。”①

至于这项决议，我们认为，协会的职责是提醒工人阶级：工

人阶级脱离资产阶级和采取自己的政治行动路线的时候已经来到

了；只有这样，它才能不再成为沽名钓誉的资产阶级阴谋家的工

具，不管他们自称是分立派、脱离派、自治论者还是别的什么东

西。让那些要求英国——当然是徒劳的——查禁总委员会和国际

工人协会本身的政府去慈父般地照管所有这些人吧。这些渺小的

人物不能阻挡工人阶级向自己的目标前进。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宣布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时，只

把它看作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这个目标就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解

放和经济解放，简而言之，就是消灭阶级。

随着工人阶级从游手好闲的阶级的经济奴役下彻底解放的日

２３７ 附   录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

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编者注



子日益临近，联合的头等意义越来越明显了。

只是各国工人之间缺乏兄弟般的联结一致，所以这种解放至

今仍遭受阻碍。

各国的国务活动家都在全力保持这种状况，进一步使各国工

人彼此疏远。为此动用了“民族”和“种族”两个词，为此而写

了历史。为此有钱有势的人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就用虚假

的民族主义口号来诱惑无知识的和被欺骗的人民，唆使他们互相

攻击，把他们引入流血的战争。但是这种玩意儿几乎都失败了。统

治者的时代快要结束了，人民的时代快要来临了。全世界的工人

们——腐朽的现代社会的整个大厦就建筑在他们的愚昧无知和互

相疏远上面——正在觉醒，认识到自己的集体力量，而这种力量

的第一个表现将把这座破旧的大厦化为灰烬。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马耳特曼·巴里     乔治·米尔纳

    乔治·贝内特 查理·默里

    阿·孔博 威·哈里逊·赖利

    阿尔弗勒德·戴伊斯 奥古斯特·赛拉叶

    欧仁·杜邦 威·唐森

    Ｊ·乔治 赛米尔·维克里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乔·威·威勒尔

５月８日于索荷区丹麦街折衷大厅

在弗·恩格斯的参与下写于

１８７３年４月底—５月初

载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２４日《国际

先驱报》第６０号副刊

原文是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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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弗·恩格斯的《法国来信》这一组文章（也象另一组文章《德国来信》

一样，见本卷第２８—３８页）是为乔·朱·哈尼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在伦版的

宪章派杂志《民主评论》（《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撰写的。杂志编辑

哈尼和恩格斯极力使这组文章具有直接发自巴黎的通讯的性质，这在

第六篇文章中看得特别清楚（见注３１）。对这组文章的分析表明：它们

根据的材料不仅有法国报刊上的，而且有英国报刊上的，此外还有其他

来源的消息（从巴黎寄给恩格斯的私人信件；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斐迪

南·沃尔弗被驱逐出巴黎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来到伦敦，谈了他观察到的

一些情况）。其中第四封信《选举。——红色分子的光荣胜利。——无

产阶级的优势。——秩序党的沮丧。——对革命进行镇压和挑拨的新

计划》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写《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三章的同时写成的

（１８５０年３月），后者当时以《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４９年》为总标题刊登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恩格斯的这组文章包含对法国政治情

况的深刻分析。《法国来信》中所援引的事实和对事件的评价，除了上

述《阶级斗争》第三章以外，在《国际述评（三）》以及稍后的《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多次被引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７卷第７４—１１０、４９２—５４０页，第８卷第１１７—２２７页）。许多思想

以及对法国事件分析的方法本身互相吻合，无疑地证明《法国来信》反

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观点。

  每周出版的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在评介新的几期《民主评论》时，

总要指出《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的特别重要意义。例如，在对１２

月这一期的评介中说（１８５０年１月５日《北极星报》），“《法国和德国

的来信》是这本杂志上有价值的新内容；这些来信将有助于推进各国人

民友爱的光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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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在本卷中仍按《民主评论》上发表的

顺序刊载，虽然德国来信的第一封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８日，

而法国来信的第一封是１２月２０。

  《法国来信》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１９７６年《苏共历史问题》（《Ｂｏ

》）杂志第８—９期上。——第３页。

２ 这个消息恩格斯大概是从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泰晤士报》发表的电讯

中取来的；法案是在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８日提交国民议会的。——第３

页。

３ 从１８５０年１月１日起废除酒税的决定是制宪议会在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

日通过的。——第４页。

４ 入市税（Ｄｒｏｉｔｄ’ｏｅｔｒｏｉ）是城市对输入的日用品所征收的税。——第

４页。

５ 二月革命的直接原因是禁止原定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２日在巴黎举行的反

政府的宴会和示威游行。——第６页。

６ 在临时政府时期（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５月４日），担任财政部长职务的

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人物：银行家米歇尔·古德肖（３月５

日辞职），以及接替他的路易·安东·加尔涅－帕热斯。——第６页。

７ 指１８４８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后成立的所谓秩序党。该党是相

互竞争的两个君主主义集团——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组织；领导

该党的是梯也尔、法卢、蒙塔郎贝尔等人（关于这一点见马克思的著作

《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６—６９

页）。——第６页。

８ 在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中，投票拥护候选人路易－

拿破仑的，有５３４３０００人，占参加选举的总人数的四分之三。——第７

页。

９ 爱丽舍宫从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起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

巴的总统官邸。——第７页。

１０ 关于《法国来信》的这一篇和《德国来信》的第二篇（见本卷第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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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页），《北极星报》（１８５０年２月２日）写道：“《法国和德国的来

信》无疑是《民主评论》这一期中最重要的材料。揭露欧洲暴君们的图

谋和列举事实证明法德两国革命精神在发展，这就赋予这些信件以极

其重要的意义。法国来信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写得过于简短。”——第

７页。

１１ 恩格斯在谈到最近１２—１５个月法国农民情绪的变化时，对比了１８５０

年冬季法国的形势和１８４８年１０月至１１月他在法国旅行时得到的关

于法国农民敌视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５６１—５６４页）。——第７页。

１２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

有者”。自由农向大地主交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有权自由支配自

己的土地。这里也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恩格斯在描写法德两国实际

生活中的现象时，尽量使用英国工人熟悉的概念。——第７页。

１３ 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６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对土地所有者的四种直接税（土地

税、动产税、门窗税和特许税）每一法郎附加四十五生丁的法令。这种

新税的重担主要落在小农的肩上。——第７、５５页。

１４ 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３日，为了使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教师离职，早在通过

新教育法（见注１６）之前，教育部长帕里埃就曾向立法议会提出一项

临时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教师受警察局长控制。这项法令于１８５０年

１月１１日通过。——第８页。

１５ 这些消息，恩格斯大概取自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１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

章。该文报道说：埃蒂耶纳·爱德华·法旺，共和主义者，曾参加山岳

党，在加尔省于正统派议员让·巴蒂斯特·德·博恩死后举行的选举

中得票２１６６８张，保守派的格雷尔得票１２７４５张，正统派的卢尔杜艾得

票９２４９张。——第９页。

１６ 指国民教育改革法（所谓法卢法），此法令草案由教育部长法卢于１８４９

年６月１８日提出。这个由立法议会于１８５０年３月１５日通过的法令肯

定了天主教会和宗教机构对国民教育的统治地位。——第９页。

１７ 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０日《总汇通报》第２０号上曾发表一则消息说，立法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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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２１日审议关于把六月起义参加者流放到阿尔及利

亚去的法令。——第９页。

１８ １８５０年３月２日《北极星报》在评介《民主评论》３月这一期时，关

于这篇文章和《德国来信》的第三篇文章（见本卷第３５—３８页）这样

写道：“我们应该补充一点，《法国和德国的来信》包含着对神圣同盟及

其工具——波拿巴总统的图谋的重要揭露。可能，这些来信是《民主评

论》最有价值的部分，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这些来信——至少是每个想

了解大陆上各国人民和暴君的真实情况的人应该读一读。这一期所刊

登的《来信》证明，伟大的事件已为期不远”。——第１０页。

１９ “自由之树”是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种植

“自由之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已

成为法国的传统，当时并由国民公会做了明文规定。１８５０年１月，借

口排除街道交通障碍，在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的命令下，砍倒了“自由之

树”。当局采取这些行动，实质上是企图挑起人民的骚动。恩格斯提到

的那幅画刊登在１８５０年２月９日《伦敦新闻画报》第４１２期上。——

第１０页。

２０ 指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二周年。——第１０页。

２１ １８４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１１月１５日，最高法院在凡尔赛开庭审理１８４９

年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参加者的案件，这次游行是山岳党议员为抗议违

宪行为——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罗马的革命——而组织的。在七十六

名被告当中，有二十九人是缺席审判的；审讯结果，十一人宣判无罪，

三十六人被判处驱逐出境。——第１０页。

２２ １８５０年２月１６日法国立法议会中的这场辩论，恩格斯引自１８５０年２

月１７日《总汇通报》第４８号上发表的一篇报道。——第１２页。

２３ 这篇文章从“真的，这样的人选是意义重大的”开始至本段末，１８５０年

４月６日《北极星报》在对《民主评论》４月这一期的评介中曾以《卡

诺、维达尔和德弗洛特当选》为标题加以引用。——第１３页。

２４ “现在瑞士根本不在话下”这句话，是《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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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文章出于一人之手的证据之一。关于神圣同盟打算开始对革命进

军，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２月１８日曾在《德国来信》第三篇文章中写到过。

其中有这样的话：“无疑，如果法国不发生意外事件，下个月就要开始

对瑞士，或许还对土耳其的‘神圣’战争”（见本卷第３６页）。——第

１４页。

２５ 也和上述情况一样，恩格斯的这句话证实《法国来信》和《德国来信》

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关于革命迅速临近的思想，恩格斯曾在第三封法国

来信中谈到；关于即将发生战争，关于神圣同盟打算在欧洲发动战争来

窒息革命的看法，则在《德国来信》的第三篇文章中谈到。此外，就在

这第三篇德国二月来信中，他还谈到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专制政府

企图为此目的在国外借债的问题。他写道，“俄国和普鲁士弄钱是为了

打仗。奥地利则为了弄钱而不得不打仗！”（见本卷第３６页）。在３月份

的《法国来信》中，恩格斯回到自己以前的想法，得出结论说，“每一

个国家单靠国内已不能把军队继续维持下去——要么把军队解散，要

么叫他们靠敌人供养”。——第１５页。

２６ 巴黎卫戍部队根据临时政府１８４８年３月４日的法令参加了选举，按照

这一法令，所有年满二十一岁的法国男子均有选举权。——第１５页。

２７ 这个消息恩格斯可能不是从报纸得来的，因为３月２０日和２１日《总汇

通报》上开列的提交立法议会于这几天讨论的法案只有一部分与恩格

斯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那些法案相吻合。这一假定也为恩格斯下一篇

文章的第一段所证实。——第１５页。

２８ １８５０年５月４日《北极星报》刊载的对这一期《民主评论》的评介中

说道，“本月的这篇《法国来信》特别有趣”。——第１５页。

２９ １８５０年４月４、５、１８—２２日立法议会开会讨论了把工人逐出巴黎的法

案。——第１７页。

３０ 恩格斯讽刺地把巴黎商人亚历山大·勒克莱尔称作资产阶级的斯巴达

人，他由于以国民自卫军的身分和他的几个儿子一起镇压１８４８年六月

起义而获得了荣誉军团勋章。——第１７页。

３１ 这封信看来不完全是恩格斯写的。它曾片断地发表在《民主评论》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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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上的哈尼《反革命分子的策略和纲领》一文中，作者对此加有下

述按语：“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巴黎通讯员被捕；他的信比平常迟到了

好几天，只是在本刊付印时才收到。因此我们只能在这里援引几小

段。”——第１８页。

３２ 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２日关于废除普选权这一法案的初步讨论

结果。４６２票赞成废除普选权，２２７票反对。详见《法兰西阶级斗争》和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１８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１１５—１１７页，第８卷第１６８—１７１页）。——第１８页。

３３ 暗示小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共和国报》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７日号召不惜任

何代价保持平静的告人民书（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８日《共和国报》），以及维

克多·雨果在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１日立法议会上讨论修改选举法草案时的

讲话（１８５０年５月２２日《总汇通报》第１４２号附刊一、二，第１７６２—

１７６３页）。——第１９页。

３４ 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阿尔伯、巴尔贝

斯、路易·勃朗、蒲鲁东等人）在法国工人中威信下降的情况，是德朗

克（１８５０年２月２１日和５月初）从巴黎写信告诉恩格斯的。——第２０

页。

３５ 立法议会讨论财政部长富尔德１８５０年６月４日提交议会的、关于增加

总统的年俸的提案时，成立了一个由十五人（巴武、克雷通、沙波、福

图尔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于６月１４日否决了这个提

案。——第２１页。

３６ 指一个叫做丹尼尔·博尔姆的小册子：小博尔姆。《帷幕拉开。５月１５

日案件的前被告小博尔姆先生献给农民、勤劳的工人和正直的公民的

一盏反映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４日、５月１５日和６月２４日的政治阴谋的明亮

的魔灯》［巴黎］的内容提要，拉孔布夫人刊印〔１８５０〕，四开本，共２

页 （Ｂｏｒｍｅｆｉｌｓ．ＬｅＲｉｄｅａｕｅｓｔｌｅｖé．Ｇｒａｎｄｅｌａｎｔｅｒｎｅｍａｇｉｑｕｅｄｅｓ

ｐａｔｉｓｓｉｅｒ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ｄｅｓ２４ｆéｖｒｉｅｒ，１５ｍａｉｅｔ２４ｊｕｉｎ１８４８，ｄéｄｉéｅａｕｘ

ｐａｙｓａｎｓ，ａｕｘｏｕｖｒｉｅｒｓｌａｂｏｒｉｅｕｘｅｔａｕｘｈｏｎｎêｔｅｓｇｅｎｓ，ｐａｒＭ．Ｂｏｒｍｅ

ｆｉｌｓ，ｅｘ－ａｃｃｕｓéｄｕ１５ｍａｉ． ［Ｐａｒｉｓ］，ｉｍｐｒ．ｄｅＭｍｅｄｅＬａｃｏｍ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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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０］ｉｎ４°，２ｐ．）。内容提要中谈到博尔姆在１８４８年３—５月参与组

织保皇党人的发动，还参与了布尔日的审判案。

  布尔日审判案在１８４９年３月７日—４月３日举行，审讯的对象是参

加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事件的巴黎工人（见注８１）。审讯结果，巴尔贝斯

被判处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判单独监禁十年，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

尔伯等人分别被判不同期限的徒刑和殖民地流放。——第２３页。

３７ 指《泰晤士报》企图利用博尔姆在控告该报的案件（即１８４８年２—６月

前巴黎警察局长、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西迪耶尔控告这家报纸发

表阿·谢努《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

军》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的片断以诬蔑巴黎警察的案件）中充当证人。（Ａ．

Ｃｈéｎｕ．Ｄｅｓ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ｔｅｕｒｓ．Ｌｅｓｓｏｃｉéｉéｓｓｅｃｒèｔｅｓ；ｌａｐｒéｆｅｃｔｕｒｅｄｅｐｏ－

ｌｉｃｅｓｏｕｓＣｏｓｓｉｄｉèｒｅ；ｌｅｓｃｏｒｐｓｆｒａｎｃ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１日，

《共和国报》发表了博尔姆的一封信，其中抗议《泰晤士报》企图利用

他作为这个案件的辩护证人。博尔姆的信在１８５０年７月６日伦敦《红

色共和党人》第３期（第１卷）上也转载了。——第２３页。

３８ 立法议会拨给路易－拿破仑二百一十六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而不给

他的年俸增加三百万法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１２０页）。——第２３页。

３９ 指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６日立法议会通过的关于报纸交纳保证金和对定期和

不定期刊物征收印花税的决定。——第２３页。

４０ 指《国民议会的逐渐削弱》（《Ａｆｆａｉｂｌ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ｇｒａｄｕｅｌｄｅｌ’Ａｓｓｅｍ－

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一文，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５日的波拿巴派《权力

报》上。根据１８２２年３月２５日通过的法律第十五条，该报因诋毁上下

两院而被处以罚金。——第２７页。

４１ 恩格斯在《民主评论》上以《德国来信》为标题（见注１）总共发表了四篇文

章；头三篇因为相互提到，在本卷中用《德国来信》作总标题编在一起；第四

封信写得比较晚，并且没有直接提到前三封信，所以按照它在《民主评

论》上标的日期单编（见本卷第６４—６７页）。——第２８页。

４２ 这个名词是按照宪章派报刊上常见的说法（《ｐｒｏｆｉｔｍｏｎｇｅｒｓ》，《ｍｏｎ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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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ｇｅｒｓ》）类推出来的，恩格斯在这里是第一次使用它；在《法国

来信》中，他用这个词指“秩序党”的拥护者（见注７）。——第２８页。

４３ 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它在５月３０日迁到斯图加特开会，１８４９年６月

１８日被维尔腾堡当局解散。——第２８页。

４４ 临时协议（Ｉｎｔｅｒｉｍ）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在１８４９年９月签订的关于在德

国宪法问题未获得最后解决以前共同领导德国事务的条约。根据这个

条约成立了普鲁士奥地利联合委员会。——第２８页。

４５ 杂志编辑部在此处加了一个按语：“收到这封信以后，摄政王辞职并把

他的权力（？）交给奥地利和普鲁士代表的消息就传到了英国。这样就

结束了这场法兰克福丑剧。《民主评论》编辑部”。这个按语大概是恩格

斯本人写的。——第２９页。

４６ 这个摄政政府是１８４９年６月７日选出的，由五人组成（拉沃、福格特、

西蒙、许列尔、贝歇尔）；革命失败后，他们流亡瑞士。——第２９页。

４７ “三王联盟”是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６日在柏林缔结的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

威之间的协议，是普鲁士王朝力图夺取德国领导权的尝试。这个协议规

定要按照普鲁士王朝的利益修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的帝国宪法。

甚至选出了议会，它在１８５０年３月２０日在爱尔福特举行了会议。这个

联盟之所以被叫作有限的“联邦国家”，首先是因为中央权力的有限性。

奥地利和其它许多德意志国家（巴伐利亚等等）一开始就没有加入联

盟，因此“三王联盟”在当时的著述中有时被称为普鲁士的宗得崩德

（见注６５）。１８５０年１１月普鲁士在俄国和奥地利的压力下被迫取消了

这个联盟。——第２９页。

４８ 暗指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普鲁士政府号召各德意志国家政府加入“三王

联盟”。这个号召和新的帝国宪法草案一起发表在１８４９年５月底至６

月初的德国报刊上。——第２９页。

４９ “四位国王”的原文是用大写字母开头，甚至从这种用法中也可看出恩

格斯对德国各种中央政权机构妄想实现国家统一的讽刺。——第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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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指尼古拉一世，他娶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妹妹夏绿

蒂公主（亚历山得拉·费多罗夫娜）。——第３０页。

５１ 恩格斯指的是陪审法庭１８４９年１２月在柏林和科尼斯堡宣布普鲁士国

民议会的左翼领导人贝·瓦尔德克和约·雅科比无罪，这两个人曾由

于拒绝按照普鲁士政府的要求离开法兰克福议会而被控以叛国

罪。——第３０页。

５２ 奥伦治会会员是奥伦治会的成员，奥伦治会是１７９５年在爱尔兰成立的

一个新教恐怖组织，它被当局、信奉新教的大地主和教士利用来反对爱

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它有计划地挑唆新教徒反对爱尔兰天主教

徒。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镇压１６８８—１６８９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亲王

威廉三世。这个组织在居民主要是信奉新教的北爱尔兰奥尔斯脱影响

特别大。——第３０页。

５３ 从１６１５年起，德意志帝国的邮政事业，除普鲁士和其它几个邦以外，是

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家族的世袭权利，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

级革命以后，这个权利在好些地方丧失了。１８１５年首先在德国南部签

订了图尔恩－塔克西斯和几个邦之间的协议，根据这些协议，邮务特权

被交还给了图尔恩－塔克西斯家族，或是作为封地权，或是由这个家族

每年缴税。在维尔腾堡，邮政的领导权在１８１９年重新回到图尔恩－塔

克西斯的手中，图尔恩－塔克西斯每年上缴七万盾。１８４９年底临时协

议（见注４４）废除了已制定出来的把邮政转给维尔腾堡政府的条约。只

是在１８５１年邮政才重新交给图尔恩－塔克西斯，赎金是一百五十万

盾。——第３１页。

５４ 指１８４９年３月４日的奥地利宪法以及奥地利帝国内一些德国小邦根

据这个宪法制定的宪法。这些宪法并未实行。——第３２页。

５５ 恩格斯经历的这件事至今无人知道，但是恩格斯在这场争论中所提出

的观点，在１８４６年写的《普鲁士银行问题》一文中有所发挥（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２６页）。——第３２页。

５６ 恩格斯指的是科布顿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８日在主教门大街伦敦酒馆一次集

会上发表的演说，这次集会是为讨论俄国建造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

５４７注   释



铁路要求借债五百五十万镑而举行的。关于这次集会的报道和科布顿

的演说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９日的《泰晤士报》上。——第３２页。

５７ 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在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的同时，发表了钦定宪

法。根据这个宪法，普鲁士实行两院制，第一议院借助年龄和财产的资

格限制变成了一个特权的“贵族院”；根据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５日的选举法，

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被允许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第

３３页。

５８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９年４月解散了第二议院，１８４９年５月

３０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这个新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和各阶

层代表权不平等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每个阶级不论其选民人数多寡，

都推出同样数量的选举人。国王用这种办法，得以选出一个俯首听命的

众议院多数，这个议院在１８４９年８月７日开会时，通过了政府提出的

宪法。——第３３页。

５９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８５０年１月７日的信件，其中包括他对１８４９

年８月７日宪法（见注５８）的修改意见。这封信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１

日《新普鲁士报》（《Ｎｅｕｅ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９号上。——第３３

页。

６０ 明星院（英文是ＣｏｕｒｔｏｆＳｔ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ｒ）是十五——十七世纪英国的最

高司法机关（设在韦斯明斯特的皇宫里的会议大厅，因天花板用繁星作

为装饰而得此名）。——第３３页。

６１ 这个案件是１８５０年１月１７—１９日在科伦审理的。——第３４页。

６２ 普鲁士的新宪法于１８５０年１月３１日通过；对该宪法的评论，见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著作《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

卷第２５４、２６４—２６５页）。以下是恩格斯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１８５０

年２月６日就通过这个宪法一事对国会两个议院作的演讲的讽

刺。——第３５、６８页。

６３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１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开会

时发表的御前演说。——第３５页。

６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６４ 由于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９日的资产阶级革命，原来对普鲁士保持附属关系

的瑞士纽沙特尔公国（关于这些关系的历史，见注３４２）宣布成立共和

国。关于１８４８年在纽沙特尔发生的事件，见恩格斯的《昔日的公国》一

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７—８页）。——第３７页。

６５ 宗得崩德——瑞士七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天主教州在１８４３年组织的单

独联盟，其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

耶稣会教徒的特权。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宗得崩德的军队在进攻受到

奥地利和普鲁士支持的其它几个州时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第

３７、４７９页。

６６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启事》是因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１期的出版脱期了。这期的材料于１８５０年２月初才寄往汉堡。《新莱茵

报。政治经济评论》第１期到２月２８日已准备就绪，３月８日在汉堡

出版，第２期于１８５０年３月２５日左右出版。——第４１页。

６７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２期发表了《法兰西阶级斗争》的

第二章《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启事》中所说的第三章——《六月十三

日对大陆的影响》以《１８４９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为标题载于

《评论》第３期；马克思把第四章的和第三章的一部分构思写进了杂志

的其他材料里，包括他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第４１页。

６８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四章以《为共和国捐

躯！》为标题，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４月１１日左右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３期上。——第４１页。

６９ 这一计划没有实现。

  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９６。——第

４１页。

７０ 按照马克思的要求，关于普鲁士的财政状况一文本应由德国的历史学

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古斯达

夫·贝尔根罗特来写，他１８５０年２月１０日在答复马克思２月７日的

信时答应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后来贝尔根罗特被驱逐出柏林，使这项

计划未能实现，贝尔根罗特在１８５０年３月９日的信中把这一情况通知

了恩格斯。——第４１页。

７４７注   释



７１ 编辑部在《启事》末尾作了如下说明：“《新莱茵报》每月出版一期，每

期篇幅不少于五印张。预订每季为二十五银格罗申，零售每本为十银格

罗申。责任出版者为康·施拉姆。”——第４１页。

７２ 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

斗争》；恩格斯的《革命的两年。１８４８和１８４９》是为该著作第一章（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１２—３８页；并见本卷注１和注６７）写

的简介。这篇简介载于１８５０年４—６月《民主评论》，里面讲述了《新莱

茵报》出版的情况和该报编辑们的遭遇，对马克思这一著作进行了全面

的评价，并且还补充了新的事实以及恩格斯自己对法国发生的事件的

看法。在这篇简介里，恩格斯大量摘引了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尽量使这

些摘引的段落为英国读者所易于理解。马克思原著和恩格斯的简介之

间文字上主要的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注明了。——第４２页。

７３ 在《新莱茵报》被封闭以后，马克思于１８４９年６月初带着民主主义者

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到达巴黎，并立即同法国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

义运动以及秘密工人组织的领袖们建立了联系。除他之外，在巴黎还有

三个《新莱茵报》的编辑——格·维尔特、斐·沃尔弗和恩·德朗克，

这三个人都参与了六月十三日事件。——第４２页。

７４ 指的是恩格斯自己。他作为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经历了四个战役。起义失败后维利希的部队是最后离开德国国土的，恩

格斯随同这支部队于１８４９年７月１２日进入瑞士境内。《新莱茵报》的

排字工人以及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也都参加了革命军作战，其中

包括在战斗中牺牲的约瑟夫·莫尔。——第４２页。

７５ 恩格斯在１８９５年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的时候关于这件事加

注解如下：“１８４７年７月８日，在巴黎贵族院里开始了帕尔曼蒂耶和居

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大臣

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的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

所有这三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三年徒

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９３页）——第４４页。

７６ １８３２年６月５—６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

８４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

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

  １８３４年４月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和公民权

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发动之一。这

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被残酷地

镇压下去了。

  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

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派社会主义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

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这次起义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

了。——第４４页。

７７ 乔治·赫德逊（１８００—１８７１）——英国大企业主，有“铁路大王”之称。

  罗伯尔·马凯尔——法国著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尔塑造的

和奥诺莱·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罗伯尔·马凯尔的

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４５页。

７８ １８４６年２月，在波兰全境曾酝酿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但是由于

小贵族们背叛和起义领袖们被普鲁士警察逮捕，只有克拉科夫一个地

方爆发了起义。起义者在２月２２日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国民政府，并

由国民政府发来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１８４６年３月初起义被镇压。

１１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

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对１８１５年维也纳条约的破坏，但英国和法国都

没有加以反对。

  宗得崩德——见注６５。在１８４７年十一月事件时期，基佐实际上采

取了企图干涉瑞士事务和支持宗得崩德的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立场。

  １８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巴勒摩（在西西里岛）爆发了起义，此事成为

全意大利革命开始的信号。——第４６页。

７９ １８４７年春，在安德尔省的比桑歇，饥饿的工人和住在四郊的农民袭击

了投机商的粮仓，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６日，起义者

有四人被处死刑，多人被判服苦役。——第４６页。

８０ 恩格斯在写简介时所根据的可能不是马克思的最后定本而是初稿，因

为这一段所摘引的同《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最后定本不完全一致（见

９４７注   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０—２２页）。——第５１页。

８１ １８４８年５月１５日巴黎工人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他

们要求实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的诺言。这次行动被镇压

下去了，起义的领导者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被捕（见

注３６）。——第６１页。

８２ 编辑部在本文末尾注有“待续”字样，但后来未付诸实现。——第６３

页。

８３ 指１８４８年的二月革命。——第６４页。

８４ 恩格斯谈的是１８４８年８月９—３０日在安特卫普进行的所谓里斯康土

审判案。此案是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的政府为镇压民主派而制造的。审

判的借口是由法国回国的比利时共和军团在１８４８年３月２９日同里斯

康土小村附近的比利时部队发生冲突。恩格斯曾就此事在《新莱茵报》

上写了一篇专题文章《在安特卫普的死刑判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４４７—４５０页）——第６４页。

８５ 所谓海峡税是指１４２５年到１８５７年丹麦向经过松德海峡的外国船只所

征收的税。——第６５、４５６页。

８８ 看来恩格斯指的是俄国和丹麦在１７６７年秘密签订的并由１７７３年的条

约确认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保罗·彼得罗维奇大公

（未来的俄国皇帝）把他从彼得三世那里继承来的对哥托尔普公国的权

利转让给丹麦，以换取德国北部的奥登堡和德曼霍斯特这两个伯爵领

地。由于哥托尔普公国的合并，整个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都为丹麦所

占有。丹麦在北方战争（１７００—１７２０）中也站在俄国一边，在１７８８—

１７９０年的俄国—瑞典战争中，它也根据“武装中立”条约（见注５３４）成

为俄国的同盟国。——第６５页。

８７ 从１４６０年起，丹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之间实现了君合国。丹麦

国王在他在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当选时应该宣誓，这两个

公国应该“永远”留在一个统一体内。在这两个公国内，王位只能由男

系继承，而在丹麦，从１６６５年起也允许女系继承王位。——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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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维登布鲁赫的照会载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日《总汇报》第１７０号的附刊

上。关于这个照会也可参看马克思的《新年贺词》一文（《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１８７页）。——第６６页。

８９ 弗雷德里西亚会战发生在１８４９年７月６日。——第６６页。

９０ 普鲁士和丹麦在１８５０年７月２日签订了和约。——第６６页。

９１ 《国际述评（三）》的有关德国一节的草稿，是马克思大概在１８５０年１０

月写的。《国际述评（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４９２—５４０页）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１８５０年１１月《新莱茵报。政

治经济评论》第５—６期上。除《述评》中详细阐述的那些思想外，草

稿中还有一些论点在发表的文章里没有反映出来。——第６８页。

９２ 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国和黑森－加塞尔选侯国（黑森选侯国）１８４９

年同意参加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见注４７），１８５０年

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退出联邦，并转向奥地利。——第６８页。

９３ 农民获得革命的果实是指１８４８年８月３１日奥地利议会废除奥地利农

民的农奴依附关系。关于这点，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９—４０页）。

  对银行的保护政策是指一系列把奥地利国民银行置于国家保护下

的政府措施：１８４８年５月２２日的内阁命令允许银行限制银行券兑换

硬币并规定银行券的官定行市；１８４９年初在银行协助下开始发行国家

纸币；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６日国家和银行之间达成调整相互要求的协议，等

等。——第６８页。

９４ 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为救济贫困的民主主义者而于

１８４９年９月１８日成立的；委员会的成员有卡尔·马克思、亨利希·鲍

威尔、卡尔·普芬德、卡尔·布林德、安东·菲斯特尔（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９６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１２月３日

加入委员会。当马克思、鲍威尔、普芬德和恩格斯退出委员会时，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特别委员会检查了所有的账簿和收据，看到一

切手续完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８日签署的社会民主主

义流亡者委员会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２７日《德意志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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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２８７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６２３—６２４页）。

  草稿由恩格斯亲笔写在马克思的笔记本里，并经马克思校正

过。——第６９、６３５、６４３页。

９５ 这篇草稿曾打算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卡·普芬德和亨·鲍威尔的名

义发表，它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底在伦敦见面时写的，

其起因可能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１８５０年９月）和马克思、恩格

斯及其拥护者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之后，维利希－沙佩尔左

倾冒险主义宗派主义集团的代表妄图控告他们盗用社会民主主义德国

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钱款（关于这一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７卷第６７３—６７４页注１５９中的卡·普芬德１８５２年１月２１日的

声明）。但是这篇草稿也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年后，即恩格斯

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０日到１８５２年１月３日逗留伦敦期间写的，并成为普芬

德的第二个声明的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５１３

页）。后一个声明的原文未找到，然而在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

馆保存有威·皮佩尔１８５２年１月转抄的以普芬德和鲍威尔的名义草

拟的文件，它同本卷发表的草稿有许多相同的地方。——第６９页。

９６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

动家于１８４０年２月在伦敦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协会的领

导作用转到同盟的各地方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和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年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６９、６５１页。

９７ 本卷发表的马克思于１８５０年１２月和１８５１年３—４月所写的四本手

稿，是专门论述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大·李嘉图的主要

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欧洲大陆的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以后侨居伦敦，着手进行新的一系列经济学研

究，其中包括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批判研究。马克思在

１８５１年４月２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

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

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

２４６页）。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时，马克思就已写了１８３５年

２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让·巴·萨伊所出版的李嘉图该著作法译本的提要。在五十年代初，马

克思仔细研究了１８２１年即李嘉图逝世前两年英国出版的第三版（生前

最后一版）。

  发表的手稿包含在马克思的摘录笔记本中，这些摘录来自各不同作

者的著作、官方文件、期刊，主要是关于经济问题的。这些笔记本有许

多被保存下来了，马克思还把其中的二十四本用罗马数字编了号。在第

Ⅳ本笔记本中有李嘉图著作的摘录，是专门论述李嘉图的货币原理的。

在第Ⅷ本中有李嘉图整个著作的详细提要。最后，在个别的摘录笔记本

中，有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土地税观点的评注，以及李嘉图著作的名目索

引草稿。

  马克思所作的李嘉图著作的摘要，或者是用直接引文的形式（常常

是自己翻译为德文，再加上英文的词和整个句子），或者是用叙述李嘉

图的意思的形式。如果马克思所作的某一引文是缩写的或者是用自己

的话改写的，那么，在本版中，该引文的译文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

有引文都放在引号内，即使手稿中有些引文没有引号。

  编者所加的标题用星花号标明，而正文中必要的补充则加在方括号

内。马克思手稿笔记本的号码在方括号内用罗马数字表示，手稿的页码

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在把正文译为俄文时，纠正了手稿中明显的笔误，同时，一切比较

重要的纠正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中，也指出了手稿正文同李嘉图

著作正文有重大偏离的地方。

  马克思自己对他所作摘录和提要的评论，以及他所加的标题和小标

题，都用大号铅字刊印，正文的其余部分则用小号铅字刊印。——第

７２页。

９８ 下面所引马克思的摘录是关于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的。这些摘录在摘录

本的最后几页上，在本子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着：“第Ⅳ本。伦敦。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１８５０年１２月。”——第７３页。

９９ 这个标题照用了李嘉图著作第１章第７节标题的开头部分。——第

７４页。

１００指的是用纸币代替黄金，以保护黄金在流通中免受磨损。——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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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这些笔记以及接在它们后面所发表的名目索引草稿，都在开本不大的

笔记本中，恩格斯在该笔记本上标明１８５１年字样。可以认为，它们大

约写于１８５１年３月底至４月初。马克思的这些笔记是李嘉图著作第

９—１２章中所形成的一些结论的概括。——第８７页。

１０２马克思在这里称为“名义地租”的，是指在李嘉图著作（见他的著作的

第１０章）中“土地所有者为使用他花在农场上的资本而取得的报酬”。

李嘉图把它与他所说的实际地租，即“为使用土地，而且只是使用土地

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金额”区别开来。——第８７页。

１０３马克思把这种税称为“特别赋税”（ｏｒｉｇｉｎｅｌｌｅ），因为它既不同于地租税，

也不同于什一税。——第８７页。

１０４下面发表的索引草稿的每一行都逐一被划掉了，这证明马克思在进一

步研究李嘉图著作时曾利用过它。——第８８页。

１０５索引草稿的一部分包含在封面上，这里用数字〔ｌａ〕标明。——第８８页。

１０６在这里和以后（在下面发表的李嘉图著作的概要中），马克思跟着李嘉

图有时也不用“自然价格”（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ｉｃｅ）这一术语，而用意义相同的

术语“实际价格”（ｒｅａｌｐｒｉｃｅ）。另一方面，李嘉图始终一贯地把“最初

的和自然的价格”（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ｒｉｃｅ）同“实际的或市场的价

格”（ａｃｔｕａｌｏｒ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ｉｃｅ）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第８９页。

１０７包含着大量马克思的评论的李嘉图著作概要，是马克思于１８５１年４月在

笔记本第Ⅷ本上抄录摘记过程中编成的。它包括李嘉图著作的所有主

要篇章，但其中不包括：马克思在作有关李嘉图货币理论的摘记时所利

用过的篇章。——第９０页。

１０８这一句是李嘉图著作第１章第４节的标题。——第９１页。

１０９马克思在这里所借用的李嘉图的例子中，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即在第一

年年底，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就已在１００００镑预付资本上获得１０００镑利

润。因此，商品的价值在第一年年底不是５５００镑，而是６０００镑（机器的

磨损不计算在内）。在１０００镑利润中，５００镑用于个人需要，５００镑加到预

付资本上，资本现在就是１０５００镑。在这总额中，花在劳动上的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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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镑而花在机器上的是５５００镑。——第９２页。

１１０在提高工资以前，第一个资本家出售自己的商品得５０００＋５００，即５５００

镑。在提高工资１０％，即从２０００提高到２２００镑以后，他出售自己的商品

得５２００＋５２０，即５７２０镑。——第９３页。

１１１指的是流动资本占优势时的场合。——第９４页。

１１２在第２１页末尾，马克思亲笔写着：“（下接第２９页）”。在第２２—２８页上有

詹姆斯 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三卷集，１７７０年都柏

林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ｒ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０。）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２９页开头，马克思

亲笔写着：“李嘉图，大卫。上接第２１页”。——第９６页。

１１３在李嘉图著作中，这句话说的不是赋税，而是建筑物等等的费用。——

第１００页。

１１４指的是这样一些农业上的改良，其结果是农业中所生产的产品量增

加。——第１０３页。

１１５这段引文马克思在页边用线划出。——第１０４页。

１１６指的是１８１５年结束的欧洲列强同盟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１０７

页。

１１７这里指的是李嘉图所理解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说，实质上说的是商

品价值。——第１１５页。

１１８在李嘉图著作中这里是“购买１０００镑的英国货物后”，但这并不改变句

子的意思。李嘉图最初说商人向工厂主购买商品，而马克思立即说在国

外出售这种商品。——第１１６页。

１１９在第４１—４２页上有上面提到过的（见注１１２）詹姆斯 斯图亚特的著作

《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４０页末尾，马克思亲笔

写着：“下接第４３页”。在第４３页的开头注明：“李嘉图，大卫《政治经济

学原理》。上接第４０页”。——第１１９页。

１２０李嘉图在这里引证亚 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４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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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章的开头（见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９７４年中文版

第２卷第１１６页）。——第１２１页。

１２１这一引文的最后一句，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１２３页。

１２２这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１２３页。

１２３最后两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线划出。——第１２８页。

１２４在第４９页的末尾，马克思亲笔注明：“（下接第５３页）”。与此相应，第５３

页开头就注明：“大 李嘉图（上接第４９页）”。第５０—５２页上，有十七世

纪初安东尼奥 塞拉关于货币的论文的摘录，以及詹姆斯 斯图亚特著

作的摘录的接续部分。——第１３３页。

１２５最后两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双线划出。——第１３３页。

１２６马克思在这里叙述的李嘉图的原理说：“萨伊先生举法国大革命前的盐

税为例，他说，这种盐税使食盐生产减少一半。但是，如果食盐的消费

减少，用来生产食盐的资本也会减少。因此，虽然生产者在食盐生产上

获得的利润减少，但在其他商品的生产上则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第

２７３页）。——第１３４页。

１２７在第５３页末尾注明：“（下接第５６页）”。在第５４—５５页上，有詹姆斯 斯

图亚特上述著作的摘录的接续部分。在第５６页的开头注明：“大 李嘉图

（上接第５３页）”。——第１３５页。

１２８李嘉图的根据是：不支付地租的那块土地的产品的总价值是７２０镑，它

决定所有其他土地的产品的总价值（扣除地租）。——第１３５页。

１２９是指威克菲尔德为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出版的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

因的研究》英文版所加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

第３册第２０５—２０６页）。——第１３９页。

１３０马克思在页边把他的这整个评注用线划出。——第１４１页。

１３１李嘉图在第２６章一开头就引证了亚 斯密的相应的论点来证明，与纯收

入相比，斯密过分夸大了总收入的作用。——第１４５页。

１３２李嘉图把只影响一些部门的利润而并不影响另一些部门的利润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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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称为“局部的”赋税。——第１５２页。

１３３手稿的下一页即第６６页的开头标有“１８５１年５月”字样。其后是《经济学

家》（《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杂志的摘录。——第１５３页。

１３４马克思的《反思》写在第Ⅶ笔记本的第４８—５２页，第Ⅶ笔记本主要是就

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问题从不同作者的著作中做的摘录。这个笔记本

是马克思大约在１８５１年３月写完的，因此，《反思》的理论水平反映了该

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这个时期是进一步积累大量

的实际材料——具体的、历史的和理论的材料——并从具体研究资产

阶级经济过渡到表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职能的纵深结构的进一步概括

的时期。《反思》在较高水平上继续了四十年代开始的对小资产阶级的

——特别是蒲鲁东主义的——观念的批判，这些观念用资本主义货币

制度的缺陷来解释经济危机，企图人为地构想货币，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对蒲鲁东主义的

批判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和以这一时期他所制定的价值理论和货币

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分册（１８５９年）中完成的。——第

１５４页。

１３５ 见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卷第

２９２—２９３页；托 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第

３６页；《调查金条价格高昂原因的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１８１０年６月８日

下院决定刊印》１８１０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的摘录包含在第Ⅶ笔记本的第

２９—３１页中。

  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第３卷（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分册第１１１、２５５—２５８页；第２５卷第５００—

５０４页）中对斯密和图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作了评论。马克思在引用

斯密的话时，转述了斯密著作的法文本译者热 加尔涅的说明：“ｄｅａｌｅｒｓ

是指‘全体商人、制造业者、手工业者等等，一句话，是指一国工商业

的全体当事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１１

页）。——第１５４页。

１３６马克思后来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和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９４—３９７页；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６０２—６１１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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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问题的辩

论，特别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在这场争论中的立场作了详细评论。——

第１５４页。

１３７马克思后来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

卷上册第４１３—４２４页）中对蒲鲁东的简单化的观点作了批判，蒲鲁东把

生产过剩的原因解释为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不能赎回自己的产

品。——第１５５页。

１３８马克思对北明翰银行家托马斯 阿特伍德建立的北明翰派的代表“小先

令派”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９５—３９６页；

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１—７３页；第２３卷第２６０—２６１页；第２５卷第６１０—６１１、

６３４—６３５页。——第１５９页。

１３９最后两句话马克思在页边用线划出。——第１５９页。

１４０见麦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第３５３页。马克思和

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

４６１—４６６页）中对施蒂纳关于货币性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作了批

判。——第１６０页。

１４１如果马克思所举的事实是正确的，那么阿德里安皇帝是重复了韦斯帕

西安皇帝就他征收厕所税一事所作的一句回答。——第１６２页。

１４２弗 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

分析》是对蒲鲁东１８５１年出版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关于革命实

践和工业实践的论文选）》一书的评介。这篇评介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

请求，为他计划写的《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皮 约 蒲鲁东的〈十九

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 马克思评》一文而作的。马克思原打算把这

篇文章发表在约 魏德迈的杂志《革命》上。对蒲鲁东这本书的讨论在马

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１年８月的通信中占了很大的篇幅。马克思在８月８日给

恩格斯的信中详细地叙述了书的内容，同时做了大段摘录（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第３１６—３２２页），８月中，把书寄到曼彻斯特恩格斯

处，请他对此书发表详细的评论。恩格斯的这篇评介分两次写成，一次

是在８月（大约从１６日到２１日），一次是从１０月中开始。１０月底全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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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了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２４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我在这里又

读了一遍你的批判。可惜不能出版。如果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

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不过不能给你的商号造成任何不便。”（《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３９４页）

  恩格斯的手稿共有六大张，每一张都是分两栏写的，左上角或右上

角注有“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的字样。本卷发表时将这些字样删除。

手稿是用两种文字写的。蒲鲁东的话用小号字排印，法文原文摘录放在

括弧内，恩格斯用德文转述的蒲鲁东的话不加括弧。恩格斯本人的话用

大号字排印，而其中强调的地方用黑体排印。在小号字排印的文字中，

一般黑体字是蒲鲁东加的，黑体加着重号是恩格斯强调的话。——第

１６４页。

１４３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１６５页。

１４４１７９３年１月２１日，根据国民公会的判决，路易十六被处死。—— 第

１６５页。

１４５蒲鲁东指１８２２年对企图在翁热、罗舍尔、索缪尔等地发动反王朝起义的

共和派团体的成员（包括烧炭党人）的一系列诉讼案。

  关于１８３９年起义，见注７６。——第１６５页。

１４６新的选举法实际上在法国废除了普选权，它是立法会议在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

日通过的（见本卷第１８—１９页）。——第１６６页。

１４７１８５２年５月，路易－波拿巴总统任期届满。按照１８４８年法国宪法，新总统

的选举应当每四年在５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第１６６页。

１４８蒲鲁东在这里和下面使用“ｌｅｐｒéｊｕｇé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政府偏见”〕、

“Ｉｉｄé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 〔“政府观念”）、 “ｌｅｓｙｓｔèｍｅｇｏｕｖｅｒ－

ｎｅｍｅｎｔａｌ”〔“政府制度”〕、“Ｉ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政府进

化”〕等术语是用来表示政治管理制度的各个方面，他把这种制度同他

所设想的经济制度、“经济力量的组织”对立起来。——第１６７页。

１４９按照甚至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都没有能够消灭的传统，巴黎的肉类买

卖掌握在肉商同业公会手里。他们维持牲畜的低价和肉类的高价。蒲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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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说的“自由出售肉类”是指政府从１８４８年起为了消灭肉商同业公会的

垄断而采取的措施，即允许不属于这个同业公会的人每天在市场上出

售肉类等等。——第１６９页。

１５０在蒲鲁东的著作中对这一概念的内容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寄生性消

费［ｌ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ｓｍｅ］——这就是金融界、不法财产、预算和与此相伴随

的一切东西”（蒲鲁东，第５２页）。——第１６９页。

１５１指１７８９年８月４—１１日制宪会议通过的决议。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些

决议中宣布废除等级特权和农民的一切形式的人身依附。——第１７２

页。

１５２指鲁瓦埃－科拉尔１８２２年１月２２日在下院关于出版法草案的辩论中的

发言。——第１７２页。

１５３独立审判所是指法国革命前的最高司法行政机关。——第１７２页。

１５４指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期于１８１４年７月４日以路易十八的名义“恩赐”

给法国人民的宪法。——第１７３、４２０页。

１５５蒲鲁东进一步解释了他的思想，他说：“这个原则也是所谓屠宰牲畜的

联合的本质，这种原则同联合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在许多这种屠宰牲畜

的［联合会］里，工作是由雇佣工人在代表投资者的经理的控制下进行

的”（蒲鲁东，第９８页）。——第１７６页。

１５６恩格斯讽刺蒲鲁东的下面这样一个注解：“互惠同交换不是一个东西：

但是它越来越力图成为交换规律并与交换同时并存。在《信贷和流通的

组织》（１８４８年巴黎加尔涅兄弟公司版）小册子里第一次对这一规律作

了科学的分析，而《人民银行》第一次对这一规律的运用作了尝试”

（蒲鲁东，第９７—９８页）。——第１７７页。

１５７指路易 勃朗１８４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在他的《新世界》杂志第６期上发表的《一

个人和一个主义》一文中的话。——第１７７页。

１５８伙伴社（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ｓ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ｃｏｍｐａｇｎｏｎｎａｇｅｓ）——十二世纪至十

九世纪中叶法国手工业帮工的秘密联盟。最初其宗旨是一个行业中的

帮工互助，从十六世纪起，它变为帮工为反对师傅的剥削而进行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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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在正文里，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ｓｏｕｖｒｉèｒｅｓ”在后面都译为“工人协

会”。——第１７８页。

１５９指法的历史学派——十八世纪末在德国法学和历史学中产生的一个反

对启蒙思想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反动流派（雨果、萨维尼、艾希

霍恩）。这一学派的特征，见马克思的文章《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

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９７—１０６

页和第４５４页）。——第１８０页。

１６０指从１８４８年５月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议会和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８日代替它的立

法国民议会。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经过全民投票，路易 波拿巴当选为法兰

西共和国总统。——第１８０页。

１６１指１７９３年６月２４日国民公会通过的雅各宾宪法。宪法宣布入身自由、宗

教信仰自由、立法倡议自由、出版自由、请愿自由、劳动权、受教育权、

反抗压迫权。这个宪法在全民投票时得到法国人民多数的赞同，但没有

实行。——第１８１页。

１６２蒲鲁东用概念“以前的革命”（“Ｉ’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来代表纯政

治革命。他用自己的社会革命公式来对抗这种革命（蒲鲁东，第１９６

页）。——第１８２页。

１６３指１８００年在波拿巴的庇护下由股份公司建立的法兰西银行，其资本为３

千万法郎（蒲鲁东著作中误为：９千万法郎）。银行从国家方面得到许多

特权，但继续被认为是公司的财产。从１８３４年到１８５７年，银行的总经理

是阿尔古伯爵，在他任职期间，银行取得了许多新的特权，其中包括发

行面额较小的银行券的垄断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新的特权使银行变

成了“全国规模的私人企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第２４２

页）。——第１８２页。

１６４马克思１８５１年８月８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蒲鲁东的著作作了评述，写

道：“国家用付给年金的办法代替利息，即公年偿还它所借的资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７卷第３１８页）。——第１８３页。

１６５根据１７９０年１月１５日制宪议会通过的法律，在法国实行新的行政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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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分为八十三个省，省又分为州和公社。——第１８４页。

１６６蒲鲁东在这里使用的术语“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同当时法国人们所理解的含义

不同；参看恩格斯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一文：“……除了西斯蒙第

使用的重ｍｉｅｕｘ－ｖａｌｕｅ〔剩余价值〕一词而外，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这个用以

表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久远的时代起

就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第

５６３页）。——第１８６页。

１６７蒲鲁东认为其中包括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路易 勃朗、宪章

派（蒲鲁东，第２３８页）。——第１８７页。

１６８在同一页上，恩格斯接着用拉丁字母拼写了亚 谢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

奥涅金》的三节俄文诗。——第１９６页。

１６９这篇手稿是卡 马克思给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参加者匈牙利将军乔治（格

奥尔格） 克拉普卡的《政治纲领》写的前言和跋。马克思对这个文件感

到兴趣，是因为它说明了匈牙利流亡者的内部分歧和流亡者中有些人

对科苏特的独裁作风的不满。此外，引起马克思注意的是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流亡者深受亲波

拿巴主义倾向的影响。从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５月１０日给克路斯的信中可以看

出，他打算把自己的评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５２４页），因为他对克拉普卡打算参加科苏特

和马志尼的拥护者在匈牙和和意大利准备的反奥地利统治的武装暴动

感到不安。马克思认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失败后，在大陆上组织革命

暴动的尝试，只能有利于胜利了的反动派，特别是有利于第二帝国的制

度。马克思的这种想法未能实现，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马克思１８５２年

９月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

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

仑》两篇文章，表示反对这种危险的倾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８卷第４１２—４１５页、４４３—４４４页）。——第１９７页。

１７０卡 马克思关于美国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亨利 查理 凯里的观点的

这篇短评，摘自１８５３年９月发表在纽约工人报纸《改革报》上的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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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同盟盟员阿道夫 克路斯的文章《“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

优秀人物”和政治经济学家》。克路斯的文章批判了新旧大陆上的德国

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思想混乱，批判了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并阐述了

以马克思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克路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充分

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年间写给他本人和魏德迈的信。

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１日他给马克思写信说，虽然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但

是文章是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与克路斯本人的文章不同之处首先是，与后者相

反，马克思详细叙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的理论问题、它在资

本主义关系的总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与此有关的以最大经济学家亨 查

凯里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思想的特点。克路斯把马克思信中的有关片

断全部收入他的文章，为了行文连贯只在文字上作了极有限的修改和

补充（这些都在注释中注明）。这一点从下面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说明：这

些片断的内容同马克思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和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

给魏德迈的信中关于凯里观点的论述近似，而且有时简直是一模一样。

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克路斯的这一著作作了肯

定的评价，并直接指出：“我觉得，他在反对《新英格兰报》的文章中，

从我论及凯里等的信中非常成功地采纳了有关的部分。”（《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２６９—２７０、３０２、５０８页）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马克思和克路斯还继续通信谈这些问

题。——第２００页。

１７１克路斯在这句话的前面写了这么一段话：“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Ｓｏ

－ｚｉａｌｅｎ］所直接反对的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美国人凯里和法

国人巴师夏的理论，被当作在美国的德国人的最新发现，被当作政治经

济学的‘高度协调’而献给轻信的公众（不过，从《新英格兰报》的长

时间呼救以及传闻看来，提出对公众的设想为时尚早）。我们看到，凡是

在过尚词藻的高度协调敢于干涉实际生活的地方，它都作为准备效劳

的工具服务于最高当局。看来《新英格兰报》编辑部还没有因研究象政

治经济学论文这种麻烦的物质属性的论文而玷污自己贞洁的思想方

式。我们每天都看到，编辑部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只配抛进垃圾堆。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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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学说连同巴师夏先生本人，在１８４９年蒲鲁东的《人民之声报》上

进行论战期间被欧洲社会主义法庭最后宣判有罪；历史的进程早就使

得这种仅仅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在欧洲社会中失去了一切根据。”

  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９月４日给马克思的信也证实这段话是他写的。克路斯

对巴师夏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论战（这里首先指１８５０年巴

师复同蒲鲁东的论战）的看法与马克思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５页；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８１页；第２７卷

第３９３—３９４页）不同。

  《新英格兰报》（《Ｎｅｕ－Ｅｎｇｌａｎｄ－Ｚｅｉｔｕｎｇ》），是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爱德华 施累格在波士顿用德语出版的民主派报纸；１８５２年创

刊。给该报撰稿的有阿 卢格、阿 戈克、卡 海因岑以及其他德国资

产阶级激进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报纸有个时期还刊载

过约 魏德迈的文章。——第２００页。

１７２后来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从威兰德的这部书中作了相当详细的摘录，

记在他的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年笔记本里。——第２００页。

１７３克路斯接下去添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我们把学说的基本原则简略地归

纳一下。这些原则巴师复在他的《社会和谐》中叙述得生动而又明白易

懂，但是凯里在宣传中却毫无叙述天才，缺乏确切地概括的才能。亨 查

凯里无法否定某些有益的学识、甚至独创的优异思想。”马克思对凯里

和巴师夏的比较性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

第４、５、８—９、２０１—２０２页。——第２００页。

１７４这里利用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泰 佩舍和卡 格普的著作《新罗马。

世界合众国》的名称。该书于１８５３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出版。——第２００

页。

１７５克路斯显然改动了这句话。他１８５３年９月１１日给马克思的信证明了这一

点。克路斯从马克思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给魏德迈的信中采用了这些思想，马

克思的信中写道：凯里“拚命驳斥他们［欧洲的经济学家——李嘉图、

马尔萨斯、穆勒、萨伊等人。——编者注］，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

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

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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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８卷第５０８—５０９页）。——第２０１页。

１７６指凯里的书《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１８３５

年］纽约版，第１９４—２１０、２１３—２２０、２２８、２３０页及其他各页。——第

２０１页。

１７７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凯里的书《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

及其消灭的办法》１８５３年费拉得尔菲亚版。同年在伦敦出版铅印版。凯

里在这本书里（第２０３—２０４页）引用了１８５３年２月９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选举。—— 财政困难。—— 萨特伦德公爵

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７３—

５７４页）。马克思由于凯里把书寄给了他，才读到了这本书，并且

在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该书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主要论

点在这篇草稿里都重复谈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

第２６９—２７０页）。

  克路斯接下去在马克思的文章中加上这样一句话：“如果他知道了

德国的黄口小儿认为大资本的威力象雪崩一样的骤然增长形成了‘盎

格鲁撒克逊的’分散精神和个体精神的雪团，他会非常吃惊”。——第

２０１页。

１７８克路斯接下去写了这么一段话：“因为甚至凯里学派也完全没有觉察到

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要求颓废的国家活动家和《新英格兰报》初出

茅庐的国家经济学家对此哪怕有一般的理解，那当然是完全不公正的，

因为他们整个身子淹没在资产阶级粪坑里，远远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已

背熟的那个流派的历史意义。”——第２０２页。

１７９克路斯接下去为批判凯里及其追随者写了这么一段话：“当然，所有这

些事实，对于‘清醒地惧怕棍棒和智慧低下的’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

生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从某家保守的杂志中吸取了高见，似乎

今天拉弗尔的女工挣的钱比三十年前多两倍。根据这一高见，那时的女

工每周只有四天半能吃上饭，最多也只有用遮羞布遮挡自己裸露的身

体。一个只是最近三十年才出现的城市，有二百个勉强过着枯燥而平静

生活的居民，现在发展成了工业城，居民有三万六千人；今天这些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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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女工（拉弗尔的居民八分之五是女人，只有八分之三

是男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她们

靠每周三美元的平均工资勉强度日，也就是说，她们的工资围绕这个平

均价格上下波动，顺利的时候能够往储蓄银行存上一分尼，当生意完全

停顿，或者工作日缩减一半时，再把这一分尼花掉；这些女工的大部分

不是由于民主法令，而是由于环境所迫而注定过着独身生活，——所

有这一切都是不准许猎取职位的‘民主主义’候选人看的，即使他们能

够看到也不准许看。

  当然，在美国这里，我们不能否定有‘个人的机会平等，有的人

（即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人）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黄金狂热相当长

期地起着罗马民主委员的作用，而机会的平等已在新奥尔良显示出来。

但是后生先生，平等的机会是资产阶级视野之外的东西，只有那位知道

现代工人全部问题的改革家［卡 马克思。——编者注］，才能不囿于任

何偏见而以比较宽阔的眼光来掌握它。”——第２０３页。

１８０马克思的供《改革报》发表的《戴维 乌尔卡尔特》一文是克路斯用马

克思寄给他的关于乌尔卡尔特的评论编写成的，这可以从克路斯１８５３

年１２月７日给魏德迈的信看出。马克思批判乌尔卡尔特的观点主要是针

对戴 乌尔卡尔特的书《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１８５３年伦敦

版。《戴维 乌尔卡尔特》一文的第一段显然是克路斯写的，或者是由他

改写的。《戴维 乌尔卡尔特》一文曾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８卷注５６６。——第２０４页。

１８１从克路斯１８５３年１２月７日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以看出，这是指琼斯的文

章。——第２０４页。

１８２马克思的１８５０—１８５４年笔记中有关于本文寄往纽约的如下记载：“３月

３１日星期五。其他事项：所得税，培恩斯先生、华盛顿 威尔克斯，普雷

斯顿”。文章发表时，编辑部删去了马克思评论英国激进政论家华 威尔

克斯著作《三个时代的帕麦斯顿》（１８５４年伦敦版）（Ｗ．Ｗｉ１ｋｓ．《Ｐａｌｍｅｒ

ｓｔ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Ｅｐｏｃｈ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Ｆ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４）的那一部分。关于马克思对这本书的批判意见，在他１８５４年

４月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略有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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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３３８页）。

  文章是根据质量很差的报纸照像复制品刊印的。方括号内的词不能

就理解为这一种意思。——第２０６页。

１８３所得税法案是指格莱斯顿因英国即将参加克里木战争而提出在六个月

里把所得税率增加一倍的提案。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７日，英国向俄国宣战，所得

税法案于３０日三读后通过。——第２０６页。

１８４指英国政府公布了蓝皮书《关于土耳其天主教会和正教会的权利和特

权的来往公文集》１８５４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关于瓜分土耳其的文件》和

《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０卷第１４８—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７页）中曾对这本书中的材料作过分

析。——第２０６页。

１８５关于格莱斯顿１８５３年４月１８日提出的预算的详细说明，见马克思的文章

《菲格斯 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英镑、先令、便士，

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

招魂术。——预算》、《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

的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６７—７０、７２—７６、７８—

８５、８７—９５页）。——第２０６页。

１８６帕金顿的讲话的片断马克思引自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１日《泰晤士报》第２１７０３

号。——第２０６页。

１８７指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年乔治 阿伯丁的联合内阁。阿伯丁内阁（“群贤内

阁”）内有辉格党、皮尔派和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员团的代表。——第

２０６页。

１８８“病夫”是尼古拉一世同英国公使乔治 汉 西摩尔在１８５３年１月９日和以

后的几次会谈中用来指土耳其的（《来往公文集》第５部分第８７７

页）。——第２０６页。

１８９“献殷勤的皮由兹派教徒”是马克思对格莱斯顿的称呼。皮由兹派是英

国教会的一个教派，格莱斯顿属于该派；马克思在强调格莱斯顿的伪善

时，常常称他为“献殷勤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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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页）。下面一段话是马克思根据帕金顿的讲话（发表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１日

《泰晤士报》）援引格莱斯顿的发言片断。——第２０６页。

１９０马克思在这里是指他发表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３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

《菲格斯 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６５—７１页）。——第２０７页。

１９１ 马克思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邓斯 司各脱的绰号—— “精明博士”

（“ＤｏｃｔｏｒＳｕｂｔｉｌｉｓ”）来称呼格莱斯顿。——第２０７页。

１９２南海公司于１７２０年破产，它的破产增加了英国的国债。根据１８５３年财政

改革计划，格莱斯顿打算把这家公司的股票利息从３％降到２３４％。对

他的建议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５１、５９—６０

页。——第２０７页。

１９３由于１８５３年英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罢工运动的高涨，以琼斯为首的宪

章派提出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思想。该组织应当既联合

工联也联合无组织的工人，首先是要使全国各地区的罢工统一步调。这

个组织应当由无组织的工人集会和参加“群众运动”的工联的会议所选

出的代表组成的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来领导。工人议会１８５４年３月６日

在曼彻斯特开幕，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８日闭幕。它讨论并通过了“群众运动”的

纲领，并成立五人执行委员会。

  但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尝试未能成功，因为对政治斗争持否定

态度的工联的多数领袖不支持建立统一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的思想。

１８５４年夏罢工运动的低落也对参加广大工人群众运动产生不利的影

响。１８５４年３月以后，工人议会再没有召开。——第２０９页。

１９４马克思指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７日《晨邮报》第２５０３３号的社论。——第２０９

页。

１９５指１８５３年８月在普雷斯顿城开始的、当时英国工人最大的罢工事件中的

一起。关于罢工的进程及其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

第３７４—３７５、４６７—４７０、４９３—４９５、５２０—５２１页；第１０卷第２５３—２５４、

６８７—６８８页。——第２０９页。

８６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９６法默斯－阿姆斯（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ｒｍｓ）是普雷斯顿织工罢工时工人委员

会的所在地。——第２０９页。

１９７马克思接着引用了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５日《人民报》上发表的厄 琼斯的《普雷

斯顿的棉花法。——谁是真正的阴谋者？》一文中的实际材料。——第

２０９页。

１９８骚扰取缔令（Ｒｉｏｔａｃｔ）授权地方当局以暴力驱散“秩序破坏者”的集

会，对集会参加者追究刑事责任。当众宣读解散命令，过一小时后不服

从即可开枪。——第２１０页。

１９９指企业主为破坏罢工而招募到普雷斯顿的工人（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１日《泰晤

士报》第２１６９４号）。——第２１０页。

２００这个决议的原文马克思引自１８５４年４月１日《人民报》发表的文章《郎卡

郡领导者的控诉》。按当时的实际情况，４月１日的《人民报》在３月３１日

晚上出版，所以马克思在这天晚上写的这篇文章中利用了这份报

纸。——第２１１页。

２０１由于克里木战争爆发，恩格斯表示愿意作为军事观察家为伦敦自由派

报纸《每日新闻》撰稿，并于３月３０日将论文《喀琅施塔得要塞》（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６７３—６７９页）寄给编辑部，１８５４

年４月３日以后，应该报编辑部的请求，又寄去《俄国军队》一文，这篇

文章应当是有关俄国的陆军和海军力量的一组文章的头一篇。这篇文

章排版后，恩格斯大约在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２日收到校样，并附有该报编辑林

肯的信件，林肯在信中询问了恩格斯同意为该报撰稿的条件。恩格斯对

给《每日新闻》撰稿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期望经常给《每日新闻》写稿

可以使他摆脱商务活动并迁居伦敦。但是，从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０日给

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林肯得知恩格斯的政治观点以后，就取消了

原先的协议。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普特南氏月刊》

〔《Ｐｕｔｎａｍ’ｓＭｏｎｔｈｌｙ》）上发表的文章《俄国的兵力》和《欧洲军

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５６６—５７１页和第１１卷第

５０１—５１４页）里发挥了《俄国军队》一文中的某些论点。——第２１３页。

２０２恩格斯指沙米尔领导的达格斯坦和彻岑山民运动的参加者、英国作者

９６７注   释



亨宁森写的《揭露俄罗斯的秘密》一书，１８４４年在伦敦出版。这本书在

欧洲获得了相当大的声誉。它的作者后来参加了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和美国国内战争。——第２１３页。

２０３指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第２１７、２２３页。

２０４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所写的《欧洲战争》一文（关于这篇文章，马克

思的笔记本中没有专门记载）本来是他的《议会的战争辩论》（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８８—１９９页）一文的一部分。马克思

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４日把这篇文章寄往纽约，《论坛报》编辑部从中抽出三段，

把它们作为该报编辑部所写的社论单独发表。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原稿所作的改动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第一段——头两行以及“但是，本报消息非常灵通的伦敦通讯员认

为这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臆造”这句话是编辑部加的。这一段的绝大部

分，从“实际上很显然……”一句直到末尾都是恩格斯写的，它

和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４月３日给马克思的信的原文几乎完全相同（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３３４—３３５页）。这一段的其余

部分是马克思写的。

  第二段，把它和《议会的战争辩论》一文的第四和第五段对照一下，

就可以看出，编辑部也是任意处理马克思的材料，虽然要确定作了多大

改动是比较困难，但是它加进下面这句话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这

些条件早一些公开提出，就会大大减少战争的危险，因为毫无疑问，那

种解放正是同盟国所希望的”。这一段中的最后一句话“毫无疑问，我们

从下一班轮船得到完整的情报时，就会清楚了”也是编辑部加的。

  第三段，从内容来看，许多地方同马克思所写的《希腊人暴动》、

《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以及后来写的《希腊和土耳

其。——土耳其和西方强国。——英国粮食贸易的缩减》等论文（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４０—１４２、１７８—１８７、２１７—２２０页）

有相同的地方。——第２１９页。

２０５１８５４年３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请求尼古拉一世从多瑙

河两公国撤军以避免冲突。尼古拉一世在复信中表示同意撤军，条件是

西方强国保证土耳其的基督教徒得到解放和把自己的舰队撤出黑海。

０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关于这次谈判的消息，马克思是从１８５４年４月４日《泰晤士报》发表的材

料中得到的。——第２２０页。

２０６指土耳其政府内部由于法国、英国和土耳其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２日签订军事同

盟条约而产生的意见分歧。伊斯兰教总教长阿里夫－希克默德－贝伊

和最高立法院主席利法特－帕沙反对在土耳其基督教徒的地位问题上

作任何妥协，因而被免职。——第２２１页。

２０７弗 恩格斯的《土耳其战争》一文写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４日。关于这一点的证

明是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４月２１日给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８卷第３４２页）和马克思笔记本中关于把这篇文章寄往纽约的

注：“４月２５日，星期二，军事论文”。《土耳其战争》直到５月１４日才迟

迟寄到纽约。然而报纸编辑部对恩格斯的军事论文很感兴趣，利用

寄来的材料，把它作为社论发表。同时编辑部对文章作了改动，

使它看起来好象是根据一周以后即１８５４年５月３日才离开欧洲

的“大西洋号”轮船带来的迟到消息写成的。为此，在恩格斯的文章

前面加了一段对联军舰队炮击敖德萨的消息的评述，这个消息发表在

同一号《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战争”栏内。这一段的末尾对海军上将

邓达斯的勇敢精神的讽刺性评价，可能是《论坛报》编辑部从同一号报

纸登载的马克思所写的《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

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２８—２３５页）一文中抄来的。《土耳其战争》第一段全文

转载如下：

  “昨天，‘大西洋号’轮船带来了英国和法国的舰队在黑海对俄军进

行第一次真正攻击的消息。看来，英国的蒸汽巡航舰‘怒涛号’挂着军

使旗驶向敖德萨，以便接运英、法领事离开敖德萨，当他们刚一上船，

就遭到岸上的射击。英国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军使旗的权利的不负责

任的侵犯，必须立即予以报复。俄国人这方面则坚持说，在领事们登上

船后，军舰仍然停留在港内，使军官们有可能把防御工事画下来，因此，

射击的唯一目的是制止这种非法的行为。不管那里的情况如何，英法的

海军将军们决定必须采取行动，因此派了强大的力量去轰击城市。显

然，这次军事行动进行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因为，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官

１７７注   释



方的通报，但根据现有的消息，在压制海岸炮兵连的炮火，使停泊在港

内的少数几艘商船起火并且使离海岸不远的沃龙佐夫公爵的庭院遭到

破坏的时候，有些英国军舰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坏。坐落在小山顶上的

城市本身，由于距离海岸较远而安然无恙。这样报复之后，军舰又重新

撤走。看来，邓达斯海军上将接受了他的一个军官在伦敦发表的信件中

向他提出的建议，作为行动的指南，不要过于热心地参与到困难和危险

的事情中去。”——第２２３页。

２０８关于锡利斯特里亚要塞的历史，恩格斯后来在《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

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９５—２９６页）一文中讲

得比较详细。——第２２３页。

２０９确定本文作者的根据是：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５月１日、６日和９日给马克思的

信，马克思笔记本中关于５月５日寄往纽约一篇军事论文的注（“５

月５日，星期五，军事论文”），以及本文和《泰晤士报》发表的

消息（这些消息是恩格斯论述多瑙河前线军事行动的资料来源）

的对照。在本文中（第一段的第一句、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和其他一些字

句）可以明显地看出《论坛报》编辑部对恩格斯的原稿所作的改动。——

第２２６页。

２１０指１８５４年５月４日《泰晤士报》第２１７３２号在《俄国人的失败》的标题下

发表的维也纳电讯。——第２２６页。

２１１恩格斯对奥美尔－帕沙在切纳沃达附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的

充分可靠性的怀疑已经完全得到证实。１８５４年５月９日，《泰晤士

报》发表了该报通讯员从维也纳寄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这

个事件是敌对军队间一次普通的武装冲突，关于俄军损失的数字是

被夸大了。——第２２６页。

２１２这句话是《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加到恩格斯的原稿里的；指《论坛

报》同一天发表的《希腊人暴动》一文。——第２２７页。

２１３１８５４年１月，伊斯坦布尔宣布，警察当局成功地揭发了希腊人的密谋。按

照西方报刊的说法，这一密谋的目的是要发动居住在土耳其的希腊人

和斯拉夫人起来进行暴动，首要人物是埃尔斯纳男爵。关于这一点，见

２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的文章《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人暴动。——西班

牙。——中国》；《炮击敖德萨。——希腊。——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

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

第１１７—１２４页、第２２８—２３５页）。——第２２７页。

２１４指《国民报》发表的和１８５４年５月４日《泰晤士报》第２１７３２号转载的简

讯。——第２２７页。

２１５关于门的内哥罗的暴动，见马克思的文章《炮击敖德萨。——希腊。——

门的内哥罗国君丹尼洛的呼吁书。——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２８—２３５页）。——第２２８页。

２１６恩格斯指马克思的文章《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措－迪－

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强国的政策》，《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

划。—— 希腊人暴动。—— 西班牙。—— 中国》，《秘密的外交公文

的往来》和《土耳其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０卷第１００—１０９、１１７—１２４、１６０—１７７页和第９卷第２７—２８页）。参看

这些文章是符合恩格斯的想法的。恩格斯１８５４年５月１日写信给马克思

谈到这个想法：“从政治方面看，回到我们就这一问题所写的第一批文

章上来，现在也是时候了，因为在这里事件也清楚地证明我们的观点是

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３５１—３５２页）。——第

２２８页。

２１７由于１８５４年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仔细研究了十九世纪西

班牙革命的历史，他的研究成果有五本摘录和１８５４年９—１２月《纽约每

日论坛报》发表的《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５３—５１１、６６９—６７２页）。《中央洪达》的草稿大概

是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的初稿。手稿是一篇有许多删改的草稿，这次发

表时没有将删改处刊印出来。——第２２９页。

２１８在拜兰会战中，杜邦将军和韦德耳将军指挥的一万四千名法国士兵于

１８０８年７月２０日向西班牙的卡斯塔尼奥斯－阿拉贡尼将军投降。对拜兰

会战在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革命过程中的作用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７１页。——第２２９页。

３７７注   释



２１９在建立中央洪达之前，塞维尔洪达名义上是最高洪达。——第２２９页。

２２０总督是西班牙十六世纪制定的军队最高职称。总督掌握州、区或国家的

最高军事和行政权力。——第２３１页。

２２１威灵顿的信，马克思引自威 纳皮尔的书《１８０７年至１８１４年比利

牛斯半 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１８３８年伦 敦版 第２卷第４７３

页。—— 第２３１页。

２２２ 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巴拉克拉瓦会战》（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５８６—５９３页）一文中部分地使用过关

于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２５日巴拉克拉瓦会战的草稿。为了更明显地对照

起见，恩格斯把这些英国和俄国的消息分成两栏；在手稿的一页

上，恩格斯画了一张这一会战的军队配置平面图。草稿的标题是恩

格斯加的。——第２３３页。

２２３关于俄军数量和组成的资料，有一部分是恩格斯从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２２日《俄

国的残废者》发表的资料《第十二步兵师师长利普兰迪中将１０月１４日给

侍从副官长缅施科夫公爵的报告》中摘引的，也许是根据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１３

日《泰晤士报》的转载。——第２３３页。

２２４关于参加１８５４年１０月２５日巴拉克拉瓦会战双方军队的人数和组成的资

料，恩格斯在《巴拉克拉瓦会战》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０卷第５８６—５９３页）中讲得更加准确。——第２４０页。

２２５弗 恩格斯《克里木战争》一文的草稿内容是从１８５４年９月１４日联

军登陆到１８５５年９月强攻塞瓦斯托波尔这段时间的克里木战争

大事记。这个草稿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注

２８９。——第２４１页。

２２６关于因克尔芒会战，恩格斯写过一篇专题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５９４—５９９页）。——第２４２页。

２２７关于色楞格多面堡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作用，见恩格斯的文章

《塞瓦斯托波尔会战》、《战争的进程》、《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１７０—１７４、１９１—１９５、２１４—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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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２４２页。

２２８关于堪察加眼镜堡（马美朗多面堡）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作用，

见恩格斯的文章《三月二十三日的出击》、《塞瓦斯托波尔》等等（《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２１７、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４页及其他各

页）。——第２４２页。

２２９指联军１８５５年６月１８日企图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军港区的棱堡，法军和英

军的强攻被击退，联军遭到重大损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１卷第３７８—３８１、３９４—３９７页）。——第２４３页。

２３０关于这次会战，恩格斯写过一篇专题文章《黑河会战》（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５７５—５８１页）。——第２４３页。

２３１下面发表的马克思的三篇文章《外交上的失礼》、《太恩河畔新堡委员

会》和《保卫政治流亡者的大会》刊登在德国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

（《ＮｅｕｅＯｄ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上。马克思１８５５年曾为该报撰稿。在大陆几乎

没有一家工人报刊的反动年代里，这样做使他有机会在报刊上发言，保

持同德国的联系，向德国读者介绍国际政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

和民主运动以及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问题。收入本版第１１卷的马克思载

于《新奥得报》的文章，在报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标有特殊的通讯员

代号—— “Ｘ”。１８５５年１０月，因遇到财政上的和书报检查造成的困难，

该报编辑摩 埃尔斯纳请求马克思暂时停止提供文章和通讯。保存下来

的文件不能使人有十分把握肯定，马克思在中断关系后又曾恢复为《新

奥得报》撰稿，虽然１１月和１２月又有许多发自伦敦的文章和通讯标有他

的通讯员代号。这样的文章和通讯共有二十四篇。上述三篇文章中的头

两篇无疑是马克思写的，因为它们是在马克思收到埃尔斯纳的信之前

于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２日和６日从英国发出的。第三篇文章《保卫政治流亡者

的大会》的最重要的论点，同马克思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８日给埃尔斯纳

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６３０—６３１页）几

乎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使我们作出这篇文章是属于马克思的结

论。所有二十四篇文章都用德文载于斯塔尼斯拉夫 施旺１９５８年

在波兹南出版的《卡尔 马克思给弗罗兹拉夫的〈新奥得报〉的通讯》一

书。——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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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太恩河畔新堡委员会是有组织的外交事务委员会（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之一。这些外交事务委员会是乌尔卡尔特及其追随者在十

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主要为了同帕麦斯顿的政策作斗争而在英国的

一些城市里建立的。关于乌尔卡尔特，见本卷第２０４—２０５页。——第２４５

页。

２３３《新奥得报》没有刊登通讯的续篇。大概马克思接到埃尔斯纳１８５５年１０

月７日的信（见注２３１）以后，就没有再写下去了。——第２４７页。

２３４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１０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费利克斯 皮阿在《人》报

（《Ｌ’Ｈｏｍｍｅ》）上就维多利亚女王同年８月访问法国一事发表了一封

致女王的公开信。这封内容是反波拿巴的信，却具有皮阿一切行动所固

有的那种挑衅和盲动的性质。它引起了英国报刊和流亡者报刊的很大

争论，并且使人们非常担心会恢复外侨管理法案（见注２３５）。《人》报

的编辑斯文托斯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流亡者接到泽稷总督让他们离开

该岛的命令。《新奥得报》发表的有关泽稷岛冲突的文章和通讯中，除

了这篇文章之外，还有两篇文章和两篇通讯标有通讯员的代号“Ｘ”

（见注２３１）。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１３日《泰晤士报》发表了有关马克思这篇文章所

谈到的集会的报道。——第２４８页。

２３５外侨管理法案是英国议会借口保护英国臣民免遭旅英外侨的所谓敌对

行动的危害而数度采用的法律。关于因泽稷事件而恢复这项法案的问

题和从英国驱逐革命流亡者的代表的问题在１８５６年初才被否决。１８５６

年２月１日，帕麦斯顿在下院声称，英国政府将不向议会提出新的外侨管

理法案。——第２４８页。

２３６联合派，联合主义（Ｆｕｓｉｏｎ——联合）是主张拥护法国波旁王朝长系的

正统派同拥护幼系的奥尔良派联合起来的派别。——第２４８、４２０页。

２３７英国的反动的国家活动家西德默思（亨利 阿丁顿）子爵是１８１２年至

１８２１年利物浦托利党内阁的外交大臣。这一时期实行的一系列反人民

的法律与他的名字分不开。这些法律是：１８１５年为大地主利益实行的谷

物法；１８１７年的《禁口法》《ＧａｇｇｉｎｇＡｃｔ》）它限制社团集会的权利，关

闭激进派的俱乐部，并且实际上实行了书刊检查，以及在曼彻斯特附近

６７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举行集会的工人遭到血腥镇压（彼得卢大屠杀）后实行的各项法

律。——第２４９页。

２３８这封附信是马克思为把《卡尔斯的陷落》一组文章寄给乌尔卡尔特的

《自由新闻》供压缩发表一事写给该报编辑的。这组文章曾在１８５６年４月

宪章派《人民报》上发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１卷第

６７３—７１２页）。《自由新闻》用《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ＫａｒｓＰａ－ｐｅｒｓ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ｉｅｓ》）为题发表的异文稿，基本上是《人民报》发表的第二篇和

第三篇的摘要。——第２５１页。

２３９本篇是马克思计划撰写的一部关于十八世纪英国和俄国外交史的巨著

的导言。１８５６年，马克思在翻阅英国博物馆保存的外交手稿时，发现了

一些能够说明英国政府同俄国政府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就已经秘密勾结

的文件。马克思曾经设想利用这些文件撰写一部篇幅为二十个印张的

著作来揭露这种卑鄙行为。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只是以《十八世纪

外交史内幕》为标题发表了这部著作的导言。它最初在英国《设菲尔德

自由新闻报》（１８５６年６—８月）上部分发表过，后来全文发表于伦敦

《自由新闻》（１８５６年８月—１８５７年４月）。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英国外交官从彼得堡发

回的四件秘密书函；第二、四、六章摘要发表了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版的

三本匿名小册子，即《北方危机》、《防御条约》和《真理合乎时宜才是

真理》。马克思认为这些历史资料是判断十八世纪欧洲外交关系的重要

依据，因此详加批注，重新发表，“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第５２２页）。

  马克思在世时，这部著作没有出过单行本。１８９９年，伦敦的斯旺 桑

南夏恩公司出版了由爱琳娜 马克思编辑但未最后审定的单行本，书名

是《十八世纪外交秘史》，其中第五章较《自由新闻》发表的全文缺少

一部分。１９６９年，英国出版了由莱斯特 哈钦森编辑的、按照《自由新

闻》补全了的单行本。正文部分的脚注全部是马克思写的。——第２５３

页。

２４０俄国为了取得出海口，从十七世纪末就开始向黑海沿岸地区进行扩张。

这封信中谈到的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是俄国这种扩张活动的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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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这次战争是俄国女皇安娜联合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一起发动的，从

１７３５年秋季开始，以１７３９年９月在贝尔格莱德城签订和约结束。按照这

一条约，俄国从土耳其方面获得了阿速夫和德聂泊河沿岸一部分地区。

  １７３６年，俄国以一支军队越过佩列科普，攻入克里木汗国，占

领其首都巴赫契萨赖，以另一支军队占领阿速夫，使土耳其陷于

非常困难的境地，土耳其曾被迫向英国与荷兰求援，要求它们出

面调停。—— 第２５５页。

２４１联省议会是荷兰联省共和国（１５８８—１７９５）的最高权力机关。它

有权决定宣战和媾和问题，掌管国家的财政和武装力量。—— 第

２５５、２９５页。

２４２ 俄国在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后，国际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它过

去的盟国奥地利和法国，对于俄国势力的增强极感不满。法国尤其害怕

俄国在东方的势力会危及它在那里的地位，因此极力联合土耳其、波

兰、瑞典和奥地利去反对俄国。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则企图组织

“北方国家”的联盟来对抗法奥同盟，以便实现它对波兰、瑞典和土耳

其等国的侵略意图。１７６４、１７６５年，俄国先后与普鲁士和丹麦缔结了联

盟条约。英国驻俄国公使麦卡特尼爵士从１７６４年起与俄国谈判通商条

约，俄国为了诱使英国与它结盟，有意拖延这一谈判。到１７６６年，俄国

同意缔结俄英通商条约，英国为了报答俄国，表示在波兰问题上完全支

持俄国，同时在瑞典也和俄国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第２５６页。

２４３查理十二死后的瑞典宪法，赋予受贵族寡头支配的等级议会以最高权

力。国王仅在名义上对议会的立法有批准权。议会的决议，国王即使不

同意，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国王的亲笔签字，加盖国玺也同样有效。

“人民的特权”即指这种贵族寡头能与王权对抗的情况。俄国和英国为

了能更好地操纵瑞典政治，曾极力维护瑞典宪法中的这种规定，它们施

展种种阴谋，在瑞典议会中培植亲俄亲英的党派来与企图扩大王权、修

改宪法的国王弗雷德里克五世和王后（路易莎 乌尔里卡）进行斗

争。——第２５７页。

２４４指彼得堡条约，即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二世于１７６４年４月１１日在彼得堡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有效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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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战时相互援助，保障彼此的贸

易利益，对土耳其、波兰和瑞典采取一致行动。条约中的秘密条款规定：

普鲁士有义务在俄国同土耳其作战时每年向俄国提供四十万卢布的补

助金，两国应维护波兰的现存制度，保护非国教徒的权利，必要时向波

兰进驻一定数量的俄国和普鲁士军队，此外，普鲁士有义务支持俄国提

出的波兰王位候选人。这一条约为１７７２年瓜分波兰打下了基础。——第

２５７页。

２４５英国从１７７５年起与它的北美殖民地进行战争，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先后

站在美国方面向英国宣战，后来俄国、瑞典、丹麦、普鲁士等国又组织

武装中立联盟与它对抗。１７８１年英国军队向美法联军投降，开始了与美

国及其盟国缔结和约的谈判。英国在和谈中曾千方百计谋求俄国女皇

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支持，以摆脱困境。——第２５９页。

２４６舒瓦洛夫、斯特罗加诺夫和切尔尼舍夫都是俄国的贵族世家，历代都有

人在沙皇身边供职，如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位时，伊 伊 舒瓦洛夫是女

皇的侍从官和顾问，亚 谢 斯特罗加诺夫是女皇的枢密官，安 加 切尔

尼舍夫先是女皇的近侍，后来任彼得堡的城防司令，等等。——第２５９

页。

２４７帖欣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同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１７７９年５月

２４日在帖欣签订的和约，它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７７—

１７７９）。根据这一条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得到了巴伐利亚的几部分

领土，而萨克森则得到了金钱补偿。在签订条约时，俄国和法国充当了

调停人，以后它们又一起成为条约的保证人。——第２５９页。

２４８指西班牙对英国的宣战声明。在１７７５年开始的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之

间的战争中，西班牙一直暗中援助后者。在１７７８年法国加入反英战争

后，西班牙企图通过调停来取得米诺尔卡岛和直布罗陀，但遭到英国的

拒绝，并且它的船只在公海上也不断受到英国的袭击，于是它便在１７７９

年６月２３日正式向英国宣战。因为英国的主力被束缚在美洲，西班牙夺

得了米诺尔卡岛和佛罗里达，并把英国人逐出洪都拉斯和巴哈马群岛。

按照１７８３年的凡尔赛和约，佛罗里达和米诺尔卡岛留在西班牙手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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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洪都拉斯的权利受到限制，巴哈马群岛还给了英国。——第２６０页。

２４９米诺尔卡岛是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在十八世纪曾

多次易手。１７６３—１７８２年属于英国，英国政府在１７７９年曾提出把它送给

俄国。１８０２年转归西班牙所有。——第２６０、２６８页。

２５０指叶卡特琳娜二世１７８０年３月１１日（俄历２月２８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

言。它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

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

被封锁的港口的入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当时英

国正在与北美殖民地进行战争，这篇宣言是针对它的。在１７８０—１７８３年

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

西里王国。——第２６０页。

２５１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贵族共和国是在１７７２年进行的。

根据１７７２年８月５日在彼得堡签订的瓜分协定，奥地利分得加里西亚，普

鲁士分得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俄国分

得拉特加利亚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第２６１页。

２５２库楚克—凯纳吉条约是在１７６８—１７７４年俄土战争后俄国强迫土耳其于

１７７４年７月２１日签订的和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得到了黑海北岸的南

布格河和德涅泊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金布恩要塞；此外还得到了阿

速夫、刻赤、叶尼卡列，并且迫使土耳其承认了克里木的独立，为俄国

以后并吞克里木造成了方便条件。俄国商船获得了自由通过博斯普鲁

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利。条约还规定土耳其苏丹应给予正教教

会一系列特权。——第２６１页。

２５３１７８９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一切封建制度，震撼了整个欧

洲的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的革命斗争，所以整个封建的欧洲都反

对法国革命。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是欧洲反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认

为干涉法国的革命事件是全欧洲君主的责任。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前，

她就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竭力帮助逃亡贵族。在路易十六被处

死以后，她废除了同法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禁止法国船只驶入俄国港

口。但是她并没有加入１７９２年组织的第一次反法同盟来公开同法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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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第２６６页。

２５４１７９２年，叶卡特琳娜二世害怕法国革命影响波兰，乘波兰内争之机，同

普鲁士一起入侵波兰，击溃波兰军队的抵抗后，于１７９３年１月与普鲁士

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协议。俄国获得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和德涅泊河

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获得托伦、格但斯克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

１７９４年，波兰爆发了由考斯丘什科领导的争取民族解放的起义。俄、普、

奥三国出兵干涉，把起义镇压下去后，于１７９５年对波兰进行了第三次瓜

分。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国获得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的西部地

区和沃伦的一部分，普鲁士获得波兰本土的大部分，奥地利获得包括克

拉科夫和卢布林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虽然波兰被瓜分之后，不再

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但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从未中断。——第

２６６页。

２５５欧洲的反动君主国家为了扑灭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１７９２年底到１７９３

年春天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加入同盟的有英国、奥地利、普鲁士、荷

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许多小邦。法国和

这一同盟的参加国的战争延续到１７９７年。——第２６６页。

２５６１７９５年第三次瓜分波兰之后，叶卡特琳娜二世同英国缔结反对法国的

俄英同盟条约。英国答应给俄国大量补助金，俄国则答应派六万大军去

攻打法国。由于叶卡特琳娜二世突然死去，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第

２６６页。

２５７保罗一世即位时，俄国由于履行１７９５年的俄英同盟条约，已和法国处于

战争状态。１７９８年，俄、英、奥地利、土耳其和那不勒斯王国组成了第

二次反法同盟。但是，由于英、奥、俄三国同盟内部很快发生严重利害

冲突，１８００年保罗宣布退出同盟，并且同英国绝交，扣押在俄国境内的

英国货物和船只，同瑞典、丹麦、普鲁士签订旨在反对英国的、恢复武

装中立规则的条约，同法国进行关于媾和、结成反英同盟和共同远征印

度的谈判，使俄国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第２６６页。

２５８辉格党是英国１６７９—１６８２年在议会中形成的政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

新贵族的利益，起初是国王的反对派（与忠于国王的托利党相对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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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合并称为自由党。——第２６９、２８８

页。

２５９《北方危机；或对沙皇政策的公正评议——就冯 施托肯先生关于推迟

袭击肖楠的说明而作。前面附有１７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在哥本哈根的德国大

使馆复制的文件准确副本的逐字逐句的译文》１７１６年伦敦版（《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ｒｉｓｉｓ；Ｏｒ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ｚａｒ；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ｍｙｎｈｅｅｒ ｖｏｎ Ｓｔｏｃｋｅｎ’ｓ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ｌａ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ｕｐｏｎ Ｓｃｈｏｎｅｎ．Ａ ｔｒｕｅ ｃｏｐｙ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ｅｆｉｘｅｄ，ｖｅｒｂ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ｎｏｕｒ ｏｆ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ｓｏｆｆｉｃｅｉｎ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０，

１７１６》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１６）。——第２７０、２８７页。

２６０斯科纳（肖楠）是瑞典南部历史上的一个省，根据１６６０年哥本哈根条约

由丹麦割让给瑞典。——第２７０、２８７、２９７页。

２６１瑞典在十七世纪末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版图除本土外，包括

芬兰、爱斯兰、里夫兰、英格尔曼兰、卡列里亚、北波美拉尼亚、德意

志北部的公国——不来梅、费尔登和维斯马。俄国早在１６９９年就同丹麦

国王克里斯提安五世和萨克森选侯（也是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结成

了反瑞典同盟，想趁新登基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年轻无经验之际用武

力来肢解瑞典。沙皇彼得一世想占领波罗的海东岸省份，取得盼望已久

的出海口；丹麦国王想收复过去割让给瑞典的失地；波兰国王则想夺得

里夫兰和爱斯兰，并且巩固王位。１７００年开始了对瑞典的军事行动，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延续二十一年之久的“北方战争”的开端。起初，由

于军事失利，丹麦和波兰先后被迫暂时退出战争和与俄国的联盟。１７０９

年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丹麦和波兰立即恢复了对

瑞典的战争和与俄国的联盟。随后，普鲁士和汉诺威也相继加入了联盟

（北方联盟）。到１７１５年，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占领了瑞

典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在这一年缔结了一个瓜分瑞典帝国的协定。

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地被丹麦、普鲁士和汉诺威所瓜分，在波罗的海东岸

的省份则被俄国占有。１７１９—１７２０年间瑞典先后同汉诺威、波兰、普鲁

士和丹麦缔结和约，承认这些国家所夺去的土地。１７２１年瑞典和俄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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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缔结了尼斯塔德和约，俄国得到了里夫兰、爱斯兰、卡列里亚、英格

尔曼兰、维堡区的一部分以及芬兰湾和里加湾的全部岛屿。俄国从此得

到了出海口，成为称霸波罗的海的强国。——第２７０、２７５、２７８、２９７、３２２、

４６２页。

２６２关于三次瓜分波兰，见注２５１和２５４。——第２７０页。

２６３西班牙在十六、十七世纪时版图异常辽阔，但是它的国力到十七世纪下

半叶已变得很衰弱。国王查理二世（１６６５—１７００年在位）无后裔，因此

法、奥、英、荷等国君主在他生前就对如何瓜分西班牙进行了策划。１６９８

年１０月在海牙签订了第一次瓜分西班牙条约，规定在查理二世死后，西

班牙的领地和殖民地在与查理二世有姻亲关系，因而有权继承王位的

法王路易十四、奥皇列奥波特一世和巴伐利亚选侯约瑟夫 斐迪南亲王

之间进行瓜分。由于巴伐利亚选侯亲王不久死去，１７００年３月在伦敦和

海牙签订了第二次瓜分西班牙条约，将原定分给巴伐利亚选侯亲王的

那一份在法、奥之间进行瓜分。然而，第二次瓜分条约不久即由于路易

十四接受查理二世的遗嘱，让他的次孙菲力浦 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而

被撕毁。——第２７０页。

２６４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０１—１７１４），是西欧国家为了瓜分西班牙的领

地和殖民地以及英、法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而引起的。战争爆发

的导火线是法王路易十四接受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的遗嘱，让他的次

孙菲力浦 波旁继承西班牙王位，从而撕毁了法国与英、荷等国缔结的

瓜分西班牙的条约。英国、奥地利、荷兰、萨瓦公国，葡萄牙、普鲁士

和德意志其他各邦结成同盟反对法国和西班牙。战争是在四个地区即

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尼德兰进行的。结果是西班牙

帝国的部分领土被瓜分，法国弄得民穷财尽。根据乌得勒支和约

（１７１３）（见注３６４）和拉施塔特和约（１７１４），西班牙王位保留给菲力浦

波旁，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法兰西君主国和西班牙君主国合并的计

划；在尼德兰和意大利的西班牙领地交给奥地利。在战争中获利最多的

是英国，它达到了削弱法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势力的目的，获得了直布

罗陀、米诺尔卡岛以及在北美的一些法国殖民地，而且有把黑奴贩运到

西班牙殖民地的权利。——第２７０、２７８、３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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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５据古希腊神话说，奥德赛和同伴们来到独眼巨人居住的西西里岛。独眼

巨人波利菲米斯是海神波赛东的儿子，他把奥德赛和他的同伴们关进

自己的岩洞，每天吃掉几个人，给奥德赛保留的特权是把他留到最后

吃。奥德赛想尽办法，用一根削尖了的大木杆，在火上烧红了之后刺瞎

了巨人的独眼，并把活着的同伴一个个地缚在巨人养的公羊肚子下面，

跟着逃出洞口。——第２７０页。

２６６本德雷是当时在土耳其统治下的贝萨拉比亚地区德涅斯特尔河畔的一

个城市，在现今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境内。瑞典国王查理十二１７０９年

在波尔塔瓦被彼得一世打败后流亡至此，一直到１７１４年才离开此地回

国。——第２７０、２９４页。

２６７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都把１６８８年的政变称为“光荣革命”，由于这次

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

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为首的君主立宪制。——第２７０、２９２、

３０５页。

２６８１７００年，丹麦同俄国和波兰结盟（北方联盟）进行反对瑞典的战争（北

方战争）。战争一开始，瑞典就派大军在哥本哈根登陆，同时英国站在瑞

典方面，出动舰队威胁丹麦，迫使丹麦在特拉温达尔（位于霍尔施坦）

与瑞典单独媾和。根据特拉温达尔和约，丹麦放弃霍尔施坦，并宣布退

出北方联盟，从而使瑞典能集中力量对付俄国。——第２７０、２７８、３０４页。

２６９施特腊耳宗德是德国北部的要塞港口，同波罗的海中的吕根岛相对。三

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以前属汉撒同盟，１６４８—１８１４年属瑞典，１８１５

年转归普鲁士。——第２７１、２９８页。

２７０圣詹姆斯宫是伦敦的王宫，通常用来指英国朝廷。——第２７２页。

２７１交易所街是伦敦的一条街道，是从事各种金融业务和投机生意的重要

场所之一。——第２７２页。

２７２长老会是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宗教政治集团之一，属清

教徒中的温和派，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辉格党人都是顽固的长

老会徒。——第２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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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詹姆斯党是指拥护詹姆斯二世及其后裔为英国国王的那一部分人。詹

姆斯二世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１６８５年登位后企图恢复天主教会的统

治，实现全面封建复辟。在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中被推翻，流亡法国，

由他的信仰新教的女婿威廉三世继任王位。当时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

兰和英格兰北部，有许多人（主要是托利党人）在詹姆斯二世被推翻后

继续忠于他，秘密从事复辟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第２７３页。

２７４帝国塔勒是十七至十九世纪在欧洲大陆上使用的银币。——第２７５页。

２７５ 原文缺少第三部分的编号，从内容上看，从下一段起应是第三部

分。——第２７５页。

２７６参孙是圣经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因留发不到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

子，并以一块驴腮骨击杀一千敌人。他的行传载于《士师记》第１３—１６

章。西方文学中一般用来比喻大力士。不过，他也善于斗智，如他曾出谜

语给敌人猜，曾把火炬扎在几百只狐狸的尾巴上，放到敌人的田野里去

烧毁他们的庄稼。——第２７６页。

２７７纳尔瓦在今苏联爱沙尼亚共和国境内，位于纳尔瓦河下游临近芬兰湾

处。列维里是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旧名。这两个城市原来属于瑞典，

１７１０年落到俄国手中。——第２７７页。

２７８利沃尼亚包括今苏联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里加

是它的主要城市。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是瑞典、波兰和俄国争夺的地方，

１６６０年归瑞典占有，１７１０年落到俄国手中。——第２７７、３０７、３２６页。

２７９指萨克森，因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原为萨克森选侯。——第２７７页。

２８０指１７０６年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签订的阿尔特兰

施太特和约，根据这项和约，奥古斯特二世承认放弃波兰王位并把王位

让给斯塔尼斯拉夫 列申斯基。——第２７８页。

２８１爱斯兰即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一样，是在１７１０年落到俄国手中

的。——第２７８页。

２８２１７０９年６月，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在波尔塔瓦战败后逃往土耳其。彼得一

世要求土耳其引渡查理十二并以战争相威胁。土耳其政府在查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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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煽动下，于１７１０年１１月向俄国宣战，要求俄国归还阿速夫及其附近地

区。彼得于１７１１年７月率领俄军进入摩尔达维亚，渡过普鲁特河后，在法

尔奇乌附近陷入土军的包围。彼得派人到土耳其军营求和，于１７１１年７

月１２日缔结法尔奇乌条约，满足了土耳其方面提出的归还阿速夫等要

求，从而彼得可以继续集中力量进行反对瑞典的北方战争。这是彼得一

世的第二次对土耳其战争。——第２７９、３２２、３２５、３３０页。

２８３梅克伦堡是德意志帝国北部的一个公国。在北方战争后期，彼得一世为

了保持住从瑞典手中夺得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在德意志帝国北部展

开了积极的军事和外交活动。１７１６年１月，彼得将侄女叶卡特琳娜 伊万

诺夫娜嫁给梅克伦堡公爵卡尔 列奥波特，４月在格但斯克同梅克伦堡

签订了同盟条约，以同盟为幌子将梅克伦堡完全置于俄国军队的占领

之下。——第２８０、２８３页。

２８４维斯马是德国北部波罗的海岸的最好的港口之一，原属梅克伦堡公国，

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后划归瑞典。１７１６年４月，丹麦和汉诺威为了

防止维斯马转归与俄国结盟的梅克伦堡，攻占了这个港口。——第２８０

页。

２８５德意志帝国即神圣罗马帝国。十世纪初，德意志境内的封建公国之一萨

克森兴起，萨克森王奥托一世实现了德意志境内的统一，于９６２年取得

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建立了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的版图最大

时虽然包括意大利北部等地，但以德意志地区为主，所以也叫做德意志

帝国。从１２７３年到１８０６年拿破仑废除神圣罗马帝国称号时为止，统治奥

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几乎延续不断地保持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然

而，这个帝国缺乏内部的经济联系，境内诸侯林立，皇帝徒有虚名。１５１７

年的宗教改革，１５２５年的农民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三十年战争加强了

诸侯割据局面，使这个帝国更加分崩离析。及至十八世纪，在这个有名

无实的帝国内部，逐渐形成奥地利、普鲁士两大强国。——第２８１、３２６

页。

２８６指德意志帝国皇帝（也是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１７１６至１７１８年对土耳其

进行的战争。土耳其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按照帕萨罗瓦茨条约割让了它

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些领土。——第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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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７引自古罗马诗人贺雷西（公元前６５—８）的诗集《颂歌》第３册。——第

２８６页。

２８８ 《不朽的故威廉国王陛下和当今瑞典查理十二国王陛下于１７００

年签订的防御条约。根据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殷切要求予以公

布》（《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ｙ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７０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ｌａｔｅＭａｊｅｓｔｙ，ＫｉｎｇＷｉｌｌｉａｍ，ｏｆｅｖｅｒ－ｇｌｏｒｉｏｕｓｍｅｍｏｒｙ，ａｎｄｈ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ｗｅｄｉｓｈＭａｊｅｓｔｙ，ＫｉｎｇＣｈａｒｌｅｓⅩⅡ．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ｎ

－ｅｓｔｄｅｓｉｒｅｏｆｓｅｖｅｒａｌ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ｂｏｔｈ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第２８７、２９７页。

２８９《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或以简单明了的理由为我国内阁现行

的反对俄国人的措施辩解，这些理由要证明，我们不列颠贸易的

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都要求不许沙皇拥有舰队，即使他必须

在波罗的海有一个海港；全部摘自Ｎ．Ｎ．在１７１５年８月从出使莫

斯科宫廷回国后奉国王陛下之命编写并向国务大臣提出的报告。谨呈

下院》１７１９年伦敦版（《Ｔｒｕｔｈｉｓｂｕｔｔｒｕｔｈ，ａｓｉｔｉｓｔｉｍｅｄ，ｏｒＯｕｒ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ｍｏｓｃｏｖｉｔｅｓｖ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ｂｙ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ｅｎｄｉｎｇｔｏｐｒｏｖｅ，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

ｏｕｒＢｒｉｔｉｓｈｔｒａｄ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ｏｕｒｓｔ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ｚａｒｂｅｎｏｔ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ｔｏｒｅｔａｉｎａｆｌｅｅｔ，ｉｆｎｅｅｄｓｍｕｓｔｔｈａｔｈｅ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ａｓｅａｐｏｒｔｉｎ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ｋ，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ｂｙＨｉｓ

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ｂｙＮ．Ｎ．ｏｎ

ｈｉｓｒｅｔｕｒｎｈｉｔｈｅ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Ｍｏｓｃｏｖｙ，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１５．Ｈｕｍｂｌｙ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１９）。——第２８７、３０６、

３２６页。

２９０俄罗斯贸易公司是英国商人组成的对外贸易特许公司之一，１５５４年在

伦敦成立。——第２９２页。

２９１阿尔比昂是不列颠群岛的古称。“老奸巨猾的阿尔比昂”这个称呼是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开始使用的。由于英国政府进行了反

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许多阴谋活动并多次组织反法同盟，所以法国共和

党人这样称呼英国。——第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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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马基雅弗利（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鼓吹统治者为

达到其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想后被称为马基雅弗利主义。

“商业马基雅弗利主义”即指为达到商业上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

法。——第２９３、３１２页。

２９３卡尔斯是一个古城，九世纪和十世纪时是独立的亚美尼亚公国的首都。

十六世纪中叶为土耳其占有。在克里木战争期间，英国威廉斯将军统率

的土耳其驻防军１８５５年在这里抵御俄军达半年之久，但最后不得不把

它放弃给俄军。——第２９４页。

２９４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

流两岸的城市（以卢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

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十四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第

２９４、３３４页。

２９５指１６８８—１６９７年法国同欧洲同盟之间的战争。欧洲同盟就是所谓的奥

格斯堡同盟，其成员有荷兰、英国、西班牙、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

首的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一些诸侯。这场战

争于１６９７年以签订里斯维克和约而告终，和约确认作了某些变更的战

前疆界。法国应承认英国１６８８年的政变，这次政变使法王路易十四的敌

人荷兰总督奥伦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王位。——第２９５页。

２９６引自古罗马诗人西里乌斯（意大利的）（２６—１０１）的著作。——第２９７页。

２９７１６７５年，丹麦趁瑞典同荷兰作战失利的时候，与勃兰登堡和荷兰结成同

盟，对瑞典宣战，企图夺回它按照罗斯基勒条约和哥本哈根条约丧失的

领土（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地区）。这场战争延续数年，互有胜负。最后，于

１６７９年在斯科纳的隆德城签订和约，按照这个和约，两国间的边界仍保

持原状不变。——第３０３页。

２９８瑞典在１６５７—１６５８年与丹麦进行战争，丹麦战败，１６５８年在哥本哈根附

近的罗斯基勒缔结和约。根据罗斯基勒和约，丹麦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南部地区和博恩霍尔姆岛割让给瑞典，并且承诺不向瑞典的敌国开放

松德海峡。——第３０３、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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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９罗斯基勒和约签订后不久，瑞典为了进一步削弱丹麦，又发动战争，但

是荷兰、波兰、勃兰登堡等国都站在丹麦方面对瑞典作战。瑞典难以取

得胜利，被迫于１６６０年５月在哥本哈根与丹麦缔结和约。根据哥本哈根

和约，瑞典交还了以前取自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和特隆赫姆城（在挪威

境内），但保留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此外废止了不让非波罗

的海国家的船只进入波罗的海的规定。——第３０３、３２９页。

３０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１６４８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而缔结

的，其中包括两个和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鄂斯

纳布鲁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意志皇帝和法国在闵斯德签订的和

约（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利亚境内）。和约保证了战胜国瑞典和法国

获得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

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过去

在亚尔萨斯的领地，以及对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的确认。条约规

定德意志皇帝保证德国境内各邦永久存在，不干涉诸侯内政。诸侯获得

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间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

这更加削弱了德意志皇帝的权力，加强了德意志帝国政治上的分崩离

析状态。——第３０３、３３９、４６７页。

３０１８６２年，柳里克在诺夫哥罗德称王，８７９年死后，由其弟奥列格继位，于

８８２年占领基辅，建立了所谓的“基辅罗斯”，从而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

柳里克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１５９８年。早期的柳里克王公们即指奥

列格及其继承人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等罗斯大

公。——第３０７页。

３０２没落帝国（ＬｏｗｅｒＥｍｐｉｒｅ）在这里指拜占廷帝国，即东罗马帝国，或

希腊帝国。东罗马帝国在公元３９５年从罗马帝国分出，作为与罗马天主

教相对立的东正教——希腊正教教会的中心，具有强烈的希腊传统，对

东欧、巴尔干地区的影响极大。１２０４年被信奉天主教的西欧封建主征

服，１２６１年得到重建，但是国力很弱，到１４５３年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

灭。——第３０７页。

３０３弗拉基米尔于９８８年包围了原属拜占廷的克里木的赫尔松城（即赫尔松

涅斯），强索拜占廷公主安娜为妻。拿破仑第一在１８１０年２月要求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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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在１８０６年以前也是德意志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把公主玛丽亚

路易莎嫁给他。——第３０７页。

３０４哥特时期指中古时期。——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３０５诺曼人是指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丹麦）的日耳曼

人。以飘洋过海远征中欧、西欧和东欧各国著称。从九世纪下半叶起曾

控制了经芬兰湾和里加湾到罗斯的道路。——第３０７页。

３０６查理曼的帝国，即查理大帝建立的庞大帝国，其版图包括法兰西、德意

志、荷兰、意大利大部分、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首都在亚琛和罗马。

帝国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查理曼死后，迅即分裂。——第３０７页。

３０７瓦利亚基人是古斯拉夫人对诺曼人，主要是瑞典人的称呼。——第３０８

页。

３０８诺夫哥罗德在十至十二世纪初属于基辅罗斯，１１３６年成为独立的封建

共和国。它的领域达到芬兰湾、拉多加湖和奥涅加湖，东到乌拉尔山为

止的整个北部地区都是它的拓殖地区，它的封建领主们常常向那里的

居民征索皮货以为贡赋，有时也进行劫掠。诺夫哥罗德实行“自治制

度”，最高权力机关是市民议会，由它选举大公、主教和官吏，处理司法

等。但市民会议完全被大贵族和富商所操纵。十五世纪中叶，诺夫哥罗

德成为莫斯科公国的劲敌，到１４７８年为莫斯科公国所灭。——第３０８页。

３０９西方通常将十三世纪在蒙古人统率下征服了亚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

所有游牧民族泛称为鞑靼人。——第３０９页。

３１０金帐汗国保存了罗斯各公国的政权。各公国接受金帐汗的册封和诏令，

向他称臣纳贡，承担军役。金帐汗从罗斯各公国的王公中挑选一人，册

封为“弗拉基米尔及全俄罗斯大公”。受封者负责征缴全俄罗斯对金帐

汗国的贡赋，有权将弗拉基米尔城及其四周并入自己的领地。俄罗斯王

公们把这一称号视为特殊的荣宠，互相争逐。金帐汗则以此对罗斯实行

分而治之。——第３１０页。

３１１金帐汗国（钦察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另三个是：察哈台汗国、

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地。初有咸海及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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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钦察旧地，术赤子拔都远征（１２３６—１２４２）后，拓地益广，西到多瑙

河下游，东到今额尔齐斯河，南尽高加索，北到今苏联保加尔地区。１２４３

年建都在今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另将咸海东北地方分给其兄斡鲁朵，

称白帐汗；将咸海以北地方分给其弟昔班，称兰帐汗，都归他统辖。居

民主要是钦察人、不里阿耳人、罗斯人、蒙古人。十四世纪起，由于封

建内讧，人民反抗，国势转弱。十四世纪末逐渐分裂为许多独立汗国。

１４８０年莫斯科公国独立，金帐汗国的统治遂告结束。——第３１１、３２５页。

３１２大贵族是古罗斯的地主贵族，大封建主。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为各王公

的近侍顾问。在十五至十七世纪时，大贵族已经成为正式称号；大贵族

参加“大贵族杜马”，掌握国家行政的某些部门，在伊万四世行政改革

以前，有些地方的大贵族任州长，享有征税、司法及管理军事之权。他

们反对国家中央集权政策。十八世纪初叶，彼得一世废除了大贵族称

号。——第３１１页。

３１３利沃尼亚骑士团是条顿骑士团的一个分支。１２３６年德国佩剑骑士团

（１２０２年建立）被立陶宛等国人民粉碎，其残部于１２３７年同条顿骑士团

合并组成新的骑士团，控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活动于利沃尼亚（今拉

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境内），故称利沃尼亚骑士团，听命于罗马教皇和普

鲁士条顿骑士团。在它占领的地方建立了农奴制统治，长达三百年之

久，统治中心是设防的城堡。最后于１５６１年瓦解。——第３１２页。

３１４指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的弟弟福马的女儿索菲亚 帕列奥洛加。她

在１４７２年成为伊万三世的妻子。——第３１２、３１９页。

３１５喀山汗国是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于金帐汗国分裂而在伏尔加河中游出现

的一个鞑靼封建国家。从十五世纪六十年代起，它与俄罗斯国家之间进

行着频繁的战争。１４８７年伊万三世推翻喀山汗阿里，把顺从他的穆罕默

德 埃明宣布为汗，使喀山汗国成为俄国的附庸。１５５２年，喀山汗国为俄

国所灭，伏尔加河中游全部并入俄国。——第３１２页。

３１６土耳其在巴耶济德二世（１４４７—１５１３）任苏丹期间（１４８１—１５１２），同

俄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１４９７年米哈伊尔 安德烈耶维奇 普列谢耶

夫率领第一个俄国使团到达伊斯坦布尔。他奉莫斯科大公伊万三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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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只见苏丹本人，拒绝出席宰相为他举行的宴会。巴耶济德二世仍表

示愿意和莫斯科公国建立友好关系，交换使团。——第３１３页。

３１７西班牙在八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比利牛斯半岛上建立了阿拉伯人的

国家。西班牙人从十世纪末开始了反对阿拉伯侵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

回土地的斗争，到十三世纪末这个斗争基本上胜利结束，使西班牙成为

摆脱外国统治的独立国家。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西班牙

人民的爱国热忱，在斗争中诞生的歌颂反侵略英雄西得的史诗，中世纪

曾在欧洲各国人民中广泛传诵。——第３１３页。

３１８诺该鞑靼人指十四世纪末由于金帐汗国分裂而出现的一个鞑靼封建国

家——诺该汗国的居民，他们游牧于从伏尔加河到额尔齐斯河，从里

海、咸海到喀山、秋明之间的广阔地带。诺该汗国十六世纪下半叶分裂

成几个小汗国，以后逐渐衰亡。——第３１３页。

３１９克里木鞑靼人指克里木汗国的居民。１２２３年蒙古鞑靼人侵入克里木半

岛，使这里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１４４３年克里木汗哈奇－吉雷乘金帐

汗国衰败，建立了独立的克里木汗国。１４７５年，土耳其侵入克里木，克

里木汗国变为土耳其的附庸。１７６８—１７７４年俄土战争后，根据库楚克－

凯纳吉条约土耳其承认克里木汗国独立。１７８３年并入俄国。——第３１３

页。

３２０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从十二世纪初起成为独立的城市公社。在公社内部，

平民和封建贵族之间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残酷尖锐的斗争。这种斗争与

教皇党和皇帝党之间的斗争交织在一起。１２９３年施行名为“正义法规”

的新宪法，封建贵族被剥夺了权利。——第３１６页。

３２１１８９９年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的版本中第五章到此为止。从下段起到

本章末是按照１８５７年２月２５日伦敦《自由新闻》的文本补全的。——第

３１６页。

３２２哥萨克人的共和国指十六至十八世纪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的自治组织

查波罗什营地（ ）。它建在德涅泊河下游的霍尔迪察岛

上，由武装移民组成，其中大部分是不堪封建压迫而逃亡至此的农奴。

查波罗什营地是乌克兰民族的萌芽状态的国家组织，曾对乌克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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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人（土耳其、克里木汗国、波兰地主以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封建地

主）进行英勇斗争。自十六世纪末叶起，查波罗什营地的内部开始了阶

级分化，领导地位被剥削阶级上层分子所篡夺。１６５４年，在它的首领波

格丹 赫梅里尼茨基带领下，乌克兰合并于俄罗斯，但查波罗什营地仍

保持自治权。１６６７年，查波罗什营地根据俄国和波兰之间的休战条约归

俄波共同占有。１６８６年，根据最终和约完全归属俄国。查波罗什哥萨克

人参加了１６６７—１６７１年由斯切潘 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和１７０７—１７０８

年的布拉文起义。在北方战争期间，查波罗什营地的首领马泽帕投到瑞

典国王查理十二方面，俄军在１７０９年４月占领了查波罗什营地并摧毁了

它的全部防御工事，彼得一世随即下诏撤销查波罗什营地的建制。——

第３１７页。

３２３克梅通是波兰从十四世纪末起对独立的有地农民的称呼。——第３１８

页。

３２４默麦尔是立陶宛沿波罗的海的不冻港口，现名克莱彼达，１７９５年落到俄

国手中。——第３２１页。

３２５托尔尼欧是芬兰的一个城市。位于波的尼亚湾的顶端，扼托尔尼欧河河

口。在芬兰１８０９年与俄国合并到１９１７年宣布独立期间属于俄国。——第

３２１页。

３２６阿克尔曼是位于乌克兰南部德涅斯特尔河入黑海口附近的一个城市。

它从十四世纪起属于摩尔达维亚公国，１４８４年被土耳其人占领。１８１２年

按照俄土布加勒斯特和约，它与贝萨拉比亚一起并入俄国。１９１８年重归

罗马尼亚，１９４０年又并入苏联，从１９４４年起改名为别洛戈罗德－德涅斯

特罗夫斯基。——第３２１页。

３２７列杜特－卡列是高加索黑海岸的一个城堡，位置在今天的波季港以北

不远处，１８２９年落到俄国手中。——第３２１页。

３２８切尔克西亚是高加索西北部的过去的地域名称，指库班河以南一直到

大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１８２８年落到俄国手中。——第３２１页。

３２９明格列里亚在高加索山以南，黑海东岸，原为一独立公国，１８０３年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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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手中。——第３２１页。

３３０彼得一世即位前，俄国已与土耳其断断续续进行战争。１６８９年彼得即位

后，急于取得出海口，加紧准备与土耳其争夺黑海沿岸地区。１６９５年春，

彼得亲自率领俄军进攻阿速夫海东北岸的阿速夫要塞，１６９６年７月攻

克。但是，由于土耳其拥有强大海军，俄国不能单独打破土耳其对黑海

的控制，而企图组成西欧各国反土耳其联盟的计划又未能实现，彼得于

是决定停止对土耳其的战争，转而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１７００

年７月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签订君士坦丁堡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阿速夫

及其附近地区割让给俄国。这是彼得一世的第一次对土耳其战争。——

第３２２、３２５页。

３３１在与瑞典缔结尼斯塔德和约，结束北方战争之后不久，彼得一世借口一

些俄国商人在阿塞拜疆发生反对波斯统治者的起义中受到损失，于

１７２２年派遣远征军去里海西岸，开始了与波斯的战争。１７２３年９月在彼

得堡缔结了与波斯的和约。根据和约，俄国获得了包括杰尔宾特和巴库

在内的里海西岸，包括阿斯特拉巴德在内的里海南岸。但是在彼得死后

不久，这些地方曾一度被波斯收复。——第３２２、３２４页。

３３２刻赤海峡位于阿速夫海和黑海之间，是俄国舰队进入黑海的门户，１７７４

年根据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由土耳其割让给俄国。——第３２２页。

３３３里巴瓦是拉脱维亚沿波罗的海的不冻港口，现名赖耶帕亚，是拉脱维亚

仅次于里加的第二大城市。１７９５年落到俄国手中。——第３２３页。

３３４莫德林是波兰中部的城堡，位于华沙以北约三十公里处；伊万城的波兰

名称是登布林，位于华沙东南约一百二十公里处。马克思、恩格斯在著

作中多次提到莫德林、华沙和伊万城在俄国侵略欧洲中的战略地

位。——第３２３页。

３３５塔千罗格和阿速夫是阿速夫海北岸的两个城市。在１６９５—１７００年俄土

战争中被俄国占领，在１７１０—１７１１年俄土战争后重归土耳其。１７７４年，

根据结束１７６８—１７７２年俄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重新落到俄国

手中。——第３２４页。

３３６帕尔努是爱沙尼亚西南部沿里加湾的港口，和列维里、纳尔瓦一样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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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瑞典波罗的海沿岸省份里夫兰和爱斯兰的海岸城市，１７１０年落到俄

国手中。——第３２７页。

３３７斯托尔波沃条约是俄国和瑞典在１６１７年签订的结束它们之间１６１４—

１６１７年战争的和约。依照和约，诺夫哥罗德归俄国，东卡列里亚和英格

尔曼兰（位于芬兰湾的东部海岸）则归瑞典。这些地方直到１７２１年才划

归俄国。——第３２８页。

３３８波美拉尼亚位于波罗的海南岸。从１０６２年起是一个公国，从１１８１年起成为“神

圣罗马帝国”的附庸国。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后，这个公国的奥得河以西部

分划归瑞典，奥得河以东部分划归普鲁士，北方战争（１７００—１７２１）后，

瑞典所属的部分又分别划归普鲁士和丹麦。——第３２８页。

３３９英吉利共和国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克伦威尔领导下的共和国

（１６４９—１６６０）。——第３２９页。

３４０泰尔（又译推罗）是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奴隶制城邦，地处今黎巴嫩的苏

尔。约建于公元前二千年代初，其居民长期从事航海活动，于公元前九

世纪末在北非建立迦太基城。公元前６４年并入罗马版图，但仍为地中海

的工商业中心。——第３２９页。

３４１库尔兰公国是１５６２年在今天的拉脱维亚西部地区建立的公国。十三世

纪上半叶，库尔兰地区受条顿骑士团（利沃尼亚骑士团）统治。十六世

纪中叶，在莫斯科公国对波罗的海的威胁日益加强的情况下，骑士团宣

告解散，骑士团的大总管葛 凯特勒于１５６２年承认波兰国王为宗主，成

为库尔兰公国的第一任大公。１７９５年，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库尔

兰公国土地被俄国兼并。——第３３０页。

３４２１８５６年秋，普鲁士同瑞士由于纽沙特尔事件发生了冲突。以前属于勃艮

第家族的纽沙特尔公国和瓦兰壬伯爵领地（德文称作：诺恩堡和瓦连迪

斯），于１７０７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时期转归普鲁士所有（见本

卷第３４３—３４４页）。１８１５年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纽沙特尔公国作为

第二十一州加入瑞士联邦，同时保持它对普鲁士的藩属关系。１８４８年，

纽沙特尔成为共和国（见注６４），１８５６年９月，这里爆发了保皇派暴乱，

暴乱参加者被瑞士政府逮捕。普鲁士国王要求释放被捕者，瑞士政府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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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相对地要求普鲁士放弃对这个州的一切权利。冲突在欧洲的政治生

活和社会生活中引起很大反响。

  马克思对这一冲突写了一篇尖锐的讽刺文章《霍亨索伦王朝的神

权》。该文发表在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１３日伦敦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１８５７年１

月９日美国的进步报纸《纽约论坛报》上。马克思把发生的冲突看成是

“革命和神权之间的永恒的争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

卷第１０４页）。

  马克思写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一

文的基础，它是人Ａ．Ｆ．施泰因《普鲁士勃兰登堡史。纪念和知识手

册》一书（它的第一版于１８１１年问世）的提要。施泰因这本书公开为普

鲁士军国主义辩护，后来多次再版，被国家机关用来颂扬普鲁士黩武主

义的“光荣和英勇传统”。马克思在其提要中除施泰因的书之外，还利用

了一些别的资料。

  马克思１８５６年１１月写成的提要是分成两栏的手稿：左栏是提要本

身，右栏是马克思的评语和他划的线。但是，马克思的本文不仅限于右

栏的评语；提要中有许多马克思的表述和评语。此外，马克思对普鲁士

历史的分期与施泰因不同。与施泰因的辩护的语调不同，马克思强调这

样一个情况，即勃兰登堡选侯和后来的普鲁士君主的力量不是基于他

们的英勇和军事力量，而是基于收买、购买或在继承问题上的诡计。标

题本身含有的讽刺也就由此而来，所以马克思把“军事国家”一词加上

了引号。

  马克思至少两次用过这篇著作：一次是撰写《霍亨索伦王朝的神

权》一文的时候，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一次是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撰写波兰历

史的时候。因此，马克思在编写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问题手稿中的《年

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７３年莫斯科版第１４卷第６９０—６９９页）以

及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广泛利用过《普鲁士（“军事国家”）》这篇文章。

这次重印的《普鲁士（“军事国家”）》手稿中划的线可能也是马克思在

这几年划的。

  摘录是用小号字排印的。文中的着重点是马克思加的。施泰因的书

有许多刊误和重大的事实错误，特别是在日期方面。其中许多错误马克

思已改正了，有些错误是在手稿准备付排时无条件地加以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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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３１页。

３４３马克思在这里是计算巴伦施太德家族和卢森堡家族统治的时间；他在

下面的评语中使用了这些数字。施泰因计算巴伦施太德家族的封疆伯

爵的统治不是一百七十八年，而是一百六十三年，因为他是从１１５７年阿

尔布雷希特 熊在勃兰登堡得以巩固的时候算起的。——第３３１页。

３４４奥托 冯 巴伦施太德伯爵１１１２年成为萨克森公爵，但很快就失去了这

一头衔，他的妻子是萨克森伯爵马格努斯的女儿；因此他们的儿子阿尔

布雷希特 熊希望得到萨克森。——第３３１页。

３４５指巴伐利亚家族（１３２０—１３７３年）和卢森堡家族（１３７３—１４１７年）的封

疆伯爵在勃兰登堡的统治。——第３３１页。

３４６康斯坦茨宗教会议（１４１４—１４１８年）是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开会的目

的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巩固天主教会的阵地。会议谴

责了宗教改革领袖约翰 威克利夫和扬 胡斯的教义。会议形式上消除

了天主教会的分裂，选出了教会的新首脑、教皇马丁五世。会议的决议

引起了捷克的胡斯运动的新高涨。——第３３２页。

３４７巴塞尔宗教会议（１４３１—１４４９）是世界天主教教会会议，开会的目的是

要通过批准会议对教皇权力的至高地位来巩固教会。文中指的是这次

会议的活动的事件之一：１４３２年５月，会议代表同胡斯派开始谈判，１４３３

年１１月３０日结束，签订了所谓的布拉格协定（承认捷克的俗人的圣餐礼

有“两种形式”，教会有用胡斯教义精神传教的自由等等）。布拉格协定

是胡斯运动温和派即圣杯派和封建天主教反动派之间妥协的协议。左

翼代表即塔博尔派拒不接受布拉格协定，坚持接受胡斯运动的最初要

求。——第３３３页。

３４８指西吉斯蒙德皇帝１４３６年７月在巴塞尔宗教会议上郑重批准布拉格协

定（见注３４７）。从此协议就叫做布拉格协定。——第３３３页。

３４９新马尔克是条顿骑士团１４０２年用６３２００金币从西吉斯蒙德皇帝那里买

去的。——第３３５页。

３５０关于变条顿骑士即的土地为世俗公国和承认普鲁士对波兰的封地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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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条约，是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和条顿骑士团前大团长勃兰登堡

的阿尔布雷希特１５２５年在克拉科夫签订的。——第３３５页。

３５１施马尔卡尔登联盟（因１５３１年２月２７日在施马尔卡尔登城结成联盟而得

名）是新教诸侯和帝国的许多城市为保卫宗教改革事业反对以查理五

世皇帝为首的天主教诸侯所结成的联盟。１５４６—１５４８年，皇帝和联盟之

间进行了战争，战争以查理五世的胜利和施马尔卡尔登联盟的解体而

告终（见注３５３）。——第３３５、４４９页。

３５２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德意志新教诸侯和皇帝查理五世于１５５５年９月２５

日在奥格斯堡国会上签订的；和约结束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一

系列战争，并确立了诸侯在宗教问题上的独立；确认新教徒在德国取得

的胜利成果，承认路德教（同天主教一起）是正式的宗教，批准教会土

地的世俗化，促使了诸侯专制政体的加强。——第３３６页。

３５３奥格斯堡临时协议、奥格斯堡宗教妥协（Ｉｎｔｅｒｉｍ）是德国天主教徒和

新教徒之间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见注３５１）中新教徒失败后在奥格斯

堡国会上通过的协定。这个带有妥协性的协定引起双方的不满，１５５５年

被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彻底废除（见注３５２）。——第３３６、４５０页。

３５４特里延特会议是１５４５—１５６３年在特里延特城和波伦亚城召开的世界天

主教教会会议。会议谴责新教，并通过一系列有关天主教教会的决议，

包括宣布教皇权力高于会议权力和加强主教权力。会议的决议成为反

对改革运动的封建天主教反动派的拥护者的纲领。——第３３６页。

３５５１６１１年波兰议会不顾坚持波兰对东普鲁士的权利的一些代表的反对，

通过了关于普鲁士公国和勃兰登堡统一于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之下的决

议。与此同时必须保留普鲁士对波兰的封地从属关系。这种关系于１６５７

年结束（见注３５９）。——第３３９页。

３５６新教同盟是１８０８年为反对德国的天主教诸侯和皇帝而创建的，是德国

新教诸侯和帝国城市的同盟，起初普法尔茨—纽堡也是它的成员。它存

在到１６２１年。

  天主教联盟是德国天主教神职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的联合，是为反对

新教同盟于１６０９年建立的。由蒂利指挥的联盟军站在皇帝斐迪南二世

８９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一边，积极参加了三十年战争。到１６３５年联盟不再存在。——第３３９页。

３５７大概是指１６５５—１６６０年的北方战争。—— 第３４０页。

３５８ 归还敕令于１６２９年规定把世俗化的教会土地归还给德国的天

主教诸侯，是哈布斯堡天主教阵营在三十年战争第一阶段的胜

利成果。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３００），它被正式废除。——第３４０、

４５３页。

３５９这项权利是霍亨索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根据１６５７年９月１９日签订的

韦利亚夫条约获得的。这项权利是：勃兰登堡放弃对西普鲁士的一切要

求，从波兰取得对东普鲁士的独立主权。——第３４２页。

３６０奥利瓦和约是以瑞典为一方同以波兰、莱奥波德一世皇帝和勃兰登堡

选侯弗里德里希－ 威廉为另一方于１６６０年５月３日签订的，是结束

１６５５—１６６０年北方战争的条约之一。其中有一项条款是承认韦利亚夫

条约的条件（见注３５９）。——第３４２、４５６、４６８页。

３６１尼姆韦根和约是法国（也有瑞典）和莱奥波德一世皇帝之间于１６７９年２

月５日签订的条约，它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件（见注３００）。这项条

约是尼姆韦根条约（１６７８—１６７９年）的一部分，后者结束了１６７２—１６７８

年以法国为首的各国联盟和以尼德兰为首的反法联盟之间的战

争。——第３４３、４５８页。

３６２圣热尔门和约是以法国和瑞典为一方同以勃兰登堡为另一方于１６７９年

６月２９日签订的。该和约是和尼姆韦根和约（见注３６１）衔接的。——第

３４３页。

３６３马克思的这个注（马策约夫斯基是十九世纪波兰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法

学家，著有许多关于斯拉夫人的著作）可能与这段摘录没有直接的关

系。——第３４４页。

３６４乌得勒支和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英国、

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面，于１７１３年

签订的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２６４）的一项和约。根据条约，西

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的王位追求者——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 波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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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国国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

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

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

国。——第３４４、３７４、４６６页。

３６５普鲁士参加了１７１３年４月１１日的乌得勒支和约，除了对纽沙特尔和瓦兰

壬的权利外，还得到法国和西班牙对勃兰登堡选侯的国王头衔的承

认。——第３４４页。

３６６汉诺威同盟是法国、英国和普鲁士１７２５年９月３日建立的反对西班牙和

奥地利的政治联盟。后来荷兰（１７２６年）、丹麦和瑞典（１７２７年）也加入

了同盟。——第３４５、４６２页。

３６７国事诏书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邦的王位继承法，１７１３年由查理六世颁布。

诏书规定哈布斯堡家族的世袭土地不可分割，奥地利帝国的皇位可以

传给查理六世的女儿玛丽 泰莉莎。——第３４５、３８８、４６３页。

３６８胡贝尔茨堡和约是以奥地利和萨克森为一方同以普鲁士为另一方于

１７６３年２月１５日签订的。和约所以有可能签订，是因为有彼得三世，他不

仅停止了对普鲁士的军事行动，而且答应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俄国对

奥地利的一切影响以结束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根据胡贝尔茨堡

和约的条件，普鲁士又获得了战争过程中失去的全部领土。——第３４５、

４６７页。

３６９根据１４６６年托伦和约，条顿骑士团被迫把西普鲁士让给波兰，而承认东

普鲁士是波兰的封地。１５６８年，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第二 赫克托向

波兰共和国宣誓，同它一道占有作为封地的普鲁士公国（见注３５０、３５５、

３５９）。——第３４５页。

３７０１７９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康波福米奥和约结束了法国对加入欧洲国家第一次反

法同盟的奥地利的战争。法国根据条约得到比利时、伊奥尼亚群岛和阿

尔巴尼亚的一部分。奥地利必须促使把莱茵河左岸转让给法国，并放弃

它在北意大利的占有（占有的领土曾并入在法国保护下建成的南阿尔

卑斯共和国）。同时，不复存在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属于

它的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戚亚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奥地利。——第３４５、

００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４８、４７２页。

３７１指１８０５年１２月１５日在雷恩布龙签订的条约。普鲁士为了法国利益放弃

安斯巴赫、克列维和纽沙特尔；法国同意由普鲁士兼并汉诺威和英国国

王的财产。——第３４６页。

３７２看来原文有误：不是“瑞典”，而是“丹麦”。根据１８１４年１月１４日丹麦和

瑞典之间签订的基尔和约（结束１８０７—１８１４年英国和丹麦战争的两个

条约之一），丹麦将挪威让给瑞典，而换得瑞典所属的波美拉尼亚和吕

根岛。根据正文中提到的１８１６年７月２７日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签订的条

约，瑞典所属的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归属普鲁士以换取劳恩堡。——第

３４６页。

３７３这些札记是马克思记在摘录笔记本中的，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５４年

１１月—１８５７年初，这是马克思为撰写《奥地利的海外贸易》两

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９０—１０３页）而

记下的。——第３４７页。

３７４指热那亚人根据１２６１年同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 帕莱奥洛格签订

的尼姆费条约而获得的特权。——第３４７页。

３７５指法兰西帝国和奥地利于１８０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在枫丹白露签订的关于确定

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王国（国王为拿破仑第一）之间的国界的条

约。——第３４８页。

３７６约定货币，约定铸币是１７５３年在奥地利实行的二十盾的或约定的币制，

它确定国内货币流通的白银基础。按照这种币制，由一个纯银科伦马克

（约二百三十四克）铸成二十盾。从这时起，银币或金币就取得约定铸币

的名称。尽管到十九世纪初在“维也纳货币本位”名义下统一起来的纸

币实际上已把硬币从流通中排挤出去，金属货币的铸造几乎已经停止，

但是计算仍然按约定币制进行。随着纸币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在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约定铸币的行市同纸币数量的增长相比，仍在不断提

高。——第３４９页。

３７７弗 恩格斯的《山地战的今昔》一文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于１８５７年１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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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马克思于１月１０日写信通知恩格斯收到了

这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８７页）。纽沙特尔冲

突（见注３４２）和当时报纸对普鲁士军队入侵瑞士的计划的讨论，是写

这篇文章的原因。文章分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恩格斯分析了

山地战的一般的战略战术问题，其中有以拿破仑在瑞士的战争

为实例的说明，发表在１８５７年１月２７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１１８—１２６页）。第二部

分则分析了普鲁士军队越过莱茵河入侵瑞士的可能的方案，以及瑞士

联邦如何组织防御的问题。这篇文章根据《论坛报》编辑部的决定（这

从《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 德纳１８５７年３月５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

以看出），没有发表。报纸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鉴于１８５７年１月１６日

瑞士政府释放了被捕的保皇派后，对普鲁士作出了让步，冲突已经解决

了。“瑞士的夸口可悲地破产了”——马克思就是这样评价纽沙特尔冲

突的结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９３页）。——第３５２

页。

３７８看来，在马克思誊抄时出现了差错，这里所说的几个湖位于恩格斯所谈

阵地的右翼（东面）。——第３５３页。

３７９马克思写了《威尼斯》一文的草稿（见注３７３）以后，立即写了四篇札

记，以《对波斯的战争》为总标题，前两篇是关于英国和伊朗战争的文

章草稿，第三篇和第四篇，马克思加上《实际资料》和《帕麦斯顿在国

会上的声明》的副标题，谈的是同一个问题。根据１８５７年１月２日《泰晤

士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稿的记载，我们能够确定写这些草稿的日期

是这一年的１月（在１月２日和２７日之间）。马克思用这些材料给《纽约每

日论坛报》写了两篇关于英国和伊朗冲突的文章，报纸编辑部把它们合

成为一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第１２７—１３２页）。因此，

所发表的这些草稿使我们能够对马克思最初的构思有更完整的概念。

《对波斯的战争》的手稿具有极明显的草稿性质，其中增删的字句很多，

在这次发表时，除个别情况外，没有加以说明。——第３５７页。

３８０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３７—１８４２年英国和伊朗的冲突。他也是指１８３８—１８４２

年英国和阿富汗第一次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军队遭到了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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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第３５７页。

３８１指旁遮普。它在朗吉特 辛格的统治下曾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１８４９

年被英国兼并。——第３５７页。

３８２大莫卧儿的首都德里曾经被纳迪尔－沙赫所侵占。——第３５８页。

３８３结束１８０４—１８１３年俄国和伊朗战争的古利斯坦和约于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

（俄历１２日）签订。——第３５８页。

３８４１８２８年２月２２日（俄历１０日）签订的土库曼彻条约结束了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年

的俄国和波斯的战争；条约使俄国享有在黑海驻有舰队的特权。——第

３５８页。

３８５指１８３９年为了确立俄国在阿姆河下游地区的影响和保证通往布哈拉和

浩罕的通商道路的安全而组织的由奥连堡军事总督瓦 阿 彼罗夫斯基

指挥的从奥连堡到希瓦的军事远征。这次远征是对１８３８年英国发动对

阿富汗战争的答复，由于准备得很差而告失败。——第３５９页。

３８６１８０９年６月１７日——阿富汗的舒扎－沙赫和英国的埃耳芬斯顿签订了

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同盟条约。

  １８０１年１月４日——签订了旨在反对法国的英伊条约。

  １８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英国和波斯缔结了条约，这个条约使波斯有义

务废除同所有敌视英国的国家的联盟。——第３５９页。

３８７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泰晤士报》为英国和伊朗战争所

写的社论，和该报１８５７年１月２日发表的关于中国事件的社

论。—— 第３６１页。

３８８１８３９年２月，驻扎在印度北部的英国军队奉命经过开伯尔山口向阿

富汗推进。——第３６５页。

３８９指的是１８４０年７月１５日由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援助

土耳其苏丹反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帕沙的伦敦协定。——第３６６、

３７４、４７９页。

３９０卡 马克思的未完成的著作《布 鲍威尔关于同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是

３０８注   释



专门批判布 鲍威尔的对外政策观念，特别是批判他对沙皇俄国在欧洲

各族人民命运中的作用的认识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布鲁诺 鲍威尔

就政治信念来说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在１８５４年克里木战争期间发表过

许多小册子；他在小册子里分析各种战争事件和早先欧洲各国对外政

策的历史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强国一败涂地，俄国将成为全欧洲的

仲裁者。早在１８５５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打算批驳“批判的批判”的

“高傲的愚蠢”，即批驳布 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８卷第６２５页）。这篇手稿可能是１８５７年１月写成的，是实现这一想法的

尝试。马克思写这篇手稿时主要是批判鲍威尔的两本小册子：《俄国和

英国》（１８５４年６月在沙洛顿堡出版法文版，译自德文）和《俄国当前的

立场》（１８５４年１０月在该地出版德文版）。

  马克思１８５７年的摘录笔记本是以这篇手稿开始的，第一页上注有：

“１．笔记Ａ”；第二页上注有：“Ａ 斯帕达。俄国大事记”，指Ａ 斯帕达

的书《１８１６年以前的俄国政治、文学、历史和已故名人等大事记》１８１６

年圣彼得堡版（Ａ．Ｓｐａｄａ．《Ｅｐｈéｍéｒｉｄｅｓｒｕｓｓ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ｅｔｎｅｃｒ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ａ… ｊｕｓｑｕｅｎ１８１６》．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

１８１６），注明日期：“１８５７年（１月）”。从第三页开始是手稿本身，手稿总

共六页。手稿标题前有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手稿发表时，把划掉的

最重要的地方用脚注注出。手稿最初用俄文发表在１９２８年《马克思主义

年鉴》（《 》）杂志第６卷上，标题是《布 鲍威尔关于

俄国的冲突的小册子》。——第３６７页。

３９１“批判”就是布 鲍威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半

期就这样称呼鲍威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７—２６８

页）。——第３６７页。

３９２指１８５４年５—９月间俄军在多瑙河的行动，首先是指撤除对锡利斯特里

亚的围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２８９—３１４、３３４—

３３９、３９５—４００及其他各页）。——第３６８页。

３９３指这句话：“欧洲在制宪剧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西方充当诚实反

对派的角色，俄国弄到了一个以实力武装起来并在实施自己权力的政

府的角色。”最初用于小册子《俄国和英国》的这句话，鲍威尔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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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小册子《俄国当前的立场》的开头又提到了。“前面引用的”这

几个字是马克思加到鲍威尔的原文里的。——第３６９页。

３９４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初稿）》第二章（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中，对蒲鲁东的“人民银

行”和“劳动货币”理论作了详细批判。——第３７１页。

３９５１７７４年安 杜尔哥当上财政总稽核之后，在法国实行谷物和面粉自由，

贸易。这一措施如同杜尔哥后来的改革一样遇到宫廷人士、上层僧侣、

贵族、官吏方面的坚决反抗。１７７６年路易十六签署了关于免去杜尔哥职

务的命令。

  下面谈的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厂主、自由贸易派科布顿和布莱

特于１８３８年建立的；它力求贸易的完全自由。１８４６年谷物法废除之后，

它不再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著作以及在《资本

论》中曾不止一次地分析和批判过同盟的活动。——第３７２页。

３９６指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第３７２页。

３９７指选举法改革法案（１８３２年通过），这项法案是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

族的政治垄断、取消某些“衰败的城镇”选派代表的权利（见注４０７），

并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议会打开通路。在五十年代初，英国开始

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斗争。１８５２年２月，罗素在议会就选举改革法案作了

初步的声明，但是该法案甚至没有提交讨论。恩格斯在《英国》一文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２３７—２４０页）对这个法案的内

容作了分析。——第３７３、４２６页。

３９８暗指威 乌尔卡尔特，他认为帕麦斯顿是沙皇政府的直接代理人。——

第３７３页。

３９９关于福克斯把他的代言人、英国外交家罗伯特 阿代尔派往彼得堡去破

坏威 皮特的计划的说法，是１８２１年在Ｇ 托姆林《关于尊敬的威廉 皮

特的生平传记》三卷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Ｇ．Ｔｏｍｌｉｎｅ．Ｍｅｍ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

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Ｈｏｎｏｒａｂ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ｉｔｔ，３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一书中提出的。——第３７３页。

５０８注   释



４００对俄国在１７８７—１７９１年俄土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感到不安的小皮特，曾

企图阻止雅西条约的实现。俄国外交利用英国报界，并同反对派领袖查

理 詹姆斯 福克斯建立关系，得以防止同英国外交关系的破裂。福克斯

在下院尖锐地批评了皮特的政策。叶卡特琳娜在外交上取得对皮特的

胜利之后，命令故意引人注目地为她在伦敦购买福克斯的半身像。把它

放在皇村官狄摩西尼与西塞罗的全身像之间。大概马克思所说的“违法

的联系”就是指这些情况。——第３７３页。

４０１１７１６年英国和法国在汉诺威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根据该条约在路易

十五无后死去时，英国充当维护奥尔良王室继承法国王位的保证人。条

约是由英国方面国王乔治一世的外交国务秘书斯坦霍普和法国方面的

红衣主教杜布瓦签订的。根据这项条约，英国、法国和荷兰于１７１７年缔

结三国同盟，１７１８年奥地利加入同盟（四国同盟）。关于这些事件马克思

在本文中还将谈到。——第３７４页。

４０２指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有关比利牛斯半岛问题于１８３４年４月

２２日在伦敦签订的协定。——第３７４、４７９页。

４０３伊顿名将（ＣａｐｔａｉｎｆｒｏｍＥｔｏｎ）是伊顿学院的大学生由于参加按议会辩

论形式举行的政治辩论会而获得的光荣称号。坎宁１７８８年毕业于该校

而获得这一称号。——第３７５页。

４０４马克思这里指坎宁１８２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就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在英国议会

上的发言。坎宁声称英国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原则（或见解）战争中所扮

演的角色相当于伊奥拉斯的角色，伊奥拉斯“……拿着帝王权杖，坐在

高高的小堡垒中，缓和它们的情绪，平息它们的怒气……”（味吉尔

《亚尼雅士之歌》第１卷第５６—５７页）。英军派往葡萄牙一事是这个国家

内战（１８２３—１８３４年米格尔战争）中的事件之一。——第３７５页。

４０５ 指英国首相威廉 皮特（老皮特）的反法政策，他在策动七年战争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年）中起了重大作用，这次战争使英国差不多侵占了法国

在印度和北美的所有领地。——第３７５页。

４０６由于１８１０—１８２６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的结果，西

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于１８２６年宣布独立（除古巴和波多黎各外），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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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殖民地巴西于１８２２年宣布独立。——第３７５页。

４０７“衰败的城镇”是英国十八至十九世纪对一些居民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

的小市镇和乡村的称呼，这些市镇和乡村从中世纪时起享有选举代表

到议会中去的权利。“衰败的城镇”的特权被１８３２年的改革（见注３９７）、

１８６７年和１８８４年的改革所取消。——第３７５页。

４０８原稿中是《Ｓｔａｍｍｅ》，《Ｓｔａｍｍ》这个词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在历

史科学中具有比现在更广泛的意义。这个词的意思是具有共同的族系

的人的总和。这个词在这里根据所用术语的实际内容译成“民族”。——

第３７９页。

４０９布 鲍威尔《论西方的专政》１８５４年沙洛顿堡版第２５—２６页。——第３７９

页。

４１０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的结果，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１８２９年９月），

该条约确认塞尔维亚的自治，并保证多瑙河两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

几亚）的自治。俄国是被争得的权利的保证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

１８３１—１８３２年在多瑙河两公国实施了组织规程，以规定它们的社会政

治制度。马克思对组织规程的评价，见《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６５—２６７页）。——第３７９页。

４１１指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中的一次事件，即俄军围攻爱琴海的港口埃

内兹。埃内兹于１８２９年８月２６日被西韦尔斯将军的部队占领。——第３８０

页。

４１２指鲍威尔引自利文的急电中的下列引文：“和约就是应当在我们的营垒

内签订；只有在它签订之后，欧洲才能知道它的条件；那时抗议的时间

就错过了，并不得不耐心地忍受将无法阻止的事情。”（布 鲍威尔《俄

国和英国》第４０页）马克思引自利文１８２９年６月１３日（１日）致涅谢尔罗

迭的急电的引文，是取自《公文集。外交评论（新辑）》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

１卷第１期第２４页。——第３８０页。

４１３１８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在苏茹克－卡列港（高加索的黑海沿岸）英国“雌狐

号”商船被一艘俄国军舰拦截。马克思在抨击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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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４５１—４６１页）中详细分析过这

一事件。——第３８１页。

４１４关于法国国民议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

莱茵报》上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５卷）。——第３８１页。

４１５《关于东方问题》草稿是马克思在摘录笔记本的末尾写的；注明

的日期是１８５７年１—３月；根据这一点，草稿注明写于１８５７年３

月。—— 第３８３页。

４１６ 马克思指恩格斯写的关于克里木战争准备和开始时期的一些文章，

其中包括：《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土耳其问题》、《欧洲土耳其前

途如何？》等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４—１９、２４—

３０、３５—４０页）。——第３８３页。

４１７马克思这篇笔记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下行列两本书：Ｇ．Ｆ．马尔滕斯

《十五世纪末至亚眠和约时期欧洲国家贸易和缔结和约的外交史概论》

１８０７年柏林版，以及１８４９年匈牙利革命参加者的匿名出版物，即伊 萨

博《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两卷集）１８５７年伦敦

版（并见注５０４）。马尔滕斯一书的摘录是马克思还在１８５３年９—１１月间

为了撰写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而摘录的，《国家政策》的摘录是１８６０年

作的（见本卷第４４８—４８０页）。这篇《笔记》包括马克思本人的结论和评

语。文章是根据照相复制件发表的，文件的准确日期非常难辨。《笔记》

是马克思为研究俄英对外关系问题和一般外交历史而作的，时间不早

于１８５７年年中。——第３８４页。

４１８大胆查理死后，勃艮第和皮卡尔第公国转归法国。通过这些国土以及普

罗凡斯与马赛的合并，路易十一完成了除布列塔尼外的所有法国领土

的统一。——第３８４页。

４１９指意大利战争（１４９４—１５５９）初期形成的反法同盟。关于成立同盟的条

约是１４９５年３月３１日由米兰、威尼斯、西班牙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代

表们同罗马教皇在威尼斯签订的。马克思跟着马尔滕斯称同盟为“公共

福利同盟”，把它同１４６４年底在法国以此名称出现的封建贵族同

盟相类比，封建贵族同盟实际是由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领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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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王路易十一执行的把国家统一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

策。—— 第３８４页。

４２０路易十二放弃了他１５０４年根据１５００年条约获得的那不勒斯王国的那一

部分；这一事件结束了意大利战争的第二个时期。——第３８４页。

４２１指康布雷同盟建立之前发生的事件。——第３８５页。

４２２１５０６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侵入米兰地区，被威尼斯人击溃；接着是罗

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路易十二、西班牙国王斐迪

南和一些意大利国家（佛罗伦萨、曼都亚、费拉拉、萨瓦等）在

康布雷城结成同盟对抗威尼斯共和国以瓜分它的领地。１５０８年

１２月１０日康布雷同盟正式成立。法国在安尼亚德洛 （在马尔胜

斯书中是贾尔达达）取得胜利后，它过去的同盟者全都转而反对它，

１５１１年１０月５日罗马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威尼斯、西班牙、英国

和瑞士各州组成神圣（至圣）同盟。由于神圣同盟的行动，法军

于１５１２年被赶出意大利。—— 第３８５页。

４２３ 手稿这里可能有误。帕维亚会战和弗朗索瓦一世获释后，弗朗索瓦一

世参加了针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所谓科尼亚克同盟（见

本卷第４４９页）。——第３８５页。

４２４１５５９年结束意大利战争（１４９４—１５５９年）的卡托－康布雷济和约是由两

项条约（法国和英国之间、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组成的。根据这

项条约，法国放弃对在意大利的领地的一切要求。恢复１５３６年

弗朗索瓦一世占领的萨瓦公国，并把皮蒙特的一部分归并到该公

国。——第３８６、４５１页。

４２５１５８１年起义省的国会宣布菲力浦二世被推翻，１５８１年７月２６日宣布尼德

兰脱离西班牙，宣告尼德兰独立。——第３８６页。

４２６尼德兰国会最初于１４６３年成立。国会代表各个省的利益，有表决赋

税的权利。在十六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全国国会于

１５７６年召开，革命胜利后国会便成为共和国的最高常设立法机

构。—— 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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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３００）签订后，法国继续同西班牙作战，

直到１６５９年。１６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在比利牛斯山脉比达索阿河的野鸡岛上签

订和约后战争才告结束。比利牛斯和约促使西欧的霸权从西班牙转到

法国。——第３８６、４５６页。

４２８指曼都亚王位继承战争（１６２８—１６３１年），它是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

年）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在北意大利争得优势的战争是在贡萨加家族的

旁系代表者之间进行的，即一方为瓜斯塔拉公爵斐迪南（费尔兰泰第

二），他受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以及根据１５２８年条约实际从

属于西班牙的热那亚所支持，另一方为法国的傀儡讷韦尔公爵卡尔（卡

尔第一 贡萨加）。１６２９年，萨瓦公爵也不得不归附法国。战争的结局巩

固了法国的国际地位。——第３８６页。

４２９指１６４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在闵斯德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见注３００）；它是

由两项相联系的和约即鄂斯纳布鲁克和约（一方为“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及其同盟者，另一方为瑞典及其同盟者）和闵斯德和约（一方是皇帝，

另一方是法国和它的同盟者）组成的。和谈是从１６４５年开始进行

的。——第３８７、４５４页。

４３０马克思引用的是伊 萨博《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第１卷第１章的标题，

见第１页。——第３８７页。

４３１指西班牙同尼德兰的单独条约，它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一组条约中

的一项（见注３００、４２９）。——第３８７、４５５页。

４３２波希米亚是捷克的正式名称，１５２６—１９１８年它加入哈布斯堡帝国时就

用的这个名称。

  说到大赦，马克思是指英国、法国、瑞典、丹麦以及其他国家的政

府对波希米亚许下的诺言，波希米亚在三十年战争中是在反哈布斯堡

同盟一方作战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成为战场的捷克领土，根据１６４８年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件（见注３００、４２９），仍受哈布斯堡家族统治。——

第３８７、４５５页。

４３３１６９７年里斯维克和约结束了１６８８—１６９７年法国同奥格斯堡同盟（荷兰、

英国、西班牙、德意志帝国、萨瓦、瑞典、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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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争，确认了战前的疆界而略有改变。法国应承认１６８８—１６８９年的政

变（所谓光荣革命），政变后立宪君主制在英国得到了巩固。根据条约的

条件，海地岛（圣多明各）西部让给法国。——第３８８、４５８页。

４３４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国家政策》一书第１卷第４、５、６章的标题，见第

８４、１００、１３２页。——第３８８页。

４３５指１７１３—１７１５年由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反法同盟的参加者（英国、荷

兰、葡萄牙、普鲁士、萨瓦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为另一方之间签

订的条约（其中包括在乌得勒支条约（见注３６４）和拉施塔特条约）。条

约结束了长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见注２６４）。——第３８８页。

４３６马克思引用的是《国家政策》第１卷第９章的标题，见第２４７页。——第３８８

页。

４３７马克思可能是指亨利四世的谋士马 萨利的《合理地经办》一书中提到

的国际协议草案；该书于１６３８年出版，作者是萨利，虽然他把草案说成

是亨利四世写的。草案是在三十年战争高潮时写成的，并具有反哈布斯

堡色彩，它的实质是要把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排挤出欧洲，组成名义上由

罗马教皇领导而实际上由法国统治的基督教国家的混合体。计划完全

不现实，不符合真正的亨利四世的对外政策。——第３８９、４５２页。

４３８手稿接着是统计数字，与主要内容无关。——第３８９页。

４３９弗 恩格斯写的短条目《阿本斯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４卷注５３。——第３９０页。

４４０下面发表的《美国新百科全书》（《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中

的九条小条目（《阿克》、《阿克齐》、《阿兰群岛》、《阿耳登霍文》、《阿

历山大里亚》、《阿尔梅达》、《小炮》、《安特卫普》、《阿尔贝雷》）都是

恩格斯写的。这些条目都列入恩格斯写的“Ａ”字头军事问题条目的初

步目录里。恩格斯于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８日把这个目录寄给马克思，以后又寄

给纽约《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９卷第１３６—１３８页）。——第３９１页。

４４１圣约翰骑士——十字军骑士于十二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创立的天主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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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僧侣骑士团的成员。他们在１２９１年失败后，把自己的居住地迁移到塞

浦路斯岛，以后又相继搬到罗兹岛、马耳他岛和罗马。——第３９１页。

４４２按照公元前４０年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之间签订的布伦迪齐协定，

安东尼得到罗马帝国的所有东部各省，屋大维得到所有西部各省，列庇

都斯则得到非洲。——第３９２页。

４４３关于这次博马尔松德会战，恩格斯曾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过两篇专

题文章，还给《美国新百科全书》写过一个小条目（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４４２—４５１页、第１４卷第２９５页）。——第３９４页。

４４４指１７１４年７月２５—２７日俄国和瑞典舰队之间的汉古特会战，俄军获

胜。——第３９４页。

４４５从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８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来看，恩格斯还打算在这个条目

里写１７９７年的战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１３７页）。

恩格斯的这个打算没有实现。——第３９６页。

４４６《美国新百科全书》中有两个条目用的是这个标题；其中第二篇即本卷

所刊载的这一篇是恩格斯写的。——第３９７页。

４４７《美国新百科全书》中有三个条目用这个标题：《阿尔梅达》——葡萄

牙的一个城市，《阿尔梅达》——巴西的一个海港，以及《阿尔梅达，弗

朗西什库》——葡萄牙第一任驻印度总督。恩格斯１８５７年５月２８日给马

克思的信件使我们确信，恩格斯是第一个条目的作者（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１３７页）。——第３９９页。

４４８指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年比利时荷兰战争时期比利时军队和法国军队对安特卫

普的围攻。战争是由荷兰国王威廉一世发动的，因为他拒绝承认比利时

在１８３０年革命中赢得的国家独立。——第４０１页。

４４９这里发表的弗 恩格斯的草稿《卞尼格先和巴克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合写的《巴克莱－德－托利》和《卞尼格先》两

篇文章的第一稿。恩格斯把这个草稿随同１８５７年９月１０日的信件一并寄

给马克思，标题是按照恩格斯的信加上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４卷第９２—９４页，第１１２—１１５页，第２９卷第１６２页）。——第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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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４５０这个事实马克思已写在巴克莱－德－托利的传记中（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９２页）。——第４０４页。

４５１法军围攻但泽 （格但斯克）从１８０７年３月持续到５月底。—— 第

４０４页。

４５２ 拿破仑的军队和俄军在斯摩棱斯克的会战发生于１８１２年８月

１６—１８日 （俄历４—６日）。—— 第４０５页。

４５３马克思在文章结尾时指出：巴克莱－德－托利在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的战局

中的作用，按其性质来说是不一样的，而恩格斯在这篇草稿中只谈到巴

克莱－德－托利在１８１４年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

卷第９３—９４页）。——第４０６页。

４５４《炮击》这篇短文是恩格斯写的，由马克思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８日连同《玻利

瓦尔－伊－庞特》、《战局》、《ＣＡＰＴＡＩＮ》等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２２５—２４５页）一起寄往纽约，马克思１８５８年笔记簿

上的笔记证明了这一点。——第４０７页。

４５５《Ｃａｒｔｏｕｃｈ》的译文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注２５２中

发表过。——第４０８页。

４５６关于弗里德里希 威廉 毕洛夫的文章是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倡议给

《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最初打算由马克思写普通传记部分，恩格斯写

军事部分。但是这个打算未能完全实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９卷第２７２、２７４页）。马克思奇往纽约的用同一标题的另一篇文章

（见注４５９）看来是被《百科全书》编辑部删改过的。马克思最初写的这

些短文证明了原来的更广阔的构思。——第４０９页。

４５７贝拉利昂斯是比利时布拉班特省的一个村庄，在滑铁卢以南四公里处，

１８１５年６月１８日滑铁卢会战期间是拿破仑第一的司令部所在地。在德国

书籍中，滑铁卢会战有时称为贝拉利昂斯会战。——第４１０页。

４５８指１８１３年１０月１６—１９日欧洲强国第六次同盟的军队和拿破仑

法 国军队之间的莱比锡会战。“国际大战” 以联军获胜而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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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第４１０页。

４５９ 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发表的以《毕洛夫》为标题的短文有两篇：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 威廉》和《毕洛夫，亨利希》。从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１８５８年２—３月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篇短文是马克思写

的（见注４５６）。——第４１１页。

４６０由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印度人民反对不列颠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马克思

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分析这次起义的原

因、性质和动力，揭露英国的殖民政策。马克思的这些文章已收

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这一篇文章（《把军队运往印

度》）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１６日和２０日之间写成

的，并于７月２７日寄往纽约。恩格斯的文章在谈到英国组织军事镇压起

义的问题时，尖锐地批判了保守主义的和墨守陈规的帕麦斯顿政府的

陆军部。恩格斯的文章被《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删改，特别是最后

一段更可以看出删改的痕迹。编辑部还改了标题，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

标题是：《印度战争组织不善》。本卷用的标题根据马克思的笔记本取名

为：《把军队运往印度》。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但注明了“《纽约论坛

报》通讯”。——第４１２页。

４６１马克思的通讯《法国革命的新宣言》是对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费利克斯 皮阿的抨击性文章《致法国名士的信》的一篇评论。

马克思一向十分反对皮阿的挑衅性言论。皮阿在五十年代，后来

又在六十年代在英国不负责任地号召谋杀拿破仑第三，而且泛

泛地号召“弑君”。这就给了英国警察以驱逐革命流亡者出境的借口，

也给了法国警察以迫害法国国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的借

口。但是，这篇抨击性文章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注意，是因为其中有

“一两件有意思的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３４６

页），即证明了工人阶级自觉性的增长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这一点

就连始终激烈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并在第一国际活动的年代成为国际

势不两立的敌人的皮阿也不得不承认。此外，马克思从皮阿的抨击性文

章中援引了一些段落，证明波拿巴帝国已经发生危机和法国资产阶级

的革命性已经穷尽。马克思的笔记本里有关于把通讯奇往纽约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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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皮阿的小册子的原文，所以马克思对皮阿的原著有多大改动

无法确定。——第４１９页。

４６２伊克西昂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拉皮弗人的君主；伊克西昂追

求女神赫拉，但被宙斯所蒙骗，宙斯把扮成赫拉的云彩献给他。

皮阿暗指基佐所鼓吹的代议君主制的理想，具体地说是指他的

著作《近代史教程。欧洲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史》（《Ｃｏｕｒｓ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ｏｒｉｇｉｎｅｓ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ｆｅｎＥｕ

ｒｏｐｅ》）。——第４２０页。

４６３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维 库辛的著作：《朗格维尔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ｄｅ

Ｌｏｎｇｕｅｖｉｌｌｅ》），《萨布莱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ｄｅＳａｂｌé》），《舍弗勒瑟夫人

和奥特福尔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ｄｅＣｈｅｖｒｅｕｓｅｅｔｍａｄａｍｅｄｅＨａｕｔｅ－

ｆｏｒｔ》）等等。这些著作的总书名为《关于十七世纪著名妇女和社会的研

究》 （《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ｅｓｆｅｍｍｅ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ｅｓｅｔ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ｄｕＸＶＩＩ－

ｅｓｉèｃｌｅ》）。——第４２０页。

４６４１８４０年梯也尔担任法国政府首脑时，拿破仑第一的遗骸迁移到巴黎，安

葬在残废人院；同时皮阿还指梯也尔二十卷本的著作《执政时代和帝国

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ｕ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ｔｄｅＩ’Ｅｍｐｉｒｅ》）。——第４２０页。

４６５百人卫队（Ｃｅｎｔ－ｇａｒｄｅｓ）是享有特权的皇帝个人的专门卫队，是根据

法国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４日法令建立的。——第４２０页。

４６６暗指天主教人士和波拿巴派人士中对天主教报纸《世界报》（《Ｕｎｉ－

ｖｅｒｓ》）编辑路 维伊奥的行为不满，因为他在该报上同所有持不同见解

的人进行了丢丑的论战，同时还求助于教皇。——第４２１页。

４６７指拉梅耐的报纸《人民制宪报》（《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ａｎｔ》）停刊，该

报最后一号在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１日出版。“穷人应该沉默”（“ｓｉｌｅｎｃｅａｕｐａｕ

－ｖｒｅ”）这句话是拉梅耐在报纸的最后一号上说的。——第４２１页。

４６８拉梅耐的遗嘱说把他葬在穷人的墓地，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第

４２１页。

４６９指１８５８年２月１８日在比利时和皮蒙特讨论并通过惩处教唆谋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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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刺参加者的法律。这是１８５８年１月１４日意大利革命者奥尔西

尼谋刺拿破仑第三未遂以后为迎合拿破仑的要求而通过的法

律。—— 第４２１页。

４７０１８５８年在吉达（红海的港口）发生穆斯林同基督教徒的流血冲突。——

第４２１页。

４７１暗指路易 波拿巴在全民投票和宣布第二帝国成立之前不久于１８５２年

１０月９日在波尔多发表演说中的话。他为了赢得居民的同情，蛊惑性地

声称：“帝国就是和平”。——第４２２页。

４７２利未人２是古代犹太人的宗教神职人员。什一税是为他们征收的。——

第４２２页。

４７３这是皮阿从阿尔芒 卡雷尔１８３２年１月２４日在《国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

摘引的一段话。卡雷尔在文章中反对路易－菲力浦时期实行的非法的

预防性逮捕。——第４２３页。

４７４伊波德龙案件是对一批共和派的审判案。这些人在１８５３年夏季曾两次

（６月７日在去伊波德龙的路上，７月６日在喜剧歌剧院里）试图谋刺拿破

仑第三。——第４２３页。

４７５这是指１８５０年成立的共和派的秘密团体“玛丽安娜”多次试图组织反对

波拿巴帝国制度的斗争。

  １８５５年８月２６日夜间翁热的油页岩矿场的工人得到不确实的消息说

共和政体在巴黎胜利，于是他们向城进发，被军队驱散。

  １８５８年，在奥尔西尼１月１４日谋刺失败以后，共和派在法国许多城市

里试图发动政变，其中３月６日索恩河岸的夏龙发生军队哗变（关于索恩

河岸的夏龙事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４３６—４４０

页）。——第４２３页。

４７６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约翰 布莱特先生》一文，是

马克思写的（见注４８２）。文中可以看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改

动，特别是第一段有很大改动，而最后一段完全是编辑部写的（见注

４８５），评价布莱特时所用的热情的形容词也是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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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根据文章的开头加的。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１６日《纽约半周论坛报》第１４０６号曾转载了这篇文章，标

题是《英国的激进主义》。——第４２５页。

４７７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１日，马克思在《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一文中写道：

“事实是，英国这两个执政的寡头政党，早已变成没有任何明确原则的

单纯的派系了。它们在试图先联合一致、然后建立专政的努力遭到失败

以后，现在已落到这种地步，即它们只有把它们的共同利益奉送给共同

的敌人——在下院拥有约翰 布莱特这样强有力的代表的激进资产阶

级政党，才能指望延长各自的寿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２卷第５３９页）。——第４２５页。

４７８关于曼彻斯特学派在１８５７年３月下院选举中的失败，见马克思《科布顿、

布莱特和基卜生的失败》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

１８１—１８５页）。——第４２５页。

４７９由于１８５８年１月２９日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的照会对英国给予

法国政治流亡者避难权一事表示不满，帕麦斯顿向下院提出一项关于

密谋的法案。２月１９日二读时，米尔纳 基卜生提出一项得到布莱特支持

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指责帕麦斯顿政府对瓦列夫斯基的紧急公函没

有给以应有的回答。下院多数通过的修正案，实际上是对政府不信任的

表决，迫使帕麦斯顿辞职。——第４２５页。

４８０这句话是《论坛报》编辑部加进文章里的。布莱特的演说就刊登在这一

号报上。——第４２６页。

４８１马克思指约翰 布莱特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３１日和１８５８年３月２６日发表的演

说。——第４２６页。

４８２对布莱特这个纲领的评价，可参看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

信：“关于英国的改革运动，最近我只提到布莱特在北明翰召开的大会，

要点是：他的提纲把人民宪章的要求降到资产阶级的水平”（《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３５８页）。——第４２６页。

４８３马克思指作为宪章派政治纲领的宪章的第四条：“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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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卷第５１７页）。——第４２６页。

４８４“圆颅党人”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保王派给议会派起的辱

骂性的绰号。——第４２７页。

４８５下面接着是该报编辑部加进文章里的一段话：“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

无论从政治的公正和人民进步的角度，还是从这个问题的解决导致建

立一个更加民主的英国政府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问题，都满怀希望地欢

迎布莱特先生的发言，并希望他在勇敢的崇高的创举中取得成

就。”——第４２８页。

４８６这篇没有写完的文稿《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说明马克思密切注意

波拿巴帝国内部反对情绪的增长，并且补充了１８５８年在《纽约每日论坛

报》上发表的论述法国财政、经济和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文章（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虽然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只注明了

某月和某日，但是依据文稿中的事实可以确定文稿是１８５８年写的。文稿

中划掉的地方这次发表时没有刊印出来。——第４２９页。

４８７这里所发表的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的通讯——《俄国的

对外政策。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１８３７年俄国内阁草拟》所

写的按语。在注明“纽约论坛报通讯。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４日于柏林”的通讯中，

马克思转载了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３日乌尔卡尔特报纸《自由新闻》发表的文件：

《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皇上，１８３７年内阁草拟》。由于围绕德国和

意大利的统一和同波拿巴斗争（可耻的维拉弗兰卡条约刚刚签订——

见注４９８）的问题斗争日益尖锐化，文件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用他自己

的话说，他想借评论这个文件的机会“简单地论述一下俄国在这个悲剧

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把波拿巴收拾一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９卷第４４１页）。这个想法马克思在另一次发表这个文件（把《自

由新闻》的英文稿译为德文，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按语中也谈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这个文件时对它的个别地方的真实性表示过怀

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４４０、４４２页）。从《自由新

闻》以后几号（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７日和７月３１日）才真正弄清楚，发表的文件

不是根据原文，而是根据１８５５年６月刊登在德国的保守报纸《普鲁士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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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上的材料，这篇材料象是这个文件

的概述，其中有大量的引文（１８５５年６月９、１６、２３日《普鲁士时评周

刊》（《ＰｒｅｕβｉｓｃｈｅｓＷｏｃ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ｚｕｒＢｅｓｐｒｅｃｈ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Ｔａｇｅｓｆｒａ

ｇｅｎ》）第２３、２４、２５期）。这次发表也没有指出文件的来源、名称、也不

是全文。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俾斯麦对奥托侯爵的纪念和回忆》１８９８

年斯图加特版第１卷第１１１—１１２页）（《Ｇｅｄａｎｋｅｎｕｎｄ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ｅｎｖｏｎ

ＯｔｔｏＦüｒｓｔｖｏｎＢｉｓｍａｒｋ》．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９８，Ｂｄ．１，Ｓ．１１１—１１２）中

直接了当说，这次发表的文件是伪造的。本卷准备出版时在俄国对外政

策档案馆和中央古文件国家档案馆进行了研究，结果使人完全确信这

个文件是假的。

  对１８５９年７月２３、２６日和８月６、１３日《人民报》用德文发表的文件的

按语刊印在本卷的脚注中。——第４３１页。

４８８记事年表《意大利战争。１８５９年》，大约是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９日恩格斯因马克

思请他给《人民报》写一篇关于拿破仑第三向意大利“进军的军事总

结”的文章而草拟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４３７

页）。恩格斯在写《意大利战争。回顾》一文时部分利用了这份年表（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７７—４９０页）。事件大概是恩格斯

凭记忆记的，因为在日期上有点不确切，编者在刊印时没有修改。——

第４３２页。

４８９１８５９年１月１日，拿破仑第三在土伊勒里宫举行的外交使团招待会上，向

奥地利大使许布纳尔表示遗憾，他说“法奥之间的关系不如以前那样友

好了。”——第４３２页。

４９０１８５９年２月中，英国得比政府为调解法奥冲突提出正式调停的建议。为

此目的，考莱勋爵经拿破仑第三同意于１８５９年２月底被派往维也纳。马

克思对这次使命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４０４—

４０５页。——第４３２页。

４９１对欧洲列强主张召开会议和和平解决冲突的真正意图的评价，见恩格

斯的文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马克思的文

章《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议》，以及他们合写的文章《战争逼近的征

兆。—— 德国的扩军备战》和马克思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２日写给恩格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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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２０—３２４、３３４、３４６页；第２９

卷第４０４—４０７页）。——第４３２页。

４９２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革命（１８５９—１８６０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是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７日开始的。革命后建立的托斯卡纳临时政府于１８５９年５

月１日由卡洛 邦康帕尼公爵（他是维克多－艾曼努尔委派的托斯卡纳

的王国特派专员）为首的内阁所替代。恩格斯称这个政府为“皮蒙特委

员会”。——第４３２页。

４９３恩格斯专论蒙特贝洛会战的文章，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８９—３９１页以及第３８３—３８４、

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２页）。——第４３３页。

４９４关于帕勒斯特罗会战，见恩格斯的文章《军事行动的经过》（《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１３—４１７页）。——第４３３页。

４９５对马振塔会战的评价，见恩格斯的文章《奥军的失败》、《马振塔会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２２—４２６、４２７—４３４页）。——

第４３３页。

４９６关于索尔费里诺会战，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写过两篇文章《索尔费里

诺会战》，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历史的公断》，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４４８—４６１页。——第４３３页。

４９７根据拿破仑第三同卡富尔在普伦贝尔（１８５８年）签订的关于在对奥战争

中支持撒丁王国的秘密协定的条件，萨瓦和尼斯应当归并法国。——第

４３３页。

４９８根据拿破仑第三的倡议，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１日法国和奥地利（没有皮蒙特参

加）在维拉弗兰卡签订了初步和约。关于仓促签订条约的原因，见马克

思的文章《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以及恩

格斯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４日给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

卷第４６６—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６页；第２９卷第４３５页）。——第４３３、

４３４、４４６页。

４９８《意大利的未来》一文的作者，是把这篇文章同马克思关于１８５９年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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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事务的其他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相比较

而确定下来的，同时还根据可以证实马克思于１８５９年９月继续在《纽约

每日论坛报》上写关于意大利的文章的通信。这篇文章被《论坛报》编

辑部作了某些改动。——第４３４页。

５００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问世以后，从１８５９年秋天起，对

伦敦的德国工人作了多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讲。本文是其中一次演

讲的提纲。提纲的内容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２章的初稿（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４６５—４７１页）互相呼应。手稿的开头

部分已丢失。——第４３８页。

５０１卡 马克思在《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这篇通讯中摘录了法国波拿

巴主义政论家埃 阿布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这篇通讯是在

他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３日写的《普鲁士新闻》之前一天写的。通讯和文章都是反

对混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的，揭露了这本

安排在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６日拿破仑第三同普鲁士摄政亲王威廉会晤的前夕

出版的阿布的小册子的沙文主义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５卷第７７—７８页；第３０卷第６４—６６页）。此外，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再

一次辛辣地抨击普鲁士的专制，并谴责欧洲民主派中普鲁士警探的挑

衅性活动。马克思认为揭露阿布具有重大意义；他在《福格特先生》著

作中又提到阿布，指出阿布的思想同拿破仑第三的领取秘密津贴的代

理人卡尔 福格特的联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

５８６—５８７、７５３—７５４页），马克思还鼓励德国的民主派西吉斯蒙德 波克

罕撰写专题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一个德国流亡者对埃德蒙

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一书的回答》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ＩＩＩ．ｕｎｄＰｒｅｕβｅｎ．Ａｎｔｗｏｒｔｅｉｎ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ｓａｕｆ〈Ｐｒｅｕβｅｎｉｎ

１８６０〉ｖｏｎＥｄｍｏｎｄＡｂｏｕｔ》（Ｌｄ．，１８６０）），并且帮助他写书，审阅校

样。

  马克思在写通讯时，大概利用了从波克罕那里得到的阿布小册子的

校样，因为马克思这篇通讯的标题、文章《普鲁士新闻》和摘录那本小

册子的１８６０年的笔记，都引用了小册子最初的标题《拿破仑第三和普鲁

士》。马克思的这篇通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

１２８注   释



版第１２卷第２册。通讯同阿布的小册子已经核对过，马克思的话用大号

铅字刊出。——第４４０页。

５０２指１８５５年奥地利同罗马签订的条约，条约恢复了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

一系列特权。——第４４１页。

５０３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引用了阿布小册子的这句结

束 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７５３—７５４

页）。—— 第４４７页。

５０４ 马克思的这篇著作是伊 萨博１８５７年５—６月在伦敦匿名出版的两

卷本英文著作《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并见注

４１７）的摘录。伊 萨博的书不是什么创作，而是十六世纪上半叶意大利

战争期间到１８５６年巴黎会议这一段时期欧洲国家关系的历史汇编。马

克思因为要写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而于１８６０年６月上半月做了

这本书的摘要。马克思为了揭露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反革命实质而需

要顺便回顾这一段历史，因为福格特是拿破仑收买的暗探。马克思只从

萨博受戴 乌尔卡尔特一定思想（见本卷第２０４—２０５页）影响写成的这

本书中摘录了一些事实，完全没有涉及作者的观点。不过马克思常常在

摘录中加进一些作者没有写的历史事实，从而提供了更加广阔更加全

面的历史事件。某些事实是用德文写的。这次发表时，马克思加进去的

话用大号铅字印出，以示区别。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的《达－达 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一章及其

他几章使用了部分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４卷第５２６—

５８７页）。——第４４８页。

５０５卡耳马尔君合国（１３９７—１５２３年）是丹麦、挪威（包括冰岛）和瑞典

（包括芬兰）在丹麦国王统治下联合在一起的君合国；十五世纪瑞典实

际上已退出了君合国；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试图对斯德哥尔摩进

行血腥镇压来恢复他对瑞典的统治，致使瑞典最终脱离丹麦而恢复了

瑞典的国家制度（１５２３年）。——第４４８页。

５０６指１５２６年５月２２日订立的同盟（科尼亚克同盟）。——第４４９页。

５０７夫人条约（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ｓｄａｍｅｓ）是对康布雷条约的讽刺性称呼。该条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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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萨瓦的路易莎和查理五世的姑母玛格丽特的积

极促使下于１５２９年８月签订的。——第４４９页。

５０８指１５３０年查理五世和奥格斯堡议会拒绝接受宣讲路德教原则和规定其

仪式的所谓奥格斯堡宗教。——第４４９页。

５０９１５３４年亨利八世同教皇决裂并被议会宣布为英国国教首领（《至高权力

法令》）。——第４５０页。

５１０１６０４—１６０６年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广泛展开由匈牙利

封建主伊什特凡 博奇卡伊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运动。有反封

建要求的农民参加了这个运动，使得运动的领导人同哈布斯堡王朝妥

协。根据１６０６年伊 博奇卡伊和鲁道夫二世 哈布斯堡签订的维也纳和

约，恢复特兰西瓦尼亚的独立，实现新教徒的信仰自由，皇帝的许多顾

问由匈牙利贵族的代表们所代替。——第４５３页。

５１１捷克从１６１８年持续到１６２０年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起义是三十年战争的

开始。领导匈牙利反哈布斯堡的起义的加博尔 贝特伦（见注５１２）是捷

克人的同盟者。１６２０年１１月８日在白山的决定性会战中起义者遭到失

败。——第４５３页。

５１２１６１９—１６２６年加博尔 贝特伦在匈牙利领导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

属于三十年战争的范围，以１６２６年１２月２０日签订波容（布拉迪斯拉发）

和约而结束。和约确认以前的条约的条件：匈牙利以放弃独立的国家体

制而换得许多地方，包括斯洛伐克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加博尔 贝特

伦的运动虽然带有妥协的性质，但却使匈牙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免于

完全受哈布斯堡王朝管辖。——第４５３页。

５１３指波兰和瑞典在法国的调停下于１６２９年９月２６日签订的为期六年的阿

耳特马尔克停战协定。停战协定使瑞典能够对哈布斯堡王朝开始采取

积极的军事行动。——第４５３页。

５１４这里是指构成三十年战争第三阶段的曼都亚王位继承战争中的事件

（见注４２８）。——第４５４页。

５１５１６３５年５月３０日德国新教派的公爵们同皇帝签订了巴黎和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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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页。

５１６奥地利的安娜，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妻子是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三世的

女儿。她在儿子路易十四在位并由她摄政期间（１６４３—１６６１年），试图实

行亲西班牙的政策。在奥地利的安娜摄政时期，实际上统治法国的是马

札里尼。——第４５４页。

５１７指伊 萨博在他的著作《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的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中

引用的布让１７５１年在巴黎出版的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史》。引号中的

话是布让著作的引文。——第４５５页。

５１８ 指１６５４年４月１４日韦斯明斯特和约，该和约结束了第一次英荷战争

（１６５２—１６５４年）。两个强国为争夺海上霸权而进行的战争，以荷兰的失

败而告终。荷兰不得不容忍旨在反对荷兰中间贸易的１６５１年航运

法。——第４５６页。

５１９这里指１６５８年２月２６日丹麦和瑞典签订的结束它们１６５７—１６５８年的战

争的罗斯基勒和约的条款。在马克思所摘录的资料中，把这些事件错误

地列在１６６０年。——第４５６页。

５２０领地所有权——在尼德兰许多地方有一种规矩：父亲第二次结婚时，他

的土地应转交给他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孩子。娶了菲力浦四世第一次结

婚所生的女儿玛丽 泰莉莎为妻的路易十四以此为借口，为获得西属尼

德兰同菲力浦四世第二次结婚所生的儿子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开战

（所谓的１６６７—１６６８年领地所有权战争）。——第４５７页。

５２１归并议会（Ｃｈａｍｂｒｅｓｄｅｒéｕｎｉｏｎ）是１６７９—１６８０年路易十四在布赖

扎赫市议会、麦茨和伯桑松的议会中附设的机构，其目的是从法

律上论证法国有占有亚尔萨斯、西洛林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领

土的权利。——第４５８页。

５２２大同盟——１７０１年９月７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前夕，皇帝莱奥波

德一世、英国和荷兰在海牙订立的反法同盟。后来又有普鲁士、丹

麦、葡萄牙和其他一些国家参加。伊 萨博称这次同盟为第二次

大同盟，第一次大同盟是指１６８８年的反法同盟 （见本卷第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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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第４５９页。

５２３ 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开始（见注２６４）。这次战争是由于１７０１年为

了不让法军占领米兰公国派遣萨瓦的欧根率领帝国军队出征意大利而

开始的。１７０２年正式向路易十四宣战。——第４５９页。

５２４指在费伦茨第二 拉科齐领导下的匈牙利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解放运动

（１７０３—１７１１年）。农民积极参加了运动，特别是在运动的最初时期。农

民的行动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这次运动由于签订背叛的萨特马尔和约

（１７１１年）（拉科齐拒绝承认和约）和起义军的投降而告结束。匈牙利成

为哈布斯堡帝国的组成部分。——第４６０页。

５２５这里写错了。查理 哈布斯堡大公（查理六世）不是约瑟夫一世的儿子，

而是他的兄弟。——第４６０页。

５２６阿兰会议（１７１８—１７１９年）是俄国和瑞典的代表在北方战争（１７００—

１７２１年）的进程中对签订和约的条件进行的初步谈判。由于种种原因，

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第４６１页。

５２７１７１８年四国同盟是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后来奥地利也参加了同盟，其目

的是支持乌得勒支和约（见注３６４）的条款，反对西班牙的要求。原计划

有荷兰参加同盟，所以称为四国同盟。西班牙在阿尔维罗尼主持其对外

政策时不承认四国同盟的要求，从而导致战争。战争以西班牙的失败而

告结束。——第４６２页。

５２８伊 萨博写错了，是德斯特雷元帅指挥的法军赢得了会战的胜利；路 弗

黎塞留元帅指挥这支军队是在１７５８年。——第４６６页。

５２９指１７５７年１２月５日在西里西亚进行的莱滕 （吕廷）会战。弗里德里

希二世在会战中击败奥军，保证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占领。——第

４６６页。

５３０暗指七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英国和法国争夺殖民地。——第４６７

页。

５３１暗指自由否决权的原则。自由否决权是任何一个议员对议会决议提出

异议加以否决的权利。这项权利从１６５２年开始采用，它加剧了波兰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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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混乱局面。——第４６８页。

５３２关于在北美对商业文件、司法文件、定期出版物等等征收印花税的法案

于１７６５年３月２２日由英国议会通过。——第４６９页。

５３３马铃薯战争是以普鲁士和萨克森为一方，奥地利为另一方，为争夺巴伐

利亚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１７７８—１７７９年）的讽刺性称呼。——第

４６９页。

５３４１７７８年就使用松德的问题，曾提出国际法五项原则为１７８０年宣布的“武

装中立”奠定了基础（见注２５０）。——第４６９页。

５３３１７９０年６—７月在西里西亚的赖辛巴赫城（杰尔若）召开奥地利、普鲁士、

波兰、英国和荷兰的代表会议。会议参加者对俄军在俄土战争（１７８７—

１７９１年）中取得的胜利感到不安，责成奥地利同土耳其签订和约（见注

５３７）。——第４７０页。

５３６结束１７８８—１７９０年俄国和瑞典战争的韦雷莱和约是在１７９０年８月１４日

签订的。俄国承认瑞典新宪法，俄国根据尼斯塔特条约和亚波条约获得

的领土的权利也得到承认（见本卷第４６１、４６５页）。——第４７０页。

５３７结束１７８８—１７９０年奥地利和土耳其战争的西斯托夫和约是１７９１年８月４

日在保持战前状况的条件下在西斯托夫（保加利亚）签订的。奥地利只

得到旧沃尔肖伐，而无权在那里构筑军事工事。——第４７０页。

５３８结束１７８７—１７９１年俄国和土耳其战争的雅西和约是１７９１年１２月２９日

（１７９２年１月９日）签订的。该和约确认克里木归并俄国，规定德涅斯特河

为俄国和土耳其的疆界，巩固了俄国在黑海沿岸的地位，并促进了对南

部草原的开拓。——第４７０页。

５３９以下是《现代欧洲国家政策》一书的第二卷的摘录；马克思在摘录中对

第二卷的各章标上字母“ａ”：Ｉａ、ＩＩａ等等。——第４７０页。

５４０根据法国和西班牙的单独的巴塞尔和约（１７９５年７月２２日），海地岛属于

西班牙的部分（东部）让给法国。该岛的西部（１６９７—１８０３年称作圣多

明各）根据１６９７年里斯维克和约的条款早已归属法国（见注４３３）。十九

世纪整个海地岛有时叫圣多明各岛。——第４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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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指法国和巴达维亚共和国签订的条约。这个共和国是由于法兰西共和

国的军队进入尼德兰王国和当地居民起义反对威廉五世的反动的总督

制而在尼德兰王国领土上产生的（１７９５年１—３月）。１７９５年５月签订的条

约规定，共和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１８０６年拿破仑第一把巴达维亚

共和国改为荷兰王国。——第４７２页。

５４２指法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一些邦的代表从１７９７年１２月９日

在拉施塔特举行的关于解决“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的谈判。１７９８年３月

帝国代表团同意莱茵河左岸划归法国（看来，这个日期是马克思标记

的），而１７９９年４月２３日由于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开始，会议工作中

断。——第４７２页。

５４３帕尔泰诺佩共和国是１７９９年１月２２日那不勒斯共和派依靠法国督政府

军队的支持在双西西里王国的领土上宣布成立的。共和国存在到１７９９

年６月２３日波旁王朝政权（斐迪南四世）在英军的帮助下复辟时为

止。——第４７３页。

５４４指联邦议会。它由在１８１５年６月８日维也纳会议上组成三十九个邦的德

意志联邦的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联邦议会没有自己的军队、货币手

段，而它的决议实际上对德意志联邦的成员国没有约束力。——第４７６

页。

５４５瓦特堡纪念大会是１８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在耶拿大学学生的倡议下为纪念宗

教改革三百周年和１８１３年莱比锡会战数周年而组织的。纪念会成为大

学生反对梅特涅制度的示威。

  德国大学生联合会是在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影响下成立的德国

大学生组织，主张德国的统一。在德国大学生联合会中除进步思想外，

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也传播很广。——第４７６页。

５４６指西班牙议会在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西班牙革命时期于１８１２年３月１８日在加

迪斯通过的加迪斯宪法。这个宪法规定按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精神

改造专制制度的西班牙的一系列制度。１８１４年５月４日宪法被斐迪南七

世废除。在１８２０—１８２３年西班牙革命过程中里埃哥再一次宣布加迪斯

宪法，１８２３年１０月１日又被早些时候曾对宪法宣誓过的斐迪南七世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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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从１８３６年８月１２日至１８３７年６月１８日，该宪法第三次生效。——第

４７６、４７７页。

５４７ 指美因兹中央调查委员会。它是１８１９年８月３１日在德意志联邦（见注

５４４）成员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和其他邦的大臣会议上

成立的，其目的是镇压德国内部反对派的自由主义情绪和革命情

绪。——第４７６页。

５４８指十九世纪烧炭党人运动的早期阶段。那时烧炭党人在那不勒斯王国

领导反法运动（反对缪拉特），支持斐迪南一世和他的儿子弗兰契斯科

一世恢复他们双西西里王国的王位。在马克思所摘录的资料中把弗兰

契斯科误称为皇帝。——第４７６页。

５４９巴尔巴拉 克吕登纳在维也纳会议前，作为一个神秘主义情绪的预言者

和鼓吹者在宫廷人士中已相当有名，她称亚历山大一世为“北方白天

使”，称拿破仑第一为“南方黑天使”。——第４７７页。

５５０乌列玛是穆斯林国家神学界和法学界的最高等级。——第４７７页。

５５１“赫特里”是指“费里克 赫特里”秘密组织，１８１４年在敖德萨建立，１８１８

年它的中心迁往君士坦丁堡。这个不久就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进行了希

腊民族解放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开始（１８２１年）以后被解散。——第

４７７页。

５５２暗指约 卡波第斯特里亚在１８０９年担任俄国外交工作以前，在根据１８００

年俄土条约在伊奥尼亚群岛建立的“七联合岛共和国”政府中担任一系

列职务时的情况。——第４７７页。

５５３１８３３年２月俄国分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然后４月俄军陆战队为保卫君

士坦丁堡抗击进攻的埃及军队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小镇登陆。７月８

日（俄历８月２６日），俄国和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

西同盟条约。根据条约的秘密条文，如果发生战争，土耳其必须封闭海

峡禁止一切外国舰只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俄

国和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而在１８４０—１８４１年被废除。——第

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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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指庇护九世在他任职初期宣布的温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改良纲领（建立

教皇辖区行政改建问题委员会、部分的政治犯特赦等）。——第４７９页。

５５５以下的摘录，马克思不是根据原书顺序而是按照第二卷末尾附的编年

表（《现代欧洲国家政策》第２卷第３８９—３９１页）写的。——第４７９页。

５５６《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这篇简讯是恩格斯作为他１８６０年９月８日

首先发表在《军事总汇报》上的《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５卷第１４９—１５６页）一文的按语写的。恩格斯

把这篇简讯连同刊登在《军事总汇报》的文章一起寄给了英国的许多报

纸。《关于在牛顿检阅的德国报道》曾作为一篇完整的文章发表在１８６０

年９月１４日《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第２期。——第４８１页。

５５７在杂志上接下去就是恩格斯的文章《英国志愿兵猎兵的检阅》。——第

４８１页。

５５８《论大赦问题》一文是马克思根据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０—１２日威 沃尔弗从曼彻

斯特来信向他提供的材料写的。这篇文章揭露了普鲁士大赦政治流亡

者的蛊惑性质（见注５５９），在德国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文章发表在

《巴门日报》（《Ｂａｒｍ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后来《下莱茵人民报》（《Ｎｉｅｄｅｒ－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Ｚｅｉｔｕｎｇ》）和《马尔克区人民报》（《ＭａｒｋｉｓｃｈｅＶｏｌｋｓ

－Ｚｅｉｔｕｎｇ》）转载。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时谈到这篇文

章的发表，他说：“事情是非常可笑的。可怜的撒谎成性的普鲁士人一动

起笔来就要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０卷第２８８页）——

第４８２页。

５５９１８６１年１月１２日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登极而颁布大赦令，保证所有政

治流亡者“回归普鲁士国土不受阻拦”。——第４８２、４９５页。

５６０恩格斯《关于美国炮兵的札记》这两篇文章是专供《军事总汇报》发表

用的。正当统一德国的途径问题具有特殊现实意义的时候，由于有可能

爆发德国对丹麦的战争（见注５６４），恩格斯于１８６３年９月底写了这两篇

文章。这篇恩格斯在世时未曾发表过的手稿由两部分组成，其中每一部

分的开头都标上了恩格斯姓名的第一个字母（Ｆ．Ｅ．），在这次发表时

省略了。——第４８４页。

９２８注   释



５６１看来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６３年５月１６日《军事总汇报》第２０号中发表的《１８６３

年４月７日对查理斯顿的进攻》一文；关于“蒙尼陀号”和“梅里马克

号”之间的战斗的消息在《北美今年战局的经过和意义》（见《军事总

汇报》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日第４１号）中也报道过。——第４８４页。

５６２恩格斯指的是１８６２年３月９日南军装甲舰“梅里马克号”与北军装甲舰

“蒙尼陀号”之间的战斗，“蒙尼陀号”的炮装置在军舰中部一座旋转的

装甲炮塔上。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蒙尼陀号”打跑了自己的敌手（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５卷第５４２页）。——第４８４页。

５６３指的是１８６３年６月１７日发生的会战。——第４８４页。

５６４恩格斯是指由于１８６３年下半年丹麦和德意志联邦之间因德意志什列斯

维希和霍尔施坦两公国的问题而关系尖锐化，有可能同丹麦打仗。在

１８４８年革命期间，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展开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

放运动，运动以革命力量的失败而告终。按照１８５２年５月８日关

于丹麦君主国的完整性的伦敦议定书的规定，霍尔施坦公国留

在德意志联邦，并同时成为丹麦的组成部分；什列斯维希公国则

成为丹麦王国的成员，但保留某些特权。直到１８６３年１１月１５日丹麦

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逝世为止，丹麦的统治阶级始终企图使这两个公

国完全隶属于自己，这就促使这两个公国和德国本国内反丹麦情绪的

加强。——第４８７页。

５６５关于蒙塔郎贝尔的筑城体系，恩格斯在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

《筑城》一文中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４卷第３４４—３４９页）。——第４８８页。

５６６吉尔莫尔将军炮击皮尤拉斯加堡垒发生在１８６２年４月１０—１１日。看来，

恩格斯如同他自己在下面所写的那样，掌握的情报不够确实，在夺取皮

尤拉斯加堡垒的会战中，吉尔莫尔使用的不是滑膛炮，而是线膛

炮。——第４８９页。

５６７对座落在岛上的、掩护通往萨姆特堡垒的进路的瓦格纳堡垒进行第一

次炮轰和射击的尝试，是在１８６３年７月１０日，７月１８日开始对堡垒进行正

规的炮轰和围攻。在９月６日的夜里，同盟派的军队放弃了堡垒。查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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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计划是作为１８６３年５月１６日《军事总汇报》第２０号的附刊发表的。——

第４９０页。

５６８在恩格斯所描写的炮轰以后，联邦军在达尔格伦的指挥下于１８６３年９月

８日试图夺取萨姆特堡垒。登陆的失败使北军的指挥不得不放弃从海上

占领查理斯顿的打算。——第４９１页。

５６９这篇《讣告》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０卷注５８３中发表

过。——第４９３页。

５７０《威廉 沃尔弗简历》是马克思在他的忠实的朋友和战友１８６４年５月９日

在曼彻斯特逝世以后于１８６４年５月底至６月初写的。马克思打算写沃尔

弗的详细传记，并为此目的收集了他的生平材料。不过这个计划没有实

现。只是到了１８７６年恩格斯才部分地实现了马克思的计划（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９卷第６１—１０６页）。《简历》曾在《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０卷注３９１中发表过。——第４９４页。

５７１西里西亚的普鲁士监狱。威 沃尔弗曾因参加大学生协会和 “反普

鲁士国王陛下罪”被监禁在这里。沃尔弗因他写过一篇关于布勒

斯劳贫民窟的文章《暗堡》而得到“暗堡”沃尔弗的绰号。这篇

文章发表在１８４３年１１月１８日《布勒斯劳报》（《Ｂｒｅｓｌａｕ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第

２７１号。——第４９４页。

５７２指由德国民主派评论家、后来是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的塞巴斯提安 载勒

尔在布鲁塞尔创办的通讯社。通讯社给德国民主主义报纸提供来自法

国、英国、比利时的消息。——第４９４页。

５７３由于科伦实行戒严，《新莱茵报》于１８４８年９月２６日停刊，许多编辑（恩

格斯、沃尔弗、毕尔格尔斯等人）被控告从事密谋活动。沃尔弗在杜尔

克海姆（普法尔茨）躲避逮捕，但不久秘密回到科伦，继续参加报纸编

辑工作。——第４９４页。

５７４１８４９年５月２６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威 沃尔弗１８４８年作为西里西亚

的代表当选议员），威 沃尔弗要求宣布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公和他的大

臣们是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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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９卷第１０１—１０２页）。——第４９４页。

５７５马克思提出的有关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的决议，是对临

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５—１７页）第４、５、

６条中扼要阐述的一般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第４９６页。

５７６写这个决议是按照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２日伦敦工人报纸《蜂房报》发表的原文

刊印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记录本中关于这一点的记载较为简略。这个

决议取消了当时盛行的名誉会员资格，统治阶级的代表曾利用这种资

格钻进了工人组织的领导机构。——第４９６页。

５７７这个决议同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２２日通过的关于接受工人组织加入国际工人协

会的条件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９页）有直

接的联系。根据临时章程第８条的规定，总委员会除领导整个组织外，还

负有吸引英国工人团体加入国际的特殊任务。马克思对这一条的贯彻

实行颇为重视。——第４９８页。

５７８小委员会，即常务委员会或简称委员会，是由总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组成

的较小的执行机构的名称，它通常在星期六开会，以筹备总委员会的例

会。实际领导小委员会的是以德国通讯书记身份参加该组织的马克

思。——第４９８、５１１、５３１页。

５７９这个札记是马克思为在１８６５年３月４日和５日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巴

黎支部的创始人、蒲鲁东派工人（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和以律师

昂 勒福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之间的冲突而准备的材料。常

务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６卷第９０页。

  保存在马克思笔记本中的这个札记是根据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德

国流亡的共产党人维 席利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５—２８日从巴黎写给马克思的一

封详细的信写成的。——第４９９页。

５８０这里马克思笔误：“２月２３日”误为“２月２４日”。因此，２月２４日的事情，

尤其是晚上的会议，也被误为２月２５日的事情了。从惊叹号来看，这个日

期也引起了札记作者的怀疑。——第４９９页。

２３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５８１总委员会委托荣克对巴黎支部的冲突做一简要分析，以通报法国的国

际会员，荣克于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２日将此事告诉马克思并请求给予帮助。３月

１３日马克思答复同意，并于３月１８日把所写的便条给荣克。进一步商榷

的结果，加上了最后的几段（从“没有任何反对席利的决议”开始），其

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部分是荣克写的。——第５００页。

５８２反对委派席利为总委员会在巴黎的全权代表的抗议书是由流亡的法国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伦敦的一个共济会分会的会员起草的。在１８６５

年３月１４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份抗议书。——第５００页。

５８３确定马克思是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１—８７页）一书的简介的作者，是根据马克

思１８６５年３月１８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１卷

第１０４—１０７页）。

  这篇简介第一次用俄文发表在１９７３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科学情

报通报》（《Ｈａｙ ．

． 》）第２５期。——第５０４页。

５８４普鲁士宪制冲突发生在１８６０年２月，原因是普鲁士议会下院中的资产阶

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提案。直到１８６６年，普

鲁上政府不顾议会的反对实行了军事改革，并不经议会批准开支了这

项经费。１８６６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普鲁士内阁

的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创始人俾斯麦彻底投降后，冲突才获得解

决。——第５０４页。

５８５进步党是１８６１年６月在普鲁士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要求在普鲁

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

派内阁。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

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统治。——第５０４页。

５８６马克思笔记本里的这个草稿，是对他１８６５年６月２０日和２７日在总委员会

宣读的《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所做决议的初稿；决议的最后定稿，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６９页。——第５０５页。

５８７这个决议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６年１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在同意约 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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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关于开始讨论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建议之后提出来的。

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第５０７页。

５８８马克思认为，吸收已经兴起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代表参加国际，必将加

快使意大利工人摆脱马志尼派影响的过程。意大利各工人团体没有派

代表参加１８６６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第５０８页。

５８９ 发表在１８６６年６月２４日《法兰西信使报》和７月８日《左岸》（《Ｒｉｖｅ

ｇａｕｃｈｅ》上的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最后一项，即第十二项，提出了建

立互助会，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帮助协会会员的孤儿问题。在马克思起草

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这项建议包括在第

一点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１３—２１４页）。——第

５０９页。

５９０这个调查大纲是马克思最初提出的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统计的大

纲之一。这个大纲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后收入《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

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１５

页）。——第５０９页。

５９１在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年９月３—８日）上，法国的蒲鲁东主

义者在批准章程时企图通过如下观点：不仅担任工人组织领导职务的

人，而且工人组织的成员都必须是工人。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马修 劳

伦斯提议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就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一种

表示。但是马克思拒绝当候选人。——第５１１页。

５９２这个决定是根据１８６７年９月２８日《蜂房报》第３１１号发表的文本刊印的。

关于不委任常务主席的建议由总委员会委员约 黑尔斯根据马克思的

提议在９月２４日的会议上提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１卷

第３５９页）。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年９月）在一项特别决议（这项决议在

１８７１年已被写入章程）中，建议所有支部废除常务主席一职。——第５１２

页。

５９３马克思提出这项决议案，是由于国际巴黎支部理事会撇开总委员会，对

即将召开的协会洛桑代表大会提出了它自己的充满蒲鲁东主义味道的

议程，并在１８６７年７月２０日把它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第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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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５９４马克思根据约 巴 施韦泽的通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２

卷第７６、７９页）写的这篇短评，曾收在关于１８６８年５月１２日总委员会会

议的报纸报道（１８６８年５月１６日《蜂房报》第３４４号）里；这个材料在记

录本中没有反映出来。——第５１４页。

５９５在发表１８６８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时马克思选出同时发表的日内

瓦代表大会决议涉及：国际在无产阶级经济斗争中的作用，八小时工作

日，儿童和妇女的劳动保护，组织合作生产和工会的任务（《临时中央

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２、３、４、５、６点），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２１４—２２１页。——第５１５页。

５９６米 巴枯宁于１８６８年秋建立的团体，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于１８６８

年１２月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在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讨论了

同盟的纲领后，根据马克思关于接纳另一个国际团体加入协会是同章

程相抵触的这一意见，委托他起草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６卷第３８２—３８４页）。

  马克思对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的评语写在这个文

件的法文文本的页边上；荣克在页边上记下了熟悉该文件并在讨论文

件时发言的杜邦和若昂纳尔两人的姓。——第５１６页。

５９７１８６８年１２月１５日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委托他帮助荣克起草一份

关于委员会活动的简报，结果就有了这篇包括最近几次会议材料的报

道。记录本中没有这篇报道中所提到的马克思和阿普耳加思关于国际

对自由贸易的态度的决议案。——第５２２页。

５９８这个文件是总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３月８日会议批准的常务委员会的报告，常

务委员会在１８７０年２月１９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２卷第

４３４页）和３月５日讨论了里昂支部冲突的问题。——第５２４页。

５９９这封信是对汉诺威国际五金工人协会委员会１８７０年１月１２日请求马克

思协助同英国工联建立联系的答复。以荣克为首的总委员会代表团受

委托进行谈判，荣克于４月１２日报告了４月７日同伦敦机械工人联合会委

员会会晤的情况；该委员会表示愿意同德国和法国的机械工人建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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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提出英国工人感兴趣的问题的专题调查表。马克思这封信中复述

的调查项目同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３日荣克给马克思的信中保存的英文原文（见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６８—１８７０》第１６２页）在文字上稍有不

同。——第５２６页。

６００这个文件是恩格斯关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日他和马克思同英国民主派新闻记

者罗伯特 里德谈话的笔录。里德６月３０日曾建议马克思利用公社时期

他在巴黎任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电讯》通讯员时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

为公社社员辩护。——第５２７页。

６０１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２日国际巴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作出关于开除倒向凡尔

赛分子一边的工人阶级叛徒昂 托伦的决定。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总委员会

做出专门决议（见本卷第６８１页）批准了这一决定，该决议只有工人报

刊发表了。——第５２８页。

６０２保存在马克思遗稿中的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总委员会记录本的摘要，是由马

克思、部分由恩格斯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记在两大张纸上的。

摘要一直记到１８７１年９月５日。这里还有马克思在一年以后，即１８７２年８

月底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前夕，记在一页纸上的关于１８７０年６月—

１８７２年４月的记录摘要（见《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

２—７日。记录和文件》第５８０—５８１页）。这两份手稿上划有一些记

号和线条，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国际的文件时利用过它们。——

第５２９、５９９页。

６０３在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１７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中只记下了这个发言的题目

（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２３２页）。象在其他许

多场合一样，恩格斯把本人写的通讯交给总委员会秘书，以便在《东邮

报》发表（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８０页）。恩

格斯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第５４７页。

６０４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７日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中恩格斯的发言是这样记载的：

“公民恩格斯说，他有来自意大利各支部的许多消息，他想把它交给秘

书以便每周在《东邮报》上报道。加里波第终于同马志尼断绝关系的信

件，在意大利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得到该信，就把它放到报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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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１１页）。恩格斯的手稿没

有保存下来。——第５５０页。

６０５指马志尼在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３日，９月７、１４和２１—２２日在《人民罗

马》（《ＲｏｍａｄｅｌＰｏｐｏｌｏ》）报第２０、２８、２９和３０—３１号上的文

章。—— 第５５０页。

６０６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１—６日在罗马举行了基本上处于马志尼影响下的意大利

工人团体、主要是互助组织的第十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第５５３、５５４

页。

６０７指倍倍尔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３０日和１１月８日在帝国国会中的发言。——第５５７

页。

６０８声明是用来在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３—２５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审判中为德国社

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执行委员会委员威 白拉克等人进行辩护的。

因该党在普法战争中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立场而于１８７０年９月被捕的被

告人被指控“危害社会秩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起诉的主要罪状是

加入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３卷第３１６页）。其实，社会

民主工党１８６９年在爱森纳赫的成立大会上曾考虑到德意志各邦现行的

有关工人联合会的法令，宣布赞同国际的纲领，但形式上不加入国际；

至于个人加入外国（科学和其他的）团体，则法律并不禁止德国臣民这

样做。——第５５８页。

６０９按照爱森纳赫党的组织结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驻在地由每年一次的

党代表大会指定轮流设在国内的大城市；执行委员会从地方组织的成

员中选出。执行委员会的第一个驻在地曾指定设在不伦瑞克市。马克思

起草这个文件时，新的执行委员会已经从１８７１年８月起设在汉堡。——

第５５８页。

６１０恩格斯的这个报告没有收入会议记录，看来它是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５日总委

员会会议上做的，并写成了书面形式交给报刊发表。这个报告是根据国

际丹麦联合会委员会的报告和路易 皮奥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的

文章写的。——第５６０页。

６１１马克思的这篇手稿是１８７２年２月底—５月底从美国的国际各支部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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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和信件中以及美国报刊有关北美联合会分裂的消息中做的摘

录。马克思在起草总委员会关于合众国联合会内部分裂的决议时，以及

恩格斯在写《国际在美国》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

卷第５６—５９、１０６—１１３页）时都曾利用过这个摘录。——第５６２页。

６１２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在１８７２年６—８月修订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

例的草案，拟提交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批准。由于时

间仓促和代表大会总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只限于解决几

个最重要的问题：章程中写进了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第七条（ａ），

为了加强纪律和组织上的集中制，对条例中的一些提法作了修改。用作

修订的原稿是１８７１年共同章程的正式法文本，总委员会通过的对原稿

所作的修改是保 拉法格亲笔记下的，同马克思本人写的草稿完全一

致。——第５７２页。

６１３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９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共同章程草案时，总委员会委员，

英国社会主义者马耳特曼 巴里建议去掉“存在有现代社会的。这几个

字，说它限制了协会活动的范围。恩格斯为此声明说：“如果象所建议的

那样去掉这句话，就会把协会变成一个类似资产阶级创建的慈善性团

体。现代社会——这是一个资本进行统治，而工人只被当作工具使用的

社会。认为可以立即把古巴或巴西的奴隶，或者把中国和印度的居民变

成有组织的工人，那是荒谬的。在他们获得解放以前，他们应先成为自

由的工人。抛弃‘现代社会’这几个字就意味着取消这种实质性的提

法”（《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１８９页）。——第５７２

页。

６１４在章程的以前的文本中，这个地方是这样写的：“是要成为……各国工

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

第４７６页）。这个修改根据的是马克思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１６日的总委员会会议

上所作的说明。记录簿中写道：“关于章程第一条，公民马克思建议去掉

‘成为……联络……中心’这些字，理由是协会的发展已经使情况有所

改变，他建议改为‘组织……各国工人的共同行动’。他说，为了防止错

误的解释，作这种修改是必要的”（《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１９１页）。——第５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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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５马 巴里建议去掉这一条中的“工人”一词，认为这是多余的重复。马克

思反对他的意见，说：“这纯粹是文字上的问题，不过他认为，最好不

要改动，因为代表大会可能会把这样做当作是委员会企图抹掉代表大

会的工人性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１９２

页）。——第５７３页。

６１６第八条是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的简要提法，由海牙代表大

会批准，写进章程作为第七条（ａ）。在１８７２年６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讨

论这一条时，恩格斯和马克思支持关于把这一条写进章程的建议：“公

民恩格斯支持这一建议。我们在代表会议上采纳这一条的理由至今仍

然有效，因此我们应当争取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它。

  公民马克思说，还有另外的考虑。我们有两种反对者：拥护摒弃政治

的人，他们攻击这个决议案比谁都厉害，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他们

让资产阶级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自己。我们应当揭露这一情况而加以

制止”（《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１９６页）。——第

５７７页。

６１７对第九条的补充是按马克思的建议做出的，马克思根据的是在反对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斗争中成功地应用了这一原则的北美支部的经

验。——第５７７页。

６１８指１８７２年６月１５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１０—１１期发表的米 巴枯宁对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总委员会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５５页）的答

复。—— 第５８６页。

６１９ 由海 荣克署名发表的《总委员会对汝拉联合会抗议在海牙召开代

表大会的答复》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在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７日的总委员会会

议上讲述了它的内容。记录本上保存了这样的记载：“马克思说，在瑞士

已经开过三次代表大会，比利时人早在１８７０年就提出荷兰；荷兰是英

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北部的中心点，没有必要重新审理委员会原来

的决议。（通过）”（《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第２３９

页）。——第５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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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０发表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１日《人民国家报》上的这篇简讯，同恩格斯同时期

写的《总委员会就里米尼代表会议告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各支部书》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４０页）在内容上是一致

的。——第５８９页。

６２１１８７２年８月２５日写的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对巴枯宁分子诬蔑性攻击

的答复。巴枯宁分子在１８７２年８月１日《汝拉联合会简报》第１４期上竭力

把国际内部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德国共产党人的“独裁者的”野心。与奥

地利代表新闻记者奥伯温德从海牙寄给《新自由报》（《ＮｅｕｅＦｒｅｉｅ

Ｐｒｅｓｓｅ》）署名为“ｇ”的那些文章不同，马克思的文章没有署名。第一

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

报告和书信》１９７２年莫斯科版。——第５９０页。

６２２１８７２年７月２１日在诺定昂举行的国际不列颠各支部的代表大会一致通

过决议，声明必须建立一个以国际的原则为基础的独立工人政党。——

第５９２、７２３页。

６２３指凡尔赛国民议会委员会对３月１８日起义和建立巴黎公社原因的官方

调查（《议员对三月十八日起义的调查》）。——第５９４页。

６２４这个看法是恩格斯说的。他在第一次发表于１８７２年７月３日《人民国家

报》第５３号的《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末尾提出了这个看法（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５９页）。下面引自约 哥 费希特的著作

《１８０７和１８１３年的政治文摘》的话不完全确切。——第５９５页。

６２５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把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的建议被通过之后

代表大会的代表——布朗基主义者示威性地离开了海牙。——第５９６

页。

６２６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材料中，巴黎代表的这个声明没有保存下来。这个声

明实质上同国际法国支部的其他著名文件是一致的，但在文字上有所

不同。——第５９６页。

６２７下面引的这段话同海牙代表大会正式记录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各种报纸

对会议情况的报道中的德国代表的任何一次发言都不一样。显然，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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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这样写是为了给联邦主义者的立场以更多方面的批判。——第５９６

页。

６２８关于把总委员会迁往纽约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７２年９月６日在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并在同一次会议上以２６票对

２３票、９票弃权通过的。这一建议的详细理由见本卷第６０９—６１１页。——

第６０３页。

６２９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阿 赫普纳给《人民国家报》写了关于海牙代表大

会的报道而被捕之后应该报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文章的结构和内容

都很近似恩格斯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１日为《人民报》（《ＬａＰｌｅｂｅ》）写的《海

牙代表大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８４—１９０

页）。恩格斯在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１８７２年１０月２１日编辑委员会最终确

定的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正式法文本。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引文

同《全集》发表的决议原文（同上第１６５—１７７页）在个别地方有细微差

异的原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

２—７日。报告和书信》１９７２年莫斯科版。——第６０４页。

６３０原稿此处和下面用的是“宗得崩德”一词，这个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著作中经常用来指１８５０年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

尔宗派主义冒险主义集团。关于这一名称的起源，见注６５。——第６１４

页。

６３１恩格斯关于欧美工人运动的简讯同１８７３年１—２月登载在同一报纸上的

他的《关于国际在大陆上活动情况的报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８卷第３４５—３４９页）相衔接。《简讯》与《报道》（同关于国际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一起刊登在报上）不同，单独登载在《国

外工人运动消息》或《大陆工人运动消息》一栏里。《简讯》的材料来

源，除了恩格斯在同朋友们和战友们广泛通讯中得来的消息之外，就是

各国的工人报刊，首先是莱比锡报纸《人民国家报》和马德里的《解放

报》（《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第６１６页。

６３２这篇《报道》登在关于１８７３年５月８日举行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例行会

议的报告中。——第６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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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暗指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纽约（见注６２８）后，它的前任书记约翰

黑尔斯企图把从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分裂出去的改良主义派变成所

有反对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联合会的某种中心。黑尔斯把持国际工人

运动的野心在大陆上没有得到支持。——第６２９页。

６３４这个文件是洛桑的瑞士当局为弗 恩格斯离境前往伦敦而发给他的，这

时被驱逐出巴黎的马克思已经到达伦敦。恩格斯是由于在德国西南部

起义失败而到瑞士的（见注７４）。１８４９年８月２３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

坚持要他转赴伦敦，说：“……你的安全也要求这样做。普鲁士人会枪毙

你两次：（１）由于巴登；（２）由于爱北斐特。”（注６３６）（《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７卷第１６０页）恩格斯绕道意大利和西班牙前往英国，

因为法国政府不准他过境。——第６３３页。

６３５这里发表的《收据》证明了这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

员会１８４９年９月２０日发表的《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５９５—５９６页）的第一批响应者中的一

个。——第６３５页。

６３６这里发表的材料是《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起义参加者案件的起诉书》的

摘录。这次起义是德国人民群众维护帝国宪法（见注６４０）斗争中的一

次。摘录谈到弗 恩格斯带领佐林根武装工人的队伍（见注６４１）赶到爱

北斐特参加这次起义的情况。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委托恩格斯领导构

筑防御设施并让他指挥炮兵。恩格斯的坚决行动和他依靠工人的意图

吓坏了运动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根据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见注

６３７）的要求，恩格斯不得不离开该城。

  这个摘录（除最后两段之外）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１９７０年《历史问

题》（《Ｂｏｐｏｃ 》）杂志第１１期。——第６３９页。

６３７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廉 许纳拜恩

（裁缝）、约翰 波特曼（铜匠）和尤利乌斯 特罗斯特（食利者）。——第

６３９页。

６３８指爱北斐特安全委员会所属的军事委员会。——第６３９页。

６３９黑、红、黄是象征德国统一的颜色。——第６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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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０指１８４９年３月２７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尽管这个宪法有

它的局限性和向封建反动势力作了让步，但它毕竟是在德国统一和德

国民主化的事业中前进了一步。然而，法兰克福议会没有实施这部宪法

的实际权力，而一些德意志最大的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

诺威等）的政府拒不承认这部宪法。１８４９年５月，德国人民群众（在莱茵

省、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开始发动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领

导这些起义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的胆小的和指望妥协的政策

导致了这次革命运动的失败。——第６３９页。

６４１指１８４９年５月初在佐林根及其附近地区发生的支持帝国宪法的起义。对

格莱弗拉特附近的军需库的袭击使起义者（其中有许多佐林根工人）装

备了必要的武器。市政当局被撤换，由安全委员会取而代之。起义由于

资产阶级的叛卖政策而遭到失败。——第６４０页。

６４２关于马克思也参加的、１８５０年４月５日纪念马 罗伯斯比尔诞辰的集会的

报道，除了《大胡蜂》报（《ＤｉｅＨｏｒｎｉｓｓｅ》），《民主评论》１８５０年５月

号也发表了。在这则关于恩格斯的演讲的报道中有如下一段话：“德国

流亡者致了答辞，并以举杯向英国无产者祝贺而结束了非凡的演说。”

  “民主派兄弟协会”是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哈尼、琼斯）和革

命流亡者（正义者同盟的盟员等）１８４５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

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１８４５年９月２２日各国民主派会议的筹备工

作；这个协会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后来他们同“民主派兄

弟协会”保持经常的联系。１８４８年宪章派失败之后，协会的活动大为削

弱，到１８５３年协会完全瓦解了。——第６４２页。

６４３平等派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

团，１６４７年在全国范围形成。——第６４２页。

６４４这里发表的恩格斯亲笔记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１８５０年４月２０日起草的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３５５—

３５７页）中使用过。——第６４３页。

６４５１８５０年９月，在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刽子手海瑙逗留英国期间，

巴克莱和彼尔金斯公司啤酒厂的工人殴打了这位奥地利将军；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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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在警察的保护下跑掉并立即离开了英国。“民主派兄弟协会”（见

注６４２）为了表示支持和同情工人的这一行动，于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０日举行集

会。恩格斯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除《雷诺新闻周报》（《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Ｗｅｅｋ

ｌｙ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发表了恩格斯演说的最完全的记录之外，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４

日《北极星报》第６７３号、９月１１日《泰晤士报》第２０５９１号、９月２日

《纪事晨报》第２６１３９号也发表了关于他的演说的简讯。两家德文报纸

——１８５０年９月１３日《德意志伦敦报》 （《Ｄｉｅ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第２８５号和９月１８日《大胡蜂》报第２１８号也发表了这次集会

的报道。——第６４６页。

６４６１８５０年１２月２９日，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哈尼的邀请，参加“民主派兄弟

协会”（见注６４２）新年聚餐会。哈尼在会上概述了协会一年的活动总结

和欧洲的政治形势。恩格斯当时同马克思都已经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８４页），他在聚餐

会上代表这个协会发表演说可能事先同该协会的领导，其中包括同卡

沙佩尔有了协议。恩格斯的演说记录虽然非常不完全，但是证明，恩格

斯在演说中阐述了他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的

蓬勃发展开辟了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不久会发生

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已经改变的环境下

应当提出新的任务。——第６５１页。

６４７这里发表的文件是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１８５２年）时写的。普鲁士当

局策划这起案件是为了打击共产主义者同盟、工人组织和整个民主主

义反对派。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其他文件中淋漓尽致

地揭露了普鲁士当局及其代理人的挑衅、伪造文件和无耻行径（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文件安全转交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施奈德第二、埃塞尔第一和冯 洪特海姆，

曾经使用过目录中例举的商人和商号的名字。恩格斯保障了这些通讯

处中的大部分，为此他曾利用自己的商业关系。——第６５２页。

６４８ （３）—（５）是恩格斯写好的有商业通讯处的信封。１０月２８日他把这些

信封寄往伦敦马克思处，以便把给洪特海姆、埃塞尔第一、施奈德第二

的信装进这些信封里寄出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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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页）。——第６５２页。

６４９指马克思经杜塞尔多夫寄给施奈德第二的一封信，信寄到弗莱里格拉

特认识的一个德国商人的名下。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关于它的内容，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１６８页。——第６５２页。

６５０指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２６日马克思致施奈德第二的信。马克思认为这封信非常

重要，托别人寄往科伦施奈德处，共四份，其中一份经维尔特从曼彻斯

特寄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１６３—１６４页），另外

两份恩格斯在本目录（１）和（８）中提到。这封信没有找到。——第６５２

页。

６５１指１８５１年１月２７日海 贝克尔致马克思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８卷第５２９页）和丹尼尔斯就他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

论》致马克思的几封信。——第６５２页。

６５２指１８４８年１２月２６日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中引用过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５０７—

５０８页）。——第６５２页。

６５３指马克思通过当时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格 荣克捎给施奈德第二

的一些文件，文件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希尔施参与了伪造，并

揭露了施梯伯证词的虚伪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

４９６—５０６页；第２８卷第１６９—１７０页）。——第６５２页。

６５４指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罗伊特盗窃荻茨的所谓档案一事（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６７—４７１页）。——第６５３页。

６５５在文件的末尾是恩格斯绘制的１８５２年７月—１０月的月份牌。——第６５３

页。

６５６燕妮 马克思的母亲——卡罗琳 冯 威斯特华伦１８５６年７月２３日在特利

尔逝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卡 马克思作为其女儿的丈夫应当亲自参加

财产的分配。马克思由于不可能亲赴德国，写了这份在特利尔生效的委

托书。——第６５４页。

６５７下面的字迹看来是特利尔公证人的手笔；燕妮 马克思的签字是本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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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６５４页。

６５８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成立二

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的唯一一份记录，出自格 埃卡留斯的手笔，

但不太令人满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威 李卜克内西和埃卡留斯的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１卷第８３页和第４５３—４５４页）中批

评了这个纪录，指出记录含有同演说完全相反的意思。其中包括最后的

一句话，即似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可能采取共同的行动。——第

６５６页。

６５９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对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的态度的决议是作为总委员会

１８６６年６月１９日、２６日，７月３日和１７日在马克思参加下所展开的讨论的

总结通过的。这项决议的基础是博勃钦斯基和卡特提出的最初议案。这

个议案在马克思发言之后作了修改（关于讨论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３１卷第２３０页）。——第６５９页。

６６０马克思提出的建议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５１

页。——第６６０页。

６６１马克思１８６８年６月２０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这次的讲话（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２卷第９４—９５页）。——第６６０页。

６６２在总委员会记录簿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１日的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

记的：“公民马克思。德国。工人总联合会打算用迂回的办法做普鲁士法

律所禁止公开做的事情。在德意志南部和东部各邦里存在另一个工人

联合会，它在瑞士有若干分会；它们也打算参加。赖德律－洛兰党出版

的新报纸《觉醒报》对国际协会反映较好”（《第一国际总委员会。１８６６—

１８６８》第１６１页）。——第６６２页。

６６３马克思在１８６９年２月２３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详细地讲述了恩格斯

用德文写的《关于萨克森煤矿工人行业协会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８５—３９２页）。马克思的发言记录保存在总委

员会记录簿里；本卷发表的报纸报道比记录更完全和更准确一些。——

第６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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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４这个文件是以美国报纸（可能是《民主主义者》（《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的

剪报形式保存下来的，剪报贴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上。在１８７０年４月１９日

总委员会会议的记录里有马克思关于休谟的信和信中所附要求总委员

会在每个国家建立不同国籍工人的专门代表机构的报告书的如下发言

记录：“公民马克思不同意报告书，因为在委员会里已经有了不同国籍

的代表，其他一切问题应交协会的通讯员处理。信中说，美国工联运动

倾向于采取秘密团体的形式。驻纽约的德国通讯员的信证实了这一点，

他要求委员会干预此事并尽力劝阻休谟和杰塞普不参加这个运动。”委

员会通过了要求进一步说明事实真相的决议（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

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年》第１６３页）。——第６６５页。

６６５指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３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大会以工人

的名义要求英国政府使普鲁士停止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第

６６７页。

６６６指《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它是欧洲列强在克里木战争结束之后签订

的１８５６年巴黎和约的一个附件。——第６６８页。

６６７１８６７年７月４日比斯利在伦敦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谴责英国资产阶级伪

善地就１８６６年秋设菲尔德罢工时期因招募顶替者而引起的冲突事件对

工联首领布罗德黑德进行迫害。——第６６８页。

６６８１８７１年１月１０—１２日勒芒战役失败之后，新组成的尚济将军军团败退，

损失惨重。——第６６９页。

６６９１８７１年１月５日在大炮街的一家旅馆大厅里召开的由律师约 梅里曼主

持的会议，号召英国政府促进普鲁士和法国之间议和和承认法兰西共

和国。——第６７２页。

６７０指１８５５年６—７月由于议会决定限制酒店在星期日的营业时间而在伦敦

举行的群众示威。——第６７３页。

６７１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５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过去只是发

表过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６７３—６７４页），由

于不久前发现了记录簿中的一页，这里才得以发表了讲话的全文。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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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９日《东邮报》第１３５号刊载的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之间的

最重大的出入均在脚注中注明。——第６８０页。

６７２ 指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３日在伦敦收到的奥 赛拉叶４月１２日和１５日的两封

信。——第６８１页。

６７３在前一次会议，即１８７１年４月１８日的会议上，由于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关

于托伦被开除出国际的电讯，总委员会通过决定：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就发表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定的决议。保存下来的英文本总委

员会的决议案是恩格斯的亲笔，上面有几处马克思作的修改（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２１页）。——第６８１页。

６７４马克思在１８７１年４月２６日左右给列 弗兰克尔的信中完成了这个委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３卷第２１７—２１８页）。——第６８２页。

６７５保尔 拉法格从１８７１年４月６日至１２日在巴黎。——第６８２页。

６７６恩格斯支持荣克关于总委员会派代表团参加预定１８７１年５月１６日在伦

敦共济会大厅举行的罗伯特 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的提议。——第

６８５页。

６７７莫特斯赫德反对参加纪念会，他说：“欧文并不象恩格斯所想象的那样

有独创之见。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法国老一辈作家那里拿来的，他

的宗教思想则来自洛克。”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０—

１８７１》第１３６页）莫特斯赫德还硬说恩格斯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曾

是宪章派”。——第６８５页。

６７８在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０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中，马克思的这次发言是这样记

的：“然后，公民马克思提议寄信给《观察家》和《旁观者》，揭露据说

是国际巴黎支部发表的那些宣言。所有这些宣言都是凡尔赛警察当局

的捏造。”（《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１５９页）恩格

斯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写的信没有发表在上述报纸上，我们所得到的只

是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００页）。——第６８７页。

６７９马克思同《世界报》驻伦敦记者Ｒ．兰多尔谈话的记录，以前是根据１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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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８月１２日国际美国支部机关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１３期

（总第６５期）刊载的节录译成俄文发表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７卷第６８１—６８８页）。第一次用俄文全文发表于１９７２年《在国外》

（《３ａｐｙ 》）杂志第４５期。——第６８８页。

６８０ 一种特殊的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美国作家查理 高弗莱 李兰德

（１８２４—１９０３年）的幽默作品《汉斯 布赖特曼歌谣》就是用这种语言写

成的。——第６８８页。

６８１记者的记录不准确：１８７１年春在巴塞罗纳发生的是纺织工人的罢工，同

时发生的雪茄烟工人的罢工是在安特卫普。——第６９１页。

６８２土地和劳动同盟是１８６９年秋季在马克思的直接参加下成立的英国工人

群众性组织。马克思认为它是英国无产阶级走向革命化的道路之

一。——第６９１页。

６８３１８７０年春宣布的全民投票，按照法国第二帝国统治集团的意思，应当巩

固由于整个波拿巴制度的危机而摇摇欲坠的拿破仑第三的统治。在发

表这个蛊惑性的告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书的同时，对无产阶级

和左翼共和派的运动进行了镇压。——第６９２页。

６８４马克思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年９月１７—２３日）开幕式上的讲话以

前根据法文记录收入本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６９３

页）。这里是根据埃卡留斯作的英文记录发表的。这两份记录可以互相

补充。——第６９８页。

６８５伦敦代表会议是在对国际成员采取警察恐怖和迫害的情况下召开的，

具有秘密的性质，它的工作是关门进行的。然而报刊透露了这次会议的

消息：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日（苏格兰人报》（《Ｓｃｏｔｔｓｍａｎ》）发表了埃卡留斯

阐述代表会议过程及其最重要的决议的文章，欧美许多报纸都予以转

载，而伦敦报纸《谁来了！》（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７日和８日第３１—３２号）还在代

表会议决议正式公布之前就刊载了从一个排字工人那里秘密得到的决

议稿。——第６９９页。

６８６指恩格斯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簿中的这次

发言记录是准确的（见《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第

９４８注   释



３３页）。——第７０１页。

６８７在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１９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发言时通报了德国、美

国、瑞士和英国的情况。他的发言中有关英国政府对公社流亡者的态度

的摘录，曾用法文刊登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１０日《平等报》第１号上，用德文刊

登在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０日《哨兵报》第３号上。这篇通报中的某些部分还在

１８７２年１月２１日（８日）莫斯科报纸《当代新闻》 （《Ｃ

》）第７号的国外通讯中引用过。——第７０２页。

６８８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年９月２—７日）会议记录保存下来的是弗

泰 库诺手抄的、并经过核对的弗 阿 左尔格根据自己的德文记录稿

整理的副本以及有些地方具有草稿性质的法国书记勒穆修的记

录。由于９月３日才选举书记，所以代表大会的前两次会议在勒穆

修的手稿中没有得到反映。马克思１８７２年９月２日的发言只在巴

枯宁分子尼 茹柯夫斯基（他的代表资格未被代表大会确认）的两本记

录里保存下来了。左尔格的记录中的马克思的四次发言和恩格斯的一

次发言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２４—７３１页。——

第７０７页。

６８９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代表由于带的是限权代表委托书，所以要求代表

大会投票时不按每一个代表的票数计算，而按选出代表的组织的成员

人数计算。这个要求遭到代表大会的否决。——第７０８页。

６９０在左尔格的记录上接着是“吉约姆打断发言者说：这是不真实的”。——

第７０９页。

６９１马克思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的发言以前是按照左尔格的德文记录收入

本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２８—７２９页）。这里发表

的是勒穆修的法文记录。——第７１１页。

６９２马克思１８７２年９月８日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说的简短记录曾发表在荷兰报

纸《商业总汇报》（《Ａｌｇｅｍｅ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ｓｂｌａｄ》）关于群众大会的报道中。

《自由报》（《Ｌｉｂｅｒｔé》）和《人民国家报》发表的比较完全的经作者认

可的通讯报道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７８—１８０

页。——第７１４页。

０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６９３指１８７２年９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皇帝在柏林的会晤，这是一次恢

复这些国家的反动同盟的尝试，这次会晤讨论包括关于共同反对革命

运动的问题。——第７１４页。

６９４在英国宣传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多次

反击总委员会前书记约翰 黑尔斯的诽谤性攻击。约翰 黑尔斯转到改

良主义立场，同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少数派无原则地勾结

起来，竭力分裂不列颠联合会，并于１月２６日在伦敦单方面召开一些脱

离国际支部的人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领导人对国际英国支部

内的改良主义分子展开的不调和的斗争，当时反映在许多文件中，首先

是反映在《致〈国际先驱报〉编辑》和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和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的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２１６—

２３１页）。

  本卷收入的两封致伦敦报纸编辑部的信，一封是弗 列斯纳在马克

思的参加下写的，另一封是赛 维克里在恩格斯参加下写的。这两封信

描述了这一论战的较详尽的观点和细节。——第７１７、７２２页。

６９５出席１８７３年６月１—２日不列颠联合会曼彻斯特代表大会的，有承认１８７２

年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二十三个支部的二十六名代表。代表大会

通过了关于巩固组织和加强宣传的决议，强调必须建立无产阶

级的独立的政党，主张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并授予不

列颠联合会一面国际工人协会的红旗，以证明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第７２６页。

６９６为了执行海牙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工会国际联合会的决议，不列颠联合

会委员会选派出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筹备。在４月２４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会议上第一次宣布这个委员会之后，曾委托马 巴里和欧 杜邦起草

相应的告英国工会书。恩格斯直接参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在１８７３年５

月１日和８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听取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文件。在告英国工

会书中揭示了工会在建立国际工人协会过程中和在协会的不同历史时

期所起的作用，同时指出了工会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国际工人运动新

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任务。——第７２７页。

１５８注   释



人 名 索 引

Ａ

阿 巴 斯 一 世 （Ａｂｂａｓ Ｉ １５７１—

１６２９）——伊朗萨非王朝国王（１５８７—

１６２９）。——第４５３页。

阿贝勒，昂利 万 登（Ａｂｅｅｌｅ，Ｈｅｎｒｉ ｖａｎ

 ｄｅｎ 生于１８４７年）——比利时无政

府主义者，职业是商人，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

委员会通过决议 把他开除出 国

际。——第５９８页。

阿伯丁伯爵，乔治 戈登（Ａｂｅｒｄｅｅｎ，Ｇｅｏｒｇｅ

Ｇｏｒｄｏｎ，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８４—１８６０）——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５０年起为皮尔派

领袖，曾任外交大臣（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和１８４１—

１８４６）和 联 合 内 阁 首 相（１８５２—

１８５５）。——第３８０页。

阿卜杜尔－麦吉德（Ａｂｄｕｌ—Ｍｅｄｊｉｄ１８２３—

１８６１）——土耳其苏丹（１８３９—１８６１）。—

—第２２１、２２８、４１７页。

阿布，埃德蒙（Ａｂｏｕｔ，Ｅｄｍｏｎｄ １８２８—

１８８５）——法国新闻工作者，波拿巴主

义者。——第４４０页。

阿代尔，罗伯特（Ａｄａｉｒ，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３—

１８５５）——英国外交家，查 詹 福克斯

的老搭档。——第３７３页。

阿道夫 弗雷德里克（Ａｄｏｌｆ Ｆｒｅｄｒｉｋ 

１７１０—１７７１）——霍尔施坦－哥托尔

普 王 朝 的 瑞 典 国 王 （１７５１—

１７７１）。——第４６５页。

阿德里安（普卜利乌斯 埃利乌斯 阿德里

安）（ＰｕｂｌｉｕｓＡＥｌｉｕｓ Ｈａｄｒｉａｎｕｓ ７６—

１３８）——罗马皇帝（１１７—１３８）。——

第１６２页。

阿尔伯（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１５—１８９５）（真名亚历

山大 马丁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Ｍａｒｔｉｎ）——法

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

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８年

为临时政府成员。——第４７、４９、６１页。

阿尔布凯克（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死于１８１１

年）——公爵，西班牙将军，西班牙独

立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１１年任西班牙驻

伦敦大使。——第２３０、２３１页。

阿尔布雷希特（勃兰登堡的）（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ｖｏｎ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 １４９０—１５６８）——

最后一个条顿骑士团团长，第一代普

鲁士公爵（１５２５年起）。——第３３５、３３７

页。

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５５３—１６１８）——普鲁士公

爵（１５６８—１６１８）。——第３３７—３３９页。

阿尔布雷希特 熊 巴伦施太德伯爵（Ａｌ

ｂｒｅｃｈｔ ｄｅｒ Ｂａｒ，Ｍａｒｋｇｒａｆ ｖｏｎ 

Ｂ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ｄｔ １１００左右—１１７０）——第

一代勃兰登堡侯爵（１１５０年起）。——

第３３１页。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 阿基里斯（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Ⅲ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 １４１４—１４８６）——安斯

２５８



巴赫公爵（１４４０年起），勃兰登堡选侯

（１４７０—１４８６）。——第３３５页。

阿尔丹，安东（Ａｒｄｉｎ，Ａｎｔｏｎ 死于１８９８

年后）——瑞士工人，加入国际的马车

制造工人和铁匠协会主席；国际日内

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成

员。——第５１９页。

阿尔加罗蒂，弗兰契斯科（Ａｌｇａｒｏｔｔｉ，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１７１２—１７６４）——伯爵，意

大利哲学家，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

二世和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近

友。著有《供夫人们阅读的牛顿哲

学》。——第３２３页。

阿尔芒，路易（Ａｌｌｅｍｅｎｔ，Ｌｏｕｉｓ）——第

５２０页。

阿尔诺德（Ａｒｎｏｌｄ）——第２２５页。

阿尔瓦，费南多 阿尔瓦雷斯（Ａｌｂａ，Ｆｅｒ

－ｎａｎｄｏ Ａｌｖａｒｅｚ １５０７—１５８２）——

公爵，西班牙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１５６７—１５７３年为尼德兰总督，十六世

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极其残酷地

镇压人民起义。——第４０１页。

阿尔维罗尼，朱利奥（Ａｌｂｅｒｏｎｉ Ｇｉｕｌｉｏ 

１６６４—１７５２）——西班牙国家活动家

和外交家：意大利人；红衣主教和西班

牙宫廷的首相（１７１７—１７１９），实际上

是该国的统治者；１７１９年被驱逐出西

班牙。——第４６１、４６２页。

阿格利巴（马可 维普萨尼 阿格利巴）

（Ｍａｒｃｕｓ Ｖｉｐｓａｎｉｕｓ Ａｇｒｉｐｐａ 公元

前６３左右—１２）——杰出的罗马统帅

和国家活动家；公元前２１年起是奥古

斯都的共同执政者。——第３９２页。

阿迦汗 努里（ＡｇａＫｈａｎＮｕｒｉ）——亲王

，波斯沙赫纳斯尔－埃德－丁时期的政府

首脑（１８５２年起）。——第３６２页。

阿里－帕沙（亚尼纳的，或台佩莱纳的）

（Ａｌｉ Ｐａｓｈａ １７４１—１８２２）——巴尔

干半岛西南部一个国家的创立者和执

政者，定都在亚尼纳城（１７８８—１８２２）；

他在跟土耳其苏丹军队激战两年

（１８２０—１８２２）之后投降，被背信弃义

地杀害。——第４７７页。

阿里夫－ 希克默德－ 贝伊（生于１７８６

年）——土耳其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６年

１８５４年３月伊斯兰教总教长（大穆夫

提）。——第２２１页。

阿罗——见门德斯－德阿罗。

阿马兰特——见沙维什。

阿马利亚，奥登堡公主（Ａｍａｌｉａ，Ｐｒｉｎｚｅｓ

－ ｓｉｎ ｖｏｎ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 １８１８—

１８７５）——希腊王后，奥托一世的妻

子。——第２２０页。

阿姆斯特朗，威廉－乔治（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１０—１９００）——

英国发明家、工厂主，线膛炮的创造

者。——第４８６、４８９、４９０页。

阿普耳加思，罗伯特（Ａｐｐｌｅｇａｒｔｈ，Ｒｏ－ｂｅｒｔ

 １８３３—１９２５）——英国工联主义运动

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红木工，粗细木工

联合会总书记（１８６２—１８７１），工联伦敦

理事会理事，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５、

１８６８—１８７２），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代表，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１８７１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

西内战》上签名，后来脱离了工人运

动。——第５２３、５３９、５４１页。

阿普拉克辛，费多尔 马特维也维奇

（ ， １６６１—

１７２８）——伯爵，俄国海军上将，彼得

一世的功臣。——第３９４页。

阿热奈（Ａｇéｎａｉｓ）——法国工人，共和主

义者。——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阿特伍德，查理（Ｕｔｔ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３５８人 名 索 引



英国社会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

第２４７页。

阿西，阿道夫 阿尔丰斯（Ａｓｓｉ，Ａｄｏｌｐｈ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８４０—１８８６）——法国

工人运动活动家；加里波第派；职业是

机械工人，克列索罢工（１８７０）的参加

者和组织者；对国际巴黎支部进行第

三次审讯时，受法院审讯；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委员 和巴黎公社 委

员。——第５４０页。

埃尔曼，阿尔弗勒德（Ｈｅｒｍａｎ，Ａｌｆｒｅｄ）——

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塑家，比

利时国际支部组织者之一；总委员会委员

和比利时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

表大会上参加无政府主义少数派。——

第５４０、５９８页。

埃尔塔尔，弗里德里希 卡尔 约瑟夫

（Ｅｒｔｈａ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Ｋａｒｌ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１９—１８０２）——公爵，美因兹选侯和

主教。——第４７３页。

埃卡留斯，约翰 格奥尔格（Ｅｃｃａｒｉｕｓ，Ｊｏ

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８—１８８９）——国际

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

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

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

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２），国际总委员会

总书记（１８６７年—１８７１年５月），美国通

讯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各次代表

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１８７２年以前

曾支持马克思，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会

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

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第５１３、

５３６、５３７、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５、６００、６４８、

６６５、６６６、６７２、６８１、７１９、７２０页。

埃里迪埃，马尔克（Ｈéｒｉｄｉｅｒ，Ｍａｒｋ）——

第５２０页。

埃 里 克 十 四 （Ｅｒｉｃ ＸＩＶ  １５３３—

１５７７）—— 瑞 典 国 王 （１５６０—

１５６８）。——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埃利奥特，约翰（Ｅｌｌｉｏｔｔ，Ｊｏｈｎ）——美国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国际会员，资

产阶级改良的积极宣传者。—— 第

５４０、５６８页。

埃利斯，亨利（Ｅｌｌｉｓ，Ｈｅｎｒｙ １７７７—

１８５５）——英国外交家，曾任驻德黑兰

公使（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后任大使（１８３５—

１８３６）。——第３６０页。

埃塞尔第一，约翰 亨利希 泰奥多尔

（Ｅｓｓｅｒ Ｉ，Ｊｏｈ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ｏｄｏｒ）——普鲁士官员，律师，教权派，

１８４８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

于中间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

的辩护人。——第６５２页。

埃斯基罗斯，昂利 弗朗索瓦（Ｅｓｑｕｉｒｏｓ，

Ｈｅｎｒｉ－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１２—１８７６）——法

国作家；１８４０年由于《人民福音》

（《Ｌ’Ｅｖａｎｇｉｌｅ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一书被

判处监禁；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后，被

驱逐出法国。——第４２３页。

爱琳娜（Ｅｌｅｏｎｏｒｅ）——普鲁士公爵阿尔布

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女儿，勃兰登

堡选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的妻子

（１６０３年起）。——第３３８页。

爱琳娜（奥地利的）（毦Ｅｌéｏｎｏｒｅ ｄ’Ａｕｔ－

ｒｉｃｈｅ １４９８—１５５８）——查理五世的

姐姐，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妻

子（１５１９—１５２１），后来（１５３０年起）为

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妻子。——

第４４９页。

爱琳娜（葡萄牙的）——见爱琳娜（奥地

利的）。

艾尔皮金，米哈伊尔 康斯坦丁诺维奇

４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

１８３５—１９０８）——六十年代初喀山学

生运动的参加者，１８６５年侨居日内瓦，

在那里创办了俄国印刷所，该印刷所

出版了《人民事业》杂志；国际会员，

巴枯宁同盟盟员，后来成为沙皇暗探

局密探。——第５１９页。

艾哈迈德—沙赫 杜兰尼（Ａｈｍｅｄ－Ｓｈａｈ

 Ｄｕｒｒａｎｉ １７２４—１７７３）——阿富汗

的沙赫（１７４７—１７７３），阿富汗国家和

杜兰尼王朝的创立者。——第３５８页。

艾伦，乔治（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ｒｇｅ）——美国资

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第５６８页。

安（Ａｎｎｅ １６６５—１７１４）——英国女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４５９页。

安德烈博哥柳勃斯基（

约１１１１—１１７４）——苏兹达尔公国大公

尤里 多尔哥鲁基的儿子。１１５７年父死后继

承王位。——第３０９页。

安东尼（马可 安东尼）（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Ｍａ－

ｒｃｕｓ公元前８３—３０）——罗马政治活

动家和战略家，尤利乌斯 凯撒的拥护

者。——第３９２页。

安菲（Ａｍｐｈｙ）。——第３６２页。

安娜（Ａｎｎａ １５７６—１６２５）——普鲁士公

爵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的女儿，勃

兰登堡选侯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妻子（１５９４

年起）。——第３３７—３３９页。

安娜——见奥地利的安娜。

安娜 彼得罗夫娜（ １７０８—

１７２８）——彼得一世的女儿；１７２５年起

为霍尔施坦－哥托尔普公爵查理一世

的妻子，彼得三世的母亲。——第４６２

页。

安娜 伊万诺夫娜（ １６９３—

１７４０）—— 俄 国 女 皇 （１７３０—

１７４０）。——第２５５、２６７、２６９、２９１、４６３、

４６４页。

安森，乔治（Ａｎｓ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９７—

１７６２）——男爵，英国海军上将，海军

首席大臣（１７５１—１７５６、１７５７—１７６２），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８）的

参加者；英国舰队的改革者。——第

４６５页。

昂古莱姆公爵，沙尔 德 华洛瓦（Ａｎ－

ｇｏｕｌêｍ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Ｖａｌｏｉｓ，ｄｕｅ 

ｄ’１５７３—１６５０）——查理九世的非婚

生子，在路易十三的军队中供职。——

第４５３页。

奥勃列斯科夫，阿历克塞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７１８—

１７８７）——俄国外交家；驻君士坦丁堡

的代办（１７５１）和驻办公使（１７５２—ｌ７６

８）；１７６８年因俄土战争爆发在土耳

其被捕并拘留到１７７１年；曾参加１７７４

年库楚克－凯纳吉和约的签订。——

第４６８页。

奥布里，埃米尔（Ａｕｂｒｙ，Ｅｍｉｌ １８２９左右

—１９００）——法国石印工人，国际的著

名活动家，蒲鲁东派，国际卢昂联合会

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巴黎公社的参加

者。——第５３６页。

奥地利的安娜（Ａｎｎｅ ｄ’Ａｕｔｒｉｃｈｅ 

１６０１—１６６６）——法国王后，路易十三

的妻子，路易十四时期摄政女王

（１６４３—１６６１）；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三

世的女儿。——第４５３、４５４页。

奥尔良公爵——见菲力浦 奥尔良。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Ｏｒｌéａｎｓ，Ｈéｌè－

ｎｅ，ｄｕｃｈｅｓｓｅ ｄ’１８１４—１８５８）（父姓

梅克伦堡－施维林 Ｍｅｃｋｌｅｎｂｕｒｇ－Ｓｃ

－ｈｗｅｒｉｎ）——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

的长子斐迪南的孀妇，法国王位追求者巴

黎伯爵的母亲。——第２２、４２０页。

５５８人 名 索 引



奥尔西尼，费利切（Ｏｒｓｉｎｉ，Ｆｅｌｉｃｅ １８１９—

１８５８）——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

民族解放和统一斗争的著名参加者之

一；因谋刺拿破仑第三被处死刑。——

第４４６页。

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 公元前６３—公元

１４）——罗马皇帝（公元前２７—公元

１４）。——第３９２页。

奥古斯特（萨克森的）——见奥古斯特二

世。厉王。

奥古斯特（萨克森的）（Ａｕｇｕｓｔ ｖｏｎ 

Ｓａｃｈ－ｓｅｎ １６１４—１６８０）——公爵，马

格德堡主教辖区的统治者（１６２８年

超）。——第３４２页。

奥古斯特二世 厉王（Ａｕｇｕｓｔ ＩＩ，ｄｅｒ 

Ｓｔａｒｋｅ １６７０—１７３３）—— 波兰国王

（１６９７—１７０６和１７０９—１７３３），萨克森

选侯，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

（１６９４—１７３３）。——第２７０、２７８、３４３、

４６１—４６３页。

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的）（Ａｕｇｕｓｔ Ⅲ

１６９６—１７６３）——前者的儿子；波兰国

王（ｌ７３４—１７６３）和萨克森选侯（１７３３

年起），称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

世。——第３８８、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８页。

奥古斯特三世（萨克森的）——见弗里德

里希－奥古斯特一世。

奥康瑙尔，菲格斯（Ｏ’Ｃｏｎｏｒ，Ｆｅａｒｇｕｓ 

１７９４—１８５５）——宪章运动的左翼领

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１８４８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７２０

页。

奥克兰伯爵，乔治 伊登（Ａｕｃｋｌａｎｄ，Ｇｅｏｒ

ｇａＥｄｅｎ，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８４—１８４９）——英

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多次担任内

阁大臣，１８３６—１８４２年任印度总督。——第

３６０、３６３、３６４页。

奥雷耳－德帕拉丹 路易 让 巴蒂斯特

德（Ａｕｒｅｌｌｅ ｄｅ Ｐａｌａｄｉｎｅｓ，Ｌｏｕｉｓ－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ｄ’１８０４—１８７７）——法

国将军，教权主义者，克里木战争的参

加者，１８５４—１８５５年任法军旅长，普法

战争时期任卢瓦尔军团司令，１８７１年３

月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１８７１年国

民议会议员。——第６６９页。

奥利维耶，埃米尔（Ｏｌｌｉｖｉｅｒ，Ｅｍｉｌｅ 

１８２５—１９１３）——法国政治活动家，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１８５７年超为

立法团议员；六十年代末为波拿巴主

义者，曾任政府首脑（１８７０年１—８

月）。——第６００页。

奥列格（Ｏｌｅｇ死于９１２年或９２２年）——基

辅大公，８８２年建立基辅罗斯。——第

３０７、３０８页。

奥卢瓦（Ａｕｌｏｉｓ）——法国检查官。——第

５３４页。

奥罗，让 巴泰勒米（Ｈａｕｒéａｕ，Ｊｅａｎ 

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 １８１２—１８９６）——法国历

史学家和政论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

和主义者。——第４２９页。

奥美尔－帕沙（米哈伊尔 拉塔斯）（Ｏｍｅｒ

 Ｐａｓｈａ（Ｍｉｃｈａｉｌ Ｌａｔａｓ）１８０６—

１８７１）——土耳其将军，克罗地亚人，

二十年代在奥地利军队供职，三十年

代初加入土耳其国籍；曾任驻瓦拉几

亚土指挥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门的内哥

罗土军指挥官（１８５３），多瑙河土军总

司令（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克里木土军总司

令（１８５５）和高加索总司令（１８５５—

１８５６）。——第２０８、２２４、２２６、３８２页。

奥普尔，阿尔丰斯 昂利 德（Ｈａｕｔ－ｐｏｕｌ，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Ｈｅｎｒｉ ｄｅ  １７８９—

１８６５）——法国将军，正统主义者，后

６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４９—１８５１），陆军部长 （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第８、１２、１７页。

奥斯本，托马斯，卡马森侯爵（Ｏｓｂｏｒｎｅ，

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ｒｑｕｉｓ ｏｆ Ｃａｒｍａｒｔｈｅｎ 

１６３１—１７１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首相（１６７４—１６７９和１６９０—

１６９５）；１６９５年议会控告他有贪污罪

行。——第３７３页。

奥斯特尔曼，安德烈 伊万诺维奇

（ ， １６８６—

１７４７）——伯爵，俄国外交家，在叶卡

特林娜一世时为副总理大臣，在安娜

女皇时为内阁三大臣之一，实际掌握

内政外交的大权。被伊丽莎白女皇流

放到西伯利亚。——第２５５页。

奥斯特尔曼，伊万 安德烈也维奇

（Ｏｃ ， ）——安德

烈 伊万诺维奇 奥斯特尔曼的儿子，

俄国外交官，曾任外交委员会副主

席。——第２５７页。

奥 斯滕 （Ｏｓｔｅｎ）—— 丹麦驻俄国公

使。——第２５６页。

奥斯滕－萨肯，德米特里 叶罗费也维奇

（ ，

１７８９—１８８１）——俄国将军，克里木战

争时期在俄国南部任军长（１８５３—

１８５４），塞瓦斯托波尔城防司令（１８５４

年底—１８５５年）。——第２４２页。

奥松维尔，德（Ａｕｓｓｏｎｖｉｌｌｅ，ｄｅ）——法

国政治活动家。——第４２９页。

奥托——见奥托 富翁。

奥托 富翁，巴伦施太德伯爵（Ｏｔｔｏ ｄｅｒ 

Ｒｅｉｃｈｅ，Ｇｒａｆ ｖｏｎ Ｂ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ｄｔ 死于

１１２３年）——阿尔布雷希特 熊的父

亲。——第３３１页。

奥托一世（Ｏｔｔｏ Ｉ １８１５—１８６７）——巴

伐 利亚王子，希腊国王 （１８３２—

１８６２）。——第２２０、４７８页。

奥哲尔，乔治（Ｏｄｇｅｒ，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２０—

１８７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

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会，１

８６２—１８７２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

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

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

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和

主席（１８６４—１８６７），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的

参加者；１８７１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拒绝

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

名，并退出总委员会。——第５１１、５２９、

５３７、５３９、５４０、６５８页。

Ｂ

巴登公爵——见莱奥波德。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尔贝斯，阿尔芒（Ｂａｒｂèｓ，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９—１８７０）——法国革命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

团体的领导人之一；法国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极

活动家，制宪议会议员，因参加１８４８年五月

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５４年遇赦；

被赦后流亡国外，不久即脱离政治活

动。——第２０、２２页。

巴尔尼，茹尔 （Ｂａｒｎｉ 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８—

１８７８）——法国政治活动家，唯心主义

哲学家，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组织者之

一，１８７２年起为议会议员。——第４２９

页。

巴尔田涅夫，维克多 伊万诺维奇

（ ， （假名阿列

克谢也夫，涅托夫 ， 生

于１８３８年）——俄国军官，同情１８６３年

波兰起义，不久即辞职；１８６７年迁居瑞

７５８人 名 索 引



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发起小组成员；

１８６９年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日内瓦

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

反对巴枯宁派分裂活动的斗争。——

第５２０页。

巴尔田涅娃，叶卡特琳娜 格雷哥里也夫

娜 （ ，

１８４３—１９１４）——德国革命家和政论

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发起小组成员；

１８６９年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参加第

一国际俄国支部的创建工作，积极反

对巴枯宁派分裂活动；参加第二国际

巴黎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８８９）；缩 伊

巴尔田涅夫的妻子。——第５１９页。

巴凯，约瑟夫（Ｂａｑｕｅｔ，Ｊｏｓｅｐｈ）——第５２０

页。

巴克莱－德－托利，米哈伊尔 波格丹诺

维 奇 （ ，

１７６１—１８１８）——著名的俄

国统帅和军事活动家，１８１４年起为元帅，反

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在１８０８—１８

０９年俄国瑞典战争中为俄国指挥官，曾任

陆军大臣（１８１０—１８１２），１８１２年卫国战

争时期为俄军指挥官之一，１８１３—１８１４

年任俄军和俄普军队指挥官。——第

４０４—４０６页。

巴枯宁，米哈伊尔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８１４—１８７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

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上被开除出国际。——第５１９、

５３６、５８６、５９２—５９５、５９７、５９８、６１２、

６１３、６２９、７０３页。

巴枯宁娜，安东尼娜 克萨维尔也夫娜

（ ， １８４０

左右—１８８７）（父姓克维亚特科夫斯卡

娅 ）——米 亚 巴枯宁的

妻子。——第５１９页。

巴 拉，茹 尔 （Ｂａｒａ，Ｊｕｌｅｓ １８３５—

１９００）——比利时国家活动家，自由党

人，曾 任司 法大 臣 （１８６５—１８７０，

１８７８—１８８４）。——第６６０页。

巴拉盖 狄利埃，阿希尔（Ｂａｒａｇｕａｙ ｄ’

Ｈｉｌｌｉｅｒｓ，Ａｃｈｉｌｌｅ １７９５—１８７８）——法

国军事家和政治家，１８５４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

使（１８５３—１８５４）；１８５４年指挥波罗的

海的法国远征军。——第２２７页。

巴黎伯爵——见路易 菲力浦 阿尔伯。

巴里，马耳特曼（Ｂａｒｒｙ，Ｍａｌｔｍａｎ １８４２—

１９０９）——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

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２—１８７４），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

袖。——第６０３、７３３页。

巴罗，奥迪隆（Ｂａｒｒｏｔ，Ｏｄｉｌｏｎ １７９１—

１８７３）——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２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

对派的首领；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０

月领导为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

所支持的内阁；１８４９年１１月内阁辞职

后，脱离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第

４２９页。

巴罗什，皮埃尔 茹尔（Ｂａｒｏｃｈｅ，Ｐｉｅｒｒ－

Ｊｕｌｅｓ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法国政治活

动家，法学家，第二共和国时期制宪议

会和立法议会议员，秩序党的代表人

物；１８４９年为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波拿

巴主义者，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

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阁。——第２３页。

巴 纳，约翰 （Ｂａｎéｒ，Ｊｏｈａｎ １５９６—

８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６４１）—— 瑞典将军，三十年战争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的参加者。——第３４１页。

巴 师 夏， 弗 雷 德 里 克 （Ｂａｓｔｉａｔ，

Ｆｒéｄéｒｉｃ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

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

论的鼓吹者。——第２０１页。

巴泰勒米－圣伊莱尔，茹尔（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

－ Ｓａｉｎｔ － Ｈｉｌａｉｒｅ， Ｊｕｌｅｓ１８０５—

１８９５）——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温

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

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７１年国民

议会议员；凡尔赛十五人委员会委员和

梯也尔的办公厅主任（１８７１—１８７３），外交

部长（１８８０—１８８１）。——第４２９页。

巴特勒，本杰明 富兰克林（Ｂｕｔｌｅｒ，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１８１８—１８９３）——美

国政治活动家和将军，共和党左翼领

袖之一；美国内战时期夺取新奥尔良

时为远征军的指挥官，新奥尔良的军

事长官（１８６２）。——第６７７页。

巴 希，乌 果 （Ｂａｓｓｉ，Ｕｇｏ  １８０１—

１８４９）——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

主派，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被

奥军枪决。——第５５２页。

巴耶济德二世（Ｂａｊａｚｅｔ ＩＩ 或 Ｂａｙａｚｉｄ

 ＩＩ １４４７—１５１３）——１４８１—１５１２年

为土耳其苏丹。曾与波兰、威尼斯、埃

及和波斯进行长期战争，增强了土耳

其在欧洲的势力。——第３１３页。

白拉克，威廉（Ｂｒａｃｋｅ，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４２—

１８８０）——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

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

工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１８６９）

和领导人之一，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

成员（１８７７—１８７９）；接近马克思和恩

格斯；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反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

不够彻底。——第５５８页。

拜尔恩，戴维（Ｂａｉｒｎ，Ｄａｖｉｄ）——英国军

官。——第４１５页。

拜尔勒（Ｂｅｙｅｒｌｅ）——在伦敦的德国侨

民。——第６４３页。

班克斯，西奥多（Ｂａｎｋｓ，Ｔｈｅｏｄｏｒ）——

国际北美支部中央委员 会委员

（１８７１），职业是彩画匠，采取资产阶级

激进主义的立场。——第５６７、５６８页。

保罗一世（ Ｉ１７５４—１８０１）——俄国

皇帝（１７９６—１８０１）。——第２６５—２６７、

４７３页。

保罗五世，俗名卡米洛 博尔盖泽（Ｐａｕ－

ｌｕｓ Ｖ （Ｃａｍｉｌｌｏ Ｂｏｒｇｈｅｓｅ）１５５２—

１６２１）—— 罗 马 教 皇 （１６０５—

１６２１）。——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鲍尔斯（Ｂｏｗｅｒｓ）—— 英国新闻工作

者。——第５２７页。

鲍威尔，布鲁诺（Ｂａｕｅｒ，Ｂｒｕｎｏ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２）——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

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资产阶级激

进主义者；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

人；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

作。——第３６７—３８２页。

鲍威尔，亨利希（Ｂ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

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１８５１年

流亡澳大利亚，后失踪。—— 第７０、

６３５、６３６、６４９页。

贝多（Ｂéｄｅａｕ，Ｊ．）——第５２０页。

贝尔，安德烈（Ｂｅｌ，Ａｎｄｒé 死于１８９８年

以后）——瑞士工人，细木工，日内瓦

细木工协会书记。——第５１９页。

贝尔岛公爵，沙尔 路易 奥古斯特 富凯

（Ｂｅｌｌｅｉｓｌｅ，Ｂｅｌｌｅ－Ｉｓｌ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Ｆｏｕｑｕｅｔ，ｄｕｃ ｄｅ 

９５８人 名 索 引



１６８４—１７６１）——法国军事活动家和

外交家，法国元帅（１７４１年起），１７５０

年起（中有间断）任陆军大臣，奥地利

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８）的参加

者。——第３８８、４６５页。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Ｂｅｒｍｂａｃｈ，Ａｄｏｌｐｈ

 １８２２—１８７５）——科伦的法学家，民主

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共产主义

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

被告证人，与马克思有通信来往；后来成

为自由派。——第６５２页。

贝尔纳，马利（Ｂｅｒｎａｒｄ，Ｍａｒｉｅ）——比利

时彩画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８

年９月—１８６９年），比利时通讯书

记。——第５２２页。

贝尔纳多特，让 巴蒂斯特 茹尔（Ｂｅｒ－

ｎａｒｄｏｔｔｅ，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Ｊｕｌｅｓ 

１７６３—１８４４）——法国元帅，法兰西共

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１８

１０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

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１８１３年参加

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

国王，称查理十四 约翰 （１８１８—

１８４４）。——第４１０、４７５页。

贝尔尼，弗朗索瓦 约阿希姆 德皮埃尔

德（Ｂｅｒｎｉ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Ｊｏａｃｈｉｍ ｄｅ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 １７１５—１７９４）——法国国

家活动家，外交家和作家，红衣主教

（１７５８年 起）；外 交大 臣 （１７５７—

１７５８）。——第４６６页。

贝尔坦，路易 玛丽 阿尔芒（Ｂｅｒｔｉｎ，Ｌｏｕｉｓ

－Ｍａｒｉｅ－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４）——

法国新闻记者，奥尔良党人，１８４１—

１８５４年是《辩论日报》的出版者。——

第２４页。

贝尔特兰德出（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Ｆｒ．Ｇ．）——

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德

国人，在纽约的国际第六支部通讯书

记，国际北美各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委

员（１８７２）和《工人报》编委，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

员。——第６０３、６１１、７０５页。

贝克尔，恩斯特（Ｂｅｃｋｅｒ，Ｅｒｎｓｔ死于１８９８

年以后）。——第５１９页。

贝克尔，海尔曼 亨利希（Ｂｅｃｋｅｒ，Ｈｅｒ－

ｍａｎ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８５）——德

国法学家和政论家，科伦工人和业主联

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

域委员会委员；《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

（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８５０年７月）；１８５０年起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六

十年代是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

由党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１８６２—

１８６６），后为国会议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４）；

１８７５年起为科伦市长。——第６５２页。

贝克尔，约翰 菲力浦（Ｂｅｃｋ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８０９—１８８６）——德国工人运

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

制刷工，三十至四十年代德国和瑞士民主

运动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官身分参

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六十

年代是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在瑞士的国际

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

杂志的编辑（１８６６—１８７１）；１８６８年１０

月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临时委员

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同巴

枯宁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

战友。——第５１９页。

贝朗热，皮埃尔 让（Ｂéｒａｎｇ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Ｊｅａｎ １７８０—１８５７）——法国最杰出的

民主主义诗人，写有许多政治讽刺诗。

０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４２０、４２２页。

贝里公爵，沙尔 斐迪南（Ｂｅｒｒｙ，Ｃｈａｒ－

ｌｅｓ—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ｕｃ ｄｅ １６８６—

１７１４）——路易十四的孙子，１７１０年娶

奥尔良的菲力浦的女儿玛丽 路易莎

为妻。——第４６０页。

贝里公爵夫人，玛丽 卡罗琳 斐迪南达

路易莎（Ｂｅｒｒｙ，Ｍａｒｉｅ－Ｃａｒｏｌｉｎｅ－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ｅ－ Ｌｏｕｉｓｅ，ｄｕｃｈｅｓｓｅ ｄｅ 

１７９８—１８７０）——正统派法国王位追

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１８３２年企图

在万第发动暴乱推翻路易－ 菲力

浦。——第４２０页。

贝里耶，皮埃尔 安东（Ｂｅｒｒｙ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８）——法国律师

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正统主义

者。——第４２９页。

贝利 萨 留（Ｂｅｌｉｓａｒ（ｉｎｓ）５０４左 右—

５６５）——拜占庭统帅，皇帝查士丁尼

一世的功臣。——第４２０页。

贝伦施普龙（Ｂａｅｒｅｎｓｐｒｕｎｇ）——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波兹南 普鲁士警察 局

长。——第４４５、４４６页。

贝内特，乔治（Ｂｅｎｎｅｔｔ，Ｇｅｏｒｇｅ）——代表

哈里法克斯支部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第７３３页。

贝特伦，加博尔（Ｂｅｔｈｌｅｎ，Ｇ氊ｂｏｒ １５８０—

１６２９）——匈牙利王国反哈布斯堡运

动的领导者，特兰西瓦尼亚公爵

（１６１３—１６２９）、匈牙利国王（１６２０—

１６２１）。——第４５３页。

倍 倍尔，奥 古斯 特（Ｂｅｂｅｌ，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４０—１９１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１８６７

年起领导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国际会

员，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

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

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

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１８８９、

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

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

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

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

误。——第５３４、５５４、５５７页。

比 果，莱 昂（Ｂｉｇｏｔ，Ｌéｏｎ  １８２６—

１８７２）——法国律师和政论家，左派共

和党人；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作为公社

社员的辩护人出席凡尔赛军事法

庭。——第５４０页。

比朗，厄内斯特 约翰（ ，

１６９Ｏ—１７７２）——安娜女皇的

宠臣，１７３７年被封为库尔兰公爵，１７４０

年为幼皇伊万六世的摄政，不久即被

流放到西伯利亚。１７６２年被彼得三世

召回并恢复库尔兰公爵封号。——第

２５５页。

比斯利，爱德华 斯宾塞（Ｂｅｅｓｌｙ，Ｅｄ－

ｗａｒｄ Ｓｐｅｎｃｅｒ １８３１—１９１５）——英

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主席，

曾积极参加１８６７年选举改革运动；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为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

兰西共和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支持

要求英国站在法国方面出来进行武装

干涉的冒险要求；在英国报刊上为国

际和巴黎公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

好关系。——第６６８页。

彼得一世（  Ⅰ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

１６８２年起为俄国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

俄皇帝。—— 第２６９、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８、

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４—２９６、３０７、３２０—３２７、

１６８人 名 索 引



３３０、３５８、４３１、４５９—４６２页。

彼得三世（ Ⅲ １７２８—１７６２）——俄

国皇帝（１７６１—１７６２）。——第４６７页。

俾斯麦，奥托（Ｂｉｓｍａｒｋ，Ｏｔｔｏ １８１５—

１８９８）——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

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５９—

１８６２）和驻巴黎大使（１８６２）；普鲁士首

相（１８６２—１８７２和１８７３—１８９０）；北德

意志联邦首相（１８６７—１８７１）和德意志

帝国首相（１８７１—１８９０）；以反革命的

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

死敌，１８７８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

法。—— 第６０７、６２９、６５６、６６９、６７０、

６７３—６７６页。

庇护七世（俗名格雷哥里 路易吉 巴尔纳

巴 基亚拉蒙蒂）（ｐｉｕｓ Ⅶ （Ｇｒｅ－

ｇｏｒｉｏ Ｌｕｉｇｉ Ｂａｒｎａｂａ Ｃｈｉａｒａｍｏｔｉ）

１７４２—１８２３）—— 罗马教皇（１８００—

１８２３）。——第４７３、４７６页。

庇护九世（俗名卓瓦尼 马里亚 马斯塔伊

－费雷蒂）（Ｐｉｕｓ Ⅸ（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Ｍａｒｉ

ａ  Ｍａｓｔａｉ－ Ｆｅｒｒｅｔｔｉ）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 罗 马 教 皇 （１８４６—

１８７８）。—— 第４４１、４７９、５４０、５４１、５５２

页。

毕洛夫，弗里德里希 威廉，登内维茨伯爵

（Ｂüｌｏｗ，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ｒａｆ 

ｖｏｎ Ｄｅｎｎｅｗｉｔｚ １７５５—１８１６）——普

鲁士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

加者。——第４０９—４１１页。

卞尼格先，列文 奥古斯特 泰奥菲尔（列

昂 节 列昂节也维奇）（Ｂｅｎｎｉｇｓｅｎ，

Ｌｅｖ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

）１７４５—１８２６）——在俄国

当将军，汉诺威人，谋杀保罗一世的参

加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１８０７年为总司令，在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

中为俄军总参谋长。—— 第４０４、４０５

页。

别 斯图热夫－ 留明（

１６９３—１７６６）——伯爵，俄国的外交家

和政治家，曾任总理大臣，１７４１—１７５７

年间参与俄国一切外交事务，１７４７年

极力推动组成俄、奥、英、萨克森的反

普、法同盟，１７５８年因触怒女皇伊丽莎

白，被革去总理大臣职务并被流放，

１７６３年被叶卡特林娜二世召回，恢复

官职。——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波波夫，米哈伊尔 格拉西莫维奇（ ，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

第２３９页。

波茨措－迪－博尔哥，卡尔 奥西波维奇

（ ，

１７６４—１８４２）—— 伯爵，俄国外交家，

科西嘉人，１８１４—１８２１年任驻巴黎公

使，１８２１—１８３５年为大使，后任驻伦敦

大使（１８３５—１８３９）。—— 第２６７、４７５、

４７８页。

波 尔 特，弗 里 德 里 希 （Ｂｏｌｔ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雪茄烟工人，德国人，国际北美各支部

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工人报》

编委，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

会的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４），１８７４年因《工

人报》执行错误路线而被开除出总委

员会。——第６０３、６１１、７０６页。

波将金，格里哥里 亚历山大罗维奇

（ ，

１７３９—１７９１）——公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１７８４年起为元帅，在１７８７—１７９１年

俄土战争时期任总司令；曾领导俄罗

斯南方边区的垦殖；叶卡特林娜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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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宠臣。——第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３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尼亚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 奥古斯

特（Ｐｏｎｉａｔｏｗｓｋｉ，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３２—１７９８）——波兰国王，称斯塔尼

斯 拉 夫 二 世。奥 古 斯 特（１７６４—

１７９５）。——第３４５、４６８页。

波旁公爵，沙尔（Ｂｏｕｒｂ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ｃ 

ｄｅ １１９０—１５２７）——弗朗索瓦一世时

期法国军队元帅（总司令），后来转到

皇帝查理五世方面，１５２５年帕维亚会

战中战胜法军。——第４４９页。

波旁王朝—— 法国王朝（１５８９—１７９２，

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和西班牙

王朝（１７００—１８６８；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和１９７５

年起）。——第３、２１、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４页。

波斯特（Ｐｏｓｔ）—— 普鲁士警官。—— 第

４４５页。

波斯特莱布（Ｐｏｓｔｌｅｂ，Ｃｈ．）——第５２０页。

波 特，乔 治（Ｐｏｒｔｅｒ，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２—

１８５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

统计学家，自由贸易论者；贸易副大臣

（１８４１年起）。——第２４５—２４７页。

波托，让（Ｐｏｔｏｔ，Ｊｅａｎ）——第５１９页。

勃朗，安德烈（Ｂｌａｎｃ，Ａｎｄｒé）——国际里

昂支部成员。——第５２４页。

勃朗，加斯帕尔（Ｂｌａｎｃ，Ｇａｓｐａｒｄ）——法国

巴枯宁主义者，职业是养路领工员，

１８７０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

被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第

５９５页。

勃 朗，路 易（Ｂｌａｎｃ，Ｌｏｕｉｅ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２）——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者，历史学家；１８４８年临时政府成员和

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

妥协的立场；１８４８年８月流亡英国，在

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

一，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

社。—— 第４７、４９、５８、６１、１７３、１７７、

１７９、１８０页。

伯蒂歇尔，卡尔 威廉（Ｂｏｔｔｉｃｈｅｒ，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９１—１８６８）——普鲁士国

家活动家，东普鲁士省总督（１８４２—

１８４８）。——第３１页。

伯恩施托尔夫，阿尔布雷希特（Ｂｅｒｎｓ－

ｔｏｒｆｆ，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０９—１８７３）—— 伯

爵，普鲁士外交家，普鲁士外交大臣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驻伦敦大使（１８６２—

１８７３）。——第６７４页。

伯里克公爵，詹姆斯 菲茨詹姆斯（Ｂｅｒ－

ｗｉｃｋ，Ｊａｍｅｓ Ｆｉｔｚｊａｍｅｓ，ｄｕｃｋ ｏｆ 

１６７０—１７３４）——法国元帅；英国国王

詹姆斯二世的非婚生子；西班牙王位

继承战争（１７０１—１７１４）和波兰王位继

承战争（１７３３—１７３５）的参加者。——

第４６３页。

伯克，艾德蒙（Ｂｕｒｋｅ，Ｅｄｍｕｎｄ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７）——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

写有一些经济问题的著作，在活动的

初期倾向于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反动

分子，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

命的凶恶敌人。——第２５８、２６５页。

博阿尔奈，欧仁（Ｂｅａｕｈａｒｎａｉｓ，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８１—１８２４）—— 亲王，法国将军，拿

破仑第一的妻子前夫所生之子，拿破

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０５—

１８１４年为意大利总督。——第４０９页。

博德里（Ｂａｕｄｒｙ）——法国人，巴黎公社的

参加者，流亡伦敦。——第５４０页。

博恩，让 巴蒂斯特 奥古斯坦 德

（Ｂｅａｕｎｅ，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ｄｅ１７９６—１８４９）——法国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立法议会的加尔省代表。——

３６８人 名 索 引



第９页。

博尔姆（Ｂｏｒｍｅ）——法国发明家，花炮制

造 师；政治 信 仰 是 保皇 派，冒 险

家。——第２２页。

博尔夏特，路易（Ｂｏｒｃｈａｒｄｔ，Ｌｏｕｉｓ）——德

国医生，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熟人之

一。——第４９３页。

博费蒂，弗朗索瓦（Ｂｏｆｆéｔｙ，Ｆｒａ汅ｏｉｓ死于

１８９８年以后）——瑞士细木工。——第

５２０页。

博古斯瓦夫十四（Ｂｏｇｕｓｌａｗ ⅩⅣ  

１５８０—１６３７）——末代波美拉尼亚公

爵。——第３４０、３４１页。

博古斯瓦夫 恩斯特（Ｂｏｇｕｓｌａｗ Ｅｒｎｓｔ 

１５８０—１６３７）——格罗伊公爵，波美拉

尼亚公爵博古斯瓦夫十四的女婿；

１６３３年起接替他岳父卡明主教的职

位。——第３４２页。

博贾，切扎雷（Ｂｏｒｇｉａ，Ｃｅｚａｒｅ １４７６—

１５０７）——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

私生子，以道德败坏，阴狠毒辣闻

名。——第２６５页。

博克，保尔（Ｂｏｋ，Ｐａｕｌ）——第７０５页。

博雷，埃蒂耶纳（Ｂｏｒｒｅｔ，Ｅｔｉｅｎｎｅ）——第

５２０页。

博尼韦，吉约姆 古菲埃 德（Ｂｏｎｎｉ－ｖｅｔ，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Ｇｏｕｆｆｉｅｒ ｄｅ １４８８—

１５２５）——法国海军上将；１５２３—１５２５

年意大利战争中的法军指挥者，帕维

亚会战中战死。——第４４９页。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 威廉－ 斐迪南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Ｋａｒｌ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Ｈｅｒｚｏｇ  ｖｏｎ  １７３５—

１８０６）——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统率奥普军队，进攻革命的

法国。——第４７０页。

布恩，马丁 詹姆斯（Ｂｏｏｎ，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ｍｅｓ）——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

业是机械工；宪章主义者奥勃莱恩的

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土地和劳动

同盟书记，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２）。——第７２０、７２１页。

布克斯格夫登，费多尔 费多罗维奇

（ ， １７５０—

１８１１）—— 伯爵，俄国将军，１８０５和

１８０６年曾参加反拿破仑法国的战

争。——第４０４页。

布拉德，詹姆斯（Ｂｌｏｏｄ Ｊａｍｅｓ）——美国

资产阶级激进派。——第５６８—５６９页。

布拉冈萨——葡萄牙王朝（１６４０—１８５３）

和巴西王朝（１８２２—１８８９）。——第４７７

页。

布 莱 特，约翰（Ｂｒ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１８１１—

１８８９）——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

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和反谷物

法同盟创始人之一，下院议员（１８４３年

以后）；托利党得比内阁成员（１８５２、

１８５６、１８５９、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六十年代初

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

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５、

２４６、４２５—４２８页。

布朗基，日罗姆 阿道夫（Ｂｌａｎｑｕｉ，Ｊé－ｒｏ

ｍｅ－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８—１８５１）——法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１６５页。

布朗基，路易 奥古斯特（Ｂｌａｎｑｕｉ，Ｌｏｕ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８０５—１８８１）——法国革命

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团体和

密谋活动的组织者，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

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

领导人，１８３９年５月１２日起义的组织

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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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被判处徒刑；巴黎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

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时期

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

为公社委员。—— 第１３、２０、２２、５９５、

５９６、６１０页。

布 朗 沙 尔（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Ｄ．Ａ．死 于

１８６９）—— 日内瓦印刷厂主，国际会

员。——第５１９页。

布雷希特尔（Ｂｒｅｃｈｔｅｌ，Ｃ．死于１８９８年以

后）——１８６６年起为瑞士德语支部日

内瓦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日内瓦支

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成员（１８７０年

１—３月）。——第５２０页。

布雷泽侯爵，于尔班 德 马伊埃（Ｂｒéｚé，

ＵｒｂａｉｎｄｅＭａｉｌｌｅ，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１５９７—

１６５０）——法国军事活动家和外交家，元

帅（１６３２年起），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的

参加者。——第４５４页。

布里斯美，德吉烈（Ｂｒｉｓｍéｅ，Ｄéｓｉｒé  

１８２３—１８８８）——比利时民主运动和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蒲

鲁东主义者，国际比利时支部（１８６５）

创建人之一，１８６９年起为比利时联合

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委员，国际布鲁

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代表，巴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９）副主席，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追随巴枯宁派，后抛弃无

政府主义，为比利时工人党执行委员

会委员。——第５９８页。

布林德，卡尔（Ｂｌｉｎｄ，Ｋａｒｌ １８２６—１９０７）

——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巴登革命运

动的参加者，五十年代是在伦敦的德

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六

十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

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第

４３、６３５页。

布鲁内蒂，安吉洛（Ｂｒｕｎｅｔｔｉ，Ａｕｇｅｌｏ 

１８００—１８４９）（绰号小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ｕａ－

ｃｈｉｏ）——意大利革命家，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和１８４９年罗马共和国的英勇保

卫战的参加者；被奥军枪杀。—— 第

５５２页。

布罗德黑德，威廉（Ｂｒｏａｄｈｅａ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１５—１８７９）——著名英国工联主义

者，制刀工匠联合会书记（１８４８—

１８６７）。——第６６８页。

布吕歇尔，格布哈尔德 勒贝雷希特

（Ｂｌüｃｈｅｒ，ＧｅｂｈａｒｄＬｅｂｅｒｅｃｈｔ１７４２—

１８１９）——普鲁士元帅，１７９３—１７９４年

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１８０６、

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

争中任指挥官。——第４１０页。

布让，吉约姆 亚桑特（Ｂｏｕｇｅａｎｔ，Ｇｕｉｌ－

ｌａｕｍｅ Ｈｙａｃｉｎｔｈｅ １６９０—１７４３）——

法国历史学家和著作家，耶稣会士；他

的关于二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和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著作最为著

名。——第４５５页。

布斯特拉巴——见拿破仑第三。

布特伯爵，约翰 斯图亚特（Ｂｕｔｅ，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７１３—１７９２）——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

（１７６１—１７６３）。——第４６７页。

布图尔林，德米特里 彼得 罗维奇

（ ， １７９０—

１８４６）——俄国军事史学家，１８１２年卫

国战争的参加者，参政员，１８４８年起为

书报督察特别委员会成员。——第２１３

页。

Ｃ

策勒（Ｚｏｌｌｅｒ，Ｐｈｉｌ．）——第５１９页。

查尔托雷斯基，亚当 耶日伊（Ｃｚａｒｔｏｒ－

５６８人 名 索 引



ｙｓｋｉ，Ａｄａｍ Ｊｅｒｚｙ １７７０—１８６１）——

公爵，波兰大地主，十九世纪初是亚历

山大一世的密友，曾任俄国外交大臣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

义时是临时政府首脑；起义被镇压后

流亡巴黎，在那里领导波兰的保守的

保皇派流亡集团。——第４４６页。

查理－阿尔伯特（Ｃｈａｒｌｅａ－Ａｌｂｅｒｔ１７９９—

１８４９）—— 撒丁国王（１８３１—１８４９）。

——第４７９页。

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７４２—８１４）——法

兰克王国卡罗林朝著名的统治者

（７６８—８１４）。８００年加冕称帝。—— 第

３０７页。

查理大公——见查理六世。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Ⅰ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

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４５３

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Ⅱ１６３０—１６８５）——英

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３０３、４５７

页。

查理二世（ＣａｒｌｏｓⅡ１６６１—１７００）——西

班牙国王（１６６５—１７００）。—— 第４５７、

４５９页。

查理三世（ＣａｒｌｏｓⅢ１７１６—１７８８）——西

班牙国王（１７５９—１７８８）；那不勒斯国

王（称查理七世）和西西里国王（称查

理四世）（１７３５—１７５９）。—— 第２３０、

２６０、３８８、４６２页。

查理五世（ＫａｒｌⅤ１５００—１５５８）——所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５１９—１５５６），西

班牙国王（１５１６—１５５６），称查理一世；

尼德兰亲王（１５１６—１５５５）；西西里国

王（１５１６—１５５６）。—— 第３３６、３８５—

３８７、４４８—４５１、４７０页。

查理六世（ＫａｒｌⅥ１６８５—１７１０）——所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７１１—１７４０），莱

奥波德一世之子。—— 第３４５、４５９、

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４页。

查理七世 阿尔布雷希特（ＣｈａｒｌｅｓⅦＡｌ

ｂｒｅｃｈｔ１６９７—１７４５）——巴伐利亚选侯

（１７２６—１７４５）；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１７４２—１７４５）。——第３８８、４６４、４６５

页。

查理八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Ⅷ１４７０—１４９８）——法

国国王（１４８３—１４９８）。——第３８４、３８５

页。

查理九 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Ⅸ １５５０—１５７４）

—— 法国国王（１５６０—１５７４）。——第

４５１页。

查理十 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Ⅹ １７５７—１８３６）

—— 法国国王（１８２４—１８３０）。——第

４７７页。

查理十世 古斯塔夫（ＫａｒｌⅩ Ｇｕｓｔａｖ

１６２２—１６６０）—— 瑞典国王（１６５４—

１６６０）。——第３２９、３４２、４５６页。

查理十一（ＫａｒｌⅪ１６５５—１６９７）——瑞典

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９７）。——第４５６页。

查理十二（ＫａｒｌⅫ１６８２—１７１８）——瑞典

国王（１６９７—１７１８）。—— 第２５７、２７０、

２７１、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７、

３２６、３４４、４５９—４６１页。

查理曼——见查理大帝。

查塔姆——见皮特（老皮特），威廉。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即元太祖。名

铁木真。古代蒙古族的领袖、军事家。

他完成了蒙古诸部的统一，建立了蒙

古汗国（１２０６）；曾展开大规模的军事

活动。１２１１和１２１５年两次大举向金进

攻，直到黄河北岸。１２１９年发动第一次

西征，攻灭花刺子模，１２２３年在喀勒喀

河打败罗斯联军，把蒙古汗国的版图

扩展到中亚地区和乌克兰草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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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０９、３２０页。

Ｄ

达尔格伦，约翰 阿道夫（Ｄａｈｌｇｒｅｎ，Ｊｏｈｍ

 Ａｄｏｌｆ １８０９—１８７０）——美国海军

军官和军事发明家，１８６３年起为海军

上将，写有许多海军军械方面的著作。

——第４８５页。

达拉斯，亚尼雅士 斯威特兰（Ｄａｌｌａｓ，ＡＥ

ｎｅａｓ Ｓｗｉｔｌａｎｄ １８２８—１８９７）——

《泰晤士报》巴黎通讯员。——第５２７

页。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 莫里斯（Ｔａｌ－

ｌｅｙｒａｎｄ－Ｐéｒｉｇｏ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８）——公爵，著名的法国

外 交 家，外 交 大 臣（１７９７—１７９９、

１７９９—１８０７和１８１４—１８１５），法国出席

维也纳会议（１８１４—１８１５）的代表，驻

伦敦大使（１８３０—１８３４）；其特点是善

于玩弄手腕，利用列强之间的重重矛

盾，制造不和，从中渔利。——第４页。

大胆查理（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ｅＴéｍéｒａｉｒｅ１４３３—

１４７７）——勃艮第公爵（１４６７—１４７７）；

曾企图侵占瑞士。——第３８４页。

大流士一世 希斯塔斯普（Ｄａｒｉｕｓ Ⅰ 

Ｈｙｓｔａｓｐｅｓ 公元前５５０—４８６）——古

波斯王（公元前５２２—４８６）。——第４０３

页。

大卫，爱德华（Ｄａｖｉｄ，Ｅｄｗａｒｄ）——法国和

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法国人，在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被选入总委员

会，但拒绝当选。——第６１１页。

戴居雍（Ｄ’Ａｉｇｕｉｌｌｏｎ １７２０—１７９８）——

法国外交官，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

（１７７１—１７７４）。——第２６１、２６４页。

戴斯特，让 巴蒂斯特（Ｔｅｓｔｅ，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 １７８０—１８５２）——法国律师和国

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王朝

时期贸易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

大臣，由于贪污舞弊被告发。——第４６

页。

戴特拉（Ｄéｔｒａｚ，Ｃｈ．）——第５２０页。

戴维斯，艾拉（Ｄａｖｉｓ，Ｉｒａ）——美国小资产

阶级激进派。——第５６９页。

戴伊斯，阿尔弗勒德（Ｄａｙｓ，Ａｌｆｒｅｄ）——国

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３年６

月起），曼彻斯特不列颠联合会代表大

会代表，英国合作社运动的参加者。

——第７３３页。

丹尼尔斯，罗兰特（Ｄａｎｉｅｌｓ，Ｒｏｌａｎｄ１８１９—

１８５５）——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和领导人之一，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１８５２）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

告无罪；做了一次把辩证唯物主义运

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最初尝试；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６５２页。

道恩，莱奥波德（Ｄａｕｎ，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０５—

１７６６）——伯爵，奥地利元帅（１７５４年

起），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的参加

者。——第４６６页。

道格拉斯，弗雷德里克（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Ｆｒｅ－

ｄｅｒｉｃｋ １８１７—１８９５）——废奴运动的

杰出活动家，参加１８５５年约翰 布朗的

袭击，参加美国内战；争取妇女权利的

积极战士。——第５６８页。

得比伯爵，爱德华 乔治 杰弗里 斯密斯

斯坦利（Ｄｅｒｂｙ，Ｅｄｗａｒ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Ｇｅ

ｏｆｆｒｅｙ Ｓｍｉｔｈ Ｓｔａｎｌｅｙ，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７９９—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领袖，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

领袖之一；曾任内阁首相（１８５２、

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 第

２４７、４２６、４２７、６７４、６７８页。

德巴普，塞扎尔（Ｄｅ Ｐａｅｐｅ，Ｃé ｓａｒ 

７６８人 名 索 引



１８４２—１８９０）——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印刷工人，后

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比

利时联合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８）、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

和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代表；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

派；比利时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１８８５）。——第５３３页。

德弗洛特，保尔 路易 弗朗索瓦 勒奈（Ｄｅ

 Ｆｌｏｔｔｅ，Ｐａｕｌ－Ｌｏｕｉ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Ｒｅｎé（１８１７—１８６０）—— 法国海军军

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

主义者，巴黎１８４８年五月十五日事件

和六月起义的积极参加者，立法议会

议员（１８５０—１８５１），１８６０年参加了加

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

第１３、１７页。

德拉马尔，泰奥多尔 卡齐米尔（Ｄｅｌａ－

ｍａｒｒｅ，Ｔｈéｏｄｏｒｅ Ｃａｓｉｍｉｒ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０）——法国银行家，政论家，１８４４

年起为《祖国报》所有人，波拿巴主义

者。——第２４页。

德朗克，恩斯特（Ｄｒｏｎｋｅ，Ｅｒｎｓｔ １８２２—

１８９１）——德国政论家，最初是“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日内瓦，

１８５１年流亡英国；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

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国

际会员；七十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

商。——第４９３页。

德勒克吕兹，路易 沙尔（Ｄｅｌｅｓｃｌｕｚｅ，Ｌｏｕｉ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 法国政

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

革命家，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

者，１８４８年是诺尔省政府委员，１８７１年

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军

事代表，属于布朗基派－雅各宾派多

数派，１８７１年５月巴黎巷战时牺牲在街

垒上。——第４２１页。

德雷尔，西蒙（Ｄｅｒｅｕｒｅ，Ｓｉｍｏｎ １８３８—

１９００）——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

动家，职业是鞋匠，布朗基主义者，国

际巴黎支部成员，曾参加《马赛曲报》

编辑部；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

流亡美国，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

会的委员；１８８２年起为法国工人党党

员。——第６１１页。

德罗兹，弗朗索瓦 克萨维埃 约瑟夫

（Ｄｒｏｚ，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Ｘａｖｉｅｒ－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７３—１８５１）——法国资产阶级历史

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第１６５

页。

德斯坦伯爵，让 巴蒂斯特 沙尔 昂利 埃

克托尔（Ｅｓｔａｉｎｇ，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ｅｎｒｉ－Ｈｅｃｔｏｒ，ｃｏｍｔｅ ｄ’ 

１７２９—１７９４）——法国海军上将；１７７８

年率领法国分舰队参加北美殖民地独

立战争（１７７５—１７８３）。——第４６９页。

邓达斯（Ｄｕｎｄａｓ）——英国海军上将。——

第２６２页。

邓达斯，理查 桑德斯（Ｄｕｎｄａ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１８０２—１８６１）——英国海军

上将，１８５５年任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

——第３２７页。

邓科布，托马斯 斯林斯比（Ｄｕｎｃｏｍｂ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ｌｉｎｇｓｂｙ １７９６—１８６１）——

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分子，

四十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议会议员。

——第２０９页。

８６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狄德埃，亨利希（Ｄｉｄｉ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

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五十年代初参加出版

德国旅美民主派的许多报纸。——第

６４５页。

荻茨，奥斯渥特（Ｄｉｅｔｚ，Ｏｓｗａｌｄ １８２４左右

—１８６４）——德国维斯巴登的建筑师，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曾流亡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

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

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

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站在北部方面

参加美国内战。——第６５３页。

迪尔克，查理 温特沃思（Ｄｉｌｋ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ｎｔｗｏｒｔｈ １８４３—１９１１）——英国

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共和主义者，自由

党激进派的首领之一，议会议员；曾任

外交副大臣（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地方自治

事务大臣（１８８２—１８８５）。—— 第６１０

页。

迪斯累里，本杰明，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Ｄｉｓｒａｅｌｉ，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ａｒｌｏｆＢｅａ－

ｃｏ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８０４—１８８１）——英国国家活

动家和作家；四十年代曾参加“青年英国”

社，托利党领袖之一，十九世纪下半叶为保

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８—１８５９

和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内阁首相（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第６７０页。

蒂 巴 尔迪，帕 奥洛（Ｔｉｂａｌｄｉ，Ｐａｏｌｏ 

１８２５—１９０１）——意大利革命家，加里

波第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

加者。——第５４０页。

蒂雷纳子爵，昂利 德拉图尔－多韦尔尼

（Ｔｕｒｅｎｎｅ，Ｈｅｎｒｉ ｄｅ ｌａ Ｔｏｕｒ ｄ’

Ａｕｖｅｒｇｎｅ １６１１—１６７５）—— 法国著

名统帅，元帅（１６４３年起），三十年战争

（１６１８—１６４８）时期指挥在德国的法国

军队；曾参加弗伦特党的战争、归属战

争（１６６７—１６６８），回忆录的作者。——

第４５４、４５７页。

蒂利伯爵，约翰 采尔克莱斯（Ｔｉｌｌｙ，Ｊｏ

ｈａｎｎ Ｔｓｅｒｃｌａｅｓ １５５９—１６３２）——

伯爵，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著名的统

帅，狂热的天主教徒，１６１０年起为天主

教联盟军队指挥，１６３０—１６３２年为皇

帝和天主教联盟的联军指挥；１６３１年５

月他统率的军队向马格德堡发起进

攻，占领后洗劫了该城。——第３４０页。

蒂森，爱德华（Ｔｉｃｈｅｎ，Ｔｈｉｅｓｓｅｎ，Ｔｉｅｈ－

ｓｅｎ，Ｅｄｗａｒｄ）——第６３５、６３６页。

丁特尔（Ｄｉｎｔｅｒ，Ｊ．Ｇ．）—— 德国矿工，

茨威考矿工联合会领导人。——第６６３

页。

杜班，安德烈 玛丽 让 雅克（Ｄｕｐｉｎ，

Ａｎｄｒé－Ｍａｒｉｅ－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８３—

１８６５）——法国法学 家和政治活动

家，奥 尔良党 人，制宪 议会 议员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和立法议会议长（１８

４９—１８５１）；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１２页。

杜邦－德勒尔，雅克 沙尔（Ｄｕｐｏｎｔ ｄｅ 

ｌ’Ｅｕｒｅ，Ｊａｃｑｕ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６７—

１８５５）——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派；

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１８３０年革

命的参加者；四十年代接近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派；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主

席。——第４７页。

杜邦，欧仁（Ｄｕｐｏｎｔ，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３１左右—

１８８１）——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

国工人，乐器匠，１８４８年巴黎六月起义参加

者，１８６２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法国通讯书记

（１８６５—１８７１），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洛

９６８人 名 索 引



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的主席，布鲁塞尔代表

大会（１８６８）、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

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马

克思的路线；１８７０年迁居曼彻斯特，并组

织了国际支部，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迁居美

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 第

５２３、５３１、５３４、５３７、６０３、６０９、６５８、６６５、

６８２、７２０、７３３页。

杜波蒂，米歇尔 奥古斯特（Ｄｕｐｏｔｙ，

Ｍｉｃｈｅｌ－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９７—１８６４）——

法国政论家，曾参加好几家民主共和

派报纸的出版工作。——第４２３页。

杜尔哥，安 罗伯尔 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２７—１７８１）

——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

农学派的最大的代表人物；财政总稽

核（１７７４—１７７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

利益。——第３７２页。

杜弗尔，茹尔 阿尔芒 斯塔尼斯拉斯（Ｄｕ

ｆａｕｒｅ，Ｊｕｌｅｓ－Ａｒｍａｎｄ－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１７９８—１８８１）——法国律师和国家活

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

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０），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

会议员，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

（１８４８和１８４９）；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

手之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任司法部

长，内阁总理（１８７６和１８７７—１８７９）。

——第５９３页。

杜木里埃，沙尔 弗朗索瓦（Ｄｕｍｏｕｒｉｅｚ，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７３９—１８２３）——

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

１７９２—１７９３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

官；１７９３年３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

——第３９５页。

杜诺，安东（Ｄｕｎａｕｄ，Ａｎｔｏｎ）——瑞士刻

版工；在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拉绍德

封代表大会（１８７０年４月）上反对巴枯

宁派。——第５１９—５２０页。

杜普拉，路易（Ｄｕｐｒａｓ，Ｌｏｕｉｓ）——１８６９年

春建筑工人罢工时期同政府谈判的日

内瓦建筑工人代表。——第５２０页。

杜 普拉，帕斯卡尔（Ｄｕｐｒａｔ，Ｐａｓｃａｌ 

１８１５—１８８５）——法国政治活动家，记

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

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反对

路易 波拿巴。——第１１页。

杜瓦尔，埃米尔 维克多（Ｄｕｖａｌ，毦Ｅｍｉｌｅ－

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４１—１８７１）——法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职业是铸工；国际会员，国

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委

员，公社国民自卫军将军，１８７１年４月４

日被俘后遭凡尔赛分子枪杀。——第

５３３、６８２页。

杜韦尔吉埃－德奥兰，普罗斯佩（Ｄｕｖｅｒ－

ｇｉｅｒ ｄｅ Ｈａｕｒａｎｎｅ，Ｐｒｏｓｐｅｒ １７９８—

１８８１）——法国自由派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第４２９页。

杜亚里埃（Ｄｕｊａｒｒｉｅｒ）——第４６页。

多尔哥鲁基（ ）——俄国驻丹

麦大使。——第２７３页。

多纳（Ｄｏｎａｔ）——第５２０页。

多斯特－穆罕默德（Ｄｏｓ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１７９３—１８６３）—— 阿富汗的艾米尔

（１８２６—１８３９和１８４２—１８６３）。—— 第

３５７、３６３—３６５页。

Ｅ

厄梅，亨利希（Ｏｅｈｍ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德国

的国际会员。——第７０５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传记材料）。

恩斯特－ 奥古斯特（Ｅｒｎ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０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７７１—１８５１）——汉诺威国王（１８３７—

１８５１）。——第２９、４８０页。

Ｆ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 菲力浦（Ｆａｌｌ－

ｍｅｒａｙｅｒ，Ｊａｋｏｂ 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７９０—

１８６１）——德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写

有许多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

——第３０７页。

法尔卡什，卡罗伊（Ｆａｒｋａｓ，Ｋ氊ｒｏｌｙ１８４３—

１９０７）——匈牙利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主义宣传家，职

业是五金工人；国际匈牙利支部的组织者

和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匈牙利全国工人党（１８８０）和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１８９０）的组织者之一。——

第６２３页。

法尔奈泽，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帕尔马

公爵（Ｆａｒｎｅｓ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ｌｅｓｓａｎ－

ｄｒｏ），ｄｕｃｄｅＰａｒｍａ１５４５—１５９２）——西

班牙统帅和国家活动家，１５７８—１５９２年任

尼德兰总督。——第４０１页。

法尔奈泽，伊丽莎白（Ｆａｒｎｅｓｅ，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１６９２—１７６６）——帕尔马公主，西班牙

王后，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五世的妻子。

——第４６２、４６３页。

法夫尔，茹尔（Ｆａｖｒｅ，Ｊｕｌｅｓ １８０９—１８８０）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

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先后任内

务部秘书长、副外交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

议会议员（１８４８—１８５１），六十年代为立法团

议员；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

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镇压巴黎公社的

刽子手。——第５３７、５４０、５５３、５９３、６７０、

６７５、６８７页。

法旺，埃蒂耶纳 爱德华 沙尔 欧仁（Ｆａ

ｖａｎｄ，毦Ｅｔｉｅｎｎｅ－Ｅｄｏｕａｒ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９３—１８５４）——法国政治

活动家；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拿破仑战争的

参加者；共和主义者，参加山岳党，制

宪议会（１８４８）和立法议会（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议员；反对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

——第９页。

菲力浦（Ｐｈｉｌｉｐｐｏ １７２０—１７６５）——帕尔

马公爵（１７４８—１７６５）。——第４６６页。

菲力浦（奥尔良的），沙尔特尔公爵（Ｐｈｉ－

ｌｉｐｐｅ ｄ’ｏｒｌéａｎｓ ｄｕｃ ｄｅ Ｃｈａｒｔｒｅｓ

 １６７４—１７２３）——路易十四的侄儿，

路易十五年幼时的法国 摄政王

（１７１５—１７２３）。——第４５９、４６１页。

菲力浦一世 美男子（ＰｈｉｌｉｐｐⅠ，ｄｅｒ 

Ｓｃｈｏｎｅ １４７８—１５０６）——尼德兰国王

（１４８２—１５０６），疯子胡安娜的丈夫，查

理五世的父亲。——第３８４页。

菲力浦二世（ＰｈｉｌｉｐｐⅡ１５２７—１５９８）——

西班牙国王（１５５６—１５９８）。—— 第

３８６、４５１、４５２页。

菲力浦三世（ＰｈｉｌｉｐｐｏⅢ １５７８—１６２１）

—— 西班牙国王（１５９８—１６２１）。——

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菲力浦四世（ＰｈｉｌｉｐｐⅣ１６０５—１６６５）——

西班牙国王（１６２１—１６６５）。—— 第

４５３、４５６、４５７页。

菲力浦五世（ＰｈｉｌｉｐｐⅤ１６８３—１７４６）——

西班牙国王（１７００—１７４６），昂茹公爵。

——第４５９—４６２、４６５页。

菲利凯，路易（Ｆｕｌｌｉｑｕｅｔ，Ｌｏｕｉｓ）——瑞士

工人；国际会员，日内瓦细木工和硬木

工支部书记。——第５２０页。

菲耶塔（Ｆｉｌｌｉéｔａｚ，Ｇ．）——瑞士工人运动

的参加者，国际会员。——第５２０页。

斐迪南（奥地利的）——见斐迪南一世。

斐迪南一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Ⅰ１５０３—１５６４）

１７８人 名 索 引



—— 所谓 神圣 罗 马 帝 国 的 皇 帝

（１５５６—１５６４），查理五世的弟弟。——

第４４９、４５１、４５２页。

斐迪南一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Ⅰ１７５１—１８２５）

—— 双西西里 国王（１８１６—１８２５）；

１７５９—１８２５年（中有间断）那不勒斯国

王。称斐迪南四世；西西里国王（１７５９—１８２５）

，称斐迪南三世。——第４７６页。

斐迪南二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Ⅱ  １５７８—

１６３７）——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１６１９—１６３７）。—— 第３４０、３４１、４５３、

４５４页。

斐迪南三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Ⅲ  １６０８—

１６５７）——奥地利大公，所谓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１６３７—１６５７）。——第３８７、

４５４、４５６页。

斐迪南七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Ⅶ  １７８４—

１８３３）——西班牙国王（１８０８和１８１４—

１８３３）。——第４７６、４７９页。

斐迪南亲王——见斐迪南 冯 埃斯特。

斐迪南 冯 埃斯特大公（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ｖｏｎ

 Ｅｓｔｅ，Ｅｒｚｈｅｒｚｏｇ１７８１—１８３０）——奥

地利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

加者。——第４７４页。

斐迪南，瓜斯塔拉公爵——见费尔兰泰第

二。

斐迪南多－阿尔伯托－阿梅德奥（Ｆｅｒ－

ｄｉｎａｎｄｏ－Ａｌｂｅｒｔｏ－Ａｍｅｄｅｏ １８２２—

１８５５）——热那亚公爵，撒丁国王查理

－阿尔伯特的儿子，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反

对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当选

为西西里国王，但没有即位。—— 第

４７９页。

斐迪南多 卡洛（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ｏ Ｃａｒｌｏ 

１６５２—１７０８）——曼都亚公爵（１６６５—

１７０７），贡萨加家族的末代。——第４５９

页。

费尔兰泰第二（Ｆｅｒｒａｎｔｅ Ⅱ  １５６３—

１６３０）——瓜斯塔拉公爵（贡萨加家

族）。——第４５３页。

费希特，约翰 哥特利布（Ｆｉｃｈｔｅ，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１７６２—１８１４）——德国古典哲

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十八

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

代表人物。——第５９５页。

芬克，格奥尔格（Ｖｉｎｃｋｅ，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１—

１８７５）——男爵，普鲁士政治活动家，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

右派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第二议院

议员，属于右派，五十至六十年代被选

入普鲁士议会下院，温和的自由主义

者。——第４４３、４４４页。

冯 施托肯（Ｖｏｎ Ｓｔｏｃｋｅｎ）——第２７２、

２７３页。

福尔纳奇埃利（Ｆｏｒｎａｃｃｉｅｒｉ）——美国工人

运动的参加者，意大利人，国际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

员。——第６１１页。

福尔纳雄（Ｆｏｒｎａｃｈｏｎ，Ｌ．Ｈ．死于１８９８年

以后）——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的成员。——第５２０页。

福 格特，奥古斯特（Ｖｏｇｔ，Ａｕｇｕｓｔ约

１８３０—１８８３）——德国和美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鞋匠；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

会会员，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反对拉萨

尔主义，国际会员；１８６７年侨居美国，

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

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战友。——第６６５页。

福克纳，埃弗拉德（Ｆａｗｋｎｅｒ，Ｅｖｅｒａｒｄ 

１６８４—１７５８）——英国外交家，伦敦商

人，１７３５年任驻土耳其大使。—— 第

２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２５５页。

福克斯，彼得（Ｆｏｘ，Ｐｅｔｅｒ死于１８６９年）（真

名彼得 福克斯 安得列Ｐｅｔｅｒ Ｆｏｘ 

Ａｎｄｒé）——英国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

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实证论者；英国

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４

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９），１８６５

年起为总委员会报刊的正式通讯员，

１８６６年９—１１月为总委员会总书记，美

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共和国》

周报的编辑之一（１８６６），改革同盟执

行委员会委员。——第５０１页。

福克斯，查理 詹姆斯（Ｆｏｘ，Ｃｈａｒｌｅｓ 

Ｊａｍｅｓ１７４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７８２、１７８３和１８０６）。——第２５８、２６３、

２６４、３７４、４７４页。

福塞特，亨利（Ｆａｗｃｅｔｔ，Ｈｅｎｒｙ １８３３—

１８８４）——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的追随者，

１８６５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

第６０１页。

伏尔泰，弗朗索瓦 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阿鲁

埃Ａｒｏｕｅｔ）——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阶

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制

度和天主教。——第４２０页。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 安东尼（Ｗｒóｂ

－ｌｅｗｓｋｉ，Ｗａｌｅｒｙ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１８３６—

１９０８）——波兰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活动

家，革命民主主义者，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解

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积极参

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七十年代末，在

瑞士同波兰流亡者接近；１８８０年大赦后

回到法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

系。——第６０３、６０９页。

弗拉基米尔（ 死于１０１５年）——

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９７０年起为诺

夫哥罗德王公，９７８年起为基辅罗斯大

公。——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Ｆｒｅｉｌｉｇｒａｔｈ，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 １８１０—１８７６）——德国诗人，开

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

命诗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

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五十

至六十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

员，五十年代后半期脱离革命斗争。

——第４２页。

弗兰茨一世（Ｆｒａｎｚ Ⅰ １７６８—１８３５）

——奥地利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３５），所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７９２—１８０６），称

弗兰茨二世。——第４７７页。

弗兰茨一世（洛林的弗兰茨 斯蒂凡）

（Ｆｒａｎｚ Ⅰ（Ｆｒａｎｚ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ｖｏｎ 

Ｌｏ－ｔｈｒｉｎｇｅｎ）１７０８—１７６５）—— 所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７４５—１７６５）；洛

林公爵，称弗朗索瓦第三（１７２９—

ｌ７３６）；托斯卡纳大公（１７３７—１７６５）。

——第３８８、４６３、４６５页。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ｐｈ Ⅰ

 １８３０—１９１６）—— 奥 地 利 皇 帝

（１８４８—１９１６）。—— 第３２、２２８、３６８、

４３５、４３６页。

弗兰契斯科第二（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Ⅱ １４９５—

１５３５）—— 斯福察王朝的米兰公爵。

——第３８５、３８６、４４８页。

弗兰契斯科一世（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Ⅰ １７７７—

１８３０）—— 双西西里国王（１８１６—

１８２５）。——第４７６页。

弗兰契斯科二世（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Ⅱ １８３６—

３７８人 名 索 引



１８９４）—— 那不勒斯国王（１８５９—

１８６０）。——第４４１页。

弗朗索瓦第三——见弗兰茨一世（弗兰茨

斯蒂凡 洛林）。

弗朗索瓦一世（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Ⅰ  １４９４—

１５４７）—— 法国国王（１５１５—１５４７）。

——第３８５—３８７、４４８—４５０页。

弗朗索瓦二世（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Ⅱ  １５４４—

１５６０）—— 法国国王（１５５９—１５６０）。

——第４５１页。

弗雷德里克四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Ⅳ １６７１—

１７３０）—— 丹麦和挪威国王（１６９９—

１７３０）。——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弗雷德里克七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ｋ Ⅶ １８０８—

１８６３）—— 丹麦国王（１８４８—１８６３）。

——第６６页。

弗雷戈索，切扎雷（Ｆｒｅｇｏｓｏ，Ｃｅｓａｒｅ死于

１５４１年）——法国外交官，出身于古老

的热那亚家族；法国驻威尼斯公使；根

据查理五世的命令被处死。——第４５０

页。

弗里布尔（Ｆｒｉｂｏｕｒｇ，ＥＥ）——法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

派蒲鲁东主义者；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

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

一，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代表；１８７１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

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

第４９９、５００页。

弗里德里希第一——见弗里德里希第六。

弗里德里希第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Ⅴ １５９６—

１６３２）—— 普法尔茨选侯（１６１０—

１６２３）。——第４５３页。

弗里德里希第六（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Ⅵ １３７１—

１４４０）——１３９８年起为纽伦堡军政长

官；１４１７—１４４０年为勃兰登堡选侯，称

弗里德里希第一；霍亨索伦王朝的创

立者。——第３３１—３３４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Ⅰ １６５７—

１７１３）——１６８８年起为勃兰登堡选侯，

称弗里德里希第三，后为普鲁士国王

（１７０１—１７１３）。——第３４３、３４４页。

弗里德里希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Ⅰ １７５４—

１８１６）——维尔腾堡公爵（１７９７年起）

和国王（１８０５—１８１６）。——第４７３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Ⅱ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普鲁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

—— 第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４、３４５、４６４—４６８

页。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萨克森的）——

见奥古斯特二世 厉王。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Ⅰ１７５０—１８２７）——萨克森选

侯（１７６３—１８０６），称弗里德里希－奥

古斯特三世；萨克森国王（１８０６—

１８２７）。——第４７５页。

弗里德里希－ 奥古斯特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Ⅱ１７９７—１８５４）——萨克森

国王（１８３６—１８５４）。—— 第２９、４４１、

４８０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２０—１６８８）—— 勃兰登堡选侯

（１６４０—１６８８）；１６５７年将普鲁士公国

并入勃兰登堡，而在这之前他作为波

兰贵族共和国的臣仆领有普鲁士。

——第３４１—３４３、４５６页。

弗里德里希－ 威廉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Ⅰ １６８８—１７４０）——普鲁

士国王（１７１３—１７４０）。—— 第３４４、

３４５、４６０、４６４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 Ⅱ１７４４—１７９７）——普鲁士国

王（１７８６—１７９７）。——第３４５、４７０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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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ｌｍⅢ１７７０—１８４０）——普鲁士国王

（１７９７—１８４０）。——第３４６、４１０页。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Ⅳ１７９５—１８６１）——普鲁士国王

（１８４０—１８６１）。——第２９、３１—３７、６６、２４４、

３５２、３６８、４４１—４４３、４８０页。

弗里芒，约翰 马里亚，安特罗多科公爵

（Ｆｒｉｍｏｎｔ，Ｊｏｈａｎｎ Ｍａｒｉ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Ａｎｔｒｏｄｏｃｏ１７５９—１８３１）——奥地利

将军，参加镇压１８２０—１８２１年那不勒

斯革命的奥地利远征军司令。——第

４７７页。

弗里斯（Ｆｒｉｅｓｓ，Ｊ．或Ｆｒｉｅｓ）——国际会员

和瑞士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的成员。——第５１９页。

弗路朗斯，古斯塔夫（Ｆｌｏｕｒｅｎｓ，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３８—１８７１）——法国革命家和自然

科学家，布朗基主义者，１８７０年１０月３１

日和１８７１年１月２２日巴黎起义的领导

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４月被

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第６８２、６８３

页。

弗伦克尔（Ｆｒａｎｋｅｌ）——在伦敦的德国工

人，１８４７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

委员会委员，１８５０年同盟分裂后属于

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并为这个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６４９页。

弗洛孔，斐迪南（Ｆｌｏｃｏｎ，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００—１８６６）——法国政治活动家和

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

革报》编辑之一，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

员。——第４７页。

弗洛里达布朗卡伯爵，霍赛 蒙尼诺

（Ｆｌｏｒｉｄａｂｌａｎｃａ，ＪｏｓéＭｏｎｉｎｏ，ｃｏｎｄｅｄｅ

１７２８—１８０８）——西班牙国家活动家和

外交家，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曾任大臣

（１７７７—１７９２），实行过一系列进步的改革；

反对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１８０８年为中央洪达主席，曾企图阻止

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第

２３０、２６０页。

弗略里，安德烈 埃居尔 德（Ｆｌｅｕｒｙ，

Ａｎｄｒé－Ｈｅｒｃｕｌｅ ｄｅ １６５３—１７４３）

——法国红衣主教和国家活动家，路

易十五的首相（１７２６年起）。—— 第

３８８、４６４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７３页。

富尔德，阿希尔（Ｆｏｕｌｄ，Ａｃｈｉｌｌｅ １８００—

１８６７）——法国银行家和国家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１８４９—１８６７年曾屡次担任财政大臣，

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１８５２—

１８６０）。——第６、５６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７０６—１７９０）——杰出的美国政治活

动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北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学者，物理

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最先有意识地用

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第４６９页。

Ｇ

盖布里昂伯爵，让 巴蒂斯特 比德

（Ｇｕéｂｒｉａｎｔ，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Ｂｕｄｅｓ，

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６０２—１６４３）——法国元

帅；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的参加

者。——第４５４页。

盖里（Ｇｕｅｒｒｙ）——第５１９页。

盖伊，德吉烈（Ｇａｙ，Ｄéｓｉｒéｅ）——第５１９

页。

５７８人 名 索 引



盖伊，弗朗索瓦（Ｇ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第５２０

页。

盖伊，茹尔（Ｃａｙ，Ｊｕｌｅｓ １８０７—１８７６年以

后）—— 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

者，欧文派；１８４９年在巴黎出版《共产

主义者》（《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国际会

员。——第５１９页。

冈迪永，阿米（Ｇａｎｄｉｌｌｏｎ，Ａｍｉ）——第５２０

页。

哥尔查科夫，米哈伊尔 德米特里也维奇

（ ， １７９３—

１８６１）——公爵，俄国将军，曾任多瑙

河俄军司令（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南部军

队总司令（１８５４年９月—１８５５年２

月），后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１８５５

年２—１２月）；波兰王国总督（１８５６—

１８６１）。——第２１９页。

哥尔查科夫，亚历山大 米哈伊洛维奇

（ ，

１７９８—１８８３）——公爵，俄国国家活动

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１８５４—

１８５６），外交 大臣（１８５６—１８８２）和 首相

（１８６７—１８８２）。——第６７０页。

哥利岑，亚历山 大 米哈伊洛维 奇

（ ，

１７１８—１７８９）——公爵，俄国外交官，

驻英国大使（１７５５—１７６２），副首相

（１７６２—１７７５）。——第２５６、４６７页。

哥特洛布，瓦尔特（Ｇｏｔｔｌｏｂ，Ｗａｌｔｅｒ）——

第５２０页。

格尔茨，格奥尔格 亨利希（Ｇｏｒｔｚ，Ｇｅｏｒｇ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６６８—１７１９）—— 男爵，

瑞典国家活动家，１７１５年起任财政大

臣和国务大臣，曾执行冒险主义政策。

——第２７２、２９２页。

格莱安，詹姆斯（Ｇｒａｈａｍ，Ｊａｍｅｓ）——第

２６２页。

格莱斯顿，威廉 尤尔特（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ｗａｒｔ １８０９—１８９８）——英

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

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之

一；曾任财政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

１８６９—１８６６）和 首 相（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１８８０—１８８５、１８８６和 １８９２—１８９４）。

—— 第２０６、２０７、２４５、５３６、６１０、６７２、

６７４、６７５、７０２、７２０页。

格兰瑟姆男爵，托马斯 罗宾逊（Ｇｒａｎ－

ｔｈａｍ，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Ｂａｒｏｎ 

１７３８—１７８６）——英国国家活动家和

外交家，辉格党人；曾任驻马德里大使

（１７７１—１７７９），外 交 大 臣（１７８２—

１７８３）。——第２５９、２６８页。

格兰维尔伯爵，乔治 鲁森－高尔（Ｇｒａｎ－

ｖｉｌｌｅ，Ｇｅｏｒｇｅ Ｌｅｖｅｓｏｎ－Ｇｏｗｅｒ，Ｅａｒｌ

 １８１５—１８９１）——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的领袖之一；曾

任外交大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２、１８７０—１８７４

和１８８０—１８８５），殖民大臣（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和１８８６）；１８５２—１８５４年任枢密院

院长。——第６７４页。

格朗尼埃 德 卡桑尼亚克，阿道夫

（Ｇｒａｎｉｅｒ ｄｅ Ｃａｓｓａｇｎａｃ，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新闻工作者，无

原则的政客，１８４８年革命前是奥尔良

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持极右立场；曾为《立

宪主义者报》撰稿，五十年代为《国家

报》主编。——第２４页。

格朗热，沙尔（Ｇｒａｎｇｅ，Ｃｈａｒｌｅｓ）——瑞士

抹灰工，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的成员。——第５２０页。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 １７９８—１８５０）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伯特 欧文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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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之一。——第１５９页。

格雷尔（Ｇｒａｉｌ，Ｅ．）——法国正统主义者。

——第９页。

格里贝（ ）——俄国将军，曾参加克

里木战争。——第２３３、２３８页。

格林，乔治 格伦费尔（Ｇｌｙｎ，Ｇｅｏｒｇｅ 

Ｇｒｅｎｆｅｌｌ １８２４—１８８７）——英国银行

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秘书

长（１８６８—１８７３）。——第７２０、７２４页。

格罗斯（ ）——俄国驻英国公使。——

第２５６、２５８页。

格罗塞，爱德华（Ｇｒｏβｅ，Ｅｄｕａｒｄ）——在美

国的德国侨民，拉萨尔分子，国际第六

支部的成员，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

员会委员，支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第５６９页。

格纳姆（Ｇｎａｍ）—— 德国民主派，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

旅居美国。——第６４３、６４４页。

龚佩尔特，爱德华（Ｇｕｍｐｅｒｔ，Ｅｄｕａｒｄ死

于１８９３年）—— 曼彻斯特的德国医

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４９３页。

古斯塔夫一世 瓦萨（Ｇｕｓｔａｆ Ⅰ Ｖａｓａ

 １４９６—１５６０）——瑞典国王（１５２３—

１５６０）。——第４４８页。

古斯塔夫二世 阿道夫（Ｇｕｓｔａｆ Ⅱ 

Ａｄｏｌｆ １５９４—１６３２）—— 瑞典国王

（１６１１—１６３２）和统帅；为争夺波罗的

海霸权对丹麦、波兰和俄国宣战；曾参

加三十年战争，领导新教国家同盟；十

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成立的新教同

盟曾以他的名字命名。—— 第３２９、

３４０、３４１、４５２—４５４、４５６页。

Ｈ

哈布斯堡王朝——１２７３年起至１８０６年（断

续地）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西班牙

王朝（１５１６—１７００）、奥地利皇朝（１８０４

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１８６７—１９１８）。

—— 第３８８、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７、４６４、４７６、

４８０页。

哈登堡，卡尔 奥古斯特（Ｈａｒｄｅｎｂｅｒｇ，Ｋａｒｌ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５０—１８２２）——公爵，普

鲁士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

大臣（１８０４—１８０６和１８０７）；为巩固普

鲁士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不彻底的资产

阶级的改革（１８１０—１８１３）；维也纳会

议后成为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的拥护

者。——第４７６页。

哈勒克，玛丽（Ｈｕｌｅｃｋ，Ｍａｒｉａ）——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８），侨居美国。——第

５６８页。

哈里斯，乔治（Ｈａｒｒｉｓ，Ｇｅｏｒｇｅ）——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后为宪章主义者布朗

特尔 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

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总委员会财

务书记（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５３８页。

哈里斯，詹姆斯，马姆兹伯里伯爵（Ｈａｒｒｉｓ，

Ｊａｍｅｓ，ＥａｒｌｏｆＭａｌｍｅｓｂｕｒｙ１７４６—

１８２０）——英国外交和国家活动家，辉格

党人；曾任驻彼得堡大使（１７７７—１７８２）。——

第２５９—２６５、２６８页。

哈尼，乔治 朱利安（Ｈａｒ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Ｊｕ

ｌｉａｎ １８１７—１８９７）——著名的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民主评论》、《人民之

友》、《红色共和党人》以及宪章派其他

刊物的编辑；１８６２—１８８８年曾数度住

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

斯保持友好联系；五十年代初和小资

产阶级人十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

的革命派疏远。——第７２０页。

７７８人 名 索 引



哈特，杰科布（Ｈａｒｔ，Ｊａｃｏｂ）——英国驻莱

比锡领事。——第２４５、２４６页。

海伯林，阿道 夫（Ｈａｅｂｅｒｌｉｎｇ，Ａｄｏｌ－

ｐｈｅ）—— 第一国际支部日内瓦面包

师合作社发起委员会成员。——第５２０

页。

海尔埃丁 巴巴罗萨（Ｃｈｅｉｒｅｄｄｉｎ Ｂａｒ－

ｂａｒｏｓｓａ １４８３年左右—１５４６）——阿

尔及尔执政者（１５１９—１５４６）。—— 第

４５０页。

海奈曼（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普鲁士在英国的

警探，１８６９年起为在伦敦出版的《海尔曼》德

文周报的主编。——第５３６页。

海瑞，尤利乌斯 雅科布（Ｈａｙｎａｕ，Ｊｕｌｉｕｓ 

Ｊａｃｏｂ １７８６—１８５３）——奥地利将军，

曾残酷镇压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意大利和匈

牙利的革命运动，由于残暴，得绰号

“疯狂的鬣狗”。——第６４６、６４７页。

海因岑，卡尔（Ｈｅｉｎｚｅ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０）——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

斯；曾参加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

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１８５０年

秋定居美国，在美国成为《先驱者》报

的主编（１８５４—１８７９）。——第２００页。

罕 丽 达 － 玛 丽 亚 （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

Ｍａｒｉｅ１６０９—１６６９）——英国王后，查理

一世的妻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女

儿。——第４５３页。

豪特，伊萨克 索洛蒙，万 德尔（Ｈｏｕｔ，

Ｉｓａａｃ Ｓｏｌｏｍｏｎ，ｖａｎ ｄｅｒ生于１８４３

年）——荷兰工人，阿姆斯特丹支部出

席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代表。

——第５９８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

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第４２０页。

赫伯特，奥伯朗 爱德华 威廉（Ｈｅｒ－ｂｅｒｔ，

Ｏｂｅｒ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３８—

１９０６）——英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自由

派，下院议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４）。—— 第

６７５页。

赫普纳，阿道夫（Ｈｅｐｎｅｒ，Ａｄｏｌｆ １８４６—

１９２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

国家报》编辑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后侨居美国；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第５９６页。

赫施塔德（Ｈｅｒｓｔａｄｔ，Ｉ．Ｄ．）——科伦银行

家，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陪审

员。——第６５２页。

贺雷西（昆图斯 贺雷西 弗拉克）（Ｑｕｉｎ

ｔｕｓ Ｈｏｒａｔｉｕｓ 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元前６５—

８）—— 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４２７

页。

黑尔斯，约翰（Ｈａｌｅｓ，Ｊｏｈｎ生于１８３９年）

——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职业是织

工，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１８７２）和书记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曾参加改革同盟以及

土地和劳动同盟，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从１８７２年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中的改良派，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

企图夺取国际在英国的组织的领导

权；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

把他开除出国际。—— 第５２９、５３０、

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９、５４１、５４５、５４６、５９９、６００、

６２９、７１７—７２２页。

黑克尔（Ｈｅｃｋｅｒ）——普鲁士法官，１８４８年

任科伦检察官。——第４９４页。

亨德森，埃德蒙 纽曼斯 沃尔科特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ｄｍｕｎｄＮｅｗｍａｎｓＷｏｌ

ｃｏｔｔ１８２１—１８９６）——英国军官，伦敦

８７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警察局长（１８６９—１８８６）。—— 第７２０

页。

亨利二世（ＨｅｎｒｉⅡ １５１９—１５５９）——

法国国王（１５４７—１５５９）。——第３８６、

４５０、４５１页。

亨利三世（ＨｅｎｒｉⅢ１５５１—１５８９）——法国

国王（１５７４—１５８９）。——第４５１页。

亨利四世（ＨｅｎｒｉⅣ １５５３—１６１０）——

法国国王（１５８９—１６１０）。——第３８９、

４５１页。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昂利 沙尔。

亨利七世（ＨｅｎｒｙⅦ１４５７—１５０９）——

英国国王（１４８５—１５０９）。—— 第３８５

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Ⅷ１４９１—１５４７）——

英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第３８５、

４４８—４５０页。

洪特海姆，理查（Ｈｏｎｔｈｅｉｍ，Ｒｉｃｈａｒｄ死于

１８５７年）——科伦律师，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１８５２）的辩护人。——第６５２、６５３

页。

侯里欧克，乔治 杰科布（Ｈｏｌｙｏａｋｅ，

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ｃｏｂ １８１７—１９０６）——英

国政论家，改良主义者，在三十至四十

年代为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后为合

作运动的活动家。——第５４０页。

胡安娜（疯子）（Ｊｕａｎａ ｌａ Ｌｏｃａ １４７９—

１５５５）——１５０４年起为加斯梯里亚女

王，１５１６年起为阿腊贡女王；菲力浦一

世 美男子的妻子（１４９６年起）；胡安娜

时期实际上统治西班牙的是摄政，而

从１５１６年起，她的儿子查理五世统治

西班牙。——第３８４页。

胡贝尔，约翰（Ｈｕｂ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１８３０—

１８７９）——德国哲学家、神学家，慕尼黑哲

学教授（１８５５年起）。——第５９５页。

华德，奥斯本（Ｗａｒｄ，Ｏｓｂｏｒｎｅ）——美国

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受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者影响的国际布鲁克林支部的成

员，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被

选为总委员会委员，但拒绝当选。——

第５３３、５３５、６１１页。

华伦斯坦，阿尔布雷希特（Ｗａｌｌ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５８３—１６３４）——三十年战

争时期的统帅，１６１８—１６３０和１６３２—

１６３４年任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指挥官。

——第４５３页。

华洛瓦——法国王朝（１３２８—１５８９）。——

第４５１页。

华 盛顿，乔治（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２—１７９９）——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

家，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时期

（１７７５—１７８３）任总司令；美国第一任总统（１７

８９—１７９７）。——第１２页。

华施贝恩，艾利修 本杰明（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ｅ，

Ｅｌｉｈ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１６—１８８７）——

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属于共和

党，曾任驻巴黎公使（１８６９—１８７７），实

行反对巴黎公社的破坏性的挑衅政

策。——第５４０页。

霍尔顿（Ｈｏｌｔｏｎ）——英国资本家。——第

４１７页。

霍尔托普，埃米尔（Ｈｏｌｔｏｒｐ，Ｅｍｉｌｅ）——在

伦敦的波兰侨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１８６６年），波兰通讯书

记（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的参加者，１８６６年参加马志尼

创建的国际共和主义者委员会。——

第６５８页。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卡尔 安东（Ｈｏ

ｈｅｎｚｏｌｌｅｒｎ－Ｓｉｇｍａｒｉｎｇｅｎ，Ｋａｒｌ Ａｎ

ｔｏｎ １８１１—１８８５）——亲王，普鲁士将

军，曾任首相（１８５８—１８６２）。—— 第

４４２页。

９７８人 名 索 引



霍亨索伦王朝—— 勃兰登堡选侯世家

（１４１５—１７０１）、普鲁士王朝（１７０１—

１９１８）和德意志皇朝（１８７１—１９１８）。

——第３３２页。

霍季斯，乔治 劳埃德（Ｈｏｄｇｅｓ，Ｇｅｏｒｇｅ 

Ｌｏｙｄ）——英国上校，反对拿破仑法国

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驻塞尔维亚总领

事（１８３７—１８３９），后任驻埃及总领事

（１８３９—１８４１），１８４９年任什列斯维希

—霍尔施坦的专使；帕麦斯顿的走狗。

——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霍克，爱德华（Ｈａｗｋｅ，Ｅｄｗａｒｄ １７０５—

１７８１）——男爵，英国海军上将，奥地

利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８）和七年

战争（１７５７—１７６３）的参加者；议会议

员，首席海军大臣（１７６５—１７７１）。——

第４６５页。

霍韦利亚诺斯－ 拉米雷斯，加斯帕尔

（Ｊｏｖｅｌｌａｎｏｓ ｙ Ｒａｍｉｒｅｚ，Ｇａｓｐａｒ 

１７４４—１８１１）——西班牙国家活动家、

作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十八世纪法

国启蒙学派的继承者，持重商主义观

点；反对西班牙的封建教权制度；曾任

司法大臣（１７９７—１７９８），１８０８—１８１０

年为中央洪达左翼少数派的领导者。

——第２３０页。

Ｊ

基谢廖夫，巴维尔 德米特里也维奇

（ ，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家，将军，１８２９—１８３４年为莫尔达维

亚和瓦拉几亚的俄国行政当局的首

脑，１８３５年起一直为所有有关农民问

题的秘密委员会的常委，国家产业大

臣（１８３７—１８５６），驻巴黎大使（１８５６—

１８６２）；主张实行温和的改革。——第

３７９页。

基佐，弗朗索瓦 皮埃尔 吉约姆（Ｇｕｉｚｏｔ，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Ｐｉｅｒｒｅ－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８７—

１８７４）——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国家活动家，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８年二月革

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

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５、２１、４２０页。

吉本斯，西尔斯 约翰（Ｇｉｂｂｏｎｓ，Ｓｉｌｌｓ 

Ｊｏｈｎ）——１８７１年任伦敦市长。——第

５５９页。

吉比奇，伊万 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８５—１８３１）——伯爵，俄国

元帅，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中为俄

军总司令；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起

义的俄军总司令。——第２２５页。

吉尔莫（Ｇｕｉｌｌｍｅａｕｘ）——第一国际罗曼语

区联合会会员，钳工和机械工支部书

记。——第５２０页。

吉 尔莫尔，昆西 亚当 斯（Ｇｉｌｌｍｏｒｅ，

Ｑｕｉｎｃｅｙ Ａｄａｍｓ １８２５—１８８８）——

美国将军，军事工程师，站在北军方面

参加美国内战。——第４８９—４９１页。

吉奈，珍妮（Ｇｕｉｎｅｔ，Ｊｅｎｎｙ）——第５１９页。

吉斯克拉，卡尔（Ｇｉｓｋｒａ，Ｋａｒｌ １８２０—

１８７９）——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内务大

臣（１８６７—１８７０）。——第５９１页。

吉约姆，詹 姆斯（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Ｊａｍｅｓ 

１８４４—１９１６）——瑞士教师，无政府主

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

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洛桑代表

大会（１８６７）、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

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参加者，社

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进步

报》、《团结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的

编辑；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

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

０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第

５３２、５３５、５９６、５９８、６１２、６１３、６２９、７０３、

７０９页。

加贝尔（Ｇａｂｅｌ）——丹麦海军中将。——

第２７３页。

加尔巴尼，保尔（Ｇａｒｂａｎｉ，Ｐａｕｌ）——第５２０

页。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 安东（Ｇａｒｎｉｅｒ－

Ｐａｇè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ｔｏｉｎｅ １８０３—１８７８）

——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

级共和党人，ｌ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

巴黎市长；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

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国 防 政 府 成 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第４７页。

加尔西亚－ 德拉库埃斯塔，格雷哥里

（Ｇａｒｃｉａ ｄｅ ｌａ Ｃｕｅｓｔａ，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１７４１—１８１１）——西班牙将军，反对拿

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的

参加者。——第２３１页。

加累尔，阿伯特（Ｇａｌｅｅｒ，Ａｌｂｅｒｔ １８１６—

１８５１）——瑞士教师和著作家；小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１８４７年反对

瑞士宗得崩德的战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日内瓦大会议议员，最

初是法济的拥护者，后为反对派的首

领。——第６４３。

加里波第，朱泽培（（Ｇａｒｉｂａｌｄ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７—１８８２）——意大利革命家，民主

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曾参加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１８４９年

４—７月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五

十至六十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

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１８６０年领导向南意

大利的革命进军；１８６２年为了把罗马从教

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

了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６），七十年代声援巴

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

部。——第５４７、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３、５５５、５５６

页。

剑桥公爵，乔治 威廉 弗雷德里克 查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ｋ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ｋｅ ｏｆ １８１９—

１９０４）——英国将军，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

英军师长，英军总司令（１８５６—１８９５）。

——第２２８、２３３页。

杰塞普，威廉（Ｊｅｓｓｕｐ，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美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造船木工，

１８６６年起为美国全国劳工同盟副主

席，１８６７年起为该同盟纽约州通讯书

记，纽约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赞成

加入国际。——第６６６页。

居丹，沙尔 加布里埃尔 塞扎尔（Ｇｕｄ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Ｃéｓａｒ １７９８—

１９７４）——伯爵，国王路易－菲力浦的

副官，法国元帅（１８４６年起）；１８４７年由

于欺骗行为而被解职。——第４６页。

居约（Ｇｕｙｏｔ，Ｃｈ．）——第５２０页。

Ｋ

卡贝，埃蒂耶纳（Ｃａｂｅｔ，毦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６）——法国政论家，和平空想共产

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

记》一书的作者，１８４１—１８４９年是《人

民报》编辑。——第１７３页。

卡波第斯特里亚，约翰（Ｋａｐｏ ｄ’Ｉｓｔｒｉａｓ，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１７７６—１８３１）——伯爵，希

腊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１８０９—１８２２

年在俄国供职，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参加维

也纳会议的工作；曾任俄国交外副大

臣（１８１５—１８２２）；希腊总统（１８２７—

１８３１）；奉行亲俄政策，为外国间谍刺

杀。——第４７７、４７８页。

卡德威尔，爱德华（Ｃａｒｄｗｅｌｌ，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８人 名 索 引



１８１３—１８８６）——英国国家活动家，最

初归属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领袖

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爱 尔 兰 事 务 大 臣

（１８５９—１８６１），殖 民 大 臣（１８６４—

１８６６）和陆军大臣（１８６８—１８７４）。——

第６７４页。

卡迪奥（Ｃａｄｉｏ或Ｃａｄｒｏｔ）——法国人，巴

黎公社的参加者。——第５４０页。

卡迪根伯爵，詹姆斯 托马斯 布鲁德内尔

（Ｃａｒｄｉｇａｎ，Ｊａｍ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ｒｕ－

ｄｅｎｅｌｌ，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７９７—１８６８）——英

国将军，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英军骑兵旅

长。——第２３４页。

卡尔——见卡尔（奥地利的）。

卡尔（Ｋａｒｌ １７７１—１８４７）——奥地利大

公，元帅和军事理论家，从１７９２至１８０９

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曾任陆

军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９）。——第４７５页。

卡尔，康拉德（Ｃａｒｌ，Ｃｏｎｒａｄ死于１８９０年）

——德国裁缝，五十年代初侨居美国，

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北美联

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曾参加《工人

报》编辑部，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选

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１８７４年由于进

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

——第６０３页。

卡尔，讷韦尔公爵——见卡尔第一。贡萨

加。

卡尔第一（卡尔－弗里德里希）（Ｋａｒｌ Ｉ 

（Ｋａｒ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００—１７３９）——霍

尔施坦－ 哥托尔普公爵。—— 第４６２

页。

卡尔第一，贡萨加（Ｃａｒｌｏ Ｉ Ｇｏｎｚａｇａ 

１５８０—１６３７）——讷韦尔和曼都亚公

爵（１６２７—１６３７）。——第４５３、４５４页。

卡尔－ 艾曼努埃尔三世（Ｃａｒｌｏ Ｅ

ｍａｎｕｅｌｅ Ⅲ １７０１—１７７３）——皮蒙

特（撒丁王国）国王（１７３０—１７７３），萨

瓦公爵。——第４６３页。

卡尔－ 艾曼努埃尔四世（Ｃａｒｌｏ Ｅ

ｍａｎｕｅｌｅ Ⅳ １７５１—１８１９）——皮蒙

特（撒丁王国）国王（１７９６—１８０２），萨

瓦公爵。——第４７３页。

卡尔 亚历山大（Ｋａｒｌ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死于

１８０６年）——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封

疆伯爵。——第３４６页。

卡尔库恩（Ｃａｌｃｏｅｎ）——荷兰驻土耳其大

使。——第２５５页。

卡尔利埃，皮埃尔（Ｃａｒｌ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９９—

１８５８）——巴黎警察局长（１８４９—１８５１），

波拿巴主义者。——第１６９页。

卡菲埃罗，卡洛（Ｃａｆｉｅｒｏ，Ｃａｒｌｏ １８４６—

１８９２）——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１８７１年在意大利执行总委

员会的路线；１８７２年起为意大利无政

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七十年代

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１８７９年用意大

利文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

简述。——第５４０、６０５页。

卡芬雅克，路易 欧仁（Ｃａｖａｉｇｎａｃ，Ｌｏｕｉｓ－

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０２—１８５７）——法国将军

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

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

尔及利亚；１８４８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１８４８年５—６月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

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

政府首脑（１８４８年６—１２月）；在第二共

和国时期和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

后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２０、

１９６页。

卡富尔，卡米洛 本佐（Ｃａｖｏｕｒ，Ｃａｍｉｌｌｏ 

Ｂｅｎｓｏ １８１０—１８６１）—— 伯爵，意大

利国家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

２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

撒丁政府首脑（１８５２—１８５９和１８６０—

１８６１），实行在萨瓦王朝领导下“自上”

统一意大利的政策，同时指望得到拿

破仑第三的支持；１８６１年领导第一届

意大利政府。——第４３２页。

卡雷尔，阿尔芒（Ｃａｒｒｅｌ，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

派；《国民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辑。

——第４２３页。

卡马森——见奥斯本。

卡缅斯 基，米哈 伊尔 费多托维 奇

（ ， １７３８—

１８０９）——伯爵，俄国元帅，１８０６年在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中任总司令。

——第４０４页。

卡诺，拉扎尔 伊波利特（Ｃａｒｎｏｔ，Ｌａｚａｒｅ－

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１８０１—１８８８）—— 法国政

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１８４８年为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第二共和国

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１年

以后成为反对波拿巴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

领袖之一。——第１３页。

卡普菲格，让 巴蒂斯特 奥诺雷 雷蒙

（Ｃａｐｅｆｉｇｕｅ，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Ｈｏｎｏｒé－

Ｒａｙｍｏｎｄ １８０２—１８７２）——法国政论

家和历史学家；保皇派。——第２４页。

卡普卢索，斯蒂凡诺（Ｃａｐｏｒｕｓｓｏ，Ｓｔｅ－

ｆａｎｏ）——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

是裁缝，国际那不勒斯支部创建人之

一，并任该支部主席，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代表；１８７０年由于盗用公款而

被开除出支部。——第５３５页。

卡齐米尔四世（Ｃａｓｉｍｉｒ Ⅳ  １４２７—

１４９２）——１４４７年起为立陶宛大公和

波兰国王。——第３１８页。

卡 瑟克 特，乔治（Ｃａｔｈｃａｒｔ，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９４—１８５４）——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

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１８１３—

１８１４）和滑铁卢战役（１８１５），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

英军师长。——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 斯图亚特（Ｃａｓｔ－

ｌｅｒｅａｇｈ，Ｒｏｈｅｒｔ Ｓｔｅｗａｒｔ，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６９—１８２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１７９８年残酷地镇压了爱尔兰

起义，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１７９９—

１８０１），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６

和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外交大臣（１８１２—

１８２２）。——第４７６、４７７页。

卡斯塔尼奥斯－阿拉贡尼，弗朗西斯科－

哈维埃尔（Ｃａｓｔａｎｏｓ ｙ Ａｒａｇｏｎｉ，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Ｘａｖｉｅｒ １７５８—１８５２）

—— 西班牙将军，曾参加独立战争

（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在拜兰会战中任西班

牙军队指挥官。——第２３１页。

卡塔兰，阿道夫（Ｃａｔａｌａｎ，Ａｄｏｌｐｈｅ）——瑞

士激 进 新 闻 工 作 者，《自 由 报》

（《Ｌｉｂｅｒｔé》）编辑，第一国际会员。——

第５２０页。

卡塔琳娜（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１５８４—１６３８）——

瑞典国王查理十世古斯塔夫的母亲。

——第４５６页。

卡特琳 美第奇（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ｅ Ｍéｄｅｃｉｓ

 １５１９—１５８９）——法国王后，法国国

王亨利二世的妻子。——第４５０页。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 赛尔吉乌斯 卡提利

纳）（Ｌｕｃｉｕｓ Ｓｅｒｇｉｕｓ Ｃａｔｉｌｉｎａ公元前

１０８左右—６２）——罗马政治活动家，

贵族，以道德败坏，荒淫无耻闻名。曾

策划密谋反对罗马共和国。——第２６５

页。

卡瓦纳，赛米尔（Ｋａｖａｎａｇｈ，Ｓａｍｕｅｌ）——

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爱尔兰人；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

３８８人 名 索 引



的委员。——第６０３、６１１。

卡文迪什，约翰（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Ｊｏｈｎ）——第

２６２页。

凯勒曼，弗朗索瓦 克里斯托夫（Ｋｅｌｌｅｒ－

ｍａｎ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１７３５—

１８２０）—— 法国将军，１８０４年起为元

帅，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

洲各国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第一的远

征，后为正统主义者。——第４０７页。

凯里，亨利 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

俗经济学家，宣扬资本主义社会阶级

利益一致的反动理论的创始人。——

第２００—２０２页。

坎伯兰公爵，威廉 奥古斯特（Ｃｕｍｂｅｒ－

ｌ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ｕｇｕｓｔ，ｄｕｋｅ ｏｆ 

１７２１—１７６５）——英国将军；乔治二世

的儿子；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初期

英军指挥官。——第４６６页。

坎宁，查理，约翰（Ｃａｎｎｉｎｇ，Ｃｈａｒｔｅｓ Ｊｏｈｎ

 １８１２—１８６２）——１８５９年起为伯爵，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

分子，邮政大臣（１８５３—１８５５），印度总

督（１８５６—１８６２），镇压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

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策划者。——第

３６３、４１７页。

坎宁，乔治（Ｃａｎｎ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７０—

１８２７）——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外交大臣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和１８２２—１８２７），首 相

（１８２７）。——第３７５、４７７、４７８页。

坎特米尔，德米特里（Ｃａｎｔｉｍｉｒ，Ｄｅｍｅ－

ｔｒｉｕｓ １６７３—１７２３）——１７１０年起为摩

尔达维亚公。１７１１年与沙皇彼得一世

联合对土耳其作战，战败后流亡俄国，

１７２３年死于哈尔科夫。著名学者，著有

《奥斯曼帝国兴衰史》、《罗马尼、摩尔

达维亚、瓦拉几亚古事编年》等书。

——第３２２页。

康普豪森，卢道夫（Ｃａｍｐｈａｕｓｅｎ，Ｌｕｄｏｌｆ 

１８０３—１８９０）——德国银行家，莱茵省

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１８４８年３—

６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同反动派妥协

的叛卖政策；普鲁士驻中央政权的使

节（１８４８年７月—１９４９年４月），北德意

志联邦国会议员。——第３４页。

考莱男爵，亨利 理查 查理 韦尔斯利

（Ｃｏｗｌｅｙ，Ｈｅｎｒ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Ｂａｒｏｎ １８０４—１８８４）——

英国外交家，驻巴黎大使（１８５２—

１８６７）。——第４３２页。

考尼茨，温采尔 安东（Ｋａｕｎｉｔｚ，Ｗｅｎｚｅｌ 

Ａｎｔｏｎ １７１１—１７９４）——公爵，奥地

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所谓文明的

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十八世纪末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的凶恶的敌人，曾任首

相（１７５３—１７９２）。——第２６４、４６６页。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ＫｏＳｃｉｕｓｚｋｏ，

Ｔａｄｅｕｓｚ １７４６—１８１７）——杰出的十

八世纪九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

动家；１７７６—１７８３年是北美殖民地独

立斗争的参加者；１７９４年波兰起义的

领导人。——第４７１页。

考威尔，乔治（Ｃｏｗｅｌｌ，Ｇｅｏｒｇｅ）——英国

工人，宪章主义者，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普雷

斯顿大罢工领导人之一。——第２０９

页。

柯克伦－贝利，亚历山大 邓达斯 罗斯 威

沙特（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Ｂａｉｌｌｉ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ｕｎｄａｓＲｏｓｓＷｉｓｈａｒｔ１８１６—１８９０）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保守党

人，议会议员。——第６０１页。

科堡亲王，弗里德里希，萨克森－萨尔费尔德

（Ｃｏｕｒｂｕ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Ｓａｃｈｓｅｎ －

４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Ｓａａｌｆｅｌｄ，Ｐｒｉｎｚｖｏｎ１７３７—１８１５）——

奥地利元帅，七年战争和第一次反法同盟

战争的参加者。——第３９５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派领袖之一，反谷物

法同盟创始人之一，曾参加许多和平

代表大会，如１８５０年美困河畔法兰克

福和平代表大会；议会议员。——第５、

３２、２４９页。

科恩，詹姆斯（Ｃｏｈｎ，Ｊａｍｅｓ）——英国和丹

麦工人运动的活动家，雪茄烟工人，伦

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１），丹麦通讯书记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１８６８）和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代

表。——第５４１、６７２、６７６页。

科尔贝龙（Ｃｏｒｂｅｒｏｎ）——第２５９页。

科尔米埃，阿里斯蒂德（Ｃｏｒｍｉｅｒ，Ａｒｉｓ－

ｔｉｄｅ）——网布业工人，第一国际里昂

支部成员。——第５２４页。

科克（Ｋｏｃｈ）——法国学者，《欧洲革命史》

一书的作者，——第２５８页。

科利尼伯爵，加斯帕尔 德 沙蒂永（Ｃｏｌ

ｉｇｎｙ，Ｇａｓｐａｒｄ ｄｅ Ｃｈａｔｉｌｌｏｎ，ｃｏｍｔｅ

 ｄｅ １５８４—１６４６）——法国元帅，三

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的参加者。

——第４５４页。

科佩，路易 德（Ｃｏｐｐｅｔ，Ｌｏｕｉｓ ｄｅ）——第

５２０页。

科齐莫三世 美第奇（Ｃｏｓｉｍｏ Ⅲ Ｍè－

ｄｉｃｉ １６４２—１７２３）——佛罗伦萨执政

（１６７０—１７２３）。——第４６２页。

科苏特，拉约什（路德维希）（Ｋｏｓｓｕｔｈ，Ｌａ

ｊｏｓ（Ｌｕｄｗｉｇ）１８０２—１８９４）——匈牙利

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

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

外；五十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

——第１９７、１９８、２４８页。

克洪（Ｃｏｌｇｕｈｏｕｎ）——英国驻布加勒斯特

领事。——第２９３页。

克拉夫林，田纳西（Ｃｌａｆｌｉｎ，Ｔｅｎｎｅｓｓｅｅ 

１８４５—１９２３）——美国资产阶级女权

主义者，曾企图利用在美国的国际组

织来实现一系列资产阶级改良；曾和

自己的姐姐维 伍德赫尔一起出版《伍

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５６２、

５６５、５６９页。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 威廉 弗雷德里克

维 利 尔 斯（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Ｖｉｌｌｉｅｒｓ 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８００—１８７０）——英国国家活动

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爱

尔兰总督（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残酷地镇压

了１８４８年爱尔兰起义；外交大臣

（１８５３—１８５８、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和１８６８—

１８７０）。——第６７０、６７８页。

克拉普卡，乔治（Ｋｌａｐｋａ，Ｇｙｏｒｇｙ（Ｇｅ－

ｏｒｇ）１８２０—１８９２）—— 匈牙利将军，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

的一支革命军队；１８４９年６—９月是科

莫恩要塞司令；１８４９年流亡国外五十

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１８６６年普

奥战争时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

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

团；１８６７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第

１９７—１９９页。

克莱纳（Ｋｌｅｉｎｅｒ，Ｗ．）——在伦敦的德国

侨民。——第６４３页。

克莱因，雅科布（Ｋｌｅｉｎ，Ｊａｃｏｂ）——在伦敦

的德国侨民。——第６４３页。

克兰沃斯男爵，罗伯特 蒙西 罗尔夫

（Ｃｒａｎｗｏｒｔｈ，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ｓｅｙ Ｒｏｌｆｅ，

５８８人 名 索 引



Ｂａｒｏｎ １７９０—１８６８）——英国国家活

动家和法学家，辉格党人，曾任大法官

（１８５２—１８５８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

２１１页。

克雷基，沙尔 德 布朗什福尔，普瓦亲王，

莱迪吉埃尔公爵（Ｃｒéｑｕｉ，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Ｂｌａｎｃｈｅｆｏｒｔ，ｐｒｉｎｃｅ ｄｅ Ｐｏｉｘ，ｄｕｃ

 ｄｅ Ｌｅｓｄｉｇｕｉèｒｅｓ １５７８—１６３８）

——法国元帅，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

１６４８）的参加者；驻罗马大使（１６３３）和

威尼斯大使（１６３６）。——第４５４页。

克雷门斯七世（俗名朱利奥 美第奇）

（Ｃｌｅｍｅｎｓ Ⅶ（Ｇｉｕｌｉｏ Ｍèｄｉｃｉ）死于

１５３４年）——罗马教皇（１５２３—１５３４）。

——第４４９、４５１页。

克雷米约，阿道夫（Ｃｒéｍｉｅｕｘ，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７９６—１８８０）——法国律师和资产阶

级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自由党人；

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府成员，第

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

议员。——第４７页。

克里米兴，海尔曼（Ｃｒｉｅｍｉｃｈｅｎ，Ｈｅｒ－

ｍａｎｎ）——在布勒斯劳的第一国际会

员。——第７０５页。

克里默，威廉 兰德尔（Ｃｒｅｍｅｒ，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ａｎｄａｌｌ １８３８—１９０８）——英国工联

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

动家，改良主义者；粗细木工联合会的

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伦敦理事

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

和劳动同盟盟员；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

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和总书记（１８６４—ｌ８６６），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６５）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１８６６）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

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

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

结，普法战争时反对英国工人声援法

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后来是自由党议

会议员（１８８５—１８９５和１９００—１９０８）。

——第５０８—５１０、６５８页。

克里斯蒂安四世（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Ⅳ １５７７—

１６４８）—— 丹麦和挪威国王（１５８８—

１６４８）。——第４５３页。

克里斯蒂娜－奥古斯塔（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Ａｕ

ｇｕｓｔａ １６２６—１６８９）—— 瑞典女王

（１６３２—１６５４）。——第４５６页。

克娄巴特拉七世（Ｋｌｅｏｐａｔｒａ Ⅶ公元前

６９—３０）——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

王。——第３９２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 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

贵族的领袖；１６４９年起为爱尔兰军总

司令和爱尔兰总督，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

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

３０１、４５５、４５６页。

克罗塞，爱德华（Ｃｒｏｓｓｅｔ Ｅｄｏｕａｒｄ）——

瑞士印刷工人，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

成立大会（１８６９年１月）的参加者。——

第５１９页。

克罗希（Ｃｒｏｗｓｈａｙ，Ｊ．）——英国新闻工作

者，乌尔卡尔特的拥护者。——第２４６

页。

克罗谢，弗朗索瓦（Ｃｒｏｃｈｅｔ，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死

于１８９８年以后）——瑞士木工。——第

５２０页。

克罗泽（Ｃｒｏｓｅｔ，Ｊ．）——第５２０页。

克罗泽，叙泽特（Ｃｒｏｓｅｔ，Ｓｕｚｅｔｔｅ）——第

５１９页。

克洛维一世（Ｃｌｏｙｉｓ Ⅰ ４６５—５１１）——

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国王（４８１—

５１１）。——第１６５页。

克吕登纳，巴尔巴拉 尤莉娅（Ｋｒｕｄｅｎｅｒ，

６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Ｊｕｌｉａｎｅ １７６４—１８２４）——

男爵夫人，女作家，虔诚主义的宣扬

者；十九世纪时误传建立神圣同盟的

主张是她提出的。——第４７７页。

克吕泽烈，古斯塔夫 保尔（Ｃｌｕｓｅｒｅｔ，Ｇｕｓ

ｔａｖｅ－Ｐａｕｌ １８２３—１９００）——法国政

治和军事活动家，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

１８５６）的参加者，曾参加解放意大利

（１８６０），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１８６１—１８６５），获将军衔；国际会员，

追随巴枯宁派，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

（１８７０）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军事

代表（１８７１年４月），公社被镇压后流亡

比利时；大赦后回到法国，１８８８年起是

众议院议员，追随社会主义者；１８８９年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５２９、５３３、６６５页。

孔博，阿梅代 本杰明（Ｃｏｍｂａｕｌｔ，Ａｍé－

ｄéｅ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３８左右—１８８４以

后）——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

为首饰匠；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６—

１８６７），１８７０年创建国际的一个巴黎支

部，加入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巴黎公社

的参加者，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

第７３３页。

孔西得朗，维克多（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ｎｔ，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８—１８９３）——法国政论家，空想社

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学生和信徒。——

第１７８页。

库埃斯塔——见加尔西亚－德拉库埃斯

塔，格雷哥里。

库尔贝，古 斯塔 夫（Ｃｏｕｒｂｅｔ，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１９—１８７７）——杰出的法国现实主义

画家；巴黎公社社员。——第５２７、５２８页。

库尔图瓦，雅克（Ｃｏｕｒｔｏｉｓ，Ｊａｃｑｕｅｓ）——瑞

士家具工，第一国际会员。——第５２０

页。

库兰（Ｃｏｕｌｉｎ，Ｌ．）——第５２０页。

库里埃，保尔 路易（Ｃｏｕｒｉｅｒ，Ｐａｕｌ－Ｌｏｕｉｓ

 １７７２—１８２５）——法国语文学家和

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法

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第

４２２页。

库尼贝特（Ｃｕｎｉｂｅｒｔ）——塞尔维亚公爵米

洛什的私人医生。——第４７、４８页。

库图佐夫，米哈伊尔 伊拉里昂诺维奇

（ ， １７４５—

１８１３）——公爵，著名的俄国统帅。——

第４０５页。

库辛，维克多（Ｃｏｕｓｉｎ，Ｖｉｃｔｏｒ １７９２—

１８６７）——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中

主义者。——第４２０页。

魁奈，弗朗索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的大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

第１６７页。

Ｌ

拉布谢尔，亨利（Ｌａｂｏｕｃｈｅｒｅ，Ｈｅｎｒｙ 

１７９８—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曾任贸易大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１和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殖 民 大 臣（１８５５—

１８５８）。——第２４５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Ｒａｄｅｔｚｋ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６６—１８５８）——伯爵，奥地利元帅，

１８３１年起指挥意大利北部的奥军；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

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１８５０—

１８５７年２月为伦巴第—威尼斯王国的

总督。——第３１、２２４页。

拉多维茨，约瑟夫（Ｒａｄｏｗｉｔｚ，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７—１８５３）——普鲁士将军和国家

活动家，宫廷佞臣的代表人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右派领袖

７８８人 名 索 引



之一。——第３１页。

拉法格，保尔（Ｌａｆａｒｇｕｅ，Ｐａｕｌ １８４２—

１９１１）——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

传家和政论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

牙通讯书记（１８６６—１８６９），曾参加建立

国际在法国的支部（１８６９—１８７０）、在西

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法国工人党的

创始人之一（１８７９）；《社会主义者报》的

编辑，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组织者之一和代表，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

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１８９１年当选为众

议院议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

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

第６１１、６８２、６９７页。

拉费隆奈伯爵，奥古斯特 皮埃尔 玛丽

费隆（ＬａＦｅｒｒｏｎｎａｙｓ，Ａｕｇｕｓｔｅ－Ｐｉｅｒｒｅ

－ ＭａｒｉｅＦｅｒｒｏｎ，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７７—

１８４２）——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成为反革

命流亡者，复辟王朝初期回到法国；驻哥本

哈根大使（１８１７）和驻彼得堡大使（１８１９—

１８２７），神圣同盟特劳波会议（１８２０）、莱

巴赫会议（１８２１）和维罗那会议（１８２２）

的参加者，外交大臣（１８２８—１８２９）。

——第４７８页。

拉科齐（乔治一世 拉科齐）（Ｒáｋóｃｚｙ

（ＧｙóｒｇｙＩＲáｋóｃｚｙ（１５９３—１６４８）——

特兰西瓦尼亚公爵（１６３０—１６４８），为争取

匈牙利所有领土的统一而反抗哈布斯堡王

朝和奥斯曼帝国，在三十年战争过程中同

瑞典结盟。——第４５４页。

拉科齐（乔治二世 拉科齐）（Ｒáｋóｃｚｙ（Ｇｙ

ｏｒｇｙ Ⅱ Ｒáｋóｃｚｙ）１６２１—１６６０）——

特兰西瓦尼亚公爵（１６４８—１６６０）。

——第４５６页。

拉科齐，约瑟夫（Ｒáｋóｃｚｙ，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００—

１７３８）——特兰西瓦尼亚公爵的古匈

牙利家族最后代表之一；１７３６年起居

住在土耳其，死于远征莫尔达维亚时

期。——第４６４页。

拉马丁，阿尔丰斯（Ｌａｍａｒｔｉｎｅ 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１７９０—１８６９）——法国诗人，历史学

家和政治活动家，四十年代为资产阶

级共和党人；１８４８年任外交部长，是临

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第４７、

４８、５２、４２０页。

拉梅耐，费利西泰（Ｌａｍｅｎｎａｉｓ，Ｆéｌｉｃｉｔé 

１７８２—１８５４）——法国神父，政论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４２１、４２３页。

拉姆博德（Ｌａｍｂｏｒｄ）——第一国际会员。

——第５２９页。

拉普拉斯，雅克（Ｌａｐｌａｃ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

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会员。——第５２０

页。

拉萨尔，斐迪南（Ｌｅｓｓａｌｌｅ，Ｆｏ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２５—１８６４）——全德工人联合会创

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

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

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

——第５９１页。

拉斯拜尔，弗朗索瓦（Ｒａｓｐａｉｌ，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７９４—１８７８）——著名的法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政论家，社会主义者，靠近

革命无产阶级；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４８年革命

的参加者；制宪议会议员；１８５５年后转

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第４８、

４２３页。

拉特森（Ｒｕｔｓｏｎ，Ａ．Ｏ．）——英国内务大

臣普鲁斯的私人秘书。——第５４０页。

拉西（Ｌａｃｙ）——第２５９页。

拉西，彼得 彼得罗维奇（ ，  

８８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６７８—１７５１）—— 伯爵，俄

国元帅；爱尔兰人；北方战争（１７００—

１７２１）、波兰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３３—

１７３５）和俄土战争（１７３５—１７３９）的参

加者。——第４６３页。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 詹姆斯 亨利 萨

默塞特（Ｒａｇｌａｎ，Ｆｉｔｚｒｏｙ Ｊａ－ｍｅｓ 

Ｈｅｎｒｙ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Ｂａｒｏｎ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５）——英国将军，１８５４年起为元

帅；以威灵顿的参谋官身分参加反对

拿破仑法国的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曾任总司令办公室军务秘书

（１８２７—１８５２），军 械 总 长（１８５２—

１８５４），克里木英军总司令（１８５４—

１８５５）。——第２７７页。

莱昂尼，约瑟夫（Ｌｅｏｎｉ，Ｊｏｓｅｐｈ）——在伦

敦的德国侨民。——第６４３、６４４页。

莱奥波德（Ｌｅｏｐｏｌｄ １７９０—１８５２）——巴

登大公（１８３０—１８５２）。——第４４１页。

莱奥波德一世（ＬｅｏｐｏｌｄＩ１６４０—１７０５）

—— 所 谓 神 圣 罗 马 帝 国 皇 帝

（１６５８—１７０５）。——第３４０、３４３、

４５６—４５９页。

莱奥波德二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Ⅱ  １７９７—

１８７０）—— 托斯卡纳大公（１８２４—

１８５９）。——第４３２页。

莱斯托克，安东 威廉（Ｌ’Ｅｓｔｏｃｑ，Ａｎｔｏｎ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３８—１８１５）——普鲁士将

军，１８０６—１８０７年参加反对拿破仑法

国的战争。——第４０４、４０９页。

赖德律 洛兰，亚历山大 奥古斯特（Ｌｅｄｒｕ

－Ｒｏｌｌｉ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０７—

１８７４）——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

革报》编辑；１８４８年是临时政府成员，

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

领导山岳党；１８４９年６月１３日示威游行

后流亡英国，一直住到１８７０年初，在伦

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

一；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为抗议与德

国签订和约而辞职。—— 第４７、５５、

１８１、１９６、６６２页。

赖利，威廉 哈里逊（Ｒｉ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ｒ

ｒｉｓｏｎ １８３５—１９０７）——英国新闻工

作者，共和党人，社会主义者；（国际先

驱报》的编辑和发行人，国际不列颠联

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反

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１８７３年脱离工

人运动。——第７２０、７３３页。

兰多尔（Ｌａｎｄｅｒ，Ｒ．）——美国新闻工作

者，１８７１年为《世界报》驻伦敦记者。

——第６８８—６９６页。

朗德克，贝尔纳（Ｌａｎｄｅｃｋ，Ｂｅｒｎａｒｄ生于

１８３２年）——法国首饰匠，巴黎公社驻

马赛的代表；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伦

敦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第

５４２、７１２页。

朗恩，让（Ｌａｎｎｅｓ，Ｊｅａｎ １７６９—１８０９）

——法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

的参加者。——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朗吉特 辛格（Ｒａｎｄｓｃｈｉｔ Ｓｉｎｇｈ １７８０—

１８３９）—— 旁遮普的执政者（１７９７—

１８３９）。——第３５７、３６３页。

劳，威廉（Ｒａｕ，Ｗｉｌｈｅｌｍ）——第一国际德

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成员。

——第５２０页。

劳雷耳（Ｌａｕｒｅｌ）——美国工人运动的参加

者，瑞典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第６０３、

６１１页。

劳施，弗里德里希 威廉（Ｒａｕｓｃｈ，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 Ｗｉｌｌｅｌｍ生于１８２０年左右）——

巴门的印刷工；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武

装起义的参加者。——第６４０页。

９８８人 名 索 引



勒福尔，昂利（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ｎｒｙ １８３５—

１９１７）——法国律师，新闻工作者，资

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联合》杂志

编辑部；参加了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

堂会议的准备工作，１８６５年３月断绝同

国际的一切联系。——第４９９—５０２页。

勒克莱尔，亚历山大（Ｌｅｃｌｅｒｃ，Ａｌｅｘａｎ－

ｄｒｅ）——巴黎商人，秩序党的拥护者，

曾参加镇压１８４８年工人的六月起义。

——第１７页。

勒吕贝，维克多（Ｌｅ Ｌｕｂｅｚ，Ｖｉｃｔｏｒ－Ｐ．

约生于１８３４年）——在伦敦的法国侨

民，和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激进派有联系；曾参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

圣马丁堂会议，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１８６６），法国通讯书记（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

者，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

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开除出总委员会。

——第４９９—５０３页。

勒梅特尔，弗雷德里克（Ｌｅ Ｍａｌｔｒｅ 

Ｆｒéｄéｒｉｃｋ）——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

派，在伦敦的国际法国支部的成员，六

十年代末返回法国。——第５３４页。

勒姆利（Ｌｕｍｌｅｙ）——第５４０页。

勒穆修，本杰明（Ｌｅ Ｍｏｕｓｓｕ，Ｂｅｎｉａｍｉｎ）

（化名孔斯旦Ｃｏｎｓｔａｎ）——法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

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

总委员会委员和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

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

反对巴枯宁派。——第６０３、７０９、７１１、

７１３页。

勒维耶尔（Ｌｅｖｉèｌｅ）——美国工人运动的

参加者，法国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

——第６０３、６１１页。

勒伊特，米希尔 德（Ｒｕｙｔｅｒ，Ｍｉｃｈｉｅｌ ｄｅ

 １６０７—１６７６）——尼德兰海军统帅，

第二次和第三次英荷战争（１６６５—

１６６７、１６７２—１６７４）时期任尼德兰国会

舰队总司令；１６７３年起任尼德兰海军

元帅。——第４５７页。

雷蒙，沙尔（Ｒａｙｍｏ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国际

罗曼语区联合会成立大会（１８６９年１

月）的代表，日内瓦中央支部书记

（１８７０）。——第５１９页。

雷米，泰奥多尔（Ｒｅｍｙ，Ｔｈｅｏｄｏｒ）——瑞

士教师，约翰 菲力浦 贝克尔所领导

的国际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瑞士）书记，巴枯宁分子，社会主义民

主同盟日内瓦小组的成员。——第５１９

页。

雷尼奥，埃利阿斯 若尔日 奥利瓦（Ｒｅｇ－

ｎａｕｌｔ，Ｅｌｉａｓ－Ｇｅｏｒｇｅｓ－Ｏｌｉｖａ １８０１—

１８６８）——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政论家，国家官员。从１８４８年起开始研

究罗马尼亚人民情况，并在１８５５年出

版了《多瑙河各公国政治社会史》。

——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雷若夫（ ）——俄国军队将领，克里

木战争的参加者。——第２３３、２３８页。

累瑟姆，罗伯特 马斯登（Ｌａｔｈａｍ，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ｓｄｅｎ）——英国工联主义者，工人

代表同盟主席，第一国际会员。——第

５２９页。

黎塞留公爵，阿尔芒 让 杜 普莱西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ｎ，Ａｒｍａｎｄ－Ｊｅａｎ ｄｕ Ｐｌｅｓ

－ｓｉｓ，ｄｕｃ ｄｅ 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

国专制政体时期最著名的国家活动

家，红衣主教。—— 第１６５、３８６、４５３、

４５４页。

黎塞留公爵，路易 弗朗索瓦 阿尔芒 杜

０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普莱西（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Ｌｏｕｉ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Ａｒｍａｎｄ ｄｕ Ｐｌｅｓｓｉｓ，ｄｕｃ ｄｅ 

１６９６—１７８８）——法国军事活动家和

外交家；法国元帅（１７４８年起）；西班牙

王位继承战争、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及七年战争的

参加者。——第４６６页。

李卜克内西，威廉（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２６—１９０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

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

原则的斗争，１８６７年起为国会议员；德

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

民国家报》编辑（１８６９—１８７６）和《前进

报》编辑（１８７６—ｌ８７８和１８９０—１９００）；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

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１８８９、

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

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

战友。——第５３０、５３４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第７３—１５３、２０１页。

里德，罗伯特（Ｒｅｉｄ，Ｒｏｂｅｒｔ）——英国新闻

工作者，１８７１年为英美报纸驻法国通

讯员，同情巴黎公社。——第５２７、５２８、

５４０页。

里沙尔，阿尔伯（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ｌｂｅｒｔ１８４６—

１９２５）——法国记者，国际里昂支部领

导人之一，秘密同盟盟员，１８７０年里昂

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成

为波拿巴主义者；八十年代追随法国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阿列曼派。—— 第５２４、５３１、５４０、５９５

页。

里廷豪森，莫里茨（Ｒ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ｕｓｅｎ，Ｍｏ－

ｒｉｔｚ １８１４—１８９０）——德国政论家，小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曾为《新莱茵报》撰稿，国际会员，１８８４

年以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和１８８１—ｌ８Ｂ４年为国会

议员。——第１７８、１８０页。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Ｒｉｃｈａｒｄ Ⅰ Ｌｉｏｎ

－Ｈｅａｒｔｅｄ １１５７—１１９９）——英国国

王（１１８９—１１９９）。——第３９１页。

利埃夫尔（Ｌｉèｖｅｒ）——法国法学家。——

第４２３页。

利迭尔斯，亚历山大 尼古拉也维奇

（ ， １７９０—

１８７４）——俄国将军；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任

多瑙河俄军军长，１８５５年任南方军司

令，１８５６年初为克里木驻军总司令。

——第２１９、２２６页。

利法特－ 帕沙（Ｒｉｆａａｔ Ｐａｓｈａ １７９８—

１８５５）——土耳其国家活动家和外交

家，外交大臣（１８５３），最高司法委员会

主席（１８５３年５月—１８５４年３月）。——

第２２０页。

利穆津，安东（Ｌｉｍｏｕｓｉｎ，Ａｎｔｏｉｎｅ）——

法国工人，合作运动活动家，蒲鲁

东主义者；国际会员，１８６５年中以

前为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第５００

页。

利文，达丽娅（多罗苔娅）克里斯托弗罗

夫 娜 （ ， （ ）

１７８５—１８５７）—— 公爵

夫人，克里斯托弗尔 安德烈也维奇

利文的妻子；她在欧洲外交生活中，作

为伦敦和巴黎的政治沙龙的女主人起

着显著的作用。——第２４６页。

１９８人 名 索 引



利文，克里斯托弗尔 安德烈也维奇

（ ， １７７４—

１８３９）——公爵，俄国外交家，驻柏林

公 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驻 伦 敦 大 使

（１８１２—１８３４）。——第３８０页。

列曼，阿尔伯特（Ｌｅｈｍａｎｎ，Ａｌｂｅｒｔ）——在

伦敦的德国工人，正义者同盟和伦敦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５０年同

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

义宗派集团，是该集团的中央委员。

——第６４９页。

列普宁，尼古拉 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７３４—１８０１）

——公爵，俄国军事活动家和外交

家，元帅（１７９６年起）；七年战争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的参加者；驻波兰大

使（１７６３—１７６９）；俄土战争（１７６８—

１７７４和１７８７—１７９１）的参加者。——第

４６８页。

列申斯基，斯塔尼斯拉夫（Ｌｅｓｚｃｚｙｎｓｃｙ，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ｗ １６７７—１７６６）—— 波兰国

王（１７０４—１７０９和１７３３—１７３６）。——

第３８８、４６２页。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Ｌｅβｎ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５—１９１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裁

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的参加者，在科伦共产党人案

件（１８５２）中被判处三年徒刑，１８５６年

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

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４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６５）、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巴塞尔代

表大会（１８６９）、伦敦代表大会（１８７１）

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的参加者，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里为

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

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６０３、７１７、

７１９—７２１、７３３页。

列武茨基，费多尔 格雷哥里也维奇

（ ， ）—— 俄

国将领，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第

２３３、２３７页。

林德格尔，安东（Ｌｉｎ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ｔｏｉｎｅ死于

１８９８年以后）——瑞士装卸工；巴枯宁

派，国际日内瓦支部（“社会主义民主

同盟”）委员会成员。——第５１９页。

林肯（Ｌｉｎｃｏｌｎ，Ｈ．Ｊ．）——《每日新闻》的

编辑。——第２１３页。

林孔，安东尼奥（Ｒｉｎｃｏｎ，Ａｎｔｏｎｉｏ死于

１５４１年）——法国外交家，法国驻君士

坦丁堡的公使；根据查理五世的命令

被处死于意大利。——第４４９、４５０页。

柳里克（Ｒｕｒｉｋ 死于８７９年）——根据俄

国的历史传说，他原是瓦利亚基人（即

北欧诺曼人）的军事首领，在诺夫哥罗

德公国内讧时应内讧中一方之请前去

助战，于８６２年占领诺夫哥罗德，自立

为王公，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柳里克

王朝”。——第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６页。

龙多（Ｒｏｎｄｅａｕ）—— 英国驻俄国公使。

——第２５５、２６７页。

龙格，沙尔（Ｌｏｎｇｕｅ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３９—

１９０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

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加入在

伦敦的国际法国人支部，在支部中捍

卫总委员会的路线，国际总委员会委

员（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比利

时通讯书记（１８６６），国际洛桑代表大

会（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

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

２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７２）代表；巴黎保卫战的参加者

（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英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

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

派，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

会代表，八十至九十年代被选为巴黎

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的女儿燕妮

的丈夫。——第５４２、５４５、５４６、６０３页。

娄，罗伯特，舍布鲁克子爵（Ｌｏｗｅ，Ｒｏｂ－

ｅｒｔ，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Ｓｈｅｒｂｒｏｏｋｅ １８１１—

１８９２）——英国国家活动家和政论家，

《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内 务 大 臣（１８７３—

１８７４）。——第６７４页。

卢博米尔斯基（Ｌｕｂｏｍｉｒｓｋｉ）—— 公爵，

１８１１年为亚历山大一世驻大不列颠摄

政亲王（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宫廷的

私人代表。——第４７５页。

卢尔杜艾（Ｌｏｕｒｄｏｕｅｉｘ，Ｈ．）——法国正统

主义者。——第９页。

卢梭，让 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

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

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 第１６７、

１７８、１７９页。

鲁 道 夫 二 世（Ｒｕｄｏｌｆ Ⅱ  １５５２—

１６１２）——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１５７６—１６１２）。——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鲁基亚诺维奇，尼古拉 安德烈也维奇

（ ， １８０６

左右—１８５５以后）——俄国军官和军

事史学家，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俄土战争、镇

压十二月党人起义（１８２５）和１８３０—

１８３１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第２１３

页。

鲁卡斯（Ｌｕｋａｓ）——１９４９年为德国莱茵省

缪尔海姆工人联合会会员，后侨居伦

敦。——第６４４页。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Ｌｕｃｒａｆｔ，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１８０９—１８９７）——英国工联改良派领

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

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

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年反对巴

黎公社，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

内战》上签名，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

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

第５２９、５４０、６６７页。

鲁瓦埃－科拉尔，皮埃尔 保尔（Ｒｏｙｅｒ－

Ｃｏｌｌ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Ｐａｕｌ １７６３—１８４５）

——法国政治活动家，哲学家，法学家，君

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路德维希，斐迪南（Ｌｕｄｗｉｇ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７７２—１８０６）——普鲁士亲王。——第

４０９页。

路易（Ｌｏｕｉｓ １６６１—１７１１）—— 法国太

子，路易十四的儿子。——第４５９页。

路易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１７７３—

１８５０）——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

（１８３０—１８４８）。—— 第４—６、８、９、１９、

２１、２２、４４、４５、５３、１７２、２４８、３７０、３７４、

４２２、４７８、６４６页。

路易 菲力浦 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

伯爵（Ｌｏｕｉｓ－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Ａｌｂｅｒｔ，ｄｕｃ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３８—

１８９４）——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

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力浦七世，

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

内战。——第２２页。

路易 卡佩——见路易十六。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３９８人 名 索 引



路易九世（圣路易）（Ｌｏｕｉｓ Ⅸ（Ｓａｉｎｔ 

Ｌｏｕｉｓ）１２１４—１２７０）—— 法国 国 王

（１２２６—１２７０）。——第３４页。

路易十一（ＬｏｕｉｓⅪ１４２３—１４８３）——法

国国王（１４６１—１４８３）。——第３８４页。

路易十二（ＬｏｕｉｓⅫ１４６２—１５１５）——法

国国王（１４９８—１５１５）。—— 第３８４、

３８５、４４８页。

路易十三（ＬｏｕｉｓⅩⅢ１６０１—１６４３）——

法国国王（１６１０—１６４３）。——第４５３、

４５４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ⅩⅣ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３４３、

３８８、４５６—４６１页。

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ⅩⅤ１７１０—１７７４）——

法国国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第３７２、

３８８、４６６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ⅩⅥ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第４７０页。

路易十八（ＬｏｕｉｓⅩⅤⅢ １７５５—１８２４）

——法国国王（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和１８１５—

１８２４）。——第４、８、４７７页。

路易莎（萨瓦的）（Ｌｏｕｉｓｅ ｄｅ Ｓａｖｏｙｅｎ 

１４７６—１５３１）——法国的摄政女王，法

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第

４４９页。

路易莎－ 罕丽达（Ｌｏｕｉｓｅ－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 

１６２７—１６６７）——勃兰登堡选侯弗里

德里希－威廉的第一个妻子（从１６４６

年起）。——第３４１页。

路易莎（波旁的），玛丽亚－泰莉莎（Ｌｏｕ－

ｉｓｅ ｄｅ Ｂｏｕｒｂｏｎ，Ｍａｒｉｅ－Ｔｈéｒèｓｅ 

１８１９—１８６４）——帕尔马女公爵，帕尔

马公国摄政女王（１８５４—１８５９）。——

第４３２页。

路易斯，莱昂（Ｌｅｗｉｓ，Ｌｅｏｎ）——美国新闻

工作者，１８６５年在伦敦被选为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和美国通讯书记。——第

６５８页。

路易斯，乔治 康沃尔（Ｌｅｗｉｓ，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ｒｎｅｗａｌｌ １８０６—１８６３）——英国国

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

（１８５０—１８５２），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年为《爱丁

堡评论》的出版者和编辑；财政大臣

（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内 务 大 臣（１８５９—

１８６１），陆军大臣（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第６７８页。

罗昂，阿尔布雷希特（Ｒｏｏｎ，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１８０３—１８７９）——德国国家活动家和

军事活动家，１８７３年起为元帅，普鲁士

军阀代表之一，陆军大臣（１８５９—

１８７３）和海军大臣（１８６１—１８７１），曾改

编普鲁士军队，普鲁士首相（１８７３年

１—１１月）。——第４４３页。

罗巴克，约翰 阿瑟（Ｒｏｅｂｕｃｋ，Ｊｏｈｎ 

Ａｒｔｈｕｒ １８０１—１８７９）——英国政治活

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议会议员，１８５５年为克里木英军状况

调查委员会主席。——第３６４页。

罗班，保尔（Ｒｏｂｉｎ，Ｐａｕｌ １８３７—１９１２）

——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１８６９年起），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际巴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代表。——第５３８、５４１、６０１页。

罗伯茨，威廉 普劳廷（Ｒｏｂｅｒｔ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ｒｏｗｔｉｎｇ １８０６—１８７１）——英国法学

家，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

——第６９、７０页。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

ｒｅ，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１７５８—１７９４）—— 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

４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

脑（１７９３—１７９４）。—— 第８、１８０、１８１、

３７３、６４２页。

罗德戴尔，詹姆斯（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ａｍｅｓ 

１７５９—１８３９）——伯爵，英国资产阶级

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

经济学的观点对亚当 斯密的理论进

行批评。——第１１３页。

罗金厄姆，查理 沃森 温特沃思（Ｒｏ－ｃｋ

ｉｎｇｈａｍ，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ａｔｓｏｎ－Ｗｅｎｔ－

ｗｏｒｔｈ １７３０—１７８２）——英国国家活

动家，曾任首相（１７６５—１７６６和１７８２），

主张与北美殖民地妥协和从美国撤

军。——第２６３、２６４页。

罗克，乔治（Ｒｏｃｋ，Ｇｅｏｒｇｅ）——第３２９页。

罗曼纳侯爵，佩德罗 卡罗－苏雷达（Ｒｏ－

ｍａｎａ，Ｐｅｄｒｏ Ｃａｒｏ ｙ Ｓｕｒｅｄａ，Ｍａｒ

－ｑｕéｓ ｄｅ ｌａ １７６１—１８１１）——西

班牙将军，１８０７—１８０８年为北海和波

罗的海沿岸的西班牙军军长，反对拿

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１８０８—１８１４）的

参加者，阿斯土里亚中央洪达委员。

——第２３１页。

罗奇，约翰（Ｒｏａｃｈ，Ｊｏｈｎ）——英国工人运

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１８７２），

曾领导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

他开除出国际。——第７１８、７２４页。

罗塞蒂，比亚卓（Ｒｏｓｓｅｔｙ或Ｒｏｓｓｅｔｔｉ，Ｂｉａ

ｇｉｏ）（布莱兹Ｂｌａｉｓｅ）——意大利工人，

国际意大利日内瓦支部主席，１８７０年

起参加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

第５２０页。

罗沙（Ｒｏｃｈａｔ，Ｆ．）——第５１９页。

罗沙，沙尔（Ｒｏｃｈａｔ，Ｃｈａｒｌｅｓ生于１８４４年）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巴黎

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

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通讯书

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代表会

议代表。——第５４１页。

罗斯（Ｒｏｓｓ，Ｄ．）——第２４６页。

罗斯，休 亨利（Ｒｏｓｅ，Ｈｕｇｈ Ｈｅｎｒｙ 

１８０１—１８８５）—— 英国将军，后升元

帅，驻君士坦丁堡代办（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克里木战争时期为驻克里木法军司令

部代表；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印度民族解放

起义的镇压者之一；曾任驻印军队司

令（１８６０—１８６５），驻爱尔兰武装部队

司令（１８６５—１８７０）。——第２０６页。

罗素，约翰（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１８７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

任首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外 交 大 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９—

１８６５），枢密院院长（１８５４—１８５５）；

１８５５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

议。——第３７２、３７３、４３３页。

罗伊特，麦克斯（Ｒｅｕｔｅｒ，Ｍａｘ）——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

探。——第６５３页。

洛多维科 摩尔人（Ｌｏｄｏｖｉｃｏ“ｉｌ Ｍòｒｏ”

１４５２—１５０８）——斯福察王朝的米兰

公爵。——第３８４页。

洛格朗（Ｌａｕｇｒａｎｄ，Ｐ．）——在美国的法国

侨民。——第５６９页。

洛 克，约 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  １６３２—

１７０４）——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

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

第６８５页。

洛伦索，安赛尔莫（Ｌｏｒｅｎｚｏ，Ａｎｓｅｌｍｎ 

１８４１—１９１５）——西班牙工人运动活

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会员

５９８人 名 索 引



（１８６９年起），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

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代表。——第７１８。

洛塔尔三世（萨克森的洛塔尔，苏普林堡

的洛塔尔）（Ｌｏｔｈａｒ Ⅲ，ｄｅｒ Ｓａｃｈｓｅ，

Ｇｒａｆ ｖｏｎ Ｓｕｐｐｌｉｎｂｕｒｇ １０７５左右

—１１３７）——德国国王（１１２５年起），所

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１３３—１１３７）。

——第３３１页。

洛图姆，弗里德里希 阿尔布雷希特 卡尔

（Ｌｏｔｔｕ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 Ｋａｒｌ

 １７２０—１７９７）—— 伯爵，普鲁士将

军。——第４０９页。

洛旺达耳伯爵，乌尔里克 弗雷德里克 沃

尔德马尔（Ｌｏｗｅｎｄａｌ，Ｕｌｒｉｃ－Ｆｒé－

ｄéｒｉｃ－Ｗｏｌｄｅｍａｒ ｄｅ １７００—１７５５）

——法国将军，１７４７年起为元帅，原系

丹麦人，１７３５—１７４３年在俄军、１７４３—

１７５５年在法军中任职，在奥地利王位

继承战争中任法军司令。—— 第４６５

页。

吕谢（Ｒｕｃｈｅｔ，Ｃｈ．）——第５２０页。

Ｍ

马策约夫斯基，瓦茨拉夫 亚历山大（Ｍａ

ｃｉｅｊｏｗｓｋｉ，Ｗａｃｌａｗ  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ｅｒ  

１７９３—１８８３）——波兰历史学家，写有

许多波兰史和斯拉夫国家法律史方面

的著作。——第３４４页。

马蒂斯（Ｍａｔｉｓ，Ａ．）——第５１９页。

马多克斯或马多克、马多斯（Ｍａｄｏｘ，Ｍａｄ

ｄｏｃｋ，Ｍａｄｏｓｓ，Ｇ．Ｗ．）——美国资产阶

级激进主义者。——第５６８、５７０页。

马尔波罗公爵，约翰 邱吉尔（Ｍａｒｂｏ－

ｒｏｕｇｈ，Ｊｏｈ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Ｄｕｋｅｏｆ 

１６５０—１７２２）——英国统帅和政治活动

家，１７０２—１７１１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中任英军总司令。——第４６０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

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

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

护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１０３、１０４、１２８、１３４、１６９页。

马洪子爵，菲力浦 亨利 斯坦霍普（Ｍａ

ｈｏｎ，Ｐｈｉｌｉｐ Ｈｅｎｒｙ Ｓｔａｎｈｏｐ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英国政治活

动家和历史学家，皮尔分子，议会议

员；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年为外交副大臣。——

第２６５页。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Ｎｉｃ－

ｃｏｌò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活

动家，历史学家和作家，资本主义关系

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

一。——第２９３、２９４、３１２、３１６页。

马加隆，让 德尼（Ｍａｇａｌｏｎ，Ｊｅａｎ Ｄｅｎｉｓ 

１７９４—１８４０左右）——法国自由派著

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第４２２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传记材料）。

马克思，燕妮（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 １８１４—１８８１）

（父姓冯 威斯特华伦ｖｏｎ Ｗｅｓｔｐｈａ－

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

和助手。——第６５４页。

马克西米利安（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

安第一（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ｖｏｎ Ｂａｙｅｒｎ，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Ⅰ １５７３—１６５１）——巴

伐利亚公爵（１５９７年起）和选侯（１６２３

年起），德国天主教反动派的积极活动

家。——第４５３页。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Ⅰ 

１４５９—１５１９）——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１４９３—１５１９）。—— 第３１８、３８４、

６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３８５、４４８页。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Ⅱ 

１８１１—１８６４）—— 巴 伐 利 亚 国 王

（１８４８—１８６４）。——第２９页。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Ⅱ 

１５２７—１５７６）——所谓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１５６４—１５７６）。——第４５２页。

马克西米利安第三 约瑟夫（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

 Ⅲ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２７—１７７７）——巴伐

利亚选侯（１７４５—１７７７）。——第４６５、

４６９页。

马拉斯特，阿尔芒（Ｍａｒｒａｓｔ，Ａｒｍａ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５２）——法国政论家和政治

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

领袖之一，《国民报》编辑；１８４８年为临

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制宪议会议

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第９、４７、４２３页。

马劳达（Ｍａｒａｕｄａ）——第５１９页。

马里伊，纳瑟夫（Ｍａｒｉｌｌｙ，Ｊｏｓｅｐｈ）——第

５２０页。

马利，亚 历山 大（Ｍａｒｉ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１７９５—１８７０）——法国律师和政治活

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任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长。

——第４７、５８页。

马利特，亚历山大（Ｍａｌｌｅ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８００—１８８６）——英国外交家，德意志

联邦时期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公使

（１８４９—１８６６）。——第２４４页。

马隆，贝努瓦（Ｍａｌｏｎ，Ｂｅｎｏｌｔ １８４１—

１８９３）——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

员，１８６６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１８７１

年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国民自卫军

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公

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

追随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８０年被赦免后

回到法国；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

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的首

领和思想家之一。——第６１２页。

马茂德二世（Ｍａｈｍｕｄ Ⅱ１７８５—１８３９）

—— 土耳其苏丹（１８０８—１８３９）。——

第４７７、４７８页。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ｏｆ 

Ｍａｃｅｄｏｎｉａ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３）——古代

著名的统帅和国家活动家。——第４０３

页。

马塞劳，尼古拉 阿隆索（Ｍａｒｃｅｌａｕ，Ｎｉｃｏｌ氊

 Ａｌｏｎｓｏ）——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同盟西班牙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塞维

尔《理智》周报的编辑（１８７１—ｌ８７２）；国

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５

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

国际。——第７１０页。

马森纳，安德烈（Ｍａｓｓéｎａ，Ａｎｄｒé １７５６—

１８１７）—— 法国将军，１８０４年起为元

帅，拿破仑第一的多次远征的参加者

之一，１８１４年倒向波旁王朝方面。——

第３５５、３９９页。

马特维（马提阿什）科尔文（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Ｍ氊ｔｙ氊ｓ）Ｃｏｒｖｉｎｕｓ １４４０—１４９０）——

１４５８年起为匈牙利国王，１４６９年起同

时为捷克国王。１４８５年维也纳成为他

的驻节地。１４８８年曾和伊万三世结盟

反对波兰。——第３１８页。

马西米利安诺 斯福察（Ｍａｓｓｉｍｉｌｉａｎｏ 

Ｓｆｏｒｚａ １４９３—１５３０）——米兰公爵，

洛多维科 摩尔人的儿子。——第３８５、

４４９页。

马扎里尼，朱利奥 雷蒙多（Ｍａｚａｒｉｎｉ，

Ｇｉｕｌｉｏ Ｒａｙｍｏｎｄｏ １６０２—１６６１）——

法国国家活动家，红衣主教；１６４３年起

为首席大臣，在路易十四成年以前实

际上是法国的统治者；执行巩固法国

专制制度的政策。——第４５４—４５６页。

７９８人 名 索 引



马志尼，朱泽培（Ｍａｚｚｉ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０５—１８７２）——意大利革命家，资产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

动领袖之一，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著名活动家，１８４９年为罗马共和

国临时政府首脑；１８５０年是伦敦欧洲

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

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

的民族解放斗争；１８６４年成立国际工

人协会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

下，１８７１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

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第

２４９、４４５、４４６、５４０、５４１、５４７、５４８、

５５０—５５６、６９４页。

玛格丽特 泰莉莎（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ｅＴｅｒｅｓａ死于

１６７３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四世的

女儿，所谓神圣罗马帝国莱奥波德一世的第

一个妻子。——第４５７页。

玛丽（勃艮第的）（Ｍａｒｉｅ ｄｅ Ｂｏｕｒｇｏｇｎｅ

 １４５７—１４８２）——勃艮第公爵大胆

查理的女儿和继承人。——第３８４页。

玛丽——见玛丽（勃艮第的）。

玛丽－ 安东尼达（Ｍａｒｉｅ－Ａｎｔｏｉｎｅｔｔｅ 

１７５５—１７９３）—— 法国王后（１７７４—

１７９３），路易十六的妻子，十八世纪末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

第３７３页。

玛丽－泰莉莎（Ｍ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ｓａ １６３８—

１６８３）——法国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

四的妻子（１６６０年起），西班牙国王菲

力浦四世的女儿。——第４５６页。

玛丽－泰莉莎（Ｍａｒｉａ，Ｔｈｅｒｅｓｉａ １７１７—

１７８０）奥地利女大公（１７４０—１７８０），所

谓神圣罗马帝国女皇（１７４５—１７８０）。

——第３８８、４６３、４６５—４６７页。

玛丽亚——见玛丽亚二世 达 格洛丽亚。

玛丽亚二世 达 格洛丽亚（Ｍａｒｉａ Ⅱ 

ｄａ Ｇｌｏｒｉａ １８１９—１８５３）——葡萄牙

女 王（１８２６—１８２８和１８３４—１８５３）。

——第４７８页。

迈奥尔，爱德华（Ｍｉａｌｌ，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１）——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非国教徒宣传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四十年代倾向于宪章运动，积极参

加反英国国教教会的斗争；议会议员

（１８５２—１８５７和１８６９—１８７４），《非国教

徒》报编辑（１８４１—１８７９），曾参加《共

和国》报的出版工作。——第２４８、２４９

页。

迈宁豪斯，亨利希（Ｍｅｉｎｉｇｈａｕｓ，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爱北斐特的旅馆主；１８４９年５

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案的

证人。——第６３９页。

迈耶尔，齐格弗里特（Ｍｅｙｅｒ，Ｓｉｇｆｒｉｄ 

１８４０左右—１８７２）——德国和美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工

程师，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反对拉萨

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１８６４

年自己出钱在德国出版了《共产党宣

言》，第一国际会员；１８６６年侨居美国，

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

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拥护者。——第６６５页。

麦格雷哥里，约翰（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Ｊ０ｈｎ 

１７９７—１８５７）——英国统计学家，自由

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

办人，并为该行董事之一（１８４９—

１８５６），在统计学方面著作甚多。——

第２４７页。

麦卡特尼，乔治（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７—１８０６）—— 英国驻俄国公使

（１７６４—１７６７）。—— 第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８

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 拉姆赛（ＭａｃＣｕｌ－

８９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ｌｏｃｈ，Ｊｏｈｎ Ｒａｍｓａｙ １７８９—１８６４）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

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

的狂热辩护士。——第１５４页。

麦克尼耳，约翰（ＭｃＮｅｉ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５—

１８８３）——英国外交家，驻德黑兰公使

（１８３６—１８３９和１８４１—１８４２）；１８５５年

为调查克里木军需工作的政府全权代

表之一。——第３６０—３６４页。

麦克唐奈，约 帕特里克（ＭａｃＤｏｎｎｅｌ，Ｊ．

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８４５左右—１９０６）——爱尔兰

工人运动活动家，芬尼亚运动参加者，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不列颠联合会

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２年１２月侨居美

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 第

５４０、５４４、６０３、６０９页。

曼托伊费尔，奥托 泰奥多尔（Ｍａｎｔｅｕｆ－

ｆｅｌ，Ｏｔｔｏ Ｔｈｏｅｄｏｒ １８０５—１８８２）

——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

僚的代表；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４８年—

１８５０年１１月），首 相 和 外 交 大 臣

（１８５０—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６０为为普

鲁士议会下院议员；１８６４年选入贵族

院。——第４３１页。

芒吉－吉雷（Ｍｅｎｇｈｉ－Ｇｈｉｒｅｉ）——克里木

汗（１４６８—１５１５），１４７５年成为土耳其苏

丹的附庸，为了对其他汗国进行战争，曾同

伊万三世结盟。——第３１５、３１８页。

毛奇，赫尔穆特 卡尔 伯恩哈德（Ｍｏｌｔ－

ｋｅ，Ｈｅｌｍｕｔ Ｋａｒｌ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９１）——普鲁士元帅，反动的军事活

动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

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

在土耳其军队中供职；曾任普鲁士总

参谋长（１８５７—１８７１）和帝国总参谋长

（１８７１—１８８８），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

是总司令。——第６６９、６７２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Ｍｉｅｒｏｓ ａｗ－

ｓｋｉ，Ｌｕｄｗｉｋ １８１４—１８７８）——波兰政

治和军事活动家，１８３０—１８３１年波兰

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１８４６年波兹南

起义的准备工作，１８４８年三月革命把

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１８４８年波

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

的斗争；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期间指挥革命军；五十年代曾向波拿

巴集团求援；１８５６年出版了《欧洲均势

中的波兰民族》一书，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

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执政；起

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２９４页。

梅米约，弗朗索瓦（Ｍｅｒｍｉｌｌｏｄ，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瑞士制盒工人；第一国际罗

曼语区联合会副主席。——第５２０页。

梅特涅，克雷门斯（Ｍｅｔｔｅｒｎｉｃｈ，Ｃｌｅｍｅｎｓ 

１７７３—１８５９）——公爵，奥地利国家活

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

臣（１８０９—１８２１）和 首 相（１８２１—

１８４８），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第３１、４７６—４７８、６４６页。

美第奇（Ｍｅｄｉｃｉ）——意大利家族，１４３４年

至１７３７年（中有间断）统治佛罗伦萨。

——第３８５页。

美第奇，玛丽（Ｍｅｄｉｃｉ，Ｍａｒｉａ １５７３—

１６４２）—— 法国王后，亨利四世的妻

子。——第４５３页。

门德斯－德阿罗，路易斯（Ｍｅｎｄｅｓ ｄｅ 

Ｈａｒｏ，Ｌｏｕｉｓ １５９８—１６６１）——伯爵，

西班牙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西班牙

首相（１６４３年起）。——第４５６页。

门罗，詹姆斯（Ｍｏｎｒｏｅ，Ｊａｍｅｓ １７５８—

１８３１）——美国国家活动家，美国总统

（１８１７—１８２５），共和党人，１８２３年发表

９９８人 名 索 引



阐明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宣言，后称

门罗主义。——第４７７页。

蒙蒂思，罗伯特（Ｍｏｎｔｅｉｔｈ，Ｒｏｂｅｒｔ）——英

国官吏。——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蒙塔郎贝尔，马尔克，勒奈（Ｍｏｎｔａｌｅｍ－

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Ｒｅｎé １７１４—１８００）——

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

新筑城法，在十九世纪被广泛采用。

——第３９７、４８８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

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

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君

主立宪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

护者。——第１６７页。

米尔巴赫，奥托（Ｍｉｒｂａｃｈ，Ｏｔｔｏ生于１８０４

年）——退伍的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

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时期任

爱北斐特城防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

国外。——第６３９、６４１页。

米尔纳，乔治（Ｍｉｌｎｅｒ，Ｇｅｏｒｇｅ）——英国工

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奥勃莱恩的

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

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６８—１８７２），１８７１年伦敦

代表会议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反对委员会里的

改良派。——第６７３、７１９、７２０、７３３页。

米格尔 布拉冈萨（Ｍｉｇｕｅｌ Ｂｒａｇａｎ汅ａ 

１８０２—１８６６）——葡萄牙亲王，１８２８—

１８３４年为国王，葡萄牙专制教权派的

首领。——第４７７、４７９页。

米哈伊尔 费多罗维奇（

 １５９６—１６４５）——俄国沙皇（１６１３—

１６４５），罗曼诺夫王朝的创立者。——

第４５２页。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亚历山

大 伊 万 诺 维 奇（

，

１７９０—１８４８）——俄国将军，１８１２年卫

国战争的参加者，军事史学家。——第

２１３页。

米勒斯，茹尔 伊萨克（Ｍｉｒｓｓ，Ｊｕｌｅｓ－

Ｉｓａａｃ １８０９—１８７１）——法国银行家

和证券交易商，《立宪主义者报》等报

纸的所有人，１８６１年被控从事证券投

机活动而被送交法院。——第４２２页。

米洛什 奥布廉诺维奇（Ｍｉｌｏｓ Ｏｂｒｅ－

ｎｏｖｉｃ １７８０—１８６０）——塞尔维亚公

爵（１８１７—１８３９和１８５８—１８６０），奥布

廉诺维奇王朝的创立者。１８１５年领导

塞尔维亚的解放战争。——第２９３页。

米尼希，布尔哈德 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

弗尔 安东诺维奇）（ üｎｎｉｃｈ，Ｂｕｒｋ－

ｈａｒ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

）１６８３—１７６７）——伯爵，俄

国军事活动家和国家活动家，工程师，

元帅（１７３０年起）；军事委员会总裁

（１７３０年起）；在１７３５—１７３９年俄土战

争时期任克里木和贝萨拉比亚俄军司

令。——第４６３页。

米约或米洛（Ｍｉｌｌｏｔ，Ｔ．）——在美国的法

国流亡者，职业是装订工人，国际北美

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采取资产阶级

激进主义立场。——第５６８。

米约，莫伊斯（Ｍｉｌｌａｕｄ，Ｍｏｌｓｓ １８１３—

１８７１）——法国银行家和记者，曾创办

许多家报纸和银行。——第４２２页。

密契尔（Ｍｉｔｃｈｅｌ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反对委员会

里的改良派。——第７２０页。

缅施科夫，亚历山大 谢尔盖也维奇

（ ，

０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公爵，俄国军事家和

国家活动家，１８５３年任驻君士坦丁堡

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陆海军总司令

（１８５３—１８５５）。——第２０６页。

莫尔蒂埃，爱德华 阿道夫 卡齐米尔 约

瑟夫（Ｍｏｒｔｉｅｒ，毦Ｅｄｏｕａｒｄ－Ａｄｏｌｐｈｅ－

Ｃａｓｉｍｉｒ－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６８—１８３５）—— 法

国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

者。——第４０５页。

莫尔拉，托马斯（Ｍｏｒｌａ，Ｔｏｍ氊ｓ １７５２—

１８２０）——西班牙将军和军事著作家，

最高洪达委员，１８０８年投向法国占领

者，曾任约瑟夫 波拿巴政府的陆军和

海军大臣。——第２３１页。

英拉戈－ 冈萨雷斯，托马斯（Ｍｏｒａｇｏ 

Ｇｏｎｚ氊ｌｅｓ，Ｔｏｍ氊ｓ）——西班牙无政府

主义者，职业是雕刻工，西班牙的同盟

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国际西班牙联

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５月

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

际。——第７０９页。

莫莱（Ｍａｕｌｅｔ，Ｊ．）——第５２０页。

莫里，赛米尔（Ｍｏｒ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６）——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６５和１８６８—

１８８５）；六十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

会委员，１８６９年起是《蜂房》报的所有

者。——第６１０、６２９页。

莫里茨（萨克森的）（Ｍｏｒｉｔｚ ｖｏｎ Ｓａｃｈ

ｓｅｎ １５２１—１５５３）—— 萨克森公爵

（１５４１年起），选侯（１５４７年起）；１５４６—

１５４８年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时期任帝国

军队总司令。——第４５０页。

莫里茨（萨克森的）（Ｍａｕｒｉｃｅ ｄｅ Ｓａｘｅ 

１６９６—１７５０）——公爵，法国元帅，德

国人，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１７４１—１７４８）的参加者；写有一些军

事理论著作。——第４６５页。

莫纳雄（Ｍｏｎａｃｈｏｎ，Ｌ．）——第５２０页。

莫特斯赫德，托马斯 詹（Ｍｏｔｔｅｒｓｈｅａ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Ｊ．１８２５左右—１８８４）——英

国织布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１８６９—１８７２），丹麦通讯书记（１８７１—

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海牙代表大

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

改良派，１８７３年５月３０日总委员会通过

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 第５３０、

５３９、５４２、５４４、６８２、６８５、７１８、７２０页。

墨尔本子爵，威廉 拉姆（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ａｍｂ，Ｖｉｓｃｏｕｎｔ１７７９—１８４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

大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和首相（１８３４和１８３５—

１８４１）。——第２４５页。

墨莱（Ｍｕｒｒｅｙ）——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

国驻德黑兰的公使。——第３６２页。

默里，查理（Ｍｕｒｒａｙ，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工

联的领导人之一，职业是鞋匠，宪章运

动的参加者，全国改革同盟领导人之

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０—１８７２）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２—

１８７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八

十年代积极参加社会民主联盟。——

第７２０、７３３页。

姆罗奇科夫斯基，瓦列里扬（Ｍｒｏｃｚｋｏｗ－

ｓｋｙ Ｗａｌｅｒｊａｎ １８４０—１８８９）——

１８６３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职业为摄

影师；巴枯宁派，公开同盟和秘密同盟

的成员。——第５１９页。

穆罕默德－ 阿里（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ｉ 

１７６９—１８４９）——埃及执政者（１８０５—

１８４９），实行过许多进步的改革；１８３１—

１８３３年和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年进行反土耳其苏

１０９人 名 索 引



丹的战争，为使埃及成为不依赖于土耳

其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第３９１、４７８页。

穆罕默德－ 沙赫（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Ｓｈａｈ 

１８１０—１８４８）—— 波斯沙赫（１８３４—

１８４８）。——第３６０、３６２页。

穆勒，约翰 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

古典学派的摹仿者，詹姆斯 穆勒的儿

子。——第５３８、６７８、６９５页。

穆斯塔法三世（Ｍｕｓｔａｆａ Ⅲ  １７１７—

１７７４）——土耳其苏丹（１７５７—１７７４）。

——第４６８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 波拿巴）（Ｎａｐｏ－

ｌéｏｎ  Ｉ，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１８０４—

１８１４和１８１５）。—— 第３、４、８、１２、１３、

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９、２３１、３０７、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８、

３６８、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７、４０１、４０４、４０５、４１１、

４１９、４２０、４７２—４７５页。

拿破仑第三（路易－ 拿破仑 波拿巴）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Ⅲ，Ｌｏｕｉｓ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８０８—１８７３）——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１８４８—１８５１），法国

皇帝（１８５２—１８７０）。—— 第７、８、１１、

１２、２１—２３、２７、３７、１８０、２４８—２５０、

４１７、４２１、４２２、４３０—４３７、４４０—４４４、

４４６、５３６、５９３、６６９、６７０、６７４、６９２页。

纳迪尔－沙赫（库利汗）（Ｎａｄｉｒ Ｓｈａｈ 

（Ｋｈｕｌｉ Ｋｈａｎ）１６８８—１７４７）——波斯

沙赫（１７３６—１７４７），统帅和征服者，

１７３８—１７３９年对印度进行了掠夺性的

远征。——第３５７、３５８页。

纳皮尔，查理（Ｎａｐ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６—

１８６０）——英国海军上将，１８３３—１８３４年

指挥参加葡萄牙内战（１８２３—１８３４）的分舰

队，１８５４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第２１５、

２２１、２２７、３２７、４７９页。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 帕特里克（Ｎａｐ－ｉ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ｒａｎｃｉｓ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７８５—１８６０）

——英国将军和军事史学家；１８０８—１８１４

年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

的战争。——第２１４页。

奈，米歇尔（Ｎｅｙ，Ｍｉｃｈｅｌ １７６９—１８１５）

——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

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第４１０

页。

奈克尔，雅克（Ｎｅｃｋｅｒ，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３２—

１８０４）——法国政治活动家，十八世纪

七十至八十年代多次被任命为财政总

稽核，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曾试图进

行某些改革。——第３７３页。

奈穆尔，玛丽，奥尔良－朗格维尔女公爵

（Ｎｅｍｏｕｒｓ，Ｍａｒｉｅ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Ｌｏｎ－

ｇｕｅｖｉｌｌｅ，ｄｕｃｈｅｓｓｅ ｄｅ １６２５—１７０７）

——纽沙特尔女公爵。——第３４４页。

尼布尔，巴托尔德 格奥尔格（Ｎｉｅｂｕｈｒ，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 Ｇｅｏｒｇ １７７６—１８３１）——

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

多古代史方面的著作。——第４０３页。

尼德格尔，路易（Ｎｉｅｄｅｇｇｅｒ，Ｌｏｕｉｓ）——第

５１９页。

尼古拉一世（ Ⅰ １７９６—１８５５）

—— 俄国皇帝（１８２５—１８５５）。—— 第

３０、２０６—２０８、２２０、２２１、３５８、３７３、３７４、

４７７、６４６页。

尼耶尔，阿道夫（Ｎｉｅｌ，Ａｄｏｌｐｈｅ １８０２—

１８６９）——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曾参

加克里木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１８５４年

任波罗的海法国远征军工程长官，

１８５５年任克里木法军工程长官，在

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军。

２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２４２页。

涅果累夫斯基，弗拉基斯拉夫（Ｎｉｅｇｏｌｅｗ

－ｓｋｉ，Ｗｌａｄｙｓｌａｗ １８１９—１８８５）——

波兰政治活动家和律师，小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议员，１８４９年起是普鲁士众议院

的波兹南议员。——第４４５页。

涅恰也夫，谢尔盖 格纳迪也维奇（ ，

１８４７—１８８２）——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

者，１８６９—１８７１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

联系，１８６９年在莫斯科成立密谋组织

“人民惩治会”；１８７２年被瑞士当局引

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保罗要塞。

——第５９４页。

涅谢尔 罗迭，卡 尔 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２）——伯爵，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

交 家；曾任 总 理 大 臣，外 交 大臣

（１８１６—１８５６）。——第３６４—３６６、３８１、

４７６页。

诺里斯，约翰（Ｎｏｒｒｉｓ，Ｊｏｈｎ １６６０左右—

１７４９）——英国海军上将，曾任波罗的

海分舰队司令。——第２７４、２８０、２８５、

３０２、３２７页。

诺思，弗雷德里克（Ｎｏｒｔｈ，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１７３２—１７９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 人，财 政 大 臣（１７６７），首 相

（１７７０—１７８２）；１７８３年任波特兰联合

内阁（福克斯—诺思内阁）的内务大

臣。——第２５８、２６１—２６４页。

诺特荣克，彼得（Ｎｏｔｈｊｕｎｇ，Ｐｅｔｅｒ １８２１左

右—１８６６）——德国裁缝，科伦工人联

合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的参加

者；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的被告

之一，被判六年徒刑。——第６３９页。

Ｏ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７３、６８５、７２０页。

Ｐ

帕尔马女公爵——见路易莎（波旁的），玛

丽亚－泰莉莎。

帕金顿，约翰 萨默塞特（Ｐａｋｉｎｇｔｏｎ，Ｊｏｈｎ

 Ｓｏｍｅｒｓｅｔ １７９９—１８８０）——英国国

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十九世纪下半叶

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

（１８５２），海军首席大臣（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和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陆 军 大 臣（１８６７—

１８６８）。——第２０６、４１２页。

帕罗特，罗伯特 派克（Ｐａｒｒｏｔｔ，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ｒｋｅ １８０４—１８７７）——美国海军军

官，军事发明家；美国内战时广泛使用

的火炮的制造者。——第４８９页。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 约翰 坦普尔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ＨｅｎｒｙＪｏｈｎＴｅｍｐｌｅ，Ｖｉｓ

ｃｏｕｎｔ１７８４—１８６５）——英国国家活动

家，初为托利党人，１８３０年起为辉格党领袖

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臣

（１８０９—１８２８），外交大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

１８３５—１８４１和１８４６—１８５１），内务大臣

（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和首相（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和

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２０４、２４５—２４７、

２５０、２６３、２６８、２９３、２９４、３５７、３５９—

３６６、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１、４１２、４１５、４１７、４１８、

４２５、４２７、６７４、６７８、７０２页。

帕宁，尼基塔 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１８—１７８３）—— 伯

爵，俄国政治家和外交家。１７４７年任驻

丹麦公使，１７４８—１７６０年任驻瑞典公

３０９人 名 索 引



使。１７６０—１７７３年为皇太子保罗的老

师。参加了１７６２年扶植叶卡特林娜二

世上台当女皇的宫廷政变，１７６３年至

１７８０年底实际上掌管俄国的外交部

门。——第２５６—２６０页。

帕斯凯维奇，伊万 费多罗维奇（ ，

１７８２—１８５６）——公爵，

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

加者，１８３１年夏起为镇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１

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１８３２年起

为波兰王国的总督，１８４９年为参加镇

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１８５４年

为俄国西部和南部边境的驻军总司

令，５—６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

第２２４页。

培根，弗兰西斯 维鲁拉姆男爵（Ｂａｃ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ｕｌａｍ  

１５６１—１６２６）——杰出的英国哲学家，

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自然科

学家和历史学家。——第２８７页。

佩德鲁一世（Ｐｅｄｒｏ Ⅰ １７９８—１８３４）

——巴西皇帝（１８２２—１８３１），葡萄牙

国王，称佩德鲁四世（１８２６）；葡萄牙国

王若昂四世的儿子，葡萄牙女王玛丽

娅二世 达 格洛丽亚的父亲。——第

４７８页。

佩蒂，约翰（Ｐｅｔｔｉｅ，Ｊｏｈｎ）——第６４６页。

佩尔蒂埃，克劳德（Ｐｅｌｌｅｔｉｅｒ，Ｃｌａｕｄｅ 

１８１６—１８８１）——法国民主主义者，制

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４８—

１８５１）；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

逐出法国；后流亡美国，曾任国际在美

国的法国通讯员。——第６６５页。

佩克林顿（Ｐｅｋｌｉｎｇｔｈｏｎ）——英国军队的

上校。——第４１６页。

佩拉顿（Ｐｅｌｌａｔｏｎ，Ｓ．）——日内瓦面包师

合作社书记。——第５２０页。

佩莱格林－ 德鲁瓦（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Ｄｒｕａｔ，

Ａ．）——第５２０页。

佩雷，昂利（Ｐｅｒｒｅｔ，Ｈｅｎｒｉ）——瑞士工人

运动活动家，雕刻工，在瑞士的国际领

导人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

（１８６８—１８６９），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

会总书记（１８６８—１８７３），《平等报》编

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巴塞

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和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代表；１８６９年和巴枯宁断绝关

系，但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采取调

和主义立场。——第５１９、５３３页。

佩里埃（Ｐｅｒｒｉé）——第５２０页。

佩里埃，卡齐米尔（Ｐｅｒｉｅｒ，Ｃａｓｉｍｉｒ 

１７７７—１８３２）——法国国家活动家，银

行家，路易－菲力浦时期任首相和内

务大臣（１８３１—１８３２）。——第４２３页。

佩 利西埃，让 雅克（Ｐéｌｉｓｓｉｅｒ，Ｊｅａ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９４—１８６４）——法国将军，

１８５５年起为元帅，三十至五十年代初

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以极端残酷著

称；曾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１８５５年５

月—１８５６年７月），因攻克马拉霍失岗

而受封为马拉霍夫公爵；曾任驻伦敦

大使（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年意大利战争的参

加者，任南锡监视军指挥官，１８６０年任

阿尔及利亚总督。——第２４３页。

佩 龙，沙尔 欧仁（Ｐｅｒｒ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３７—１９１９）——瑞士工人

运动活动家，珐琅彩绘工，后为制图

家；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代

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委员，

《平等报》编辑（１８６９），《团结报》编辑

和汝拉联合会领导人之一；后来脱离

工人运动。——第５１９页。

佩佩，吉列尔莫（Ｐｅｐｅ，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１７８３—

４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１８５５）——意大利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那不勒斯军队的将军；１８２０—１８２１年

那不勒斯革命时期参加烧炭党，指挥

起义军队；参加意大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革命。——第４７７页。

佩特罗尼，朱泽培（Ｐｅｔｒｏｎｉ，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８１２—１８８８）——意大利资产阶级革

命家，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马志

尼主义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

者；１８５３年被判处无期徒刑，１８７０年获

释，《人民罗马》报编辑。—— 第５５０、

５５１、５５５页。

皮阿，费利克斯（Ｐｙａｔ，Ｆéｌｉｘ １８１０—

１８８９）——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

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９年起侨居瑞士、

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

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

谤马克思和国际；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

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

英国，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到法国，１８８０年

９—１１月出版《公社报》。—— 第４１９、

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４５、５９３、５９４、６８２、６９４

页。

皮尔，罗伯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８—１８５０）

——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和

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

领袖；曾任内务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

和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

１８４１—ｌ８４６）；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

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第５、２４５、２４６

页。

皮尼埃（Ｐｉｎｉèｒｅ或Ｐｉｎｉｅｒ死于１８９８年以

后）—— 瑞士小铺老板，巴枯宁派。

——第５２０页。

皮斯特尔（Ｐｉｓｔｅｕｒ， Ｆｒ．）—— 第５２０

页。

皮特（Ｐｉｔｔ，Ｌ．Ｋ．）——小威廉 皮特的堂

兄弟，驻彼得堡的英国海外商馆的牧

师。——第２６５—２６７页。

皮特（老皮特），威廉，查塔姆伯爵（Ｐｉｔ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Ｅａｒｌ ｏｆ Ｃｈａ－

ｔｈａｍ １７０８—１７７８）——英国国家活

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外交大臣和陆

军大臣（１７５６—ｌ７６ｌ）；首相（１７６６—

１７６８）。——第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４、３７５、３７７、

４６６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十八世

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

策划者之一，曾任首相（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

１８０４—１８０６）。—— 第５４、２５８、２５９、

２６４、２６５、４７０、４７４页。

蒲鲁东，皮埃尔 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

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议员。—— 第

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４—１９６、３７１、５９２、５９７页。

普尔斯基，奥雷利乌斯 费伦茨（弗兰齐舍

克）（Ｐｕｌｓｚｋｙ，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Ｆｅｒｅｎｃｚ 

（Ｆｒａｎｔｉｓｅｋ）１８１４—１８９７）—— 匈牙利

政治活动家，作家和考古学家；匈牙利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

败后流亡国外，五十年代为《纽约每日

论坛报》撰稿，１８６７年大赦后回到匈牙

利，议会议员（１８６７—１８７６和１８８４—

１８９７）。——第２０５页。

普芬德，卡尔（Ｐｆａｎｄ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１８左右—

１８７６）——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活动家，画家，１８４５年起侨居伦

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

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

５０９人 名 索 引



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

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和１８７０—１８７２），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７０、６３５、６３６、６４９页。

普芬多夫，赛米尔（Ｐｕｆｅｎｄｏｒｆ，Ｓａｍｕｅｌ

１６３２—１６９４）——男爵，德国学者，法学家

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的“自然法”理论的

代表人物之一。——第２９２页。

普拉兰，沙尔 舒瓦泽尔公爵（Ｐｒａｓｌ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ｃ ｄｅ Ｃｈｏｉｓｅｕｌ １８０５—

１８４７）——法国贵族，关于他谋杀妻子

事件的审判于１８４７年举行，后自杀。

——第４６页。

普莱西德，玛格丽特（Ｐｌａｃｉｄｅ，Ｍａｒｇａ－

ｒｅｔ）——第５２０页。

普鲁斯，亨利 奥斯丁（Ｂｒｕｃｅ，Ｈｅｎｒｙ 

Ａｕｓｔｉｎ １８１５—１８９５）——英国国家活

动 家，自由 党 人，曾 任 内 务 大 臣

（１８６８—１８７３）。——第５４０、６７４页。

普罗托，沙尔 欧仁 路易（Ｐｒｏｔｏｔ，Ｃｈａｒ－

ｌｅｓ－Ｅｕｇèｎｅ－Ｌｏｕｉｓ １８３９—１９２１）

——法国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布

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

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英国；１８８０年大

赦后回到法国；反对国际和马克思主

义者；八十年代末为布朗热分子。——

第６８３页。

普特卡默（Ｐｕｔｔｋａｍｍｅｒ）——普鲁士波兹

南省总督（１８５１—１８６０）。—— 第４４５

页。

Ｑ

奇切鲁亚基奥——见布鲁内蒂，安吉洛。

齐米斯基斯——见约翰一世，齐米斯基

斯。

钱伯斯（Ｃｈａｍｂｅｒｓ）——英国政治活动家，

议会议员。——第２０８页。

乔治（Ｇｅｏｒｄｇｅ，Ｊ．）——国际不列颠联合

会委员会委员。——第７３３页。

乔治－弗里德里希（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５３９—１６０３）——１５７１年起为普鲁士

公国摄政，霍亨索伦王朝法兰克尼亚

－勃兰登堡系的拜罗伊特执政和安斯

巴赫侯爵。——第３３８页。

乔治 威廉（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５９５—

１６４０）—— 勃兰登堡选侯（１６１９—

１６４０）——第３４０、３４１页。

乔治一世（ＧｅｏｒｇｅⅠ１６６０—１７２７）——英

国国王（１７１４—１７２７），汉诺威选侯。——第２７

０、３２６、３７３—３７５、４６１页。

切奥达也夫，米哈伊尔 伊万诺维奇

（ ， ）死于１８５９

年）——俄国将军，曾参加１８１２年战争，

克里木战争时任军长和后备步兵指挥

官。——第２１９页。

切尔尼舍夫家族（ ）——第２５９

页。

琼斯，厄内斯特 查理（Ｊｏｎｅｓ，Ｅｒｎｅｓ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１９—１８６９）——杰出的英

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

政论家，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之一，《北

极星报》编辑之一，《寄语人民》和《人

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１８５８年他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

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

——第７２０页。

屈贝克，卡尔（Ｋüｂｅｃｋ，Ｋａｒｌ １７８０—

１８５５）——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

金融资本家。——第３１页。

Ｒ

热拉尔，埃蒂耶纳 莫里斯（Ｇéｒａｒｄ，Ｅｔｉ

ｅｎｎｅ－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７７３—１８５２）——伯

爵，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后为元帅

６０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和政治活动家，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

的参加者。——第４０１页。

荣克，格奥尔格（Ｊｕｎｇ，Ｇｅｏｒｇ １８１４—

１８８６）——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新莱茵报》发行负责人之一；小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士

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第６５２

页。

荣克，海尔曼（Ｊｕｎｇ，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３０—

１９０１）——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

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１８６４

年１１月—１８７２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

（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副

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１８６６）、布鲁塞尔

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１８６９）以及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７１）主

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海牙代

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

线，１８７２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

会里的改良派，１８７７年以后脱离工人

运动。——第５００、５２２、５２３、５２９、５３０、

５３２—５３５、５３９、５４１、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６、

５８７、５８８、６００、６５８、７１２、７１９、７２１页。

荣克，鲁道夫（Ｊｕｎｇ，Ｒｕｄｏｌｆ）—— 商人；

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

审判案的证人。——第６４０页。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 斐迪南 菲力浦

路易 玛丽，奥尔良公爵（Ｊｏｉｎｖｉｌｌ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ｅ，ｄｕｃ ｄ’Ｏｒｌéａｎｓ，ｐｒｉｎｃｅ

 ｄｅ １８１８—１９００）——路易 菲力浦

的儿子，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

利亚，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流亡英

国，１８６１—１８６２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

美国内战。——第２２、３７页。

茹尔德，弗朗索瓦（Ｊｏｕｒｄ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４３—１８９３）——法国工人运动活动

家，右翼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银行职

员，国际法国支部的参加者；国民自卫

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财政委员会的领导人；公社被镇

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１８７４

年从那里逃脱，１８８０年回到法国。——

第５２８页。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 伊万 诺维奇

（ ， １８３３—

１８９５）——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六十年

代初彼得堡革命小组的参加者；１８６２

年起流亡瑞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

内瓦支部书记，１８７２年为抗议开除巴

枯宁而退出国际。——第５１９、７０８页。

瑞略，皮埃尔（Ｊｕｒｉｅｕ，Ｐｉｅｒｒｅ １６３７—

１７１３）——法国神学家，新教徒，专制

主义的反对者。——第１７８页。

瑞日卡，扬（ｚｉｚｉＪａｎ １３６０左右—１４２４）

——杰出的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

胡斯运动领袖之一，塔博尔派军事首

领，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３３３

页。

若昂六世（Ｊｏａｏ Ⅵ１７６９—１８２６）——葡

萄牙国王（１８１６—１８２６）。—— 第４７７、

４７８页。

若米尼，昂利（安东 亨利希 本杰明诺维

奇）（Ｊｏｍｉｎｉ，Ｈｅｎｒｉ（Ａｎｔｏ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ｏｗｉｔｓｈ）１７７９—１８６９）—— 将

军，先后在法军和俄军中供职，瑞士

人，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写有许多关

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第

４０５页。

若斯特，让（Ｊｏｓｔ，Ｊｅａｎ）——日内瓦钳工、

机械工和铸工支部的书记。——第５２０

页。

７０９人 名 索 引



Ｓ

萨宾纳，卡雷尔（Ｓａｂｉｎａ，Ｋａｒｅｌ １８１３—

１８７７）——捷克作家，由于１８４８—１８４９

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民主

运动，被判处监禁，１８５７年释放后转到

自由主义立场。——第５９４页。

萨博，伊姆雷（埃梅里克）（Ｓｚａｂó，Ｉｍｒｅ 

（Ｅｍｅｒｉｃｈ）１８２０—１８６５）——匈牙利军

官，曾参加匈牙利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曾任陆军部长（１８４８），革命失败后流

亡伦敦，曾参加１８５９年奥意法战争。

——第４４８页。

萨卡兹，弗朗索瓦（Ｓａｃａｚ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０８—１８８４）——法国法官，保皇派，

１８７１年起为国民议会议员。——第５９３

页。

萨克斯，亨利希 莫里斯（Ｓａｘｅ，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Ｍｏｒｒｉｓ １６９６—１７５０）——伯爵，法国

元帅，著有有关军事艺术的书籍。——

第４００页。

萨拉丁，优素福（萨拉赫－埃丁）（Ｓａｌａ－

ｄｉｎ，Ｊｕｓｓｕｆ（Ｓａｌａｈ ｅｄ Ｄｉｎ）１１３８—

１１９３）——埃及苏丹（１１７１—１１９３），阿

尤布王朝的创立者。——第３９１页。

萨瓦亲王欧根（Ｅｕｇｅｎ，Ｐｒｉｎｚ ｖｏｎ Ｓａ－

ｖｏｙｅｎ １６６３—１７３６）——奥地利统帅

和国家活动家，外交家。——第３９７页。

萨伊，让 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

最先系统地阐述了辩护性的“生产三

要素”论。——第１０９、１１５、１４２、１５０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Ｓｅｒｒａｉｌｌｅｒ，Ａｕｇｕｓｔｅ 

生于１８４０年）——法国工人运动和国

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楦工

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１８７２），

比利时通讯书记（１８７０）和法国通讯书

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１８７０年９月第二帝国

崩溃后，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

派往巴黎；巴黎公社委员，国际伦敦代

表会议（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１８７３）；马克思的战友。—— 第５３１、

５３３、５３５、５３８、５４３、５４５、５９９、６００、６０３、

６０９、６９９、７００、７３３页。

赛拉叶，燕妮（Ｓｅｒｒａｉｌｌｅｒ，Ｊｅｎｎｙ）——奥 赛

拉叶的妻子。——第５３８页。

赛义德－帕沙，穆罕默德（Ｓａｉｄ－Ｐａｓｈａ，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１８２２—１８６３）——埃及统

治者（１８５４—１８６３）。——第４１７页。

塞蒂（Ｓｅｔｔｉ）——国际北美联合会委员会

委员。——第６０３页。

塞克斯顿，乔治（Ｓｅｘｔｏｎ，Ｇｅｏｒｇｅ）——英

国社会主义者，职业是医生，国际总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２年５—８月），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代表；在不列颠联合会委

员会（１８７２—１８７３）里反对改良派分

子。——第６０３页。

桑德兰伯爵，罗伯特 斯宾塞（Ｓｕｎｄｅｒ－

ｌ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６４０—１７０２）——英国政治家，贵族，

１６８５年任国务大臣。——第２６３页。

桑德威奇伯爵，约翰 蒙塔古（Ｓａｎｄ－

ｗｉｃｈ，Ｊｏｈｎ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７１８—１７９２）——英国政治活动家，曾

任海军大臣（１７４８—１７５１和１７７１—

１７８２），国务大臣（１７６３—１７６５）。——

第２５６、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４、２６８页。

桑吉内德（Ｓａｎｇｕｉｎèｄｅ，Ｊ．）—— 第５２０

页。

桑吉内德，罗莎丽亚（Ｓａｎｇｕｉｎèｄｅ，Ｒｏｓａ－

ｌｉｅ）——第５１９页。

沙蒂永——见科利尼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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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诺，让 巴蒂斯特（Ｃｈａｎｏｚ，Ｊｅａｎ 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生于１８２８年）——法国纺织工，国

际里昂支部成员。——第５２４页。

沙佩尔，卡尔（Ｓｃｈａｐｐｅｒ，Ｋａｒｌ １８１２—

１８７０）——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

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

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

会委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

委员会案件（１８４９年２月８日）的被告之

一；１８４９年２—５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

主席；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

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

１８５６年起重新同马克思接近；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

会议的参加者。——第６９、７０、６４９、６５１

页。

沙维什侯爵，曼努埃尔 德西尔韦拉 平托

德丰塞卡，阿马兰特伯爵（Ｃｈａ－ｖｅｓ，

Ｍａｎｕｅｌ ｄａ Ｓｉｌｖｅｉｒａ Ｐｏｎｔｏ ｄａ 

Ｆｏｎｓｅｃａ，ｃｏｎｄｅ ｄｅ Ａｍａｒａｎｔｅ，ｍａｒ－

ｑｕéｓｄｅ １７８４—１８３０）——葡萄牙将

军和政治活动家，拥护专制君主制；导

致米格尔战争（１８２３—１８３４）的暴动的

领导者之一。——第４７７页。

尚博尔，昂利 沙尔，波尔多公爵（Ｃｈａｍ－

ｂｏｒｄ，Ｈ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ｕｃ ｄｅ Ｂｏｒｄｅ

－ａｕｘ １８２０—１８８３）——波旁王室长

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１８３０年

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法国王位

追求者，称亨利五世。—— 第２２、３４、

３７、４２０页。

尚济，安东 阿尔弗勒德 欧仁（Ｃｈａｎ－ｚｙ，

Ａｎｔｏｎｉｅ－Ａｌｆｒｅｄ－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２３—

１８８３）——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先

后任第十六军军长和卢瓦尔第二军团

司令，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 第

６６９页。

尚加尔涅，尼古拉 安娜 泰奥杜尔（Ｃｈａ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Ｎｉｃｏｌａｓ－Ａｎｎｅ－Ｔｈéｏｄｕｌｅ

 １７９３—１８７７）——法国将军和资产

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

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４８年６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

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１８４９

年６月１３日的示威游行，１８５１年十二月

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和流放，１８５９年回

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

令部任职，在麦茨被俘；１８７１年国民议

会议员。——第１１页。

舍尔瓦尔，茹利安（Ｃｈｅｒｖａｌ，Ｊｕｌｉｅｎ）（真名

约瑟夫 克雷默尔Ｊｏｓｅｐｈ Ｃｒａ－ｍｅｒ）

——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进共产

主义者同盟队伍，同盟分裂后曾领导

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

团的一个巴黎支部，１８５２年２月所谓巴

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

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第６５２页。

舍伐利埃，弗朗索瓦（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是

国际支部日内瓦面包师合作社委员会

的成员。——第５２０页。

舍特尔，阿德里安（Ｓｃｈｅｔｔｅｌ，Ａｄ－ｒｉｅｎ）

—— 法国机械工；左翼共和主义者，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里昂支部

组织者之一。——第５２４页。

圣阿尔诺，阿尔芒 雅克 阿希尔 勒鲁瓦

德（Ｓａｉｎｔ－Ａｒｎａｕｄ，Ａｒｍａｎｄ－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ｃｈｉｌｌｅ－Ｌｅｒｏｙ ｄｅ １８０１—１８５４）

——法国将军，１８５２年起为元帅，波拿

巴主义者；１８３６—１８５１年曾参加侵占

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

臣（１８５１—１８５４），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

政变的策划者之一，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

９０９人 名 索 引



法军总司令。——第２２７页。

圣克莱尔（Ｓａｉｎｔ－Ｃｌａｉｒ）——美国工人运

动的参加者，爱尔兰人，国际海牙代表

大会（１８７２）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

员。——第６０３、６１１页。

圣西门，昂利（Ｓａｉｎｔ－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者。——第１７９页。

圣西门公爵，路易 德鲁弗鲁瓦（Ｓｔ．Ｓｉ

ｍｏｎ，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Ｒｏｕｖｒｏｙ，ｄｕｃ ｄｅ 

１６７５—１７５５）——法国作家，以其记载

路易十四宫廷史事的多卷本回忆录著

称。——第２６７页。

施蒂纳，麦克斯（Ｓｔｉｒｎｅｒ Ｍａｘ １８０６—

１８５６）（卡斯帕尔 施米特 Ｃａｓｐａｒ 

Ｓｃｈｍｉｄｔ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

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第

１６０、１７１、１７２、１８７页。

施拉姆，康拉德（Ｓｃｈｒａｍｍ，Ｋｏｎｒａｄ １８２２

左右—１８５８）——德国工人运动的著

名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起流亡伦敦，后侨居泽稷岛，《新莱

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

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

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６４９页。

施拉姆，鲁道夫（Ｓｃｈｒａｍｍ，Ｒｕｄｏｌｆ１８１３—

１８８２）——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

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六十

年代时拥护俾斯麦；康拉德 施拉姆的哥

哥。——第６４３页。

施略策尔，奥古斯特 路德维希（Ｓｅｈｌｏ－

ｚｅｒ，Ａｕｇｕｓｔ 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３５—１８０９）

——德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家。——第

３０７页。

施奈德第二，卡尔（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Ⅱ，Ｋａｒｌ）

——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１８４８年是科

伦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

员会委员，１８４９年２月７日（《新莱茵报》案件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１８４９年２月

８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

的被告之一；１８４９年为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极左派；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１８５２）的辩护人，以后脱离政治活动。

——第６５２、６５３页。

施佩耶尔，卡尔（Ｓｐｅｙｅｒ，Ｃａｒｌ生于１８４５

年）——德国细木工，六十年代为伦敦德意

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国际会员，

１８７０年侨居美国，国际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

代表，１８７２年起为总委员会委员。——第

６１１、７０３、７０４页。

施塔克，卡尔（Ｓｔａｒｋｅ，Ｋａｒｌ）——格莱弗拉

特的骑兵司务长；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

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案的证人。——

第６４０、６４１页。

施泰尼格尔，奥古斯特（Ｓｔｅｉｎｉｇｅｒ，Ａｕ－

ｇｕｓｔ）——德国军士；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

特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案的证人。

——第６４０、６４１页。

施泰因（Ｓｔｅｉｎ，Ａ．Ｆ．）——十九世纪初叶

普鲁士历史学家。——第３３１页。

施梯伯，威廉（Ｓｔｉｅｂ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１８—

１８８２）——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

察局局长（１８５０—１８６０），迫害共产主

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１８５２）的策

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

人；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

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１８６６）和

普法战争（１８７０—１８７１）时期为军事警

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

关的关子。——第６５２、６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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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托尔岑贝格（Ｓｔｏｌｚｅｎｂｅｒｇ）——波兹南

的普鲁士警官。——第４４５页。

施瓦尔岑堡，卡尔 菲力浦（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

ｂｅｒｇ，Ｋａｒｌ 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７７１—１８２０）

——公爵，奥地利元帅和外交家，反对

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１３—

１８１４年为反法同盟联军总司令。——

第４０６页。

施瓦尔岑堡，亚当（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Ａｄａｍ

 １５８７—１６４１）——伯爵，勃兰登堡选

侯格奥尔格 威廉的枢密官，奉行勃兰

登堡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接近的

政策。——第３４０页。

施韦林，马克西米利安（Ｓｃｈｗｅｒｉｎ，Ｍａｘｉ－

ｍｉｌｉｅｎ １８０４—１８７２）——伯爵，普鲁

士贵族和官僚的代表之一；曾任宗教

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１８４８年３—６

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

派，内务大臣（１８５９—１８６２）；后来成为

民族自由党人。——第４４５页。

施韦泽，约翰 巴蒂斯特（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Ｊｏ

ｈａｎ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１８３４—１８７５）——德国拉

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１８６４—１８６７年为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工人联合会主

席（１８６７—１８７１）；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

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

国工人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反对社会民主

工党；１８７２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

露，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５３０、

５６９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代马尔（Ｓｃｈｗｉｔｚｇｕé－

ｂｅｌ，Ａｄｈéｍａｒ １８４４—１８９５）——瑞士

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国际会

员，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

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１８７３年被开除出国际。——第

５８７、６１２、６１３、７０９页。

舒尔采－德里奇，海尔曼（Ｓｃｈｕｌｚｅ－Ｄｅｌｉ

－ｔｚｓｃｈ，Ｈｅｒｍａｎｎ １８０８—１８８３）——

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

学家，１８４８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

权下统一德国，民族联盟的创始人之

一（１８５９）；六十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

一，他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

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第５２２页。

舒瓦洛夫家族（ ）——第２５９页。

舒瓦泽尔公爵，埃蒂耶纳 弗朗索瓦，斯坦

维尔伯爵（Ｃｈｏｉｓｅｕｌ，毦Ｅｔｉｅｎｎｅ－Ｆｒａｎ－

ｃｏｉｓ，ｃｏｍｔｅ ｄｅ Ｓｔａｉｎｖｉｌｌｅ，ｄｕｃ ｄｅ 

１７１９—１７８５）——法国外交家和国家

活动家，曾任驻罗马大使（１７５３—

１７５７）和驻维也纳大使（１７５７—ｌ７５８）；

１７５８—１７７０年任法国第一大臣，同时

兼外交大臣（１７５８—１７６１和１７６６—

１７７０）和陆军与海军大臣（１７６１—

１７６６）。——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舒扎－ 沙赫（Ｓｈｕｄｓｈａ Ｓｈａｈ死于１８４２

年）—— 阿富汗沙赫（１８０３—１８０９和

１８３９—１８４１），英国的傀儡。——第３６３

页。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Ｓｔｒｕｖｅ，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０５—１８７０）——德国小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者，职业是记者；１８４８年４月和９

月巴登起义和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茨

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逃离

德国；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

者的领袖之一；曾参加美国内战，站在

北部方面；曾鼓吹素食主义。—— 第

６４３、６４４页。

斯福察——见马西米利安诺 斯福察。

斯科皮尼（Ｓｃｏｐｉｎｉ，Ｊ．Ｊ．）—— 日内瓦钳

工、机械工和轧钢工支部书记，后为副

书记，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拉绍德封

１１９人 名 索 引



代表大会（１８７０年４月）的参加者。——

第５２０页。

斯米特，费多尔 伊万诺维奇（ ，

１７８７左右—１８６５）—— 俄国

历史学家。——第２１３、２１４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

第９６、９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９、１１５、１２１、１４３、

１４５、１５４、１５５、１６７页。

斯密斯，阿道夫（斯密斯 赫丁利）（Ｓｍｉｔｈ，

Ａｄｏｌｐｈｅ（Ｓｍｉｔｈ Ｈｅａｄｉｎｇ－ｌｅｙ））——

英国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八十年代

起是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接近法国可

能派，曾发表反对马克思和他的拥护

者的污蔑性文章。——第５２８页。

斯密斯，威廉，悉尼（Ｓｍｉｔｈ，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ｉｄ

ｎｅｙ １７６４—１８４０）——英国海军上将。

——第３９１页。

斯塔尼斯拉夫——见列申斯基，斯塔尼斯

拉夫。

斯坦霍普，詹姆斯（Ｓｔａｎｈｏｐｅ，Ｊａｍｅｓ 

１６７３—１７２１）——伯爵，英国军事家和

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辉格党人，国务

秘书（１７１４—１７１７），财政大臣（１７１７—

１７２１）。—— 第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４、３２７、３７４

页。

斯坦利，爱德华 亨利，得比伯爵（Ｓｔａｎ－

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 Ｈｅｎｒｙ，ＥａｒｌｏｆＤｅｒｂｙ

１８２６—１８９３）——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

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为保守党人，后为自

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外交副大臣

（１８５２），殖民大臣（１８５８和１８８２—１８８５）

和印度事务大臣（１８５８—１８５９），外交

大臣（１８６６—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７８），爱

德华 得比的儿子。——第４１２页。

斯特凡大公（Ｓｔｅｐｈｅｎ １４３５—１５０４）——

摩尔达维亚公（１４５７—１５０４）。——第

３１８页。

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子爵，斯特

拉特福德 坎宁（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ｄｅ Ｒｅｄ－

ｃｌｉｆｆｅ，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Ｃａｎｎｉｎｇ，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８６—１８８０）——英国外交家，曾任驻

君士 坦 丁 堡 公 使（１８１０—１８１２和

１８２５—１８２８），后 为 大 使（１９４１—

１８５８）。——第４１７页。

斯特罗加诺夫家族（ ）—— 第

２５９页。

斯图亚特王朝——曾统治苏格兰（１３７１—

１７１４）和英格兰（１６０３—１７１４）的王朝。

——第４６１、４６６页。

斯托克，约翰（Ｓｔｏｃｋ，Ｊｏｈｎ）——第７０５页。

斯托蒙特子爵，戴维 默里（Ｓｔｏｒｍｏｎｔ，

Ｄａｖｉｄ Ｍｕｒｒａｙ，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２７—

１７９６）——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托利党人；曾任驻维也纳公使（１７６３—

１７７２）和巴黎大使（１７７２—１７７８），外交

大臣（１７７９—１７８２）。—— 第２６１—２６４

页。

斯维亚托斯拉夫 伊哥列维奇（

死于９７２或９７３年）——伊戈尔

的儿子，９４５年起为基辅罗斯大公。

——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斯温森，约翰（Ｓｗａｉｎｓｏｎ，Ｊｏｈｎ）——普雷

斯顿的厂主。——第２１０页。

苏，欧仁（Ｓｕ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０４—１８５７）——

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

社会小说；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第１７、２３页。

苏比兹亲王，沙尔 德 罗昂（Ｓｏｕｂｉｓ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Ｒｏｈａｎ，ｐｒｉｎｃｅ ｄｅ 

１７１５—１７８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

的宠臣，元帅，七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的参加者，１７６１—１７６２年指挥莱茵河

２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法国军队。——第４６６页。

苏尔特，尼古拉 让（Ｓｏｕｌｔ，Ｎｉｃｏｌａｓ－Ｊｅａｎ

１７６９—１８５１）——法国元帅和国家活动

家，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拿破仑法国历

次战争的参加者，在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比利牛斯

半岛战争中为法军指挥官，七月王朝时期任

陆军大臣（１８３０—１８３４和１８４０—１８４５），

外 交 大 臣（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和 首 相

（１８３２—１８３４、１８３９—１８４０和１８４０—

１８４７）。——第２２９、２６８页。

苏里曼一世 坎努尼（苏里曼大帝）（Ｓｕ－

ｌｅｉｍａｎ Ｉ ｅｌ Ｋａｎｕｎｉ（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

－ｃｅｎｔ）１４９５—１５６６）——土耳其苏丹

（１５２０—１５６６）。——第４４９、４５１页。

苏路克，法斯廷（Ｓｏｕｌｏｕｑｕｅ，Ｆａｕｓｔｉｎ 

１７８２左右—１８６７）——海地黑人共和

国总统，１８４９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

世。——第１２页。

苏沃洛夫，亚历山大 瓦西里也维奇

（ ， １７２９—

１８００）—— 伟大的俄国统帅。—— 第

４７１页。

索瓦，阿尔森（Ｓａｕｖａ，Ａｒｓèｎｅ）——法国社

会主义者，职业是裁缝，卡贝的追随

者，美国伊加利亚派移民区的领导人

之一；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巴黎公社被

镇压后流亡美国；海牙代表大会

（１８７２）代表，在代表大会上支持无政

府主义者少数派；七十年代参加美国

的社会主义运动。——第７１１页。

Ｔ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 科尔奈利乌斯 塔西

佗）（Ｐｕｂｌｉｕ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Ｔａｃｉｔｕｓ约

５５—１２０）—— 罗马最著名的历史学

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

史》的作者。——第４２０页。

泰耳斯，威廉（Ｔｈｅｙｌｓ，Ｗｉｌｌｅｍ）——荷兰

外交官，十八世纪初在荷兰驻土耳其

大使馆供职，曾为俄国政府执行各种

外交任务；１７１１—１７１２年曾促使俄国

和土耳其缔结和约。——第２９６页。

唐 卡洛斯——见查理三世。

唐森，查理（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７４—

１７３８），——子爵，英国国家活动家，乔

治一世的主要内阁大臣。罗伯特 沃尔

波尔的内兄弟。——第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４、

２９６、３２６页。

唐森，威廉（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Ｗｉｌｌｉａｍ）——英

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９—

１８７２），八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

者。——第７３３页。

陶恩青，博吉斯拉夫 弗里德里希 艾曼努

埃尔（Ｔａｕｅｎｔｚｉｅｎ，Ｂｏｇｉｓｌａｗ 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 Ｅ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６０—１８５４）——普鲁

士将军，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

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第４０９页。

特雷拉，于利斯（Ｔｒｅｌａｔ，Ｕｌｙｓｓｅ １７９５—

１８７９）——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

共和党人，１８４８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公

共工程部长（１８４８年５—６月）。——第

６１页。

特雷斯塔永，雅克 杜邦（Ｔｒｅｓｔａｉｌｌｏｎ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ｕｐｏｎｔ）——法国正统主义

者。——第８页。

特龙普，科尔奈利斯（Ｔｒｏｍｐ，Ｃｏｒｎｅｌｉｓ 

１６２９—１６９１）——尼德兰海军统帅，海

军上将；第二次和第三次英荷战争

（１６６５—１６６７、１６７２—１６７４）的参加者；

１６７６年起任尼德兰海军总司令。——

第４５７页。

特鲁拉夫，爱德华（Ｔｒｕｅｌｏｖｅ，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０９—１８９９）——伦敦出版商，宪章主

义者，欧文的信徒；１８５８年２月因发表

３１９人 名 索 引



为奥尔西尼谋刺拿破仑第三辩护的文

章而受审；曾出版总委员会关于普法

战争的两篇宣言《法兰西内战》。——

第５４５页。

特罗胥，路易 茹尔（Ｔｒｏｃｈｕ，Ｌｏｕｉｓ－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５—１８９６）——法国将军和政治

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参加侵占阿尔

及利亚（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

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和 意 大 利 战 争

（１８５９），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

量总司令（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８７１年１月），

背叛地破坏城防；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

员。——第５５３页。

忒伦底乌斯（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公元前１９５—１５９）

——古罗马喜剧作家，他创作的喜剧

流传下来的有六个：《安德里亚》、《宦

官》、《姑》、《兄弟》、《波尔米奥》和《自

惩者》。——第２８５页。

梯也尔，阿道夫（Ｔｈｉｅｒｓ，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７—

１８７７）——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

（１８３２和１８３４），首相（１８３６和１８４０），第

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

议员；政府首脑（内阁总理）（１８７１），共

和国总统（１８７１—１８７３），镇压巴黎公

社的刽子手。—— 第９、２１、４２０、５２７、

５５１、５９７、６０７、６２９、６８７、７１２、７３０页。

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Ｖｌｅ

ｃａｔó１ｉｃｏ １４５２—１５１６）——加斯梯里

亚国王（１４７４—１５０４）和执政者（１５０７—１５１６），

阿腊贡国王，称斐迪南二世（１４７９—１５１６）。

——第３８４、３８５页。

帖木儿（塔梅尔兰）（Ｔｉｍｕｒ－ｉ－ｌａｎｇ（Ｔａ

－ｍｅｒｌａｎｅ）１３３６—１４０５）——中亚细亚

的统帅和征服者，统治毛危兰纳赫尔、

花剌子模和霍拉桑的帖木儿王朝

（１３７０—１５０７）的创立者。—— 第３１３

页。

“铁人”弗里德里希第二（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Ⅱ，

ｄｅｒ“Ｅｉｓｅｒｎｅ”１４１３—１４７１）——勃兰登

堡选侯（１４４０—１４７０）。——第３３４、３３５

页。

图尔恩－塔克西斯，马克西米利安 卡尔

（Ｔｈｕｒｎ ｕｎｄ Ｔａｘｉｓ，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２—ｌ８７１）——德意志一小邦

的领主王公（邦君）；１８６７年以前享有

在德意志一些邦中组织邮政的世袭特

权；是《法兰克福总邮报》的世袭所有

人。——第３１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抨击了李嘉

图的货币论，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

——第１５４页。

托尔斯泰，雅柯夫 尼古拉 也维奇

（ ， １７９１—

１８６７）——俄国文学家，１８２３年起侨居

巴黎，１８３７年起为国民教育部的通讯

员和第三局的密探。—— 第２１３、２１４

页。

托雷，埃蒂耶纳 约瑟夫 泰奥菲尔

（Ｔｈｏｒé，▍Ｅｔｉｅｎｎｅ－Ｊｏｓｅｐｈ－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ｅ

 １８０７—１８６９）——法国政治活动家，

律师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

主义者，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１８４８年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后

来流亡英国；１８６０年回到法国，脱离政

治活动。——第４２３页。

托伦，昂利 路易（Ｔｏｌａｉｎ，Ｈｅｎｒｉ－Ｌｏｕｉｓ 

１８２８—１８９７）——法国雕刻工，右派蒲

鲁东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

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瓦

代 表大会（１８６６）、洛桑代表大会

（１８６７）、布鲁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８）和

４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代表；１８７１年

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

凡尔赛分子，被开除出国际；后为参议

员。——第５０１、５０２、５２８、５３９、６８１页。

Ｗ

瓦茨拉夫四世（Ｗａｃｌａｗ ＩＶ １３６１—

１４１９）——捷克国王（１３７８—１４１９），所

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３７８—１４００）。

——第３３３页。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 弗兰茨 莱奥

（Ｗａｌｄｅｃｋ，Ｂｅｎｅｄｉｋｔ Ｆｒａｎｚ Ｌｅｏ 

１８０２—１８７０）——德国政治活动家，资

产阶级激进派，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８年是

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

之一；普鲁士议会下院议员（１８６１年

起）和德意志国会议员（１８６７年起）；进

步党的领袖之一。——第３０页。

瓦尔兰，路易 欧仁（Ｖａｒｌｉｎ，Ｌｏｕｉｓ－Ｅｕ－

ｇèｎｅ １８３９—１８７１）——法国工人运动

的杰出活动家，装订工人，左派蒲鲁东

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

际伦敦代表会议（１８６５）、日内瓦代表

大会（１８６６）和巴塞尔代表大会（１８６９）

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

黎公社委员，１８７１年５月２８日被凡尔赛

分子杀害。——第５２９页。

瓦场，爱德华 玛丽（Ｖａｉｌｌａｎｔ，毦Ｅｄｏｕａｒｄ－

Ｍａｒｉｅ１８４０—１９１５）—— 法国社会党

人，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

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洛桑

代 表大会（１８６７），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７１）和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

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

而退出国际；１８８４年起为巴黎市参议会

参议员；１８８９和１８９１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

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创建人之

一（１９０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

社会沙文主义立场。——第５９５页。

万德里（Ｖｉｎｄｒｙ）——法国染工，第一国际

里昂支部成员。——第５２４页。

万萨德，皮埃尔 德尼（Ｖｉａ汅ａｒｄ，Ｐｉｅｒｒｅ－

Ｄｅｎｉｓ １８２０—１８８２）——法国工人政

论家，１８４８年革命的参加者，曾参加卢

森堡委员会；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

写有许多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

国际会员。——第５００、５０２页。

威德，查理（Ｗａｄｅ，Ｃｈａｒｌｅｓ）——英国共和

运动的参加者。——第５３９页。

威尔克斯，华盛顿（Ｗｉｌｋ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１８２６左右—１８６４）——英国激进主义

政论家，《晨星报》编辑之一。—— 第

２４９页。

威尔士亲王——见查理一世。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 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

ｗａｒｄ Ｇｉｂｂｏｎ １７９６—１８６２）—— 英

国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

阶级殖民理论。——第１３９页。

威兰 德，弗兰 西斯（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９６—１８６５）——伦理学、政治经济学

和其他科学通俗教科书的著者，美国

普罗维登斯城大学校长，教士。——第

２００页。

威勒尔，乔治 威廉（Ｗｈｅｅｌｅｒ，Ｇｅｏｒｇ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

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７），

总委员会财务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和

１８６５—１８６７），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１８６５）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

会委员。——第６５８、７３３页。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 １７８１—１８６４）

——维尔腾堡国王（１８１６—１８６４）——

第２９页。

５１９人 名 索 引



威廉一世，普鲁士亲王（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Ｐｒｉｎｚ

 ｖｏｎ Ｐｒｅｕβｅｎ １７９７—１８８８）——摄

政 王（１８５８—１８６１），普 鲁 士 国 王

（１８６１—１８８８），德 国 皇 帝（１８７１—

１８８８）。——第４４１、４４５、６４６、６７３页。

威廉一世（奥伦治的）（“沉默者”），奥伦治

亲王，拿骚伯爵（Ｗｉｌｌｅｍ Ｉ，ｐｒｉｎｓ ｖａｎ

 Ｏｒａｎｊｅ，ｇｒａａｆ ｖａｎ Ｎａｓｓａｕ，ｄｅ 

Ｚｗｉ－ｊｇｅｒ １５３３—１５８４）——尼德兰

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

动家，１５７２年被推举为尼德兰总督。

——第４５１页。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Ｗｉｌｌｉａｍ Ⅲ ｏｆ 

Ｏｒａｎｇｅ １６５０—１７０２）——尼德兰总

督（１６７２—１７０２），英国国王（１６８９—

１７０２）。——第２８４、２８８、２９５、２９７、３０５、

３２９、３３０、３４４、３７３、４５８、４５９页。

威廉四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Ｖ １７６５—１８３７）

——英国国王（１８３０—１８３７）。—— 第

５５８页。

威廉五世（ＷｉｌｌｉａｍＶ１６０２—１６３７）——黑

森－加塞尔邦的邦伯。——第３４０页。

威廉五世（Ｗｉｌｌｅｍ Ｖ １７４８—１８０６）——

１７５１年起为尼德兰总督，１７８４年被驱

逐出国，１７８７年由于普鲁士干涉而复

辟，ｌ７９５年被法军推翻，弗里德里希－

威廉二世的姐妹的丈夫。—— 第３４５

页。

威灵顿公爵，阿瑟 韦尔斯利（Ｗ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ｎ，Ａｒｔｈｕｒ 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Ｄｕｋｅ ｏｆ 

１７６９—１８５２）——公爵，英国统帅和国

家活动家，托利党人；１８０８—１８１４年和

１８１５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

挥英军；历任军械总长（１８１８—１８２７），

英 军 总 司 令（１８２７—１８２８、１８４２—

１８５２），首相（１８２８—１８３０），外交大臣

（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第２３１、３８０、３９９、

４１１页。

威斯特，威廉（Ｗｅｓｔ，Ｗｉｌｌｉａｍ）——美国小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伍德赫尔银行

职员，国际北美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委

员，第十二支部（纽约）书记，在海牙代

表大会（１８７２）上被开除出国际。——

第５６２、５６３、５６５、５６６、５６８、６０６页。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 冯（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

Ｋａｒｏｌｉｎｅ ｖｏｎ １７８０—１８５８）—— 马

克思夫人的母亲。——第６５４页。

韦尔斯利侯爵，理查 科利（Ｗｅｌｌｅｓｌｅ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ｌｌｅｙ，Ｍａｒｑｕｉｓ １７６０—

１８４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曾任印度

总督（１７９８—１８０５），驻西班牙大使

（１８０９），外交大臣（１８０９—１８１２），爱尔

兰总督（１８２１—１８２８和１８３３—１８３４），

曾残酷镇压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２３１页。

韦济尼埃，皮埃尔（Ｖéｓｉｎｉｅｒ，Ｐｉｅｒｒｅ 

１８２６—１９０２）——法国小资产阶级政

论家，反波拿巴主义者，流亡者，在伦

敦的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曾参加

１８６５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因

诽谤总委员会于１８６６如被开除出总委

员会，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

亡英国，在伦敦出版《联盟报》，为世界

联盟委员会委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

和国际总委员会。——第６８２、７１２页。

韦 梅 希，欧 仁（Ｖｅｒｍｅｒｓｃｈ，Ｅｕｇèｎｅ 

１８４５—１８７８）——法国小资产阶级新

闻工作者，共和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巴

黎公社时期曾出版《度申老头》周报，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英国出版

报纸《谁来了！》，曾在报上对国际和总

委员会进行诬蔑。——第６９９页。

韦斯顿，约翰（Ｗｅｓｔｏｎ，Ｊｏｈｎ）——英国工人

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

６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主义者，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

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７２），积极参

加总委员会的工作，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代

表，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土地和劳

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不列颠联合会委

员会委员（１８７２）。——第５２９、５３４、６７８

页。

维达尔，弗朗索瓦（Ｖｉｄａｌ，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１４—１８７２）——法国经济学家，小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者，１８４８年卢森堡委

员会书记，立法议会议员（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第１３、１６页。

维登布鲁赫，路易（Ｗｉｌｄｅｎｂｒｕｃｈ，Ｌｏｕｉｓ 

１８０３—１８７４）——普鲁士外交官，曾任

驻贝鲁特总领事，１８４８年与丹麦作战

时期，与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团一起被

派往哥本哈根。——第６６页。

维多克，弗朗索瓦 欧仁（Ｖｉｄｏｃｑ，Ｆｒａｎ－

汅ｏｉｓ－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７５—１８５７）——法国

的刑事犯，秘密警探；一般认为《维多

克回忆录》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名字已

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手的代名词。

——第４４５页。

维多利亚（Ｖｉｃｉｏｒｉａ １８１９—１９０１）——英

国女王（１８３７—１９０１）。——第３７３、６７４

页。

维尔特，格奥尔格（Ｗｅｅｒｔｈ，Ｇｅｏｒｇ１８２２—

１８５６）——德国无产阶级诗人和政

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的编辑之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

４２页。

维克多－阿梅代一世（Ｖｉｃｔｏｒ－ＡｍéｄéｅＩ

１５８７—１６３７）——１６３０年起为萨瓦公

爵。——第４５４页。

维克多－阿梅代二世（Ｖｉｃｔｏｒ－ＡｍéｄéｅⅡ

１６６６—１７３２）—— 萨瓦公爵（１６７５—

１７３０）——西西里国王（１７１３—１７１８）；第一

代撒丁国王（１７１８、１７２０—１７３０）。——第

４５８—４６０页。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Ｅ

ｍａｎｕｅｌｅ ＩＩ １８２０—１８７８）——皮蒙

特国王（１８４９—１８６１），意大利国王

（１８６１—１８７８）。——第４４１、５５２页。

维克里，赛米尔（Ｖｉｃｋｅｒｙ，Ｓａｍｕｅｌ）——不

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年１２月

—１８７３年５月），曾与委员会里的改良

派进行积极的斗争，曼彻斯特不列颠

联合会代表大会（１８７３）主席。——第

７２０、７２２、７２５、７３３页。

维拉尔公爵，克劳德 路易 埃克托尔（Ｖｉｌ

ｌａｒｓ，Ｃｌａｕｄｅ－Ｌｏｕｉｓ－Ｈｅｃｔｏｒ，ｄｕｃ ｄｅ

 １６５３—１７３４）—— 法国统帅，元帅

（１７３３年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１７０１—１７１４）和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１７３３—１７３５）的参加者。—— 第４６３

页。

维利希，奥古斯特（Ｗｉｌｌｉｃｈ，Ａｕｇｕｓｔ 

１８１０—１８７８）——普鲁士军官，因政治

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９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１８５０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冒险

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１８５３年侨

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第６９、７０、６４９、６５２页。

维隆，路易 德吉烈（Ｖéｒｏｎ，Ｌｏｕｉｓ－Ｄéｓｉｒé

 １７９８—１８６７）——法国新闻工作者

和政治活动家，１８４８年前为奥尔良党

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立宪主义者

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１８４４—１８５２）。

——第２４页。

维斯康蒂，瓦伦蒂娜（Ｖｉｓｃｏｎｔｉ，Ｖａｌｅｎ－

ｔｉｎｅ １３６６—１４０６）——公爵夫人，法

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祖母；出身于米兰

７１９人 名 索 引



名门贵族。——第４４８页。

维特根施坦，彼得 克里斯蒂安诺维奇

（ ，

１７６８—１８４２）——伯爵，俄国将军，后

为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

者，１８１３年４—５月任俄普联军总司令。

——第４０９页。

维伊奥，路易 弗朗索瓦（Ｖｅｕｉｌｌｏｔ，Ｌｏｕｉｓ－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１３—１８８３）—— 法国记

者，天主教的狂热支持者，《世界报》的

主编（１８４８—１８６０）。——第４２１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 味吉尔 马洛）（Ｐｕｂ

ｌｉｕｓ 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 Ｍａｒｏ 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３７５

页。

魏勒尔，亚当（Ｗｅｉｌｅｒ，Ａｄａｎ １８４１—

１８９４）——德国工人，职业是细木工和硬

木工；侨居美国，后来侨居英国；１８６１—１８６２

年参加美国内战；从１８６２年起为伦敦德意志

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国际会员（１８６５年起），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成员（１８７２年１１月

—１８７３年）和它的最后一任书记；英国工联

运动的积极活动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

（１８８３年起）；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英

国改良派的斗争。——第７２０页。

魏斯，路易（路德维希）（Ｗｅｉｓｓ，Ｌｏｕｉｓ 

（Ｌｕｄｗｉｇ）死于１８９８年以前）——瑞士

首饰工人，约 菲 贝克尔领导的德语

区支部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５１９页。

温采尔——见瓦茨拉夫四世。

文钦佐第二 贡萨加（Ｖｉｎｃｅｎｚｏ Ⅱ Ｇｏｎ

－ｚａｇａ １５９４—１６２７）——贡萨加家族

的末代曼都亚公爵，１６２６年起执政；

１６１５年起为红衣主教。——第４５３页。

沃尔波尔，霍雷修（Ｗａｌｐｏｌｅ，Ｈｏｒａｃｅｏｒ

Ｈｏｒａｔｉｏ１７１９—１７９７）——英国首相罗

伯特沃尔波尔的儿子，作家和艺术理论家，

他的书信和回忆录提供了有关英国乔治王

朝的重要资料。——第２５８页。

沃尔波尔，霍雷修（Ｗａｌｐｏｌｅ，Ｈｏｒａｃｅ ｏｒ 

Ｈｏｒａｔｉｏ １６７８—１７５７）——罗伯特 沃

尔波尔的弟弟，前者的叔父。英国外交

家和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议员，曾

任驻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的外交使节。

——第２５５、２６７、２９６页。

沃 尔波尔，罗伯特（Ｗａｌｐｏｌｅ，Ｒｏｂｅｒｔ 

１６７６—１７４５）——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

党首领，曾任首相（１７２１—１７４２），在他执政时

期完全形成了摆脱国王控制、依靠议会多数

的内阁制。他以在议会中广泛行贿而闻名。

——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沃尔夫，詹姆斯（Ｗｏｌｆｅ，Ｊａｍｅｓ １７２７—

１７５９）—— 英 国 将 军，七 年 战 争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时期加拿大战争的参加

者。——第４６７页。

沃尔弗（Ｗｏｌｆｆ）——耶稣会教徒，列奥波

特一世皇帝的神父。——第３４３页。

沃尔弗，斐迪南（Ｗｏｌｆ，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１８１２—

１８９５）（红色沃尔弗ｄｅｒ ｒｏｔｅ Ｗｏｌｆ）

—— 德国政论家，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

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后流亡国外；１８５０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

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第４２页。

沃尔弗，路易吉（Ｗｏｌｆｆ，Ｌｕｉｇｉ）——意大利

少校，马志尼的拥护者，伦敦意大利工

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１８６４年９月

２８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

委员会委员（１８６４—１８６５），１８６５年伦

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１８７１年被揭露

为波拿巴的警探。——第５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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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弗，威廉（Ｗｏｌｆｆ，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０９—

１８６４）（鲁普斯Ｌｕｐｕｓ）——德国无产阶

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

西亚农奴的儿子；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１８３４—１８３９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年３月起为共产主

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法兰

克福国民议会议员；１８５３年起在曼彻

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第４１、４２、４８２、４８３、４９３—

４９５页。

沃尔迈纳，约翰 哥特弗里德（Ｗｏｈｌｍｅｉ－

ｎ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约生于１８２６

年）——德国建筑师；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

斐特武装起义的参加者。——第６４０、

６４１页。

沃伦，彼得（Ｗａｒｒｅｎ，Ｐｅｔｅｒ １７０３—１７５２）

——英国海军上将；爱尔兰人；奥地利

王位继承战争（１７４０—１７４８）的参加

者，议会议员。——第４６５页。

乌迪诺，尼古拉 沙尔（Ｏｕｄｉｎｏｔ，Ｎｉｃｏ－ｌａ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６７—１８４７）—— 法国将

军，１８０９年起为元帅，拿破仑法国历次

战争的参加者。——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乌尔卡尔特，戴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曾揭露

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三

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议会

议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２），《自由新闻》报

（１８５５—１８６５）和《外交评论》杂志

（１８６６—１８７７）的创办人和编辑。——

第２０４—２０５、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１、３７０页。

乌朗特，路德维希（Ｕｈｌａｎｄ，Ｌｕｄｗｉｇ 

１７８７—１８６２）——德国浪漫主义诗人；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员，属于中间派左翼。——第４４２页。

乌沙可夫，亚历山大 克列奥纳科维奇

（ ，

１８０３—１８７７）——俄国将军，１８５４年任

多瑙河俄军指挥官，１８５５年在克里木

任师长。——第２１９页。

乌兹别克汗（Ｕｓｂｅｃｋ Ｋｈａｎ １２８２—

１３４２）——金帐汗国的统治者（１３１２—

１３４２）。——第３１０页。

吴亭，尼古拉 伊萨柯维奇（ ，

１８４５—１８８３）——俄国革命

家，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土地和自由”

社社员，１８６３年起流亡英国，后迁瑞

士；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人

民事业》编辑部委员（１８６８—１８７０），

《平等报》编辑之一（１８７０—１８７１），曾

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斗争，

１８７１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七十

年代中脱离革命运动，１８８０年回到俄

国。——第６０１页。

伍德赫尔，维多利亚（Ｗｏｏｄｈｕｌｌ，Ｖｉｃ－ｔｏ

ｒｉａ １８３８—１９２７）——美国资产阶级

女权主义者，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企图夺取

国际北美联合会的领导权，组织了一

批由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

姐成的支部，曾领导被总委员会和海

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开除出国际的第十

二支部；曾和自己的妹妹田纳西 克拉

夫林一起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

周刊》。——第５６２、５６５—５７０页。

武赫尔，莱奥波德（Ｗｕｃｈｅｒ，Ｌｅｏｐｏｌｄ死于

１８９８年以前）——德国裁缝，第一国际

会员，日内瓦裁缝支部主席。—— 第

５２０页。

Ｘ

希尔德堡豪森，约瑟夫 马里亚 弗里德里

９１９人 名 索 引



希 威廉，萨克森亲王（Ｈｉｌｄｂｕｒｇｈａｕ－

ｓｅｎ，Ｊｏｓｅｐｈ Ｍａｒｉａ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

ｈｅｌｍ，ＰｒｉｎｚｖｏｎＳａｃｈｓｅｎ１７０２—１７８７）

——德国元帅。——第４６６页。

希尔曼，胡果（Ｈｉｌｌｍａｎｎ，Ｈｕｇｏ １８３２—

１８９８）—— 德国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

亡伦敦：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１８６９

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第６４３页。

希尔施，威廉（Ｈｉｒｓ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汉堡

的店员，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普鲁

士在伦敦的警探。——第６５２页。

希尔斯，埃德蒙（Ｈｉｌｌｓ，Ｅｄｍｕｎｄ）——国际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书记（１８７２），曾

反对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第７２０

页。

西德默思子爵，亨利 阿丁顿（Ｓｉｄｍｏｕ－

ｔｈ，Ｈｅｎｒｙ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Ｖｉｓｃｏｕｎｔ１７５７—

１８４４）——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曾

任首相兼财政大臣（１８０１—１８０４），任内务大

臣（１８１２—１８２１）时对工人运动实行镇压措

施。——第２４９页。

西吉斯蒙德一世（老王）（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 Ｉ 

１４６７—１５４８）——波兰国王和立陶宛

大公（１５０６—１５４８）。——第３３７页。

西吉斯蒙德一世 卢森堡（Ｓｉｅｇｉｓｍｕｎｄ Ｉ

 Ｌｕｘｅｎｂｕｒｇ １３６１—１４３７）——所谓

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４１０—１４３７）。

——第３３１、３３３页。

西蒙，莱维（Ｓｉｍｏｎ，Ｌｅｖｙ）——德国商人；

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

审判案的证人。——第６３９页。

西蒙，茹尔（Ｓｉｍｏｎ，Ｊｕｌｅｓ １８１４—１８９６）

——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

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制宪议会议

员（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国防政府的成员，国防政府

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１８７０—

１８７３），１８７１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

的鼓动者之一；内阁总理（１８７６—１８７７）。

——第４２９页。

西莫林（Ｓｉｍｏｌｉｎ）——第２６１页。

西莫尼奇，伊万 斯切潘诺维奇（ ，

１７９２—１８５５）——俄国

将军，曾任驻德黑兰公使（１８３２—

１８３９）。——第３６０页。

西斯蒙第，让 沙尔 莱奥纳尔 西蒙德 德

（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 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

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

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

表人物。——第１５０、１５４、２０１、２０２页。

席利，维克多（Ｓｃｈｉｌｙ，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１０—

１８７５）——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职业是律师，１８４９年巴登—普法尔

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法国，国际会

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

际，１８６５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第４９９—５０２页。

小西塞罗——见布鲁内蒂，安吉洛。

谢 尔 本，威 廉（Ｓｈｅｌｂｕｒｎ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３７—１８０５）——伯爵，英国国家活动

家，主张与北美殖民地妥协和从美国

撤军。１７８２年在罗金厄姆的内阁中任

国务秘书，同年罗金厄姆死后接任首

相。——第２６２、２６４页。

谢米亚金，康斯坦丁 罗曼 诺维奇

（ ， １８０２—

１８６７）——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时期

任旅长，军团参谋长（１８５４年１１月—

１８５５年４月），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

参加者。——第２３３、２３７页。

谢纳瓦尔（Ｃｈｅｎｅｖａｌ，Ｌ．Ｊ．）—— 第５２０

页。

休 谟，罗伯特 威廉（Ｈｕｍｅ，Ｒｏｂ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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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ａｍ）——美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

义者，新闻工作者，全国工人联合会的

领导人之一，国际会员和总委员会通

讯员。——第５３１、５３３、５６７、５６８、６６５—

６６６页。

许纳拜恩，弗里德里希 威廉（Ｈüｈｎｅｒ－

ｂｅｉ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生于约

１８１７年）——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

盟盟员，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

为安全委员会委员。——第６３９页。

雪恩哈耳斯，卡尔 里特尔（Ｓｃｈｏｎｈａｌｓ 

Ｋａｒｌ Ｒｉｔｔｅｒ １７８８—１８５７）——奥地

利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反对拿

破仑法国的战争和镇压意大利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革命。——第３１页。

Ｙ

雅科比，约翰（Ｊａｃｏｂｙ，Ｊｏｈａｎｎ １８０５—

１８７７）——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１８４８年为普鲁

士国民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１８４９年

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翼；１８６２年

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

人（１８６７），七十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

人。——第３０页。

雅克拉尔，沙尔 维克多（Ｊａｃｌａｒｄ，Ｃｈａｒ－

ｌｅｓ－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４３—１９０３）——法国社

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政论家，

１８７０年起为国际会员，马克思的拥护

者；巴黎公社的积极活动家，国民自卫

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时期为

国民自卫军军团指挥官，公社被镇压

后流亡瑞士，后迁居俄国；１８８０年大赦

后回到法国，继续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第５２０页。

雅罗斯拉夫（智者）（  

９７８—１０５４）——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儿

子，１０１９年起为基辅罗斯大公。在位期

间编纂了雅罗斯拉夫法典，所以历史

上称他为“智者”。——第３０９页。

亚德维加（Ｊａｄｗｉｇａ １５１３—１５７３）——波

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一世的女儿，勃兰

登堡选侯约阿希姆二世 赫克脱的妻

子（１５３５年起）。——第３３８页。

亚盖隆王朝——波兰王朝（１３８６—１５７２）、

立陶宛大公世家（１３７７—１５７２）。——

第４５２页。

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４６０—１５０６）——

卡齐米尔四世的儿子，１４９２年起为立

陶宛大公，１５０１年起为波兰国王。１４９５

年与伊凡三世的女儿叶列娜结婚。

——第３１８页。

亚历山大一世（Ａ Ⅰ１７７７—１８２５）

—— 俄国皇帝（１８０１—１８２５）。—— 第

３５８、４０５、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７、４７８页。

亚历山大六世（俗名罗德里戈 波尔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Ⅵ（ＲｏｄｒｉｇｏＢｏｒｇｉａ）１４３１左

右—１５０３）—— 罗 马 教 皇（１４９２—

１５０３）。——第３８４页。

扬森，卡尔（Ｊａｎｓｅｎ，Ｋａｒｌ生于１８３０年左

右）——德国教师；１８４９年５月爱北

斐 特武 装起 义的参加者。—— 第

６４０、６４１页。

叶卡特琳娜一世（Ｅ  Ⅰ １６８４—

１７２７）—— 彼得一世的第二个妻子

（１７１２年起），１７２５—１７２７年为俄国女

皇。——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叶卡特琳娜二世（Ｅ  Ⅱ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６）—— 俄国女皇（１７６２—１７９６）。

—— 第２５６、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８、

２９１、３７３、３８８、４６８—４７２、６７０页。

伊戈尔（  死于９４５年）——柳里克

的儿子，９１２年起为基辅罗斯大公。

——第３０７页。

１２９人 名 索 引



伊丽莎白——见法尔奈泽，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见伊丽莎白 华洛瓦。

伊丽莎白 彼得罗夫娜（

 １７０９—１７６１）——彼得一世的女儿；

俄国女皇（１７４１—１７６１）。—— 第４６５、

４６７页。

伊丽莎白 都铎（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ｕｄｏｒ１５３３—

１６０３）——英 国 女 王 （１５５８—

１６０３），都铎王朝末代女王。——第

４５１、４５２页。

伊丽莎白 华洛瓦（法国的伊丽莎白）

（毦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ｄｅＶａｌｏｉｓ（▍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１５４５—１５６８）——法国国王亨

利二世的女儿，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妻

子（１５５９年起）。——第４５１页。

伊普西朗蒂，亚历山大（Ｙｐｓｉｌａｎｔｉ，Ａｌｅ－

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９２—１８２８）——希腊民族解

放运动的活动家，１８１２年卫国战争的

参加者，莫尔达维亚１８２１年起义的组

织者，起义失败后逃往奥地利，被捕并

一直监禁到１８２７年，因俄国出面干涉

而被释放。——第４７７页。

伊万一世 卡利塔（钱袋）（ Ｉ  

死于１３４０年）——莫斯科公达尼尔 亚

历山大罗维奇的儿子，１３２５年起为莫

斯科公，１３２８年起为大公。—— 第

３１０—３１３、３１９、３２０页。

伊万三世（ Ⅲ１４４０—１５０５）——莫斯

科大公（１４６２—１５０５）。在位期间统一

了除普斯科夫外的几乎全部东北俄罗

斯，逐步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使

俄国最后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

——第３１０、３１２—３２０、３２５页。

伊文思，乔治 德莱西（Ｅｖ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ｅ ｄｅ

 Ｌａｃｙ １７８７—１８７０）——英国将军，

自由党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克里木

战争的参加者，１８５４年任克里木英军

师长。——第４１２页。

易卜拉欣－ 帕沙（Ｉｂｒａｈｉｍ Ｐａｓｈａ 

１７８９—１８４８）——埃及的统帅，埃及执

政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嗣子；１８２４—

１８２８年曾率领土军镇压希腊起义者；

在埃及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埃军总司

令（１８３１—１８３３和１８３９—１８４１）；１８４４

年起是同其父穆罕默德－阿利共同统

治埃及，１８４７年以后成为埃及的实际

的统治者；１８４８年被任命为埃及最后

一个帕沙。——第３９１、４７７页。

尤里 达尼洛维奇（  

１２８１—１３２５）——莫斯科公达尼尔 亚

历山大罗维奇的儿子，伊万 卡利塔的

哥哥，１３０３年起为莫斯科公，１３２０年起

为大公。——第３１０页。

尤利乌斯二世（俗名朱利安诺 德拉罗韦

雷）（Ｊｕｌｉｕｓ Ⅱ（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ｄｅ ｌｌａ 

Ｒｏｖｅｒｅ）１４４３—１５１３）—— 罗马教皇

（１５０３—１５１３）。——第３８５页。

尤伦堡，卡尔（Ｇｙｌｌｅｎｂｏｒｇ，Ｋａｒｌ １６７９—

１７４６）——伯爵，瑞典国家活动家，曾

任驻伦敦公使（１７１５—１７１８），１７１６年

因与詹姆斯党人暗中勾结，其在伦敦

的寓所遭搜查并被捕。１７１８年起任外

交大臣和首相（１７３９—１７４６）。——第

２７２、２９２页。

雨果，维克多（Ｈｕｇｏ，Ｖｉｃｔｏｒ １８０２—

１８８５）——伟大的法国作家，第二共和

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１８５１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

岛；１８５５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

——第２４９页。

约阿希姆第一 奈斯托尔（Ｊｏａｃｈｉｍ Ⅰ 

Ｎｅｓｔｏｒ １４８４—１５３５）——勃兰登堡选

侯（１４９９—１５３５）。——第３３５页。

约阿希姆第二 赫克托（Ｊｏａｃｈｉｍ Ⅱ

２２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Ｈｅｋｔｏｒ １５０５—１５７１）——勃兰登堡

选侯（１５３５—１５７１）。—— 第３３５—３３８

页。

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Ｊｏａｃｈｉｍ－Ｆｒｉｅ－

ｄｒｉｃｈ １５４６—１６０８）——勃兰登堡选

侯（１５９８—１６０８）。——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约翰（Ｊｏｈａｎｎ １７８２—１８５９）——奥地利

大公，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

加者，１８０９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之

一，１８４８年６月至１８４９年１２月为德意志

帝国摄政王。——第２８、３１、４７４页。

约翰第二（ＪｏｈａｎｎⅡ１５１３—１５７１）——新

马尔克侯爵，勃兰登堡选侯约阿希姆第二

赫克托的弟弟。——第３３５页。

约翰一世，齐 米斯基斯（Ｊｏｈｎ Ⅰ，

Ｚｉｍｉｓｋｅｓ约９２５—９７６）——拜占廷帝国

皇帝（９６９—９７６）。——第３０８页。

约翰三世（ＪｏｈａｎⅢ１５３７—１５９２）——瑞典

国王（１５６８—１５９２）。——第２９５页。

约翰－ 乔治第一（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Ⅰ

１５２５—１５９８）—— 勃 兰 登 堡 选 侯

（１５７１—１５９８）。——第３３６页。

约翰－ 乔治第一（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Ⅰ

１５８５—１６５６）——萨克森选侯（１６１１—

１６５６）。——第４５４页。

约翰 西吉斯蒙德（Ｊｏｈａｎｎ Ｓｉｇｉｓｍｕｎｄ

１５７２—１６１９）—— 勃 兰 登 堡 选 侯

（１６０８—１６１９），普鲁士公爵（１６１８年

起）。——第３３６、３３８、３３９页。

约翰 西塞罗（Ｊｏｈａｎｎ Ｃｉｃｅｒｏ １４５５—

１４９９）—— 勃兰登堡选侯（１４８６—

１４９９）。——第３３５页。

约克，汉斯 大卫 路德维希，瓦滕堡伯爵

（Ｙｏｒｋ，ＨａｎｓＤａｖｉｄＬｕｄｗｉｇ，Ｇｒａｆｖｏｎ

Ｗａｒｔｅｎｂｕｒｇ１７５９—１８３０）—— 普鲁士

将军，１８２１年起为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

法国的战争。——第４０９页。

约 瑟 夫－ 斐 迪 南（Ｊｏｓｅｐｈ  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１６９２—１６９９）——亲王，巴伐利亚

选侯国王位继承人，西班牙王位预定

继承人。——第４５９页。

约瑟夫一世（ＪｏｓｅｐｈⅠ１６７８—１７１１）——

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７０５—

１７１１），匈牙利国王（１６８７—１７１１）。

——第４５８、４６０页。

约瑟夫二世（ＪｏｓｅｐｈⅡ１７４１—１７９０）——

奥地利女皇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

（１７６５—１７８０），奥地利君主国执政（１７８０—

１７９０），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７８０—

１７９０）。——第４６７、４６９页。

Ｚ

扎波略，亚诺什（约翰）（Ｚ氊ｐｏｌｙａ，Ｊ氊ｎｏｓ

（Ｊｏｈａｎｎ）１４８７—１５４０）——特兰西瓦尼

亚都督；曾率领军队镇压１５１４年匈牙

利农民起义；１５２６年被封为匈牙利国

王。——第４４９、４５１页。

扎博克里特斯基，奥西普 彼得罗维奇

（ ， １７９３—

１８６６）——俄国将军，克里木战争的参

加者。——第２３４、２３７、２３９页。

扎哥尔斯基，扬（Ｚａｇｏｒｓｋｙ，Ｊａｎ）——在瑞

士的波兰侨民，加入和平和自由同盟

委员会。——第５１９、５２１页。

扎姆佩里尼（Ｚａｍｐｅｒｉｎｉ，Ｊ．）——意大利制

帽工，第一国际意大利日内瓦支部成

员。——第５１９页。

藻尔，亨利希（Ｓａｕ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１８４９

年５月爱北斐特武装起义参加者审判

案的证人。——第６３９页。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Ⅰ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

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１５６７—１６２５）。

——第３２８、４５２页。

３２９人 名 索 引



詹姆斯二世（ＪａｍｅｓⅡ１６３３—１７０１）——

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国王（１６８５—

１６８８）。——第４５９页。

詹姆斯 斯图亚特，所谓的詹姆斯三世

（Ｊａｍｅｓ Ｓｔｕａｒｔ，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ＳｔｕａｒｔⅢ１６８８—１７６６）——英国国王

詹姆斯二世的儿子，英国王位追求

者。——第４５９页。

祖博夫，普拉东 亚历山大罗维奇（ ，

）——叶卡特琳

娜二世的宠臣。——第２６６页。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Ｓｏｒｇｅ，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２８—１９０６）——国

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

的参加者；１８５２年侨居美国，国际美国各支部

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牙代表大

会（１８７２）代表，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１８７２—

１８７４），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

（１８７６）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

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 第６８０、７０４、７０７、７０９、７１０、７１１、

７１６页。

佐尔姆斯伯爵，维克多 弗里德里希 冯

佐尔姆斯 宗南瓦尔德（Ｓｏｌｍｓ，Ｖｉｃｔｏ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ｖｏｎ Ｓｏｌｍｓ Ｓｏｎ－ｎｅｎ

ｗａｌｄｅ，ｇｒａｆ １７３０—１７８３）——普鲁士

外交家；驻瑞典（１７５５—１７５７）和彼得

堡（１７６２—１７７９）公使；彼得三世和弗

里德里希二世１７６４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１

日）条约的发起人；参加第一次瓜分波

兰的准备工作。——第２５８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

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第３９２

页。

奥德赛—— 古希腊神话中伊大卡岛国

王，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第

２７０页。

Ｂ

波利菲米斯——古希腊神话中居住在西

西里岛上的一个吃人的独眼巨人。——

第２７０页。

Ｆ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

——第４２０页。

Ｌ

劳孔尼——古希腊史诗中特洛伊城阿波

罗神的祭司。——第４２９页。

Ｎ

纳尔苏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爱恋自己

的影像的美少年；转义是妄自尊大的

人。——第４２２页。

Ｓ

参孙——圣经中的英雄，据说他有非凡的

力气和胆量。——第２７６页。

Ｙ

雅努斯——古罗马的神，有前后两副面

孔；雅努斯的转义就是口是心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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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８８页。

亚奥鲁士——古希腊神话中风的主宰者，

亚奥利亚岛的统治者。奥德赛在漂泊中

曾在岛上受到接待。——第３７５页。

伊克西昂——古希腊神话中的拉皮特人

之王，由于犯了罪而被惩处在地狱里受

痛苦。——第４２０页。

５２９人 名 索 引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卡 马克思和弗 恩格斯的著作

卡 马克思

《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波茨

 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西方

强国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００—１０９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３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０２５号。——第２２８页。

《法国和英国的军事计划。——希腊

人暴动。——西班牙。——中国》（《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

１１７—１２４页）。

  载于１８５４年３月１８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０３０号。——第２２８页。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

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

卷第３３１—３８９页）。

 —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１．—— 第５３９、５４０、

５４５、５９４、６８４页。

《菲格斯 奥康瑙尔。—— 内阁的失败。

——预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９卷第６５—７１页）。

 —Ｆｅａｒｇｕｓ Ｏ’Ｃｏｎｎｏｒ．—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ｆｅａｔｓ．—Ｔｈｅ Ｂｕｄｇｅｔ．

  载于１８５３年５月３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３７５８号。——第２０６页。

《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４页）。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ｅｌｌｅ ａｕｘ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ｔｅ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第５３４

页。

《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１１—１６９页）。——

第５０５页。

《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国际

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声明》（《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８３—４８４页）。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８７０

年５月４日用传单的形式发表。——第

５３２、７３１页。

６２９

 用星花（ ）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著
作，才标明原文的版本。



《关于改变国际１８６８年度代表大会的

 集会地点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５１页）。

  载于１８６８年６月６日《蜂房报》第３４７

号。——第６６０—６６１页。

《国际工人协会成成立宣言（协会于１８６４

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

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１４页）。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１８６４，ａｔ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ｈｅｌｄ ａｔ 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 Ｈａｌｌ，Ｌｏｎｇ

 Ａｃ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４．—— 第５０７、

６５５、６５７、７３１页。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７５—４９２页）。

 —Ｓｔａｔｕｔｓ Ｇéｎéｒａｕｘ ｅｔ Ｒéｇ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ｆｓ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ｌｅ，ｒｅｖｉｓéｅ

 ｐａｒ ｌｅ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７１．——第５４３、５９１、５９２、５９６、

６０４—６０９、６１１—６１５、７０４、７０８—７０９、

７１１、７１２、７２３、７３１页。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国际工人协

会章程（日内瓦代表大会在１８６６年９月５

日会议上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９９—６０３页）。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Ｓｔａｔｕｔｓ ｅｔ ｒéｇｌｅ－

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６６．—— 第５２４、

５３３、５４２、５４７、６１４、６８８、６９０、６９８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在

下院的演说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７１—７８页）。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ｔ ａ ｆｕｌ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Ｌｏｎ－

ｄｏｎ，Ａｐｒｉｌ１７，１８７２］．［传单］。——第

６０１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

第一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

国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７卷第３—９页）。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８７０年７月以传单的形式

在伦敦发表。——第５３４、５３５、６６９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

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

国全体会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７卷第２８５—２９４页）。

 —Ｓｅｃｏｎ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ｕｎ

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Ｗａｒ．Ｔｏ

ｔｈ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０］．—— 第５３５—５３７、６６８、６６９—

６７０、６７２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

合众国联合会的分裂的决议》（《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５６—５９

页）。

  载于１８７２年４月６日《解放报》第４３号，

１８７２年４月１５日《世界报》；１８７２年５

７２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月４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

刊》第２５１０３期和１８７２年５月８日

《人民国家报》第３７号。—— 第６０１

页。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

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Ｌｅ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

ａｕＢｕｒｅａ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ｅ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ｌａ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ｅ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载于《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

人协会总委员会机密通知》１８７２年日

内瓦版。——第５９３页。

《卡 马克思关于巴里的代表资格证的发

言纪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８卷第７２４页）。——第６１０页。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致纽约

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１１—４１５页）。

 —Ｍｒ．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ｉｎ Ｐａｒｉｓ．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７１］．——第５４０页。

《秘密的外交公文的往来》（《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０卷第１６０—１７７

页）。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ｄｅｎｃｅ．

  载于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１日《纽约每日论坛

报》第４０５０号。——第２２８页。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９卷第３８７—４６１页）。

 —Ｐａｌｍｅｒｓｔｏｎ．

  载于１８５３年１０月２２和２９日、１１月５、１２

和１９日、１２月１０、１７和２４日、１８５４年１

月１１日《人民报》第７７—８１号、８４—８６

号。——第３８１页。

《日内瓦对建筑工人实行的同盟歇业。国

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的

男女工人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１—４９３页）。

 —ＴｈｅＬｏｏｋ－ 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ｓ ａｔ Ｇｅｎｅｖａ．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传单还用德文和法文发表并刊载在许多

报纸上。——第５３３页。

《协会临时章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５—１８页）。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协会于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朗－爱

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

立）》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５０２、５０７、

５１８、６５５、６５７页。

《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

９—１２５页）。

 —１８４８—１８４９．Ⅰ．ＤｉｅＪｕｎｉＮｉｅｄｅｒｌａｇｅ

１８４８；Ⅱ．Ｄｅｒ １３．Ｊｕｎｉ １８４９；Ⅲ．

Ｆｏｌｇｅｎ ｄｅｓ １３．Ｊｕｎｉ １８４９．

  载于１８５０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１、２、３期。——第４１页。

《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

８２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４９５页）。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传单］。也在许多报纸上发表。——

第５３４、５９９页。

《致〈每日新闻〉编辑》（《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４０１—４０２

页）。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日《东邮报》第

１４４号和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７日《每日新闻》

（被任意删节）。——第５４０页。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７卷第

４０７页）。

  载于１８７１年７月８日《东邮报》第１４５

号。——第５４０页。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

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３１２—３１３页）。

  载于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３日《泰晤士报》

第２７０１８号、１８７１年３月２５日《东

邮报》第１３０号等 报纸。—— 第

５３８页。

《总委员会关于巴黎支部中的冲突的决

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

卷第９１—９２页）。——第５００页。

《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

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３３—４３４

页）。

  载于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１日《雷诺新闻》

第１７号；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２７日《人民

国家报》第１７号；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２

日《国际报》第４８号。—— 第５３０

页。

《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

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

卷第４８０页）。

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１日《人民国家报》第３８

号。——第５３３页。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

员会的决议。总委员会致罗曼语区联合

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６卷第４９０页）。

  载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２４日《米拉波报》第５３

号。——第５３４页。

《总委员会关于“在伦敦的法国人联合支

部”的决议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４８５页）。

  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１４日《便士蜂房》

第４１８号；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１日《平等

报》第２１号；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１日《人

民国家报》第４１号。—— 第５３２

页。

《总委员会关于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

会的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６卷第４８６页）。

  载于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５日《人民国家报》第

４２号，１８７０年５月２８日《平等报》第２２

号。——第５３３、５９９页。

《总委员会就费 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

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

卷第３５２页）。

  载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１２日《自由报》第５５号

和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６日《人民论坛报》第７

号。——第５９３、６９４页。

《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

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８卷第１４３—１５２

页）。

 —Ｏｆｆｉｚｉｅｌｌｅｒ Ｂｅｒｉｃｈｔ ｄ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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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Ｗ．Ａ）。署名：第十

二支部书记威廉 威斯特。载于１８７１年

１１月１８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第２７期。——第５６３页。

《致司法大臣巴拉先生》（Ａ Ｍｏｎｓｉｅｕｒ 

Ｂａｒａ，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 ｌａ ｊｕｓｔｉｃｅ），署名：

国际布鲁塞尔支部执行委员会和联合

会委员会的成员。载于１８６８年５月２４日

《人民论坛报》第５号。——第６６０—６６１

页。

１４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中央委员会告工人团体书》（《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５７９—５８０

页。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西区

希腊街１８号。邀请各工会团体、互助会

和其他工人团体参加……》（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８ Ｇｒｅｅｋ 

ｓｔｒｅｅｔ，Ｌｏｎｄｏｎ，Ｗ．《Ｔｒａｄｅ，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ｏｒ

 ａｎ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ｎ’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ｔｏ ｊｏｉ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５〕）。——第４９８页。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５日于

伦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７卷第７１６页）。载于１８７１年１２月２日《伍

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３期第３

页。——第５６５页。

《总委员会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

６０６—６０９页）。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致会员、各附属团

体工人的呼吁书》［１８６７年伦敦版］

（ＡｄｒｅｓｓｅｄｕＣｏｎｓｅｉｌＧéｎéｒａｌｄｅＬ’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ｕｘｍｅｍｂｒｅｓ

ｅｔａｕｘｓｏｃｉéｔéｓａｆｆｉｌｉéｅｓｅｔàｔｏｕｓｌｅｓｔｒａ

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６７］）。——第５１３

页。

期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Ｃ

《晨邮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伦敦

 出版，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７日第２５０３３号。《一星

期》（Ｔｈｅ Ｗｅｅｋ）。——第２０９页。

Ｊ

《进步报》（《Ｌｅ Ｐｒｏｇｒèｓ》），洛克尔出版，

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２８号。《苏黎世社会

主 义 者》（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 ｄｅ 

Ｚｕｒｉｃｈ）。——第５３１页。

《军事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Ｍｉｌｉｔａａ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达姆斯塔德出版，１８６３年５

月１６日第２０号。《１８６３年４月７日对查理

斯顿的进攻》（Ｄｅｒ Ａｎｇｒｉｆｆ ａｕ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ｔｏｎ ａｍ ７．Ａｐｒｉｌ １８６３）。

——第４８４页。

—同上。《查理斯顿计划》（附刊）。——第

４９０页。

Ｐ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日 内瓦出

版，—１８６９年１１月１３日第４３号第１

页。《国际的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第５３０、５３１

页。

—１８６９年１２月１１日第４７号。《反 思》

（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第５３０、５３１页。

—１８７０年１月１日第１号。《苏黎世社会主义

者》（Ｌ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ｓ ｄｅ Ｚｕｒｉｃｈ）。

——第５３０、５３１页。

Ｑ

《权力报》（《ＬｅＰｏｕｖｏｉｒ》），巴黎出版，１８５０

年７月１５日。《国民议会的逐渐削弱》

（Ａｆｆａｉｂｌ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ｇｒａｄｕｅｌ ｄｅ ｌ’

２４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第２４、２７页。

Ｒ

《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伦敦

出版，１８５４年４月１日第１００号。《郎卡郡

领导者的控诉）（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Ｌｅａｄｅｒｓ）．——第２１１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版。

 —１８５４年３月２１日第２１６９４号。《工资运

动》（Ｔｈｅ Ｗａｇｅ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第２１０页。

 —１８５４年５月４日第２１７３２号。《俄国人的

失败》（Ｄｅｆｅ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第２２６页。

 —同上。转载《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Ｚｅｉｔｕｎｇ》）的文章。——第２２７页。

 —１８５４年１１月１３日第２１８９７号。《来自克

里木的俄国新闻）（Ｒｕｓｓｉａｎ ｎ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ａ）。——第２３３页。

 —１８５５年９月２９日第２２１７２号。《塞瓦斯

托波尔的陷落）（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ｅ

ｂａｓｔｏｐｏｌ）。——第２４４页。

 —１８５５年１１月１３日第２２２１０号。《避难者

的权利）（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Ｒｅｆｕ－

ｇｅｅｓ）。——第２４８页。

 —１８５６年１２月２９日第２２５６３号。社论。

——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１８５７年１月２日第２２５６７号。社论。——

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２３１３７号。１８５８年

１０月２９日星期五伦敦通讯。—— 第

４２７页。

Ｗ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ｈｕｌ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ｆｌｉｎ’ｓ Ｗｅｃｋｌｙ），纽约出版。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２１日第２３号。《国际的对

手》（Ｔｈｅ Ｒｉｖ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第５６３、５６４页。

 —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５日第２号。《支部会议》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第５６３—５６５页。

 —１８７２年３月２日第１６号。《即将召开的

联合大会》（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第５６６、５６７

页。

 —１８７２年４月６日第２１号。《五月大会》

（Ｔｈｅ Ｍａｙ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第

５６６、５６７页。

 —１８７２年５月４日第２５号。《评论》（Ｒｅ

ｍａｒｋｓ）。——第５６５、５６６页。

Ｚ

《自由新闻》（《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伦敦

出版，第７卷，１８５９年７月１３日第７号第

６５—６８页。《关于俄国的报告书，呈当今

皇上。１８３７年内阁草拟》（Ｍｅ－ｍｏｉｒ ｏｎ

 Ｒｕｓｓｉａ，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ｍｐｅｒｏｒ．Ｄｒａｗｎ ｕｐ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ｉｎ １８３７）。——第

４３１页。

《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奥格

斯堡出版，１８４８年６月１８日第１７０号附

刊。《时局观察》（Ｂｌｉｃｋｅ ａｕｆ ｄｉｅ 

Ｚｅｉｔｌａｇｅ）一文的脚注中叙述了维登布

鲁赫的照会。——第６６页。

《总 汇 通 报》（《Ｌｅ  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巴黎出版，１８５９年９月９日

第２５２号。《非官方人士》９月８日于巴黎

（Ｐａｒｔｉｅ ｎ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ｅｌｌｅ．Ｐａｒｉｓ，ｌｅ 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ｒｅ）。——第４３１—４３７页。

３４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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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贺雷西《诗论》。——第４２７页。

Ｓ

圣经。——第３７８页。

Ｗ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３７５页。

期  刊

Ｂ

《北极星报》（《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ｔａｒ》）

 ——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

关报；１８３７年至１８５２年出版，最初在里

子出版，从１８４４年１１月起在伦敦出版；

１８４３年至１８５０年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

——第７２０页。

Ｃ

《晨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ｒ》）

——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９４年至１９３４年

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

资产阶级的喉舌。——第５２７页。

《晨邮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

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７７２年至１９３７年在

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中叶是以帕麦斯顿

为首的辉格党右翼分子的机关报。——

第２０９、２４７、４２７页。

Ｄ

《电讯》（《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见《每日电讯》。

《东邮报》（《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ｏｓｔ》）——英

国的一家工人周报。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３年在

伦敦出版。从１８７１年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６月为

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第６７５、７０１、

７２２页。

Ｆ

《法兰西信 使报》（《Ｌｅ Ｃｏｕｒｒｉｅｒ 

Ｆｒａｎ汅ａｉｓ》）——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政

治性周报，从１８６７年６月起改为日报；

１８６１—１８６８年在巴黎出版；从１８６６年５

月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为国际的机关报。

——第５１３页。

《蜂 房 报》（《Ｔｈｅ Ｂｅｅ－ Ｈｉｖ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英国工联的机关报

（周报），从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７６年在伦敦出

版，有过几个名称。从１８６４年１１月至

１８７０年４月该报经常刊载国际的文件。

——第５２２、５３３页。

Ｇ

《工人报》（《Ａｒｂｅｉｔｅｒ－Ｚｅｉｔｕｎｇ》）——一家

周报，国际美国第一支部机关报，用德

文在纽约出版；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８７５年３月发

行。——第６１９页。

《公社报》（《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ｅ》）——一家月

４４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报，国 际 新 奥 尔 良 支 部 机 关 报，

１８７１年６月至１８７３年１２月出版。

—— 第５４０页。

《共和国报》（《Ｌａ 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法国

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机

关报；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６日至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

在巴黎出版，由埃 巴莱斯特主编。——

第２２页。

《共有者报》（《Ｅｌ Ｃｏｍｕｎｅｒｏ》）——西班

牙共和派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

马德里出版。——第５４８页。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

活 的 德 意 志 快 邮 报》（《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Ｓｃｈｎｅｌｌｐｏｓｔ ｆüｒ  Ｅｕｒｏｐａｉｓｃｈｅ  

Ｚｕｓｔａｎｄｅ，ｏｆｆｅｎｌｌｉｃｈｅｓ，ｕ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Ｌｅｂｅ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德国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１８４３年

至１８５１年在纽约出版；１８５１年海因岑和

卢格加入编辑部。——第６４５页。

《国际报》（《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比利

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

报；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在布鲁塞尔出版该

报刊登过一些国际的文件。——第５３６、

７１７。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ａ 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Ｊｕｒａｓｓ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ｔｒａｖａｉｌｌｅｕｒｓ》）——瑞士无政府主

义者的机关刊物，１８７２—１８７８年由詹

吉约姆主编出版。——第５９５、７１７页。

《国际先驱报》（《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英国一家共和主义的周

报，１８７２年３月至１８７３年１０月在伦敦出

版，１８７２年５月至１８７３年５月（间断地）是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

ｌ８７３年间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

７１７、７２２页。

《国家报，帝国报》（《Ｌｅ Ｐａｙ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ｌ’Ｅｍｐｉｒｅ）——法国的一家日报，

１８４９年在巴黎创刊，在第二帝国时期

（１８５２—１８７０）该报是政府的半官方报

纸。——第４２２页。

《国民报》（《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法国的一

家日报，１８３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在巴黎出版；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

第６、９、１３、６０页。

《国民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德国

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１８４８—１９１５年以

此名称在柏林出版。——第２２７页。

《国民议会报》（《ｌ’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５７年在巴黎出版。——第２３页。

Ｈ

《哈珀周报）（《Ｈａｒｐｅｒ’ｓ Ｗｅｅｋｌｙ》）——

一家周报，１８５７年至１９１６年在纽约出

版。——第４８５页。

《红色共和党人》（《Ｔｈｅ Ｒｅ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

ｃａｎ》）——１８５０年６月１１月由乔 哈尼出

版的宪章派周报。——第７２０页。

Ｊ

《纪 事 晨 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

日报，１７７０年至１８６２年在伦敦出版；辉

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为皮尔派的

机关报，后为保守派的机关报。——第

４２７页。

《解放报》（《Ｌａ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óｎ》）——西

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

的机关报，１８７１年至１８７３年在马德里出

版；１８７１年９月至１８７２年４月是西班牙联

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第７０１页。

《进步报》（《Ｌｅ Ｐｒｏｇｒéｓ》）——巴枯宁派

５４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报纸，公开反对总委员会；１８６８年１２月

至１８７０年４月由吉约姆主编，在洛克尔

出版。——第５３１页。

《觉醒报》（《Ｌｅ Ｒéｖｅｉｌ》）——法国的一

家周报，从１８６９年５月起改为日报，

左派共和主义者的机关报，从１８６８

年７月至１８７１年１月在巴黎出版，由沙

德勒克吕兹主编。该报曾刊载国际的

文件和有关工人运动的材料。——第

６６２页。

《军事总汇报》（《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ＭｉｌｉｔａａｒＺｅｉ

－ｔｕｎｇ）——一家德国报纸，德国军官

和现役军人协会的机关报；１８２６年至

１９０２年在达姆斯塔德和莱比锡出版。

１８６０—１８６４年恩格斯为该报撰稿。——

第４８１、４８４、４９０页。

Ｌ

《郎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Ｔｈｅ Ｖｏｌ

ｕｎｔｅ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 Ｌａｎｃａｓｈｉ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ｓｈｉｒｅ）——英国的一家军事周刊，

１８６０年至１８６２年在曼彻斯特出版１８６０

年８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恩格斯曾为该杂志

撰稿。——第４８１页。

《劳动报》（《Ｅｌ Ｔｒａｂａｊｏ》）——西班牙共

和派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埃尔

费罗尔出版。——第５４８页。

《立宪主义者报》（《Ｌ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法国的日报；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７０年在巴

黎出版；１８４８年革命时期反映了以

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

观点；１８５１年政变以后成为波拿巴

派的报纸。——第２３、４２２页。

《联盟》（《Ｌａ 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ｏｎ》）——西班牙的

一家工人周报，国际巴塞罗纳联合会的

机关报，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７３年在巴塞罗纳出

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第７１７页。

《伦敦新闻画报》（《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ｓ）——每周出版的英国

画报，１８４２年起在伦敦出版。——第１０

页。

《论坛报》（《Ｔｒｉｂｕｎｅ》）——见《纽约每日

论坛报》。

《论坛报》（《Ｉｌ Ｔｒｉｂｕｎｏ》）——见《雄辩家

论坛报》。

Ｍ

《每日电讯》）（《Ｄａｉｌｙ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起是保守派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９３７年用

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５２７、５２８

页。

《每日新闻》（《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英国自由派的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

舌；１８４６年至１９３０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

出版。——第２１３、５２８、５４０页。

《民论报》（《Ｌ’Ｏｐｉｎ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５９年至１８７４年在巴

黎出版。——第４４３页。

Ｎ

《纽约快邮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Ｓｃｈｎｅｌｌ

ｐｏｓｔ》）——见《德意志快邮报》。

《纽约每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 Ｄａｉｌｙ

 Ｔｒｉｂｕｎｅ）—— 美国报纸，１８４１年至

１９２４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

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为共和党的

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

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从１８５１

年８月至１８６２年３月马克思为该报撰稿，

恩格斯为该报撰写过许多文章，好多文

章是他们合写的。

除了日报外，该报还发行另外一些出

版物，其中的两种出版物《纽约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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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和《纽约半周论坛》，也发表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文章。—— 第

２０５、２０７页。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第５６５页。

《纽约先驱报》（《Ｔｈ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ｅｒ

ａｌｄ》）——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

关报；１８３５年至１９２４年在纽约出版。

——第５７０页。

Ｐ

《派尔－麦尔新闻》（《Ｔｈｅ Ｐａｌｌ Ｍａｌｌ 

Ｇａｚｅｔｔｅ》）——英国的一家日报，１８６５年

至１９２０年在伦敦出版；该报奉行保守的

方针。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８７１年６月，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这个时

期该报曾刊载恩格斯一组文章《战争短

评》。——第５４０页。

《平等报》（《Ｌ’Ｅｇａｌｉｔé》）——瑞士的一家

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

１８６８年１２月至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在日内瓦出

版。——第５３０、５３１、５９３页。

Ｑ

《权力报》（《Ｌｅ Ｐｏｕｖｏｉｒ》）——法国波拿

巴派报纸，１８４９年在巴黎创刊，用此名

称于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１年出版。——第２３、

２４、２７页。

Ｒ

《人民报》（《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ａｐｅｒ》）——

英国周报，１８５２—１８５８年由厄 琼斯在

伦敦出版，该报是革命宪章派的机关

报；１８５２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６年１２月马克思和

恩格斯曾为之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

作给以帮助。——第６５２、７２０页。

《人民国家报》（《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ｓｔａａｔ》）——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１８６９

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６年９月在莱比锡出版，报

纸的总的领导掌握在威 李卜克内西手

里，奥 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

用，该报经常刊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

章。——第６０６页。

Ｓ

《哨兵报》（《Ｄｉｅ Ｔａｇｗａｃｈｔ）——瑞士的

一家社会民主派报纸，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８０年

在苏黎世用德文出版，１８６９—１８７３年是

国际瑞士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后来

是瑞士工人联合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

的机关报。——第５３１页。

《社会主义者报》（《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ｎ》）—— 丹

麦的一家工人报纸，１８７１年７月至

１８７２年５月在哥本哈根出版。—— 第

５６０页。

《社会主义者报》（《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ｅ》）

——１８７１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３年５月在纽

约出版的一家周报，国际在美国的法国

人支部的机关报；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

国际断绝了关系。——第５６９页。

《圣路易斯每日新闻》（《ＳｔＬｏｕｉｓ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美国的一家工人报纸，从

１８６４年起在圣路易斯出版。——第６５５

页。

《世纪报》（《Ｌｅ Ｓｉéｃｌｅ》）——法国的一家

日报，１８３６年至１９３９年在巴黎出版；十

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是温和共和派

的机关报。——第９、４２１、４４３页。

《世界报》（《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美国的一

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１８６０年至

１９３１年在纽约出版。—— 第５６９、５７０、

６８８页。

《首都报》（《Ｌ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ｅ》）——意大利的

一家激进报纸，１８７１—１８７２年在罗马出

７４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版。——第５５６页。

《谁来了！》（《Ｑｕｉ Ｖｉｖｅｌ》）——一家日报，

１８７１年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１８７１年在

伦敦用法文出版。——第６９９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英国最

大的一家保守派日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

出版。—— 第２２、２１０、２４８、３６１、４２１、

４２７、５２７、５２８、５４０页。

《团结报》（《Ｌａ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é》）——巴枯宁派

的周报，１８７０年４月至９月在纽沙特尔出

版，１８７１年３月至５月在日内瓦出版，

——第５３５页。

Ｗ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Ｗｏｏｄ

ｈｕｌ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ｆｌｉｎ’ ｓ  

Ｗｅｅｋｌｙ》）—— 美国的一家周刊，于

１８７０年至１８７６年在纽约由资产阶

级女权主义者维 伍德赫尔和田 克

拉夫林出版。—— 第５６２—５６８页。

Ｘ

《先驱报》（《Ｈｅｒａｌｄ》）—— 见《纽约先驱

报》。

《协会报》（《Ｌａ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西班牙

共和派的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于

里昂出版。——第５４８页。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报》（《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ａ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ａｎｄ Ｇａｚｅｔ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１８３４

年由罗 欧文创刊，出版到１８４６年；

先在里子出版，从１８４１年１０月起在

伦敦出版；从１８４３年１１月至１８４５年５月

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第７２０页。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ｗ Ｒｈｅｉ

－ 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德国

革命时期民主派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一

翼的机关报；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

月１９日每天由马克思在科伦编辑出版；

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 第４２、

４８２、４９３、６３９、６４５页。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Ｎｅｗｓ 

Ｒｈｅｉｎｉｓ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ｏｋｏｎｍｉ

－ｓｃｈｅ Ｒｅｖｕｅ）——马克思和恩格斯

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创办的杂志，该杂志由他

们一直出版到１８５０年１１月；共产主义者

同盟的理论刊物。——第４１、４３页。

《星期日信使报》（《Ｃｏｕｒｒｉｅｒ ｄｕ Ｄｉ

ｍａｎｃｈｅ》）——法国资产阶级反波拿巴

派的周报；１８５８年至１８６６年在巴黎出

版。——第４２９页。

《形势报》（《Ｌａ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波拿巴

派的日报；从１８７０年９月至１８７１年８月用

法文在伦敦出版；对国防政府和梯也尔

持反对立场。——第６９３页。

《雄辩家论坛报》（《Ｃｉｃｅｒｕａｃｃｈｉｏ ｉｌ 

Ｔｒｉｂｕ－ｎｏ》）——意大利左翼共和派日

报，接近国际；从１８７１年７月１５日起于罗

马出版。——第５５６页。

《喧声报》（《Ｌｅ 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法国资

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１８３２年起

在巴黎出版。——第１２页。

Ｙ

《意大利无产者报》（《Ｉｌ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ｏ Ｉｔａｌ

ｉａｎｏ》）——意大利的一家报纸，国际都

灵支部的机关报，１８７１年出版。——第

５４７页。

《邮袋报》（《Ｆｅｌｌｅｉｓｅｎ》）—— 瑞士的一家

杂志，瑞士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８４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机关报，１８６２年至１８７４年在苏黎

世和日内瓦出版，１８６８年８月起接

近国际，刊登过一些国际活动的资

料。——第５３７页。

Ｚ

《真理报》（《Ｌａ Ｖéｒｉｔé》）——法国的资产

阶级共和派日报，１８７０年１０月至１８７１年

９月在巴黎出版。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

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措施。——第５２７。

《正义报》（《Ｌａ Ｊｕｓｔｉｃｉａ》）——西班牙共

和派报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马拉

加出版。——第５４８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ｓ 

Ｄéｂａ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ｓ》）

——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７８９年创刊

于巴黎。——第２３、４２０页。

《自由新闻》（《Ｔｈａ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对帕麦斯顿政府采取反对派立场的英

国资产阶级报纸；１８５５年至１８６５年由乌

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在伦敦出版。该报

曾发表过马克思的几篇著作。——第

２５１页。

《钟声》（《 》）——俄国革命民主主

义的报纸，由亚 伊 赫尔岑和尼 普

奥格辽夫在１８５７年至１８６７年用俄

文出版；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６９年改用法文

出版，并附有俄文附刊；１８６５年前

在伦敦出版，以后在日内瓦出版。

——第５９２页。

《总 汇 通 报》（《Ｌｅ  Ｍｏｎｉｔｅ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法国的一家日报，１７８９

年至１９０１年在巴黎出版，从１７９９年至

１８６９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第６１、

４２２、４３４—４３６、４４３页。

《祖国报》（《Ｌａ Ｐａｔｒｉｅ》）——法国的一家

日报，１８４１年创办；１８５１年１２月２日政变

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４２２页。

９４９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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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第２２５页。

阿克尔曼（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

基）。——第２２０、３２１页。

埃捷尔（萨烈马）岛。——第４５６、４６２页。

埃克斯－拉沙佩尔（亚琛）。——第４４８、

４５７页。

埃劳。——见普略西什－埃劳。

艾契（阿迪杰）河。——第３４８页。

奥斯特尔利茨（斯拉夫科夫）。——第３４６

页。

Ｂ

拜达尔（奥尔利诺耶）。——第２３８页。

彼得堡，圣彼得堡（列宁格勒）。—— 第

２５５、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８、

２７９、２９４、２９６、３０１、３２１、３２３、３２７、３２９

页。

波美拉尼亚（波莫瑞）。——第３３４、３４０—

３４４、３８７、４５３、４５５、４６１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４８２、４８３、

４９４、６１７、７０５页。

Ｄ

达果岛（希乌马岛）。——第４６２页。

但泽（格但斯克）。——第３４５、４０４、４６３、

４７０、６２２。

蒂勒蒙（蒂纳）。——第３９５页。

Ｆ

弗里德兰德（普拉夫丁斯克）。——第４０５、

４７４页。

弗里施湾（格但斯克湾）。——第３４２页。

阜姆（里耶卡）。——第３４８、３４９、４７５页。

Ｇ

格查茨克（加加林）。——第４０５页。

Ｈ

海尔斯贝格（利兹巴尔克－瓦尔明斯基）。

——第４０４页。

Ｊ

吉尔真提（阿格里琴托）。——第５４７、５５０

页。

居斯坦杰（康斯坦察）。——第２２０页。

Ｋ

卡塔罗湾（科托尔湾）。——第３４８页。

凯克斯戈里姆（湖滨城）。——第４５２页。

科尼斯堡（加里宁格勒）。——第４１０页。

Ｌ

拉蒂斯邦（累根斯堡）。——第４５８页。

腊古扎（杜布罗夫尼克）。——第３４９页。

勒特岑（吉日茨科）。——第６００页。

里巴瓦（赖耶帕亚）。——第３２３页。

０５９



利库斯（大扎布）河。——第４０３页。

列维里（塔林）。——第２７７、２７９、３２７页。

Ｍ

马里恩韦德（克维曾）。——第４０９页。

默麦尔（克莱彼达）。——第３２１页。

Ｐ

普略西什－埃劳（巴格腊提奥诺夫斯克）。

——第４０１、４０５页。

Ｓ

施特廷（兹杰辛）。——第３４２、３４４、４０９、

４５５、４６１、６３５、６３６页。

施魏德尼茨（斯维德尼察）。—— 第４９３

页。

松德海峡（厄勒海峡）。——第６５页。

苏姆拉（苏门）。——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Ｔ

塔尔瑙（塔尔努夫）。——第４９３、４９４页。

提尔西特（苏维埃斯克）。——第４０５页。

Ｗ

维尔诺（维尔纽斯）。——第４７１页。

Ｘ

希尔索瓦（希尔朔瓦）。——第２２０页。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腊）。——第２２３、

２２４、２２６页。

Ｙ

亚波（土尔库）。——第３９４页。

伊万城（登布林）。——第３２３页。

因格里亚（伊若拉）。——第４５２、４６２页。

１５９已改名的地名表


